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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神；论神存在的证明，神的属性; 
论神影响人类幸福的方式 



如果你好好地认识幷记住这一点， 

那么从一切暴主解放出来 
而食由了的食然， 

就能被看到 

是独 立食生 地作它一切的事情， 

未受到任何神灵的干预。 

卢克莱修:<物性论》，商务印书馆版，第124页 



第一章我们对于神的观念之起源 

如果人有勇气追溯深深铭刻在脑海中的种种意见的根源，如 
果对于使他把那些意见当作神圣的东西来尊敬的种种理由作一番 
严肃认眞的思考，如果冷靜地考察一下他的希望和恐惧的动因，那 
么，他便会发现，那些时常最强烈地冲动着他的对象或观念，幷沒 
有丝毫眞实性，而只不过是一些毫无意义的字眼，是一些被无知所 292 
创造、被病态的想象所矫改过的幽灵罢了。他的精神在被种种情 
欲所扰乱的智力的混乱当中急速地、沒有结果地活动着。这些情 
欲阻碍他在自己的判断中作正确的思考或请教于经验。如果把一 
个有感觉的生物放在一个一切部分都在运动着的自然之中，那么 
由于他将不得不体验的种种偸快或不偸快的事物的缘故，他的感 
觉将是多种多样的；他将会觉得幸福或是不幸福，幷且按照在他身 
上所引起的感觉的性质，喜爱或是恐惧、追寻或是逃避那些在他机 
体中起着作用的种种结果的眞实或假想的原因。但是，如果他无 
知或缺乏经验，就会弄错这些原因，不能追溯到 它们； 他旣不认识 
它们的能力，也不认识它们的活动方式，直到反反复复的经验固定 
了他的判断，他还是处于困惑和不安之中。 

人是这样一种生物:在降生时，他只不过带来一种根据他个体 
的机构能够或多或少地强烈地感觉的 能力； 他幷不认识任何对他 

番 

发生作用的原因；渐渐地，由于再三地感觉到这些原因，他就发现 
了它们不同的性质;他学习着去判断它们；他和这些原因逐渐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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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他便按照他被这些原因所感动的那种方式把一些观念附在 
它们上面，这些观念是眞实的还是虛假的，那就要看他的器官组织 
得好还是组织得不好，幷且是否能够提供一些确实而能重复的 
经验。 

人的最初一些时刻是被种种需要标志 着的； 就是说，为了保全 
自己的存在，他必然需要许多类似于他自己的原因的协助，沒有这 
些原因他便不能在他所接受的那个存在之中保持着自己；在一个 
有感觉的生物里面，这些需荽便表现为在他机体中的一种混乱 、一 
种衰弱、一种疲劳，所有这些使他意识到一种痛苦的威觉；这种混 
乱纷扰的情况一直存在着幷且增加着，直到使这种痛苦之感中止 
所必须的原因来重新建立了适合于人的机体的秩序时，才算了结。 
需要是人所咸受的第一痛苦；然而这个痛苦又是人为保持他的存 
293在所必需的，如果身体中的混乱不强迫人去寻求解救，那么他也 
许得不到通知去保全他自己的存在的。沒有需要，我们就不过是一 
些类似榷物那样的沒有威觉的机器，也象植物一样，沒有能力自我 
保存或是取得在我们已经接受的生存中坚持下去的一些手段。我 
们的热情、欲求、肉体的和精神的能力的运用，都应归因于我们的 
种种需要。正是我们的需要强迫我们去思维、去愿欲、去行动；也 
正是为了满足这些需要，或是为了让这些需要在我们身上引起的 
种种痛苦的咸觉得以结束，我们才按照自己的自然的咸性和我们 
特有的能力，发挥出我们肉体的或精神的力量。我们的需要旣然 
是连绵不断的，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毫无 懈怠地 工作，以便给我们提 
供能够满足这些需要的事物。 一 句话，正是由于人的层出不穷的 
需齊， A 的能力才处于一种奉惇的活动之中；一旦他不再有什冬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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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他便会落在无所事事、迟钝、烦闷、对他的存在有害和不便 

的萎蘼之中了，这种状态，要一直延续到一些新的需要使他从这种 

昏睡症中振奋起来或喚醒起来的时候，才会终止。 

由此可见，“痛苦”对人是必需的；沒有痛苦，人就旣不能认识 

什么东西对他有害，不知道逃避它，也不知道给自己提供安适；如 

* 

果我们称之为需要的那种一时的痛苦不强迫人去开动他的种种官 
能，形成种种经验，比较和区分那些能够对他有害的东西和对他的 
存在有利的东西，那么他就会和那些沒有感觉的无机物沒有任何 
不同。此外，沒有痛苦，人也就决不会认识幸福；他将会继续不断 
地临于危境；就象一个沒有经验的孩子似的，每一步都在冒着走向 
必然的死亡的危险，他什么都不会判断，什么都不加选择，沒有意 
志、热情、欲求，对于不愜意的东西不会设法去反抗，也不会让这些 
东西离开自己，他会沒有任何动机使他去爱什么或去怕什么；他会 

T 

成了一架沒有感觉的自动机，而再也不是一个人了。 

假如在这世界上幷不存在着痛苦，那么人也就从来不会梦想294 
到神明的。假如自然曾允许人轻易地满足他一切生生不已的需 
要，或是允许他只体验到一些偸快的咸觉，那么他的岁月便会在永 
恒的协调中度过，而且也就不会有什么动因促使他去追寻事物的 
未知原因了。思索是一件苦事；常常满足的人，他所留心的只不.过 
是如何去满足他的种种需要，去图目前的享受，去感觉那不断以一 
种他必然会同意的方式使他注意到自己的生存的种种事物。沒有 
任何东西会惊动他的心灵，一切对于他的存在都无往而不适，对于 
未来，他旣体验不到恐惧、疑虑，也沒有不安；这些激动只能是某种 
恼人的咸觉的一砦结果。这种咸觉可能以前曾触动过他，或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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扰乱了他机体的秩序的时候曾中断过他的幸福之流。 

除了在人那里每一时刻都在产生新的幷且往往觉得沒有能力 
满足的种种需要之外，所有的人还都感觉到一连串的痛苦;他为季 
节演变的严酷、饥寒、时疫、意外事件、各种疾病而痛苦等等。这就 
是为什么一切人都战战惊惊、疑神疑鬼。痛苦的经验使我们对于 
一 切未知的原因 一 ^就是说我们还沒有感受它们结果的那些原 
因，感到 惊慌; 这种经验使得我们突然之间，或者我们如果愿意的 
话，也可以说是出于本能地，对所有我们自己还不知其结果的一切 
事物，保持警惕。我们的不安和恐惧，还要由于这类事物在我们身 
上所产生的混乱的深广、它们的稀有性，就是说我们对于它们缺少 
经验、我们的天生的敏感、我们想象的热力这些东西的缘故，而更 
行增加起来。人越是无知或缺乏经验，便越能咸受 惊恐： 孤寂、森 
林的幽暗、夜的靜寂和黑暗、风的呼号、突然的和混乱的音响，对于 
不习惯这些事物的一切人来说，都是恐怖的 对象； 无知的人就是一 
个孩子，什么都使他惊异，什么都使他战栗。随着经验多少使他和 
自然的种种结果熟悉起来，他的惊慌逐渐消失或自行平息下去;只 
要他认识或自以为认识到他眼看着起作用的各种原因，幷且知道 
一些如何躱避它们结果的方法的时候，他便安心了。但是，如果他 
不能达到剖析那些侵扰他或使他感受痛苦的种种原因，他不知如 
何是好，归咎于谁，他们的不安便要加重，他们的想象也就要迷乱 
起来。在混乱中，想象便给他夸大或给他描绘出他的恐怖的未知的 
对象；它把这个对象弄成和某些已知的东西相类似;它还暗示给人 
一些方法，这些方法就正象人通常为转移某种隐伏的原因的结果 
幷解除其威力所使用的那些方法一样，而正是这种隐伏的原因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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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人感到不安和恐惧。人的无知和软弱就是这样使他成为迷 
信者。 

充分硏究过自然的人，或是对于一些物理的原因及其必然要 
产生的结果给以确认的人，就是在我们今天也是为数不多的。在 
最遙远的古代，人的精神处于幼稚时期，还沒有形成我们今日所看 
到的那些经验和进步，这种无知无疑也就来得更要大些。散居的 
野蛮人，对于自然规律只是一知半解，或根本一无 所知； 只有社会 

■*j- 

才使得人的知识日趋 完善；荽猜 透自然，必须要有众多的和集合的 
努力。如果这一点可以肯定，那么，所有一切原因对我们野蛮的粗 
先便不能不是一些神秘，整个自然对他们就是一个迷。对于沒有^ 
经验的人 ，一 切自然现象不能不是奇妙而可怕的，他们所看到的一 
切对他们就显得稀奇古怪，有违于事物的秩序。 

在今天，我们看见一些人还在那些昔日曾使我们祖先颤栗的 
事物面前战战惊惊，让我们也不要惊异罢。日月蚀、彗星、天象异 
变，过去曾是世上一切人惊忧的 对象； 这些结果，对于逐渐把它们 
眞实原因剖析出来的健全哲学看来是如此自然，可是仍然能使近 
代民族中最众多的和受教育较少的部分人民咸觉惊恐;一般人民， 

也正如他的无知的祖先那样，在他的眼睛所不熟悉的一切东西里296 
面，或是在用一种他想象不出一些已知的动因也能够具有的力量 
而活动的一切未知的原因里面，发现了神奇和超自然的东西 。一 
般普通人则在他所不理解的一切动人的结果中看出神奇、异事和 
奇 迹来； 他把产生这些事物的所有的原因称之为“超自然”的，这就 
简单地说明了，他丝毫不熟悉这些事物，他不认识它们，或者，在自 
然里，他还沒有看见过有一些能够产生象使他的眼睛为之惊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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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动因同样稀少的结果。 

各民族看到了不能猜度其原因的一些自然的和寻常的现象， 
此外，在距今遙远的古代，他们还曾感受过一些普遍的或特殊 
的灾难，这些灾难想必曾把他们投入最残酷的狼狈和不安之中。 

咨 g 族的历史记载和传说，在今天还使我们想起曾在他们 
缸先的 散布了恐怖的各种物理的巨变、灾害和祸难。如果 
历虑不吿诉我这些巨大的变革，难道我们的眼睛就不足以使我 
们相信，世界蜃:的各个部分曾经是，按照事物的进程也不能不 
是、纬且坯_继续不断地、在不同的时期被震动过、被颠覆过、 

受过水淹、被火烧过的吗？广大的陆地曾被水所呑 
沒；越出界限的海水曾侵占了陆地的领域，后来水退了，它便给 
我们留下了它停留的明显的 证据： 各种贝壳、鱼的残骸、海生物 
体的残余，这些，细心的观察者在我们今日所居住的丰饶的领 
地上到处可以遇到。地层下的火在不同地方裂开吓人的喷火 
口。 一 句话，各种解放了的原素不只一次地互相爭夺着在我们地 
球上的势力范围；而地球上到处呈示给我们的则不过是一片浩大 
的劫后残余的堆积。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当人看着整个的自然都 
来反对他，幷且威胁着要毁掉他的住处时，他是该如何地恐怖呵 I 
当人们看到一个如此残酷地折磨人的自然 ，一 个就要毁灭的世界， 
一块土地被撕裂开，给许多域市、省份、整个民族作为坟墓的时 
候，这些赤手空拳的人民的惶恐不安该是怎样的呵〖这些被恐怖 
压倒了的人们，对于产生如此广泛结果的不可抵抗的原因，又该 
形成一些怎样的观念呵！无疑的，他们不会把这些原因归之于自 
然；他们决不疑心自然会是自然自己所遭受的那种混乱的作者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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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谋者。他们看不出这些变車和这些混乱其实正是自然的不变 
法则的必然结果，而这些变革和混乱提供了使自然得以存在的换 
序。 

各民族正是由于处在这些命定的环境中，看不见在大地上也 
有一些强有力的动因，足以产生出种种以如此显著的方式扰乱着 
大地的结果来，才把他们不安的眼光和含着泪水的眼睛望着上天， 
假想着在那里应 i 亥存在着一些未知的动因，由于它们的怨恨而破 
坏了他们尘世的幸福。 

人往往是在无知、惶恐和灾难的深处，引出他们关于神的一些 
最初的漑念的。由此可见，这些槪念如果不是可疑的，也必然是错. 
误的，幷且总是使人忧心忡忡。事实上，无论我们的眼光投到地球 
哪一部分上——在北方冰冻的寒带也好，在南方炎热的地带也好， 
或是在气候最溫和的一些地带也好，我们到处都会看到人们曾战 
栗过，幷且因恐惧和不幸而编造出一些民族的神，或是敬奉人家从 
別处给他们带来的一些神。这些如此强有力的动因的观念，常常都 
是与恐怖这个观念相联系着的；它们的名字往往给人喚起他自己 
的灾难或是他父辈们的灾难来。我们今天还在颤栗着，那是因为 
我们的祖先们在几千年前就曾经颤栗过。神的观念总是在我们心 
里喚起一些令人愁苦的 想法； 如果我们能够追溯一下当前的恐惧 
以及每听到喚神的名字就在我们精神中升起的那些忧思的根源的 
话，那么，这个根源，我们就会在曾经毁灭了人类的一部分以及使 
得那些从大地的毁灭中逃脫出来的不幸者们狼狈自失的洪水、变 
革和灾害之中找到它；这些不幸的人，直到今天，还在把他们的恐 
怖以及他们由干曾经使他们惶恐过的一些原因或神而产生的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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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的思想，传达给我们。® 

如果诸民族的神是在恐惧的胎中孕育而成，那么，更进一步， 
每个人就是在痛苦的胎中形成了他为.己所编造的那个未知的威 
权。由于不认识各种自然的原因以及它们的活动方式，所以当他 
遭受某种不幸或某些恼人的感觉时，他就不知归咎于谁。不管他 
愿意与否，在他自身里面自行引起的各种运动，他的疾病、不便、情 
欲、不安、他的机体感受到但不明其眞实根源的种种痛苦的衰败以 
及从外表看来对于一个坚强地执着于生命的生物如此可怕的灭 
亡，所有这些都被他看成是超自然的产物，因为它们违反了他当前 
的 本性； 因此，他把这些东西归之于某种强有力的原因，这个原因， 
不管他作了一切努力，时时刻刻都在左右着他。他的想象，由于那 
些他威到无可避免的不幸而绝望，便马上给他创造出某种幽灵，在 
299这幽灵面前，对于自己弱小的意识使他不得不战战惊惊，诚惶诚 
恐。这时候，他被恐怖吓住了，妻悲地默想着自己的愁苦，颤栗地寻 
找躱避这些愁苦的方法，解除那追随着他的幻影的愤怒。所以，不 
幸的人总是在忧愁的工场里塑造着那个他奉之'为“神”的幽灵的。 


0 一个英国作家说得很有道理：宇宙的洪水也许象曾经扰乱过物质坻界那样地 
扰乱过精神世界，而人类的头脑还保留着那时曾经接受过的种种冲动的印痕。参见 
«菲勒蒙和希达斯帕》，第355页。 

犹太人和基督徒们的圣书上所讲的那个洪水，说它是遍及整个世界，似乎不太真 
确;可是有理由相信，地球的各部分在不同时期曾经遭受过洪水之殃；这是世界上一切 
民族一致的传说所证实了的。此外，我们在各个地方所发现的那些埋在地层的不同深 
度的海生物体的遗迹，也可证明这一点。很可能一个曾星重重地揸在地球上产生了 
一次强烈的震动，足以使一切陆地同时沉没在水中；这是用不着灵迹也可以发生的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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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根据我们能够认识的客体，我们是永远不能对自己所不 
知道的客体下判断的。而人，就是照着他自己，把一种意志、智慧、、 
计划.打算、情欲，总之，一些与他自己的相类似的性质，賦给所有 
他觉得在作用于他的未知原因。只要一种可见的或假想的原因， 
是用一种愜意的或有利于他的生存的方式感触 他的， 他便判断这 
原因是善良的，是对他怀有善 意的； 反之，对于一切给他以烦恼的 
感觉的原因，他便判断它们本性恶劣，幷且存心要来害他。他把一 
些目的、一种计划、一系列有体系的行为归之于所有似乎从本身产 
生出有着相连的结果、活动有秩序幷且前后连贯、经常在人身上产 
生同样感觉的一切东西上去。依照这些总是从人自己和他特有的 
活动方式借来的观念，他或是热爱或是惧怕那些曾使他咸动过的 
对象； 他怀着信任或畏惧之心去接近它们，当他相信能够不受这些 
东西的势力影响的时候，他又要寻找它们或是逃避它们。不久，他 
便和它们交谈了，恳求它们，祈求援助，或是让他不再受苦 受罪; 他 
努力用顺从、卑屈、献礼这类他自己觉得可以使人感动的东西去爭 
取它们。最后，他对它们又表示出好客之情，供给它们一个隐遁的 
地方，给它们造一个住处，幷且把一些他认为应当最使它们喜欢的 
东西给它们，因为他自己认为这些东西是最珍贵的。这些情况，使 
我们理解到在粗野的民族中，毎_个人自己所编造的那些“保护神” 

是怎样形成的。我们看到一些头脑筒单的人把动物、石头、不成形 
的和无生的东西、偶像等看作自己命运的仲裁者，在把智慧、欲求 
和愿望借给它们的同时，就招它们变成了神明。 

还有一种情况可以使野蛮人受到欺骗，幷且使所有理性还不 3 00 
曾看透外表的一切人受到欺騙，这就是某一些结果与幷木曾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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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结果的一些原因二者之偶然的协调，或是这些结果与某些幷 
不与它们有任何眞实眹系的原因之同时幷存。野蛮人就是 这样: 
把给他以好处的这种善意或意志加之于某种事物而不管这事物是 
无生命的还是有生命的，比如，具有某种形式的石块 、一 块岩石 、一 
座山、一棵树 、一 条蛇、一头兽等等，只要他遇到这些东西，而环境 
又许可他在行猎、捕鱼、作战或所有其他事务上胜利成功的时候他 
便这样做。同一个野蛮人，也会毫无根据地把狡黠或恶念归之于 
他在遭受某种恼人的意外之灾的那些日子里所遇到的某件东西; 
他不能思维,看不见这些各式各样的结果都应归之于自然原因，归 
之于某些必然的 环境； 把光荣归之于一些幷不能影响到他或幷不 
能愿意他好他就好、愿意他坏他就坏的原因，他觉得是最简便不过 
的；而结果，他的无知和精神上的懶惰就把这些原因“神化”了，就 
是说，把智慧、情欲、计划等假借给它们，认为它们有一种超自然 
的能力。野蛮人永远只不过是个孩子罢了；他打他不喜欢的东西, 
就象狗咬那块打伤它的石头而不追问把石头向它扔过去的那只手 
是一样的。 


在沒有经验的人那里，这些，也还是他对于幸的或不幸的预兆 
之信心的 基础； 他把预兆看成是由他那可笑的“神 P 发出来的通知。 
他认为这些神具有一种敏感 、一 种先见之明、一些为他自己所沒有 
的能力。无知和混乱，使得人相信一块石头、一条爬行动物、一只 
小鸟都比他自己髙明得多。无知的人所作的浮泛的观察，只能使 
他更为 迷信; 他看见某些鸟用它们的飞翔、呼喚、报吿着各种变化、 
301冷热、晴阴和 风雨； 他看见在一定的时刻有蒸气从某些洞穴深处喷 
出；这类观察不必多，已足以使他相信这些事物是知道未来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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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有先知的禀赋的。 

如果经验和思考逐渐达到使人醒悟他早先指定的那些沒有感 
性的事物具有权力、智慧和各种德行 是错误 的话，那么，他至少还 

I 

会设想这些事物是由于某种隐秘的原因、某种它们不过是作为其 
工具的不可见的动因，而活动起来的；于是，他追询这个隐蔽的动 
因； 他向它攀谈，设法爭取它，恳求它的援助，平息它的愤怒。为要 
成功地做到这些，他还采用了为和缓或爭取他的同类们所使用的 
一些同样的方法。 

处于原始时期的社会，由于时常看见自己受自然的折磨和虐 

b 

待，曾设想一些原素或支配这些原素的隐蔽的动因也具有与人相 

k 

似的意志、目的、需要和欲求。所有为使这些动因得到营养而被想 
象出的各种祭祀、为使它们畅饮而举行的酒礼、为使它们的嗅觉得 
到满足而制造出的薰香，就是由此产生的。人们信以为这些原素或 
它们被激怒了的原动者，也象被激怒了的人一样，可以由于祈求、 
告饶、赔礼而平息下来。想象使出最大的努力，去猜测怎样的礼品 
和献仪才最能博得这些暗哑的、毫不使人窥知其倾向的存在们的 
欢心。最初，人家给它们献上地上的果实、麦束；后来，又献上肉， 
为它们杀小羊，小母牛，大公牛。可是人们看到它们几乎总是对人 
发怒，于是渐渐地就用儿童、用成人去给它们作祭品了。最后，与 
曰俱增的想象的迷乱，竟使人相信居自然之上的至高主宰是轻视 
来自尘间的供献的，而只有用一个 a 神”的牺牲才能使它满足。人 
们推测 ，一 个无限的存在，只有用一个无限的牺牲才能使它同人类 
得到和解。 

老年人，旣然最有经验，通常是负着与被激怒了的权威进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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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解之责的①。这些老年人就在典礼、祭祀、预防犯罪、制定法规等 

方面，与它 相伴; 他们还把由祖先传下来的种种槪念，他们所作的 

观察、曾经接受的一些寓言等等，讲给自己的同胞们听。祭司制度 

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宗教仪式就是这样形成的;被每个社会所采 

纳而在各种族之间流传的一整套的学说，就是这样逐渐完成的。 

一 句话，这就是人们到处用来构成“宗教”的一些不成形式的和暂 

时的原素。宗教常常是一种行为的体系，被想象和无知发明出来， 

为的是使人们设想自然所屈从的那些未知的权威得到好处。某种 

易怒的不可和解的神，常常用来作为宗教的基础;正是在这个幼稚 

荒谬的槪念上，祭司制度才建立了它的权利、殿堂、祭坛、财富、权 

威和教条。 一 句话，世界上一切宗教体系都是放在这些粗陋的基 

础上的；它们最初被一些野蛮人发明出来，但现在仍支配一些最文 

明的民族的命运。这些在原则上极其有害于人的体系曾被人类作 

过各式各样的修正。人类精神之最主要的作用，是对种种未知事 

物进行毫不松懈的钴硏，起初它往往特別重视这些未知事物，可是 

后来却又不敢对它们冷靜地加以检査。 

这就是在想象自己所不断编造的观念中、或人们所不断给与 

303想象的一些有关神的观念中之想象的道德。人类最初的神学，起 


①“祭司”(牧师，司铎） （ PKtre ) 这个字来自希腊文 — 阀 s , 原意是“老人”的 
意思。对于凡是带有古代性质的东西，人总是尊而敬之的；人们总是把它与一种智慧 
和富于经验这个观念联系在一起。从表面上看来，正是由于这一成见的结果，当人遇到 
困难时，通常总是宁愿依赖古代的权成和祖先们的决定，而不愿采用有道理的人和理 
性的决定；在触及宗教的问题上，我们看见尤其如此 a 人们想象古时候人最先信仰宗 
教。我们只有在宗教的幼年时期或者它的摇篮时期，才能找到充满智慧和纯洁的宗 
教。这个观念建立起来到底有多大价值，我让人们来想想罢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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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使他害怕幷崇拜原素本身以及各种物质的和粗糙的事物;后来， 
人才把自己的敬礼献给一些统管各种原素的动因，献给有权势的 
精灵、低级的精灵、英雄们或具有伟大资禀的人们。经过反复思 
索，他以为让整个自然服从一个唯一的原动者、一个至高无上的智 
慧 、一 个精神 、一 个使这个自然和它各个部分运动起来的那个万有 
的灵魂，事情就会简单化了。人一个原因一个原因地追溯着，到头 
却什么也沒看见，而正是在这片朦胧之中，他们放上了自己的神。 
他们不安的想象，就在这些黑暗的深渊中，日夜苦心地制造着各种 
幻影。这些幻想将不断折磨着他们，直到对自然的认识使他们从 
一直在无益地崇拜着的那些幽灵之中醒悟过来的时候。 

如果想要弄淸楚我们对于神的一些观念，我们就势必得承认, 
人们用“上帝 ”这个 字眼，从来不过只能指明他们所看到的那些结 
果之最隐蔽、最遙远、最不为人所知的那个原因罢了；他们使用这 
个字，只是当自然的和已知的原因的活动对他们不再是可见的时 
候；只要他们失去了这些原因的线索，或者只要他们的精神再也 
不能跟踪这些原因的锁链的时候，他们就会用称“上帝”为最终的 
原因——即是说出乎他们所认识的一切原因以外的一个原因—— 
这个办法来解消困难，结束了自己的探讨。这样，他们只不过给一 
个未知的原因指定了一个空洞的名称，他们的懒惰或认识的限制 
使他们不得不在这里打住。每逢人对我们说上帝是某种现象的创 
造者的时候，意思就是说人们不知道这样一种现象怎么会能由于 
我们在自然中所认识的某些力量或原因的帮助而自行产生出来 
的。所以一般的人，大抵是无知的，不仅把那些使他们动心的不常 
见的结果归之于神，而且还把最筒单的、其原因对于任何肯思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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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 人都是最容易认识的一些事变也归之于神①。 一 句话，人对于自 

己的无知阻止他去加以剖析的种种惊人结果的未知原因常常都是 

■ 

予以崇敬的。 

那么，剩下来要问 的是： 我们是否可以自夸对于自然的各种 
力、自然所包容的事物的各种特性、以及由它们配合所能产生的种 
种结果有着完美无缺的认识？我们是否知道磁石为什么要吸引 
铁？ 我们能否解释光、电和弹性的种种 现象？ 我们是否认识使我 
们称为寫志的脑子的变动，使得我们手臂从事动作的那种机械作 
用？ 眼睛如何能看，耳如何能听，精神如何能领悟，我们能够说明 

* V 

吗？ 如果我们对自然所呈示的一些最常见的现象都不能弄淸楚， 
那我们有什么权力拒绝这样 说：自 然能单凭它自己幷 且无需 一个 
比它自己还更不为人所知的外来动因的帮助，产生一些別的为我 
们所不能理解的结果的呢？每当我们看见一种结果，而它的眞实 
原因我们又不能剖析的时候，人家就对我们说这个结果是由神的 
305全能或意志产生出来的，就是说它来自一个我们丝毫不认识的动 
因，幷且，直到现在，对于这个动因我们还不能具有比对于所有自 
然的原因更多的观念——难道我们会因此而得到更多的教育吗？ 

①似乎由于没有认识到热情、才华、诗的兴感、迷醉等等的真实原因，这些东西 
才在丘比特、阿波罗、爱斯居拉、菲利等等名称之下而被神圣化了的。恐怖和热病也 
同样有它们自己的神坛。一句活，人曾经认为应该把他不能明了的一切结果归之于某 
种神。毫无疑问，这就是人们为什么把梦、神经错乱、晕眩看成是神的结果的缘故 。 回 
教徒对于疯子还怀有莫大的尊敬。基督徒则@出神忘我视为天恩；他们把别人称之为 
疯狂、晕眩、脍筋错乱的这类情况叫作“福象”。^歇斯底里病和最易于精神病发作的妇 
女们，则最容易得到出神境界和“福象”。守斋的苦修僧和修道士最容易接受上天的恩 
惠和耽于空想。依塔西德的说法，日耳曼人相信妇女们具有属于神的某种东西。而在 
野蛮人那里，煽动他们从事于战争的也正是一些妇女。希腊人也有自己的庇蒂爱斯、西 
比勒、普罗米黛斯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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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个我们不能附之以任何固定意义的声音，难道就足以明确许多 
问 题吗？ “上帝”这个字眼，除去指那使我们惊愕而为我们所不能 
解释的种种结果之难以参透的原因外,难道还指別的什么东西吗？ 
当我们对自己忠诚时，我们总会被迫承认，使众神得以诞生的，不 
是別的，乃是过去人们对自然原因和自然的种种力量的 无知； 也正 
是由于大部分人无法从这种无知之中解脫出来，无法对事物的形 
成构成一些筒单观念，无法发现他们所赞美或恐惧的种种变动之 
眞实的根源，这才使他们相信，为要对不能追溯其眞实原因的一切 
现象给以说明，“神”这个观念还是一个必要的观念。这就是为什 
么，人们把看不见必须承认一个未知动因或一个秘密能力（因为对 
自然不认识，人们才把它放在自然之外）的必要性的人，看成是毫 
不明智的人的缘故。 

自然的一切现象，必然在人当中产生各种情感。有些对他们 
是顺适的，有些对他们是有 害的； 有些煽起他们的爱情、赞美、咸 
激；有些又在他们心中引起纷乱、厌恶、失望。他们根据所咸受的 
各式各样的感觉，喜爱或害怕他们认为是在自身上产生这些不同 
情感*结果的那些原因。这些情感的强弱则与他们所感触的那些结 
果的大小成正比•，他们的赞美和恐惧，也将随着他们深为所动的那 
些现象对他们越来越大、越不可抵抗、越不可解、越不常见、越有趣 
而越要有所增加。人必然地把自己作为整个自然的中心；结果他 
只能根据自己的感触去判断事物。他只能爱那些他觉得对自己生 
存有利的东西；而必然要僧恨和畏惧使他咸受痛苦的一切。最后，306 
如我们所见，他把所有侵扰他机体的一切叫作混乱，幷且相信，只 
要他感到沒有什么东西对他生存方式不合造，那么一切就都在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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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之中了。由于这些观念的必然结果，人类遂自信整个自然是为 
他独自一人而创造的•，深信自然在它的作品里，心目中所有的只 
是人类，或者，那些支配着自然的强有力的原因在宇宙中所造成的 
一 切结果，都无非只是以人为对象。 

假如大地上除去人还有其他一些能思维的生物，那么很可能 
它们也会和人一样陷入于同样的偏见之中；这种偏见是建立在每 
个个人所身心一致同意的那种偏爱上!面的。这种偏爱存在着，直 
到反复思索和经验纠正了它们的时候才会消失。 

所以，只要人满足，只要一切对他都合乎秩序，那么他便赞美 
或喜爱他以为自己的安适所依仗着的那个原因；相反，一旦他不能 
满足于自己的生存方式，那么，对于他设想曾在自己身上产生这些 
愁苦结果的那个原因，他便惽恨和畏惧了。但是安适和我们的生 

存是混在一起的，当安适使人习惯了幷且是连绵不断的时候，人就 

/ 

不再咸觉到它。于是我们判断安适为我们本质所_有；我们因此 
得到这样的结论：我们之被创造是为了永远享受幸福；我们觉得 
一 切都协力来维持我们的生存是很自然的。可是，当我们体验到 
一些使我们不偸快的存在方式时，情况就不一样了。遭受痛苦的 
人对于在他身上发生的变化大为惊讶；他认为这变化是违反自然 
的，因为它有违于自然的本性。他要自己相信，给他以创伤的这些 
变故是相反于事物的秩序。他认为，每次只要自然不给他提供他 
觉得合适的那种感觉方式，自然就是混乱了，幷且他从这些假设得 
出结论 ：这个 自然，或使自然得以运动的那个动因，是在对他动了 

怒气。 

人就是这样，对幸福几乎沒有咸觉，而对痛苦则非常敏感；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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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前者是自然的，后者则违反自然。他 不知遨 或是忘记了，他是 
那个由各种实体的总和形成的整体的一部分，其中有些实体是相％ 7 
类似的，有些是相反对的。他也不知道或是忘记了，构成自然的那 
些事物赋有各种不同的特性，正由于这些特性，它们才在那些能够 
感受它们活动的物体上面发生种种不同的作用；他看不见这些沒 
有善恶之分的事物是按照它们的本质和特性而活动，是不能有另 
外的活动法的。所以，他之把自然的创造者看成是他所咸受不幸的 
原因幷且判断它恶毒——就是说对他大为激怒，原因就是他对事 
物缺乏认识。 

一句话，人把幸福看成是自然欠人的一笔债，而痛苦则是自然 
对他的一种不公。旣然深信这个自然只是为他而创造的，但他却 
不能理会，何以自然使他受苦受罪，除非假定自然是由一种敌视他 
的幸福、有理由折磨他、惩罚他的力量所推动。由此可见，痛苦比 
之幸福还更是一种推动力量，使人在神这问题上作种种探讨，对神 
形成种种观念幷为尊重神而采取行动。单单对于自然作品的赞美 
和对于自然恩惠的感激，从来不曾使人类在思想上耗尽心力地去 
追溯这些事物的根源；因为一旦和对于我们生存有利的种种结果 
熟悉了，我们就不肯付出同样的劳动，象发掘使我们不安或使我们 
受苦的原因那样，去寻找这些结果的原因了。所以,在思索关于神 
的问题时，人所默想的，常常是他的痛苦的原因；但他的沉思默想 
往往徒劳无益，因为他的痛苦也正象他的幸福那样，都是自然原因 
的一些必然结果。他的精神本应该紧紧抓住这些自然原因，而不 
去杜撰种种虛构的原因，对于这些虛构的原因，他只能作出一些错 
误的 观念，因为这些观念常常是从他自己的存在和感觉方式借来 



的。固执地只看到自己，他就永远不认识自身只不过是作为其中 

4 

一个微小部分的那个普遍的自然。 

然而，只要稍加思索，就足以发觉这些观念的荒谬。 一 切都给 

308 我们证明，幸福与痛苦，在我们乃是一些存在方式，这些存在方式 

仰赖于那些使我们活动的原因，是有威觉的生物所不能不感受的。 

在一个由无限变化的东西组成的自然之中，一些不相协调的物质 

互相碰撞或遇在一起，必然荽扰乱那些与它们沒有任何类似性的 

东西的秩序和生存方式。自然在自己所创造的一切东西中是按 

照一定的法则而活动的；我们所感受的各种幸福和痛苦，都是在 

我们所处的活动范围中固有干各种事物的性质之必然结果。我们 

降生世间，我们称之为一种恩惠，我们的死亡，我们又看成是命运 

的不公平，其实两者同样都是一种必然的结果。互相联合起来形 

成一个整体，这是一切互相类似的事物的本性，而自行毁灭，自行 

解体，有的早些，有的迟些，这也是一切被组成的事物的本性 。一 

€ 

切事物在自行解体的时候就使一些新事物诞生出来；而这些新事 
物又轮到自己自行毁灭，这样永恒不息地执行着自然的不变的法 
贝 IJ 。 自然之得以生存，就是凭着自己各个部分遭受继续不断的变 
化。这个自然，旣不能看成是善的，也不能看成是恶的；在自然 
中形成的一切事物都属必然。在我们身上，作为生命之根源的那 
种含有火性的物质，同时也就成了我们自身的毁灭、城市的焚烧、 
火山爆发的根源。在我们流体中循环的水，对我们当前生存是如 
此地必要，一旦变得过多就能使我们窒息，却又时常是呑沒大陆及 
其居民的各种水灾的原因。空气，沒有它我们不能呼吸，乃是使多 
少人的工作归于徒劳的狂风暴雨的原因。原素这类东西，当以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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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方式配合起来时就必然会一发而不可遏止地来侵害我们；其必 
然的结果就是那类涂炭、瘟疫、饥荒、疾病以及各种各样的灾害，尽 
管我们为之大声疾呼，而当权者却充耳不闻。这些权威者，除了当 
那使我们苦恼的必然性已经使事物恢复了我们觉得适合于人类的 
秩序的时候，是从来不会倾听我们的呼声的。这种相对的秩序过 
去是、将来也会永远是我们一切判断的尺度。 

可见，人们对于如此简单的一些思索都不肯去做;他们看不见 
在自然中一切都遵循着不变的法则而活动。他们把自己所咸受的 
幸福看成是恩惠，把自己的痛苦看成是自然愤怒的标记。他们设想 
这个自然是被与他们自己相同的情欲所动，或至少被某个秘密的 
动因所统治，而这个秘密的动因是在使自然执行着它对于人类有 
益或有害的种种意志的。他们正是向着这个假想的动因去表示自 
己的心愿；在安适日子里他们很少留意它，虽然对于它的恩惠也表 
示感激，因为生怕他们的忘恩会引起它的愤怒；可是，当他们陷在 
大难之中，陷在疾病之中，陷在使他们仓惶失措的祸难之中的时 1 
候，他们便特別热诚地向它祈求了。他们求它看在他们的情分上， 
改变一下各种事物的本质和活动方式；他们每个人都希求：哪怕让 
事物的永恒的锁链停下来或折断了，也不要再让些微的痛苦去折 
磨他。 

那些对自己的命运几乎永远不满足，对自己的欲求从来不觉 
称心的人向神所作的热心的祈祷，就正是建立在这样一些可笑的 
希求上面的。这些人，不停地跪在他们判断有权指挥自然的那个 
想象的权威者面前，设想这个权威者法力无边，能改变自然的进 
程，能使自然服务于个別人的目的，幷强制自然去满足人类中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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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互相抵触的欲求。在床上快要咽气的病人请求权威者，要那 
积累在他自己身上的沉疴马上丧失其足以有害于他的生存的性 
质，幷且要他的上帝，以它全能的一个招数，使一部已经被衰弱所 
耗 i 了的机器恢复靑春或重新再造。占有又湿又低韵土地的农 
民，向神埋怨雨水太多，他的地被淹了，可是住在高岗上的居民却 
正因此而感激神的恩惠，幷恳求使他邻居失望的事情继续下去。 
最后，每个人都愿有单单为他自己的一个上帝，幷且看在他的情分 
上，随着他的种种一时的奇想和变換着的需要，要求事物之不变的 
310本质都必须继续不断地有所改变。 

由此可见，人是无时无刻不在要求着奇迹的。因此，对于人们 
的轻信，或者说，对于人家给他们当作神的权威和恩惠、当作神的 
王国高于整个自然（人在掌握自然时便希望由自己去指挥）的证据 
来宣扬的种种神奇作品中的记载，是那样容易相信，让我们也不要 
咸到惊异罢①。这个自然，由于这些观念的结果，遂落到整个剝去 
一切能力的境地；它充其量只是被人看作一个被动的工具，自身 
是盲目的，只能依照人们以为它所隶属的那些全能的动因之时常 
变換的命令而活动。这就是因为沒有在眞实的观点上去观察自 
然，所以人才对它完全不认识，轻视它，以为它自身是什么东西也 
不可能产生的。而且，人们还把自然的一切作品 无论对人有 

①人们自己很清楚，自然是个聋子，从不中断自己的行程；因此由于利害关系， 
人们便使自然屈从于一个有智慧的动因，他们设想，这个有智慧的动因由于和他们类 
似的缘故，是比他们所不能遏止的那个没有感觉的自然更能倾听他们的。因此剰下的 
就是要知道，人的利益是否可以被看成是一个陚有智慧的动因的存在之不可争辩的证 
明，并且是否可以从事物适合于人这情况中得出这动因是存在着的这样的结论 。最 后， 
还要看一看人由于这个动因的帮助，是否就真能办得到使自然改变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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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还是有害，槪行归功于种种想象的权威，人总是把自己特有的才 
能假借给它们，只不过把它们的能力扩大 罢了； 一 句话，人在自然 
的残灰上面竖立起神的想象的巨像。 

如果对自然的无知使神得以诞生，那么对自然的认识，就会 
使神趋于毁灭。随着人们日益得到教育，他的力量和财富就会和 
他的知识同时增进。各种科学、各种管理的艺术和工艺，都会提供 
他以援助，经验使他安心，或给他提供一些方法，去抵抗那些一旦 
认识了便不再使他感受惶恐的各种各样的原因的冲击。 一 句话， 
他的恐怖是随着他精神的明朗化的同一比例而趋于消失的。受了 
教育的人就不再是迷信者了。 


第二章论神话与神学 

311 自然与各种原素，如我们所指出，乃是人类最初的一些神明。 

人最初总是先崇拜一些物质的东西，正如我们曾经说过的幷且也 
正如我们在野蛮民族中可能见到的那样，每个人都以物质的东西 
给自己造成一个特殊的神，设想它就是同他有着利害关系的那些 
变故的原因。对于落到他头上的事物或是他作为 见证的 那些现 
象，他从来不到有形的自然之外去寻找它们的 根源; 他到处看见的 
旣然只是一些物质的结果，因此他也就认为这些物质的结果具有 
同样性质的原因。作为闲暇之果实的那些深刻的梦想和细致的思 
辨，在处于原始的纯朴中的人是不可能构成的。他旣想象不出一 
种和剌激他的那些事物有所不同的原因，也想象不出一种在本质 
上和他所见的一切全然有別的原因。 

对自然的观察，乃是那些有闲暇去沉思默想的人的最初的硏 
究；他们不能不为有形世界的一些现象感到惊异。星辰的升起和降 
落，季节的周期性的往复，空气的变化，土地的丰饶与硗薄，由于河 
水所造成的收益和损害，由于火所产生的有时有用有时可怕的结 
果，这些都是最能引起他们思考的东西。他们自然不得不相信，他 
们所见的这些东西都是由于自己而运动、由于自己本身的能力而 
312活动的。依照它们对地上居民产生好的或坏的影响，他们于是设想 
这些东西具有权力和意志，可以对人行善或作恶。有的人首先摆脫 
了粗野，分散在森林中，以狩猎和捕鱼为务，还不知利用土地，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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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恋于土地。在这种处境下的人，就其对于自然规律的观察这方面 
说，他们往往比无知而缺乏经验的人民，或不如说对一些分散的个 
人更有经验、更有修养。他们的高深认识使他们有可能从事于福利 
的创造，发明有用的事物，吸引受到他们援助的那些不幸者的信 
任。至于那些野蛮人，赤身裸体，忍受饥寒，冒着天时的迫害和野 
兽的袭击，散处在洞穴和森林、中，从事于打猎的艰苦劳动或紧张工 
作以便给自己提供一些还不一定可靠的食物，他们是决不会有闲 
睱从事于那些专门来便利自己工作的发明的。这些发明常常都是 
社会的成果；彼此孤立而分散着的人什么东西都不会发现，而且也 
很难想到有所探求。野蛮人是处于永恒的幼年时期的生物，如果別 
人不把他从贫困中拯救出来，他自己是决不会从那里摆脫的。他 
最初凶猛不驯，后来便跟给他以好处的人们逐渐熟悉了；只要一次 
被后者的恩惠所打动，他便对他们有了信任，最后，为了他们，他竟 
肯牺牲自己的自由。 

给尙处于分散而幷未联合起来成为民族的家族或游牧者们带 
来合群性、农业、艺术、法律、神、宗教仪式和宗教见解的，通常都是 
来自开化民族的人们。这些人淳化了他们的风俗，把他们聚集在 
一起，教他们利用自己的力气，互相帮助以便更容易地给自己提供 
各种需要。在使他们的生存变得更为幸福的同时，这些人也就博 
得了他们的爱戴和崇敬，获得给他们处理意见的权力，使他们采纳 
这些人自己提出的意见，或是采纳从这些人所从来的那些文明国313 

t 

家中吸取得来的意见。历史给我们指出， 一 些最有名的立法者就 
是文明民族所有的各种有益知识掌握得很多的人。他们把野蛮人 
直到那时还毫无所知的各种艺术，带给缺乏 I ：艺和援助的野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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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例如象巴库斯、奥尔菲、特里托莱姆、摩西、奴玛斯、撒莫尔西 
斯之流的人就是，一句话，他们就是给各民族带来农业、科学、神、 
宗教仪式、秘迹、神学和法学的最初的人。 

人们也许要问 ：我们 今天所看见的那些聚集起来的民族，最初 


是否都是分 散的？ 我们可以回答说，由于种种可怖的变革，这种分 
散是曾经不止一次地产生过的。如前所见，在历史都不能把详情 
给我们记载下来的那些遙远的年代里，我们的地球就曾经多次地 
作过实现这些变革的场所。也许曾经有彗星靠近过我们的地球， 
就在我们地球上造成多次浩劫，每一次都消灭了非常可观的一部 


分人类。能够逃脫世界性毁灭的人，都深陷在狼狈和灾难之中，他 


们不可能把种种不幸(他们是不幸的牺牲者和见证人)所磨灭了的 
各种知识留给自己的 后代： 他们自己都被恐怖所吓倒了，只能借 
助于一种曖昧不明的传说把他们可怕的遭遇传给我们，而沒能把 
地球变革以前的种种意见、学说和艺术留传下来。也许，在地球上 
人是一直就存在着的，只是在不同时期，他们连同自己的建筑和科 
学都一齐被消灭了。在这些周期性的变革中幸存下来的人，每一 
次都形成了一个新的人种；由于时间、经验和劳动的力量，他们又 

b 

渐渐地从遗忘中把原始种族的一些发明重新发掘出来。在对于人 
类最有关系的一些事物上，我们看见人还是深深地陷于其中的那 
种深刻的无知，恐怕就是要归因于人类的这些周期性的更新的。我 
们知识之不完美，常常为恐怖所笼罩的政治和宗教制度之恶劣以 
314及使人类到处都还处于幼稚状态一~一句话，使人如此地不请教 
于理性和倾听眞理的那种无经验和各种幼稚的偏见，也许这就是 
它们眞实的根源。对于人种，如果从它多方面的弱点和进步的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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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去加以判断，人们可以说它只不过刚刚走出搖篮，或是它命定地 
永远达不到理性或成人的年龄的。① 

不管这些揣测是怎样，说人种一直就在地球上存在也好，说它 
是自然的一种新近的暂时的产物也好，要追溯一下许多现存民族 
的来源，这在我们还是容易的。我们看见它们常是软于野蛮状态， 
就是说，是由一些分散的家族组成的。这些家族，由于听从了他们 
从之接受各种恩惠、法律、意见和神祇的某些立法者或传教士的劝 
诱，才互相接近。人民承认这些人物的优越性，这些人物只容许各 
人保留以自己的观念所形成的神，否则就以他们自己从原地区所 
带来的新神代替之，这样把民族的神固定下来。 

已经成为新生社会的牧师、引导者和教师的人们，为了使他们 


①对于那些没有充分思索过自然的人，这些假说无疑是显得轻率的。自从我们 
的地球存在以来，可能不仅有过一次而且还有过许多其它的洪水。 
这个地球本身也可能是自然中的一个^^^常^常占有它现在所占的这个位置。 
(参看上卷第六章）不管人在这个问题上采取怎样的想法，这总是确实的 •_ 即除去能够 
完全改变地球面貌的一些外在原因之外，一比如，一颗彗星的冲撞就能作到这 
点，一我说这是确实无疑的，这个地球也必然在自身中包含着能够完全改变自身的 
一个原因。实在，除了地球的自转的和可感觉的运动之外，它还有一种很慢的，几乎使 
人感觉不到的运动，由于这种运动 ，一 切必然在它本身之内发生变动。这就是被伊巴 
谷和其他一些数学家观察出来的昼夜平分之准确性所依存的运动 t 由于这种运动，地 
球到几千年的时候，就要完全改观，海洋也将要随着时间的转换终于占据现在陆地所 
占据着的位置。由此可见，我们地球和自然的一切存在物一样，都是处于继续不断的 
变动的情况之中。我所说的这种地球的运动，古代人已经认识到，看来，正是这一点才 


使他们产生了关于; f 的想法。这个大年，在埃及有人把它定为36525年，撒宾人则 
定为36425年。至李長他一些人则定这个期间为100000年到753200年。（参见《学院 


记事备忘录》第23卷） 

在我们的地球于不同时期所遭受的普遍的变革之上，我们还可以加上一个别的变 
革，比如海水的泛滥、地震、地层下的大火等，它们都能大大影响个别的一些民族，使他 
们分散、使他们忘记过去所认识的一切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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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诲更好地深入人心，于是用形象的语言去打动听众的想象。 
诗，便以它的形象、虛构的故事、韵律、和谐与节奏去感动人们的精 
神，幷且在他们记忆中刻上一些人家愿意给予他们的观念。整个自 
然随着诗的声音而活了起来，自然和自然的各个部分都被人格化 
了； 土、气、水、火都取得了智慧、思维和 生命； 各种元素都被奉为神 
明。天，这个包围着我们的无限广大的空间，遂成为诸神中的第一 

位神。天的儿子——时间破坏着它自己的作品，便是一位严正的 

• # 

神，人们怕它，人们在"撒杜尔那”的名称下敬奉它。含有精气的物 
质——即作为运动和热力的根源、使自然有了生气、滲透幷且滋养 

着一切生物的不可见的火，被人称为丘比特；它娶了空气之女神天 

# ♦ _ « 

后朱诺作妻子；它同所有自然界生物的配合表现在它的种种变形 

• • • 

和经常的淫乱上•，人们用雷把它武装起来，借此想要说明天象的各 
种变化都是从它那里产生的。按照这些同一虛构的故事，太阳，这 

• 籲 


个做好事的、以如此显著的方式影响大地的星球，遂变成了欧西里 
斯、贝鲁斯、米特拉斯1阿多尼斯、阿波罗；为太阳周期性的远离而 
感到悲哀的那个自然，是伊吉丝、阿斯塔尔特、维纳斯和西贝尔。最 
后，自然的一切部分都被人格化了；海是在耐普土那的统管 之下; 
火在埃及则名之为塞拉比斯，在波斯名之为奥尔木斯或欧落马茲， 


在罗马名之为维斯达和维勒千而受到人们的崇拜。 

这就是神话学的眞正起源。神话学作为被诗所美化了的物理 
学*的女儿，目的只在于描绘自然和自然的各个部分。只要人们肯 
稍微请教于古代,就会毫无困难地发现，这些给处干幼年时期的各 
民族以教导的箸名智者、立法家、牧师和征服者，对活动着的自然， 


隼 


(译者注，下同）英译 本作： 自然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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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说依照不同的动作或性质而被观察的这个伟大的整体，他们 

自己也是崇拜着，或是使世俗的人们崇拜着的①。正是这个伟大的 

整体他们给神 化了; 正是这整体的各部分他们给人格 化了； 正是这 

整体的各种法则的必然性，他们给说成是《命 运”； 比喩掩饰了它的 

活动方式，而最后，也正是这整体的一些部分，在各种象征和符号 

的形式之下受到人们偶像般的崇拜。③ 

为了给刚才说过的那些东西的证明加以补充，也为使人看出 

正是这个伟大的全体——宇宙、事物的自然，才是古代世俗人崇拜 317 
的眞正对象，在这里，让我们举出奧尔菲献给培因神的颂诗的开首 
几句吧。 

“呵，培因1我祈求你，呵，权威的神，呵，万有的自然 I ——诸 
天、诸海、养育万物的大地和永恒不熄的火呵，因为这些才是你肢 
体的所在，呵，全能的培因，等等。再沒有比一个近代作者对培因 
的寓言和对人们用来表现培因的形象所作的那种机智的解释更能 

①希腊人把自然叫作具有一千种名字的 ( MvptduoMa ) 一位神。偁像教所敬奉 
的一切神明不是别的，只不过是按照不同作用和在不同观点下被观察的那个自然罢 
了，人们用来装饰这些神明的种种象征画仍然证实这个真理 。 这些不同的观察自然的 
方式遂使多神教和偶像崇拜得以诞生。参见博诺斯 特著： 《对托兰德的批判的说明 
第258页。 

⑤为相信这真理，人们只要翻阅一下古代著作家的书就够了。瓦龙说，我相信 
上帝是宇宙的灵魂，希腊人称之为 KOSMOS , 而宇宙本身就是上帝。西塞罗说，被叫 
作神的那些东西都是自然的事物。（参见《神的本性》，第三卷第24章)。这同一个西 
塞罗又说，在撒牟特拉斯、朗诺斯和爱勒西斯的玄义中，人们向那些受秘义的人们解说 
的，多一半是自然，而很少是神。人对于自然物的认识较之对于神的认识更多些。请把 
«智慧者》第8章，第10节和第14章，第15、第22节跟这些杈威的书联系起来看吧。 
布里尼用一种非常独断的口 吻说： 应当相信世界，或在诸天的浩大的輻员之下所包容 
的东西，就是“神”自身，它是永恒的，广大无边的，既没有开始，也没有 终结。 （参 见：布 
里尼著:《自然历史》，卷2,第1章，首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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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证这些观念的了。这位作 者说： “培因，按照它的名字的意思，万 
是一种象征，古代人就用这个象征来指事物的 总体： 它代表宇宙， 
而在古代最有学问的哲学家们的头脑中，它是被看成第一位和最 
古老的神的。人们为描绘它而画出的那些线条，便形成了自然的以 
及自然最初所处的野蛮状态的一幅画像。这位神穿的带有斑点的 
豹皮，就是布满星宿的天宇的映像。它本人是由一些部分组成的， 
这些部分有的适合于有理性的动物，就是说适合于人，而有的则适 
合于缺乏理性的动物，譬如说公山羊。宇宙就是这样由一个支配一 
切的智慧和火水土气等一些丰饶而多产的原素组成的。培因喜欢 


追逐仙女们，这就宣示出自然对自己的产品有使之润泽的需要，同 
时也宣示出，像自然那样，这位神也是极喜欢生殖的。按照埃及 
人和希腊最古的一些智者的说法，培因旣沒有父亲，也沒有母亲; 
它是同它的三位姊妹巴尔格命运女神同时从德莫高尔贡出来的。 
为要表明宇宙是一个未知权威的作品幷且按照一些不变的关系和 
必然性的永恒法则形成的，这说法眞是绝妙呵！可是它那富有意义 
幷最能表示宇宙之和谐的象征，却是它那只由七根长短不等的管 


子构成而能产生最准确最完美的和音的神秘的笙了。在我们太阳 
318系中，七个行星所划的轨道尽管直径是不同的，而且在不同时期， 
一 些大小不等的物体也在这些轨道上面运行，然而，芷是由于它们 
运动的秩序，才产生了我们在天体中所见的那种和谐”等等。① 


①这一段话，取自一本題名为《关于神话的书信》的英文书，是一位朋友提供给 
我的。人们绝不能怀疑，在多神教徒当中最明智的一些人不曾崇拜过自然。这个自然， 
是多神教的神话和神学用不可胜数的名称和不同的象征去表示的0阿比莱，不管他是 
一个怎样彻底的柏拉图派，并且习愤于他的老师的种种神秘的不可理解的概念，仍然 
把自然叫作事物本性的作者、一切事物的主宰、世纪的创始者 . 垦宿的母亲、时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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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古代智者们所崇拜幷予以祌化的那个伟大的整体或事 
物的总体。至于一般老百姓，则只好在人家用来给他指示 4 自然、自 
然的部分及其被人格化了的各种功能的象征或标志面前止步；因 
为他的受到限制的头脑不允许他追溯得更远一些，只有那些人们 
认为配得到秘义传授的人，才认识在这些象征之下被掩盖着的眞 
实。 


实在，各民族最初的一些导师和他们权威的继承者，是只用各 
种寓言、谜语、比喻同人民讲话的，而自己却保留了给他们解释这 
些东西的权利。这种神秘的语调，无论是为掩饰自己的无知，还是 
为对那般通常只敬重不懂得的东西的平民保持其权力，都是必需 
的。他们的解释常常受利益、欺诈或迷乱的想象的指使；这些解 
释，世代相传，结果只能使起初人们想要描绘的自然和自然的各个 
部分，变得更加不可认识。它们被一大群用来代表它们的形象的319 
虛构的人物所代替；各族人民景仰这些人物，而对人家给他们述说 
的象征性寓言的眞实意义，却不再深究。人们相信其中寓有一种 

神圣的和神秘的德性的理想人物及其物质的面貌，就是他们崇拜、 

* 

恐惧和希望的对象。这些虛构人物的令人惊讶和令人难以置信的 

种种行动，成了赞美和梦想的永不枯竭的源泉。对神的牧师们的 
存在来说是必要的这些赞美和梦想 ，一 代一代地相传下去，只是加 
重了世俗人的肓目；他决猜测不到，人家给压在一大堆比喻下面的 

父亲、整个世界的统治者。有些人在“诸神之母”这名称之下去崇拜的，也有另外一些 
人在维纳斯、西莱丝、米奈娃等等名称之下去崇拜的，就正是这个自然 。 最后，崇拜偶像 
的多神教是被马克辛姆•德 • 马多尔下面这些著名的话给完全证明了。当他谈到自然 
时，说道：这样，当我们用各种祈祷来一个一个地对仿佛是她的肢体致敬的时候，我们 
就象是在崇拜她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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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东西正是自然、自然的各部分、自然的行动、人的热情和人的 
能力①。他的眼睛只看见作为遮眼布的各种象征人物，认为自己 
的幸福和不幸都取决于 他们； 他做出各种各样的疯狂行为和偏激 
行为，为使他们发善心，满足自己的心愿。这样，由于不认识事物 
的眞蒂，他的宗教也就往往在最残酷的狂暴和最可笑的疯狂之中 
衰败下去。 

所以，一切都给我们证明，自然及其各个不同的部分，无论在 
哪里都是被当作人类最初的神明的。有些物理学家，或好或歹地 
把它们观察一番，便抓住了它们某几个特点和活动方式不放；有些 
诗人则凭想象去描绘它们，幷假借它们以肉体和思维；雕刻家们 
则体现了诗人们的观念；一些牧师们，则更用千百种奇妙而可怕的 
属性装饰了这些神明。人民崇拜它们;在这些旣不具有爱僧、也不 
320具有善恶的东西面前匍旬下跪；幷且，正如我们在后面将要看到， 
他为了取悅于这些权威（人们总是给他把这些权威描绘得面目可 
憎），竟至变成了邪恶和败坏的人。 

后来的思辨家们，对于被如此装饰过或不如说被如此改变了 
本来面目的自然，即使努力思考和默想，可再也不“认识他们先辈 

f , 

们从之汲取神以及用来打扮这些神的各种虛构的裝饰的根源了。 
一 些物理学家*和诗人，由于有闲暇，也由于爱作些空洞的探索，搖 


①人的热情和能力也被神化了，因为人们不能猜透这些东西的真实原因。既然 
一些强烈的热情，不管人思意与否似乎总是在牵引着人，于是人们就把这些热情归之 
于一个神，或者把它们予以神化;这样，爱情也变成为神了。雄辩的才华、诗、工艺、就 
是都在海尔麦、麦居儿，、阿波罗等名义之下被人神化了的。悔恨被人称为“菲利”，在基 
督徒那里，连理性也被人在“永恒的圣言”这样的名称之下神化了* 

* 英译本作：自然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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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一变而成了形而上学者或神学家。他们在把自然从它本身、从 
它特有的能力、从它活动的能力区分开来的时候，还以为是创造了 
一个了不起的发明。他们逐渐地把这神能力弄成了一件不可思议 
的东西——他们把它予以人格化，称它是自然的动力，用“上帝”这 
个名称去指它，而他们自己却从来也沒能对它形成确定的观念。 
这个抽象的形而上学的东西，或不如说这个字，就是他们永世沉思 
的对象①。他们把它不仅看成是一个眞实的实体，而且还看成是 
存在之中最重要的实体。由于尽量幻想和穿凿附会，自然因而消 
失了； 自然被剝去了一切权利，被看成是缺乏力量和能力的一种质 
量，被看成是纯粹被动的物质之杂乱的堆积。这样的自然，凭自己 
幷沒有活动的能力，如果沒有人家使它与之相联系的那个原动力 
的协助，是不能设想它是活动的。这样，人们便是宁可选择一种未 
知的力量，而不要那个如果人肯请教经验就本来能够认识的力量 
了。而人很快地就中止尊重他所了解的东西，也中止重视他所熟 
悉的事物;他在凡为他所不能体会的一切事物里面，都意想出一些 
神奇的东西来。他的精神特別是为抓住那似乎在逃脫他的视线的 
东西而苦苦劳动，幷且由于缺乏经验，他只有向自己的想象求教， 
这想象就用种种幻影去使他得到满足。 

于是，那些狡猾地把自然和它的力量区分出来的思辨家们，就 
不断地努力于给这种力量附上千百种不可思议的性质：旣然他们^ 
丝毫看不见这个只不过是一种模式的存在，他们于是把它说成是 

一个精神、一个智慧、一个无形的实体，換言之，就是一种和我们 

• • 

①希腊文⑭ EOS 〔你叾0来自 t 故邪 u ， pono , facio ( 安置，创造），_或不如说来自 
© EAOMAI 〔你 specto ， contemplor ， （观赏，静观） 0 



所认识的一切东西全然不同的实体①。他们从来沒有看到，所有 
他们的发明以及他们曾经想象出来的那些字眼，只是用来掩盖他 
们的眞正的无知。他们也从来沒有看到，他们所谓的一切科学，都 
是限于用千百种手法说出他们是处在要想理解自然如何活动而不 
可能的那种困境中的。不去硏究自然，我们就要常犯错误;每逢我 
们想要超出自然的时候，我们就要迷失了；而不久我们又要被迫回 
到自然中来，或是被迫用一些连我们也不明白的字眼去代替一些 
事物，而这些事物，如果我们愿意不带成见去看待它们是可以很好 
地认识它们的。 

一位神学家，如果用物质、自然、可动性、必然性这类可理解的 
字代替了精神、无形的实体、，神等等空洞的字眼，良心上不是 

■ 攀 •鲁奉 * 

可以相信自己更明达一些吗？不管怎样，这些曖昧的字一旦被 
想象出来，就不得不给它们附上一些观念;人们是只能在这个被轻 
视的自然的各种存在物中取得这些观念的，这些存在物才常常是 
我们所认识的唯一的东西。于是，人们从自己身上去汲取观念;他 
们的灵魂用来作为宇宙灵魂的模型；他们的精神就成了支配自然 
的精神的模型；他们的热情和欲望就是自然所有的热情和欲望的 
模型; 他们的智慧也就是自然的智慧的模型；凡是对他们自己合适 
的东西，就名之为自然的秩序，这个所谓的秩序就成了自然的智慧 
的表现；最后，人们在自身上所称为“完善 y 的那些性质，也就是神 
的种种完善性之缩小了的模型。达样，神学家们，尽管作了一切 

322努力，但他们过去是幷且将来仍然常常是一些神人同形同性论者， 

• ••••••• 

①参看本书上卷第七章关于灵性的体系所讲，并参看本卷第六章，第二 注。* 即 

第143 页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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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他们不能不把人作为他们神的唯一模型®。 

实在，人在自己的上帝里面，过去和将来所看到的，永远只不 

« 癱 

过是一个人。无论他怎样去牵强附会，怎样去扩张它的权力和完 
善性，都是徒然的；他最终也不过把它造成为一个巨大的、被夸张 
了的人，而由于尽量在它身上堆积各种各样不相容的性质，使之成 

为幻想的东西罢了。他在上帝里面永远看见一个属于人类的人， 

• • 

他努力扩大这个人的各方面的比例，以致把它弄得成为一个全然 
不可领悟的东西。人之所以把智慧、明智、善良、公正、科学和权威 
等等东西说成是为神所具有，就是根据以下这些 条件： 因为人自* 
己有智慧，因为人从他同类的人们当中得到明智的观念，因为他喜 
欢在这些人当中找到种种对他自己有利的品质，因为他尊重表现 
公正的人，因为他自己有些知识，而他看到一些別的人比他的知识 
还要更为渊博；最后，因为他享有某些能力，但这些能力却受自己 
的机体的支配。他很快就把这一切性质给扩张或夸大了；看到自 
然界的种种现象，他感到自己是沒有能力产生或沒有能力去仿效 
的，这便使他不得不在自己和上帝之间立下差別；但是他不知道自 
己应该处在什么地位。如果他敢于对他给神所指定的那些性质确 

定极限，又怕自己会陷于错误；无限这个字眼，就是他用来标志神 

• • 

的种种性质的一个抽象而空泛的名词。他说神的权威是无限的， 

①蒙台涅说•.“人只能成为他现在这个样子，也只能按照他力所能及地那样去想 
象，无论怎样努力也是白费，他只能认识象他自己的那样的灵魂/有人对一位很有名 
的人说上帝是以自己的形象造成了人的，这位哲学家回 答说： “人_是以自己的形象很 
好地回敬了 上帝/ 色诺芬曾说，假如牛和象会雕刻或绘画，它们少不了会用自己本身 
的形象去表现神，它们这样做是和波里来特或费底阿斯把人的形象给予神是同样有道 
理的。拉•摩特 • 勒瓦伊 埃说: “我们看到人神说用来作为整个基督教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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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思就是说，由于看到他认为是神所创造的那些巨大的结果，他 
323体会不出神的权力究竟大到什么地步。他说神的善良、明智、学 
识、仁慈是无限的，这意思就是说，在权能远远超过自己的这样一 
个存在物中，他不知道它的完善可以达到何种境地。他说这位神是 
永恒的，就是说,在寿命上是无限的；因为他领悟不出它会有开始， 

' 也领悟不出它会中止生存，而这，正是他认为他所看到的自行解体 
和不免一死的那些暂生生物的缺陷。他 推断： 他自己作为见证的 
那些结果，其原因是必然的、不动的、永久的，幷不像他所认识的那 
些不免要解体、消灭、改变形态的神的一切暂时作品那样，是可以 
改变的。这个假定的原动者，对人来说旣然常是看不见的，酰然是 
以一种不可参透和隐蔽的方式而活动的，那么他因此相信，这位神 
就像便他自己的肉体活动起来的那个隐秘的本源那样，乃是宇宙 
的原动者；因此，他便把神作为自然运动的灵魂、生命和本源。最 
后，当他极尽穿凿附会之能事、竟至相信使他的肉体活动起来的那 
个本源是一个精神、一个非物质的实体的时候，他也就把他的神说 
成是灵性的或非物质性的了；虽则神沒有广延，但他却把神说成是 
广大无边的；虽则神能使自然运动、虽则他假定神是所有在自然界 
內实现的一切变化的创造者，但他却把神说成是一个一动不动的 
东西， 

一神的观念，就是从神是宇宙的灵魂这种意见来的;但它只能 


* 英译 本作： 虽则神能使自然 运动， 但他却把神说成是一个一动不动的东西；虽 
则他假定:神是所有在自然界内实现的一切变化的创遣者，但他却把神说成是一个不 
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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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类沉思之晚成的果实①。看到在世界上产生的种种相对立而 
且往往相矛盾的结果，不得不使人确信应该有一个很大数目的权 
威或彼此有別和独立的原因存在着。人们不能想象他们所见的那 
些如此多样的结果会出自一个唯一的和同一的原因，因*他们赞 
美对许多不同本源发生作用的那许多原因或许多的神，有些神被 
看作是人类的友人的权威，有些神则被看成是人类之敌的权威， 
这就是下面这个如此古老和如此普遍的教义的 来源： 这教义假定 
在自然中有两个利害彼此相对立幷永远处于战斗中的本源或势 
力，借助于这两种本源或势力，人们以为就可以说明了善与恶、盛 

与衰--旬话，在这世界上人所不免的那些变易之经常的混合 

状态。这也就是整个古代所假想存在于善神与恶神之间、在欧西 
里斯与笛风、欧洛斯马德与阿里马诺、丘比特与众提坦、耶和华与 
撒旦之间战斗的根由所在。然而，人们为了自己的利益，总是把这 
个战斗的一切好处许给善神，照他们看，这善神最后必然要成为战 
场的所有者；胜利为它所得，那是由于对人有利。 

虽然人们只承认一位唯一的神了，可是他们还常常假定，自然 
的各个不同的部门是被这位神付托给听从它最高命令的一些权威 
的。诸神的最高主宰，便把管理世界的辛苦卸在它们身上。这些 
附属的神多起来以至于无限;每个人、每座城市、每个领地，都有它 
们的地方神和保护神;每一个幸或不幸的事件都有一个神的原因， 

t 

幷且也是最高命令的结果。每一个自然的结果、每个举动、每一股 

①一神的观念，如我们所知，曾使苏格拉底丧失了生命。雅典人把只信仰一神的 
人当作无神论考看待 a 柏拉图不敢和多神论完全断绝关系，他仍然保留了女创造主维 
纳斯、地方女神巴拉斯和一个全能的丘比特。基督徒们曾被一些多神教徒视为无神论 
者，就因为他们只崇拜一个唯一的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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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情，都是受着一位神的支配。这神，就是到处能看见神但永远 
不认识自然的那个神学的想象所美化了的或改变了面貌的那个 
神;就是诗歌在其描绘中给夸张了幷使之活灵活现的那个神;也就 
是贪婪的无知怀着热忱和屈从之心所接受了的那个神。 

这就是多神论的起源，这也就是人们在诸神当中所建立的等 
级的基础和称号，因为人们总感到沒有能力把自己提升到那个不 
325可思议的存在的高度。人们早已承认它是自然的唯一的最高主 
,宰，但对它却从来沒有很明确的观念。这就是人民当作适当的中 
介而放在他们和一切原因之第一原因之间的那些低级的神的眞正 
的谱系。在希腊人和罗马人那里，因此我们看到神被分为两 类:一 
类被叫做“大神”①，它们构成与“小神”或偶像教的群神有別的贵 
族等级。可是第一类与第二类一样，它们都服从于“法童〃，就是 
说服从于“命运'这命运显然就是那按照必然的、严格的、不变的 
一些法则而活动的自然；这命运是被看作众神之上的神的。可见， 
它不过是被人格化了的那个必然性罢了。而且也可看出，在偶像 
教徒那里，用他们的祭献和祈祷<不厌其烦地去麻烦神，那也是得不 
到什么结果的。 这些純 ，他们相信本身就服从于那个严酷的命运， 
而它们从来不能违背它的意旨。不过，人总是一碰到他们神学上 
的槪念的时候，就不再去推究了。 ^ 、 

〆 

方才所讲的，也给我们指出了人们拿来充塞宇宙的那一大群 


①希腊人把大神叫作 Ka / Stopos … Cabiri ; 罗马人則叫 Dii majorum 
gentium 或 I>ii consentes ， 因为世人一致要把太阳、火、海、时间等等自然界最惊人活 
跃部分予以神化；而其他神则纯粹是地方性的，即是说，受到一定国家或个人所崇敬， 
在罗马，公民各有自己的神，他尊之为 Penates (家神 ） Lares (守护神）不一 
* Fatum (命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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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属于神但髙于人 的电间 势力的共同来源①。它们是在“仙女' 
“半神天使' “魔鬼”、善的和恶的“司命神”、“精灵”、“英雄' 
“圣人”等等名称之下而被人敬奉的。这些东西组成了中间神之不 
同的等级，而成为人们希望和恐惧、安慰和惊惶的对象。人们只是 
由于处在对那以首领资格统治世界的不可思议的存在欲体会之而 
不可能的境况中，想与之直接交涉而不可能的绝望中，才发明出这 
些中间神来的 

然而，也有一些思想家，由于苦苦地瞑想沉思，终于作到了只 
承认在宇宙中只有一位其权能和智慧足以统管宇宙的唯一的上 
帝。这个上帝，被看作是嫉妒自然的君主。人们深信，如果要给那 
天下的敬礼都应归之于一身的至高主宰树立一些对手或同僚，那 
就是对它的一种冒犯。人们相信它同一个被分裂了的权势是不能 
相协调的；人们假定，一种无限的能力和一种沒有止境的智慧，旣 
不需要有所分与也不需要援助。这样，一些比其他思想家更为机 
智的思想家，便根据这些承认了一个唯一的上帝，幷且还以在这上 
面创造了一个了不起的发现而自鸣得意。其实，从第一步起，他们 
的思想便势必由于要假定这个上帝是造物主所引起的矛盾而陷在 
最大的困难之中。结果他们不得不承认在这个专制君主的神之中 
具有一些矛盾的、不相容的、互相乖离的性质，这些性质互相排斥, 
互相抵消；因为人们看见它无时无刻不在产生着彼此十分对立的 
结果，显然打消了人们指定它所具有的那些性质。在假定一位上 


①这就是罗马人叫作 Dii medioxumi (中间神）的一些神 i 他们把这些神看成 
是代人说情的人、介绍人、是为要获得它们的恩惠或移转它们的愤慂或恶意起见必须 
予以敬奉的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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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是一切事物之唯一的创造者的时候，人们就免不了要根据它的 
善举，根据人们相信看见在世界上所存在着的那个秩序，根据上帝 
在世界上所产生的种种神妙的结果，而赋给它一种善良、一种智 
慧、一种无限的权力等等属性。但是，另一方面，由于看到往常有种 
种混乱和无数的不幸——人类时常作了这些不幸的牺牲品，而这 
个世界也正是这些不幸出现的场所，——那么又怎能不把恶意、轻 
率、任性等等这样一些属性赋给上 帝呢？ 眼看着它在不断地从事 
327于毁灭自己的作品，怎能不让人说它不轻 率呢？ 眼看着人家对它 
所设想的种种计划永久不得实现，又怎能不让人疑心它无能呢？ 
人们以为给它创造一些敌人，这些敌人，虽然附属于最高的上 
帝，但不断扰乱它的帝国，打乱它的目的，这样困难就解决了。人 
们曾经把它立为国王，又给它树立一些对手，这些对手尽管无能， 

-但总想爭夺它的王位。这就是提坦或叛乱的天使的神话的起源。 
它们的骄傲自满使它们陷在苦难的深渊之中而变成作恶的魔鬼或 
司 命神； 这些鬼神，除了使全能的计划归于无用，引诱幷煽动作为 

• 矚 

它属下的人们去反对它而外，沒有其它作用①。 

按照这个如此可笑的神话推衍下去，那么这个自然的专制君 
王就是永远地和他给自己所创造的一些敌人相斗爭着，尽管他的 
权力无限，他还是不愿意或不能完全地把它们消灭掉。他从未有 


①学坦们或叛乱的天使 （Anges rebelles ) 的神话是世界上最古老和传播得最广 
的；印度坂婆# fili 学以及欧洲教士们的神学都用它作为基硇。按照婆罗门 
教的说法，所有活着的肉体都被一些堕落了的天使活动起来。这些天使，就是在这种 
形式之下来赎它们叛乱的罪过的。这个神话，和关于“魔鬼”的神话 一样， 使神扮演了一 
个很可笑的角色;实在，这个神话假定神给自己创造了一些对手，是为了自己可以露两 
手，提提神和发挥一下自己的杈力。然而，它这权力却丝毫没有发挥出来，因为按照神 
学的说法，魔鬼是比夭神还有着更多的附和者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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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一些俯首听命的属下；他在不断地从事于斗爭，给服从他的法律 
的属下们以奖赏，给那些不幸参与了他的荣誉之敌的同谋者们以 1 
惩罚。由于从地上的国王们几乎常遇到的那种战爭状态所假借来 
的这些观念的结果，于是便出现了这样一些人 :他们 自命为上帝手 
下的辅佐大员，他们能使上帝讲话，他们能揭示上帝的隐蔽的意 
向，他们指出违犯上帝的法令乃是最可怕的罪过。无知的人民不 
加考察地接受了上帝的意旨；他们丝毫看不到跟他们讲话的是人328 
而不是上帝。他们也丝毫沒有感到，对于一个人们假想是万物的 
创造者幷且在自然中只能有一些它自己创造出来的敌人的上帝， 
微弱的创造物在行动上要想违反上帝的意愿，那也应该是不可能 
的。有人主张，人，尽管完全依賴上帝，而上帝尽管是全能的，但人 
仍能触犯上帝，能与上帝相抗衡、向上帝宣战、推翻它的计划、扰乱 
它所建立的秩序。人们设想，这个上帝为了显耀自己的权力而给 
自己创造了一些敌人，以便得到攻打它们的乐趣，旣不愿毁灭它 
们，也不愿改变它们不幸的境况。最后，人们相信，上帝对它的叛 
逆的敌人们也正如对人们一样，曾经把违犯它的命令、破坏它的计 

I 

划、引燃它的怒火和使人对它的恩慈漢视以便激厉它去惩罚的自 
由给了他们。这样一来，人就把一生中所有的好处看作奖赏，而把 
不幸看作应得的惩罚了。人的自由之说，似乎就是为了把人放在 
能够违犯他的上帝的地位上，再从上帝加于人的不幸——即曾妄 
用了上帝给与他的那种不祥的自由——这上面去证实上帝，才被 
发明出来的。 

这些可笑和矛盾的槪念，毕竟作了世界上一切迷信的基础;人 
人都相信从这里已说明了不幸的起源，幷指出人类为之而感受困 



苦的原因。然而，人们不能对自己隐瞒这样的 事情： 即他们在自己 
方面幷无任何罪过，也无任何已知的违反诫命的事实曾招惹上帝 
的恼怒，可是他们却往往在世上受苦受罪。他们看到，即使那些最 
忠实不过地完成所谓神的意旨的人，也往往和那些违犯神的诫命 
的冒昧者们得到共同的毁灭。至于习于屈服在强权之下、习于把 
强权看作权利的施与者、习于在地上的主宰们面前颤栗、设想他们 
329具有成为不公平的能力、从来也不爭论他们的头衔、丝毫也不对当 
权者们的行为加以批判的人，就更加不敢批判他们上帝的行为，或 
指责上帝的无故的残酷了。此外，天上的专制君主的那些大臣们， 
还发明了种种方法为他辩护，幷且把人所咸受的各种不幸和惩罚 
的原因推在人自己的头上。由于他们硬说曾经给了人以自由，他 
们于是假想：人旣然犯了罪，他的天袪便收坏了，整个人类不得不 
负荷着由于祖先的错误而受到的那种刑罚，因此不可和解的专制 
君王就还要在他们无罪的后代人身上加以报复。人们觉得这种报 
复也很合法，因为照可耻的成见说来，人远不是按罪过的大小或其 

眞实程度，而是按被干犯者的权威和尊严的大小而给以惩罚的。 

% 

根据这一个原则，人们遂设想，上帝对于有辱它神圣至尊的人具有 
沒有限度沒有止境的报复权力，这是无可爭议的。一句话，神学的 
精神费尽心机，就是要找出人是有罪的，就是要为自然使人所必然 
咸受的那些不幸而替神辩护。人们发明出千百种神话，就是为了 
说 服人： 恶这个东西是怎样进到这个世界中来的;而且上天的报复 

争 

常常表现得很有道理，因为人们相信，犯了反对一个无限伟大无限 

有力的存在的错娛，就应该受到无限的惩罚。 

再有，人们看到地上的一些当权者们即使犯了最明显的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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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的过错，他们也决不因人家说他们不公正，怀疑他们的明智、对 
他们的行为窃窃私议而感觉苦恼。因此，人们也就不再指摘宇宙 
的专制君王的不公正、怀疑它的权力和埋怨它的严酷了。人们相 
信，上帝要反对它亲手所创造的软弱的作品，是容许自己什么事都 
可以干的；它对自己软弱的创造物可以不负丝毫责任，有权在它们 
身上实施一种绝对的和无限制的权力。地上的暴君们就是这样利 
用了这种权力，而他们专断的行为又成了人们假借给神的行为的 
模型；人之所以给上帝订出一种特殊的法学，正是根据他们荒谬的330 
不合理的统治方式。由此可见，最邪恶的人曾经给上帝用来作模 
型；最不公正的政府成了上帝之神圣管理的样本。尽管它是残酷 
的和沒有理性的，而人们却从来沒有中止说它非常公正，幷且充满 
了智慧。 

在一切地方，人们都崇奉过一些奇怪的、不公正的、好杀戮的、 

不可和解的神，但对于这些神的权力却从来不敢予以考察。这些 
神，到处都是残忍的、放逸的、偏 心的； 它们恰象那些任意玩弄自己 
的人民而不受惩处的胡作非为的暴君，而这些人民是太软弱太盲 
目，不能反抗神或摆脫那压在他们身上的桎梏。甚至今天，人家使 
我们崇拜的也仍然是具有这样可怕性格的一个上帝。基督徒们的 
上帝正如希腊人和罗马人的神祇那样，不仅在现世给我们惩罚，而 
且在另一世界还要惩罚我们，就因为它娬给我们的那个天性使我 
们有可能犯错误。它好象一个陶醉于自己权力的专制君王，徒然 
炫耀自己的权威，好象只是为了表现他是主子、不受任何法律约 
束的那种幼稚的快乐而忙碌操心。它因为我们摸不淸它的不可理 
解的本质和曖昧不明的意志而惩罚我们；它因为我们先辈犯了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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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而惩罚我们。它那专橫的任性决定我们永世的 命运； 我们之成 
为它的朋友或敌人，全凭它的必然的命令而不管我们是否心甘情 
愿。它之给我们自由，也无非是要由于我们的热情或错误使我 
们从自由中产生的必然的妄用，惩罚我们，而从中取得残忍的快 
乐。最后，神学还指示我们，在一切年代里，世人就象暴虐而邪恶 
的上帝的倒霉的玩具一样，都要为了不可避免的和必然的过失而 
受到严惩。① 

n 

普天下的神学家们，正是根据这些不合理的槪念，认定人们对 
神应当顶礼膜拜。这神自己对人毫无约束，却有把人们自己约束 
起来的权力。它的最髙权利免去它对自己的创造物的一切义务， 
而每逢遭到大灾大难的时候，这些创造物却固执地把自己看成罪 
人。所以如果信教的人经常处于惊惧和恐怖之中，那我们也不要 
咸到惊讶。因为上帝的观念给他不断地喚起一个从自己属下的苦 
难中取乐的无情暴君的 观念; 它的属下能随时失掉上帝的宠爱，而 
自己却毫无所知。可是他们从来不敢非议它的不公正，因为他们 
相信，公正这个东西决不是做来为的规范一个全能的、其崇高的等 
级使之无限高于人类之上的专制君王的行动的，虽然，人们妄想它 

①异教人的神学给人民指出，神不过是一些放逸的、不公正的、奸淫的、好复仇 
的、对必然的和圣经中所预言的罪过给予严酷惩罚的人物 a 犹太和基督教徒的神学则 
给我们指示出一个偏心的上帝，它拣选或抛弃、爱或恨，完全依照它的私欲;一句话， 
它乃是一个玩弄自己创造物的暴君。它在现世，为了仅仅一个人的过失而惩罚全人 
类；它 f 字人类大多数人成为它的仇敌，以便为了他们曾从它那里接受了声言有 
反对它高永远地惩罚他们。世界上的一切宗教，都以上帝对于人的全能、上帝对 
于人的专制与神的无理作为基础。基督教关于“原罪”的教义就是从这里来的；关于神 
思、关于一个中介人的必要性的神学意见也是从这里产生的;一句话，从这里躭产生了 
基督教的神学为之充满了的无数的荒谬。一般地说，一个有理性的上帝似乎丝毫不符 
合于教士们的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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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单单为人类才创造了宇宙。 

所以，正是因为沒有把幸与不幸看作是同样必然的结果，沒有 
把它们归之于它们眞实的原因，人们自己才创造出一些虛构的原 
因，一些作恶的神明，而任什么也不能使他们从这些虛假的东西中 
醒悟过来。然而，在考察自然的时候，他们本来可以看到，肉体上 
的痛苦乃是某些存在物之特殊的性质的一种必然结果；他们本来 
可以认识到，瘟疫、传染病、疾病，应归咎于一些肉体的原因，归咎 
于一些特殊的环境，归咎于虽则是很自然的但对它们同种来说则332 
是不幸的一些配合；他们本来可以在自然本身中，去寻找能够减轻 
或中止那使他们感受痛苦的结果的一些补救的方法的。他们本来 
也可以同样看出，精神上的痛苦不过是不良制度的必然产物;他们 
往往因此而痛苦呻吟的战爭 、荒 年、 饥馑、 灾难、败德和犯罪 等等， 
决不是天神作怪，而是应归咎于那些王公大人们的不公正。所以， 
为要撇开这些不幸，他们早先根本用不着向那些不可能使他们宽 
解的幽灵伸出颤栗的双手，这些幽灵决不是他们苦难的制 造者； 他 
们早先就应该在比较明智的管理中、比较公平的法律中、比较合理 
的制度中去寻找补救办法而不应错误地把苦难归之于一个上帝的 
报复。这个上帝，人家给他们描绘成一个暴君，而同时又不许他们 
怀疑它的公正和善良。 

实在，人家不停地向人们说了 又说： 上帝是无限善良的，上帝 
只愿它的创造物幸福美好，上帝只是为他们才创造了一切。尽管 
有这些谄媚人的保证，可是上帝的凶恶这个观念必然还是最强烈 
的；这观念远远比上帝的善良这个观念更能吸住人的注意，这个黑 
暗的观念常常就是一提到神就首先出现在精神上的一个观念。恶 




t 



的观念，在人心上造成的印象，必然要比一个善的观念在人心上造 
成的印象强烈生动得多•，因此，慈善的上帝也就常常被可怖的上帝 
所掩盖。所以，承认利益对立的多数神也好,承认宇宙中只有一位 
唯一的专制君王也好，怕的情感总必然要胜过爱的情威的。人们 
赞美上帝善良，只是为哄住它不要施展它的偏私、怪癖和恶意；使 
人拜倒在它的脚下的，常常是不安和恐怖；人想设法解除的其实就 
是它的严厉和残酷。 一 句话，尽管人们用尽办法对我们保证神充 
满了慈悲、仁爱和善良，可是到处人们把卑屈的敬礼和浸透着恐惧 
333之心的崇拜向之供奉的却常常是一个作恶的司命神、一个任性的 
主子、一个可怕的魔鬼。 

* 

这样的情况丝毫不値得我们 惊异： 我们只把自己的信任和爱 
情诚恳地交给这样的人，即在他们身上我们发现有着对我们为善 
的长久不变的意志；只要我们一怀疑他们有伤害我们的意愿、权力 
或权利的时候，想起他们便会使我们不快，我们怕他们幷开始不信 
任他们;即使我们不敢承认，但在心之深处是僧恨他们的。如果神 
应该看成是人间所有祸福之共同根源，如果神时而有意使人幸福， 
时而又有意使人陷在苦难中或给人以严厉惩罚，那么人就必然要 
畏惧它的偏私或它的严酷，而且，人们在这上面的关心，就远比对 
人家看见常常给予抵消了的它的恩惠那方面的关心要多些。所 
以，他们天上的专制君王的观念总要使他们惶惶不安;它的裁判的 
严厉之使人胆战心惊，远比它的恩惠之不能使人得到慰藉或安心 
大得多。 

如果注意到这个眞理，那么人就会了解为什么地球上一切民 
族都在神的面前发枓，幷且还敬给神以各种奇怪的、无意义的、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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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而残忍的崇拜。他们服侍这些神就好象服侍很少同他们一致的 
专制君主一样。这些君主，除了自己的狂想而外不认识其他规则， 
他们的狂想有时是有利于他们的下属的，但更多的时候则是有害 
的；一句话，正象一些反复无常的主人，他们以自己的善举为人所 
爱，但远远比不上他们以惩罚、恶意、残酷而为人所怕，但人们从来 
不敢认为他们不公正或过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见那些赞美上 
帝、把上帝指作善良、公正和所有完善的典型而赞不绝口的人，为 
了惩罚自己和预防上天的报复，进行最残酷的自我摧残，而当他们 
相信可以平息上帝之怒、减轻它的判决和求得它的仁慈时，他又会 
反对他人而犯下最可怕的滔天大罪。人类的一切宗教体系，其祭 
祀、祈祷、教规和典礼，其目的从来不外是和缓神怒，预防神的偏私 
以及在神心中引起仁慈的情感，但这情感是随时可以离去的。神 
学的一切努力、一切机智，其目的不外是想把自然本身在人精神中 
产生的种种不相谐调的观念，在自然的主宰那里调和一番罢了。 
神学，由于把种种不能相容的性质硬凑在一起，人们可以正确地给 
它下个定义，叫做组织幻影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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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混乱的和矛盾 

的神学观念 

方才所讲的一切给我们证明，尽管人的想象尽了一切努力，可 
是他们指定统管着宇宙的神所具有的那些性质还是不能不从人的 
固有的本性中去汲取。我们已经约略看见从人的性质之不相容的 
混合中所必然产生的矛盾。这些性质旣然互相破坏，就不能结合 
于同一的主体。神学家们自己也已经感到他们的神给理性带来的 
种种不可克服的 困难; 他们只有用禁止思考、迷惑人的精神、把他 
们从自己的上帝所提出来的已然如此混乱如此不调协的观念搅得 
更加混乱起来，以解决自己的难题。他们通过这种方法，用层层云 
雾把上帝包围起来，使上帝成为不可接近，这样，对于他们使人 
祟拜的谜样的神的意旨，他们就可以用自己的幻想去随意加以解 
释了。为求得这种效果，他们把上帝夸张了又夸张，说旣非时间，又 
非空间，也非自然的全体，能够包容上帝的广大；在上帝方面的一 
切从而都变为不可滲透的神秘。最初时期的人，毕竟还从自己身 
上借来用以构成他的上帝之原始的颜色和面貌，人毕竟还把上帝 
造成一个强大的、嫉妒的、好复仇的、能不公正但无伤于其公正的 
专制君王 ，一 句话，活象那些最败坏的王侯们。而神 学呢？ 正如我 
们所说，却拚命在梦想上下功夫，竟然连人的本性也不顾了；为了 
使神大大有別于它的创造物，神学格外给神加上一些性质，这些性 
质如此神妙、如此奇怪、如此与我们精神所能体会的一切远远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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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而神学自己也正是在这些性质中迷失了的。神学深信，这样一 
来这些性质无疑也就神化了；它相信这些性质是与上帝相称的，因 
为沒有人能够对这些东西形成任何观念。人们最后甚至要人相信： 
应当相信自己所不能理会的 东西； 应当无条件的接受未必确实的 
学说和违反理性的 猜测； 相信对于一个不愿我们使用自己稟賦的 
虛构的主人，这个理性乃是人所能呈上的最称它心意的祭献 。一 
句话，人家要世人相信，他们不是为要懂得对它们最重要的东西才 
被创造的①。另一方面，人自己也深信，人家给他那天上的专制君 

f 

主指定的种种宏伟而确实不可领悟的属性，在这专制君主和它的 
奴仆之间划了一道相当巨大的鸿沟，就是为的不让这无上的主宰 
因比较而受到 冒犯； 他希冀这个傲慢的君主会因为他为了使它在 
小民眼中成为更加伟大、更加神奇、更加强而有力、更加专断，更加 
不可接近所作的努力，而得到它的靑睐。人常有这种 想法： 认为凡 
是他们所不能体会的，就比他们所能懂得的要高贵得多，可敬得 
多。他们想象，他们的上帝也象暴君那样是不愿让人从近处看到 
自己的。 

而神学认为专门适合于世界之最高主宰的种种神奇的、或不 
如说不可理解的性质，就正是从这类成见中得以产生出来。由于 
自己的不可克服的无知和恐惧而陷于失望的人类精神，产生了用 
来装饰自己的上帝的曖昧而空洞的槪念。他相信，除非把上帝弄 
成全然无可衡量，或不可能同他所认识的最崇高最伟大的东西相 


® 很显然，一切宗教都是建立在对于全然不可理解的东西而人必须坚定不移地 
相信这样荒读的原則之上的。按照神学本身的一些看法，关 于神， 人由于自己的本性 
是必然处于“不可克服的无知”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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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拟，他便不能得到上帝的欢心。狡滑的梦想者们不断来美化神 
的幽灵所使用的那一大串消极的属性，就是从这里来的。他们用 
这些东西，是为的形成一个与众不同的存在，或是与人类精神所能 
认识的一切东西毫无共同之点的存在。 

上帝的神学的或形而上学的属性，实际上不过是在人身上或 
在人所认识的一切东西身上所有的那些性质之纯粹的否定；这些 
属性假定神排除了在人里面或在围绕着人的一切事物里面被称为 


弱点或不完美的东西。说“上帝是无限的”，这就正如我们在上文 
所能看到的，是肯定它决不象人或我们所认识的一切东西那样被 
空间的界限所限制①。说上帝是“永恒的'意思就是说，它决不象 
我们或一切生存着的东西那样有一个开始，而且它是决不会有终 
结的。说上帝是“不变的”，这就是主张，它决不象我们或我们周围 
的一切东西那样会发生变化。说上帝是“非物质的”，这就是说，它 
的实体或本质，具有一种虽然我们决不能体会，但必然因此与我们 
所认识的一切事物全然有別的本性。 

正是从这些消极性质的混乱堆积中，产生了神学的上帝—— 

这个永远不能使人形成任何观念的全然形而上学的东西。在这个 

抽象的存在之中，一切都是无限、广大、灵性、全知、秩序、明智、智 

■ 

①霍布斯 说：“ 所有我们想象的一切都是有限的，因此，这个字既不能形成 
任何观念，也不能形成任何槪念。”参见<利维坦》第三葷。 ^ * 

一 位神学家以同样的口 吻说： “无限这个字本身把我们关于上帝的一些观念给混 
同起来了，使对我们完全不认识的东西变为最完善的 I 因为$$$这个字只是一种否 
定，意思指旣无终结，也无界限，又无度量的东西，因而就是有积极的和规定的 
性质的东西，所以也就是什么都不是。”他又说，“使人采用这个字的不外是习愤，如果 
不是习惯的话，这个字在我们看来就会是毫无意义，是一种矛盾/参见舍洛克《三位一 
体 辩&第 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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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和无边的权力。在把这些空洞的字眼或这些限定组合起来的时 
候，人们还以为创造了什么东西；凭思维，人们又把这些性质加以 
伸延扩张，遂以为造成了一个神，其实造成的不过是一个幻影而 
已。人们想象这些完善或性质应当适合于神，因为它们丝毫不适 
合于我们所认识的那些 事物； 人们以为一个不可思议的存在必然 
要有一些不可领会的性质。而这就是神学为组成那个命令人类在 
它面前匍匐下跪的不可解释的幽灵所采用的材料。 

然而 ，一 个如此空洞、如此不能体会或予以限定、如此与人所 
能认识或感觉到的事物远离的存在，是不能稳定人们不安的目光 
的；人的精神需要被自己能判断的一些性质所确定。因此，神学， 
在已经精心編造出这个形而上学的上帝以后，在已经使上帝在观 
念上如此有別于作用于感官的一切东西以后，觉得不能不使上帝 
和被神学自己弄得已经与上帝如此远离了的人接近起来，于是神 
学便用它指定神所具有的那些^道德的”性质，重新把神造成为一 
个人；它觉得不如此则人家就不能使人确信，在人们和这个空洞 
的、虛无缥缈的、易逝的、不可衡量的、人家让他们去崇拜的存在之 
间，还能有一些关系。神学看出，这个奇妙无比的神，不过是专门 
用来锻炼某些思想家们的想象，他们的头脑惯于在幻影上下功夫， 

或是把空话当作眞实。最后，它也看出，对于尘世间绝大多数物 338 
质的、无知的人们，非有一个和他们相类似、更可咸、更可认识的神 
不可。因此，神尽管有它难以言语形容的或神圣的本质，但还是给 
披上了人的一些特性，幷且人们从不觉得这些特性和这样一个存 
在一^卩被人造成本质上与人不同，而因之不能有人的性质、也不， 
象人那样可以加以改变的存在有什么不相容的地方。人们根本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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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看到 ，一 个非物质的和缺乏有形器官的神，是不能象一个物质的 
人那样，其特殊机构使它能够具有我们在人身上找到的品质、情感、 
意志、德行等等，旣能活动，也能思维;使上帝和它的创造物接近的 
必要性，疏忽了这些明显的矛盾，而神学却总是固执着给上帝加上 
，一些人类精神徒然尝试去理会或调和的属性。照神学的说法，纯粹 
精神是物质世界的原动力；无限存在能充满空间而自然幷不排除 
在空间之外;不变的存在乃是世上发生不断变化的原因；全能的存 
在不能阻止使自己不偸快的恶产生；秩序的根源不能不容许产生 
混乱； 一句话，神学的上帝之奇妙的性质，时刻互相矛盾，彼此抵消。 

、 即使在人们相信应该加之于神的那些人的完善或人的性质 
中，要想用它们来形成一个观念，我们觉得也有不少矛盾和不相容 

的地方。人家吿诉我们为上帝所荟萃于已的这些性质，也是无时 

• • 

无刻不在互相矛盾着的。人家向我们保证上帝是善良的；善良是人 
所熟知的性质，我们人类某些人就有,我们特別渴望能在我们所信 
赖的人们当中看到。人家主张上帝的善良表现在上帝的一切作品 
中； 然而，善良这个称号，我们只是给予人们当中有这样行动的人, 
即他们能够在我们身上产生为我们所称道的效果。照此说来，自 
然的主宰有这种善 良吗? 难道它不是一切事物的创造者呜?在这种 
情形之下，难道我们不是不得不把风湿病的痛苦、寒热病的高烧、 
339传染病、饥馑以及蹂躏人类的战爭等等东西，也同样地归之于上帝 
吗？当我受剧痛时，当我贫病交加时，当我受压迫呻吟时，上帝对 
我的慈爱究竟在 哪里？ 当腐败失职的政府使我的祖国蒙受灾难、 
荒年、人口减少、祸患等等时，上帝对我的祖国的慈爱又在哪里？当 
可怖的变动、洪水、地震倾覆了我所居住的地球的大部分，上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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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爱在 哪里？ 上帝凭其智慧安排在宇宙中的那个美好的秩序，又 
在哪里？当一切似乎都在宣吿上帝是以人类为儿戏时，又怎样能拿 
出上帝为善的证 据呢？ 上帝使我们忧愁、使我们痛苦、以使自己的 
孩子们忧伤为乐，我们对这样的上帝的抚爱作何 想法？ 那些终极 

• 拳 

又会变成什 么呢？ 这些终极原因是如此错误地予以假定，又 

明智全能的上帝存在之最有力的证明给了我们的呀！这个上 
帝，其实只能以毁灭自己作品来保存自己的作品，它不能一次便 
给自己的作品以能够具有的完善和坚实。人家向我们保证，上帝 
只是为人而创造了宇宙，上帝®意人在它之下成为自然之王。软 
弱的君 主呵! 一粒沙子，胆汁中的几个原子，某些变动了的气质， 
就能毁灭你的存在和你的统治！你还说一个善良的上帝为你创造 
了一切哩 I 你想要整个自然受你的统治，而你受到自然最轻微的 
袭击却不能自卫！你为你自己一人创造了一个上帝，你设想它在 
看护着你的生命，你相信它在关心你的幸福，你想象它创造了一 
切都是为你；而根据这些猜想，你就说它是善良的！难道你沒有看 
见，它对你的慈爱每时每刻都在自食其言吗？难道你沒有看见，你 
以为受你统辖的那些野兽时常在呑噬着你的同类吗？你沒有看见 
火烧伤他们，礙水淹沒他 们吗？ 你沒看见这些原素，它们的秩序为 
你所赞美，却使人成为它们可怕的混乱的牺牲者吗？难道你沒有 
看到这个力量一你称它是你的上帝，你认为它只为你而活动，你 
设想它特別关心你的类族，得到你的崇拜它就喜悅，得到你的祈祷 
它就感动一■旣是必然地活动着，就不能叫作善良的吗？其实，即 3 40 
使在你的观念中，这个上帝也是一个万有之普遍的原因，它是应该 
考虑到如何维持这个大全体的，只是你狂妄地把它从这大全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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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出来罢了。所以，按照你的意思，这个东西难道不也是海洋、 
河流、山岳、你自己只占如此小一块地方的地球、你看见在照耀着 
你的太阳的周围空间中运转的一切其他星球的上帝吗？因此，你 
不要再坚持在自然中只看见你自己一个 人吧； 不要自夸象树叶那 
样复生而又调谢的人类，能够吸尽万有主宰的辛劳和抚爱吧。按 
你的想法，这主宰是支配一切事物的命运的。 

比起地球来，人种算得了什 么呢？ 比起太阳来，地球算得了什 
么呢？ 比起那一大群恒星来——这些恒星充满了浩瀚的太空，旣不 
图取悅于你的眼睛，也不想激起你的赞美，如象你想象的那样，而 
是为了占据必然性给它们指定的位置一"那么我们的太阳又算得 
了什么呢？呵，渺乎其微的人，回到你的位置上 去吧； 承认这个必 
然性的种种结 果吧； 承认在你的幸与不幸之中那些具有各种性质 
而自然即其集合体的存在物是有着不同的活动方式吧;幷且，再不 
要设想那个你所认为的原动者具有一种不相容的善心或恶意，具 
有一些人类的性质、一些只存在你自己身上的观念和目的吧。 

尽管经验时刻在否认人们假定他们上帝所具有的那些善良的 
目的，他们还是不住地说上帝是慈爱的。我们时常成为混乱和灾 
难的牺牲品和见证者，当我们为此报怨时，人家就对我们保证，说 
这些不幸只是表 面的； 人家对我们说，假如我们有限的精神能够探 
索神的明智的深度和仁爱的宝藏，那我们就总会看到，最大的幸福 
就是从我们叫作不幸的那些东西中产生出来的。尽管有这些动听 
的回答，可是美好的东西，我们从来还是只能在那些感动了我们的 
341事物中找到，这些事物以有利于我们当前生存的方式咸动我们。以 
痛苦的方式使我们感觉的一切东西之中，虽然只是暂时的痛苦，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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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也总不能不烕觉纷乱和不幸。如果上帝就是在我们身上产生这 
两种如此相反的感觉方式的原因，那我们势必要因此得出结论说 
它时而是善良的时而是邪恶的，除非人们愿意承认它旣不是这样 
也不是那样，而它是必然地活动的话。人旣感受这么多痛苦，这样 
的世界不能是服从于一个完全善良的上 帝的； 反之，人旣感受这么 
多安适，这样的世界也不可能被一个邪恶的上帝所统治。因此，必 
须承认有两个彼此对立的、同样有力的根源；或者，必须同意同一 
的上帝时而是善的时而又是恶的，不然，就应该承认这个上帝只能 
这样作而不能有別的活动，在这种情形下，赞美它或是祈求它，那 
还不是多此一 举吗？ 因为它就是 " 命运”，就是事物的必 然性； 或者， 
至不济，它也是要服从于它加在自己身上的那些规律的。 

上帝使人类感受不幸，为要从这方面去为上帝辩解，人家对我 
们说 •. 上帝是公正的，这些不幸是上帝要惩罚亵渎者而施给人的。 
这样说来，人竟有能力使他的上帝受 苦哩！ 事实上，要冒犯某个 
人 ，一 定要假定我们和我们所侵犯的人中间存在着一些 关系； 弱小 
的凡人和曾经创造了世界的那个无限的存在之间能够存在什么关 
系呢？ 侵犯某个人，就是削减他幸福的总和，就是使他悲伤，就是剝 
夺他的某些东西，就是使他苦恼。自然之全能的最髙主宰的幸福 
是破坏不了的，可是人能够破坏它的安适,——这怎么可 能呢？ 一 
个物质的人的肉体的活动，怎么能影响到一个非物质的实体，幷且 
使它产生不舒服的感 觉呢？ 一个从上帝那里接受了存在、机体、气 
质，由此而产生了热情、活动与思维方式这样的弱小的创造物，对 
一个从来不同意混乱或犯罪的无可抵抗的力量，又怎能作出违抗 
它意愿的活 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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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按我们所能形成的唯一的观念来说，公正是以使每 
342个人得其所当得这一不变的条件为前 提的； 然而神学却反复对我 
们说，上帝幷不欠我们什么 东西; 它许给我们的种种福利乃是它的 
仁爱之不附带任何条件的结果，幷且还说，它能随心所欲地处置它 
双手创造的作品，如果它髙兴的话，甚至也可以把它们投入苦难的 
深渊，而不有伤于其公平。可是，我在这上面却连公正的影子都看 
不见； 在这上面我只看见最可怕的 暴虐； 在这上面我发现最令人起 
反感的滥施权力。实在，在人们夸许其公正的上帝的权威之下，难 
道我们沒有看见无辜者在受苦、有德者遭到不幸、罪犯在耀武扬 
威幷且受到奖 赏吗? ①你们说，这些不幸是暂时的，只是一时如此。 
多亏你们这 样说； 可是你们的上帝，至少在某些时候，总是不公正 
的吧？ 你们要说，它惩罚它的朋友们是为了他们的福利。然而，如 
果上帝是仁慈的话，它怎能同意让他们受苦呢，即使是一时的？如 
果它知道一切的话，那它又有什么必要去考验它一无所惧的自己 
的宠幸 者呢? 如果它眞正是全能的话，难道它不能给它们赦免这暂 
时的痛苦，而把一种经久的幸福一下子给与他 们吗？ 如果它的威 
权是不可动搖的，那又有什么必要对人家策划无用的阴谋反对它, 
为此而揣惴不安呢？ 

充满了善良和人道 ，一 心只愿使自己的同类幸福，这是怎样的 


①如果我要细讲那些遭到恶运的好人或是那些大走江运的坏人，讲整天也讲不 
完呵。见西塞罗:《论#的本性》卷5。 

假如一个有德行的国王占有了吉洁斯的指环，他能隐身了，那么，他难道不会利用 
这个来改正恶习、奖励善良、预防坏人的阴谋 ，一 句话，给他的国家带来秩序和幸福吗? 
上帝是一个看不见的全能的君主，然而它的国土却是犯罪和海乱的舞台，它一点也不 
能予以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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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人呢？如果上帝在慈爱上起过一切人，那么，它为什么不用自 
己无限的权力使他们全体都幸 福呢？ 可是我们看见在大地上，几乎 
沒有一个人是满足于自己的命运的。在一个享乐的人的身旁，人 
们看见千百万人在受苦;在一个生活于丰盛之中的富人身旁，却有 
着千百万缺吃少穿的穷人；多少民族，为了满足几个王侯的情欲， 
为了满足几个即使尽量榨取也不能因此变得更为富有的大人物们 
的情欲，而整个民族呻吟在贫困之中。一句活，在无限善良、全能 
的上帝之下，大地到处都被穷苦人们的眼泪浇湿了。对这一切，人 
们回答什么呢7人家冷冷地对我们说，+ f 竽白夕； 
在这种情形下，我就要问，你凭什么权利作这样的 推论？ 你根据什 
么给上帝赋与连你都一点也不能参透的这样一种能力呢？对于一 
个决不象人所有的那种公正，你能形成什么观 念呢？ 

人家对我们说，上帝的公正是被它的仁爱、慈悲和善良所均衡 
的。可是，我们如何去理解仁 爱呢？ 难道它不是对于正确而严格 
的、使人得到应受的惩罚的那个裁判的法律的一种违犯吗？在一 
个王侯那里，仁爱就是:或者是推翻原判，或者是取消酷法；无限善 
良、公平和明智的上帝的法律，能够是严酷过分的吗？如果上帝眞 
是不可变动的话，那么它能在这方面放松一时呜？不过，一位君 
主，当他的过分的平庸宽大还不致有害于社会的时候，我们倒是赞 
同他的仁爱；我们重视这种仁爱，因为它表示他具有人道、溫情和 
一颗同情而高贵的心——这些品质比我们主人那里的严厉、苛刻、 
毫不通融，更为我们所喜。此外，人类的法律是有缺陷的；它们时 
常过于淨厉；它们不能预见一切环境和一切情况；它们所科与的惩 
罚，常常幷不都是公正而与犯罪相称。至于我们假定是完全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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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明智的上帝的法律，决不能 如此； 上帝的法律应当是如此完善以 
344 致决不容忍任何例外；因此，神若行赦免便不可能不有伤于自己的 
不可变动的公平。 

为了替神的公正辩解，为了从神时常使它在现世最宠爱的人 
经受考验之苦这方面替神辩护，来生说被发明出来了。人家对我们 
说，正是在那里，天上的专制君王要给它的选民们一种永不衰败的 
幸福，这种幸福是它拒绝在尘世给他们的；也正是在那里，它将对 
它所爱的人，补偿他们在尘世曾经忍受的种种暂时的不公平和痛 
苦的考验。然而，这个发明被创造出来，难道就是为给我们一些十 
分明确十分适当的观念，证明上帝的做法是正当 的吗？ 如果上帝 
对自己的创造物不欠任何东西，那么这些创造物，根据什么能在来 
生得到比现世所享受的更眞实更长久的幸 福呢？ 据说，这是根据 
包含在天启录中的神的诺言。可是，说这些预言是上帝发出来的， 
这眞的可 靠吗？ 另一方面，从至少是暂时的不公正这一点上看，来 
生说也无法替上帝辩护；因为一种不公正，纵然是暂时的，不也摧 
毁了人们加之于神的那种不可变动性？最后，人们奉为一切事物 
之创造主的全能的存在，难道它自己不就是人家对它所作的种种 
亵渎行为之第一原因或 从犯？ 旣然它能阻止人犯罪，但它却容许 
人去犯，难道它不是不幸或犯罪的眞正的主犯？在这种情形下，对 
于那些因此而成为有罪的人们，上帝能公正地惩罚他们吗？ 

我们已经隐约看到大批的矛盾和无稽的假设，这些都是神学 
假借给上帝的那些属性所必然要产生的。 一 个东西同时给披上这 
样多不相协调的性质，是永远不可限定的；它只不过提出一些彼此 
互相破坏的槪念，因此它只能是一个纯理的东西。 瑪说 ，这位上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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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自己的光荣而创造了天、地以及住在天上和地上的万物。伹 
是，一位高于万物的专制君主，在自然中旣沒有对手也沒有平手， 
也不能拿启己的任何创造物来和自己相比，难道它能为光荣的欲 
望所 动吗？ 难道它怕遭到自己同类们的轻视吗7难道它有受到人 
们尊重、敬礼和赞美的需 要吗？ 对于光荣的爱，在我们人来说，不 
外是想把对自己的一种高尙的观念给与我们同类这样的一种欲 
望;这种热情，当它决定我们去作一些有益的和伟大的事业时是可 
称赞的;但是最常见的，却是它往往成了附在我们本性上的一个弱 
点，它成了只是要我们在与之比较的那些人当中自己特別突出的 
一种欲望。人家对我们谈的那个上帝应当不会有这种热情，因为 
它沒有同类，也沒有竞爭者，它不会因为人家对它的想法而受到侵 
犯，它的权威也不会受到任何削减，沒有甚么东西能扰乱它永恒的 
福祉，难道不该由此得到结论说，它旣不能有名誉的欲求，也不会 

动心于人们对它的頌扬和尊重吗？如果这个上帝是贪图自己的特 

!♦ 

权、头衔、名位和荣誉的话，那么为什么它竟忍受那样多人能去冒 
犯 它呢？ 为什么它容许另外许多人抱有对它如此不利的意见呢？ 

为什么有一些人竟敢拒绝对它表示谄谀-它的骄傲心是如此为 

之满足的那种谄谀呢？它怎么许可象我这样的一个人敢于打击它 
的权力、头衔、甚至它的存 在呢？ 你会说，这就是为了惩罚你，因为 
你妄用了它的恩惠。伹是，为什么它容许我妄用它的恩惠呢？或 
者，为什么它赐给我们的那些恩惠，不足以使我按照它的意旨行事 
呢？这是因为它给了你自由。为什么它给了我一种它应该预见到 
我会妄用的自 由呢？ 把一种使我能够冒犯它的全能、诱离它的崇 
拜者、使我自己成为永世不幸的人的这样的能力赠遂 给人; 难道是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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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和它的仁慈相称的礼物吗 ？ 对我来说，荽是从未降生于世，或 
至少被投生为禽兽或石头，比起不管我 E 意与否就被放在有智慧 
的人之列，为施展命定的能力，以致使我因凌辱或不识自己命运的 
主宰而无助地自行毁灭，难道不是要强得 多吗？ 如果上帝能强迫 
346我对它致敬，幷因此而得到一种永不磨灭的幸福，那么它不是对我 
' 出色地显示了它全能的慈爱，不是更有效地增加了它自己的光荣 
吗？ 

在前面我们曾经捣毁了的如此无根据的关于人的自由的学 
说，显然是被想象出来给自然的创造主洗刷这样的罪责:人必须把 
上帝看作创造物犯罪之主犯、根源和第一因。由于善良的上帝所 
賜的这个致命的礼物，人，依照神学的不祥的想法，将要大部分由 
于自己在此世犯的过失而遭受永恒的惩罚。一些精心想出的和无 
穷尽的苦刑，出于一位慈悲的上帝的裁判，是保留给那些脆弱的人 
们的，就因为他们有了轻微的小罪、错娛的推想、无心的过失、必然 
的情欲——这些情欲是受了这位上帝给予他们的那个气质的支 
配、是受了它把他们安放在那里的环境的支配，或者，如果我们愿 
意的话，可说是出于一种自由的妄用，这种自由，是一位有先见之 
明的上帝决不肯交给能够拿它来妄用的人们的。一个作父亲的， 
明知自己的孩子粗心大意、性情急躁，却把一柄危险而锋利的刀交 
到他手中，等到这个孩子用刀伤了自己，作父亲的又因此而给他以 
终生的惩罚。象这样的父亲，我们会说他善良、有理性、正直、仁 
爱、慈悲吗？ 一位王侯，不权衡犯罪大小治罪，由于一位属下在醉 
中曾一时伤了他的自尊，伹对他幷未造成眞正的損失，尤其是在他 

4 

自己有意使他的属下酒醉之后，竟判后者受无尽的苦刑，象这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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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王侯，我们也说他公正、宽仁、慈 悲吗？ 一位专制君主，他的国家 
处于一种这#的无政府状态，以至除去少数臣民效忠而外，所有其 
他人随时都可轻视他的法律、凌辱他自己、打乱他的决定，象这样 
的君主，我们也会把他看成是全能的吗？呵，神学家们，承认你们 
的上帝不过是湊成一个整体的一堆性质吧！这个整体，对于你们 
的精神也正如对于我的，同样是不可理 解的； 由于尽量把不相容的 
属性堆在它身上，你们就把它造成了一个眞正的幻影，这个幻影， 

就是所有你们的一切假说也不能保住它进入你们想要给与它的那 
个生存中 去的。 

然而，对于这些困难，人家还可以回答说，所谓善良、明智、公547 
正这些东西，在上帝身上是一些如此卓越或如此很少与我们所有 
的相似的性质，以至当它们在人那里存在着的时候，便和上帝身上 
的这些同样的性质沒有任何关系了。可是，我也可以反驳说，如果 
神的这些完善和我在我同类中所看到的那些德行的完善、或是和 
我在我自己心中所感觉到的那些情况，沒有一点相似的地方，那我 
怎么对神的这些完善形成一个观 念呢？ 如果上帝的公正决不是人 
的公正；如果上帝的公正是以人称之为不公正的方式而活动；如果 
它的善良、仁爱、明智，幷不以我们可以认出它们是善良、仁爱、明 
智的标志而表现 自己； 如果它的一切神的性质和已接受的观念相 
反；如果在神学中，人的一切槪念都被弄得曖昧或颠倒，那么象我 
这样的凡人们，又怎能妄想去宣扬它们、认识它们、对別人解释它 
们呢? 神学，难道会给精神一种奇妙的本领，使它对任何人都不能 
馑得的东西都可以体 会吗？ 难道它会给它的仆从们一种奇妙的能 
力，对于一个由这样多矛盾性质组成的上帝能有明确观念的吗?总 



之一句话，神学家自己会不会是一个上帝？ 

人家会堵住我们的嘴，硬说上帝自己曾讲过话，说它曾使人们 
认识了它自己。可是，这位上帝什么时候，同 谁讲过 话呢？神的谕 
言又在哪 里呢？ 一百个声音同时高喊，一百只手给我指出，它们是 
载在那些荒诞不经、互不协调的各种文集之中的。我读了这些书， 
而到处我发现这位明智的上帝说了些曖昧不淸，阴险狡滑和毫无 
道理的话。我看见这位善良的上帝曾是残酷而好杀的，这位公正 
的上帝曾是不公正和偏心的，曾令人做不义 之行; 这位以慈悲为怀 
的上帝给作为它愤怒的牺牲者的不幸的人们预定了最可怕的惩 
罚。此外，当涉及要证实所谓神的天启的时候，多少障碍都出现了 
呵1这位神从来沒有在地球上的两个地方，使用过同样的 语言; 它 
在那样多的场合上讲过话，讲了那样许多次，而总是这样变幻多 
端，似乎是存心把人的精神投进最少见的困惑之中才在到处显现 
自己。 

人们所假定存在于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是只能建立在这个 
存在的道德的性质上的。如果这些道德的性质不为人所认识，那 

争 • 

它们就不能作为人的模型了。这些性质，为了要使人去模仿，在本 
质上是必须被人认识的。 一 位上帝，它的善良、公正和我的毫无相 
似之处，或不如说，与我称之为善良或公正的这类东西直接相反， 
那么让我怎能去模仿 它呢？ 如果上帝和我们毫无共同之处，那么， 
即使我们要求不高，可又怎能让自己去仿效它、求自己和它相似、 
使我们按照它那样子，以必然会见爱午它的方式去规范自己的行 

为呢？ 人家吿诉我们说要向最高的存在致以崇拜、敬礼、顺从，可 

• • 

是如果我们不把它们建立在神的善良、眞实、正义 ，一 句话，建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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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能认识的那些性质上，那么，作为这些东西的原由的，事实 
上又能是些什 么呢？ 如果这些性质，在上帝那里和在我们这里不 
再具有同样的本性，那么对于它们又怎样形成明白淸楚的观念呢？ 
无疑的，人家要向我们说，在造物主和它的作品之间不能有比 
例存在。陶器决沒有权力向制造它的工 人问： “为什么你把我造成 
这个样子?”但是，如果在工人和他的作品之间沒有任何比例存在， 
如果在他们之间也沒有类似性存在，那么，存在于他们之间的关系 
又能够是什么呢？如果上帝是无形的，那它如何作用于 物体？ 或 
者，有形的东西又怎能作用于它，冒犯它，扰乱它的安宁，在它身上 
引起恼怒的 运动？ 如果对上帝来说人只不过是一个陶制的瓶子， 

# ■ ••奉 

那么这个瓶子为了陶工愿意赋与它的那个形态，是旣不应对陶工 

* * 

有所祈祷，也不应对他有感恩的行动的。如果这个陶工为了这个 
瓶子做得不成样子，或是做得不能照他所指定的那样去使用，因而 

对他的瓶子大怒起来，那么，这个陶工如果不是一个糊涂虫的话， 

• * 

就应该把他所发现的缺点归之于自己。他满可以把它打碎，而这瓶 

争 

子也不能阻止他这样做，它沒有理由也沒有办法去平息他的怒气，349 

擊 

它不得不忍受自己的命运。如果这个陶工不想重新再做一个，给 

它一个更符合于自己设计的形态，而偏要去惩罚他的瓶子，那他就 

• • 

是完全失掉理性了。 

可见照这些槪念看来，人与上帝的关系幷不与人与石头的关 
系更多一些。但是，如果上帝对人沒有任何义务，如果它对人旣不 
表示公正也不表示善良，那么，在人这方面也不能对它有什么责 
任 c 我们决不会认识事物之间有关系而这关系不是相互的。人彼此 
之间的义务就是建立在他们互相的需要上面。如果上帝不需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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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它便对人沒有任何义务，而人对它也就不能有所冒犯了。不过上 


帝的威权只能建立在它给人们创造的福利上，而且，人们对上帝的 
义务除了希望从上帝那里期待幸福而外也不能有其他动机。如果 
上帝幷不欠他们这种幸福，那么他们之间的一切关系就归于消灭， 
他们的义务也就不再存在了。因此，无论以怎祥一种方式去观察 


神学体系，它都是自己把自己毁灭了的。神学难道咸觉不到，它越 
是颂扬它的上帝，越是夸张上帝的伟大，它就越发使上帝对我们成 
为不可理解了吗？难道它也不会感到，它越使上帝与人远离，它越 
贬低人的身价，它就越发使它假定存在于上帝与人之间的关系削 
戚 了吗？ 如果自然的主宰是一个无限的而且完全与我们人类不同 
的东西，如果人在上帝眼中不过是一只微虫或一块泥巴，那么很淸 

楚，在如此很少类似的事物之间不可能有道德的关系，而且，更淸 

• • • * • 

楚的是，它所做的那个瓶子就更不能对它有什么关系了。 

• • 

可是，所有的宗教却都是建立在存在于人与其上帝之间的关 
系上的。虽然世界的一切宗教都以一个专制的上帝作基础，可是， 
专制主义难遨不是一种不公正和不合理的权力吗？把这样一种权 
力交给神去运用，难道不同样地破坏了它的无限的善良、公正和明 
智？人们，在看到自己现世时常遭受打击的那些不幸而又猜不出 
350他们从哪里引起神怒的时候，就会常常倾向于相信，自然的主宰乃 
是一个暴君，他对自己的属下沒有任何义务，他沒有义务使他’门得 
到任何福利，他决不受法律的约束，他自己可以不服从他给別人制 
定的规则，因而他可以是不公正的，他有权力使他的复仇超过一切 
限制。最后，有些神学家还认为，上帝可以把自己曾从混沌中提出 
的宇宙毁灭掉，也可以再把这宇宙投在混沌之中， 一 切由它作主; 



第三章混乱的和矛盾的神学观念 67 

可是正是这些神学家们给我们引证，说这个宇宙之奇妙的秩序和 

安排乃是上帝存在之最有说服力的证明 ®。 

一 句话，神学在上帝的很多性质上又加上一种不能公有的特 

权 •. 即上帝可以违反一切自然的和理性的法则而 活动; 至于我们对 

上帝所应作的礼拜和所应尽的道德的义务，人家却要把它们建立 

在上帝的理性、 公正、 明智和对自己认定的义务之履行的忠实上 

面。这是多么荒谬的矛 盾呵！ 一 个存在，它无所不能，对谁都沒有 

丝毫义务，在它永恒的意旨中，它能挑选一些人或抛弃一些人，顸 

定他们享福或受苦，它有权使他们成为自己偏私的玩物和毫无道 

* 

理地使他们受苦受罪，而且甚至于能够破坏和消灭这宇宙，难道它 
还不是一个暴君或一个魔鬼吗？还有什么能比人从这些可傦的观 
念——即劝我们对上帝要爱、要侍奉、要仿效、要听从它的命令的人 
所给我们的关于他们上帝的观念——中柚出的直接后果更为可怕 
呢？ 难道依賴于盲目的物质，依赖于一个缺乏智慧的自然，依赖于 
偶然或虛无，依赖于一个顽石或木头的上帝，不比依赖于一个人们 
假定它对人遍设陷阱、诱人犯罪、许可人们去犯它本来可以加以阻 
止的罪过，以便在因此而对他们施以无限度的、对己无利、对人无 
效，达不到惩一儆百的目的的惩罚中得到野蛮的快乐的上帝，要强 
过千百倍吗？ 一 种阴森的恐怖必然要从这样一个存在的观念中产 
生出来。它的权力夺取我们不少卑屈的敬礼；我们为了阿谀它或 
为了解消它的恶意，才叫它是善良的。但是，当我们考虑到它对我 
们沒有丝毫义务，它有权利成为不公正，它能为了人们曾妄用它 

①加斯特勒尔博 士说： “至少我们可以体会到，上帝可以推翻宇宙，也可以把它 
投在混沌之中。”参看《保卫宗教——无论是自然宗教还是神启 G 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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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卷 


所赐与的自由、为了人们不曾得到它所愿意拒绝给与的那些恩惠 
的缘故而惩罚它的创造物的时候，那么，除非万物的本质颠倒过 
来，否则象这样的一个上帝是不能为我们所爱的。 

所以，在假设上帝对我们不受任何规条的约束时，便显然破坏 
了一切宗教的 基础。 保证上帝创造人是为使人永远不幸的神学， 
只不过给我们指出一个作恶的司命神而已。这个司命神的恶意乃 
是一个无法理解的深渊，无限地超过了人类中最坏的人的那种残 
酷无情。然而，这就是人家有脸提出作为人类之楷模的 上帝！ 这 
就是那些自吹是世界上最开明的民族所崇拜的神， 

不管怎样，人家毕竟还是主张把我们的道德，或是 je 我们和自 
己同类的人联系起来的义务的科学，建立在神的道德品质上，就是 
说，建立在它的善良、明智、公平和对秩序的爱上面。不过， 旣然仓 
的完善和善良时常言行不一而让位于恶意、不公平、残酷的严峻， 
因此，人们就不能不发觉，在它的行为中，根据那些如此有別于人 
家归之于它的活动方式来看，它是反复无常的、任性的、不平等的， 
与自己相矛盾的。事实上，人们看到它对人类时而有利，时而有 
害；时而是理性与社会幸福之友，时而又禁止理性的运用。它以一 
切德行之敌的身分而活动，它看见社会陷于紊乱而兴高采烈。然 
而，如我们所见，被恐惧所压倒了的人们，是旣不敢承认他们上帝 
352不公正、邪恶，也不敢自信上帝许可他们不公正、邪恶；他们由此仅 
怳得到 这样的 结论： 凡是他们按照所谓上帝的命令或目的在于博 
得上帝欢心所做的一切，不管在理性的眼中看来显得如何有害，总 
常常是很好的。他们设想上帝是创造公正与不公，把福变成祸、祸 
变成輻 、眞变成假、假变成眞的主人翁;一句话，他们把改变事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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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恒本质的权力交给它•，他们使这位上帝高于自然、理性和德性的 
法则; 他们相信遵循它那最荒谬、最违反道德、最与良知对立、最有 
害于社会之安宁的意旨，绝不会把事情做坏。本着这样一些原则， 
当我们看到宗教在世上使人犯了那样多可怕的罪行，是用不着惊 
讶的。最残酷的宗教，就是那影响最大的宗教①。 

在把道德学建立在时常改变行为的上帝之很不道德的性格上 
的时候，人就不能知道自己的行为到底应该以什么为准，因为旣不 
能以属于神的东西为准，也不能以属于自己本身的东西为准，更不 
能以属于他人的东西为准。因此，再沒有比使人相信有一个高于353 
自然的存在——即理性在它面前必需缄默，人要想幸福必需为它 
牺牲世间的一切——这个想法更为危险的了。它的所谓的命令和 
表率是必然要比人的道德的规则强有力 得多； 这个上帝的崇拜者 
们，除非自然和良知偶然与他们上帝的偏私相合，是不能倾听自 
然和良知的。对于这位 上帝； 人们设想它具有消灭事物间的不变 
关系的能力，能改变理性为无理性、公正成为不公正、甚至罪恶 
也戍为德行。由于这些观念的结果，有宗教信仰的人就从来不按 
照寻常的规则去考察天上的专制君主的意志和行为；一切被默启 

①欧洲的近代宗敦，显然比任何其他迷信造成了更多的蹂躏和 紊乱： 在这方面 
照它的原则来看是很合理的人们徒然以一位专制的上帝为名宣扬容忍和温情。这上 
帝是唯一有权接受人间的敬礼的；它非常嫉妒;它要人们承认某些教条；为了错误的意 
见它给人以严苈的惩罚；它要求它的崇拜者们充满 热忱。 这样的一位上帝，必然会把 
十分合理的人造成一个狂热的迫害者。 今日的 神学是一种精 炼过的 毒计，专门利用人 
家所加于它的重要性去败坏一切。依仗着形而上学的力量，近代的神学家们在学说上 
都是荒谋不经和恶毒的。 一 且接受了他们对于神所提供的那些可惽的观念，再想使他 
们同意他们应当是人道的、公正的、和平的、宽大的、容忍的，那就不可能了。他 m 主 
张，并且还要证明，这些人类的和社会的德行，在宗教的利益中都是不合时宜的，并且 
在一切都应向之祭献的天上的主宰的眼中，完全成了叛逆和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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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4 


的人，即受神意而来幷为神的预言做解释的人，才有权说神是否无 
理性和有罪；他们首要的义务就是永远服从上帝而无怨言。 

这就是从人们给予神的道德性格中，从使人深信应该盲目服 
从绝对的、其专断而变动的意志规定一切义务的至高主宰的意见 
中，引出的命定的和必然的后果。那些首先有脸向人说，在宗教问 
题上不许请教理性、不许请教社会利益的人，显然是有意使人成为 
他们自己的恶毒的玩物或工具。看来，各种宗教给世间带来的一 
切无稽之谈，使大地染满血迹的可怖的祭祀，曾多少次使各民族遭 
受蹂躏的不人道的虐待，一句话，所有这些在人间为了上帝的缘故 
或以上帝为借口而扮演的一切可怕的悲剧，都是从这个根本的错 
误出发的。每逢人家想使人们不团结的时候，便向人们大声说这 
是出于神的意愿。这样，神学家们自己也千方百计地来诬蔑和俳镑 
这幽灵——这幽灵是神学家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在人类理性的残堆 
上给树立起来的，幷且具有一种非常不为人所认识的 本性; 但是和 
一个暴虐的、当他们以为在颂扬、在予以光荣而实际上却使一切正 
直的灵魂情恶的上帝比较起来，这幽灵还是有千百倍可取之处的。 
这些神学家们，由于在偶像身上堆积了互相矛盾的性质因而成了 
他们自己的偶像之眞正的破坏者。正如我们在后面还要证明的， 
把道德建立在一个反复无常、任性偏私、远非充满善心而是时常 
不公和残忍的上帝之上，从而使道德成为不确定和漂浮的，是他 
们；借宇宙主宰之名令人去犯罪、屠杀、动野蛮，幷禁止我们使 
用唯一能规范我们行动和观念的理性而推翻道德和毁灭道德的， 
也是他们。 

不管怎样，如果我们愿意的话，哪怕一时承认上帝拥有人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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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德行，而其完善的程度是无限的，那么我们很快就会不得不重新 
认识到，这些德行是不能与我们曾经谈到的那些形而上学的、神学 
的和消极的属性连结起来的。如果上帝是一个纯粹的精神，那么 

它如何能够象有形的东西的人那样地活动呢？ 一个純粹的精神什 
么也不能看见，它旣不能听见我们的祈祷，也不能听到我们的呼 

声。旣然缺乏借其机能能在我们心中引起怜悯的情感的器官，它 
也不能对我们的困苦有所感动。如果它的意向能够改变，那它就 
不是不可变动的了；如果整个自然，不是上帝而能和上帝连在一起 
存在，那上帝就决不是无限的了；如果它许可世上的不幸和混乱发 
生或是不能预先防止它们，那它就决不是全能的了。如果它不是 
在犯罪的人心里，或者当人犯罪时它抽身而去，那它就决不是无所 
不在的了。所以，无论以什么方式来观察这个上帝，人们所加于它 
的那些人的性质，都是必然地互相破坏着，而且，这些性质是一点 
也不能和神学所给与它的那些超自然的属性配合起来的。 

至于冒称是上帝之意志的“天启”，只不过是它的狡滑的证据 
而已，而远不是什么它对人的善良或慈爱的证据。诚然 ，一 切天启 
都以神曾经能让人类在很长时期中对有关自己幸福的极其重大的 
眞理缺乏认识为前提。这个给少数被拣选的人泄露的天启，还格 355 

外证明在这个存在之中具有一种偏心，一种不公正的、很少能与人 

• • 

类的共同父亲的善良相容的偏爱。旣然上帝在一个时候允许人不 
知它的意志，而在另一个时候又愿意人们知道，那么这个天启还是 
有伤于神的不变性的。旣是如此，可见一切天启都和人家给我们 
关于上帝的公正、善良的槪念相违反；这个上帝，人家说是不动 
的，它用不着把自己启示给人或通过神迹使人认识就能昭示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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幷使人信服、给人默启它所感欲的观念， 一 句话，能随意支配他们 
的精神和他们的心。如果我们要把人家保证说那是为人才泄露了 
的一切所谓天启加以详细考察的话，这些所谓的天启会是什么东 
西呵1在天启里，我们看到这个上帝只是干巴巴地说了一些为聪 
明人所不曆听的寓言，以一种有违于通常所谓的那种公平的方式 
而活动，发出一些使人不能理解的谜和启示;把自己的形象描绘得 
同自己的无限完善毫不相容，要求一些在理性眼目中是在贬损它 
的幼稚行动，扰乱了它为使创造物信服而在自然中曾经建立起来 
的秩序，对于这些创造物，它是永远也不能使他们采纳它愿意默启 
给他们的种种观念、情感和行为的。最后，我们会发觉，上帝只是 
为了宣扬不可解释的神秘、不可理解的教义、可笑的实践，为了把 
人的精神投在恐惧、疑虑和惶恐之中，而特別是为了给凡人之间的 
爭论提供一个永不涸竭的泉源，它才把自己显示出来的①。 

356 由此可见，神学给与我们的那些神的观念，常常都是混乱的、 

互不相容的，而最后必然要有害于人类的安宁。如果人们对于那 
未知的、信以为是自己所依存的存在所产生的种种梦幻幷不当作 

n 

重要的东西看待，如果他们幷沒有从中取得于己有害的推论，那么 
这些曖眛的槪念和这些空洞的思辨，本来也算不了什么。旣然他 
们永远不会有共同的和固定的尺度，去判断这个由于通过变化和 

①很显然，所有不明白或以教人的一切天启，不能是一个智慧而聪明的人 
的作品。这种作品，只要作者一开 i = r / 我们就可以预测这是给那些他恩意向之表现自 
己的人们听的。讲话而为使人不理解，这就只能表现出疯狂或恶劣信念。因此，这一 
点是被证实得很清楚 的：凡 教士们称为巧号的一切东西，乃是一些捏造，是为了给他们 
自己的矛盾和关于神的无知盖上一层厚已。他们用“这是一桩神秘”这样的话去 
解 决一切 困难。 再有，他们的利益也庳意人们对他们自封是其聋托者的那个所谓科学 
奄无理 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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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修改的想象而产生出来的存在，那么在由此而形成的观念上 
他们便永远不会互相了解、互相同意。宗教意见中之必然的多样 
性就是从这里来的。这些宗教意见，有史以来就曾产生种种无意 
义的爭论，人们常常把这些爭论看成是人生大事，但结果常常危及 
各民族的安宁。一个满腔热血的人，决不会满足于一个冷靜的人 
的上帝；一个病弱的、忧郁的、诸事不如意的人，也决不会和一个享 
有比较健康的气质的、由此通常总是产生快乐、满意、和平的人，用 
同样的眼光去看待上帝。 一 个善良、正直、恻隐而溫和的人，也决 

a 

不会与一个性格刚强不屈而心怀恶意的人，对上帝画出同样的肖 
像。每一个人，总是照他自己的存在、思维和感觉方式，去修改他 
自己的上帝。 一 个聪明、正直和明理的人，永远不会想象上帝能是 
残酷的和沒有理性的。 

然而，旣然恐惧是必然地支配着神的形成，旣然神的‘念不断 

与恐怖的观念联在一起，那么它的名字就常常使人战栗，它在人的 

精神中喚起一些悲惨的和愁人的观念，它时而把人抛在惶恐不安 

之中，时而又使他们的想象炽热起来。世世代代的经验给我们证 

明，这个成为人类的重大事件的空洞的名字，到处散播着惶恐和迷 

醉，在人的精神中产生最可怕的纷扰。要想使一种习惯的、无疑是 

情欲中最不舒服的恐惧，不致成为一种能逐渐使最溫和的气质尖 

锐化起来的致命的酵母，那是很困难的。 

如果一个厌世者，僧恨人类，曾图谋把人类抛在最深沉的惶恐 

自失之中，那么他还能想象出一个比这个方法一 "即 使芸芸众生 

* 

时刻为一个怪物操心，这个怪物不仅不为人所知幷且完全不可认 
识，可是他却向人声称这怪物乃是他们一切思维的中心，是他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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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动的唯一模型和目的，是他们一切追求的对象，是比生命还重要的 

东西，因为他们现世的和未来的幸福都要系之于它-更要有效 

的吗？如果在这些已经如此能使人头脑混乱的观念上，再给联上 
一 个绝对的专制君主的观念，而这专制君主在行为上不受任何约 
束，沒有任何义务，动不动就发脾气，能给一时侵犯他的人以永恒 
的惩罚，对人的一些观念和思想也要发火，人失掉了他的宠爱甚至 
连自己都毫无所知——那么，这将会成为什么东西呢？象这样的 
一个东西，无疑地，即使它的名字就足以给所有听见说它的人们的 
灵魂带来扰乱、愁苦和惶恐；它的观念到处追踪着人们，使他们不 
断地痛苦，使他们陷在绝望之中。人的精神，为要想法猜透这个如 
此可怕的存在，为要发现能够博得它欢心的秘密，为要想象出可以 
缓和它的东西，什么折磨沒有受 过呢？ 由于沒有猜着，人是处在怎 
样的恐怖之中呵〖那个为一切人所不认识而每人各有其看法的存 
在，关于它的本性和品质，又有着多少爭论呵1为博得它的靑睐或 
358为避免使它发怒，想象所产生的那些方法是如何地多种多样呵！ 

这就是上帝的名字在人世间所产生的结果之不折不扣的历 
史。人听到上帝的名字就总是惊慌不安，因为他们对于这名字所 
能表示的存在从来还沒有固定的观念。某些思辨家，绞尽脑汁，以 
为在它身上发现了一些性质，其实这些性质只不过是使各民族以 
及组成各民族的每个公民的安宁遭到扰乱，使他们无端地惊恐，使 
他们心中充满愤怒和怨恨，使他们的生存成为不幸，使他们看不到 
对自己的幸福是必要的那些眞实而已。人类，由于这个可怕的字 
的魔力而停在麻木和痴呆的状态中，或者 ，一 种盲目的狂信使他成 
为疯狂。有时他又被恐惧所压到，匍匐在地上就象一个奴隶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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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服于无情的、时时准备责打的主人的皮鞭之下;他相信他就只是 
'为了服侍这位主人，这位他从来不认识，而人家把这个人的最可怕 
的观念给了他的主人，为了在他的桎梏之下颤栗、为了使主人息怒 
而劳动、为了怕主人报复、为了生活在眼泪和苦难之中，才降生在 
世上的。如果他抬起噙满泪水的眼晴仰望上帝，那就是他太痛苦 
了；然而他对上帝总是有些怀疑，因为他认为上帝幷不公正，是严 
酷的、偏心的、难以和解的。他不能为自己的幸福劳动，也不能使 
自己安心，更不能求教于理性，因为他时时在哭泣，因为人家不许 
他忘却他自己的恐惧。他变成了他自己的和他同类们的仇敌，因 
为人家使他相信，在现世，安适在他是被禁止的东西^每逢论到他 
天上的暴君的时候，他就不再有判断了，也不再思考了，他就陷在 
一种使他屈服于权威的幼稚的或昏迷的状态中。从母胎时起，人 
就命定该过奴隶生活，而暴君的意见又强迫他生命中其余的曰子 
整天都带着他的锁链。慑于人家不断给他启示的种种突然而来的 
恐怖，似乎他来到世上就是为了在那里梦想、呻吟、叹息、伤害 r 】 
己、杜绝一切欢乐1使自己的生活充满苦味或是去扰乱別人的幸 
福。永远遭受着自己的想象在迷乱中不断呈现给他的那些可怕的 
幻影的残害，他变成了卑贱的、痴呆的、沒有理性的，而且为要尊崇 
那人家给他提出作为模范或让他去加以报复的上帝，他又常常变 


成了恶徒。 

人们就是这样，世肚代代俯伏在空虛的幽灵面前，这些幽灵， 
最初是恐惧使之从无知的胎中，从大地上的灾难的胎中产生出来 
的。他们也就是这样，战战锐兢地崇拜着一些空洞的偶像，而这些 
偶像却正是他们在自己的被作为神坛的脑海之深处给树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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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沒有什么能够喚醒他们，沒有什么能够使他们感觉到他们所 
崇奉的正是他们自己。他们跪在他们自己的作品面前，他们被自 
己所勾抹的奇怪的图画所惊吓；他们固执着要匍匐在地、惶恐不 
安、战战兢兢，他们甚至把要解消自己的恐惧的想望也当作一桩罪 
恶。他们不认识出于自己的狂乱的可笑的产物；他们在行为上，就 
象那些在镜子里看到自己被涂抹过的面孔而自己吓唬自己的孩子 
那样。他们那即使对他们自己来说也是可恼的无稽之谈，竟以上 
帝这个不祥的槪念在世界上创造了一个时代;这些无稽之谈还要 
继续下去，还要翻新花样，直到这个不可理解的槪念不再被人看作 
对社会的幸福是重要的和必需的时候为止。到那时，这是很显然 
的：能够摧毁这个致命的槪念、或至少做到能够削弱它的可怕的 
影响的人，无疑将是人类之友。 



第四章对克拉克所提出的 
神存在的证明的考察 

人们对于上帝之异口同声的承认，通常被看作甚这个东西存 36 0 

在之最强有力的证明。人家对我们说，在地球上，沒有哪个民族 

■ 

不具有一个统治世界的全能的主宰之眞实的或谬误的观念。最粗 
俗的野蛮人和最开明的民族，同样都不得不从思想上去追溯一切 
存在物之最初原因；因此，人家向我们保证说，自然本身的呼声就 
应该使我们信服上帝是存在的，自然曾把上帝的槪念铭刻在一切 
人的精神里面，由此人家就得出这样的 结论： 上帝的观念乃是一 
种先天的观念。 

如果我们排除成见，对这个似乎征服了许许多多的人的证明 
加以分析，我们便会看到，人们对于一个他们任何人都从未能够认 
识的对象之普遍的承认，是什么也证明不了的。每逢他们企图对 
于一种连自己也不能付诸实验的隐秘的东西制造某些观念的时 
候，或是企图思考这个他们永远不能从任何方面去把握的东西的 
性质的时候，那只证明他们无知和毫无明智。我们看到那些在世 
间流传的关于神的恼人的槪念，唯一向我们宣示的，就是到处人们 
曾遭受种种可怕的不幸，遭遇种种灾难和变革，咸受种种困难、痛 
苦和悲哀，而不认识它们物质的和自然的原因。他们曾经作为牺 
牲者或作为见证的那些变故，引起他们的赞美或引起他们的恐怖； 
但是由于不认识自然的力量和规律，不认识它无限的宝藏，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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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在某些旣定的场合之下必然要产生的那些结果，他们遂相信这 
361 些现象出于某种秘密的动因。对于这个动因他们只有一些空泛的 
观念，或者，他们设想这动因是按照他们自己所有的同样的动力和 
同样的规范来行动的。 

因此，人对于上帝的一致承认，如果不是证明了人在无知之中 
曾经赞美过&颤抖过，幷证明他们迷乱的想象曾想方设法把自己 
的惶恐不安固定在激起他们的注视或强迫他们战栗的那些现象的 
未知原因上面而外，是什么也沒有证明的。他们的各式各样的想 
像，曾在这个对他们是永远不可领悟的原因上作过多方面的钴硏。 
对于这原因，他们都承认旣不能认识，也不能予以规定，然而却都 
说，他们保证这个原因是存在着的，而当人们进一步质问时，他们 

就说这是一个精神——这个字眼，除去告知我们说出这个字的人 

• • 

的愚昧无知（他不能给这个字加上任何确定的观念）之外，什么也 
沒有吿诉我们 o 

对于这些，让我们不要咸到惊异吧。人只能对那些作用于他 
的感官或先前曾作用于他的威官的事物具有眞实的观念。然而， 
能够触动我们的器官幷给我们以观念的，只有物质的，物理的或自 
然的客体。这条眞理，在本书一幵始时就已经淸淸楚楚地证明了 
的，因此在这里我们不再赘述。不过我们只是要说，上帝的观念是 
一个获得的槪念而不是一个先天的观念，这是已经证明了的，而这 
一证明之所以得到完成，正是由于这个槪念的本性。这个槪念从 
一个世纪到另一世纪、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一个人到另一 
个人这样地变化着；我说什么呢？它旣使在同一个人的心中也从 
来都不是固定不变的。这种多样性、这种变动、这些连续不断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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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正是一种获得的知识或不如说一种获得 的谬误 之眞正标志； 

另一方面，证明神的观念只能建立在谬误之上，最有力的证据就 
是： 所有以某些眞实事物为对象的科学都是人们逐渐使之达到完 
善境地的，可是唯独神学却是从来不需要不断改善的一种学科；它 
无论在哪里都是同样地尽善尽美，所有的人都同样不知道他们崇362 
拜的对象是什么。最一本正经地钻硏这门学科的人，也只不过把 
前人关于神所形成的那些最初的观念，弄得越来越发曖昧不明。 

只要一追问我们看见人们在它面前下跪的那个上帝是个什么 
东西的时候，我们马上会看到各种互不相同的意见。要想他们的 
意见协调一致，那就需要使他们关于神的意见得以产生的观念、威 
觉、知觉处处一致不可；而这，是以具有完全相似的、被极其类似的 
事件所咸动或改变了的器官为前提的，可是，旣然这是办不到的， 

旣然由于气质的缘故在本质上互不相同的人处在极不相同的环境 
之中，那么，他们对于一个他们以如此不同的方式所见的想像的原 
因，也就必然不会有同样的观念。除去在某些一般的地方一致之 
外，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方式形成一个上帝，他怕它，他按照自己 
的方式去侍奉它。所以,一个人的或一个民族的上帝，几乎从来不 
是另一个人或另一个民族的上帝。 一 个粗野民族的上帝，通常是 
一个物质的客体，在这客体上，精神很少能发挥什么作用；这个上 
帝，在另一个比较开化的民族一^卩是说它的精神曾作过很多活 
动的民族看来，是显得非常可笑的。轻视野蛮人对一个物质的客 
体致以礼拜的人们，他们所崇奉的那个灵性的上帝，却是很多思想 
家头脑的精巧的产物。这些思想家曾经在开明的社会中长期地沉 
思默想，在这社会里，人们都在热裒地、长期地千着这种行当。一 





些最文明的民族今日还承认着但不知其为何物的那个神学上的上 
帝，可以说，乃是人类想像之最后努力的成果。这位神学的上帝之 
于野蛮人的上帝，犹之乎在我们崇尙豪华的域市中的一位身着精 
绣的紫色华服的居民，对于一位浑身赤裸或只简单地披以兽皮的 
人一般。正是在文明的社会中，在那里，闲暇和安适给人提供了梦 
想和思考的能力，一些有闲的思想家才沉思、爭辩、创造了形而上 
363学。在忙于狩猎、捕鱼、费很多劳力去为自己提供一些靠不住的食 
物的野蛮人那里，思考的能力几乎是沒有的。我们当中的老百姓， 
对于神幷不比野蛮人有更为崇高的观念，而且对神也沒有更多的 
分析。一个灵性的、非物质的上帝，只是为某些无需工作而能生活 
的老爷们的消遣而创造的。神学，这门如此重要如此被人吹捧的学 
科，只是对那般仰赖別人的报失而生活，或是侵夺一切劳动人民的 
思维权利的人们才有用处。这门毫无价値的充满幻影的学科，在 
文明社会中（它们幷不因为有了这种学科而更为开明些），已变为 
一宗对教士们极有利而对他们同胞极为有害的买卖，特別是当后 
者发了疯，想要采纳他们那不可理解的意见的时候。 

在一块不成形的石头 、一 头兽、一颗星 、一 座雕像，和如此抽象 
的上帝——近代神学曾用其自身也消失于其中的种种属性装饰起 
来的上帝，其间是有着怎样无限的距离呵1野蛮人的错娛无疑是 

他对一个物体寄托自己的心愿，向它致敬崇拜，就象一个孩子，对 

/ 

生动地威触他的视觉的最初的事物发生爱慕之情，或是对他相信 
受到不幸的东西产生畏惧之心（不过，至少他的观念到底还是被他 
眼前所有的一种眞实事物所决定。崇拜岩石的拉崩人'在一条可 

• 拉崩人 ( Lapon )， 是北欧北部地方的一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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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的巨蛇面前匍伏下跪的黑人，至少他们还看见自己所崇拜的东 
西。偶像教徒，跪在一座塑像面前，他相信在这塑像里面藏着一种 
他认为对自己有益或是有害的隐秘的德行。可是，在一些文明的 
民族中，人们称之为神学家幷且凭着自己的不可领悟的科学而自 
认有权耻笑野蛮人、拉崩人、黑人和偶像教徒的那般狡猾的思辨 
家，却看不见自己是跪在一个只存在于他自己脑海中的东西面前， 
对这个东西他不可能形成任何观念，除非他也象无知的野蛮人那 
样，赶快进到有形的自然中去，赋给它以一些可能领会的性质。 

所以，我们看见在普天之下流传的这些关于神的槪念，幷不证 
明这个东西的存在；它们不过是在各民族的精神中以各种不同方 
式获得幷加以修正的一种普遍谬误而已。这些民族曾从它们无知 
而颤栗的祖先那里接受了他们今天所崇拜的神。这些神，曾相继 
地被一些思想家、立法者、教士和受到默启的人们所改变、装饰和 
精炼。这般人，想出一些神来，给世俗人定下种种仪式，利用其成 
见把他们置于自己的威权之下，或者从他们的谬误、恐惧和轻信中 
取得利益；这些情况，就常常是他们无知和內心紊乱的必然结果。 

如果象人家保证我们那样，在地球上当眞沒有哪一个如此粗 
鲁如此野蛮的民族不具有宗教仪式或者崇拜某个神，那么，从这种 
说法中也丝毫不会得出有利于神之眞实性的结论。上帝这个字所 
指的，永远只是为人们所赞美或畏惧的那些结果的未知原因罢了。 
因此，这个如此普遍流传的槪念，除了证明一切人和一切后代的人 
都不曾明白引起他们惊讶和恐惧的结果的那些自然原因之外，是 
什么也不曾证明。如果我们今天还找不到一个沒有上帝、沒有祭 
仪、沒有宗教、沒有多少被弄得精巧的神学的民族的话，那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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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任何民族不曾遭受过苦难——即其无知的祖先曾经为之惊恐 


幷把它们归之于一种未知的和有威力的原因的苦难的绿故。这些 


原因被他们传给自己的后代，而后者又依照他们的榜样，对这些原 
因也不再加以丝毫考察。 

此外，一种意见之被普遍接受，丝毫不能作为它的眞实性的证 
明。难道我们沒有看见，大量的粗俗的成见和谬误，就是今天还在 
享有几乎全人类的崇 奉吗？ 难道我们沒有看到，地球上所有的民 
族都被魔术、占卜、幻术、先兆、邪法、鬼魂等等观念所浸染吗？即 
或最有教养的人摆脫了这些偏见，可是他们仍然可以在很多人当 
中找到一些很热心的人，这些人相信这些偏见至少也要象相信上 
帝的存在那样坚决。根据人类差不多一致的同意，难道就可以从 
365此得到结论说这些幻影有什么眞实性吗？在哥白尼之前，沒有人 
不相信地球是不动的，沒有人不相信太阳是围绕着地球转动的；这 
种普遍承认的意见，难道就不是一个谬误吗？每个人都有他自己 
的上帝，难道这些上帝都存在或者一个也不存在？可是，人家也会 
对我们说，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关于太阳的观念，难道所有这些太 
阳都存在不成？这是很容易回 答的： 太阳的存在乃是由威官的曰 
常应用所证实的一件事实，而上帝的存在，则不为任何威官的应用 
所证明；一切人都看见太阳，但沒有人看见上杳。这就是眞实和幻 
影之间的唯一的差別。在人的头脑中，眞实与幻影是差不多同样 
多种多样的；但是 ，一 个存在，而另一个却不存在，在这一方面，有 
些性质人们丝毫不去爭论，而在另一方面，人们对于所有的性质都 
要议论纷纷。从来沒有人说过“沒有太阳”，或“太阳不是发光的和 
有热的”，而许多明理的人却说过：“幷沒有上帝' 那些觉 得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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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法可怕而无意识幷肯定上帝存在的人们，不是同时也对我们说， 
他们从来沒有看见过上帝，也沒有感觉到上帝，上帝是人一点也不 
认识 的吗？ 神学是一个世界，在那里，一切都遵循着和我们所居住 
的世界相反的法则的！ 

那么，如此被人夸张说所有人都承认一个上帝的这种■-致，以 
及人们应当向上帝致以崇拜的这种必然性，到底会变成什 么呢？ 
这不过 i 正明，他们或他们无知的父辈曾遭受过苦难而不能举出它 366 
们眞实的原因而已①。假如我们有勇气冷靜地观察事物，幷摆脫 
那一切都协力使之成为与我们同样经久的成见，那么，我们很快就 
会不得不承认，神的观念决不是自然赋给我们的，因为有一个时期 
我们幷沒有这种观念。幷且我们也可以看出，我们之取得这个观 
念，是出于那些曾经教养我们的人的传授，这些人又得自他们的祖 
先，而追究到最后，它又是从无知的野蛮人——我们最初的祖先那 
里来的，或者，如果不妨说，它是从那些立法者那里来的。这些立 
法者是灵巧的、他们善于利用我们先辈们的恐惧、无知、轻信，使后 
者屈服在他们的控制之下。 

可是，有些凡人却吹噓说曾经看见过神。第一个敢向人们说 
这话的人显然是个说诳者，他的目的是要从他们朴实的迷信上取 
得利益；再不，他就是一个狂信者，他把自己想象的梦幻当作眞理 

①当人们愿意冷静地考察一下那个从一切人的同意中抽出来的上帝存在的证 
明时，就 、会 承认，既然不能设想有结果而没有原因，那么，除了一切人曾猜想到在自然 
中存在 i 一些未知的原动力，未知的原因（这是没有人能怀疑的真理）而外，人们是不 
能从中得出任何结论的。所以，在无神论者与神学家、拜神者之间的唯一分别，躭在于 
前者对一切现象都给以物质的、自然的、惑性的和已知的原因，而后者则给它们以灵性 
的、超自然的、不可领悟的、未知的原因。所以，神学家们的上帝不是一种 亭竽笮 々，莱 
道还是什么呢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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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宣传。我们的祖先，把他们从欺骟过他们的人那里如此接受得 
来的神，传给我们。后者的代代有所变更的欺诈逐渐取得公众的 
批准和我们所见的坚固性。结果，上帝的名字遂成为人家使之在我 
们耳中回响的最初的字眼之一。人家不断地对我们谈论它，人家使 
我们带着尊敬和恐惧结结巴巴地说着它的名字；人家曾把在这名 
字所代表的而从来不许我们去考察的幽灵之前屈膝下跪来表达我 
们心愿这件事，作为我们的一种义务。由于不断向我们反复重说 
这个空洞的沒有意义的字，由于用这个幻影来威胁我们，由于向我 
们述说人家归之于上帝的种种古老的神话，因此我们自己便深信 
对它有了一些观念，我们把机械的习惯和我们本性中的天性混淆 
367起来，而且我们还实实在在地相信人到世界上来都是带着神的观 

念的。 . 

我们之所以相信这个抽象的、固有于我们的存在、幷且在一切 
人那里都是先天的这个观念，其原因就是想不起我们的想象在受 
到上帝的名字、以及在我们幼年和受教育时期给我们用上帝的名 
字所編造的一些神奇的传说触动时所处的那些最初的环境。①我 
们的记忆不能使我们忆起把这个名字刻在我们脑海的那些原因的 
先后次序。我们对于只是凭着从幼年起即听见用来指示它的名字 
才认识的那个事物，赞美它和害怕它，这不过是出于习惯罢了。只 
要有人一呼喚这个名字，我们便机械地、毫不思索地把它和这个字 
眼在我们想像中所喚起的观念，以及人家对我们说应该随之而生 

①扬布里可是很晦涩的哲学家和很富于幻想的教士，可是，近代神学似乎从他 
那里借来不少教条。 他说: “远在对于理性的一切应用之前，神的 观念就 已经为自然所 
启示了的，而且我们对神有一种接触，这种接触较之认识更胜一筹/参见《论神秘》第 
1 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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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些咸觉，联系起来。因此，只要我们还愿意对自己有一点诚心, 

v 

我们就会承认上帝的观念以及我们加之于它那些性质，除了我们 
父辈们的意见——这些意见通过教育代代相传，被习惯所巩固、被 
先例和权威所坚定了的——之外，是沒有其他根据的。 

由此可见，这些在根源上是由无知、赞美和恐惧所产生，被无 
经验和轻信所采纳，为教育、先例、习惯和权威所传扬的上帝的观 
念，是如何变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不管我们愿意与否，反正 
我们是从我们父辈们、教师、立法家和教士们的口头上，接受了这 

些东西1由于习惯，我们坚持这些东西而从来不曾对它们加以考 

* 

察。我们把他们看作神圣，因为人家常对我们保证，说它们对我们 
的幸福是必不可少的；我们以为我们生来就有它们，因为从我们 
幼年以来我们就有了 它们； 我们认为它们是无庸置疑的，因为我 
们从来沒有胆量怀疑它们。如果命运把我们降生在非洲的海边 
上，那么，我们也将会带着我们欧洲人崇拜灵性的和形而上学的上 
帝的同样的无知和单纯，去崇拜那为黑人所崇敬的毒蛇。如果有 
人向我们爭论我们自出娘胎以来即学习着加以尊敬的这个爬行动 
物的神性的话，那么我们也会象我们神学家们那样，当有人对于他 
们用来装饰上帝的那些神奇的属性加以爭论时，感到同样的愤怒。 
可是，即使人们不承认黑人的蛇神的称号和性质，但至少不能否认 
蛇的存在，这是人能凭着自己的眼晴使自己信服的。可是对于非 
物质的、无形的 ，矛盾 的上帝，或者，对于近代思想家们如此精巧构 
成的神化了的人，情况就不同了。由于幻想、思索、巧思，他们使得 
上帝的存在对任何敢于去冷靜地思考它的人成为不可能。一个只 
是由一些抽象和种种消极性质构成的东西，就是说，幷不具有人类 


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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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能加以判断的任何性质的东西，人们是永远不能够去想像的。 
我们的神学家不知道自己崇拜的是什么；他们对于自己所不断关 

心的东西沒有任何眞实的观念，如果有人听到人家谈论这个东西 

• # 

-而曾敢于去考察它，那么这个东西也许早就不存在了。 

争 * 

实际上，自第一步起，我们便发觉受到了阻拦。因为一个即使 
是最重要和最受人崇敬的东西，可是它的存在，对于愿意冷靜地思 

攀 • 

考一下神学对它所提出的证据的人说来，也还是一个问 题哩； 而 
且，虽然对于一个东西的本性和性质，在进行思考和爭论之前，首 
先要证明它的存在，可是神的存在，对所有愿意请教于健全思想的 
人，却还永远沒有得到证明。我说什么呢 I 就是人们在用来建立神 
的存在的一些证明这一点上，连神学家们自己也几乎从来沒有取 
得一致。自从人的精神被上帝所占据以来—要到什么时候，它 
369才不占据呵！——直到现在，关于这个人人关心的东西，即使对于 
那般想要我们因此信服的人们看来，也还沒有达到以一种充分令 
人满意的方式证实其存在的地步。一代复一代，新的神的保卫者 
们、深刻的哲学家们、精巧的神学家们，都曾经在寻找神存在之新 
的证明，因为他们无疑对于前人们的证明很少满意。一些自吹已 
经解决了这个巨大难题的思想家，却时常被诬为“无神论”，被诬为 
由于他们所依据的论证之薄弱而背叛了上帝①。一些具有很大天 
才的人，实际上，也都是在他们的证明中，或是在他们想要提供的 

①笛卡尔、巴斯喀、克拉克博土本人，都曾被他们同时代的神学家们诬为无神论 
者，但这并不能阻挡后来的神学家去应用他们的论证。并且把它们当作很有价值的论 
证看待（参看后面第十章)。前不久， 一 位有名的作者（用了鲍曼博士的名称）出了一 
本书，在这部书中，他认为直到那时为止，所有关于上帝的存在所摆出的证明都是无效 
的，他用自己的论证去代替他们的，但他自己的也和其他人的一样，很少能使人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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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中相继遭到了 失败; 在他们以为解决了一个困难时，却又不断 
地产生了上百种其他的困难。神学家们徒然耗尽了他们的一切努 
力，无论是为证明上帝存在，为调和它的种种不相容的属性，还是 
为回答一些最筒单的反驳，他们都还沒有能够成功地使他们的神 
免于遭到攻击。人家用来去反对他们的那些困难，就是对一个小 
孩子也是明白易懂的，可是，在一些最有教养的民族中，我们都很 
难找到一打人能够懂得一个 笛卡尔 、一 个莱布尼茲、一个克拉克所 
提供的证明、解决和答复，当他们想要给我们证明神的存在的时 
候。对于这样的事，让我们不要感到丝毫惊异吧，当人家对我们谈 
到上帝的时候，连他们自己都不能互相理解，那么，对于一个由不 
同想象所创造而每人不得不从各种角度去观察的一个东西之本性 370 
和性质、以及在这个东西的究竟上，由于缺乏判断它的公共尺度， 
人们常常都处于同样的无知之中，当他们去作推理时，又如何能互 
相理解或彼此同意呢？ 

为了使我们确信人家给我们提供的神学的上帝之存在的证据 
具有极少的坚固性，以及人们为调和它的矛盾的属性之归于徒劳， 
且让我们听一听著名的撒米尔 • 克拉克博士谈论些什么吧。这位 
先生，在他的著作《论上帝的存在及其属性>中，被认为是曾以最使 
人信服的方式谈论了这些问题的①。凡追随他的人，事实上所做371 


①尽管许多人把克拉克博士的著作看作是最坚固和最有说服力的，但是也要看 
到，和他同时回国的许多神学家并不做同样的判断，他们不仅把他的证据看作是不充 
分的，而且还认为他的方法对他的事业有危险。事实上，克拉克博士力称证明 
了上帝的存在 一 这晕许多其他神学家认为不可能的，而且有遨理地把它 i 灸蟲一神 
“无证的诡辩 ” （Mtitiim de principe ) 0 这种证明的方法早为经院派的哲学家如大阿 
拉怕尔、阿奎那、让•司各特以及除去徐阿来以外大部分近代哲学家所摈弃。他们都 
认为上帝的存在是不能先天地证明的，因为在第一因之先并没有任何先在的原因》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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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过是重复他的观念，或在新的形式下引用他的证据而已。根 
据我们即将进行的考察，我们敢说，我们将发现他的证明是很少能 
够得到结论的，他的原则站不住脚，他的所谓的解决实际上幷不能 
解决 什么。 一句话，在克拉克博士的上帝中，也正如在一些最伟大 
的神学家的上帝中那样，我们所看到的，只不过是建立在毫无根据 
的假设之上，由一大堆不调和的、使其存在成为全然不可能的性质 
所形成的一个幻影而已。最后，在这个上帝中，我们只发现一个空 
虛的幽灵，而不是人所常常固执地去加以蔑视的自然的能力。我 
们将对这位博学的神学家在其中发展了关于神的被采纳的意见的 


各种不同的命题，加以逐步的探究。 

1. 克拉克博 士说： 某种东西永恒地存在。 

+ 

这个命题很明显，是无需乎证明的。但是，这个永恒地存在的 
东西是 什么东 西呢？ 为 什么这 个东西不是我们对之具有观念的自 
然或物质，而偏偏是一种纯粹精神，或是一个我们不能对之形成任 

• 參 •參 

何观念的主 宰呢? 那么，存在着的东西难道不以存在对它是本质的 
为前 提吗？ 不能自行消灭的东西岂不就是必然地存 在着？ 可是， 

是，这个存在只能加以证明，就是说，由于它的结果。因此，克拉克•博士的著作 
遭到很多神学家的攻击。他们诬蔑他标新立异，并说他在使一种不常见的、被抛 
弃了的、什么也不能证明的方法时，损害了他们的利益。愿意认识人们用来反对克拉 
克的证明的理由的人，可在一本英国人的著作中找到。这本书名为《关于空间、时间、 
无限等等观念的研究》，爱德蒙特•劳著，1734年剑桥出版。如果作者在他的书中成功 
地证明了克拉克博士的孕证明是错误的，那么，通过我们这部著作所说的一切，也 
会很容易使人信服，所着二点证明也不见得能够立得住脚。此外，人们今曰对 
克拉克的书所给予的重视，证明 V 学 k 在他们自己之间并不一致，经常改变意见，而且 
在人们对一个直到现在还没有得到丝毫证实的东西的一些证明上，并不过分苛求0无 
论如何，这还是确 实的: 尽管克拉克的著作矛盾百出，但仍享有最大的声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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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停止存在的东西或不能自行消爽的东西却有着一个开始，这 
我们又怎能去理 会呢？ 如果物质是不能被消灭的，那么它就不能 
有一个存在的开端；因此，我们要向克拉克先 生说： 永远存在的东 
西，是物质，是凭着自身能力而活动着的、其任何部分都从来沒有 
处于绝对靜止的 自然; 这个自然所包容的各种不同的物质的物体， 

尽管可以改变形态、配合、性质和活动方式，但它们的原质和原素 

* 

是不能毁灭的，而且从来不能有开端。 

2. —个独立而不变的东西曾永恒地存在。 

我们要问这个东西是什么7我们要问它是由于自己特有的本 
质而独立呢，还是由于构成它之所以为它的那些特性？我们要问： 
这个东西是否能使它所产生或推动的某些东西不按照它所给与它 
们的那些特性而別样地 活动？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 要问： 是否 
这个东西如人们所设想的那样，幷不是必然地活动，而且幷不是不 
得不使用那些为完成自己的计划、为达到它自己所有的或人家假 
定它所具有的目的所不能不采用的 方法？ 这时，我们就要说 •.自 
然是被迫按照自己的本质而活动的，凡是在自然中所形成的东西 
都是必然的，而且，如果人们假定自然是被一位上帝所统治，那么， 
这傧上帝也不能在它所做的之外有另外的活动法， 因此它 自己也 
是服从于必然。 

v 

我们说一个人是独立的，那是指他在行动中只受惯于使他活 
动起来的一般的原因所支配的时候;我们说他依赖于別人，那是指 
他只能根据后者给予他的决定而活动。一个物体，当它的存在和 
活动方式都归因于另一个物体，那么这物体是依赖于另一个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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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一 个永恒存在的东西，它的存在不能归因于任何一个別的东 

西，如果它的行动归因于別的东西它就是依赖別的东西而存在。 

* 

但是，这是很明 显的： 一 个永恒的或由于自己而存在的东西，在它 
本性中便包含着为活动所需要的 一切； 因此，物质，旣是永恒的，那 
么它必然就是我们曾加以解释的那种意义上的独立的东西。所 
以，它幷不需要一个它必须依赖的动力。 

永恒的东西同时也是不变的，如果不变这个属性我们理解为 
不能改变本性 的话； 可是如果要说不变就是这个永恒的东西丝毫 
不能改变存在方式或活动方式，无疑地，那我们就会错了。因为即 


使在假定一个非物质的东西的时候，我们也必须承认它具有各种 
不同的存在方式，具有各种不同的活动方式 •，除 非我们假定它全然 
被剝夺了行动，而在这种情况中，它就会成为完全沒有用的东西 
了。事实上，要改变活动方式，必须要改变存在方式。由此可见， 
神学家们，在把上帝说成是不变的时候，就是把上帝弄成了不动的 
因而也是无用的东西了 。一 个不变的东西，从丝毫不改变存在方式 

j 

这意义上看，显然旣不能有连续的意志，也不能有连续的行动。如 


果_个东西曾创造了物质或诞生了 ff ， 那么、，就必须有一段时间 
它愿意这物质和这宇宙存在，而在这段时间之前，必须有另外一 
段时间它愿意它们还不存在。如果上帝是一切事物以及物质的运 
动和配合的作者，它就必须不断地在忙于产生和毁灭〗因而，论到 


它的存在方式，它就不能叫做是不变的。物质的宇宙，总是通过自 


_ 


费 


己各部分不断的运动和变化来维持自己；组成宇宙的事物的总和 
或在宇宙中活动着的元素的总和，是不变地同样的;在这种意义上， 
宇宙的不变性，较之有別于宇宙、人家把在我们眼前所发生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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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和变化归之于其一身的那个上帝的不变性，就更容易理解，更 
能得到证实。自然之由于自己形态的不断变化的可变性，比起神 
学家们的永恒的上帝之意旨的多样性，幷不是更应予以非难的。 

3. 这个永恒存在的不变而独立的东西， 

是由于自己而存在的。 


这个命题只是第一个命题的重复。我们要用这样的问题去回 
答这一 命题： 为什么不可毁灭的物质幷不由于自己而存在？很明 
显，一个沒有开端的东西应该是由于自己而存在的；如果它是由于 
另外的一个才存在，那么，它就有了存在的开端，从而它也就不会 
是永恒的了。凡是使物质与上帝同其悠久的人们，只是增多了沒 374 
有必然性的东西。 

A 

4 . 由于自己而存在的东西之本质是不可思议的。 

克拉克先生说得可能更确切些，如果他要说它的本质是不可 
能的。我们承认物质的本质不可思议，或至少我们只能以被它威 
触的方式微微理会到它；可是，我们要说，对于我们不能从任何方 
面去把握的那个神，我们却远远更加‘不能理会。因此我们总是得 
到这样的 结论: 对神作推论乃是一种狂妄；而且再沒有比把一些性 
质加之于一个与物质有所不同的东西上面更为可笑的了。因为如 
果这个东西存在的话，那也只有单单由于物质我们才能认识它，也 
就是说，才给我们保证了它的存在和它的性质。最后，我们从这些 
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凡是人家对我们讲的关于上帝的一切，都 
把上帝弄成了物质的东西，或者，证明我们要去理会一个有別于物 



质的东西是不可能的-这个东西，旣沒有广延，^卩无所不在；是 

非物质的，然而却作用于 物质； 是灵性的，可是产生 物质； 是不变 
的，但却使一切发生运动，等等。 

事实上，上帝的不可思议性，幷不能使上帝从物质区分 出来； 
当我们把物质和一个比我们至少还可以从某些方面去认识的物质 
更为不可思议的东西联系起来的时候，物质幷不因此是更易于理 
解的。如果我们把本质这个字理解为构成 它所特 有的本的东西 

• 暑 

的话，那我们就不会认识任何事物的本质。我们之认识物质，是通 
过物质所给与我们的知觉、感觉和 观念； 正是根据这些，我们才依 
照我们器官的个別情况，判断物质是好是坏。但是，只要一个东西 
幷未作用于我们任何器官，那么它对我们就是不存在的，至于我们 
还要谈到它的本性，或给它加上一些性质，那就未免无稽了。上帝 
的不可思议性，应当说脈人们不必为上帝的事 操心； 但这种淡漠， 
375对上帝的牧师们是不舒服的。这般牧师们正愿意借上帝不住地推 
论思考以显示他们的博学，幷且愿意我们不断地为上帝的事操心 
以使我们屈从于他们的意志。可是，如果上帝是不可思议的，那我 
们就应该从此得到结论说:对于上帝，我们的教士们弃不比我们了 
解得更好些，而不应该得出这样的 结论： 最妥当的办法，就是让我 

4 

们去相信这些教士们的想象。 

5- 由于自己而必然存在的东西，就必然是永恒的。 

I 

这一命题，如果克拉克博士不是在这里只承认这一点，即旣然 
由于自己而存在的东西沒有开始，因而它就不能有终结，那么和第 
一个命 题是相同的。怛是无谂怎样，我们总是要问： 为什么 人家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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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着要把这个东西从宇宙区分出 来呢？ 而且我们还要说，物质 
是决不能自行消灭的，它必然地存在而且决不中止存在。可是，如 
何能从一个幷非物质的东西中派生出这个物质来呢？难道我们沒 
有看到，物质是必然的，而只有它的力量、安排、配合才是偶然的, 
或不如说，是暂时 的吗？ 一 般的运动是必然的，但一个特定的运 
动，则只有在作为这一运动的继续或结果的配合存在的时候，才是 
必然的。 一 个个別的运动，我们可以改变它的方向，加快它或放慢 
它，搁浅它或停止它，但是，一般的运动是决不能被消灭的。人在 
死去时停止了生活，就是说，停止了以人的机体所特有的那种方式 
去行走、思维和活动；但是，构成他的躯体和心灵的物质幷不因此 
而停止自己的运动，它不过变为简单地可以感知的另一种运动 
罢了。 


6- 由于自己而存在的东西应该是 
无限的和无所不在的。 

无限这个字，只是表示排除一切界限的一个消极的观念。很 

• 鲁 

明显， 一 个必然存在的独立的东西，不能受到它本身以外任何东 

西的限制，它应该是它自己的限制，在这意义上，人们才能说它是 

• • 

无限的。 

攀春 ■ 

至于人家对我们说它是无所不在的那个东西，这也很明显：如 
果在它以外什么也沒有，那么就沒有它无所不在的场所，或者，就 
只有它自己和空虛。旣是如此，那么我们就要请问克拉克博士：是 
否物质还 存在？ 是否它占有哪怕是很少的一部分 空间？ 如果是这 
样的话，物质或宇宙至少必然要把本身不是物质的神，从物质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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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在空间中所占的地方上排除出去。那么，神学家们的上帝，难道 
是出于偶然，是人们称之为空间或空虛的那个柚象的东 西吗？ 他 
们会回 答说:不是； 他们会说，上帝幷非物质，但 

去。可是，为要滲入到物质里面去就必须与物质符合一致才成，因 

■ 

而也就必须有广延；然而，具有广延，这就是具有物质的一种性质 
了。如果上帝渗透到物质中去，那么它就是物质的，幷且与不能从 
之区別出来的万有相溶和；由于必然的结果上帝也就再不能从物 
质分离开了，它将要在我的躯体之中，在我的手臂之中，等等，而这 
是任何神学家都不会同意的。他会对我说，这是一个奥秘;从这旬 
话我明白了他的上帝安放在哪儿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虽然，按照他 
的说法，他的上帝是以自己的无限性充满着一切的。 

7. 必然存在着的东西，必然是唯_的。 

如果在一个必然存在着的东西之外什么也沒有了，那么这个 
东西就应当是唯一的。我们看到，这个命题与前一命题是一样的， 
所不同的是，人们荽否认物质的万有的存在，或者照斯宾诺莎的 
说法，除了上帝，幷沒有而且我们也不能体会任何其它的实体，这 
位有名的无神论者在他的第十四个命题中就是这样说的' 

S . 由于自己而存在的东西，必然是智慧的。 

在这里，克拉克博士给上帝指出了人的一种性质。事实上，智 
慧乃是有器官或有生命的人所具有的一种性质，这种性质，是我们 
除人之外在任何地方看不到的。为要有智慧，就应该能思维；为要 

* 参看《伦理论 》 ，商务印书馆 I 958 年版，第13页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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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思维，就应该具有 观念； 为要具有观念，就应该有感官，当人有感 
官的时候，人就是物质的了，而当人是物质的时候，人就决不是一 
个纯粹 精神。 

麝 « # • 

包含着幷产生着具有生命的生物的必然的东西，也包含幷产 
生智慧。但是，那个伟大的整体，难道有一种特殊的智慧去使它运 
动、使它活动、去支配它，就象智慧去运动和支配有生命的肉体一 
样吗？这一点，幷沒有什么东西能够证明。自居万物之首位的人， 

曾想拿他在自己身上看见的东西去判断一切，他认为，要想成为完 
善无缺，就应该成为象他自己那样;这就是他对于自然和对于自己 
的上帝所作的一切错误推论的根源。因此人们想，如果不承认神 
具有一神人所具有的性质，幷且在这性质上不附以完美和优越的 
观念，那就是对神的一种过失。当我们说我们的同类们沒有智慧， 
幷且还断定那个主宰——因为我们认识到它幷不具有这种品质， 

所以才用自然去代替它——也是如此的时候，我们便看到他们大 
为激怒。尽管自然包含着有智慧的生物，可是人们幷不同意.自然 
具有智慧。正是因为这样，人们才想象出一个能思想、能活动、幷 
具有智慧的上帝来代替自然。所以，这个上帝不过是一种柚象的 

性质，是我们人的一种改变，名叫智慧而为人所人格化了的东西罢 

• # 

了。我们名之为虫子的这些有生命的动物是产生在土中的，然而 

♦ 

我们决不说大地乃是一个生物。我们所吃的面包和我们所饮的 
酒，决不是能思想的东西，但是它们却能养育、维持幷使这些能够 378 
从事这种特殊活动的人去思想。有智慧的、能感觉能思维的人 
是在自然中形成的；然而我们却不能说自然感觉、思维幷且具有 

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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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要对我们说，怎能不承认造物主具有我们在它的创造物 

中所看见的那些性 质呢？ 难道作品会比工人更为完 善吗？ 难道创 

• • • 

吗？ 但是，根据这种推论，难道我们不该把我们在它的创造物中看 

肇 

到的所有其他的性质，也都说成是为上帝所有 的吗？ 难道我们不 
能以同样的根 据说： 创造了物质的上帝，它本身也是物质的；创造 
了肉体的上帝，也必须具有一个 肉体； 曾创造了这样多蠢事的上 
帝，它自己也是愚蠢的；曾经创造了罪人的上帝，它自己也是要犯 
罪的么？如果因为上帝的作品具有某些性质幷且能经受某些改 
变，我们便进而做出结论说上帝也具有那些性质，那么，我们就不 
得不以最强有力的理由得出同样的结论 说：上 帝是物质的，是有广 

晒 

延的，是有重量的，是邪恶的，等等。 

为要给上帝，即是说给自然的万有的动力，加上一种明智或一 
种无限的智慧，那就必须在大地上旣沒有疯狂，也沒有不幸、邪恶 
和混乱才成。人家也许要对我们说，即使按照你们的原则不幸和 
混乱也仍然是必然的；可是我们的原则幷不承认一个有权阻止它 
们的聪明而明智的上帝。如果在承认有这样一个上帝时而不幸仍 
是必然的，那么，这样一个如此明智、有力、智慧的上帝又有什么用 
处呢？旣然上帝自己也服从于必然，那么，它就不再是独立的，它 
的威权消失了，它对于事物的本质就不得不任其自由。它不能阻 
止原因去产生结果，它不能反对不幸，它不能使人比现在还幸福， 
因而它也不能是善良的。它是完完全全沒有用处的东西，它只不 
过是必然要发生的那些事物的安靜的见证人，它不能阻止自己不 
379赞成在世间所发生的一切。虽则在下面这个命题中，人家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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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由于自己而存在的东西，乃是一个自由的主幸。 

一个人，当他在自己身上找到支配他去行动的动因，或是在从 
事于这些动因所支配他去做的事#上他的意志遇不到任何阻碍的 
时候，这个人就叫作自由的。上帝，或是在这里所谈的必然的东 
西，难道在它执行自己的计划当中沒有遇到丝毫阻 碍吗？ 难道它 
愿意让不幸发生，或者它丝毫不能阻止不幸的发 生吗？ 如果是这 
样的话，那么它是一点也不自由的，幷且它的意志还会遇到继续不 
断的障碍。不然，那就应当说它同意犯罪，它愿意人们冒犯它，它 
忍受人们束缚它的自由幷扰乱它的计划。神学家们怎样解决这些 
困难呢？ 

另一方面，人们所设想的上帝，只能本着它自己的生存法则而 
活动； 如果我们叫它是一个自由的东西，那只是就它的行动不被外 
在于它的任何东西所支配 而言； 不过这可能是明显地妄用名词。 
事实上，我们决不能说这样的一个东西，即除去它现在这样做之外 
不能有別的活动法，幷且永远不能不按照它自己特有的生存法则 
去活动的东西才是自由的，显然它在自己的一切行动中都是必然 
的。让我们问一问神学家，是否上帝能奖赏罪恶惩罚 善良？ 我们 
还要问问他•.当一个人的行动必然在上帝那里产生,一个新的意志， 
而一个人是上帝之外的一个东西，可是人们却认为这个人的行为 
影响了这个自由的上帝，幷必然地决定了它的意志，请问这时候上 
帝是否能爱罪人？或者，它是否是自 由的？ 最后，我们还要问•.是 
否上帝能够不愿意它所愿意的 东西？ 不做它做的事情？难道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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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不是由于智慧、明智，以及人家给它假定的种种目的而成为 
必然 的吗？ 如果上帝是这样地受到束缚，它就幷不比人更为自由； 
如果它所做的一切都是必然的，那它就不外是古代人眼目中的天 
380命、命定和命运而不是別的什么东西。近代人，尽管改換了神的名 
称，但幷沒有改換他们的神。 

人家也许会对我们说，上帝是自由的，这只是就它不受自然法 
则或它所加于万物的法则的束缚而言。然而，如果当眞是它创造 
了这些法则，如果当眞这些法则是它的无限的明智和无上的智慧 
的结果，那么，它由于自己的本质便不能不遵守这些法则，否则，我 
们就不得不承认上帝能#毫无道理地活动。无疑地，神学家们唯 
恐约束了上帝的自由，曾假定它不服从任何规律，正如我们在前面 
已经证明的 那样； 而结果，他们却把上帝造成了一个专制的、空想 
的和古怪的东西，它的威权使它能破坏它自己曾建立的一切法律。 
从人家归之于它的一些所谓奇迹看，它违反自然的 法则； 从人家假 
定为它所有的行为看，它又时常以一种违反自己神的明智、违反它 
给与人们去规范他们的判断的理性的方式而活动。如果上帝在这 
个意义上是自由的，那么一切宗教就都沒有用处了；宗教只能建立 
在上帝给自己制定的一些不变的法规上，以及它同人类所拟定的 
契约上。一旦宗教不假定上帝受自己契约的约束，那么这宗教就 
会自行毁灭。 


10. 万物之最高的原因具有无限威权。 


只有最高的原因有威权，因此这种威权是沒有限制的。但是， 
如果享有这种威权的是上帝，那么，人就不应该有为恶的权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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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的话，人就会能够以违反神的威权的方式去活动。在上帝之外 
有了一种均衡神的威权或阻止它去产生它为自己所拟定的结果的 
力量，神就不得不为它所不能加以阻止的罪恶感到痛苦。 

另一方面，如果人可以自由犯罪，那么上帝自己就不是自由的 
了，它的行为必然要受人的行动的支配。一个公正的专制国王，当 
他自以为在行为上不得不符合他曾宣誓遵守的法律，或是当他不 
能侵犯法律而不伤及公正时，他决不是自由的。一个专制国王，当 
他那为数不多的臣属都能侮辱他，当面反抗他或暗地里使他的一 
切计划归于失败时，这个国王也决不是强有力的。然而，世界上的 
一 切宗教都是使上帝以一个绝对的无上主宰的面目出现在我们面 
前，任何东西不能束缚它的意志，任何东西不能限制它的权力；可 
是另一方面，宗教却又向上帝的庶民们保证:他们随时都有违背上 
帝和破坏它的计划的权力和自由。从这里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世 
界上的一切宗教都是用这一只手毁灭另一只手所建立起来的东 
西； 而且，根据宗教给我们的那些观念来看，它们的上帝旣不是自 
由的，也不是有力的，更木是幸福的。 

• 11万物的创造主必是无限明智的。 

明智和狂妄，是建立在我们自己特有的判断上的一些性质;可 
是，在这个被设想是上帝所创造、保存、运动和透入的世界中，却发 
生了千万件在我们看来是狂妄的事情;就是那些创造物，我们想像 
宇宙是为它们而造的，也往往是愚蠢而不合理的多，审愼而有理的 
少。创造一切现存事物的作者，旣应是我们认为非常明智的东西 
的创造主，同样也应是我们称之为不合理的东西的创造主 。 另一方 


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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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要想判断一个东西是否聪明和明智，至少应当窥测一下它为自 

己所拟定的目的。上帝的目的是什么呢？人家对我们说，是它自 

己的 光荣； 可是，这上帝能达到这个目的吗7犯罪的人难道不会拒 

绝给它光荣吗？再说，设想上帝动心于光荣，难道这不是设想它具 

有我们的狂妄和 弱点？ 难道这不是说它骄傲鸥？如果人家对我们 

* 

说，神的明智的目的是使人幸福，那么我就要追问，为什么这些人 
不顾及上帝的目的而如此常常使自己成为不 幸呢？ 如果人家对我 
说，上帝的意图是我们所不能参透的，那么我就要回答说 ：第一 ，在 
382这种情况下，人们说神的目的是在于使它的创造物幸福，这是出于 
轻率之言，事实上，这就是它从来未完成的目的。第二，不知道它 
的眞实目的我们不可能判断它是否明智；想要在这上面加以推究， 
那无异于在发昏。 


12. 最高的原因必然应当 具有一 种无限的蕃良、公正、 

真实，以及一切与世界的统治者和最高裁判者 

相称的其他道德的完蕃。 

完善这个观念，乃是一个柚象的、形而上学的、消极的、在我们 
以外幷沒有任何模范或典型的观念。一个完善的生物，就是类似 
我们的一种生物，我们从这生物中用思想剝去所有我们觉得有害 
于自己以及 H 为有害于自己我们才称之为不完善的一切性质 。一 
个事物完善或不完善，幷不是就它本身而是就它对我们以及对我 
们的感觉和思维方式而言的；要看这事物对我们是否多多少少是 
有用的还是有害的、可爱还是不可爱。在这意义上，我们怎能把完 
善这个性质加之于那个必然的东西上去呢？就上帝对人而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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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是全然善良的吗？事实上，人往往由于上帝的所作所为而受到 
创伤，不得不报怨自己在这世上所咸受的不幸。就上帝对它的创 
造物来说，上帝是十分完善的吗？事实上，难道我们不是时常看见 
在秩序的一旁有着十足的混乱？神的最完美的创造物，难道不是 
在逐渐地变坏，难道不是不停地在自行毁灭，难道不是不管我们愿 
意与否，使我们感受种种抵消了我们从自然得到的快乐和安适的 
忧伤与困 苦吗？ 世界上的一切宗教，难道不是都假想出一个上帝， 
它在不断地忙于重做、修补、破坏、纠正自己神妙的创造 物吗？ 人们 
少不了要说，上帝是不会把它自己所具有的完善都传给它的创造 
物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要说 •.这 个世界的木完美对上帝 

4 

自己旣是必需的，那么它即使在另一世界中也永远不会补救它们，383 
而且我们还会得到这样的结论 :这位 上帝对我们是毫无用处的。 

- 只要人们把上帝从自然以及自然所包容的一切事物中区分出 
来的时候，神的形而上学的或神学的属性，便把它造成了一个抽象 
而不可理会的东西；尽管人们竭力想用这些消极的属性使上帝与 
人远远离开，但一些道德的性质毕竟还是把它造成一个人类的存 
在。神学的上帝乃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归根结底，它不能同我们所 
认识的任何东西发生任何关系。道德的上帝，不过是人们用思想 
把人性中的不完美从它身上排除掉便以为使它成为完善的一个人 
罢了。人的道德的性质是建立在人们当中存在着的关系上或他们 
的彼此需要之上的。神学的上帝不可能具有道德的性质或人类的 
完善;它不需要人，它和人沒有任何关系，因为不可能存在着不是 

晒 

相互的关系。 一 个纯粹的精神与物质的东西不能有关系，即使是 
一 部分的关系；一个无限的东西与有限的东西不能有任何 关系； 一 



102 


下 卷 


384 


个永恒的东西和一些可以消逝的和暂时的东西，也不能有关系。旣 
然沒有同类也沒有同种、旣沒有同自己相似的、也不 营共同 生活、 
而且与自己的创造物毫无共同之点的唯一的东西，即或它是当眞 
存在的话，它也不能具有我们称之为完善的任何性质;它是属于一 
种这样与人类不同等级的东西，以致我们不能指出它是邪恶还是 
有德。人家对我们不断重复说，说什么上帝幷不欠我们什么东西， 
沒有任何东西能够与它相比，我们有限的悟性不能领会它的各种 
完善，幷且人的精神也决不是为要懂得它的本质才被造的等等。但 
是，就是由于这些，难道人家不是把我们同这个如此沒有类似性、 
如此不能比例衡量的、如此不可领悟的东西之间的关系，给破坏了 
吗？ 一切关系都以某种类似性为前提;而一切义务则又以一种相似 
和相互的需要为前提，为要给某人尽些义务，就一定要认识这个人。 

无疑地，人家要对我 们说： 上帝是由于天启才使人认识它的。 
可是，这个天启难道不是假定了我们正在爭论的这个上帝的存在 
吗？ 这个天启本身不就打消了人家归之于它的那些道德的完善 
吗？ 一切的天启，难道不是假定在人心中具有为一个善良、明智、 
万能和预见的上帝早就应该预先加以制止的种种无知、不完善和 
败坏的根性 的吗？ 难道一切个別的天启，不都是假定在这个上帝 
之中，对它自己的某些创造物具有偏心、偏爱，偏袒这样一些同它 
的无限善良和公正有着明显矛盾的性格的人吗？难道这个天启不 
是在宣示着在上帝心中对地球上最大多数的居民具有着憎恶、怨 
恨、或至少是漠不关心，或者，甚至宣示出一种想使他们变为盲目 
以便他们灭亡的计划的吗？ 一 句话，在一切已知的天启中，神所 
表现给我们的，何尝是明智公正、对人充满溫情，难道不是不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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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描绘成好空想的、不公平的、残酷的、想要诱惑自己的孩子、试探 
他们、或是给他们布下陷阱，接着就因他们落入陷阱而加以惩罚 
吗？ 眞的，克拉克博士以及基督徒们的上帝，幷不能被看作是一个 
完善的东西，除非在神学中，人们把理性或健全思想称之为惊人的 

不完善或把可憎的禀性叫做完善的话。让我们再说 一句： 在人类 

• • 

中，沒有一位暴君象这样凶恶、这样好复仇、这样不公正、这样残酷 
的了，这位暴君，基督徒们对之滥致以卑屈的敬礼，他们的神学家 
们则滥赋之以完善，而这些完善却每时毎刻都在被这些神学家们 
假借给它的行为所 抵消。 

我们越对这神学的上帝加以考察，它在我们看来也就显得越 
加不可能和 矛盾； 神学形成了上帝似乎只是为了立刻把它毁灭。这 
样的一个东西，人肯定它什么，什么就立刻自相矛盾，那么这个东 
西可究竟是什 么呢？ 一个善良的可又不停地在激怒的上帝、一个 
万能的可*是从来不能完成自己计划的上帝、一个无限幸福的可是 
自己的福祉却继续不断受到扰乱的上帝、 一 个爱好秩序的可又从 
不能维持住这秩序的上帝、 一 个公芊正直的但又允许自己最淸白 
无罪的属下遭受永恒的不公平的上帝，是个什 么呢？ 创造物质幷 
且使物质运动起来的纯粹精神，是个什 么呢？ 作为无时不在自然 
中发生运动和变化的原因的那个不变的东西，是个什 么呢？ 一个 
无限的、然而却又与宇宙共存的东西，是个什 么呢？ 一个全知全 
能、但又自信必须给自己的创造物以考验的东西，是个什 么呢？ 一 
个全能的，但又从来不能把自己所期望的完善传达给自己的创造 
物这样的东西，是个什 么呢？ 一个拥有一切种类的神性而它的杆 
为却总是人性的，这个东西是什 么呢？ 一个什么都能，但什么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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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幷且从来不以和自己相配的方式去活动的，这东西又是什么 
呢？ 象人一样，它是邪恶的、不公正的、残酷的、嫉妒的、易怒的、好 
复仇的；象人一样，它在自己一切计划上，遭到失败；除此以外它还 
具有标志着我们人类缺点的一切属性。如果我们愿意说良心话， 
那我们就得承认这个东西是什么也不是；而且我们还会觉得，要为 
解释自然而被想像出来的这个幽灵，是永远和达个自然相矛盾的。 
它不但不能解释一切，反而把一切弄得一团模糊。 

照克拉克自己的说法，虛无，乃是我们不能对它眞实地肯定什 

因此字竽了个于唇。如果把这个原则应用到我们的作者 

那么我们就会发觉，即使照他 s 己的供 

状来说，神也是手亭手，因为对于这个神的观念，就是人们所 
能形成的一切观念之绝对的否定。灵性，事实上不过是有形性之 
纯粹的否定罢了；在说上帝是灵性的时候，难道这不就等于对我们 
说人们不知道它是什么吗？人家对我们说，有一些我们旣不能看 
见也不能触着的、幷且决不因此就不存在的实体。妙哉！若是如 
386此，从此我们就旣不能对它们加以推论，也不能指出它们的性质 
了。对于作为我们在一切事物之中所发现的那些界限之纯粹否定 
,的无限，难道我们领会得更好些吗？人的精神能否理解什么是无 
限 ？ 为要对无限形成一种模糊的观念，难道不是不得不把一些有 
限的量连到另一些量上去，而这些量我们仍然也只是理解为有限 
的吗？ 全能、永恒、全知.尽善尽美，如果它们不是力量、时间、科学 
这些东西的界限之柚象或纯粹的否定，难道又是別的什么东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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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们主张上帝幷不是人所能认识、能看见、能感觉的什么东 
西，如果人们不能对上帝说出什么积极的东西来的话，那么，至少 
它的存在是许可人们去怀疑的。如果有人主张上帝就是我们的神 
学家们所说的那宗东西，那么，我们就不能禁止自己去对这样的一 
种东西一^卩他们把它弄成了人的精神永远不能调和也永远不能 
领会的各种性质的主体的一种东西，否定它的存在或可能性 D 
按照克拉克的 说法 ， ®f § 

坦白地说，对这样一种东西形成一些眞实的槪念难道眞是可能的 
吗？ 神学家们自己也承认，人对神不能形成一个宪整的槪念；可 
是，人家在这里给我们提供这个槪念，不仅是不完全的，而且还把 
上帝身上为我们精神能够依之下一个判断的一切性质都破坏了。 
因此，克拉克先生不得不承认:疗 

亨辱穿誓 f 。那么，沒有人能够解释幷且也不能 
理解的这样一种东西，是个什 么呢？ 这是一个即使存在也不可能 
使人发生兴趣的幻影。 

柏拉图，这个幻影创造大师说:孕亨寧亨 

我们的神学家也用同样的论调对我们 说：我 
们欧洲的宗教，明显地受了柏拉图派梦幻的伤害，这类梦幻，显然 
是埃及的、迦勒底的以及亚述的牧师们之曖昧的槪念和不可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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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而上学的结果，而柏拉图正是从这里汲取了他的所谓哲学。 
事实上，如果哲学就是对于自然的认识，那么我们将不得不承认， 
柏拉图的学说丝毫不配这个名称。因为他的哲学只是使人的精神 
离开有形的自然，使之投进一个智慧世界，那里只能找到一些幻 
影。然而，正是这个空想的哲学依然在规范着我们的一切思想 a 
我们的神学家们，仍然受着柏拉图的狂热的引导，不外用精神、智 

• 争 • 

结果、神的光照、先天的观念等等东西，去维系他们的信徒 ® 。一相 

• • 參 ♦•參 

信这些东西，我们的感官对我们就变成全然沒有用处的了，经验也 
沒有任何好处了。想像、热忱、迷信以及我们的宗教偏见使之在我 
38 B 们心中产生的恐惧的运动$巧亨亏、神的通知、我们应该偏爱 
那较之理性、判断、健全思想更为重要的自然的情感……在把这 
些如此宜于使我们眩晕和使我们盲目的格言从童年起就浸润着我 
们以后，要使我们在秘迹这个威严的名称之下承认一些最大的荒 

暑 • 

谬幷阻止我们去检查他们叫我们相信的那些东西，这在他们就容 
易得多了。不管怎样，对于柏拉图以反一切象他一样强迫我们一 


①无论是谁，只要肯耐烦去读一下柏拉图和他的弟子如普洛克鲁斯、扬布里可、 
柏罗丁等人的著作，他便会在那里发现基督教神学的几乎全部教义和形而上学的烦琐 
性。此外，在那里他还会发现象征、祭礼、圣事 ，一 句话，在基督徒的仪式中所使用的通 
神术 （ Th 6 urgie ) 的根源。这些基督徒，在他们的宗教典礼和教义中，只是多少忠实地 
追随着偁懞教徒的牧师们给他们划定的珞径。宗敎的狂妄，是并不如人所想的那样富 
于变化的。 

论到古代的哲学，除了德谟克里特和伊壁鸠鲁的哲学算是例外，通常都是一种道 
地的天人合一学。这个学问，是由埃及和亚西里的祭司们想象出来的。毕达哥拉斯和 
柏拉图只是充满着热情并或许信心不高的神 学家。 至少，人们可以在他们那里找到一 
种传教士的神秘精神。这种精神，往往就是人家设法骗人或不愿启导人的一种标记, 
只有在自然苧而不是在神学中，人们才能吸取到一种可以琿解的其疋的哲学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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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要相信那些我们所不能体会的东西的博士们，我们要回答 说：要 
相信一个东西存在着，那么至少应该对它有某些观念，而这观念只 
能来自我们的感官。凡是我们咸官不能使我们认识的东西，对我 
们就是什么也 不是； 如果说否定人所不认识的东西之存在是出于 
荒谬，那么给这个东西以种种未知的属性，就是出于无稽的了。而 
且，在一些眞正的幽灵之前战战兢兢、或是对于那些由我们想像所 
配合的一些不相容的属性所装扮起来的空虛的偶像致以敬意而从 
不请教经验和理性，都是出于愚蠢。 

这些就可以用来回答克拉克博士。克拉克博士对我们说：对 

么荒谬呵 i 更在前面一点， 他说： 沒有渺小和可以轻视到如此地步 

•參 •_ •鲁 ♦癱 ••⑩ 

沒有生命的东西，在我们看来，是被不可透过的黑暗包围着的。那 

•鲁•翁 《參《 •攀 參# ♦鲁# • 

+， 料― 巧 ㈣ 特轉利轉，轉_神 ㈣ 

我们这样来回 答他: 第一，一个非物质的或缺乏广延性的实体 
的观念，不过是一种观念的缺少 ，一 种对于广延性的否定而已;当 
人家对我们说一个东西幷非物质的时候，人家就是对我们说它幷 
不存在，而且也沒有吿诉我们它是什么。说一个实体不能触动我 
们的感宫，这就是吿诉我们说，我们沒有任何方法使我们自己确信 
它存在还是不存在。 

笫二，人们将毫无困难地承认，即使具有最大天才的人，也决 3 妙 
不认识石头、植物和动物的本质，也不认识构成它们的以及使它们 
生长或活动的秘密的动力。但是，至少人们看得见它们，我们的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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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至少在某些方面认识它们，我们也能够看到它们的某些结果，根 
据这些结果判断它们是好是坏。至于一个非物质的实体，则我们的 
咸官不能把握它的任何方面，因而也就不能从它取得任何观念;这 
样一种实体，对我们来说，与其说是一种隐秘的属性，不如说是一 
种气屯 — 巧亨乎。如果我们不认识最具物质性的东西的本质或內在 
的配合，但至少还能凭经验的帮助发现它们和我们的某些关系；由 
于它们在我们身上所造成的印象，我们可以认识它们的表面、大 
小、形状、颜色、软硬、绵延性等等。按照我们被这些东西所感触的 
各种不同的方式，我们可以比较它们、区別它们、判断它们、喜爱它 
们或躱避它们；但是，对于一个非物质的上帝，对于自己也不能比 
別人具有更多观念的人们不住地对我们谈论的那些精神，我们便 
不能有同样的认识。 * 

第三，我们认识在自己身上称为情感、思想、意志、情欲这些东 
西的变动；因为对我们自己固有的本质和我们个別机体的能力缺 
乏认:识，人们才把这些结果归之于一个隐伏的幷有別于我们自己 

的原因。人家把这个原因叫做灵性的东西，因为它似乎和我们肉体 

• • • 

的活动有所不同。可是反复的思考给我们证明，物质的结果只能来 
自物质的原因。同样，在宇宙中，我们也仅仅看到一些只能来自同类 
原因的物理的和物质的结果。我们不会把这些结果归之于一个我 
们不能认识的灵性的原因上去，而是归之自然本身。赛自然，如果 
我们肯以良好信心去探究它，我们对它的某些方面就能有所认识。 
如果上帝的不可思议性不能作为二个否定它存在的理由，那 
390 么，这也不是一个理由说它因此是非物质的。旣然物质性是一种 
已知的属性，而灵性是一种隐秘的或未知的属性，或者不如说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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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我们只为掩饰自己的无知才采用的谈话方式，所以我们之认识 
上帝是物质的远远多于上帝是精神的。一个生而盲目的人如果不 
承认颜色的存在，虽然这些颜色对他是眞实地不存在，而只有对能 
够认识它们的人存在，那只是他思想 欠妥; 如果他偏要给颜色下 
定义，那对我们就会显得滑稽可笑了。倘如当眞存在着这样一些 
生物，它们对上帝或纯粹精神具有一些观念，那么，毫无疑问，我们 
的神学家在他们看来是和这位盲人同样可笑的。 

人家不住地一再地对我们说，我们的咸官只能给我们指示出 

事物的外壳，我们有限的精神不能领悟上帝，这，我们是同 意的； 可 

• • 

是，这些感官却连神学家们所限定的那位神的外壳也沒有指示给 
我们。对于这神，他们给了很多属性而且不停地在爭论着，可是直 
到现在还不曾完成神的存在的证明。洛克先 生说： 我深深喜爱所 
有以诚心保卫自己意见 的人； 但是也有如此少数的人，根据他们保 
卫自己的意见的态度来看，充分表现出他们已被自己反对的意见 
所征服，以致使我们倾向于相信，在这世界上怀疑论者是比人们所 
想的要多得多的 

阿巴第对我们说： 

个+亨孕寸但是，对于一个人家永远不能领悟的东西，如何保 
证它的存在呢?如果人家不对我们说这个东西是什么，那我们又怎 
能判断它的存在是可能还是不可能的呢？我们方才看到了人们直 
到今天还把那由自己的想像所创造出来的幽灵建立在上面的那些 
破烂的基础；我们方才也对他们为建立神的存在所使用的那些证 

m 

①参看他的《家书》。另外，霍布斯说，如果欧几里德的几何学《原本》触犯到人 
们的利益，它的确实性，人们都会怀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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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1明加以 考察； 我们也认识了从他们主张用来装饰神的那些不相容 
的性质中得出的无数矛盾。从这一切得出怎样的结论呢，如果不 
是得出神幷不存在这个结论?诚然，人家对我们保证说，在神的各 

■ 參 •參 

了。如杲是这样的话，那么 
人应该用什么难道还不是靠那般曾经想. 

像出这个东西幷把人家赋与它的那些属性给它装点上的人 们吗？ 

• # 

如果必须成为一个无限的精神才能理解上帝，那么，神学家们自己 
能夸口说他们领会了它吗7他们对別人谈论上帝有什么好处呢？ 
人，永远不会是一个无限的东西，难道他在未来的世界中比在他 
今天所居住的这个世界中，能更好地领会他的无限的上 帝吗？ 如果 
我们直到今天对上帝还一点不认识，那么我们也永远不要夸口以 
后会认识它，因为我们是永远不会成为神的。 

可是，人们硬说这个上帝是必须要认识的;但是对于不可能认 
识的东西又怎么证明必须要认识 它呢? 于是人家对我们说，健全思 
想和理性就足以使人确信上帝的存在了。可是，另一方面,人家不 
是对我们说,在宗教问题上理性是个不忠实的向导吗?至少人家应 
该给我们指出一个明确的界限，在什么地方应当离开这个把我们 
引导到上帝的认识的理性。当要考察一下人家关于这个上帝所述 
说的东西是否有盖然性，是否它能把人家给它的那些不相容的属 
性联合起来，是否它是用人家使它掌有的那种语言说话的时候，我 
们是不是也要请教一下理 性呢？ 在这些事情上，我们的教士们是永 
远不允许我们去请教理性的。他们硬说我们应当盲目地相信他们 
所说 的话； 他们保证说，最可靠的就是使我们服从那些在神的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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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上他们所认可的东西，而对于连他们自己都承认丝毫不认识 
的神，人们是更不能体会的。此外，我们的理性不能领悟无限， 

因此它也不能使我们确信上帝的存在；而且，如果我们的教士们 
具有一个比我们的还要卓越的理性，那么，这也绝不是听了他们的 392 
话我们才信上帝。我们自己也永远不会被他们的话所完全折服， 

因为內心的确信只能是明显性和证实的结果。 

一 件东西，只荽人们对它不能形成眞实的观念，幷且即使形成 
一些观念而这些观念又都互相矛盾、互相破坏,彼此互不~容，那 
么这件东西就被证明是不可能的。我们幷沒有关于一个精神的眞 
实 观念； 当我们说一个缺少器官和广延的东西能够感觉，能够思 
维，能有意志和欲求的时候，我们能够对它形成的那些观念便是互 
相矛盾的。神学的上帝无法活动•，具有人的一些性质是和它神圣的 
本质不相 容的; 如果人们假定它具有这些无限的性质，那么这些性 
质就只会成为更不可理解、更难于调和或不可能调和。 

如果上帝之于人等于颜色之于天生的盲者，那么这个上帝对 
我们就是不存在的。如果说上帝是集合了人们加之于它的那些性 
质的，那么这个上帝就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是一群瞎子，那么 
让我们就旣不要推论上帝，也不要推论它的颜色； 不要给 它什么 
属性，也不在它身上操心吧。神学家们就是想要给別的瞎子们解 
说连他们自己也不曾摸索过的一幅本人肖像的色调和颜色的一群 
瞎子。①希望人家不要对我们说，本人、肖像和它的颜笆这些东西 393 

①在克拉克先生自己的著作中，我找到加纳尼斯主教麦西阿•加奴斯的一段 
话，人们可以用它去反对世界上的一切神学家和他们的一切 证据： 假使_些讲道的人 

说他们自己懂，我就害羞说我不懂。赫拉充里特曾说： 夺孕 ：亨$了亇 f 孕寸 
么，他就会说,那就是肓目。圣保罗公开宣称，俾的±帝•对•于•雅•典•人•，•怡 V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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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盲者不能给我们解释也不能对它们形成一种观念，但是根据 
享有视觉的人们的证明，这些东西幷不因此就是不存在的。可是， 
曾经见过神的、比我们还更好地认识神的、有权利使我们确信神之 
存在的那些 见证人 ，又在哪里呢7 
克拉克博士对我们说 

反证，这就够了。好奇怪的推理法1那么，难道神学就是只要一个 
东西是可能的就允许结论说它是存在的这样一种科学吗？在提出 
一些毫无根据的梦想和得不到任何支持的命题之后，因为人家不 
能举出反证，难道人们便可以因此放心大胆地说它们是些眞 理吗？ 
其实，证明神学的上帝之不可能倒是件很可能的事；为要证明这 
点，只要象我们不曾间断地做着的那样，使人看到由于最醒目的矛 
盾的奇特的配合而形成的一个东西是决不能存在的，这就够了。 

可是，人家总坚持着幷且对我们说，人不能领会智慧或思维 
如何能是物质的一些性质或改变，虽则克拉克先生承认我们幷不 
知道物质的本质和能力，或者如他所说，最伟大的天才也只不过对 
物质具有一些浮表的和不完整的观念。但是，我们能不能这样去 
问他: 人对于精神所具有的观念确实比对于物质的要少，那么，说 
智慧和思维是精神的一些属性，是否是更容易去领会?如果对于最 
可威觉和最粗糙的物体我们还都只能具有一些模糊和不完整的观 
念，那么对于旣不作用于我们任何咸官，而且如果作用于它们它自 
己便不再是非物质的那个非物质的实体或一位灵性的上帝，我们 

了一座殿堂的那个未知的上帝一样。雅典大法官圣旦尼斯说，只是在人们承认不承认 
上帝的时候，人们；认识它。正是在这个宇竽咛上帝之上建立了一切神学 I 
正是对于这个考知$上帝人们在不断地推论着1正 i 吴 t 这个枣气 | 吟上帝的光荣，人 
家在绞杀着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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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何能更淸楚地去认 识呢？ 

所以，克拉克先生是毫无根据地对我们说: 

， 奸 n 押 f ；| 0 

凡作用于我394 

们咸官的东西就是 物质； 一个缺乏广延或物质性质的实体是不能 
使我们对它有所感觉的，因此也不能给我们以知觉或观念。对于 
象我们这样被构造的人，凡是我们对之沒有观念的东西就是决不 
存在的。所以，主张一切幷非物质的东西都是无，幷沒有什么不合 
理的 地方； 相反的，这正是一个如此明显的眞理，只有根深蒂固的 
成见和不良的信念才会对它加乜怀疑。 

我们的博学的对手，用以下的问话也绝解决不了 困难： 是否只 

• • • 


境况中把另一些威官赐给我们?我首先回答说•.在推测上帝能做什 

• •••••••••••• 

么或不能做什么之先，必须对它的存在加以证实。我接着要反驳 
说： 我们事实上只有五种感官①；而由于这些感官的帮助，我们才 
不能领悟象人们假定的神学的上帝这样一种东西；即使我们有了 


更多的感官的话，我们也绝对不知道什么才是我们理解力的范围 


o 


这样，问上帝在这情况下能做什么，这就等于总是假定了成问题的 
东西，因为我们不能知道一个我们沒有任何观念的东西的能力会 


①神学家们时常和我们谈到一种$夸巧手亨，一种.巧 ㊉ 手宇，凭着这些东西 
的帮助，我们将会发现或感觉宗教所谓的•神•或•真•理 •》 但是,乂彳『彳®意稍微对事物加 

以考察，人们将会发现，这个$字巧亭亨和不外是习惯、狂热、不安、偏见的一些结 
果而已。这些东西，常常置二 drfa 竽不碱,•把我们引向我们的平静的梢神所不能不 
加以摈弃的一些成见中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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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怎样的境地。我们并不比天使、比不同于我们的一些存在物， 
比超越于我们的智慧所能感觉和认识的东西具有更多的观念。我 
们不知道植物生长的方式，我们又如何能知道一些属于全然与我 
395们有別的秩序中的生物的理解的方 式呢？ 至少，我们能得到这样 
的保证 ：如果 上帝是无限的，就象人家所保证的那样，那么，即使是 
天使或是从属于它的智慧，也同样都是不能理解它的。如果人对自 
己都还是一个逋，那么对于不是他自己的东西又如何能去理解？因 
此，我们应该限制自己只用我们所有的五种感官去判断。一个盲人 
只使用四种感官，他决沒有权利否认別人还有另一感官这件事;但 
是，他能有理由眞实地说对于他所缺少的感官能产生的种种结果 
沒有任何观念。我们正是本着这五种咸官去判断神，而这神，是五 
官之中任何一种都不能给我们指示出来的，或是它看神比看我们 
还要更为淸楚。一个盲人被另外一些盲人所包围，难道他沒有权 

f 

利质问他们，凭什么权利他们对他谈论一种连他们自己都幷不具 
有的咸官，或谈论那他们自己的经验也都丝毫不能使他们懂得的 

一种东 西呢? ① 

a 

最后，我们还能这样来回答克拉克先生:按照他的体系，他的 
假定是不可能的，而且也决不应有什么成果。因为按照他的意思， 
上帝创造了人，无疑是愿意人只有五种感官，或者愿意人就是现在 
这个样子，因为必须是这样才好符合于神学所假借给它的贤明的 

目的和不变的计划。 


①在设想上帝把认识它的必要性强加于人的时候，象一些神学家所慠的那样， 
他们这种 奢想是 同一个这样的地主的想法同样不合 理的： 这个地主，人们设想他具有 
这样一 种空想，即他的芘圈里的蚂蚁都要认识他并且适当地为他的利益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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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克博士和所有其他神学家一样，都把上帝的存在建立在 

一 种有能力使运动开始的力量的必然性上。但是，如果物质曾是 

永远存在的，那么它就永远有着运动。这运动，象我们已经证明了 

的，是和物质的广延同为物质之本质的东西，同时也是从它最初的 

性质中发出来的。因此，运动只是在物质中幷由于自己而 产生； 可 

动性不过是物质存在的一种结果罢了。幷不是伟大的整体本身能 

够在它现在所占有的空间的部分之外还占有空间的其他部分，而 

是它的各部分能够改变幷继续不断地改变着它们彼此的 位置； 从 

整体看是永远不变的那个自然之保存及其生命，就是从这里产 

生出来的。但是，象人们经常所做的那样，在设想物质是僵死的， 

就是说，沒有一种赋与它以运动的原动力的帮助凭它自己是不能 

产生什么的时候，那么，说物质的自然从一种丝毫不属于物质的力 

量而得到自己的运动，这我们还能理解吗？ 一 种不具有任何物质性 

质的实体能够创造物质，能够从自己的底奥中抽出它来，安排它， 

渗入它，指挥它的运动，引导它的行程，这难道是人所能想像的吗？ 

因此，运动是与物质同其悠久的。从永恒以来，宇宙的各部分 

便由于各自的能力、各自固有的本质、各自最初的原素以及它们的 

不同配合的缘故，彼此互为影响。这些部分由于彼此的类似或关 

系的缘故，想必才自行配合，彼此吸引和互相排斥，作用和反作用， 

彼此倾压，结合又分离，接受形态而又由于彼此不断的冲撞而改变 

形态。在一个物质的世界中，原动力就应该是物质的；在一个各部 

分都是本质地处于运动中的整体里面，幷不需要一个和它本身有 

区別的原动者，由于自己固有的能力，这整体就应该处于一种永恒 

✓ 

不断的运动之中。一般的运动，正如我们在別处证明的那样，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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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之不断彼此传导的一切特殊运动中产生出来的。 

由此可见，神学，在假定了一个把运动赋与自然幷且自己是有 
別于自然的上帝的时候，不过是增多了一些存在，或不如说，不过 
是把固有于物质的可动性的本源予以人格化罢了。在把一些人的 
性质给予这个本源的时候，神学就是把智慧、思维以及种种完善假 
借给它，而这些东西对它是全然不相宜的。克拉克先生以及所有 
其他近代神学家对我们所说的有关他们上帝的一切，如果应用于 
397自然，应用于物质，那么在某些方面还是变得相当可以理解的。物 
质是永恒的，就是说它不曾有开始也不会有终结；它是无限的，就 
是说我们不能领会它的界限，等等。但是，那些总是从我们自己借 
来的种种人的性质，是不能适合于它的；因为这些性质只是一些存 
在的方式或模式，它们只属于一些特殊的存在物，而不属于包含这 
些存在物的整体。 

这样，为把对克拉克先生所作过的回答总结一下，可以这样 

\ 

说： 1. 人能领悟物质是永恒存在的，因为人不能领悟它会有开始。 
2. 物质是独立的，因为在它以外什么东西也 沒有; 物质是不变的， 
因为尽管它不断地改变形式或改变配合，但它不能改变本性。 
物质是由于自己而存在，因为我们旣不能领会它能自行消灭，也不 
能领悟它的存在能有开端。 4. 我们不认识物质的本质，也不认识 
它眞实的本性，虽然我们根据物质作用于我们的方式，对它的某些 
特性或性质能够有所认识，对于上帝我们是决不能这样说的。 5. 
物质旣然沒有开始，也永远不会有终结，虽然它的配合和形式是有 
开始和完成的。6.如果一切存在着的东西，或者所有我们的精神 
能领悟的一切都是物质的话，那么这物质就是无限的，就是说，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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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被任何什么东西所限制。如果在物质以外再沒有什么地方， 
那么它就是无所不 在的； 假如在它以外还有一块地方，那么这块地 
方就是空虛，而上帝也就是空虛。 7. 自然是唯一的，虽则它的原素 
或部分是无限地多样化，幷且賦有极不相同的特性。8•被某种方 
式所改变、安排和配合的物质，在某些生物里面产生我们所谓智慧 
这样的东西;这是物质的一种存在方式，而不是它的一种本质的特 
性。 9. 物质幷不是一个自由的动因，因为它只能依照自己的本性或 
生存的法则而活动，有如现在所作的那样，而不能有其他活动法。 
因此，重物体必然要下落，轻物体必然上升，火必然燃烧，人必然要398 
按照他所感受其动作的事物的本性而威到好或坏。 10. 物质的威 
力或能力，除去它的本性给它划定的界限之外，沒有其他限制。 

•明智、正直、善良，乃是被配合与被改变了的物质——如象存在 
于具有人性的某些生物身上的物质——的一些特有的性质。而完 
善的观念，乃是一个抽象的、消极的、形而上学的观念，或奢，乃是 
对于不以任何外在于我们的眞实事物为前提的一些对象之估量方 
式。12.最后，物质是运动的本原，物质包含运动在自身之內，因为 
只有物质才能做出运动幷且接受运动，而一个非物质的、单纯的、 

沒有部分，即缺乏广延、质量、重量的东西，自己不能运动却能使別 
的物体运动，这是我们所不能理解的；至于它还能创造、产生、保存 
'这些物体，则更是我们所不能理解的了。 




第五章对笛卡尔、马勒布朗士、 

牛顿等所提出的神存在的证明的考察 

398 人家不住地对我们谈论上帝，但迄今为止都从来沒有人成功 

地证实它的存在。 一 些最高明的天才都不得不碰上这个暗礁；而 
最有明见的人，在这个大家一致视为最关重要的题目上也只有出 
言讷讷、含混其词而已。对于一些我们感官不能接近、我们的精神 
也不能从中把握什么东西的对象上去操心费神，好象也成必需的 
事情似的1 

为使我们相信那些最伟大的人物为建立上帝的存在所相继想 
399象出来的证明具有很少的坚固性起见，让我们简短地考察一下一 
些最有名的哲学家对这问题曾说了些什么，幷且就让我们从近代 
哲学的复兴者笛卡尔开始罢。这位伟大的人物自己就对我们这样 
说:“我在这里为证明上帝存在所用的论据的一切力量，正在于这 
一点 :即我 承认如果上帝不是眞正存在的话，那么不可能我的本性 
就是现在这个样子，就是说，在我心中有一个上帝的观念。这同一 
上帝，我说，它的观念在我心中，就是说，它具有一切祟高的 
对于这些完善我们的精神尽管很可能具有某些轻微的观念，但是 
对它们却不能理解，等等。”（参看《沉思录》第 3 章，论上帝的存在， 
第 71 页。）在前面一点（第 69 页)他曾 说过： “必然应该这样结论 
说：单 单从我存在着、幷且一个至高完善的存在(即上帝）的观念存 
于我心中这事实，上帝的存在就已是很自明地得到了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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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们这样回答笛卡 尔：我 们沒有权利结论说，一件东西因 
为我们对它具有观念它就存在；我们的想象给了我们一个狮身人 
面的怪兽或马首鹰身的怪鸟的观念，幷不因此我们就有权利得出 

这些东西是眞实存在着的这样的结论。 

■ 

2. 我们要向笛卡尔说 :对于 他以及神学家们想要 i 正明其存在 
的那个上帝具有一个积极而眞实的观念是不可能的。要对一个精 
神，一个缺乏广延的实体 ，一 个无形的东西（它作用于有形的和物 
质的自然）形成一个眞实的观念，对于一切人、一切物质的东西都 
是不可能。这是我们曾经充分证明了的眞理。 

3. 我们要向他说，对完善、无限、广大无边以及神学指定为神 
所具有的其他属性，人不可能形成任何积极而眞实的观念。所以， 
我们可以用在前一章对克拉克的第12命题所作的同样的回答去 
回答笛卡尔。 

看来，再沒有比笛卡尔用来支持上帝的存在所依据的证明更400 
得不到结论的了。他把这个上帝造成了一种思想、一种智慧；但 
是，对于一个沒有能够附着这些性质的主体的智慧和思想，又怎样 

去体 会呢？ 笛卡尔主张，人们只能把上帝 f 夸:卞 f 宁亨专 

部分的美德去体会它……他还说，上帝能够说是有广延的，但只 

* • • • • •••••••• *• 

……但是，根据这些 

说法，我们就有权指摘他，说他非常明白地宣布了除去自然是沒有 
其他上帝的，这就是纯粹的斯宾诺莎主义。事实上，我们知道， 
斯宾诺莎正是在笛卡尔的这些原理中取得自己的体系，他的体系 
是必然地从笛卡尔那里产生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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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人们曾用无神论去诬蔑笛卡尔是有道理的，因为他非常 
有力地破坏了他自己提出的上帝存在的无力的证明。所以人们有 
根据向他说，他的体系推翻了关于创世纪的观念。事实上，在上帝 
创造一种物质以前，它旣不能与物质共存，也不能与物质同其广 
延。在这种情况下，照笛卡尔的理论来说是沒有上帝的，因为在给 
一些限定剝去它们主体的时候,这些限定本身也就必然归于消灭。 
如果按照笛卡尔派的意见，上帝幷不是自然以外的什么东西，那么 
他们就是十足的斯宾诺莎派了。如果上帝是自然的动力，那么上 
帝就不再是由于自己而存在，它只是当它所附着的那个主体—— 
即以它为原动力的那个自然——存在着的时候，它才存在。这样， 
上帝不再由于自己而存在，那就只能是 这样： 为它所运动的自然存 
在多久，它就存在多久。沒有用来去运动、去保存、去生产的物质 
或主体，宇宙的动力会变成什 么呢？ 如果上帝就是这个动力，可是 
沒有一个它可以施展自己活动的世界，那它又会变成 Vh 么呢①。 

由此可见，笛卡尔远沒有坚实地建立起上^ 1 的存在，而是把它 
401整个地破坏了。同样的事也必然会来到所有作此推论的人们的头 
上，他们将永远以自相矛盾、自食其言而收场；在著名的马勒布朗 
士的一些原则中，我们也发现同样的冲突和矛盾。这些原则，只要 
稍微注意地加以观察，似乎是直接导向斯宾诺莎主义的。事实上， 
还有什么比如下的说法更符合于斯宾诺莎的语 调呢？ “宇宙只不 
过是上帝的一种流溢。我们在上帝身上看见一切，我们所看见的 
一切就是上帝自己。只有上帝自己创造了自行产生的一切；上帝 

①参看《被说服的反教者，或反对斯宾诺莎的论文》，第 115 页及以下各页，阿姆 
斯特坦版， 168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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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就是存在于整个自然界中的一切行动和一切动作，一句话，上 
帝就是一切存在，幷且是唯一的存在”。 

难道这不等于正式地说自然就是上 帝吗？ 此外，在马勒布朗 

士对我们保证我们在上帝身上看见一切的同时，却又主张,我们还 

• # • 

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就有理由质问他，如果物质的存在还是 
一 个问题，那我们怎能证明曾经创造了物质的上帝的存在呢？ 

马勒布朗士自己也承认，除去必然的东西的存在以外,人们不 
能对其他东西的存在给以恰切的证明。他补充说，如果人们密切 

争« «籲 •争 

些说法，很显然，按照马勒布朗士的意见，人只能以信仰去保证上 
帝的存在，但信仰本身又是以这存在为前提的。如果对上帝的存 
在还都怀疑不定，那又怎能使人确信必须相信他所说的话呢？ 

另一方面，马勒布朗士的这些说法也显然推翻了神学的一切 
教条。怎样能使上帝——它是整个自然的动因，它直接使物质和 
物体运动起来，在宇宙中一切事物沒有它的意志便什么也不能完 
成，它的创造物所做的一切它预先都作了决定——的观念，与人的402 
自由相调 协呢？ 有了这些东西，人们怎么还能主张，人的灵魂具有 
可以自己形成思想和意志、自行活动和改变的能力呢？如果同那些 
神学家们一道，人们假定对于创造物的保存就是一种继续的创造， 

那么难道不是上帝在保存这些创造物的时候也把它们放在易于破 
坏的境况中 了吗？ 很显然，按照马勒布朗士的体系来看，上帝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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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它的创造物不过是它手中的一些被动的工具。它们的罪过 
，一如它们的德行应归因于上帝；人旣不能有功，也不能有过。而 
这，就把一切宗教都给消灭了。这样,神学就是永恒不断地在从事 
于自身的破坏①。 

那么，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不朽的牛顿关于上帝的存在是否给 
我们提供一些更眞实的观念和更可靠的证明吧。这位以其博大的 
天才曾经猜透自然及其规律的人物，只要不再从自然及其规律着 
眼，他便茫然自失了。他成了幼年时代的偏见的 奴隶； 他不敢用 
他的智慧的火炬去照耀那人家曾毫无根据地使之与自然发生联系 
的 幻影； 他不曾承认自然本身的力量足以产生他自己曾如此幸运 
地解释过的一切现象。一句话，卓绝的牛顿，当他离开物理学和明 
显性而自失于神学的想象的领域中的时候，他至多不过是一个小 
孩子而已。请看他是怎样来谈论神吧⑧。 

他说: “这位上帝，幷不是作为世界的灵魂，而是作为一切事物 
之最高主宰这样来统治一切的。正因为它这种至上性，人们才把它 
叫作 天主， 77 仰 toktp 如 cop , 叫作万有的帝王。 蓽实上 ，上帝 （ Dieu ) 

• 套 

这个字是相对的，而且与奴隶发生关连；神性，乃是上帝对于奴隶 
的统治或主宰而不是象那般把上帝看作世界灵魂的人们所想的那 
样，是对于它自己身体的统治或主宰， 

403 由此可见，牛顿，也象一切神学家们那样，用一个主宰宇宙的 

①参看《被说服的反教者，或反对斯宾诺莎的论文>，第143与214页。 

⑧参看《数学原理第528页及以下数页，1726年伦敦版。（*此书全名《自然 
哲学的数学原理 》 〔1^1050?1^6 Naturalis Principia Mathematica ，1687〕； 中 译本: 
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郑太朴译,商务印书馆，1931年出版，见1957年重印本第952页 
及以下数页，即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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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粹的精神把它的上帝造成了一个专制君主、一个帝王、一个暴 


君，就是说，一个有威权的人物、一个王侯。他的统治是以世上的 
一 些国王有时施之于他们那已沦为奴隶的百姓们这样的统治为模 
范，对于这些百姓，他们通常是使之以一种令人极为恼火的方式咸 
觉他们的威权的重压的。这样，牛顿的上帝就是一位专制暴君 ， BP 


是说，一个当他髙兴时就去为善，当他受幻想的支配时就成为不 
公和败坏的这样的特权者。可是，按照牛顿的观念，世界决不是 
无始无终的，上帝的奴隶们是在时间中形成的，那么就应该得到 
结论说，在世界创造以前，牛顿的上帝乃是一个旣沒有百姓也沒有 
国家的君王。且让我们来看看这位伟大的哲学家，在他给我们提 
供的关于他那神化了的暴君的后来的一些观念中，是否与他自己 


充分协调一致吧。 

“至髙无上的上帝”，他说，“乃是一个永恒的、无限的、绝对完 
善的存在;但是 ，一 个存在，无论它是怎样完善，如果沒有无上权威 
的话，那它就夬不是至高无上的上帝……上帝这个字，意思是指 

肇 • 

主上，但是一切主上决不都是上帝。构成上帝的乃是灵性事物的 
权威；构成眞正上帝的乃是眞正的无上权威;正是至髙无上的 
权威性构成至高无上的上帝，正是假的无上权威性构成假的上帝。 
由于眞正的无上的权威性，才产生眞正的上帝乃是活生生的、智慧 
的和有巨大威力的这样的事实;而由于它的其他的完善，才可以得 
出它是卓绝的或无上完善的这样的结论。它是永恆的、无限的，它 
知道一切；这就是说，它从永恒以来就存在而且永远不会有终结； 
它统管一切，幷且也知道所有自行产生的或能够自行产生的一切。 
它旣非永恒，又非无限，但它又是永恒和无限的；它决不是空间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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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但它却是绵延的和现有的。乂 adest )® 。 

在这段不可理解的冗论之中，从头到尾，我们只看到为要把神 
学的属性或柚象的性质，和给予被神化了的君主的人类的属性调 
和起来所作出的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努力。在这段引文里,我们看 
到一些消极的性质，这些性质尽管已不再适合于人类，但是却赋给 ， 
了自然的至高主宰——人们所假设的一位国王。不管怎样，至上的 
上帝总是需要一些百姓去建立它无上的权威的；因此，为要施展自 
己的权威上帝就需要人，沒有人，它便作不成国王。当什么东西也 
沒有的时候，上帝又是谁的主 上呢？ 不管怎样，这位主上，这位精神 
的国王，难道果眞能够在那些时常不按照它的心愿行事、不停地在 
反对它、在它的国土上制造混乱的人的身上，行使它精神的威权 
吗？ 这个精神的君主，难道是它曾任其自由去违抗自己的百姓们的 
精神、灵魂、意志和情欲的主人吗？这位以自己的广大无边充满一 
切幷统管一切的无限的君王，难道它管得了犯罪的人，支配得了他 
的行动，当他冒犯他的上帝时它也是在他身上的吗?魔鬼、假神、坏 
的原理——这些根据神学的道理来说都是不断推翻上帝的计划的 
东西，难道不比眞的上帝具有更为广大的权威的吗？眞正的至上的 
主宰不是这样的吗，即在一个国家之中，他的权力能影响及最大多 
数的老 百姓？ 如果上帝无所不在，那么，难道它不就是人们到处对 
神的威严所作的亵凟行为之可悲的见证人和同谋者吗？如果它充 
满一切，那么，难道它不是具有广延，不是与空间的各点相对应，而 
因此不就不再是精神的 了吗？ 


①牛頓在原文中使用了 adest 这个字，似乎是为避免说上帝是包含在空间之 
中的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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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继续 i 兑， a 上帝是一个，而且它永远幷且到处都是同样的，这 
不仅是由于它独有的德行或能力，而且也是由于它的本体。” 

但是 ，一 个活动着的、产生一切事物所遭受的变化的东西，如 
何能总是同样 的呢？ 我们怎样理解上帝的德行或能 力呢？ 这些空 
泛的字眼难道会给我们的精神提供一些明确的观 念吗？ 我们怎样 
去理解神的本体？如果这本体是灵性的幷且缺乏广延性，那它又405 
怎能在某个地方存在着？它如何能使物质运动 起来？ 它又如何能 
被人领 悟呢？ ' 

然而，牛顿却对我们说 :“一 切事物都是在它里面包含着，幷在 
它里面自行运动，可是沒有相互作用。上帝不会从物体运动那方 
面威受到什么 东西； 这些物体也决不会从上帝的无所不在那方面 
遭到任何抵抗 . 

在这里，牛顿似乎只是把一些只适合于空虛和虛无的性格给 
予了神。沒有空虛，我们不能领悟在滲透一切部分、包围一切部分 
的东西之间会能沒有相互作用或关系。在这里，作者显然不能自 
圆其说。 

“这是一个无可爭辩的 眞理: 上帝是必然存在着，幷且这同样 
的必然性使它永远存在和无所不在。因此可以说，它在一切上面 
都是与自己相 似的; 它是一切的眼睛，一切的耳朵，一切的脑子 ，一 
切的手臂，一切的威觉 ，一切 的智慧 ，一 切的 行动。 不过，它之存在 
这一切上面，是以一种绝非人类的、有形的、幷且为我们所完全不 
认识的方式存在着。正如一个盲目的人沒有关于颜色的观念，同 
样，我们也沒有上帝用来感觉和听闻的方式的观念/ 

神的必然存在恰恰是成问题的东西。正是这个存在需要用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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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重力和引力时所用的同样明白的证明和同样有力的论证来加 
以证实。假如事情是可能的话，那么牛顿的天才无疑是可以达到目 
的的。可是， 人呵！ 当你是几何学家的时候你是那样强大而有力， 
而当你变为神学家的时候你却是这样渺小而微弱1这就是说，当 
你对那旣不能计算也不能作实验的东西作推论的时候，你怎能同 
意你自己向我们谈论一个你自认对你犹之一幅图画对于一个瞎子 
的那东 西呢？ 为什么要走出自然而在想象的空间中去寻找原因、 

• 畚 

406力量和能力呢?——这些东西，如果你愿意以你平常的敏说力去请 
教自然的话，自然早就会在它身上给你指出的。但是，伟大的牛顿 
只要一论及习惯使他视为神圣的一种成见时，就苒沒有勇气了，或 
者甘心作个盲目者。那么，还是让我们继续考察一下，当人一旦放 
弃经验和理性而听凭想象牵引着自己的时候，人的天才究竟可以 
迷失到怎样的地 步吧。 

这位近代物理学之父继续 说/上 帝是全然被免去了有形的身 
体和面容的；这就是为什么它不能被人看见、摸着、听见，而且不应 
该在任何有形的形式下面被人崇拜的缘故， 

可是，对于一个丝毫不属于我们所能认识的东西的东西，可以 
形成什么观 念呢？ 在它和我们之间，我们所能假设的关系又是什 
么呢？ 崇拜它又有什么 好处？ 事实上，如果你崇拜它，那么不管你 
愿意不愿意，你就不能不把它造成象人那样的一个东西，对敬礼、 
奉献、谄媚也象人一样会感到动心的。一句话，你把它弄成一个国 
王，它就象世间的国王那样要求服从他们的人们的尊敬。可是，牛 
顿又说： 

“对于实体的属性我们是有着一些观念的，但是我们却丝毫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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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认识任何一种实体究竟是什么，我们只看见它的形体的形状和 
颜色，我们只能听见声音，我们只摸得着外面的表皮，我们只闻到 
气味，我们只尝到味道；可是我们的任何咸官、任何思索，都不能给 

b 

我们指示出实体之內在的本性;至于对上帝，我们能具有的观念也 
就更少了， 

如杲我们对上帝的属性具有一些观念，那也只是因为我们把 
我们自己的给了它。对于这些属性，我们从来只不过是把我们最 
初还认识的那些性质加以扩大或夸张，直到使它们成为不可认识 
的地步。如果在一切触动我们感官的实体中，我们只能认识它们 
在我们身上产生的结果，根据这些结果我们给它们指定一些性质， 
那么，这些性质至少还算是一点什么东西，而且还能在我们心中产 
生一些观念 。 我们的威官给我们提供的表面的或随便什么认识，407 
是我们所能具有的唯一的认识^象我们这样被构成的人，不能不 
以此为满足，而且我们也看到，这些认识也满足了我们的需要。但 
是，对于一个有別于物质或一切实体的上帝，我们连最浮表的观念 
都沒有，可是我们却在它上面不住地作着推论1 

*我们之认识上帝，只是由于它的属性，由于它的性质，由于它 
给予一切事物之美妙而明智的安排，由于一切事物之窄率 fH ， 

而且，正是由于上帝的各种完善的缘故，我们才赞美它/ 

我再说一遍，我们只是通过从我们自己借来给予上帝的那些 
属性去认识上帝。但是，这是很明显的:这些属性不能适合于普遍 
的 f 宇，它不能具有象我们这种特殊的存在所具有的同样的本性 
和性质。我们在自己身上抽掉那些我们称之为缺陷的东西而赋给 
上帝以智慧、明智和完善，这都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当宇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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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或安排(我们把上帝作为宇宙的创造者)对我们有利，或者同我 
们共存的一些原因幷不扰乱我们特有的生存的时候，我们便觉得 

它是卓绝而明智的•，否则，我们便会为沒有秩序而报怨，终极原因 

« • • • 

也就消灭了。我们假定不动的上帝具有一些动因，去扰乱为我们所 
赞美的宇宙之美好的秩序，这些动因也同样是从我们自己的活动 
方式中假借来的。因此，秩序的观念、我们赋与上帝的明智、卓越与 
完善等等属性，常常都是在我们自己身上、在我们的威觉方式中取 
得的。至于在世界上落到我们头上的一切幸与不幸，乃是事物的 
本质以及物质的一般法则之必然的结果；一句话，乃是重力、引力、 
40 S 排斥力以及运动法则之必然的结果。这些东西，牛顿自己曾如此 
充分地阐发过，可是 ，一 谈到这个幽灵——即成见把自然本身才是 
眞实原因的一切成果槪行归功于其一身的幽灵的时候，他就再也 
不敢运用它们了。 

“我们因为上帝有无上权威而对它尊敬和崇拜，我们象它的奴 
隶一样对它致以敬礼；一个不具有至上权威、神性和终极原因的上 
帝，就不过只是自然与命运而已， 

这倒是 眞的： 我们崇拜上帝，就象一些无知的奴隶那样在一个 

> 

他们幷不认识的主人下面惊惶发抖。尽管人家给我们把它说成是 
不变的，尽管事实上这个上帝不是別的而只是遵循必然法则而活 
动的自然，是被人格化了的必然，或者是人家给以上帝之名的命 
，运，但我们总是疯狂一般地向它祈祷。 

然而，牛顿却对我们说:“由于一种无所不在和永远一样的物 
理的和盲目的必然性，不可能在事物中产生任何变化;我们所看到 
的那种多样性，只能从一个必然存在着的东西的观念和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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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 

为什么这种多样性不能从一些自然的原因，从由于本身而活 
动的物质而 来呢？ （这物质的运动，把变化的然而相类的元素予以 
聚拢和配合，或者，凭一些不宜于结合的实质的帮助使一些存在物 
予以分离。）面包难道不是从面粉、酵母和水的配合而来的吗?至于 
盲目的必然性，正如我们在別处曾说过的，乃是我们不知其能力的 
那种必然性，或者，是由于我们自己盲目因而不认识其活动方式的 
那种必然性。物理学家用物质的特性去解释一切现象；当缺乏对 
自然原因的认识而不能对一些现象予以解释的时候，他们幷不因 
此就相信可以把这些性质或原因去掉。看来，物理学家们在这方 
面是无神论者，否则他们就会回答说，作为一切现象之创造者的， 
乃是上帝。 

“我们说上帝看、听、说话、笑、爱、恨、愿欲、给与、接受、享乐或 
发怒、战斗、做事和制造等等，乃是出于比喩的说法。因为我们关409 
于上帝所说的一切，都是通过一种不完善的和只好如此的类比法 
从人的行为假借来的。” 

人不能有別的办法 o 因为不认识自然及其途径，他们才想象 
出他们称之为上帝的一种特殊的能力来。而且，他们使上帝按照 
规范他们自己行动的、或是按照如果他们是主人则他们自己也将 
按之行事的一些同样的原则去行动。正是从这种哼竿 if 中， 
产生了一切荒谬的和时常是危险的观念。世界上的一切宗教就都 
是建立在这些观念上面，在它们的上帝中礼赞着一个强大而邪恶 
的人物3在后面我们将会看到，从人对于神（人一向只把它看作绝 
对的主宰、专制君主和暴君的）所形成的一些观念中，曾产生了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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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对人类可悲的结果。至于现在，还是让我们对那些信神的人给 
我们提供的关于他们的上帝——即他们想象到处都看见的上帝之 
存在的证明，继续考察吧。 

事实上，他们不断地向我们重复说，这些被规范着的运动、这 
个人看见存在于宇宙之中的不变的秩序、这些人们所蒙受的福泽， 
都在宣示着一种明智 、一 种智慧 、一 种善良，这些东西，人们不能不 
承认是存在于产生这些如此奇妙的结果的原因之中的。我们回答 
说: 我们在宇宙中所见的这些被规范着的运动，乃是物质法则的一 
些必然 结果； 只要同样的原因在它身上发生作用，它便不能中止象 
它现在这个样子的活动。一旦有一些新的原因来搅扰或延搁最初 
原因的活动的时候，那么这些运动才不再被规范，秩序才让位给混 
乱。秩序，如在別处已然阐明的，只不过是从一连串运动中所产生 
出来的结果而已;相对于伟大的全体来说，是幷不能有眞正的混乱 
的。在这个伟大的全体中，一切自行完成的东西都是必然的，都是 
被一些沒有什么东西可以改变的法则所决定的。自然的秩序，对 
我们很可能是自相矛盾或自行破坏的，可是对它自己却从来不曾 
410自相矛盾，因为除去它现在这个做法外，它不能有別的活动法。如 
果根据我们看到的那些被规范的和被很好地安排着的运动我们就 
把智慧、明智、善良赋与那个未知的、或设想是这些结果的原因，那 
么，每当这些运动变为混乱，就是说，对我们不^是被规范着的或 
在我们的生存方式中自己搅扰自己的时候，就势必也要把狂妄和 

狡猾这类性格同样归之于它。 ， 

人家硬说动物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证明，说它们的 
存在出于一个具有权能的原因。人家还对我们&，它们的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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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我们看见彼此相互援助以便完成自己的功能幷维持其总体 
的那些部分之可赞美的谐调，这就对我们表示的确有一个能把权 
能联合于明智的工匠 ®。 我们不能怀疑自然的 能力； 它由于处在不 
断活动中的物质的配合的帮助而产生我们看到的一切动物。这些 
动物之各部分的协调一致，是自然和它们的配合的必然法则的结 411 
果 ，一 旦这个协调停止了，动物便必然地自行消灭。这样一来，人 
们给以一种如此被夸耀的协调之荣誉的那个假想的原因，它的明 
智、智慧或善良，又变成了什么东 西呢？ 达些如此神奇的、被人说 
成是不变的上帝之作品的动物，难道不是不停地在衰敗幷且常以 
自行消灭而告 终吗？ 一 个看来只是从事于扰乱和破坏机器的发条 
的工人，人家向我们宣称这机器乃是他的能力和才干的杰作，他的 
明智、善良、先见和不变性，又在哪 里呢? 如果这个上帝不能有別的 
做法，那么它就旣不是自由的，也不是全能的。如果它改变意志， 

①我们在别处曾使人注纛到，有很多著作家为要证明神的智慧的存在，曾整篇 
地抄录《解剖学>和《植物学这些学科，除了证明在自然界中存在着一些宜于自行结 
合、安排、协调，以形成一些能够产生特殊结果的全体或总体的原素之外，是什么也证 
明不了的。因此，这些博学的著作只是使人看到，在自然界中存在着各式各样被构成 
的、以某种方式形成而宜于某种用途的生物。这些生物，如果它们的备部分停止象现 
在这样的活动，就是说，停止彼此间的相互援助，那么，它们也就不再在现有的形式下 
生存了。对一个动物的脑子、心、眼睹、动豚、静脉象现在这个样子的活动感到大惊小 
怪，或者，对一棵植物的根之吸取液浆或一棵树之产生果实感到大惊小怪，那就是对于 
一个动物、一棵植物或一株树的存在感到大惊小怪。这些生物，如果中止象现在这个 
样子的活动法可能就不存在了，或者不再象它们现有的这个样子那样地存在了，这就 
是当它们死去时要碰到的情况。如果它们的形成、配合、活动方式和它们在生命中保 
存某些时候的方式，就证明这些生物是一个智慧的原因的结果，那么它们的毁灭、解 
体、它们的活动方式之完全的停止、它们的死亡，也就该同样证明这些生物是一个缺乏 
智慧和固定目的的原因的结果。如杲人家对我们说，它的目的我们是不认识的；那么 
我们就 要问： 人家有什么扠利能够把一些目的假借给这个原因呢？或者，如何对这问 
• 题加以推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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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它就决不是不变的。如果它允许它使之具有感性的那些机器遭 
受痛苦，那它就是缺乏善良。如果它不能使自己的作品更坚实，那 

p 

它就不能算有能干。在看到动物以及神的一切其他作品都在自行 
消灭，我们便不禁要从中得到这样的 结论： 要么自然所做的一切都 
是必然的，幷且只是自然法则的结果•，要么就是使自然活动起来的 
那位工人缺乏计划、能力、坚毅、才干和善良。 

把自己看成是神的杰作的人，比所有其他的创造物给我们提 
供了更多的有关他所假想的作者之无能或邪恶的证明。在这个有 
威觉、有智慧、能思维、自信是神垂爱之经常的对象、幷且照他自己 
的模型创造了上帝的人之中，我们只不过看到一架由于本身比其 
他较为粗糙的生物具有更为巨大的复杂性因而更灵动、更娇脆、更 
容易自形紊乱的机器罢了。不具有我们的知识的野兽，自己生长的 
412植物，沒有咸觉的石头，在很多方面都比人强得多；他们至少不受 
精神的痛苦、思想的折磨以及人如此时常咸受的痛心的忧伤。每当 
人想起一件心爱的东西之不可弥补的丧失的时候，谁不 ® 意成为 
一 头兽或一块石 头呢？ 一个迷信者难道愿意在世间做一个只在自 

4 

己的上帝的枷锁之下颤抖、幷且还预见到来世无限苦恼的不安的 
人，而不宁愿变成一堆沒有生命的东西吗？沒有成觉、生命、记忆和 
思想的东西，是决不会为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观念所苦恼的,它们不 
相信自己会有因为推理不当而变为永恒的不幸者的危险，象那些 
硬说世界的建筑师是为他们而建成宇宙的受宠爱的人们那样。① 

①西塞罗说*.人和兽的区别是 t 兽只适应于目前环境，对过去和未来只有略微 
的感觉。这样，人们埋:意当作人的一种特权来看待的东西，事际上只是一种真正的不 
利。塞涅 卡说： 我们人，不仅感到目前的痛苦，而且也能为了回忆过去感受痛苦，为了 
預见的事物而受折磨，因此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感到痛苦。难道入们不能向一切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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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人家不要对我们说，如果我们对于有別于自己作品的工 
人缺乏观念，就不能对一件作品具有观念。自然决不是一件作品； 

它永远由于自己而存在，一切事物正都是在它里面完成的。自然是 
一个具有各种原料的浩大的工场，制造各种它用来去活动的 工具； 

它的一切作品都是它的能力和它所造成的、所包含的和使之行动 
起来的各种动因或原因的结果。我们看到的一切东西和现象，我 
们感到的一切好的或坏的结果，我们从来只根据自己被威触的不 413 
同的方式而去加以区分的秩序或混乱 ，一 句话，我们所默想的和推 
论的一切奇妙的事物，都是从那些永恒的、非被造的、不可毁灭的、 

永远在运动着、在各式各样地配合着的原素中产生出来 D 为要这 
样，这些原素只要有它们的特殊的或是联合的特性以及对它们说 
是本质的那种运动就行了，幷不必求助于一个未知的工人去安排 
它们、塑造 电们1 组合他们、保存和瓦解它们。 

姑且假定，如果沒有形成宇宙幷看护自己作品的一位工人则 
体会这个宇宙是不可能的，那么，我们把这个工人放在哪里呢？是 
在宇宙之內还是在宇宙之外？他是物质？是运动？或者，他只不过 
是空间，是虛无或空虛？在所有这些情况下，要不他就是什么也不 
是，要不他就是包含在自然之中，幷服从自然的规律。如果他是在 
自然之中而我在自然中只能看到运动着的物质，我就应当从此得 
到结论说，使自然得以运动的动因是有形的，是物质的，因而他也‘ 

是能够自行消亡的。如果这动因是在自然之外，那我对它所占据 

• • 

—他们对我们说一位善良的上帝为了有感觉的人类的幸福才创造了宇宙的—问 

问: 难道连你们自己也愿意号今岑蛘 考〒，雩吟 坤矸埤螂埤丐与其让人 

有了会更要好些 
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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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414 


的场所，对于一个非物质的东西，对于一种沒有物质广延的精神如 
何能和与它分离的物质发生作用，就再沒有任何观念了。被想象 
置于有形世界之彼岸的那些不可知的空间，对于一个勉强只能看 
到自己两脚的生物来说是决不存在的。住在这些空间中的理想的 
权威，只有当我的想象偶然配合那些永远只能从我所身处的这个 
世界中取得的各种幻想的颜色的时候，它才能在我的精神中画出 
自己的面目。在这种情况下，我只有在观念上把我的感官所能眞 
正感到的东西给再生出来，而我努力使之从自然中区分出来或置 
之于自然之外的这个上帝，却总是必然地重新回到自然之中，不管 
我做出了多大的努力①。 

人家坚持着说，如果我们把一座雕像或一只表送给一个从来 
沒有看见过这类东西的野蛮人，他或将不禁要承认，这些东西乃是 
某种有智慧的、比他更能干更灵巧的人物的作品。从这点人们就 
结论说•.同样，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宇宙的机器、人以及自然的各种 
现象，也是一个其智慧和能力远远超过我们的人物的产物。 

首先，我 回答说，我们不能怀疑自然是很强大很灵巧的。每当 
我们观赏自然的作品幷在这些作品中发现种种广大的、变化的、复 
杂的结果而咸到惊异的时候 ，我 们便赞 叹它的 技能。然而,它在自 
己的这一作品中所表现的灵巧，幷不比在其它作品中表现得更多 
一些或更少一些。我们对于自然之何以能产生一块石头或一种金 
属，幷不比它何以能产生象牛顿那样的一个头脑懂得的更多。我 

①霍布斯说，世界是有彤的，它有大小的体积，即长、宽、厚。一个物体的各个部 
分也都是物体，并且同样也有 体积； 因此，宇宙的每一部分都是物体，不是物体的东西, 
就不是宇宙的部分^但是，既 然宇宙 是一个整体，因此，不是宇宙的部分的东西就是 

无，而且也不能存在于任何地方。”参看霍布斯:《鲸吞者利维坦》第46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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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把一个能做出我们自己所不能做的东西的人叫作灵巧的人；而 
自然能做一切，幷且只要一件东西存在，这就证明了它是能够做成 
这件东西的。因此，我们只是相对我们自己来说去判断自然是灵 
巧的罢了。我们拿自然和我们自己 来比： 旣然我们享有一种我们 
名之为智慧的这样的性质，凭着这种性质的帮助我们产生一些得 
以表现自己的技能的作品，于是我们就得出这样的 结论： 使我们感 
到最为惊异的那些自然的作品幷不属于自然，而应归之于一个象 
我们这样的智慧的工人；而且，我们对于这个工人的智慧，是按照 
他的作品在我们身上产生的惊异，也就是说，按照我们的软弱、按 
照我们自己的无知为比例去估计的。 

其次，我回答说，人家把一座雕像或一只表送给一个野蛮人， 
这个人也许有、也许沒有关于人的技巧的观念；如果他有的话，他 4 15 

I 

将会觉得这表或雕像能够是他同类的人的作品，这些人是享有为 
他自己所缺少的一些本领的。如果这个野蛮人对于人类的技巧和 
艺术的才能沒有任何观念，那么当他看见表的自发运动时，他就会 
以为它是一个动物， 一 个不能是人的作品的动物。多次的经验证 
实了我所假借给这个野蛮人的那种思维方式①。因此，这个野蛮 
人，正象许多自信远远比他还要更灵巧的人们一样，把看到的种种 
奇异的结果归之于一个神 、一 个精灵、一个上帝，就是说，归之于一 
个未知的力量。他赋与这个未知的力量以一种能力，而这种能力 

套磉 •籲警 

他认为是他的同类所绝对沒有的。从这一点，除去证明他幷不知 


①美国人曾把西班牙人当作神，因为他们会把火药用于火炮，因为他们会骑马, 
因为他们拥有一些会自己行驶的船只。德尼安岛的居民，在欧洲人到来以前并不认识 
火，在他们初次看见火的时候，就曾把它看成是一种吞咳森林的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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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人是能够产生什么东西的以外，什么也沒有证明。这就是为什 

4 

么，粗俗的人们每逢看到某些不寻常的现象时就眼望上天。这也 
就是为什么，人们把所有不知其自然原因的一切奇异的结果叫作 
灵迹的、超自然的、神的东西；而且，旣然他通常对任何东西的原因 


• ♦ 




參 


都不认识，那么一切东西对他就成了奇迹，或者，至少他想像上帝 
乃是他所感受的一切幸与不幸的原因。最后，这也就是为什么，神 
学家们把他们不知道或不愿意人家认识其眞实原因的一切东西都 


归之于上帝，这样去解决一切困难 D 

再次，我回答说，这野蛮人在把表打开考察各部分的时候，也 
‘许感觉这些部分表示这表只能是一件出于人的劳动的作品。他会 
看到它与自然的直接产物不同，在自然那里，他从来沒有看见过产 
4〗6 生一些用光滑的金属做成葯齿轮。他还会看到，这些部分彼此散 
开了就不再象它们凑在一起时那样地活动。根据这些观察，这野蛮 
人就把表的创造归之于人，就是说归之于象他这样的一个人，可是 
这个人对表具有一些观念，能做一些他自己所不会做的事物;一句 
话，他把这件作品归功于一个在某些方面看来是已知的、具有某些 
优于自己的能力的人，但是他决不这样想: 一 件物质的作品能是一 
种非物质的原因的结果，或是一个不具有器官和广延、而其对物质 

的东西的作用是不可能理会的动因的结果的。至于我们，由于不 

1 

认识自然的能力，反而把自然的作品归功于一个比自然更为我们 
所不认识的某物;尽管对这某物不认识，可是我们却把自然的作品 

Wm 

中最不为我们所认识的一些作品归功于它。通过对于世界的观 
察，我们承认那些在世界上发生的现象是具有一个物质的原因的; 
而这个原因就是自然'~~ •即 把自己的能力显示给去硏究自然的人 


第五章考察笛卡尔等的旺明 


137 


们的那个自然。 

希望人家不要对我们说，依照这种假设，我们就是把一切都归 

之于一个盲目的原因，归之于一些幽灵之意外的协助，归之于偶然 

* • 

吧。我们所谓盲目的原因，是指那些我们不知其作用、力量和规律 

• • • • • 

的原因而言。我们把其原因不为我们所知、而我们的无知和无经 

验又妨碍我们去预感的一些结果叫作意外的。我们把我们看不到 

• • • 

同原因有着必然联系的一切结果归之于偶然。自然决不是一个盲 
目的原因；它也决不偶然地活动。自然所做的一切，对于认识它的 
活动方式、能力和步伐的人也从不是意外的。它产生的一切东西 
都是必然的，而且从来只是它的固定不变的法则的结果。在自然 

噚 

里面，所有的一切都是被一些不可见的结子联系着的，而且我们看 
到的一切结果都必然地从它们的原因产生出来，这些原因，我们或 
者认识，或者不认识。在我们这方面很可能有着愚昧，可是上帝、417 

• 争 

精神、智慧等等字眼，却决不会治好这种愚眛；它们只能在阻止我 
们去探寻我们所看到的那些结果之自然原因时加倍了这种愚昧。 

以上这些，就可以用来去回答人家对自然的拥护者（人家不断 
指控他们把一切都归因于偶然）所提出的永久的驳斥。偶然是一 
个空无意义的字眼，或至少它说明了使用这个字眼的人们的愚眛 
无知。可是，人家总是对我们说了又说，一件正规的作品是不能归 
因于一些偶然的拼凑的；又说，人永远不能用偶然搬弄或拼凑的字 
而作成好象<伊里亚得》这样一部诗篇。对这事我们是毫无困难地 
承认的；可是平心来说，是否随手乱掷的字——就象掷骰子那样； 
也可以产生一 首诗？ 这完全等于说人们可以作出一篇韵文而无需 
韵脚。事实上，是自然按照一定而必然的法则，构成了能够完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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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诗这样的一个人物；是自然给他一副宜于产生这样一部作品的 
脑子;也是自然，由于给予一个人的气质、想像和热情，才使他能够 
产生一部杰作。正是他这个被某种方式修改了的、装了种种观念 
和影像、被各种环境丰饶了的脑子，才能变为能够孕育和发展一部 
诗篇的唯一的溫床。除非人们不否认在各方面都相似的原因应该 
产生完全同样的结果的话，那么， 一 副象荷马那样的被构成的头 
脑，如具有同样的动力和同样的想像，富有同样的知识，放在同样 
的环境之中，就会必然而非偶然地产生<伊里亚得》这样的诗篇①。 

因此，想要全凭手的力量或用文字之偶然的混合，而做出只有 
得到一个以某种方式构成和改变的脑子的帮助才能做得出来的东 
西，这种幼稚性和恶劣信念是存在的。人的胚种幷不是偶然地发 
展的，它只有在一个妇女的身体里才能孕育或形成。文字或图形 
之混杂的堆积，只不过是一些目的在于描写观念之记号的集合而 
已； 但是，为使这些观念能被描写下来，事先它们就应该被接受、配 
合、培养、发展和连结在一个诗人的头脑之中，在那里，由于曾经播 
下了* 智慧的种子”的土地之肥沃、热力和能力的绿故，环境才使它 

①如果在一个筒子里有十万颗骰子，看见从里面出来十万个“ 六点' 人们也许 
要十分惊异吧？人们要说无疑是要惊疑的；可是，如果这些散子通通都是中了嘐印，那 
人就不会感到惊异了。好 I 物质的分子可以比作一些竽了9哼般子，就是产 
生某一些确定的结果；这些分子，既然由于它们本身的配合在本质上是变化 
多端的，因此可以说它们是以无限多的不间 方式亨了—空 东西。荷马的头脑或维尔吉 
的头脑，只不过是一些分子的聚集，或者， 如果愿 kk # •说的话，不过是一些被自然装 
了假的骰子，就是说，是一些按照能够产生 《 伊里亚得 》 或 《 爱尼得》的方式而配合和 
制成的自然物罢了。对于一切其他的产物，无论是出于人的智慧的还是出于人的双手 
的,我们都可以这样说。事实上，人如果不是一些被竽了 f 謇肢子，或自然使之能产生 
某类作品的机器，那么又是什么呢？有天才的人之芦遙綷沾作品，正如一槔品种优良 ! 
的树，楦在良奸土壤中得到细心的栽培而产生美味的果实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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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结实和成熟。各种观念自行配合、扩展、连结、组织起来，形成一 

昏 

个象一切自然物体那样的总体;这个总体，当它在我们精神中产生 
一些偸快的观念的时候，当它给我们提供一些生动地威动我们的 
图爾的时候，就使我们感到快乐。孕育在荷马头脑中的他的诗篇， 

就是这样具有使相类的和能从中得到美感的头脑咸到快乐的 
能力。 

由此可见，沒有什么东西成于偶然。自然的一切作品都依照 
某些一定的 、一 致的、不变的法则而形成；或者是我们的精神对于 
自然使之行动起来的那些相续的原因的连锁，能够很容易地追随， 
或者是在它的一些过于复杂的作品中，我们对于它使之活动的那419 
些不同的发条，沒有能力加以判別。对于自然，产生一个能够写出 
可赞美的作品的伟大的诗人，比之产生一种发光的金属或一块向 
地心下坠的石头，幷不费更多的事。自然用来产生这些不同事物 
的方式，当我们对它不加思索时，那对我们说也同样是未知的东 
西。人由于某些原素之必然的协作而诞生，他的成长和强壮起来， 
同一棵植物或 f 块石子一样，都是由于附结在他们本身土的实体 
的增长和加多。这个人感觉、思想、活动、接受观念，就是说，由于 
他的特殊机体而能承受植物和石头所完全不能承受的改变；因此， 
有天才的人产生好的作品，而植物则产生果实。这些果实，由于它 

睿 

们使我们感受的那些效果之稀有、巨大，多样性的缘故而使我们喜 
欢或使我们惊奇。在自然的产物中，以及在动物和人的产物中，使 
我们觉得最可赞美的，永远只不过是物质的部分的自然的结果而 
已；这些部分被各式各样地安排着和配合着，由此便产生了在他们 
身上的器官、脑子、气质、趣味、特性和不同的才能。 



所以自然所作成的东西沒有不是必然的；它之产生我们所见 
的那些事物，决非由于意外的配合与偶然的 投射; 所有它的投射都 
是准确的，它所使用的一切原因都不可缺少地有其结果。当它产 
生一些非常的、神奇的和稀有的东西的时候,那是因为在事物的秩 
序中，产生这些东西的原因所必需的环境或协助，只是很少遇到罢 
了。只要这些东西存在着，它们便得归于自然，对于自然一切都是 

• I 

同样地轻而易举，而且，当它聚集了为活动所必需的工具或原因的 
时候，一切对它也都是可能的。这样，那我们就不要限制自然的力 
量吧。它在永恒之间所作的投射和配合，能够轻轻易易地产生一 
420切 事物; 它的永恒的行程，必然要引到幷且重新引到对一些生物来 
说是最惊人和最稀有的环境中去，这些生物只能对这些环境作一 
时的考察，而沒有时间和方法去对它们的原因作进一步的深究。 
在永恒之间所作的无限的投射，连同各种原素以及无限变化的配 
合，便足以产生我们所认识的一切，以及我们永远不会认识的许多 
其他的东西。 

因此，对于拜神者们，我们不能过多地重复这些了>这些人， 
通常把一些可笑的意见假借给他们的对手，以便在那般不敢深究 

的人们的有偏见的眼中，取得一种容易的和一时的胜利。偶然幷 

# • ♦ 

予+而只不过是一个想像出来的字眼，它 和士亨 这个字一样， 
iiiis 人们对于那些在其行程往往是不可解释的自然之中活动 
着的各种原因的无知的。产生宇宙的幷不是偶然，宇宙之成为现在 
这个样子是出于它自己，它必然地而且永恒地存在着。不管自然 
的种种法则如何隐蔽，但它的存在是不容爭议的，幷且它的活动方 
式，对我们至少也比那个不可领悟的东西——即人家硬说是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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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连结着的，是从自然本身中区分出来的，被认为是必然的和由于 
0己而存在的——的存在，更为人所认识。可是对于那个不可领 
悟的东西，直到现在，我们是旣不 能证实 其存在，也不能限定它，也 
不能从它里面说出什么合乎理性的东西来;而且，在它这方面，人 
们除去一些臆测一^些刚被提出来便立刻被思考所摧毁的臆测 
以外，不能形成任何什么东西》 



第六章论泛神论或 
对神的自然观念 

420 从前面所讲，可以看出神学用来建立上帝之存在的一切证明， 

都是从这个错误的原则出发 的：即 物质幷不是由于自身而存在，而 
且从它的本性看也是不能自己运动的，因此不可能产生我们在世 
421界上所看到的一切现象。根据一些如此沒有根据和如此错误的设 
想，如我们已在別处看到的那样①，人家就相信物质幷非永远存 
_在，相反地，它的存在和运动倒应归因于一种与它自己有別的力， 
一个未知的而人家硬说是物质所附属的动因。旣然人们在自己身 
上发现一种他们称之为智慧的这样的性质，它主宰他们的一切行 

參 • 

动，而且由于它的帮助他们才达到自己所定的目的，于是他们也把 
智慧加之于这个不可见的动因。可是他们在这动因身上却扩张、 
加大、夸张了这个性质，因为他们把它当作是这样一些结果的创造 
者 :这些 结果，他们觉得自己是不能做出来的，或是他们不认为自 
然的原因会有力量可以产生。 

旣然人们从来不能知觉到这个动因，也不能领会它的活动方 

. 式，于是人们就把它说成是一种精神，这个字表示人们不知道它是 

• • 

什么，或表示它的活动有如人家不能追綠其行动的一股灵气。这 


①请参看上卷，第2章，在那里我们曾指出运动对于物质乃是本质的东西。本章 
不过是上卷前五章的一个撮要，目的在于引起读者的注意；如果读者对这些观念已经 
了然，就可以继续往下读。 



第六章论泛神论或对神的自然观念 


143 


样一来，给这动因加上了一种灵性，人们就是賦与了上帝以一种奥 

• • 

妙的性质，而这性质人们认为是适合于一种永远隐蔽、永远以一种 
为感官所不可察知的方式活动着的东西的。然而，在最初，人们用 

精神这个字似乎是想表示一种物质，比粗笨地叩击器官的物质要 

« • 

精细些，能够滲入到物质中去，给它传达行动与生命，在它身上产 
生我们眼晴能从中发现的各种配合与改变。这就是，正如我们在 
古代神学中所看到的，最初命定去代表能滲透、激动幷能使一切以 
自然为其总汇的物体赋有生命的以太物质的那个 g + f 。 

如果相信上帝的灵性的观念象我们今日所承样，是老 422 
早就出现在人类的精神之中的，那么事实上就会陷于 错误。 排除 

与我们所认识的一切东西的一切相类性和相似性的这种非物质 

• • • 

性，正如我们已经作过观察的，乃是人的想像之缓慢而晚成的果 

鲁 

实。人，在经验这方面得不到任何帮助，被迫对自然之隐蔽的动力 
加以思考，于是逐渐地终于用它形成了这个理想的幽灵，——这个 
如此容易消逝的、人家使我们祟拜着而只能用一个我们不能附以 
任何眞实观念的字去表示其本性的东西①。由于极力去梦想和烦 


①请参看上卷，第七章所讲。尽管基督敎会最初的一些博士们大都从柏拉图的 


哲学中吸取了灵性、无形的和非物质的实体、智慧的潜能等暧昧的概念，可是，只要我 

• # ••• 鲁 ♦♦鲁 蒂 ••參攀 


们一打开他们的著作，便会深信，他们是没有象今日的神学家们愿意给予我们的那个 
上帝的观念的。正如我们在别处所讲那样，塔尔图良是把上帝看作有形的。塞拉比勇 

哭 着说: 人家采纳关于 M 字的意见时，聲, 呼 ❸ f mf 字了; 虽然，在那时， 
灵性还不曾象后来那样¥到提炼净化。 • 而对 
+全上帝弄成为一种精神的人，则当作邪教看待。异教神学中的丘比特，是被看作撤 


杜尔那或汤普斯的最年轻的孩子的，基督教徒的灵性的上帝乃是更为新近时期的一个 
产物，只是由于极尽烦琐推敲之能事，这个战胜了所有在它以前的锗神的上帝，才得以 
逐渐形成。灵性变为神学之最后的屏障，神学成功地造成了一个比空、气还要空灵的上 
帝，无疑是希望这样一个上帝不会遭到攻击，实际上也确实如此，因为攻击它，就无异 
于去攻击一个纯粹的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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琐化，上帝这个宇也就不再表示任何意象；当人们去谈论它的时 
候，也不可能彼此理解，因为每个人都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描绘它 
的，而且在绘成的肖像中，每个人也只是请教于他自己的气质、想 
423像和自己特殊的梦想。如果在某些点上人们取得一致，那就是都 
给它加上一些不可领悟的性质，这些性质人们认为是适合于这个 
-被诞生出来的不可领悟的东西的；而由这些性质之不相容的堆积， 
结果也就只能产生一个完全不可能的整体。最后，这个宇宙的主 
宰，这个自然的全能的原动者，这个人们当作在需要认识的东西当 
中最为重要的东西去宣扬的东西，由于神学的梦想，遂被戚削到只 
不过成为一个沒有意义的空泛的字，或不如说一个每个人都可附 
以自己的观念的空洞的声音。这就是人们拿来代替了物质、代替 
了自然的上帝。这就是决不准许不向之致敬的偶像。 

然而，有些人却相当勇敢去抵抗意见和狂乱的潮流。他们相 
信，人家拿来当作对凡人最重要的、当作他们行动和思想之唯一中 
心来宣示的那个对象，需要加以愼密的考察。他们明白，如果经验、 
判断力、理性还能有某种用途的话，那无疑就该是去^量一下这 
个统治自然幷支配自然所包容的一切事物之命运的至上的专制君 
主。他们很快看出，人们是不能相信世俗人的普遍的意见的，因为 
这些人什么也不加以考察；同时也更不相信世俗人的引导者们，这 
些引导人不是骗子就是受人欺骗的，不是禁止別人考察就是他们 
自己无能考察。于是，有些思想家出来了，他们就敢干动搖他们在 
童年时便被人套上的枷锁;他们对那些曖昧的、矛盾的、无意义的、 
人家老早就使他们习于机械地与不可能加以限定的上帝的空洞的 
名字相连结的槪念，早已威到厌恶；对于人家用来去包围这个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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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的幻影的种种恐怖，由于理性而不为所动；对于人家以为可以拿来 
代表这个幻影的丑恶的图画，表示愦怒。这些人，无所畏惧，敢于撕 
破幻术和欺诈的面幕；他们用安靜的目光，观察着这个不断地成为 
盲目的凡人之希望、恐惧、梦想和爭论的对象的所谓的力量。不 
久，这个鬼怪对他们便不再存在了，他 n 的精神的安宁，允许他们 
到处只看也一个依照不变的法则而活动的自然，宇宙是它的舞台， 
而人以及一切生物，则是它的不得不完成必然之永恒旨令的作品 
和工具。 

不管我们为了参透自然的秘密作了怎样的努力，正如我们已 
多次重说过的，我们永远只能在自然中找到其自身是多样的而由 
于运动的帮助又被多式多样地改变了的物质。它的整体也正如它 
的部分那样，只给我们表示出一些必然的原因和结果；它们是这一 
些从另一些中产生出来的，而且凭着经验的帮助，我们的精神还多 
少能发现它们之间的联系。我们看见的一切东西，由于它们的特 
別性质的缘故，有重力作用，相吸引而又相排拒，诞生或解体，接受 
幷传导着运动、性质、改变，这些东西维持它们在某一旣定的生存 
中一个时候，或是使它们又过渡到一种新的生存方式中去。我们 
看见在世界上产生的一切现象，无论小的还是大的，寻常的还是不 
寻常的，已知的还是未知的，简单的还是复杂的，都应归因于这些 
继续不断的变易。正是由于这些变化我们才认识自然；自然只有 
对于透过成见的幕帷去考察它的人才是如此地神秘，它的行动对 
于不带偏见而去观察它的人常常是简单明了的。 、 

把我们所见的结果归因于自然，归因于多种多样被配合的物 
质，归因于固有于物质的运动，这就是给这些结果指出了一般的和 


424 



下 卷 


已知的 原因; 想追溯得再远一些，那就要陷在想像的空间去 t ， 在 
那里，我们永远只能找到一个不定的和晦奥的深渊。因此，让我们 
不要到永远以存在和运动为本质的那个自然之外，去寻找一个动 
力的本源吧。这自然，如果沒有特性，因而也沒有运动，是不能体会 
的;它的一切部分都是处在一种作用、反作用和继续不断的努力之 
中；在自然中，沒有一个分子处在绝对靜止状态而不必逢地占据着 
425必然法则给它指定的地位的。旣然物质的运动与它的广延、形式、 
重量等等同样是必然地从它的存在中派生出来，旣然一个沒有活 
动的自然就不会再是自然，那么，又何必在物质之外去寻找一个使 
物质活动起来的动力呢？ . 

如果有 人问： 人们怎能想像，物质凭自己的能力能产生我们所 
看见的一切 结果？ 我要回答说 •. 如果一定要把物质理解为一堆沒 
有生气的、僵死的东西，缺乏一切特性，沒有动作，自己不能运动， 
那么我们就不会有任何关于物质的观念了。只要物质存在着，它 
就必然要有一些特性和性质；只荽它具有一些缺少了便不能存在 
的性质，它就必然要由于这些性质的缘故而活动，因为正是由于它 
的动作 我们才 能承认它的存在和特性的。很明显，如果我们把物 
质理解为不是这个样子的东西，或者如果我们否认它的存在，那么 
我们便不能把我们亲哏所见的种种现象归因于它。相反地，如果 
我们把自然理解为它原来那个样子的东西，即一堆存在着幷具有 
各种特性的物质，那我们就不得不承认自然一定是自己运动，幷且 
由于它的各种运动而能无需外援地产生我们所见的一切结果。我 
们将会 发现： 沒有什么声西是从无做成的，沒有什么东西成于偶 
然，而且物质的每一分子的活动方式，都是必然地被它自己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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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它特殊的性质决定的。 

我们在別处曾经讲过，凡是不能自行破坏或自行消灭的东西 
不能有存在的开端。凡是不能有存在之开端的东西，便必然地存 
在或在自身中包含着自己存在的充足原因。因此，要在对我们至 
少在某些方面是已知的自然之外，或是在一个由于自己而存在的 
原因之外，去寻找另外一个全然不知其存在的原因，那就是非常无 426 
聊的事情了。我们认识物质里面的一些一般的特性，我们发现它 
的某些性质;还给它去寻找一个不可理解的、我们不能凭任何特性 
去认识的原因，那有什么好 处呢？ 乞灵于人家想要用创造这个字 

參 « 

来指示的那种不可领悟和幻想的动作，又有什么好处 呢①？ 一个 
非物质的东西竟能从物质的底奥中提出来，这说法我们能领会吗？ 
如果创造是 K 虛无的引伸'难道由此不该得到结论说，从自己的底 

• ■攀 « • 

奥中抽出了物质的上帝，就是从无中柚出物质，幷且它自己也不过 
是 虛无？ 那些不断向我们谈论神的全能的行动——即由于这一行 
动，无限量的物质一下子就顶替了虛无一"的人们，对于他们对我 
们说的这些东西，难道有很好的理解吗？ 一个沒有广延的东西能够 
自己存在，成为有广延的东西之存在的原因，能够影响物质，能从 

自己的本质中提取物质，能使物质运动起来……在地球上难道会 

♦ 

有一个人理解这 些吗? 实在说来，我们越是对神学以及它的各种可 
笑的传奇加以考察，我们便应该越是相信它所做的只不过是发明 

①有些神学家自己也把仓 Kg 的学说看成是一个可疑的和很少盖然性的假设，是 
耶稣 • 基 督以后数世纪被人想 id 来的。 一 位想要驳斥斯宾诺莎的作者主张，塔尔图 
良就是支持这种意见而反对另一位支持物质之永恒性的基督教哲学家的第一人。（参 
见《被说服的反教者，或反对斯宾诺莎的论文》序言末段。）这部著作的作者竟至主张， 
不承认物质与上帝之永恒的共存，要想打倒斯宾诺莎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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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些毫无意义的字眼，幷且用一些声音代替了可以理解的实在。 

由于沒有请教经验，沒有硏究自然和物质世界，人遂投身在一 
种佈满幻影的精神世界之中。人们丝毫不肯考察物质，也不肯在 
物质的不同的时期或变化中去追随它。人曾经可笑地或存心不善 


地，把构成物体之基本部分的分解、改组、分离，和它们的彻底的毁 
灭混淆起来；人们丝毫不愿意看到，原素是不可毁灭的，而它们的 


427形态则是一时的，是听从暂时的配合的支配的。人们也丝毫不曾 
把物质所脤从的形状、部位、组织的改变，从它那全然不可能的消 
灭区分出来。人们曾错误地得出这样的结论，说什么物质幷不是一 
种必然的东西，它曾有自己存在的幵端，它的存在应归因于一个比 
它更要^然的未知的东西，而这个理想的东西就成了整个自然的 
创造者、原动者和保存者。这样，我们就只是用一个空洞的名词代 


替了能给我们以眞实观念的物质，代替了每一时刻我们都蹴受其 
作用与能力的自然，——即如果我们抽象的意见不是不断地用一 


条带子蒙住我们的职睛，我们本来可枓更好地认识的那个自然。 

事实上，物理学的一些最简单的槪念也给我们指出：尽管一些 
物体变坏了幷且消灭了，可是在自然中是什么也沒有丧失的。一个 
物体在解体中的各种产物,就成了另一些物体的形成、增长、保存 

4 

的原素、材料和基础。整个自然，只是由于物质之不可威觉的分子 
和原子或可威觉的部分之永恒不断的流通、转移、交換和变更位 
置，才得以存在和保存的0伟大的整体，即相似于古人的撒社 
尔、永远忙于吞噬自己的孩子的那个伟大的整体，其所以能够存 

在，就正是由于这种再生性。在某些方面我们可以说，篡了自然 

• • • 

的王位的那个形而上学的上帝，自从一坐上这宝座以来，就剝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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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的再生和活动的能力。 

因此，让我们承认物质是由于自己而存在，由于自己的能力而 

活动幷且是永远不会消灭的罢。让我们说，物质是永恒的，自然在 

过去、现在和未来，永远都在从事于产生、毁坏、制作和改作，遵守 

着从它必然的存在中所产生出来的种种法则。为要做成一切东西， 

它只需把在本质上各不相同的原素和物质配合一下就成了。这些 

原素和物质相吸引又相排拒，相冲突又相结合，相远离又相接近， 

相凝聚又相分开。自然就象产生种种沒有感觉和思维的实体那 

样，产生着植物、动物、人——这些有机的、有威觉而能思维的实428 

体。所有这些东西，在它们各自的生存期间，就都按照一些不变 

的，由它们的特性、配合、相似性和不相似性、形状、质量、重量等等 

所规定的法则而活动。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一切东西之眞实来 

源；这就是自然如何由于自己的力量而能产生我们亲眼所见的一 

切结果，以及多样地作扇于我们所具有的器官幷根据这些器官之 

被感动的方式我们才能加以判断的一切物体。当这些东西和我们 

合得来或有助于使我们在內心保持和谐的时候，我们说它们是好 

的，而当它们扰乱了这种和谐的时候，我们便说它们是坏的。结 

果，对于我们当作自然(我们看见它缺乏计划和智慧）之原动者的 

那个东西，我们就说它具有一种目的 、一 些观念和一些计划。 

实际上它是沒有这些东西的，它旣沒有智慧也沒有目的；它必 

\ 

然地活动着，因为它必然地存在着。它的法则是不变的，是建立在 
事物的本质之上的。由作为有机物之基础的一些原素构成的男性 
种子，正是由于它的本质，才与女性种子结合，使后者受孕，幷通过 
与后考的配合而产生一个新的有机的生物。这个新的有机的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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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初是弱的，因为还缺乏足够的宜于给它以坚固性的物质的分 

V 

子;通过相类的幷适合于它的生存的分子之日常的和不断的增加， 
它才逐渐地强壮起来，这样，它生活着，它思想，它滋养自己，幷且 
又轮到它来产生一些和它自己相似的有机的生物。生殖，只有当 
产生生殖的必需环境都具备的时候，它才按照一系列固定的物理 
法则而实现。因此，这种生殖决非成于偶然；动物只能同动物产生 
它的同种，因为动物是唯一和它自己相类似，或聚集了宜于产生和 
它同样的一种生物的性质的东西，不然的话，它就什么也不会产 

429生，或只能产生一种叫做怪物的东西，因为后者和它幷不相像。植 

• * 

物的种子，由于带有雄蕊的种子而受孕，然后在土壤中自行发展， 
由于水的帮助而增长，为了增长而吸收同类的分子，终于逐渐形成 
了一棵植物 ，一 株小树 ，一 株具有生命、作用、以及为植物所特有的 
种种运动的大树，这是出于植物的种子的本质。 一 些由于水和热 
而减轻了的、分开了的和酿化了的土的分子，也正是出于它们的本 
质，才在深山的內部与同它们相类的分子结合起来，按照后者同它 
们或多或少相似或相类的程度，由于它们的凝结作用而形成我们 

称之为夺辱、专令、_-这类在坚固性和纯洁性上各不相同 
的物体。 一 些被大气中的热力所蒸发的气体，也正是出于它们的 
本质，才自行配合起来，自相积累，互相碰撞，由于它们的配合或冲 
突，遂产生了雨雪和雷电。某些易燃的物质，也正是出于它们的 
本质的缘故，它们在地穴之中自相积累、酝酿、发热、燃烧起来，而 
产生那毁灭山岳、田野、以及受惊的民族的住处的可怕的爆炸和 
地震；这些民族向一个未知的某物报怨着他们的不幸，而这种种不 
幸，正与幸福使他们充满快乐一样，都是必然的自然使他们必然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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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的。最后，也正是出于某些气候的本质，才产生这样一些被构 
造和被改变 的人： 他们变得对自己的同类非常有益或非常有害， 

这也正如某些土地一样，由于它们的特性，而产生种种适口的水果 
或是危险的毒物。 

在所有这一切上面，自然幷无 自的; 它必然地存在着。这些活 
动方式是被这样一些法则所 规定： 即这些法则本身，乃是从自然 
所包容的各种存在物的基本特性中，以及继续不断的运动所必然 
要造成的那些环境中，产生出来的。具有一个必然的目的的，乃是 
我们，而这目的就是保全我们自己，正是在这个目的上，我们才规 
范我们对作用于自己的原因所形成的一切观念，幷对它们加以判 
断。自身赋有灵魂幷且生活着的我们，就象野蛮人那样，也以为凡 
是在我们身上发生作用的东西都具有灵魂和生命。我们自己是能430 
思维的和有智慧的，因此也把智慧和思维假借给一切 事物； 但是， 

V 

当我们看到物质是不可能具有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便设想它是 
被另外一个主宰或原因给运动起来的，而这主宰或原因，我们常常 
把它说成是和我们相类似。必然地被有利于我们的东西所吸引而 
被有害于我们的东西所排拒，我们就再也看不到我们的威觉方式 
是应归因于我们那被种种物理原因所改变了的机体了。由于对这 
些原因缺乏认识，我们遂把它们当作是假借了我们自己的观念、目 
的、情欲、思维和活动方式的那个主宰所使用的手段。 

如果有人问我们，这样说来，自然的目的是什 么呢？ 我们就要 
说： 是活动、存在、保存自己的总体。如果有人问我们，它为什么 
要存 在呢？ 那我们就荽回答说：它是必然地存在着，而所有它的 
活动、运动和作品，都是它的必然存在之必然的结果。某种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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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是存在着的;这个东西就是自然或宇宙，而这自然就象它所做 

的那样，是必然活动着的。如果有人想用上帝这个字来替換自然， 

• « 

那我们就能以同样的理由，象人家问自然存在的目的是什么那样， 
问一问这个上帝为什么要存在。上帝这个字，是不会使我们对它 

♦ 籲 * • 

的存在的目的有着更多的理解的。至少，在谈到自然或物质的宇 

宙的时候，我们对于谈到的原因还有一些固定的观念，可是在谈 

到神学的上帝的时候，我们就旣不知道它能是什么东西，也不知它 

是否存在，更不知道我们能够给它指定的那些性质是什么。如果 

我们赋给它一些属性，那么我们就是把我们自己给神化了，而且宇 

宙也就是单单为我们而形成的了；这些观念，是我们早已彻底打破 

了的。要从这些错误的观念中醒悟过来，只要睜开眼睛，看一看我 

* 

们以自己的方式所忍受着的那个命运（这是我们与以自然为其总 
体的一切存在物所分享的)就可以了；正如我们一样，这些存在物 
也是服从那 k 不过是自然所不得不服从的法则之总和的必然的。 
431 因此，一切都给我们证明，自然或物质是必然存在着，是不 
能离开它的存在所强加给它的种种法则的。如果它不能自行毁 
灭，那它也就不能有存在的开端。神学家们自己认为，必须有神的 
全能的一个行为，或是必须有他们称之为灵迹的那个东西，才能消 
灭一个存在物。可是，一个必然的存在是不能创造什么灵迹的，它 
不能违反自己存在之必然的法则，因此，应当得到这样的结 论：如 
果上帝是必然的存在，那么，它所做的一切就是它的存在之一种必 
然的结果，幷且它也永远不能违反自己的法则。另一方面，人家对 
我们说创造就是一个灵迹，但是这个创造者对于一个在自己的任 
何行动中都不能自由活动的必然存在来说，也将是不可能的。另 



第六章论汔神论或对神的自然现念 


153 


外，在我们看来 ，一 个灵迹不过是一个我们不知其自然原因的稀有 

的结果而已。这样，当有人对我们说士亨仓^宇了个的时候，除 
非是说一个未知的原因以一种未知的方式产生*一个为我们始料所 
不及的、或对我们显得奇怪的结果之外，等于什么也沒有吿诉我 
们。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那么上帝的干预，远不能补救我们对自 
然的力量与结果这方面的无知，反而只是增加了这种无知。物质 
的创造以及被人说成具有创造物质之功劳的那个原因，在我们看 
都是一些与物质的消灭同样不可思议或同样不可能的东西。 

因此，让我们结论说，上帝这个字与创造这个字一样，幷不给 

« • • # 

精神提供任何眞实的观念，是应当把它从为互相理解才想谈话的 
一 切人的语言中排除出去的。这是一些抽象的、被无知所编造出 
来的字眼；它们只是专门拿来满足那般缺乏经验、太懶或太胆小 
而不能去硏究自然及其规律的人们的。它们只是专门去满足这样 
一些狂热者 •.这 些人的好奇的想像喜欢远远离开有形的世界而去 
追踪种种幻影。最后，这些字也只是对这样一些人才有 用处 ： MU 
他们唯一的职业就是在一般平民的耳朵中灌输种种冠冕堂皇的字 
眼，这些字眼连他们自己也不理解，而且他们在这些字的意义上也 
从未取得一致。 

人是一个物质的东西；他只是对象他一样的物质的东西- 

即是说，能作用于他的器官，或至少有着类似于他自己的一些性质 432 
的东西，具有某些观念。不管他自己如何，他总是给自己的上帝加 
上一些物质的特性，可是想把握上帝而不可能这件事实，却又使他 
假想上帝是灵性的，是与自然或物质的世界截然不同的东西。事实 
上，或者应当承认自己不能自圆其说，或者就应当承认对人们假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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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是物质之创造者、原动者和保存者的上帝具有一些物质的观念。人 

■ 

类精神徒然在自己折磨自己，他永远不会明白如何一些物质的结 
果会出自一个非物质的原因，或者，这个原因如何能与一些物质的 
东西发生关系。这个，正如我们所见，就是为什么人们相信不得不 
把他们自己所有的精神性质给予上帝;他们忘记了，这个纯粹灵性 
的东西，因为是纯粹灵性的，是旣不能有他 fh 的机体，也不能有他 

们的观念和他们的思维与活动方式，幷且因而也不能有他们称之 

、 ■ 

为智慧、明智、善良、愤怒、正义等等这样的东西的。这样，实际上， 
人们归之于神的那些精神性质就是以神是物质的为前提，而那些 
最抽象的神学的槪念不过是建立在一种不折不扣的人神同形论上 
面而已。 

神学家们，尽管有他们的一切巧思妙想，但是也不能有別的办 
法；他们也只能认识物质，对纯粹的精神幷沒有任何眞实观念，象 
人类中所有的人那样。如果他们对我们谈论神里面的智慧、明智 
和目的，这些也常常都是属于人的一些东西，他们把这些东西假借 
给神，他们把这些东西硬要加到一个某物上去，而人们赋与这个某 
物的本质是使它不能承受这些东西的。对于沒有任何需要、能够 
自给自足、自己的计划一经形成便应马上实现的这样一个某物，怎 
能假想它还有意志、情欲和欲求呢？对于一个旣沒¥鲜血也沒有 
胆汁的东西，怎能说它还有愤怒呢？ 一个全能的神，人们因为它在 
宇宙中建立了秩序而对它的聪慧加以赞美，怎能容许这个美好的 
秩序不是被种种不相容的原素，就是被人类的种种罪恶不断地扰 
乱了呢？ 一句话，象人家给我们描绘的这样一位上帝，是不能具有 
任何人的性质的，这些性质，常常有赖于我们的特殊机体、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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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和我们的教育，而且也常常与我们生活所在的社会相关联。神 
学家们想借助于抽象作用，在观念上把他们指定为上帝所肴的种 
种精神性质予以扩大、夸张和完善化，是徒劳无益的。他们向我 
们说什么这些性质是以一种和它的创造物不同的本性存在于上 
帝身上的呀，什么它们是尽善尽美呀，无限呀，至高无上呀，卓绝呀 

• ••暑 • • • • • • ♦參 

等等，都是白费；在说着这样的话的时候，连他们自己也不互相理 
解，他们对自己向我们说的那些性质沒有任观念，因为除非这些 
性质和在人身上的那些同样的性质有着相类性，人对它们是不能 
领会的。 

就是这样，由于过分琐碎细致的思辨，人们对于自己造出来的 
那个上帝连一点固定的观念也沒有了。他们不大满意于一个物质 
的上帝，一个活动着的自然，一种能够产生一切的物质。他们想剝 
'去它那由于自己的本质而具有的能力以便给它披上一层纯粹精神 
的外衣，可是一旦想要对它形成观念或是想使別人了解的时候，他 
们又不得不把它重新弄成一个物质的东西了。在把一些属于人的、 
只是被他们予以无限伸延的东西拼凑在一起的时候，便认为已经 
形成了一位上帝 d 他们正是以人的灵魂为模型，形成自然的灵魂, 
或者形成自然从之接受冲动的那个秘密的动因的。在把人弄成了 
双重的以后，他们又把自然弄成了双重的，而且假想这个自然是被 
一种智慧给弄得生动起来。对于这个假想的主宰，一如对于他们 
毫无根据地与自己的肉体区分开来的那个主宰一样，旣然不可能 
认识，于是他们就说它是灵性的，就是说，它是一种未知的实体。从 
对之幷无任何观念的东西之中他们却得到这样的结论：这个灵性 
的实体比物质高贵得多，而且它的那种不可思议的精细性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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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们称之为单纯性，这也只是他们形而上学的抽象的结果一 - ，使它 
可以免于遭受物质的物体所明显呈示出来的那种解组、分解和一 
切变革。 

就是这样，人们总是宁肯喜欢神奇的东西而不喜欢筒单的事 
物，宁愿看重他们所不能理解的东西而不愿看重他们所能理解的 
东西；他们轻视对自己成为熟习的事物，却重视他们所不能估计的 
东西; 从那些他们只是对之具有一些模糊观念的事物中，得出这样 
的 结论： 它们含有某些重要的、超自然的、神的东西。一句话，他 
们需要神秘来推动自己的想像，来锻炼自，己的心智，来满足他们那 
除 非在碰到不可能猜破的谜幷从而断定深値自己去探究的时候从 


不开始活动的好奇心①。毫无疑问，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把眼前 
的、亲眼看见行动着幷改变着形态的物质看成是一种可轻视的事 
物，看成是一种幷非必然存在，幷非由于自己而存在的偶然的东 
西。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想像出一个人们永远无从领会的精神，而 
且，根据这同样的理由，人们决定他的创造主、他的原动者、他的保 
存者和主宰优于物质，必然地由于自己而存在，而且对自然有在先 
性。人类精神在这神秘的东西中找到养料，不断在它上面用心思； 

①很多民族曾崇拜太阳。很自然，这个似乎给整个自然以生命的星球之种种显 
著的效果，必然要使人对它致以敬奉。然而，一些顽固的民族却抛开这个如此明显的 
神而去采纳一个抽象的、形而上学的上帝》如果有人问这种现象的道理何在，那我就 
要说： 最隐蔌、最神秘、最不为人所知的上帝，总是正因为如此才比人人每天都看得见 
的上帝，更要取悦于世俗人的想象。神秘莫测的色彩，对于一切宗教的教士们都是头 
等需要的 东西; 一种明白的、可理解的、没有神秘的宗教，对一般人便显得很少有神的 
味道，而对于传教士们，用处也就不会大了。因为这些传教士们的利益在于：人民在自 
以为对自己关系最为重大的事物上，一窍不通。毫无疑问，这就是教会的秘密所在。教 
会需要一个不可理解的上帝，使它以一种不可理解的方式去行动和讲话，而自己对世 
俗人却保留着任意解释上帝的旨令的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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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则以自己的方式使它美化;无知则用人家关于它所叙述的一 
些神话来满足自己；习惯遂使这个幽灵和人的精神等同起来，使它 435 
对人成为必需的东西。当人家想要使他离开这些东西，把他的视 
线引向老早他就学会予以轻视或只当作一堆毫无能力的、僵死的、 
沒有生气的物质的自然，或当作一个免于毁灭的配合与形态的集 
合体来看的自然的时候，他便觉得是掉在虛空之中了。 

当人把自然从它的动力区分开来的时候，他也就陷在当他把 
灵魂从肉体、把生命从生物、把思维能力从思维的生物区分开来时 
同样的荒谬中。人们在自己的本性、在自己的器官的能力这上面 
弄错了，他们在宇宙的机构上面也就同样犯了错误；他们把自然从 
它自身区分开来，把自然的生命从生活着的自然区分开来，而且也 
把这个自然的行动从活动着的自然区分开来。人们予以人格化 
的、用柚象作用给分开的、时而用一些想像的属性去加以装饰、时 
而又借自他们自己本质的一些性质去加以装饰的，正是这个世界 
的灵魂、这个自然的能力、这个能动的本源。这些，就是他们用来 
构成自己上帝的种种虛无缥缈的材料。他们自己的灵魂是上帝的 
模型；他们旣然对自己的灵魂的本性弄错了，那么就永远不会对神 
有着眞实的观念。神不过是人的灵魂的一个翻版，可是被 夸大了 

I 

或被改变了形象，以致无法认识人们在最初形成它的时候所依据 
的原型。 

如果人沒有能够对人形成一些眞实的观念是因为曾想把人从 
他自身区分开来，那么，自然及其规律之所以常常为人所不认识， 
也是由于人把自然从自然自身给区分开来了。旣然在思想上已追 

I 

溯到自然的被人假定的原因，追溯到自然的隐蔽的动力，追溯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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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给自然指定的至高无上的主宰，人就不再对自然加以硏究了。人 

i 

们把这个原动力说成是一个不可领会的东西，把所有在这宇宙中 
发生的一切都归之于它。它的行为所以显得神秘而奇妙，因为那 
436是一种继续不断的矛盾，人们设想它的明智和智慧是一切秩序的 
泉源，它的善良是一切善的泉源，而它的严格的公正和专断的权 
利，又是使我们受苦的种神混乱和不幸的超自然的原因。结果，人 
不到自然中去发掘那可以得到它的恩惠或避免它的贬抑的方法, 
不请教经验，不为自己的幸福做有益的工作，反而把心思只用在那 
个他曾毫无根据地使之与自然联系起来的虛构的原因上去。 Hb 对 
那被他封为自然的至上主宰 致敬; 他从它期待一切，幷且旣不再信 
賴自己，也不再信赖在他看来已变为无力而可鄙的那个自然的种 
种帮助。 


再沒有比这个荒涎的学说对人类更为有害的了。正如我们马 
上就要证明的，这个学说已经成为人的一切不幸的泉源。世人们， 
把心思完全用在那个被他们举到自然之宝座上去的想像的专制君 
王身上，再也不向自然请教什么了。他们忽视经验，看不起自己， 
不认识自己本身的力量，不为自己本身的福利而劳动。他们成了 


在理想中的暴君的偏私之下战战兢兢的 奴隶； 他们从这暴君身上 

期望着自己的一切幸輻，或是害怕从他得到种种使自己在尘世受 

苦的不幸。他们的生命是被用来向一位偶像致以奴隶的敬礼，认 

为博得它的仁爱、解消它的裁判、缓和它的震怒，对自己有着永恒 

的利害关系。这些人是不会幸輻的了，除非当他们请教理性，以 

经验为引导，不再理会那些荒诞不经的观念的时候，重新拿出勇气 

% 

来，发挥自己的技能，投身到自然中去。唯有自然才能提供他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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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方法去满足他们的需要和欲求，避免或减少他们不得不遭受到 
的苦难 D 

那么，让我们把迷途的世人们引向自然的殿堂去吧;让我们把 
他们那无知的和被扰乱了的想像曾认为应该扶上自然的宝座去的 
种种幻影，给他摧毁吧。吿诉他们，在自然之上和在自然之外，什 
么东西也不存在；叫他们知道，不需要任何外来的帮助，自然是能 
够产生他们所赞美的一切现象、他们所欲求的一切善和所害怕的 
一切不幸的。吿诉他们，经验能引导人认识自然；自然喜欢向硏究437 
它的人暴露自己；自然对于那政于用自己的劳动向它夺取其秘密 
的人宣泄它的秘密；自然常常奖赏灵魂的伟大、勇敢和技能。吿诉 
他们，唯有理性才能使他们幸福，而这理性不是別的，是被应用到 
社会上的人的行为的自然科学;吿诉他们，如此长久和如此徒然地 
占据着他们精神的那些幽灵，旣不能给他们提供他们大声企求着 
的幸福，也不能使自然加给他们的那些无可避免的不幸从他们头 
上绕过，当不容许他们用自然的方法躱开这些不幸的时候,理性必 
然会教给他们如何去承担这些不幸。叫他们知道，一切都是必然 
的，他们的幸与不幸都是自然的结果，这自然，在它的一切作品中， 
遵守着沒有什么能够使它违抗的法则。最后，让我们不断重复地 
吿诉他们，在使自己同类们幸福的时候，他们自己才能得到幸福， 
如果尘世拒绝给他们幸福，那么期待着上天也是枉然的。 

自然是一切的原因。它由于自己而存在;它将永远存在，永远 
活动，它是自己的原因；它的运动乃是它的必然存在之必然的结 
果。沒有运动，我们便不能体会-然；在自然这个集合名词下，我 
们是指由于自己固有的能力而活动着的种种物质的集合体。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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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了这个说法，那么，为要解释自然的种种活动方式——毫无疑 
问，这些活动方式对一切人都是奇妙的，而对于从不曾硏究过自然 
的人来看，就更加奇妙了——，而引进一个比自然更不可领会的存 
在来，那又有什么需 要呢？ 当人家说，一个他们根本不懂得的东西 
乃是种种可见的结果的创造者，这些结果他们是不能揭露其自然 
的原因的，从这说法中，难道他们会更增进学问，更获得教益吗？ 一 
旬话，人们叫做上帝的这个不可解释的存在，对他们来说，难道比 

• * 參鲁 

永恒地作用于他们的自然更容易认识吗 

事实上，如果我们想要给上帝这个字，即人们用它形成一些如 

參 鲁 

此曖眛如此错误的观念的这个字，附以某些意义，那我们就会发现 
它只能指示那个活动着的自然，或某些未知力量的总和，这些力量 
使宇宙活动起来，强迫事物由于它们自己固有的能力因而也是按 
照一些必然而不变的法则，去从事活动。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字就只能是命运、宿命、必然的同义语；然而，正是根据这个 i 

• _ « • # ■ 

象的、人格化和神化了的观念，人们说上帝具有灵性——这是另一 

• 參 

个我们不能对它形成任何想法的抽象观念。正是根据这种抽象作 
用，人们赋给上帝以智慧、明智、善良、正义；一个象上帝这样的存 
在是决不能作为这类东西的主体的。正是根据这种形而上学的观 
念，人们主张人类中的个人对上帝有着种种直接关系。正是根据 
这个人格化了的、神化了的、人性化了的、灵性化了的、用种种最不 
相容的性质给装饰了的观念，人们说上帝具有各种意志、情欲、欲 
求， 等等。 也正是根据这个人格化了的观念，人家使上帝在不同的 


①我们同意西塞罗这一说法：最大的愚塞是不去寻找事物的原因，而把神当怍 
事物的作者。西塞罗论卜》，第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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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启中讲话，这些天启，人们到处向別人宣扬说是发自 上天！ 

所以，一切都证明我们不应该在自然之外去寻找神。如果我 
们愿意对神有一个观念，那么，让我们说自然就是上帝吧。让我们 
说，这个自然包括了我们所能认识的一切，因为它是所有能作用于 
我们、幷因此能和我们有利害关系的一切事物的集合体。让我们 
说，正是这个自然造成了一切；它沒有造的东西都是不可能的；在 
它之外的东西不存在而且也不能存在，因为在这个巨大的整体之 
外是什么也不能有的。最后，让我们说，被想像当作宇宙之动力的 
那1不可见的势力，要么只是活动着的自然的一些力量，要么什么 
都不是。 

如果我们对自然和它的规律还只是用一种不完全的方式去认 
识，对于物质也不过只有一些浮表的和不完美的观念，那么，我们 
怎能夸口说，对于一个远比原素、物体的构成原理、它们的原始特 
性、它们的活动和存在方式更容易消逝、在思想上更难以捉摸的东 43 9 
西，能够认识或能够具有一些确切的观 念呢？ 如果我们不能上溯 
到最初的原因，那就让我们满足于经验给我们指出的一些次要的 
原因和结果吧。让我们搜集一些眞实的和已知的事实，它们将足以 
使我们对自己不能认识的东西下判断，旣然沒有办法得到更大的 

4 

眞理，就让我们满足于感官所提供给我们的那些眞理的微光吧。让 
我们不要把那些只以想像为基础的科学当作眞实的科学；它们只 
能是一些虛构的东西。如果对于自然的细节以及在它复杂的作品 
中使用的秘密的原理我们沒有认识，那就让我们把我们看得见、感 
得到、作用于我们、幷且至少有一些一般法则还被我们认识的那个 
自然，紧紧抓住吧。不过我们要确信，它是以一种不变的 、一 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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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和必然的方式活动着的，那么，就让我们来观察这个自然 
吧；千万不要走出它给我们划好的路线，否则，我们就会由于我们 
精神为之盲目而无数不幸可能成为其必然结果的无数错误，受到 
无可避免的惩罚。对于一个必然地活动着、沒有任何东西能够扰 
乱其行程的耳聋的自然，让我们不要以我们人的方式去赞美它、夸 
耀它。让我们不要向一个只凭着各种原素的不协调才能维持住 
自己，幷从而产生普遍的和谐与全体的安定的整体哀求。让我们 
想着我们是一个沒有威觉的整体的一些有感性的部分，在这整体 
中，一切形态和配合在被产生出来幷或长或短地存在了一个时期 
以后，都是要自行毁灭的。让我们把自然看作一个无边无际的工 
厂，它拥有为活动和为产生我们所见的一切作品所应具备的一切。 
让我们承认自然的能力是它的本质所固有的；让我们不要把它的 
作品归功于一个只存在我们头脑中的想像的原因吧。让我们把一 
个专门搅扰我们的精神、专门阻止我们去取得能引我们走尚幸福 
的简单、自然和可靠的道路的幽灵，从我们精神中永远驱除出去。 
那么，让我们对这个这样长时期以来被蔑视的自然，恢复它合法的 
440杈 力吧； 让我们倾听它的呼声，而理性就是这呼声的忠实的翻译； 
让狂信者和骗子手 们住嚷 ，正是他们，曾使我们离开那适合于有智 
慧的人的唯一的教育，为了让我们不幸。 


第七章论一神论或自然神论； 

论乐观主义的 体系; 论终极目的 

很少人对大家一致承认的上帝有勇气加以考察；几乎沒有人440 
敢怀疑他从来沒有证明过的上帝的存在。毎个人在童年时代，就 
不加考察地接受了上帝这个空泛的名字，这名字是他父辈们传递 
给他的，同时还把自己给这名字附加上去而一切又协力使之在他 
心中成为熟习的一些曖昧观念，存留在他脑海中，可是，每个人又 
都以自己的方式去修正它。事实上，正如我们时常 k 人对它加以考 
察的那样，对于一个想象的东西的不很固定的槪念，在人类的一切 
个人那里不能都是相同的。每个人对它都有自己的观察方式；每个 
人都是按照自己的气质、天然体质、活泼的或不甚活泼的想象、个 
人的环境、所接受的偏见以及在不同时期內遭受咸动的方式，而聆 
成自己的上帝。快活而健康的人，幷不以愁苦而多病的人的同样 
眼光去看自己的 上帝; 血气旺盛、想象活跃、或富于胆汁的人，也不 
会与享有一个比较平和的灵魂、比较冷淡的想象、性格比较忧郁的’ 

人，在同样的角度下去看它。我说什么呢！同一个人，就是在他一 
生的不同时刻中，也不是以同样的方式去看他的上帝的；他的上帝 
容受着他的机器的一切变化、他的气质的一切变革以及他的存在 
所咸受的一切变易。神的观念（人们把神的存在看作是已经如此441 
被证实了的），这个人家主张对一切人都是先天的或天賦的观念， 
这个人家保证整个自然都在急于给我们提供证明的观念，在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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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精神中都长久地漂浮不定，而且对人类中所有的人来说也 

无时无刻不在变化。沒有两个人确切地承认同样的上帝；沒有一 

个人在不同境况中会不以不同的方式去看上帝。 

所以，关于人家对于一个只能在自己內心才看见的东西所提 

供的存在的证据，让我们不要为它 f 门的软弱无力而咸到惊讶吧。看 
到人们在对这个东西所形成的一些观念上，在他们关于这个东西 

所编造的一些体系上，在他们对这个东西所敬奉的一些祭仪上，是 
如此地很少一致，我们也不要觉得惊异。他们对它引起种种爭论， 
他们的意见乖离，体系缺乏一贯和关联， 一 谈论到它便不断陷入 
种种矛盾，他们的精神每逢对这如此抽象的东西耗费心思的时候 
便惶惑不安，这些在我们看来都不是应该奇怪的。对于一个在不同 
环境中被人从不同方面看到的东西，而且对于这东西沒有一个人 
能同自己意见前后一致，当人们对它进行推论时必然会爭论不休。 

一切人对他们能证之于经验的东西意见是一致的。我们看不 
见关于几何学的原理有什么爭论，一些明显的和被证实了的眞理， 
在我们精神中也不会起什么变化;我们从不怀疑部分小于全体，二 
加二等于四，善心是一种可爱的品德，公正对社会上的人是必需 
•的。但是，在所有以神为对象的体系中，，我们所发现的就只是纷 
爭、不确定、变化。在神学原理中，我们看不见丝毫和谐；人家到处 
给我们当作明显的和被证实了的眞理来宣扬的'那个上帝的存在， 
也只是对那些幷沒有对作为这一说法的基础的种种证明加以考察 
的人，才是眞的。这些证明，即使对毫不怀疑这种存在的人看来， 
442也往往显得虛伪或软弱无力。人们从这个所谓如此被证实了的眞 
理抽出的推论或结论，对于两个民族或甚至两个个人，也都不是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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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一切时代和一切国家的思想家们，在宗教、他们的神学的假 

设、他们作为基础的眞理、上帝的属性和性质等等问题上彼此爭吵 

不休。对于这位上帝，他们徒然地在耗费心思，而关于它的观念， 

则在他们自己的脑子中不断地起着变化。 

这些永世的爭论和变化，至少应该使我们信服 ：关于 神的#种 

观念，旣沒有人们说它们具有的那种明显性，也沒有人们说它们具 

有的那种确实性。而且也应该使我们信服 :对于 这样一个东西—— 

即人们对它的看法是如此地多种多样，人们对于它的意见从来不 

相一致，而且它的影象在人心中是如此常常地有着变化，它的实在 

1 

性是容许人去怀疑的。上帝的存在的最热烈的维护者们，尽管做 
了一切努力和极尽烦瓒推敲之能事，它的存在也仍然是盖然性的； 
如果上帝的存在尙且如此，难道世界上一切盖然的东西，倒能获得 
一种证实的力量吗7在信仰和认识上都是最关重要的东西，它的 
存在也不过只具有盖然性，许多远不如它重要的眞理对我们反而 
是一些明显地被证实了的东西，岂不 可怪？ 由此，难道我们不可以 
得出： 对于一个看见在自己內心如此多变、在连续两天中幷不以同 
样的面貌呈现在精神中的东西是沒有人会充分确认它的存在的 
——这样的结 论吗？ 只有明显性才能充分地说服我们。一个眞理， 
只有当固定的经验和反复的思索常常在同样观点下把它指示给我 

们的时候，对我们才是明显的。构造良好的咸官所作的恒常的报 

/ 

吿，产生唯一能够造成充分确信的明显性和确实性。可是，神存在 
的确实性成了什么东 西呢？ 它的种种不可调和的属性难道能存在 
于一个同一的主体中吗？而且，一个只不过是一堆矛盾的东西，难 
道它会有盖 然性？ 承认它有盖然性的那些人，难道他们自己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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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确实相信？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当作被证 实了的 、明显的东西来宣 
扬，而他们自己却咸到这些东西在脑中还在榣摆不定的所谓眞理, 
对于它们，难道也不应该容许人家去怀 疑吗？ 上帝的存在和神的 
属性，对地球上任何人都不能是明显的和被证实了的 东西; 它的不 
存在，以及神学所给它的种种不相容的属性之不可能，相反地，对 
于任何觉察出同一个主体集合种种彼此抵消了的、而一切人类精 
神的努力郁永远不能使之调和起来的性质乃是不可能的人，都是 
显然证实了的东西。① 

对于一个自身已然是不可领会的、而神学家们又以之作为宇 
宙的创造者和建筑师的东西，无论神学家指定它所具有的那些不 
444 可调和或完全不可理解的属性究竟怎样，即使假定这东西有智慧 
和目的，可是对于人类又能产生 什么好 处呢？ 一 个普遍的智慧，它 
的眼光是应该顾及到所有一切存在着的东西的，可是它怎能对于 


①西塞罗曾说 :互不 调和的东西不能同时都是真实的。由此可见，任何推理，任 
何天启，任何奇迹，都不能把经验给我们证实是明显的东西变成假的；只有顛倒了的头 
脑才能使人容许矛盾。据有名的吴尔芙在他的《本体 论力第 99节 内说： 本身存在着矛 
盾的东西是不可能的。根据这个定义，上帝的存在看来就是不可能的， 因为一 个投有 
广延的精神能够在广延之中存在，或使具有广延的物质发生运动，这说法有矛盾圣托 
马斯 挺:存 在着的东西是没有矛盾的。如果这一点被认可的话，那么 ，一 个象人家这样 
给下了定义的上帝，既然不存在于任何地方，因此只不过是一个纯理的东西而已。按照 
拜林格在《论神、生命与世界》第5节所说，本质是我们对事物形成的第一个概念，或是 
说明事物的概念，用它能证明我们对任何事物所说的其他一切。这样的话， 难 道我们 
不能向他问 一问： 是否有人具有神的本质的观念 I 构成上帝之所以为上帝、并从之产生 
对人家关于上帝所谈的一切给以证实的那个概念，是什么呢？向一位神学家去问问，上 
帝是否也能犯罪？他会对你说，那是不能的，因为罪恶与作为上帝之本质的公正是不 
相容的。可是，这位神学家却没有看到，当把上帝假想为一种纯粹的精神的时候，这与 
它曾经创造物质或使物质发生运动的本质之不相容，同犯罪与它的公正之不相容，是 
同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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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巨大整体中的几乎难以知觉到的一个部分——人，有着最直 

接和最亲密的关系？难道作为宇宙之专制君王，修建了自己的花 

园幷美化了自己的住处，就为让一些昆虫和蚁类去享受吗7难道 

用我们微弱的眼光，更能认识它的目的，猜透它的计划，衡量它的 

明智，根据我们狭隘的看法，能够判断它的作品吗？我们想象是出 

于它的全能和神智的那些结果，不管好的坏的、对我们有益的还是 

■ 

有害的，难道不是它的明智1公正、它的永恒旨令的必然结果吗？ 

# 

在这情况下，难道我们能设想一位如此明智、如此公正、如此智慧 
的上帝，为我们而改变自己的计划？难道它被我们卑微的祈祷和 

m 

敬礼所感动，为了使我们喜欢而修改它不变的 裁判？ 它能把事物 
的本质和特性给剝 掉吗？ 我们赞美它在自然中表现的明智和善 
良，可是自然之种种永恒不变的法则，它能用灵迹来废止它 们吗？ 
当我们紧靠近火时，它能看在我们的情分上而使火不再燃烧？当我 
们已经积累了产生疟疾和骨疯病这些必然恶果的液质的时候，它 

能中止这些疾病不再折磨我 们吗？ 它能阻止一个正在坍場下来的 

✓ 

建筑，当我们走近的时候不砸伤我 们吗？ 当我们祖国被一个野心 
勃勃的征服者所蹂躏，或被一些压榨人民的暴君所统治时，难道 
我们的空洞的呼吁和最热诚的哀求，能阻止我们祖国不成为不幸 
的吗？ 

如果这个无限的智慧，常常不得不给它的明智所安排的那些 
事件以自由活动，如果在这世界上,沒有什么东西不是按照它的种 
种不可滲透的计划发生的，那么，对于这个智慧我们便沒有什么可 
要求的了。假如我们还想对它加以制约，那我们就会由于同它形445 
成对立而成为不达时务的人，就会是对它的明达审愼的一种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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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该自诩比他的上帝还要聪明，能够强制它改变意志，能够支配 
它采取別的途径而不采取它为完成自己的指令所已选择的途径。 
一 个智慧的上帝是只能采取最正确的手段和最可靠的方法来达到 
自己的目 的的； 如果它能改变它们，那它就不能叫作明智的、不变 
的、有远见的了。如果上帝能够使它自己所固定的法则有片刻的搁 
置，如果它能够改变它的计划中的某些东西，那么，这就是它幷沒 
有预见到这个搁置或改变的动因；如果它不曾把这些动因放进自 
己的计划中去，那就是对这些动因沒有预见；如果预见到它们而 
沒有把它们放进它的计划中，那它就是不能这样做。因此，不管人 
们采取怎样的方式，人们向神所申诉的愿望和向它所敬奉的各种 
不同的礼仪，都常常假定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以为是和一个幷不 
怎么明智、幷不怎么 有远豇 、能够改变的神在打交道;或者，这神尽 
管有权力但仍不能为所欲为或做出一些可人心的事情，虽然人家 
硬说它为人才创造了宇宙的。 

然而，世上的一切宗教，就正是在这些如此不调和的槪念上建 
立起来的。我们看见，到处人都跪在一个贤明的上帝面前，可是人 
在尽力规范它的行为，躱避它的裁判，重改它的计划。到处人都在 
用卑下的、行为和礼物博取它的欢心，用自己以为能使它改变决心 
的各种祈祷、规戒、典礼、忏悔，去爭取它的公道。到处人都假想可 
以冒犯自己的造物主，能扰乱它永恒的眞福。到处人都匍匍在全 
能的上帝之前，而这全能的上帝却不能使自己的创造物照他们应 
该做的那样去完成上帝的神圣的和充满明智的计划。 

由此可见，世上的一切宗教只是建立在这些显著的矛盾之上: 
即每逢人们忽视自然，每逢人们把自己所咸受的幸与不幸归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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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个与自然本身有別、而他们永远不能对之形成确定观念的智慧 
的原因的时候，便不能不陷入的那些矛盾。正如我们时常反复申说 
过的那样，人最后总是把自己的上帝造成一 个人； 可是，人是一个 
变化着的生物呀，他的智慧是有限的，他的情欲是变动的，如果把446 
他放在不同的环境中，他便往往表现和自己相 矛盾； 因此，尽管人 
以为把自己固有的一些性质给予上帝，算是显扬它，其实，只是把 
他的无常、各种弱点和恶德假借给上帝而已。神学家们，或神的制 
造者们，在区分、推敲、夸大上帝的所谓完善幷使之成为不可理解 
上，是白费力气的，因为 :一个 愤怒的、人家用祈祷就能平息其怒气 
的神幷不是一个不变的东西； 一 个受人家侵犯的神幷不是全能的， 
也不是完全幸福的；一个能够阻止人去为恶但又不加阻止的神，是 
同意去为恶的；一个给人以犯罪自由的神，曾在它永恒的旨令中决 
定罪是可以犯的；一个为了它曾容许人去犯的错误而给以惩罚的 
神，是绝顶地不公正和无理的；一个包容着无限矛盾性质的无限的 
存在是不可能的而只不过是一个幻影——这些事实却始终保持 
不变。 

因此，但愿人家不要再对我们说上帝存在不存在至少还是个 
问题吧。象神学描绘的那样的上帝是完完全全不可能的；人们给 
予它的一切性质，人们为打扮它而使用的一切完善性，都无时无刻 
不在自相矛盾。至于人们想用来粉饰它的那些抽象的、消极的性 
质，则常常是不可理解，而且只证明当人类精神想对一些幷不存在 
的东西给以说明的时候，所做的努力是如何的无用。只要人们觉 
得一件事物和自己生命攸关，应当认识，他们便设法对它形成一个 
观念。他们不是发觉有一些巨大的困难，或甚至不可能自己弄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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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哚？他们的无知和探究之很少成功，不是正准备把他们推向轻 
447信鸣？好,灵 巧的骗 子们或 宗教狂 热者们，便利用了这种情况，去 
宣传自己的种种发明和梦想，这些东西，是他们当作绝对不容置疑 
的永恒眞理来谈论的。就是这样，无知、失望、懶惰、不习于思索，遂 
把人类置于以给人类创造一些关于人对之沒有任何观念的事物的 
体系为己任的那般人的依赖之下。只要论到神和宗教，这就是说， 
论到一些沒有任何理解之可能的事物的时候，人们便以一种很奇 
怪的方式来推论，或是上了那些蛊惑人心的推理的当1由于他们 
看到人家对他们说的关于神和宗教的那些东西，在自己是完全不 
可能理解的，于是他们就想象，对他们谈论这些事物的人一定对自 
己所谈的知根知底；而这些人也不放过机会向他们三番五次地说， 
f f 让人们牵着走，自己闭上 

眼睛。如果他们拒绝相信人家所说的那些，那么，这些人便拿激怒 
的幽灵的震怒去成吓他们，而这种推论，尽管是以尙成问题的东西 
为前提的，可是却堵住了人们的嘴。被这种胜利的推论征服了的 
世人，害怕看到人家向他宣扬的那个学说的种种明显的矛盾，子是 
盲目地听信了他的引导者们的话，幷不怀疑这些人对向他所不断 
谈论的而他们为职业所迫不得不去思考的那些神奇的东西，有着 
非常淸楚的观念。世俗人相信教士的威官甚于自己的咸官，把教士 
们当作神或半神。他在自己崇拜的事物中只看见教士们关于它们 
所谈的；而对于肯思维的人，从他们对这些事物所谈的一切只能得 
出这个 结论: 上帝不过是一个纯理的东西， 一 个披着种种性质的外 
衣的幽灵而已，这些性质，是教士们认为适合于给它的，以便使世 
人加倍无知、不安和惶恐。这样，只要对教士们有利的东西，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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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权威就是最后的裁决。 

当我们追溯到这些事物的根源时，就会常常发现正是无知和 
恐惧创造了诸神；正是想象、宗教狂热和欺诈，装扮了它们或改变 
了它们的 形象； 正是软弱在崇拜它们;正是轻信在滋养它们；正是 
习惯在尊重 它们； 正是暴虐，为了利用人的盲目，在维持它们。 

人家不断对我们说，信仰上帝对人有种种好处。我们下文就448 
要考察这些好处是否象人们所说的那样眞实;在考察之前，首先要 
知道关于上帝的存在的意见是一种 错误还 是一个眞理。如果是一 
种错误，那它就不能有益于人类；如果是一个眞理，那它就应该 
具有种种明白的证据，好让所有的人（人家假定这个眞理对他们 
是必需的和有益的）所把握。另一方面，一种意见即使有效用，但 
也不因此它就有了更大的确实性。这就足以回答提出下面这个问 
题的克拉克博士，他问 :了个 f 亭、 m %, 

在，难道不是可祝愿 的吗？ 它的存在对人类不是可欲求 的吗？ 我 
们要向他说 :第一 ，设想创造了这样一个自然的创造主，即在那里 
我们时时刻刻都不能不看到在秩序之旁有混乱、善良之旁有凶恶、 
公正之旁有不公正，是幷不比说它凶恶、无理、败德更能表示出它 
的品质的，除非人们假定在自然里有着两种同样具有权力的根源， 
这一个不断地在破坏着另一个的作品。第二，我们要说，从一个假 
设中能够给我们产生的好处，幷不能使这假设成为更确实，即使使 
它成为更盖然也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如果由一件事物对我们有 
用这一点进而得出它是眞实存在着的结论，试问我们将会由此得 
到什么 结局？ 第三，我们要说，到此为止所讲的一切，都证实人家 
使之和自然联系起来的那个存在是不可信的而且有违于一般常 





172 


下 卷 


449 


识。我们要说,对于我1 门不能具有任何眞实观念的、而且即使我们 
能附之以观念而这观念也无不马上自行破坏的那个东西，它的存 
在更是不可当眞去相信的。对于一个我们什么也不能肯定、只不 
过是一堆对我们认识的一切之否定和缺乏的这样的东西，难道我 
们能相信它的存 在吗？ 一 旬话，对于人类精神不能对之下任何判 
断而这判断不立即自陷矛盾的这样一个东西，难道它的存在是可 
以坚定地去相信的吗？ 

可是， 一 位幸福的宗教狂热者——他的灵魂对他的快乐是敏 
的，他那受到威动的想象需要给自己描绘一个诱人的、为了得到 
自认的恩惠而向之致谢的对象——，就要对我说•.“为什么要把上 
帝、把我看见它有着一幅充满明智和善良的至上主宰的面貌的上 
帝，从我心中夺走呢7当我想象一个有权威的、智慧的和善良的君 
王，而我是他的宠儿，他关心我的安适，不断维护我的安全，供给我 
的需要，同意我在他之下支配整个自然 —— 这时候，什么溫情我威 
觉不到呢7我看&他不断在人身上施着恩惠；_看见他的神智毫 
不松弛地在为了人而活动；它给大地披上绿衣，^树木覆满美味的 
果实;它在森林中繁殖专门使人得到营养的 动物; 它在人头上悬挂 
了星辰，为的白天给人照耀，夜间指引人的不确定的步伐；它在人 
的周围伸展着苍空的 蔚蓝； 它用各种各样的花卉点缀了原野，使人 
赏心悅目；它又在人居住的地方，流注着泉水、小溪和河流，呵！让 
我为了这样的恩惠而感谢造物主吧。不要把我那可爱的幽灵从我 
身边 夺去; 在一个严酷的必然里，在一种盲目的和沒有生气的物质 
里，在一个缺乏智慧和威情的自然里，我是再也不会找到我那如此 
甜蜜的幻景了呵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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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不幸的人——命运在那样多的人身上滥施着幸福，可是 
却严厉地拒绝给他——要 说了： “为什么把一个对我是珍贵的错误 
从我心中夺走呢？为什么把一位上帝，它那予人以安慰的观念能 
吸干我的泪泉、能用来和缓我的愁苦的这样一位上帝，在我心中消 
灭呢？ 为什么要把一个对象，我把它当作一个仁爱而溫和的父亲 
来看待的，它在现世使我遭受磨难，可是当整个自然似乎把我抛弃 
的时候，我会满怀信心地投入它的怀抱的这样一个对象从我身边 
夺 去呢？ 即或假定这上帝不过是一个幻影，可是不幸的人却需要 
它，以便在一种可怕的失望面前，镇定自己。在设法使这些不幸者 
从迷误中喚醒的当儿，却愿意他们掉在空虛之中，难道这不是不人 
道和残 酷吗？ 一个有用的错误，难道不比一些剝夺了一切精神上 45 0 
的安慰、对它的痛苦不表示任何慰藉的眞理，更要好些 吗?” 

不，我将要对这些達教狂热者说，眞理永远不能使你们不幸。 
眞正能安慰人的，是 眞理； 它是一个隐匿着的宝藏，远远胜过被恐 
惧所发明出来的那些幽灵，能使人安心，能给人心以勇气去杀担生 
活的重负。它使灵魂升高，使灵魂活动，它给灵魂提供种种方法去 
抵抗命运的打击，幷成功地与充满敌意的逆境进行斗爭。我要质 
问他们，他们荒谬地归之于上帝的那种善良究竟建立在什么上面 7 
我还要问他们，这个上帝是否对一切人都慈善 为怀？ 在一个享有 
万贯家财和受命运恩宠的人的对面，不是有成千的人在穷苦和贫 
困之中萎顿下 去吗？ 那些把人家假想为上帝所创造的秩序奉为模 
范的人们，难道在这世界上就是最幸福的人吗？对某些受宠的个 
人来说，上帝的善良难道永远不自相冲突吗7想象在上帝那里所 
寻找的种种慰安，它们本身不就宣吿着由于它的旨令所招引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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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而它就是这些不幸的制造 者鸣？ 大地上难道不是布满了降 
生于世只是为了受苦、呻吟和死亡的不幸 者吗？ 当人类不断遭受 
作为其牺牲的那些传染病、瘟疫、战爭、混乱、物质的以及精神的变 
革的期间，难道上帝是入睡了吗？人们把富饶当作天恩来看待的 
这块大地，难道在千百处地方不都是不毛的和难以生产的吗?难 
道在最香甜的果实旁边不也正在产生着毒草？人们以为为了使我 
们居住下来的地方得到灌漑幷便利我们的商业才创造的那些河流 
和海洋，不是时常淹沒了我们的田野、颠覆了我们的住处、使人和 
畜类同样遭到 不幸？ 最后，这个统管宇宙、无时无刻不在维护着自 
451己的创造物的上帝，不是几乎常常把人交给那样多不人道的、以自 
己属下的痛苦为儿戏的君王们去统治，而这些不幸者，却徒然向上 
天祈求，企望中止那些显然由于暴政而幷非由于天怒的层出不穷 
的灾祸吗？ 

想在上帝怀抱中寻找安慰的不幸者，至少应该记住：正是作为 
一切之主宰的这同一个上帝在支配着幸与不幸。如果相信自然是 
服从于它的无上命令的，那么，须知这上帝也时常是不公正的、充 
满恶意、疏忽、蛮橫，一如它充满着善良、明智和公正。如果成见少 
幷且比较通达情理的虔信者还愿意稍加推求的话，那么，他将会不 
去信任一个时常使他自己受苦的任性而为的上帝；他也决不会到 
他荒谬地当作自己的朋友或父亲的那个刽子手怀中去寻求安慰 • 

事实上，我们在自然里不是看到一种善与恶之经常的混合吗? 
坚持只看见自然中的善，和愿意只看到恶，是同样沒有意识的。我 
们看到暴风雨之后继之以明朗，健康继之以疾病，战爭之后又继之 
以 和平； 大地在一切地方产生着为人类的营养所必需的植物，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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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产生着专门有害于人的植物。人类的每一个个人都是种种好的 
和坏的性质之必然的混合物；所有民族都给我们呈示出一幅掺杂 
着种种恶行和美德的 景象； 使一个人开心的事，却把很多其他的人 
投在悲哀和忧伤之中；沒有什么事故发生不是对一些人有益而对 
另一些人有掼的。一座宮殿刚刚倒坍下来砸死了人，而一些昆虫之 
类却在破砖乱瓦之间找到了可靠的安命之所。难道不是好象为了 
乌鸦、猛兽和蛆虫们，征服者才发动战爭吗？那些自认是受神所宠 
爱的人，难道他们不是为了给成千的、似乎也同样受到神的照管的 
可鄙的昆虫们作为饲料，才死去的吗？由于暴风雨而快活起来的海 
鸟，在掀天的浪涛上面游戏，而在破船的残片上面的水手则把自己 
颤枓的双手举向苍天。我们看到生物处于一种永恒的斗爭之中， 
这一些仗着另一些的牺牲活着，幷且利用着使另一些生物忧伤和 
互相毁灭的 不幸。 自然，从它的整体来看，给我们呈示出一切生物452 
都是在交替地成为快乐和痛苦的主体的；生是为了死，幷且服从于 
任何生物也不能逃免的种种继续不断的变易。最肤浅的一瞥也足 

以使我们打破这种想法：人是创造的终极原因，是自然或自然之 

# « * « 

创造者的劳动之经常的对象，而对于这个造物主，根据事物的明显 
的状况和人类之继续不断的变革，我们是不能把善良、恶意、公正、 
不公正、智慧、无理等等这些性质，加到它身上去的。一句话，在沒 • 
有成见地观察自然的时候，我们便会发见宇宙中一切生物都同样 
受到究爱，而且凡是存在着的东西都服从于一些必然法则，沒有一 
个东西能够逃免。 

因此，当论到主宰——即我们看见与自然或所谓自然的动力 
同样以多种方式活动的主宰这问题的时候，要想根据它的时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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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有益时而对人类有害的作品而把一些性质赋与它，那是不可 
能的，充其量，每个人只是按照自己被感触的个別方式对它加以判 
断，在人们对它所下的判断中，决沒有什么固定的尺度。我们的判 
断方式，将永远建立在我们的看和感觉的方式上面，而我们的感觉 
方式则依赖于我 n 的气质、机体、个別环境，所有这些对我们人类 
中每一个个体人都不能是同样的。这些被感触的不同的方式，便 
常常给人们各自对神所画的肯像提供了种种颜色；结果，这些观 
念就旣不能是固定的，也不能是确切的。他们从这些观念所抽出 
的推论，也就旣不会恒久不变，也不会统一一致了。每个人总是按 
照自己去下判断，而且在他的上帝中，他只是看到自己或他自己的 
境况。 

如果上面的说法可以成立，那么，那些称心自足的、心灵易感、 
想象活泼的人们，便会在最可爱的形象之下去描绘他们的神了。 
453在不断引起他们种种快感的整个自然中，他们会相信只看到一些 
标志着善意和慈爱的证明，在他们那富于诗意的出神入化中，他们 
想象到处会看到一个完美的智慧、一种无限的明智、一个在亲切关 
注着人的幸福的神的种种形迹。自爱心又和他们那激扬的想象结 
在一起，终于会使他 V 们深信，宇宙只是为人类才创造的。他们竭力 
•在观念上，热烈地吻着那只他们以为掌提着那样多恩惠的想象的 
手； 被这些恩惠所感动，被这些玫瑰的芬芳弄迷了心窍——他们看 

不见这玫瑰的针剌，不然就是他们的陶醉阻止他们感觉到它-， 

♦ 

他们不相信对于被他们看作神的偏爱之无可爭议的证据的那些必 
然的结果，能够报以充分的恩情。我们的宗教狂热者们，被这些偏 
见所迷醉，就再也不会看到那些以宇宙为舞台所演出的不幸和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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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了；或者，如果他们不能不看到，他们也会使自己深信，在一位慈 
善的神的心目中，为把人类引向一种更大的幸福，这些灾难还是必 
需的。对于他们想象自己在依赖着的那位神所持的信任使他们相 

I 

信，人只是为了自己的幸福而受苦，而这个內蕴富饶的神，会使 
人从自己在现世所经受的种种痛苦中汲取无穷的益处。他们那如 
此被成见所占据了的精神，从此就再也看不见什么东西不引起他 
们的赞美、感激和信任； 一 些最自然和最必然的结果，在他们看来 
也似乎是一些慈善与仁爱的奇迹。固执地要在一切地方都看到明 
智和智慧，他们只有在能够把他们归之于自己心所迷恋的那个神 
的一些可爱性质予以否定的种种混乱面前，闭上眼睛。对人类最 
残酷的灾难、最痛心的事变，在他们看来也不再是一些混乱了，而 
只不过给他们提供了神的完善之新的证明。他们深信，凡在他们 
看来是有缺点或不完美的东西，不过是表面如此罢了；而且，即使 
在那些最可怕和最使人茫然自失的结果当中，他们也还是赞美自 
己的上帝的明智和善良。 

毫无疑问，乐观主义的学说正是由这种爱的迷醉、由这种奇异 454 

• • • » 

的沉迷产生出来的。由于这种乐观主义， 一 些具有荒诞想象的宗 
教狂热者们，似乎完全摈弃了感官的证明，觉得即使在这个善与恶 

经常相伴的自然之中，对人来说，也是一切皆善。可是在这个自然 

• • « * 

里面，一些受成见蒙蔽较少的精神和不太富诗意的想象却会 认为： 
一切都是如其所能那样存在罢了，善与恶同样都是必 然的； 它们都 
出自事物的本性，而幷非出自一只虛构的手，这只手如果它当眞存 
在着或产生我们所见的一切东西的话，那么，它同样也可以象人们 
坚持说它是充满善良的那样多的理由，被人称作是凶恶的。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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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用我们在假想是神的作品的整体里面所见到的种种不幸、恶 
行和混乱去证实神的存在，那么就需要认识整体的目的。然而，整 
体是不能有目的的；因为，如果它有了一个目的、一种倾向、一种意 
向的时候，它就不会再是整体了。 

人家少不了要对我们说，我们在这世界上看见的混乱和不幸， 
只不过是相对的和表面的，幷不证明有丝毫违反于神的明智和善 
良的地方。可是，难道我们不能反驳说，人们据之建立上帝的明智 
和善良的那些如此被夸耀的善和神奇的秩序，不也同样只是相对 
的和表面 的吗？ 如果只是我们的感觉和与我们周围的种种原因共 
存的方式，给我们构成了自然的秩序，幷且准许我们把明智和善良 
假借给自然的创造主，那么，难道我们的感觉与存在方式，不该准 
许我们把对我们有害的东西叫作混乱、对我们假想使自然活动起 
来的那个存在，说它具有疏忽和恶 意吗？ 一句话，凡是我们在世界 
上看到的东西都协力给我们证明 ：一切 都是必然的，沒有任何东西 
形成于偶然。 一 切好的或坏的事情，不论对于我们还是对于属于 
另一秩序的存在物，都是被一些依照某些一定的和被规定的法则 
455而活动着的原因所引 导着； 而且，沒有什么东西能够准许我们把我 
们人类的任何性质假借给自然，假借给人家曾经愿意给与自然的 


那个动力。 


对于硬说无上的明智能从它许可我们在这世界上遭受的不幸 


中，给我们提取最大好处这类的人，我们韩要质问他们，他们自 a 
是否是上帝的心腹，或是，在什么上面建立起他们那些媚人的希 
望？无疑他们会对我们说，他们是凭着类比来判断上帝的行为的， 
而且，从上帝的现在的明智和善良的证明中，当然也可得出上帝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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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也是明智而善良的这个结论来。我们回答他们说，他们的论断 
是从一些毫无根据的假设出发的；他们上帝的明智和善良在这世 
界上是这样时常地自行否定，沒有什么能给他们保证，上帝的行为 
对于在尘世时^感受上帝的恩惠时而又遭受它的冷遇的人身上是 
始终如一的。如果具有全能的善良的上帝在这世界上尙且不能也 
不愿它的心爱的创造物享有完全的幸福，那又有什么理由相信它 
可以在另一世界中能够这样或 愿意这样呢？ 

所以，这种说法只是建立在一些残破的假设之上的，幷且以先 
入为主的想像为基础。它的意思 就是： 人一旦无绿无故相信了上 
帝的善良以后，就不能想像上帝还会同意使自己的创造物经常成 
为不幸者。另一方面，从这些使千百万人丧失生命，使我们所处的 
世界不断地荒凉和忧苦的贫瘠不毛、饥馑、传染病和战爭之中，我 
们又看见产生什么对我们人类来说是眞实的和已知的好 处呢？ 难 
道有谁能猜测出从所有由各方面围困着我们的不幸中所产生出来 
的 益处？ 难道我们不是每天都看见那些命定不幸的人，从娘胎到 
坟墓，都难得找到喘气的时间，经常受着忧思、痛苦和种种因厄的 
摆布地那样生活着吗？这个如此善良的上帝，怎么样或什么时候， 
才从它使人忍受的那些不幸中提出好处 来呢？ 

一切最热烈的乐天主义者 、一 神论者或自然神论者、以及主张456 

自然宗教(一点也不是什么自然的，或建立在理性之上的）的人，正 

• • • • • % 

如那些最轻狂的迷信者一样，为了替神使尘世生活、甚至使那些人 
们想着在神眼中是最可爱的人也要忍受的种种不幸作辩护，都不 
得不乞灵于一种来世之说。所以，从上帝是善良的而且充满着正 
直这种观念出发，人们就不能不承认一长串的假设，这些假设，正 




180 


下 卷 


457 


如上帝的存在那样，都不过只以想像为基础，而且我们已经揭示了 
它们是毫无价値的。为了证实这个神，就必须求助于这个如此缺 
少盖然性的关于来世和灵魂不死的教义；人们不得不说，由于沒有 
能够或沒有愿意使人在此生得到幸福，因此神就要在他不再生存 
的时候或在他不再具有那些他今日所以还能借之去享乐的器官的 
时候,给他提供一种永恒的幸福。 

然而，所有这些奇妙的假设，它们本身是不足以为神的恶毒性 
或一时的不公正作辩解的。如果上帝能够舍有一时是不公正或残 
忍的，那么，至少在这一时候，它便有违于自己的神的完善。因此 
它就不是不变的，它的善良和公正，因此也就不得不一时自行否 
定。而且在这种情况下，谁能对我们保证说，这些人们引以自傲的 
性质不会在来生中——为了替上帝允许自己在此從能有差误作辩 
解而捏造出来的那个来生中，也同样自行否 定呢？ 永远不得不违 
反自己的原则、沒有能力使自己所爱的人幸福而不使他们忍受不 
公正的痛苦的——至少当他们在尘世的时候——，象这样的一个 
上帝，又是什么上 帝呢？ 所以，为要证实神，就应该还要求助于 
另一些假设；就应该假定人能够亵渎他的上帝，能够扰乱宇宙的秩 
序，能够掼害无上幸福的神的眞福，能够打乱全能的神的种种安 
排。为了调和这些事物，又必须求助于关于人的自由的学说①。最 
后，只要人从宇宙是被一个充满了明智、公正和善良的智慧所统治 
这个原则出发，那么，他就越来越不得不承认一些最沒有盖然性 


①有一些一神论者，他们一方面否认人的自由 ，一 方面又坚持说什么上帝能给 
人以赏罚。难道还有什么比这些想法更不合理的吗？ 一个公正的上帝，怎能惩罚那些 
必然的行为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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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矛盾的和最虛假的观念；单只是上面的这个原则，当人还愿 
意表示自己是善于推理的时候，就足以把人不自觉地引向最明显 
不过的荒谬中去。 

如果上面这些说法可以成立，那么，所有对我们谈论神的善 
良、明智和智慧，在自然的作品中把这些东西给我们看，以及把自 
然的这些作品当作上帝或一个完善的主宰的存在之无可爭议的证 
明而提供给我们的人们，就都是受到自己想象的影响或蒙蔽，他们 
只看到宇宙图景的一角而沒有统观全体。被自己的精神形成的幽 
灵所迷醉，他们就好象那些在自己柔情的对象那里看不出任何缺 
点的情人那样，他们隐藏、掩饰它的丑恶和缺欠幷且为这丑恶和缺 
欠辩解；而最后他们往往把这些丑恶和缺欠也当成是一些完美的 
东西。 

由此可见，从宇宙的秩序、美与和谐抽出的关于一个至上智慧 
存在的种种证明，永远只不过是一些观念的东西而已。而且，也只 
是对那般人，即他们是以某种方式组织和构成的、他们的好奇的想 
象特別宜于编造一些自己随意予以美化的可爱幻影的人，才有力 
量。然而，一旦他们的帆体发生紊乱，这些幻觉在他们也就时常自 
行消散；在某些场合中对他们显得如此动人如 此美丽 的自然景象， 
也就要让位给无秩序和紊乱了。 一 个气质忧悒、被不幸和疾病弄 
得尖刻起来的人，是不能用性格快乐、事事满足的健康的人的同样 
的眼光去看自然和自然的创造主的。悲伤的、缺乏幸福的人，在_ 
然中所找到的只能是混乱、残缺和种种伤心的动因。宇宙在他看 
来只是一个震怒的暴君表演自己的恶意和复仇的舞台；他不能眞 
诚地爱这个作恶的神，纵然在对它致以最卑屈的敬礼的时候，他在 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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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之深处仍然是恨它的。他战战兢兢地在崇拜着一个可恨的专制 
君主，对于这专制君主的观念，只会在他灵魂中产生种种不信任、 
恐惧和畏怯的情感；一句话，他仿照自信不得不侍奉和模仿的主人 
的榜样，自己也变得执迷、轻信，而且经常也是很残忍的。 

从不幸的气质和恼人的性格产生的这些观念，其结果，便是那 
些迷信者经常不断地被种种恐怖、疑惧和惶恐所腐蚀。自然对他 
们不能有什么可爱之处了；他们不再参与自然的任何光明有趣的 
事物了。他们把这个在满心喜悅的热忱者看来如此神妙和美妙的 
世界，看成是 一个? .目 夸号。 好复仇而又嫉妒的上帝把他们放在这 
个泪 谷之中，只是为了赎他们自己或他们先辈所犯的罪过，只是为 
了在尘世作它专制的牺牲者和玩物，只是为了在尘世经受继续护 
断的考验，以便随后一劳永逸地到达一种新的生存，在这新的生存 
之中，还要看他们对于掌握着他们命运的幻想的上帝所采取的行 
为如何，而成为幸福或是不幸福。 

正是这些阴暗的观念使世上产生了一切祭仪，一切最荒唐和 
最残酷的迷信 ，一 切毫无意义的规戒，一切最荒谬的体系，一切无 
稽的槪念和意见 ，一 切神秘、教义、典礼、祭礼， 一 句话，一切 f 等。 
这些阴暗的观念，对于那些为忧愤所滋养、为神的愤怒所迷醉的梦 
幻者们，过去是幷且将来永远是惶恐、冲突和迷乱之永恒的泉源。 
这神的愤怒就正是使他们忧郁的性格之所以倾向于恶毒，使他们 
洋失的想象之所以倾向于狂信，使他们的无知之所以流于轻信幷 
459盲目服从于教士们的动力。这些教士，为了自己的利益，便时常利 
用他们那发怒的上帝去引人犯罪，幷且使人把连自己都享受不到 
的安宁甘心地让与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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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看到的那种存在于一神论者、乐观主义者、幸福的狂热 
者的上帝与被自己的迷醉弄得时常是孤僻而残忍的虔信者、迷信 
者和热忱者的上帝二者之间的差別，是只应该到气质与情欲的多 
样性中去寻找的。这两类人同样都是失掉了理性，受了自己想象 
的欺骗。有一些人，他们在爱情的热狂之中只从好的方面去看上 
帝；而另一些人，则只从坏的方面去看它。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人、 
们从一个错误的假定出发，那他们所作的一切推理就只能是一长 
串的错娛；只要人们摈弃感官的证明，槟弃经验、自然和理性，那 
么，悪知道想象到哪里才停止不前就是不可能的了。诚然，幸福的 
狂热者所持有的观念， 较之气 质使之成为怯懦而残酷的阴郁的迷 
信者所持有的观念，对自己和別人危险性是要少些；然而，两者中 
不管哪一个，他们的上帝幷不因此就不是一些幻影；前者的上帝是 
愜意的梦的产物，而后者的上帝则是头脑中的一种恼人的热狂的 
产物。 

从一神论到迷信只不过一步之差。机体中的一丁点儿的变 
革，一点轻微的残废，一种意外的伤痛，就足以败坏脾气、恶化气 
质、颠倒一神论者或幸福的虔信者的意见的体系；只要他的上帝的 
肖像一旦变了形，那么自然的美好秩序对他也就要颠倒了，而忧郁 
将使他逐渐地陷在迷信中，陷在怯懦中，陷在由狂信和轻信所产生 
的一切邪道之中。 

从来只存在于人的想象中的神，必然要染上人的性格的色彩。 

它有人的情欲；它经常随着人的机体的变革而变化。它将随着把 
它装在自己头脑中的人的本身的情况而快乐或悲哀、对人有利或 
有害、友好或敌对、可亲或凶暴、人道或残酷。一个从幸福掉在苦460 



184 


< 


下 卷 


难中、从健康掉在疾病中、从快乐掉在愁苦之中的人，在这些情况 
的变化当中是不能保有同一的上帝的。一个时时刻刻被自然原因 
在人的器官上产生的种种变化所支配的上帝，又是什么上 帝呢？ 
无疑，这是一个奇怪的上帝，它的浮动的观念竟或多或少地在乎我 
们血液的热力和流动性！ 

这一点是毫无疑 问的： 一 个经常善良、充满明智、被一些对于 
人是可爱和有利的性质所装扮起来的上帝，比起在信和迷信者的 
上帝来，是一个更富于诱惑力的幻影；可是，当那些在上帝身上费 
心思的思辨家改变环境或气质的时候，上帝决不因此就不再是一 
个能变为危险的幻影。一向把看作是万物之创造主的这些思辨 
家，就将会看到他们的上帝在变，而且还会不得不把它看成是一个 
充满着矛盾、不能充分予以信赖的东西；从此，疑惑和恐惧就要侵 
占他们的精神，而这个他们最初看来如此可爱的上帝就将对他们 


变为恐怖的对象，使他们沉沒在他们起初以为相距无限遙远的那 
种最阴暗的迷信之中。 

所以，一神论或所谓自然宗教是不能有什么一定的原则的。 


镰 » 




而宣扬这种宗教的人，在他们关于神的意见上以及关于由此而产 
生的行为上，也必然是要变动的。他们那在本源上是建立在:-个 
明智、智慧、其善良是永不自行否定的上帝之上的体系，只要环境 
一 改变，就必然马上变为狂信和迷信。这个断断续续地被一些具 
有不同性格的狂热者所编造出来的体系，也必然要经受不断的变 
化，而且很快离开它的所谓原始的朴素性。大多数哲学家曾想用 
一神论去代替迷信，但是他们幷不知道一神论是为了使自己破坏 
和消亡才編造出来的。事实上，有许多极其明显的例子给我们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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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了这个不幸的眞理。 一 神论在一切地方都败坏了；屯已逐渐形 
成了各种迷信，形成了人类因此受到腐蚀的各种无聊而有害的道 
门。只要承认在自然之外还有一些无形的、人的不安的精神不能 
予以固定不变的观念、而只有人的想象才能描绘的权威，只要人关 46 J 
于这些想象的权威不敢请教自己的理性，那么必然地这第一步的 
错误:就要使他迷失，而他的行为也象他的种种意见一样，要变为彻 
头彻尾地荒诞无稽。① 

有一些人，当他们从许多极其明显的错 i 吳-世俗的迷信就 

是不断用这些东西使自己充实起来的——中醒觉过来以后，就单 
单抓住神这个空洞的槪念，把神看成是一个未知的、具有智慧1明 
智、能力和善良， 一 句话，充满着无限完善的主宰，在我们的国度 
里，•人家就把这样的人叫作一神论或自然神论者。按照他们的意 

♦ 參争 ••*•• 

见，这个主宰是与自然有別的；他们把它的存在建立在普遍存在于 
宇宙中的秩序与美之上。有了神恩的先入之见的他们，对于不幸 462 

S 

①亚伯拉罕的宗教，起初似乎是为改革迦勒底人的迷信而想象出来的一种一神 
论；而亚伯拉罕的一神论，则被想利用它来形成犹太人的迷信的摩西所敗坏。苏格拉 
底曾是一神论者，正如亚伯拉罕一样，他相信神的感召；他的弟子柏拉图则用一些神秘 
色彩粉饰了自己先师的一神论。这些神秘色彩，是柏拉图从埃及和迦勒底的教士们那 
里借来的，并且在他诗意的头脑中加了修正。柏拉图的弟子们，如普洛克拉斯、扬布里 
可、桕罗丁、波菲利等等，都是一挂沉浸在最粗俗的迷信中的道地的狂信者。最后，基 
督教最初的一些博士们都是相拉图学派的，他们把被使徒们或耶與所改良了的犹太教 
的迷信和柏拉图主义揉合在一起。很多人把耶稣看作是真正的一神论者，他的宗教是 
逐渐败坏了的。事实上，在那被认为是他的法律的福音书中，既没有谈及什么祭仪 ，也 
没有谈及什么教士、牺牲、献仪以及已成为世间迷信中最为有害的现时的基督教之大 
部分教义。穆罕默德，在同本国的多神教作斗争的时候，曾只想把阿拉伯人引向亚伯 
拉罕和他的儿子伊斯马伊尔的最初的一神论去，然而，穆罕默德教义却分裂成七十二 
个教派。所有这一切都给我们证明 ，一 神论总是或多或少地搀杂着狂信，迟早是要以 
产生一些浩劫而告终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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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宇宙主宰如不运用自己的权威去阻止就应被认为是其原因的那 
些不幸，是坚决不肯正视的。迷恋于这些指不出什么根据的观念， 
难怪他们在自己的体系中以及在他们从之抽出的一些结论中，是 
很少一致的。事实上，有些人假定这个想象的、退到自己本质之深 
处的神，在使物质从虛无中产生出来以后，便永远使它入于曾经一 
度被引动起来的运动之中。他们之需要一个上帝就只是为了产生 
自然；自然旣然产生了，那么所有在自然中发生的一切，不过就是 
上帝在万物的本源中所给与的冲动之必然的继续罢了。它愿意世 
界存在着，但世界是太大了，它不能连一些细小的事都去管理，于 
是它把一切事件推给次要的或自然的原因。它生活在一种对自己 
的创造物之完全的淡漠之中，这些创造物对它不再有任何关系，丝 
毫也不能扰乱它的不变的幸福。由此可见，迷信程度较轻的自然 

春 • 

神论者，把自己的上帝造成了一个对于人沒有任何用处的神；但 

• • • 

是，他们却需要一个字去指示最初的原因或未知的力量。由于不 
认识自然的能力，他们才认为应当把自然之最初的形成，或者，如 

I 

果我们愿意这样说的话，把与上帝同其永恒的一种物质的安排，归 
因于这种力量或原因。 

另一些想象力比较活泼的一神论奢，则假定在宇宙主宰和人 
类之间存在着一些最特殊的关系。他们每个人都依照自己天才的 
大小来扩充或¥少这些关系，假想出人对自己的创造主的一些义 
务；而且认为：为了博得它的欢心，必须仿效它的所谓善良，幷且要 
象它那样给自己的创造物做些好事。有些人还相信：这个上帝旣 
是公正的，那么就会给做善事的人保留奖赏，给为害于自己同类的 
人保留惩罚。 •由此 可见，这些人由于把神弄得象一个君主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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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臣属们是否尽忠于自己的义务和遵守他所定的法律而给以惩 
罚和奖赏——，因之也就比其他的人更把自己的神加以人性化了。 

餐暴攀 

他们不能象那些纯粹的自然神论者一样，有一个不动的和漠不关 
心的上帝就满足了；他们需要一个更接近于他们自己的、或至少能 463 
使他们用来去解释这世界给他们提出的某些谜的上帝。旣然这些 


思辨者们（为了与第一种人区分出来我们称他们是一神论者)每人 

« • • * 

都围绕着宗教自编一套姑可称之为体系的东西，因此他们在祭 a 
上和在意见上是沒有任何一致的。在他们之间，存在着一些往往 
看不见的细小差別，这些 细小 的差別使他们之中的某些人从单纯 
的自然神论导向迷信； 一 句话，他们自己是很少一致的，不知道应 
该使自己固定在什么上面。① 

如果自然神论者的上帝毫无用处，而一神论者的上帝又必然 
充满矛盾，这是不足为奇的。这两种人都承认一个只是一种纯粹 
虛构的存在。把它弄成物质的东西吧，它就要因此进到自然中来； 

把它弄成精神的东西吧，他们对它便不会再有什么眞实的观念。 
要是给它一些道德的属性呢，则他们就得立刻把它弄成一个人，对 464 

~ ® 这是容易看出 的:这 些=,牟事和 I 的著作与神学家们的著作一 
样，通常也充满着谬论和矛盾。他 A 岛奋佘时矛盾的。说一切都是必然的人 
否认灵魂的灵性和不朽性，不相信人的自由。我们难道不能问他们，既是这样，他们的 
上帝又有什么用呢?他们需要一个习惯使之对他们成为必需的字。在世界上;敢于成为 
合理的人是很少的；不过，我们倒想请一切信仰.手，——不管人家用什么 
名称去指他们——问一问自己，他们是否能把某岛、 • 4#的、不变的与事物的 
本性永远相容的观念，给附在他们以上帝之名所指的那个存在上去;他们将会看到，只 
要他们把它和自然区分开来，他们对它就不会有任何理解。大多 数人# 无神论所表示 
的厌恶，完全 象是# 他们需要相信某些事物，他们的精神不能停留在 
悬空的状态，尤其是 # 当* teV {相'信'事^对他们有着非常的利害关系的时候。因此与其什 
么也不相信，他们宁愿相信人家愿意他们相信的一切，而且，他们想•.采纳一种意见还 
是最可靠的。 



于这个人他们只有扩大它的种种完善，但是，倘若把它假定为万物 
的创造者，它的各种性质却又时时刻刻在自行否定。所以，当人类 
咸受不幸时，你就会看到他们不是在否认神,就是讥笑那些终极原 
因，而且不得不承认，要么这个上帝是无能的，要么它就是以有违 
于自己的善良的方式而行事。然则，那些假定上帝是公正的人，难, 
道不是不得不假定一些从这个存在所引出的、如果不认识它的意 
志人就不能去违犯的义务和规则 卩马？ 这样 ，一 神论者，为要解释自 
己上帝的行为，就越来越处于不断的困境之中。要摆脫这困境，他 
只有承认一切神学的梦呓，甚至连为了异常简短的手法去说明 
那如此善良，如此明智，如此充满公正的存在才想象出来的种种荒 
诞的神话，也全都不放过。为要找出恶是怎样进到这个被一个善 
心的智慧所支配的世界里来的，那就必须要从一些假定到一些假 
定那样地，追溯到亚当的犯罪或叛乱天使的下凡，或者，追溯到普 
洛米修斯的罪恶和潘多拉的箱子' 一 定要假设人有自由；也一 
定要承认创造物能冒犯自己的上帝，能引它愤怒，能感动它的情 
欲，也能随后用种种迷信的规戒和忏悔去和缓它。如果人们假定 
了自然服从于一个隐蔽的、具有种种奥妙的性质、幷以一种神秘方 
式而活动着的主宰，那人们为什么又不能假定那些典礼、物体的运 
动、言语、祭仪、殿堂、雕像，也能同样含有一些秘密的性质，能使那 
人所崇拜的神秘的存在自己得到协 调呢？ 为什么 人们不会使魔 
术、通神术、幻术、符咒、驱邪术的隐蔽的力量具有 效验？ 为什么不 


* 据希腊神话，潘多拉是神所创造的人类的第一个女人。智慧女神使她陚有一 
切恩惠和才能，宙斯则送给她一只装满一切不幸的箱子。她被遣到人间与人类的第一 
个男人爱卑梅特结合 9 爱卑梅特不幸打开了这个箱子，因而产生了人间的一切罪恶。 


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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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默启、梦兆、幻像、预兆和占卜呢7如果宇宙的原动力为把自 
己显示给人，不曾使用种种不可参透的方法，也不曾求助于种种变 
形、化身和化体的话，那么，人能知道什么呢7所有这一切梦幻难 
道不是从人给神編造的那些荒谬的槪念中产生出来的？所有这一 465 
切事物和人们加之于它们的那些性质，难道不比一神论的一些观 
念——譬如它假定一个不可领悟的、看不见的、非物质的上帝能够 
创造物质幷使物质 运动; 它假定一个沒有器官的上帝能有智慧，能 
象人一样地思维而且具有种种道德 性质； 它假定一个智慧而明智 
的上帝赞成 混乱； 它假定一个不变的和公正的上帝能够忍受无罪 
的人可以遭受一时的压迫——，更不可信，更少可能 的吗？ 当人们 
承认一个对于健全思想的光辉如此矛盾或如此对立的上帝的时 
候，就再沒有什么东西能激怒理性的了。 一 旦假定了这样一个上 
帝，人便任什么都可以相 信了； 要指出什么地方人应该勒住自己想 
象的步伐，那是不可能的。如果人们相信了人与这个不可相信的 
存在之间的关系，那么就得给它建立神坛、供上祭品，不断祷吿它， 
给它奉献种种礼物。如果人们对这个存在什么也体会不到，那么 
最可靠的办法，岂不就是去相信它的牧师们的话吗？这些牧师，由 
于职务关系是理当对它加以思考过以便让別人来认识它的。一句 
话，在教士们的口头上沒有什么不该承认的天启、秘迹和规戒。这 
些人，在任何地方，都有权以各式各样的方法教会人对神应该想些 
什么事，幷暗示他们种种方法博得诸神的欢心。 

可见，自然神论者或一神论者幷不眞正想和迷信分开，而且， 

要把他们同那些最轻信的或在宗教问题上思考得最少的人们划淸 
界限，也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很难明确判定人可以容许自己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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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蠢事终究有多少。要是自然神论者不在迷信者们由于轻信而迈 
出的一切步伐上亦步亦趋的话，那么他们会比后者——这些人在 
466 口头上承认一个不合理的、矛盾百出的、奇怪的神之后，还在口 

头上采纳了人家向他们提供的种种可笑的和奇怪的方法-更为 

不合道理。迷信者们旣承认原则也承认结果；自然神论者则只从 
一 个错误的假设出发而抛弃它的结论。①一个只存在于想像中的 


①一位深思熟虑的哲学家说得好，自然神论和宗教一样，是必然要倾向于异端 
和宗教分裂的。自然神论者和迷信者有着一些共同原则，而后者在与前者争论时却往 
往处干有利的地位。如果存在着一个上帝，就是说一个我们对它并无任何观念、可是 
同我们却有着种种关系的存在，那我们为什么不崇拜它呢？而且，在我们应该对它做 
的礼拜中，又要遵守什么规则？最可靠的当然是采取我们先辈们以及我们的教士们的 
仪礼。我们不会在自身上找到另一种仪式；这仪式是荒诞的吗？那是不容我们去加以 
考验的。因此，不管它是如何地荒诞不经，最可靠的，还是使我们自己去适应它，只要 
说： 一个未知的原因能够以一种在我们是无可体会的方式去活动、上帝的神意 f 
予的深渊、最方便的法门就是盲目相信我们引导者的诘、把这些人看成是不会_ 
4 i 為仏，•那我们的行动将是非常明智的等等，这就万事大吉了。由此可见，一个合乎道 
理的一神论，是能一步步地引到最廉价的轻信、迷信、乃至最危险的狂信的。而狂信这 
个东士 r a 果不是对于一个只存在于想象中的东西之不加思考的一种情欲，难遨还是 

别的什么东西吗？ 一神论之于迷信，正 如宇謦 咚苧或暫芩之于罘咢雩一样。 一 些宗教 
改革者，对某呰荒诞可笑的神秘表示反对，•奇4命另夕卜二些同#备 A 讨厌的神秘却不 
曾加以 拒绝。 只要人承认神学上的上帝，那么在宗教中，就再没有人们不可以采纳的 
东西了。另一方面，如果一些新教徒，纵然经过宇亨令亨，还往往是不宽容人的，那么， 
恐怕一神论者也会是同样的吧。因为为了一种又为十分重要的对象的利益而 
不争吵，那是很难的。只因为上帝的利益扰乱了社今，上帝才是可怕的。然而人们不能 
否认，纯粹的一神论，或人们称之为自然宗教的这种东西， 正如宇 苓字苧之曾经解除了 
许多拥护这一改革的国家的弊端一样，比起迷信来还是不无可長全4。只有一种没有 
限制的、不可侵犯的思想自由，才能确实保证精神的安宁。人的意见，只有当人们想要 
压制它、或是当人们想着必须使别人象他自己那样去思想的时候，才是危险的。如果 
迷信的人，在意识中并不想必须强迫别人，并且也没有这种权力，那么，任何意见，即使 
是迷信的意见，也不会有危险。对许多人来说，要紧的就是消灭这种成见 i 如果这不 
可能，那么，哲学所能合理地提出的，就是要使那些拥有权力的人知道，他们永远不该 
容许自己属下的人们为了宗教的意见而 作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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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要求一种想象的宗教 仪式； 所有神学都是一种纯粹的 虛构； 在467 
错误中与在眞理中一样，都是沒有等级可分的。如果上帝存在的 
话，那么就应该相信牧师们关于它所说的一切了。一切迷信的梦 
想，幷沒有什么比作为迷信之基础的不相容的神更不 可信； 这些梦 
想本身，也不过是从那些狂信者或梦想者凭着沉思从神的不可参 
透的本质、不可领悟的本性以及种种矛盾的性质得出的一些推论 
中，精致地或不怎么精致地提炼出来的一些结论罢了。——眞的， 
为什么不说下 去呢？ 一一在世界上任何宗教中，难道还有比创世 

* 奢 

纪或无中生有这种更不可能使人相信的灵迹吗？难道还有比一个 
不可领悟然而必须承认的这样一位上帝，更难理解的一种神 秘吗？ 
难道还有什么此一个智慧而全能、生产东西只是为了毁掉的工人 
更为矛盾 的吗？ 难道还有什么比把一个不能解释任何自然现象的 
主宰给联系到自然上去，更为无益的吗？ 

因此让我们结论说，最轻信的迷信者比起这样一些人来，即他 
们在承认一个自己幷不对之具有任何观念的上帝之后，立刻打住， 

而拒绝承认由一个根本的和最初的错误直接而必然地产生的行为 
的体系，在推理上还是比较合于逻辑，或至少在他的轻信中想法还 
是比较前后衔接的。如果旣然承认了一条违反理性的原则，那么 
有什么权力又要要求理性从它得出结论，不管这些结论是人家觉 
得如何荒谬无理 的呢？ 

我们已多次申言而不能过于重说了•.即为了人的幸福，人的精 
神一旦走出可见的自然，就是徒然自己折磨自己；它会迷失，而很 46 S 
快会不得不重新走进自然中来的。如果人忽视自然及其能力，如 
果人需要一个上帝来使自然运动起来，那么他对自然就不会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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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观念了，而且不得不立刻把自然造成一个人，以他自己为模 

鲁 

型。他相信在把自己的一些特有的性质给与自然的时候，就是把 

自然造成了一位 上帝； 他相信在把这些性质加以夸大的时候，才能 

使它们和世界的无上主宰配得上。其实，由于抽象、否定、夸张，他 

反而把这些性质消灭了，或是使它们成为全然不可理解的东西了。 

当他自己也不再领会幷且迷失在自己的虛构中的时候，他便想象 

已经形成了一个上帝，其实他所形成的不过是一个纯理的东西而 

已。一位披着种种道德性质的外衣的上帝，常常都是以人为模型 

的； 而一个披着种种神学属性的上帝却找不到任何模型，而且对我 

们也决不存在。从两种如此不同的东西之可笑和不相称的配合 

中，所能得到的不过是一个纯粹的幻影罢了，我们的 歸神对 它不能 

. 有任何关系，在这幻影上面费心思也是极其无益的。 

事实上，象人们所假想的那样一位上帝，我们从它能期待什么 

呢？ 我们向它又能要求什 么呢？ 如果它是灵性的话，那它又如何 

能使物质运动起来、武装起来，来反对我 们呢。 如果是它建立了自 

然的法则，如果是它赋与万物以它们的本质和特性，如果一切完成 

的事物都是它的无限神意与深刻智慧的证据和结果，那么，向它表 

示一些心愿又有什么好处呢？我们不是祈求它看在我们的情分上 

* 

改变一下事物的不变的进 程吗？ 即使它愿意这样做，难道它能销 
毁它不变的意旨或收回成 命吗？ 我们不是要求它，为了使我们高 
兴，让一些事物以一种相反于它所赋与它们的本质的方式 活动? 
难道它能阻止一个性质坚硬，比方石头这样的物体，在下落的时 
候，不损伤一个脆弱的东西——比方以感觉为自己的本质 的人？ 因 
此，让我们不要向这位上帝要求什么奇迹吧。尽管人家假想它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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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全能，可是它的不动性却反对它运用自己的权力；它的善良反对 
它做出严厉的审判；而它的智慧也反对它在自己的计划中要做种 
种变动。由此可见，神学用了种种互不相容的属性把它的上帝造 
成了一个不动的东西，这东西于人无用，对人也完全不可能产生 
什么灵迹。 

人家也许要说，万物的创造者的无限知识，对于存在于它所形 
成的事物中的种种富藏认识得一淸二楚，而愚蠢的凡人是看不到 
的。还说，它一点用不着改变自然法则或事物的本质也能产生超 
过我们微弱悟性的一些结果，而这些结果是可以不违反它自己所 
建立的秩序的。我回 答说： 凡符合于事物本性的东西，旣不能叫作 

超自然的，也不能叫作灵迹的。无疑，有很多事物超乎我们的理 

* • • • « • # 

解;但是所有在世上产生的一切却都是自然的，而且把它们说成是 
属于自然本身，比说成是属于一个我们对之幷无任何观念的主宰 

要来得筒单得多。其次我回 答说： 人们用灵迹这个字是指这样一 

* • 

种结果，这种结果由于人不认识自然才相信不是自然所能产生的。 

再次，我要回 答说： 各国的神学家们硬说灵迹所指的，幷不是自然 

• • 

的一种异乎寻常的动作，而是一种直接违反自然法则的结果，虽则 

* 

人们保证说是上帝给自然划定这些法则的。①另 一 方面，如果上 
帝在它使我们惊讶或为我们所不能理解的作品中，只让那些为人 
所不知的力量发动起来，那么，在这意义上，自然中就沒有什么东 
西能被看作是灵迹了，因为使一块石头下落的原因，与使我们的地 
球转动的原因，在我们同样都是未知的 3 最后，如果上帝在显示一 

①布德由斯说，一个灵迹，就是宇宙的秩序和保存所依赖的自然法如個此被悬 
搁下来的一个动作 a 参看《无神论研究》，第140页。 


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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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灵迹的时候，只是利用它对自然的知识来使我们惊异，那么它的 
作为，就和某些比別人更狡猾或比庸众更有教养的人，利用人的无 
知或无能而以自己的诡计和奇妙的秘密来使他惊异，沒有两样。 

470 用灵迹去说明自然现象，这就是说人不知道这些现象的眞实原因； 
把这些现象归因于一个上帝，这就是说人不认识自然的富源；而 
且，人需要一个字来指示它们，这就是相信魔术。把因此而违背了 
自己法则的种种灵迹，归之于一个无上地智慧的、不变的、有先见 
之明的和明智的存在，这就等于在它身上消灭了这些性质。一个 
全能的上帝，满可以不需要灵迹来统治世界，也不需要灵迹来征服 
那精神和心灵都在它掌提之中的受造者。所有被世上一切宗教当 
作上帝之兴味所在的证明来宣扬的灵迹，除了证明这个存在的无 
常，以及它想要世人信服它所再三吿诫的东西之不可能以外，沒有 
证明任何东西。 

最后，作为最后的一手，人家要质问 我们： 是否依赖一个善良 
的、明智的、智慧的存在，比依赖一个盲目的、在其中我们找不到任 
何可以安慰我们的自然，或是依賴一个永远不会听从我们呼声的 
命定的必然，要好 一些？ 我这样 回答： 第一，我们的利益幷不决定 
事物是否眞实。而且，即使同一个跟人家给我们指示的那个存在 
一样便利的东西打交道，是最有利益的，但这也幷不证明这东西是 
存在的。第二，这个如此善良如此明智的存在，在另一方面，则对 
我们表现得活象一个毫无理性的暴君。人去依赖一个盲目的自 
然，要远比依賴一个某物——其善良性质无时无刻不被曾把这些 
性质给与它的那个神学所揭穿-一一有利得多。第三，被正当地硏 
究了的自然会提供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使我们得到我们的本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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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容纳的那样多的幸輻的。当我们借经验的帮助，请教自然或开 
拓我们理性的时候，自然就会使我们发现我们的义务，就是说，发 
现自然的永恒而必然的法则使我们的保存、我们自己的幸福、以及 
我们为幸福地活在尘世而需要的社会的幸福与之相连接的种种必 
不可少的手段。正是在自然之中，我们才找到可以满足我们物质 
需要的东西；正是在自然之中，我们才发现种种义务，沒有这些义^ 
务，我们就不能在自然曾把我们安放在这里的地球上，幸福地生活 
着。在自然之外我们只能找到一些有害的幻影，这些幻影使我们 
拿不定主意，到底应该对自己做些什么，对我们与之发生联系的人 
又该做些什么。 

因此，自然对我们决不是一位残忍的继母；我们也决不是依赖 
于一种残酷的 命运。 让我们走向自然罢，当我们把它所应得的荣 
誉还给它的时候，它就会提供我们一连串的福利；当我们愿意请教 
它的时候，它就会提供我们一些东西来减轻我们物质上和精神上 
的痛苦。只有当我们轻视自然，向那些被我们的想象给高举在应 
属于它的王位上的偶像们滥施敬礼的时候，它才惩罚我们，或是对 
我们表示冷酷无情。它之所以明显地惩罚那些把一个不祥的上帝 
放在它应占据的位置上的人，就是由于他们的惶惑、矛盾、言目和 
昏溃。 

哪怕就是一时地设想这个自然是僵死的、沒有生命的、盲目 
的，或者，如果人们愿意这样说的话，把自然造成为宇宙的上帝是 
出于偶然，那么，依赖于绝对的虛无，难道不比依赖于一个必需要 
认识而又不能对之形成任何观念的上帝、 一 个只要愿意对它形成 
一 个观念人就不得不把 一捏最 矛盾、最使人不愉快、最使人起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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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最有害于人的安宁的槪念与之联系起来的上帝，要好一 些吗? 
依赖于命运或定命，难道不比依赖于一个沒有理性的智慧一•它 
由于自己的创造物之缺少智慧和明智而给以惩罚，而这些东西却 
正是它曾愿意给与它们的！——要好一 些吗？ 投身在一个盲目 
的、沒有智慧和目的的自然的怀抱中，难道不比在一个全能的智慧 
的鞭挞之下——这智慧曾订出各种计划，只是为使软弱的凡人有 
自由去违抗它们 、毁 坏它们、幷因此而成为它的不可和解的愤怒之 
472恒常的牺牲者，——而终生战战兢絨，要好一些 吗①？ 


①沙夫茨伯里爵士，、尽管是个热心的自然神论者，说得还是很有 道理： “很多诚 
实的人，如果人家使他们确信引导着他们的不过是一个眘目的命运，那么，他们的精神 
可能更会安宁些；在想着有一位上帝的时候，比起如果他们相信并不存在着什么上帝， 
他们是親茱得更要厉害得多的。”参看< ( 关于狂信的书信也参看本卷第13拿 9 


第八章从人们关于神的概念， 

或关于神的概念在道德、政治、科学、 
民族的以及个人的幸福方面的影晌 
对人所产生的种种利益的考察 


直到这里为止，我们已经看到，人们对于神所形成的一些观念 472 
是很少有根据的；他们用来支持神存在的种种证明很少具有坚实 
性; 而且，在他们关于对世上所有居民都同样不可能认识的这个存 
在所形成的各种意见之中，也缺乏和谐一致。我们认识到，神学所 
给予神的那些属性是互不相容的；我们也证明了，这个光是它的名 
字就能引起恐怖的存在，不过是无知、惶恐的想象1热狂和忧郁之 
不成形的产物罢了。我们也曾指出，人们对它形成的各种槪念只 
能溯源于幼年时期的偏见。这些偏见通过教育传递下来，被习惯 
所加强，为恐惧所滋养，被权威所保持幷且绵延下李。最后，一切 
都应使我们深信，在世上如此广泛传播的上帝的观念不过是人类 473 
的一个普遍谬误。因此，现在剩下的事就是来考察一下这个错娛 

是否有益。 

任何错误对人类都不能有好处； 错误永 远只是建立在人的无 
知或人精神的盲目上。人越是看重自己的偏见，则人的错误对他 

就越会产生恼人的后果。所以，培根说得有 道理： 亨哼肀芊 ft 苧 
的，就是神化了的谬误。事实上，从我们的宗教谬误中所产生的弊 

• 參_« ••鲁 攀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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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过去是而且将来也总是最可怕的和最广泛的。我们越是重视 
这些谬误，则它们就越能使我们的情欲发动起来，越扰乱我们的精 
神，越使我们沒有理性，越影晌生活中的一切行为。在被看成是对 
自己的幸福最为重要的事情上弃绝理性的人，在其它事情上反而 
倾听理性，这是少见的。 

我们只要稍加思索，便会发现这个可悲的眞理的最令人信服 
的证明；在人们所采纳的关于神的种种不祥的槪念中，我们将会看 
到人类作为其牺牲者的一切神类的偏见和不幸之眞实泉源。不 

过，正如我们在別处所说的那样，效用应该是人们对于有智慧的生 

# • 

物的各种意见、制度、学说和行动所作的判断之仅有的 i 隹则和唯一 
的尺度。正是根据这些东西给我们提供的幸福，我们才对它们予 
以 尊重； 如果这些东西对我们无益，我们就要轻视它们；如果对我 
们有害，我们就荽弃绝它们;理性是以它们给我们招致的不幸的大 
小而规定我们对它们的爱恶的。 

根据这些建立在我们本性之上的、而且在一切有理性的人来 
看都是无可爭辩的原则，让我们考察一下神的槪念在世上所产生 
的一些结果吧。在本书中，我们曾在许多地方约略指出，只以愿意 
保存自己幷营社会生活的人为对象的道德，与那建立在一个有別 
于自然的力量之上的种种想象的体系，沒有丝毫共同之点。我们 
474也曾证明，只要对一个有感觉的、有智慧的、有理性的生物的本质 
加以思考，就足能找到和缓人的情欲、抵抗恶劣倾向、逃避罪恶习 
惯、使自己对于那些自己不断有所需要的人成为有用和可贵的种 
种动因。这些动因，无疑比人家相信应该从一个想象的、被編造出 
来就是为向一切默想它的人以不同方式显示自己的存在借来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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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动因 ，更眞实、更实在、更有力。我们也使人感到，从早年起就使 
我们感染着诚实的习惯和正当的性向的教育，——这些习惯和性 
向又由于法律、舆论的推崇、礼尙的观念、为博得別人尊重的欲望、 
以及对我们自己失掉尊重的恐惧等等，而加强起来——就足以使 
我们习惯于一种可赞美的行为，足以使我们甚至避开那些不得不 
被恐惧、羞耻和悔恨来惩罚我们自己的秘密的罪恶。经验给我们 
证明，秘密的和成功了的第一次的罪恶，就给第二次、第三次的犯 
罪做了 准备； 第一次的活动就是一个习惯的起点;从第一次犯罪到 
第一百次犯罪，其距离比从无罪到有罪还要近。 一 个保证自己不 
受惩罚的人，容许自己去做一系列的恶劣行为，是自欺欺人的，因 
为他常常不得不自己惩罚自己，而且他也不能知道他将在什么地 
方止住，不再作恶。我们也曾指出，对于那些不感觉到德行的魅力 
或不感到从德行中产生的好处的人，社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对一切 
扰乱它的人有权给予的惩罚，若和发自一个无形的、每逢人们自以 
为保险在此世不受惩罚时对其观念就淡薄了的权威的所谓震怒或 
遙远的惩罚比较起来，前者乃是一些更实在、更有效、更现实的障 
障物。最后，这是容易使人感 到的： 一 个建立在人与社会的本性之 

钃 

上、具有公平合理的法律、照顾到人们的风俗习尙、忠于赏善罚恶 
的政治，若与一切人都在崇拜、永远只是压制那些已然被平和的气 
质和道德原则约束了的人的那个上帝的幻想的权威比较起来，前 
者是更能使道德成为可尊敬的和神圣的。 

另一方面，我们曾经证明，再沒有比把一些事实上在不断自相 
矛盾的人的性质加之于神更为荒谬更为危险的了。我们看到，善 
良、明智、公平，这些性质无时无刻不被世上一切神学家一直归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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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这个神的恶意、混乱、不公正的专橫所抵消。因此，很容易从此 
得到这样的结 论:一 位在如此不同的面貌下显示给我们的上帝，是 
不能作为人行为的楷模的，而它的道德性质也不能作为营社会生 
活的人们的榜样。人，只有在他决不背离对于自己同类所应有的 
善意和公正的时候，才能被称是有德的。 一 个高于^切 的上帝 ，对 
自己的属下沒有任何义务，对任何人也沒有需求，不可能作为它那 
旣充满着需要因而也负有某种义务的创造物的模型。 

柏拉图 曾说: 亨-夸 f 乎可是，这位人应求与之相 
似的神，到哪里去 找呢？ 在自然之 中吗？ 可惜！人们设想是自然 
之原动者的这个东西，却在人类的头上毫无分別的散播着 巨大的 
恶和巨大的善。它对一些最纯洁的灵魂往往不公正，对最败坏的 
人却施给最大的恩惠。如果象人家所保证的那样，有一天它是会 
表现得最公平的，那么，就让我们等待这个时刻，以便按照它的举 
止来修正我们自己的行为吧。 

我们不是在一些天启的宗教中汲取我们关于德行的观念吗？ 
可惜，所有的宗教似乎都一致向我们宣扬着一个专橫、嫉妒、好复 
仇和利己的上帝。它不认识任何规则，在一切方面都顺从自己一 
时的 私欲； 爱恶去取全凭自己的幻想。它喜爱屠杀、抢劫和 犯罪； 
476玩弄自己弱小的属下，用幼稚的命令去使他们疲累不堪，向他们不 
断地张开陷阱，严禁他们请教自己的理性……如果人们把象这样 
的上帝作为模型，那么道德又将会变成什么样子的东 西呢？ 

然而，一切民族所崇拜的，却正是具有这些性质的神明。我们 
也看到，由于这些原则的后果，在一切国家中，宗教远沒有促进道 
德反而动搖了和消灭了道德。它不但沒有使人联合起来，反而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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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分 裂了； 人们不但沒有互相亲爱、彼此帮助，反而时常为了一 
些同样沒有道理的意见而互相爭执、互相轻视、互相仇恨、互相迫 
害、互相残杀。他们在宗教观念中的一点点分歧，就使他们从此成 
为敌人，在利害关系上把他们分开，使他们处于不断地爭吵之中。 

为了一些神学上的臆说，一些民族和另一些民族便誓不 两立; 君主 
防犯着自己的属下；公民们对自己的同胞兵戎相见；父辈厌弃自己 
的子女，子女则用利剑残杀自己的 父兄； 夫妇离异，亲属不相认 ，一 
切联系都被断绝了；社会亲手把自己撕毁。可是就在这些吓人的混 
乱中，每个人却都硬说自己是符合于所侍奉的上帝的心愿的，而且 
对于为了上帝的缘故而犯的那些罪恶，谁也不肯对自己加以任何 
责备。 

我们在那些被世上一切宗教似乎都放在远远高于社会和自然 
道德之上的祭仪、典礼和教规之中，也发现了这种同样的晕眩和狂 
乱的精神。在这里，一些母亲为了满足自己的上帝，献出了自己的 
亲生子;在那里 ，一 些善男信女们为了自以为对上帝犯了一些亵渎 
行为，聚集起来，举行典礼，用杀掉一些活人作栖牲去安慰他们的 
上帝。在另一个国家里，一个癫狂的人为要平息他的上帝的愤怒， 

自己摧残自己，用种种严酷的痛苦来处罚自己的一生。犹太人的 
耶和华，乃是一位多疑的、专门嗜好鲜血、谋害、屠杀、幷要求人们 
用焚烧动物的烟来养活自己的暴君。异教人的丘比特是一个淫秽477 
的怪物。腓尼基人的摩罗克是一个吃人肉的家伙；基督教徒的上 
帝要人们为和缓他的愤怒而扼杀它的亲生子；墨西哥人则只有杀 
害成千的人才能解消他们的野蛮的上帝对于血的饥渴。 

这些,就是神在世界上的一切迷信中给人表现的模范。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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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它的名字对一切民族都成为恐怖、狂乱、残酷和不人道的标 
记，幷用来作为对于道德义务之最无耻的破坏的不断的托词，难道 
又有什么可惊讶的呢？正是人们到处给予他们上帝的这种可怕的 
性格，才永远驱走了他们心中的善良、行为中的道德和他们生活中 
的福祉和 理性； 正是这个到处对不幸的人的思想方式威到不安的 
上帝，用七首把他们武装起来，使他们互相残杀，给他们窒息了自 
然的呼声，使他们自己成为野蛮，使他们对自己^同类成为残暴不 
仁。 一 句话，每逢他们想要模仿自己崇拜的上帝、博得它的爱怜、 
抱着热忱去侍奉它的时候，他们就変成一些沒有意识和狂暴的 
人了。 

因此，我们决不应该到虛无缥缈的奥林庇斯山上去寻找道德 
的榜样和行为的规范，这类社会生活所必需的东西。对于人，应该 
有一种建立在人的本性之上、建立在不变的经验和理性之上的人 
的道德 c 神的道德对于尘世永远是有 害的； 残酷的神只能从同它相 
似的人那里得到良好的侍奉。人家想着可以从人们不断给予我们 
的神的槪念中产生的那些巨大好处，到底会变成什 么呢！ 我们看 
到，所有民族都承认一个极端邪恶的 上帝； 为了使自己符合它的意 
图，它们竟把一些最明确无误的人类的义务不断践踏在 脚下; 似乎 
只有通过罪恶和癫狂，它们才能希望从人家夸耀其善良的至高智 
慧那里得到一些恩典。只要一论到宗教，就是说，论到那个其本身 
478的曖昧曾使人把它放在理性和道德之上的幻影的时候，人们就把 
放纵自己的一切情欲当成一种义务。只要他们的牧师们吿诉他们 


说，神命令他们去犯罪，或只有通过大罚自己所犯的小过才能获得 


宽免，那他们就会立刻把道德之最明白淸楚的规条也扔到脑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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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我们幷不会在这些受人尊敬的、散布全球而为世间宣 
示天上的预言的人们身上找到一些实实在在的德行。这些受到天 
启的自称是负有上帝的使命的人，往往只是借上帝之名宣扬仇恨、 
不和与狂暴。神，远沒有以一种有益的方式影晌他们的习尙，反而 
通常只是使他们变得更加富于野心、更加贪婪、更加心狠、更加固 
执、更加空虛。我们看到，他们不断地忙于用自己的种种不可理解 
的爭论引起怨恨。我们看到，他们在同他们以为屈从于自己的权 
威之下的那个无上权威展幵斗爭。我们看到，他们把些民族的 
领袖武装起来去反对他们自己的合法的王侯。我们也看见，他们 
把刀枪分给轻信的民众，让后者在被教士的虛荣心当作重大事伴 
的那些毫无价値的爭论中，彼此互相残杀。这些如此深信上帝的 
存在幷用上帝的永恒的复仇来威胁人民的人们，难道不是用这些 
奇妙的槪念来遮掩他们自己的骄傲、贪欲和好复仇与好爭吵的脾 
性吗？ 在他们的势力已巩固地建立起来而且他们已享有不受惩处 
之权的那些国家之中，难道他们不就是严峻的上帝对自己的传教 
士所严加禁止的那种放逸、无节制和过分的敌人吗？相反地，我们 
看到他们大胆犯罪、不顾公义、任性妄为、随意仇恨、多疑心狠 。一 
句话，我们可以大胆地进一步说，这些在世界上到处宣传一个可怖 

的上帝幷使我们在它的桎梏之下战慄的人，这些使我们不断地默 

■ 

想着上帝、给別人证明它的存在、用种种华美的属性去裝饰它、自 
称是它的代言者幷把一切道德义务完全归它支配的人，正是这个 
上帝使之极少可能成为有德的、人道的、宽大的和可亲的人们。如 
果考察一下他们的行为，人们就不免要相信，他们对自己所侍奉的 
那个偶像是完完全全看穿了的，而且，沒有人比他们更少上他们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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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之名编造出来的那种种威吓的当。在所有国家的牧师们的手 
中，神就好象美杜莎的头颅，对拿它来显示的人丝毫不加伤害，而 
却使所有其他的人变为石头。牧师通常都是一些最奸诈的家伙， 
他们当中比较好的也都缺乏善意。 


一个赏善罚恶的上帝这个观念，是否更能哄骗那些正是在神 
本身之上建立起自己的巨大权力和崇高称号，幷利用神的可怕的 
名义去恐吓、去保住由于自己的任性而使之往往成为不幸的人民 
的尊重的那些王侯们、那些地上的神呢？ 可惜！ 君主们由于高傲 
而采纳的那些神学的和超自然的观念，只不过使政治败坏，使政 
治成为暴政而已。那些自己本身就常常是暴君或暴君的庇护者的 
上帝的牧师们，难道不是在不停地向那些专制君主们叫嚷，说他们 
就是上帝的象征吗？难道他们不是向那些轻信的民众说，上天是 
愿意他们在最残酷的、最层出不穷的不公平之下呻吟;说受苦是他 
们的本分；说他们的王侯们，就正象无上的主宰那样，有无可爭辩 
的权力去处置自己属下的财产、身体、自由和生命吗？这些以神的 
名义而如此受到毒害的民族的领袖们，不是想象在他们一切都是 
容许 的吗？ 作为天上威权之竞爭者、代表和对手的他们，难道不是 
可以仿效上帝的榜样实行最专断的专制主义吗？他们沉浸在牧师 
们的谄媚使他们陷入的迷醉之中，难道沒有想到他们也会象上帝 
那样，自己的行动对人怎样他们是丝毫不加考虑的，他们对其余 
的人是沒有任何义务的，他们同自己不幸的属下是沒有任何联系 
的呜？ * 

因此，很明显，专制主义、暴政、王侯们的腐败和特权、以反百 
姓们的盲目——有人以上天的名义禁止他们去爱自由，禁止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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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自己的幸福而劳动，禁止他们反抗暴力和使用自己的自然权利 
-—，所有这些，都应归咎于神学的槪念和牧师们的卑劣的谄媚。 
这些被迷醉了的王侯们，即使在赞美着一位赏善罚恶的上帝幷强 48 0 
迫別人也赞美它的时候，事实上却无时无刻不在以自己的胡作非 
为和罪恶凌辱上帝。眞的，那些以自己作为神之生动的形象和代 
表的人们，他们的道德又是什么道德呵1那些不公正已成为习惯 
而且毫无悔恨的专制君主们，从饥饿的人民手中夺取面包，以便使 
他们那不知赛足的侍臣和充当他们的不义之行的卑劣工具的人们 
过奢侈豪华的生活，难道是些无神论者吗？那些野心勃勃的、幷不 
以压迫自己统治下的人民为满足，而且还要把破坏、不幸和死亡带 
给其它国家人民的征服者们，难道也是些无神论者吗？在那些以 
神的权力对各民族发号施令的暴君们的身上，我们所能看到的，如 

_ _ •籲 

果不是一些沒有任何东西可以遏止的野心家，如果不是一些对人 
类的痛苦完全无动于衷的心灵，如果不是一些忽视明显的义务、也 
不屑于以德行来教育自己的旣无能力也无德行的灵魂，如果不是 
一 些把自己傲慢地放在种种自然的公正规则上面的强者①，如果 
不是一些拿善良信念当玩物的奸诈的騙子手，那么又是什么呢？在 
这些神化了的君主彼此间形成的联盟里，难道我们找得到眞诚的 
影 子吗？ 在这些王侯里面，即使当他们最谦虛地屈从于迷信的时 4 幻 


①皇帝査理五世常说，疗$了个 準孕予 $笮亨亭令亨宇苧窄。他 

的大将白斯克尔侯爵也说过， f 。 一 
般说来，没有什么比在军界服嬙彳岛全有着 
庞大的军队， 而 且终年累月在打仗。此外 ，教 会可能最不高兴人家'死板地遵守福音书 
的格言或基督教的博爱的原则，因为这丝毫不符合教会的 利益。 教会需要士兵，以便显 
扬自己的教义和权利。这就给我们证明了宗教之宜于哄骗人的情欲达到了什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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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难道我们也看到哪怕是襄微小的眞实的德 行吗？ 在他们之中 
我们只看到一些强盗，太骄橫而不能具有人性，太强大而不能对事 
公平，他们独自给自己创立了一部不忠不义、强暴叛逆的法典；在 
他们之中我们只看到一些准备互相欺诈、自相残杀的恶徒;我们只 
发见一些永远在从事战爭的狂人，为了一些最微小的利益而使自 
己的人民家破人亡，彼此爭夺着遍染鲜血的破碎的国土……简直 
可以说，他们是在爭着看谁会给世上造成更多的不幸1最后，对 
自己的狂怒威到疲惫了，或是受到必然性的强制而不得不归于和 
平，他们便在一些阴险的和约中以上帝之名发誓，然而，只要某种 
最微小的利益要求那么做的时候，他们便随时可以背弃自己庄严 
的誓言。① 

请看，对于那些自称是上帝的象征，幷认为自己的行动只有向 
上帝汇报的人，上帝这个观念是怎样欺骗了他们吧1在这些神的 
代表当中，儿千年以来，也难找到一个具有公正、敏烕以及最普通 
的才能和德行的人。那些受迷信愚弄的人民，忍受着被谁媚弄昏 
了头脑的浅薄之徒用暴政统治他们的痛苦，而这些人感觉不出他 
们也在自己伤害着自己。这些变成了上帝的狂人，竟成了法律的 
主人; 他们给舌头被结住了的社会决定一切;他们有权指定什么公 
正和什么不公正；他们可以不受自己的任性所强加于別人的种种 . 
规则的 束缚； 他们旣不认识关系，也不认识义务；他们从来不懂得 
害怕、羞耻、咸到后悔；他们的放肆是沒有止境的，因为它被保证不 


①当人们颂扬他与神有同样能力的时候， 
他也就相信了自己无所不能。 


玉外纳:《讽剌诗》，第4卷第70、71 行, 



第八章考察神的概念的影响 


207 


受惩罚；因此，他们轻视舆论、礼仪、以及那些他们能够使之屈从于 

■ 

自己巨大权力的重压之下的人们的判断。我们看见他们通常都沉482 
缅于恶行和荒淫，因为放纵的情欲在被满足之后随之而来的烦恼 
和厌倦，强迫他们求助于奇怪的快活和昂贵的妄举来喚起他们麻 
木的灵魂中的能动性。一句话，由于他们已习惯于只怕上帝，因而 
在自己的行为上往往就好象是一无所惧的了。 

在一切国家中，历史只是给我们看到一大群放荡而邪恶的暴 
君；然而，它幷沒有给我们指出其中有些就是无神论者。相反的， 
一些民族的年鉴却给我们提供了许许多多迷信的王侯，他们度过 
一生，沉溺在溫柔之中，不认识一切德行，只对自己的亲信才表现 
出善良，而对自己统治下的百姓们的苦难却无所动心。他们受女 
性和无能的宠臣的支配，同教士们结盟来反对公共的福利。最后， 
这些年鉴还给我们提供了一些迫害者，他们为取悅于自己的上帝， 
或者为赎他们的可耻的监行的罪，因此在他们所犯的一切大罪之 
上，还要加上扼杀思想以及为了意见^同而犯下的屠杀同胞的大 
罪。在一些王侯当中，迷信是伴随着种种最可怕的罪恶的；差不多 
所有的人都信奉宗教，可是很少人认识眞正的道德或实践有益的 
德行。宗教观念只是使得他们更盲目、更恶毒；他们对上天的恩惠 
自信得到了保证；他们想，只要他们对迷信所要求于他们的那些琐 
细的规戒和可笑的义务还表现出一点点热心，那他们的上帝就可 
以得到安慰了。尼罗，那个残酷的尼罗，双手还沾满着自己亲生母 
的鲜血，竟想参与爱留西斯的神秘。那个可惽的康士坦丁，在基督 
教的教士那里，竟找到了补赎自己的大罪的同谋者。那个沒有廉 

耻的、他的残忍的野心使人称他为南方之魔的菲力浦，在谋害了自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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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妻和子之后，为了信仰又无限虔诚逝使人扼杀巴达夫。迷信 
的盲目，就是这样使一些君主们确信，他们可以用更大的罪恶去赎 

大罪！ 

483 因此，从这么多如此虔信然而又如此很少具有德行的王侯们 
的行为中，让我们得到这样的结 论：神 的槪念，对他们远非有益，而 
只是使他们腐化败坏，使他们变得比自然对他们所沒有做到的还 
要更加邪恶。让我们也得出这个结论：对于一位神化了的暴君，他 
具有足够的威权或是麻木不仁，不怕人们对他的谴责或惽恨，他心 
肠坚硬，不为他自己以为与之有別的人类的不幸所感动，那么 ，一 
个赏善罚恶的上帝，是从来不能哄吓住他的。对于一个败坏到这 
种地步的人，无论是天是地，都沒有补救他的办法；而且也沒有什 
么可以对他那宗教本身在不断使之放纵幷使之更为胆大的情欲受 
到遏制。每逢人们自夸赎罪是容易的，人们也就容易去犯罪。行 
为最放肆的人往往也是最迷恋于宗教的；宗教给他们提供通过教 
规来补偿他们品行中所缺少的东西的方法；信仰或接受教义以及 
遵行典礼，比断绝自己的习惯或抵抗自己的情欲容易得多。 

. 在被宗教本身所畋坏了的首领们的统治下，民灰必然也就败 
坏了。大人先生照着他们的主子的恶行做事;而这些突出的、被也 
俗人认为是幸福的人们的榜样，又为人民所仿效；宮廷遂成了不断 
产生恶行的传染的汚水坑。任性而专断的法律只决定正直的人的 
命运； 判决是不公正的、有私心的；裁判官只是对穷人才瞎了眼晴； 
关于公平的眞实观念在一切人的精神中消失了；被疏忽了的教育， 
只是在培养一些时时准备互相伤害的无知者、狂人和虔信的教徒; 
宗教受到暴政的支持，无孔不入；它使政府一心想去剝削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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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得盲目而柔顺。① 

这样；那些缺乏合理的管理、公正的法律、有益的制度1合乎理484 
性的教育，幷且被专制君主和教士压制在无知与桎梏之中的民族， 
就变成了迷信的和腐败的民族。人的本性、社会的眞实利益、君主 
与人民的眞实好处，一旦被忽视，那么，建立在营社会生活的人的 
本质上面的自然道德，也就同样不为人所知了。人们忘记了：人是 
有种种需要的；社会只是为使他便于得到满足这些需要的方法才 
形成的；政府应当以这个社会的幸福和维持为目的；因此，它就应 
当利用各种必需的动力来影响具有咸觉的人。人们看不出赏与罚 
是一些强有力的动力，国家的权威可以有效地利用它们，使国民认 
淸自己的利益，认淸在为自己作为成员的那个全体而工作的时候， 

也是为了自己的幸福而劳动。社会的道德幷不为人所知；对于祖 
国的爱也成为一种幻影;被结合起来的人们，只有在这一些人伤害 
另一些人时才获得利益，他们唯一梦想的是博得君主的恩情，而君 
主自己则在想着从为害一切人之中得到好处。 

请看，人心就是这样被败坏了的；这就是我们看见存在于世界 

蜃 

各处的那种世代相袭的、流行的、根深蒂固的腐败和精神痛苦的眞 
实泉源。正是为要补救这样多的不.幸，人们才向那本身就曾产生 
这些不幸的宗教求救。人们妄想来自上天的威胁，或可把一切都 
协同来使之在一切人心中产生的种种情欲压制下去。人们狂妄埤 
坚信，一道理想的和形而上学的堤防、一些吓人的神话、 一 些遙远 

①马基雅维里在他的《关于李维的政治论文》—书的第 11 J 2 和第 13 章中，竭 
力指出迷信对罗马共和国的用处;可是不幸，他所依据的种种事例，部泜明了元老院唯 
有利用人民的肓目去使入民就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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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5的幽灵，就足以控制那自然的欲求和迫不及待的意向。人们以为， 
一 些无形的权威或许比所有可见的、显然引人去为恶的^切权威 
还要强而有力。人们以为，只要用一些阴暗的幻影、空泛的恐怖和 
一位好复仇的神去塞满人的精神，就算已经得到一切了；而政治则 
狂妄地坚信，使人民盲目地服从于神的牧师们，对自己是有利的。 

从这里产生了什么结 果呢？ 很多民族都只有一种祭司的和神 
学的道德，只符合于教士们的常变的目的和利益。这些教士用意 
见、梦想去代替眞实，用教规去代替德行，用虔敬的盲目去代替理 
性，用狂信去代替交际。由于人们对神的牧师们的信任之必然结 
果，在每个国家里遂建立了两种不同的权威，不断地在从事战爭。 
教士用思想这个可怕的武器去攻打君主，这武器还往往是有力的， 
足以动搖王位。①而君主，只有在辑卑地效忠于教士、驯顺地傾听 
他们的教训幷依从他们的狂作妄为时，才能得到安宁。这些教士， 
常常都是好动的、野心勃勃的、不宽容人的，煽动君主去蹂躏自己 
的 国家； 鼓励他实行 暴政； 当他害怕冒犯了上天的时候，他们又替 
他与上天和解。因此，当两种敌对的 # 势力联合在一起的时候，道德 
是从中得不到任何东西的；人民旣不是更幸福，也不是更有德行; 
他们的习尙、他们的安适、他们的自由，都屈从于天上的神和地上 
486的神的联合的压力之下。那些永远对维持神学见解感到兴趣的王 

侯们-—这些见解是如此地取悦于他们的骄傲心、如此有利于他 

__ \ 

①最好看一看这种 情况： 一些教士们不断地大声疾呼，要人民服从君主，说君主 
的权力来自天上，君主是神的象征，可是，只要君主不再盲目地服从他们时，他们躭立 
刻改口了。教会之维持专制主义，只是为了借以打击自己的敌人；一且发现有违于自 
己的利益，就要把它 推翻。 无形杈成的牧师们，只有当有形扠威对他们 脩首帖耳地效 
忠时，才替它寘扬，叫 A 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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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僭夺的权力——，在一般利益上，是与他们的教士们共同一致 
的; 他们相信，他们自己所采用的宗教体系，对于他们的利益应该 
是最为有用；因此，他们就把拒绝采用这个体系的人们当作敌人看 
待。信仰最深的君主，或是由于政治，或是由于'虔诚的缘故，而变 
成了他的一部分人民的刽子手;他把迫害思想、压迫和粉碎他的教 
士们的敌人——也是他常常相信就是自己的权势的敌人，当作一 
种神圣的义务。把这些人杀死，他就自以为同时尽到了对于上天 
和对于自己的安全所应做的事。他沒有看到，在替他的教士们屠 
杀牺牲者的时候，他就是壮大了自己政权的敌人，壮大了自己势力 
的竞爭者，削弱了自己属下的服从。 

事实上，由于迷信的君主和人民在精神上长久以来就持有的 
这些错误槪念，我们发现，在社会中一切都在协力来满足祭司的骄 
慠、贪婪和报复。到处我们都看见，那些最动乱、最危险、最无用的 
人反而是最受褒奖的人。我们也看到，那些由于君主的权势而产 
生的敌人，反而受到君主的荣宠和珍爱;一些最大的叛逆被看作是 
王位的支持者;败坏靑年的人却成了教育的专门大师；劳动得最少 
的公民们，由于他们的游手好闲、他们琐碎的思辨、他们命定的不 
和、他们无效的祈祷、他们那对于风俗习尙如此危险幷如此宜于鼓 
励人去犯罪的赎罪，反而得到丰厚的酬报。 

数 千年来，一些民族和君主们都在尽量地节衣缩食，去使上帝 
的牧师们发财致富，使他们沉浸在豪华奢侈之中，使他们充满荣 
誉，使他们享有各种名衔、特权和免役免税的权利，幷因此而造成 
了一些恶劣的公民。人民和国王，从他们那欠加考虑的善举和信 
仰的浪费中，又得到了什么结 果呢？ 难道王侯们因此而变得更为 



212 


下 卷 


487 强大， 民族因此而变得更为幸福、更为繁荣、更为合乎理性 了吗？ 
毫无疑问是不会的。君主丧失了绝大部分权力，成了自己教士们 
的奴隶，或者，他不得不对教士们进行不断的斗爭；而最大一部 
分社会财富却使用来维持它的最无用和最危险的成员生活在闲 
散、奢侈和豪华之中。 

在这些代价如此高昂的引导者之下，人民的风俗是不是变得 
好了一些呢？可惜，那些迷信的人对这是毫无认识的。宗教到处 
IP 在束缚着 他们； 满足于维持那些对自己的利益有用的教义和习 
尙的牧师们，只是编造着种种虛构的罪恶，越来越多地规定着种 
种束缚人的或可笑的教规，以便从他们奴隶的犯规身上谋求利益。 
他们到处都掌握着悔罪的垄 断权； 他们经营着一种所谓上天恩惠 
的 交易； 他们定下一个犯罪的抽 税表； 最严重的犯罪，常常就是祭 
司认为最有害于他的目的的那些罪。象不虔敬、渎神、异端、侮辱 

• *« •春 •攀 ■鲁 

神灵等等空洞而无意义的字眼（这些显然是以只与教士们有关的 

• # 

幻影为对象），比之与社会有关的实在而眞正的滔天大罪，还更使 
人咸到惊恐。这样，人民的观念完全被弄得颠倒过来了 ，一 些想象 
的罪恶比一些眞实的罪恶更能使人 恐惧。 一 个人，在抽象的意见 
和体系上与教士们不一致，就要遭到比杀人犯、暴君、压迫者、小 
偸、诱惑者、伤风败俗的人，还要更强烈的憎恨。对祭司们要人奉 
为神圣的东西加以轻视，就是犯了最大最大的罪①。民事法律也 
488有助于这种观念的 颠倒； 它残酷地处罚那些被想象所夸张了的未 
知的罪恶。人们用火烧死那些异端、渎神者和无信仰者；而对于那 
些败坏別人淸白的人、奸夫淫妇、骗子手、诬赖別人的人，却不科以 


①有名的髙尔登说，最大的异端，就是相信在教会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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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惩罚。 

在这样一些人的教导之下，靑年会变成什么样 子呢？ 他冤屈 
地作了迷信的牺牲品。从幼年起，有人便用一些不可理解的槪念 
给人以 毒害; 人们用各式各样的神秘和神话去塞满他的头脑；拿着 
一种他丝毫不能理解而又不得不同意的学说向他 灌注； 用种种空 
虛的幽灵扰乱他的 精神； 用种种琐碎的圣礼、幼稚的教务、机械的 
祈祷，去磨损他的天才①。人们使他在教规和典礼上耗去一些宝贵 
的时光;使他的头脑充满了诡辩和错误；用狂信去迷 醉他； 抢先地 
使他永远反对理性和 眞理； 他的灵魂的能力被置于继续不断的束 

缚之中；他永远不能奋发起来，不能使自己对同胞们成为有用的 

■ 〜 

人。人们对神学、或不如说对用来作为宗教之基础的系统的无知所 
给予的重要性，使得最肥沃的土地也不过生长出一些荆棘。 

这种祭司的和宗教的教育，是否会形成一些公民、家长、夫妇、 
公正的主人、忠实的奴仆、驯服的属下、和平的同胞？不会的。它 
不是形成一些对自己和对別人都不方便的愁容滿面的笃信者，就 
是形成一些很快就把人家使他熏染的恐惧忘得一干二淨、从不认 
识什么道德规条的毫无原则的人。宗教被放在一切 之上； 人家向489 
迷信 者说： 与其服从人，不如服 从神； 因此，每当关系到上天的 
利益的时候，他便相信他应该去反对王侯、离幵自己的妻子，厌弃 
自己的孩子，远离自己的朋友，扼杀自己的同胞。一句话，宗教的 

①迷信是这样蛊惑人的精神，并使人变为纯粹的机器，以至于有很多国家，人民 
并不了解他们向自己的上帝讲话时所使用的语言。我们看见许多妇女不做别的，整整 
一生唱着拉丁歌而不懂得一个字。对自己的礼拜毫无了解的人民，是抱着只要出现在 
自己的上帝面前，上帝就会因为他来到自己的殿堂里自寻闷倦而对他表示满意这样一 
种想法，很准时地参加礼拜的。 



214 


下 卷 


教育，当它有了自己的成效的时候，只不过是去败坏年轻人的心 
灵，蛊惑他们的精神，损害他们的灵魂,使人不认识他对自己、对社 
会、以及对他周围的人所应尽的责任。 .' 

假若各民族曾把由于无知而在骗人的牧师身上如此可耻地浪 
费掉的财富用于有益的目的，那么它们会取得怎样一些好处呵1 
假若从多少世纪以来，把给予那些时刻都在反对着天才的人们的 
奖赏，让天才所享有，那么他会什么道路沒有探索过呵！假若有益 
的科学、艺术、道德、政治、眞理、也象谎言、迷乱、热狂和无用的事 
物那样得到同样的支援，那它们会改进到怎样的地步呵 I 

因此，很显然，神学的槪念无论过去或将来，都是永远与健全 
的政治和道德相反对的。它们把君主们改变成无恶不作的、不安的 
和嫉妒的神明；它们把臣民们改变为好嫉妒的人的邪恶的奴隶，这 
些人，由于他们奉行了某些无益的教规，或是信服了他们对于某些 
不可理解的意见的表面的解释，便自以为已充分补偿了他们相苴 
间所做的恶事。那些从来不敢对赏善罚恶的上帝的存在加以考察 
的人，那些坚信他们的义务是建立在神的意志之上的 A ， 那些认为 
这个上帝是愿意人们在和平之中生活、互相爱护、互相帮助、避恶 
从善的人，只要目前的’利益、情欲、习惯、激动的幻想推动他们的 
时候，他们马上就把这些不结果实的思辨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受 
到迷信和神权支配的这些崇高的 槪念： 公正、团结、和平和协调， 
这些人们不断把它们放在眼前而向社会许下的东西，又到哪儿 
490去寻找呢 ？ 在腐败的宮廷和欺诈而狂信的教士们的影响下（他们 
从来沒有互相协调一致），我只看到这样一些恶劣的人：他们由于 
无知而变为卑微，为罪恶的习惯所束缚，为一时的利益或可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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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所操纵，一点也不想到他们自己的上帝。宮廷中的侍臣，不顾 
他的神学观念，继续在搞着险恶的 阴谋； 为了滿足自己的野心、贪 
欲、仇恨、复仇、以及与他的本性的邪恶相连结的一切情欲而活动。 
堕落了的妇女，尽管有这个只要一想到就会使人战慄的地狱，她还 
是要在她的阴谋、欺诈和奸通之中，坚持到底。那些充满着城市和 
官廷的大多数闲散的、放逸而沒有品德的人，如果人家对他们所侮 
辱的上帝的存在稍微表现出一些怀疑，他们也会惊吓得向后倒退。 

在这个从来不对行为发生影响而只不过给一些最危险的情欲作借 
口的如此普遍如此不结果的意见的实践里，又能产生什么好处来 
呢？ 一走出这个人们刚刚做过祭献、传布神旨和以上天之名恐吓_ 
罪恶的殿堂，那个唯恐漏掉了迷信所强加于他的种种所谓义务的 
宗教的专制者，不是又回到他的恶行、不公、政治罪恶，反对社会的 
大罪去 了吗？ 牧师又回到他的压榨別人，侍臣又回到他的.阴谋，轻 
佻的女人又回到她的卖淫，税官又回到他的抢夺，商人又回到他的 
走私和欺骗，不是这样 的吗？ 

由于政府的不公或疏忽而使之增多起来、幷且被往往是残酷 
的法律无情地剝夺了生命的这些杀人犯、小偸、不幸者——，照人 
家这么说吧——，这些每天都充满了我们的监狱和断头台的恶人， 
能说他们都是不信神的或是无神论者吗？毫无疑问，不能这样说。 
这些可怜的人、这些社会的废物，是信仰上帝的。人家在他们童年 
时代就对他们重复说着上帝的 名字； 人家给他们说过上帝要对犯491 
罪的人施以种种 惩罚； 他们很早就习惯于一想到上帝的裁判就不 
寒 而栗； 可是，他们却侵犯了 社会； 他们那比恐惧还要强烈的情欲， 
旣然沒能被可见的动力所制止，那么有更充分的理由可以说，是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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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被一些不可见的动因所制止的。一个隐蔽的上帝和它的遙远 
的惩罚，永远不能阻止那些连眼前的和确实的刑罚都不可能加以 


预防的不轨行为。 

总之，我们难道不是每时每刻都看到那些深信他们的上帝在 


看着自己、听着自己、围绕着自己的人，只要当他们一有满足自己 
情欲和干那最无耻勾当的欲望的时候，就决不停止地干下 去吗？ 连 


別人的眼色都感到害怕——因为这人的出现可能阻止他去做一粧 
恶劣的勾当或投身于某种恶行——这样的一个人，当他相信只有 
被他的上帝看见的时候，他却任什么都敢做。看来，对于上帝的存 
在的确信，对于它的全能、它的遍在性或无所不在性的确信，旣然 
远不及被哪怕是被极少数人看见这一观念更能吓住他，那么，这种 
确信对他又有什么用 处呢？ 不敢当着孩子的面做错事的人，当只有 
他的上帝作证人时，他却敢大胆地毫无困难地去做了。对那些向 
我们说对上帝的惧怕比之毫无所惧的观念更能有遏止作用的人， 
以上种种无可爭辩的事实就可以作为回答。当人相信只有他们的 
上帝才是可怕的时候，他们通常就是对什么都无所顾忌、了。 

对宗教的槪念及其有效性即使不太怀疑的人，当他们想要影 
晌自己属下的人们的行为、幷使这些人重新回到理性的时候，也 
是很少使用这些宗教槪念的。一个做父亲的给自己的放荡的或罪 
恶的儿子以训诫的时候，说给他听的，与其说是那些在冒犯一位 
好复仇的上帝时他要冒的种种危险，不如说是那些现世的和当前 
的各种不便。做父亲的会使他隐约看到由于他的不规矩的行为所 
引起的种种自然后果;他的健康由于放荡不羁而受到损害了，他的 
名誉一败涂地了，他的财产由于赌博而遭到报失了，社会将要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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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惩罚，等等。这样，即使是自然神论者本人，在生命的一些最重 
要的场合之中，他对于自然动力的重视，也远远超过宗教所提供的492 
那些超自然的劫力。对于无神论者用来促使人们从善避恶的动机 
予以轻视的人，有时候竟也利用这些动机，因为他感觉到这些动机 
的全部力量。 

差不多一切人都相信一位赏善罚恶的 上帝； 可是，在一切国家 
中我们却发现坏人的数目比好人的数目要大得多。如果我们想要 
追溯一下这种如此普遍的腐败之眞实原因，我们便会在神学槪念 
自身之中而不是在世上各种不同的宗教为说明人类的堕落而捏造 
出来的那些想象的源泉中找着它。人是腐化了，因为他们差不多 
到处都受到恶劣的统治。他们被轻蔑地统治着，因为宗教曾把君 
主予以 神化； 这些君主们，保证受不到惩处幷且自己也败坏了，就 
必然也使得他们的人民成为可怜的和邪恶的人民。他们屈从于沒 
有理性的主人，也就从泰耨不到理性的指引。被骗人的教士们弄 
得盲目了，理性在他们也就变成了毫无用处的东西。暴君和教士 
曾成功地互相配合，去阻止人民解除蒙蔽、寻求眞理，使他们的命 
运更顺适，使他们的品德更高尙。 

只有给人民以指导，给他们看一看明显可见的东西，给他们宣 
示眞理，才能期望他们会变得好一些、幸福些。只有使君主和他属 
下的人民认淸他们之间的眞实关系和寘正的利益，政治才会得到 
改善，人们才会觉得统治人民的艺术幷不就是蒙蔽人民1欺骗人 
民、迫害人民的艺术。因此，让我们请教理性，求助于经验，询问自 
然吧。这样，我们就会发现要对人类幸福做有效的努力应该做些 
什么。我们将会看到，谬误才是我们人类不幸的眞实 根源； 只有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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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我们的心，驱散那些其观念就使得我们为之战慄的虛无缥缈的 
493幽灵、砍断迷信的根子，我们才能心平气和地去寻求眞理，才能在 
自然中找到能引我们走向眞正幸福的火炬。因此，让我们来硏究 
自然，看一看它的不变的法则，深究一下人的本质，把他的种种偏 
见医好吧。这样，顺着一条光滑的斜坡，我们将会把他引向德行。 
沒有德行，人将会感到在他所居住的世界上是不能得到巩固的幸 


福的。 

因此，让我们使世人从这些只是在到处造成不幸者的神那里 
醒悟过来吧1让我们用有形的自然去代替那些未知的势力，这些 
未知的势力在一切时代只是被那些战慄的奴隶和昏乱的狂信者所 
侍奉。让我们吿诉他们说，要幸福就必须不再恐惧。 

我们已经看到，如此毫无用处如此违反健全道德的神的观念， 
对个人和社会都幷不提供什么显著的好处。在一切国家中，正如 
我们看到的那样，神是在一些可僭的形象下表现出来的；而迷信的 
人，当他遵循自己的原则的时候，常常成为一个不幸者，迷信就是 
人们常常带在自我之內的一个自家的敌人。对自 p 的那些可怕的 
幽灵认眞操心的人，就会生活在继续不断的不安和恐怖之中。他 
们忽视最値得他们关心的东西而去追踪一些幻影；他们一般地将 
在呻昤、祈祷、牺牲、为了自以为冒犯了严酷的上帝的那些眞实 
或想象的过错而做的补赎之中，度过他们忧愁的岁月。他们时常 
在愤怒之余，自己折磨自己。他们把使自己受着最野蛮的惩罚当 
作一种义务，来预防已作好准备的上帝所加于他们的打击。他们 
自己武装起来反对自己，希望解除那他们想着已被激怒了的凶恶 
的主子的报复和苛待。他们相信，当他们变成了自己的刽子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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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自己受那凡是他们的想象所能发明的一切不幸的时候，就可以 
平息上帝的怒气了。从这般虔诚的痴人的悲惨的槪念中，社^是 
取不出任何成果的。他们的精神不断为他们那悲哀的幻想所吞 
嗤，而他们的光阴也消耗在毫无道理的教规之中。信仰最深的人， 
往往都成了对世人极无益而对自己又极有害的厌世者。如果他们494 
要显示一下能力的话，那也只是去想象出种种方法，怎样使自己受< 

苦、使自己受折磨、使自己禁绝他们本性所愿欲的种种东西。我们 
在世界上一切地方都可找到一些苦修者，他们內心深信，凭着在自 
己身上施行的种种野蛮行为和慢性自杀，就可博得一位凶恶的上 
帝的垂怜，虽则人们到处宣扬着这位上帝的仁慈。我们在世界上 
任何地方都会看到这种狂热者；这个可怕的上帝的观念，在一切时 
代和一切地方，都曾产生了最残忍的妄言暴行。 

如果这些毫无头脑的虔信者只是伤害了自己，幷拒绝他们对 
社会所应尽的责任，那么，毫无疑问，比起那些喧噪的、热诚的、充 
满了宗教观念、自信为了维持他们天上的幽灵的利益而不得不扰 
乱世界幷犯一些眞实的罪恶的狂信者来，他们的罪过还算是轻的。 
最常见的就是，狂信者在辱沒了道德的时候，还以为是取悅了自己 
的上帝。他把自己折磨自己、或为了维护他那些古怪的想法而把 
自然为人类造成的一些最神圣的联系割断，当作达到自我完善的 
途径。 

那么，让我们承认，神的观念，对个人和对个人作为其成员的 
社会，都同样不能提供安适、满足与和平吧。如果有一些和平的、正 
直的、沒有定见的信徒在他们的宗教观念中找到了安慰和柔情，那 
么却会有千百万严守自己原则的人终生不幸，永恒地受着他们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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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扰乱了的想象时刻给他们显示的一位不祥的上帝的各种凄惨观 
念南恫吓。而在一位可怕的上帝的俯视下，一个安靜而和平的虔 
信者也就成了一个毫无理性的人了。 

总之，一切都给我们证明，宗教的观念，在使人折磨自己、使人 
闹分裂和使人成为不幸这方面，对人的影响是最大的;它们使人的 
神炽热起来，它们刺激人的情欲而不加以控制，除非它们太微弱 
而不能引动这些情欲的时候。 


第九章神学的概念不能作为 
道德的基础；神学的道德与 
自然的道德的比较；神学 
有害于人类精神的进步 

—个假设如果对人有用，就该是能使人幸福的。可是，一个在495 
世间只能造成一些不幸者的这样的假说，又有什么权力夸口说，它 
有一天会把我们引向一种永久的幸 福呢？ 如果上帝只是使人在他 
们认识的这个世界上战慄和呻吟，那人又根据什么敢于说 •.上 帝将 
来会同意，在一个未知的世界里要用更多的柔情来对待人 们呢？ 

凡是我们看见做了一些极不公道事情的人，即使他们是一时地做 
了这些事，在我们看，难道他们不该是很可怀疑的、幷从此失掉我 
们对他们的信任？ 

另一方面，一个假设，它照亮了一切，或者人们一应用这个假 
设 ，一 切问题便很容易地解决了，那么，即使人不能证实这一假设 
的确实性，它大槪也是眞实的。可是，一种只会把最明晰的漑念弄 
得曖昧起来，幷且把人们想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的一切问题弄成 
更不可解决，这样的体系，毫无疑问，是可以被看成是错误的、无用 
的和危险的。为了使人相信这个原理，就让我们不带成见地去考 
察一下，神学关于神存在的体系是否曾毫无困难地得到解决吧。 
人类的知识，由于得到神学的帮助，是否曾向前迈进了一步？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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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重要、如此崇高的科学，难道沒有完全模糊了道德学吗？难道 

它沒使那些出于我们本性的最主要的义务成为可疑的和成问题的 

吗？ 难道它沒把所有关于公正与不公正、恶行与德行等等槪念，给 

不正当地弄得混淆起来吗？在我们神学家的观念中，德行究竟是 

什 么呢？ 他们可能要对我们说，就是符合于统治自然的不可理解 

的神的意志的那个东西。可是，你对我们不住地谈着然而却不能 

理解的那个神，又是什 么呢？ 我们怎样才能认识它的意志呢？于 

是人家会向你说，这个东西是不存在的，永远也不能说给你它是什 

么；如果他们想要给你一个神的观念，那他们就在这个假想的存在 

上面堆上一大群矛盾的、不相容的属性，这些东西也就把神弄成了 

一个不可能理解的 幻影; 或者，他们就让你去想想那些超自然的天 

启，凭着这些超自然的天启，这个幽灵就使人认识到它的神的意 

图。但是，他们怎样来证明这些天启的确实 性呢？ 那是通过灵迹 

* 

来证明的。可是，如我们所见，这些甚至与神学所给予我们的关于 
智慧的、不变的、全能的神的种种观念都相违反的灵迹，又怎样可 
以相 信呢？ 谈到最后，还是应该相信负有向我们宣扬神意之责的 
教士们的善良信念。但是，谁对我们保证说这就是他们的使命 ？ 
难道宣称是上帝之确实无误的通译者的，不正是自认上帝是不能 
认识的他 们吗？ 旣然如此，那么这些教士们，就是说，这些极其可 
疑的、在他们之间很少一致的人，就是一些道德的仲裁者。他们按 
照自己的不确定的知识或情欲¥决定人们应该遵守的 规则； 热狂 
或利害关系就成了他们作决定时的唯一尺度。他们的道德，也象 
他们的迷妄和偏私一样的变化 无常； 凡倾听他们的人也就不知道 
何所适从。在他们那得到默启的圣书中，我们常常碰到这样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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幷不怎么道德的神，它一会儿命令人去行善，一会儿又指使人去犯 
罪、去轻举妄动；它时而是人类的朋友，时而又是人类的仇敌;它时 
而是慈善的、有理性的和公正的，时而又是无理的、任性的、不公正 
的和专制的。对于一个明达事理的人，从这一切能得出什么 来呢？ 
无论是这些沒有常性的神也好，无论是在利害关系上时刻在变化 497 
的牧师们也好，都不能作为一种道德的典范或仲裁者。道德，应该 
象那些我们从来沒有看到自然有过违反的不变的自然法则那样， 
恒常而确定。 

不，决不是一些专断的和前后不一致的意见、矛盾的槪念、抽 
象的和不可理解的思辨，能够用来作为民俗学的基础。正是一些 
明显的、从人的本性中推断出来的、建立在人的需要上的、被教育 
所启发的1由于习惯而成为熟悉了的、幷通过法律而成为神圣了的 
原则，才能使人心悦诚服，使德行对我们成为有益的和可珍贵的， 

使民族产生一些有价値的人和善良的公民。一个必然地不可思议 
的上帝，只不过给我们的想象提供了一个空泛的观念； 一 个可怕 
的上帝使想象迷失了正路； 一 个在变化着的幷时常与自己相矛盾 
的上帝，总在阻止我们认淸我们应走的道路。人们从一个古怪的， 

不断与我们的本性相抵触的神——它正是我们的本性的创造者 
- — 那里带给我们的种种威胁，只能使德行对我们成了可厌恶的 
东西； 本来理性和我们自己的利益就能使我们带着快乐去做的事、 
人家却单拿恐惧喝令我们去实践。一个可怕的或邪恶的上帝（这 
是同样的东西），永远不外是用来使诚实正直的人惶恐不安，而不 
能制止罪大恶极的人去为非做歹。大多数人，当他们愿意犯罪或 
投身于种种邪恶倾向的时候，就只看到那个仁 k 而充满善良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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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而看不见那个可怕的上帝了；人总是从最投合于他的欲愿那方 
面去观察事物的。 

上帝的善良使恶人心安，而它的严厉却使善人惶恐。这样，神 
学加于自己上帝身上的种种性质，就反而对健全道德不利。道德 
最败坏的人，当他深陷在罪恶之中或投身于一些习以为常的恶行 
的时候，敢于当作依靠的，正是这种无限的善良。如果人们向他 
谈到他的上帝，他就会说，上帝是善良的，它的仁爱和慈悲是无 
498限的呀 等等。 迷信——这个协助世人去犯罪的同谋者，不就是到 
处不断地向人说，由于某些教规、某些祈祷、某些虔敬行为的帮助， 
人们就能平息那个可怕的上帝的圣怒，能使自己受到那个和缓了 
的上帝的热烈的欢 迎吗？ 一 切民族中的牧师们，不是掌有一些使 
最恶的人也能与神和解起来的万无一失的秘密的吗？ 

应该从此得到这样的 结论： 无论我们从哪一个观点去考察神， 
它都不能作为永远保持不变的道德的基础。 一 个易怒的上帝，除 
了对于那些吓唬人们以便从他们的无知，恐惧和忏悔中收到成果 
的人有利之外，是沒有任何用处的。通常是人类当中最沒有道德 
最沒有品行的那些世间的大人先生们，当他们在放纵自己的情欲 
的时候 ，一 点也看不到这个上帝可怕；可是他们却很会利用这个可 
怕的上帝去吓唬別人，以便奴役他们和监视他们，至于他们 自己则 
只在上帝的慈爱的形象之下去看它。他们看到，只要人们对上帝 
本身抱有敬意，即使做了一些有损于它的创造物的坏事，上帝也往 
往是宽宏大量的；再说，宗教还会提供给他们种种简便易行的方法 
去平息上帝的圣怒。这个宗教，似乎只是为给神的牧师们以赎免 
世间罪恶的机会，才被发明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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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决不该随着人的一时的任性、想象、情欲和利益乱跑。它 
应该固定不变，它应该对人类中任何个人都是同样的，它不应该随 
着地域和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宗教决沒有权利可以让道德的种种 
不变的规条屈就于神的变动的法令。能够给予道德以这种不可动 
搖的坚固性的，只有一种方法，这我们在本书中已经在很多地方 
都指出过了，①就是说，把道德——一如我们的义务——建立在人 
的本性之上，建立在存在于有智慧的生物之间的关系之上。这些有499 
智慧的生物，从他们毎一个方面看，都是爱慕自己的幸福、忙于自 
我的保存、营社会生活以便更可靠地达到自己的目的的。 一 句话， 
应该把事物的必然性作为道德的基础。 

在对这些取自自然、本身明白淸楚、被经常的经验所证实、被 
理性所赞许的原则加以审查的时候，我们便可以获得一种确定的 
道德和一种永远不会自相矛盾的行为的体系。我们不需要乞灵于 
神学的幻影去制定自己在有形世界中的行为。我们也可以对这样 
一些人作出答复：这些人硬说沒有一个上帝便不能有道德，而且 
还说，这个上帝，由于它对自己的创造物具有无上权威，因此唯有 
它才有权把一些法令强加于他们，使他们服从于他们不得不履行 
的种种义务。如果我们对于迷乱和错误的一长串后果加以思考的 
话（这迷乱和错误是从人们关于神的种种曖昧的槪念以及一切宗 
教在世界各处对神所編造的种种不祥的观念中产生的），那么，这 
样说也许会更眞实些 ，即： 一切健全的道德，一切对人类有用的道 
德，一切于社会有益的道德，同这样一个存在是完全不相容的，这 
个存在，人家永远只是以一个绝对专制君主的样子去显示给人们， 


①请参看上卷第 8 章，以及第 12 章和第 14 章末尾所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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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的各种善良的品质又继续不断地被各种危险的任性所蚀掉。 
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为要把道德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势必首 
先就该推翻那些幻想的体系。很多世纪以来，人家无益地向地上 
的居民们宣扬的那个超自然的道德，它的易毁的建筑就是一直建 
立在这些幻想的体系之上的。 

不管把人安置在他所居住的这个寄留地上以及赋给他以各种 
能力的那个原因是什么，把人类看成是自然的作品也好，设想人类 

• 鲁 

的生存是依赖一个与自然有別的智慧的神也好，总之，人之象他现 
在这个样子地存在着毕竟是一个事实。我们在人身上看见这样一 
500种 存在： 他能感觉，能思维，有智慧，自己爱自己，努力于自我保 
存，在他生活的毎一时刻都力求使自己的生存舒适愉快，为了更容 
易满足自己的需要和给自己提供快乐起见，他和一些同他相类似 
的人营社会生活，他自己的行为能够获致別人对他的爱戴，也能招 
惹別人来反对他。因此，人们正是应该在这些普遍的、固有于人的 
本性幷与人类同其悠久的情感之上，来建立只是作为营社会生活 
的人的义务的科学的道德。 

这些，就是我们的义务的眞实基础。这些义务是必然的，因为 
它们出自我们固有的本性，而且也因为，如果我们对于那些不采纳 
便不能获得幸福的方法弃而不取，我们是永远不能到达我 TI 给自 
己拟定的幸福的。这样说来，为了得到巩固的幸福，我们就不能不 
博取同我们结合的人们的爱戴和援助；这些人，只有当我们为他们 
的福利而劳动的时候才会爱我们，尊重我们，帮助我们实现自己的 
计划，幷为我们自己的福利而工作。正是这祌必然性，人们称之为 
道德的义务。它是建立在能够决定有咸觉的、有智慧的、倾向于一 

• # •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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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目的的生物去从事于为达到目的所必需的那种行为的某些动因 
的考察之上。在我们身上，这些动因就只能是想给我们自己提供 
福利和避免不幸的层出不穷的欲求。快乐和痛苦1对于幸福的希 
望或对于不幸的恐惧，就是一些唯一能够有效的影响有感觉的生 
物的意志的动因。为要强制他们，只须这些动因是存在着的和被 
认识到的就够了；为要认识这些动因，也只须审查一下我们的机制 
就 成了； 根据我们的机制，我们在別人身上只能去爱或赞许那些能 
够对我们产生眞实的、相互的、构成德行的行动，而別人对我们也 
是如此。因此，为了保存我们自己，为了享受安全，我们就不得不 
遵循着为迖此目的所必需的行为。为使別人关心我们自己的保 
存，我们就不得不关心他们的保存，或者丝毫不做那足以促使他们 
不再 E 意同我们合作来致力干我们自身福利的事情。这些，就是 
道德的义务的眞实基础。 

_ •參 •争 

当人们想要给道德提供除人性以外的另一种基础的时候，就 

* 

常常要陷于错娛；因为它不能有比人性更为巩固、更为可靠的基础 
的了。一些著作家，即使出于善良的信念，以为要想使自然所强加 
于人的义务在人的眼目中成为更可尊重、更为神圣起见，是应该给 
它们披上一件人们使之比自然超越、比必然更有力的神的权威的 
外衣的。其结果，是神学侵占了道德，或竭力使道德同宗敎体系联 
系 起来; 人们还以为这种结合可以使德行变得更为神圣，而对于统 
治自然本身的那些无形势力的恐惧，也可以给自然法则以更多的 
份量和有效性。最后，人们设想，只要深信道德的必然性的人们， 
在看到道德与宗教相结合的时候，也就会把这个宗教本身看成是 
对他们的幸輻所不可少的了 9 事实上，正是神对维持遒德是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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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种假设，支持了世间各种神学观念和大部分宗教 体系； 人们认 
为，沒有神，人就旣不能认识也不能实践他对自己和他对別人所应 
做的事是什么。这祌偏见一旦成立，人们便相信，对于一个形而上 
学的神的常常是空泛模糊的各种观念，是这样地与道德和社会福 
利相联系着，以致人不可能攻击神而不同时推翻了自然的义务。 
人们想，需要、对于幸福的欲求、社会以及个人的明显利益，所有这 
些东西，如果不是从一个想象的、人们把它作为万事万物之仲裁者 

的神那里借得它们全部力量和承认的话，那么它们便会是一些软 

• • 

弱无力的动因。 

但是，把虛构的东西连接于眞实，把未知的连接于已知的，把 
狂热的昏迷连接于平靜的理智，这常常是危险的。神学就曾把它的 
种种奇妙的幻影和实在混杂地结合在一起，可是，事实上又得到什 
么结 果呢？ 迷乱了的想象幷不认识眞理。宗教，借着它的幽灵的帮 
助，想要指挥自然，使理性屈服在它的桎梏之下，使人屈从于它自 
502己的偏私，而且它往往以神的名义强迫人窒息自己的本性，借口信 
神而侵害道德之最明显的义务。当这同一宗教想要控制它曾用心 
使之成为盲目和失掉理性的人们的时候，它所给予他们的，却只是 
一些空想的限制和动因；它只能用各种想象的原因去代替眞实的 
原因，用种种神奇的和超自然的动力去代替自然的和已知的动力， 
用各式各样的传奇和寓言去代替现实。由于这种黑白颠倒的情 
况，道德就再也沒有确实可靠的原则了。自然、理性、德行、明显 
性，都有赖于一个无法说明的上帝，而这个上帝却从不明白淸楚地 
讲话，它使理性暗哑，它只是通过那些被默启的人、骗子手、狂信之 
徒去传达自己的思想。这些人的昏狂或想要利用人们的迷失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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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使他们认为这样是对自己有 利的： 即只宣扬一种卑贱的服从、 
一些矫柔造作的德行、一些无关重要的实践，一句话，一种专断的 
道德。这种道德符合于他们自己的情欲，但对于人类中其余的人 
却往往极其有害。 

这样，在使道德从一位上帝那里产生出来的时候，人们实际上 
就是把道德委之于人的情欲了。当人们愿意把道德建立在一种幻 

影之上的时候，就是把它建立在沒有什 么东茜 之上。在把道德从 

• ••••• 

一 个想象的存在-个每人对之都有不同的槪念、而它 的晦® 

难解的谶语又是被一些理性迷乱的人或骗子手们所诠释的存在中 
导引出来的时候*，在把善心和恶意，一句话，人类行动的道德性，建 
立在一些所谓的意志的上面的时候；在提示人要以人家假想它是 
反复变化的那个存在作为自己的楷模的时候，神学家们，远不能给 
道德提供一种不可动搖的基础，而是相反地削弱了或甚至毁灭了 
自然给道德所提供的基础，而在作为基础的地位上，他们只不过放 
上一些易变的、不确定的东西罢了。这个上帝，由于人们赋与它以 
各式各样的性质而成为一个不解之谜，任何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去 
猜测它，任何宗教也都以自己的方法去解释它。在这隐谜之中，世 
上所有的神学家们都发现了为宗教所喜爱的一切，而每个人也都 
依据这个隐逋，制定了一套适合于自己性格的道德。如果上帝对溫 
和、宽大、公正的人说要善良、同情、慈善，那么，它对盛怒的和无情 
的人就要说不要人道、不要宽容、不要怜悯。这个上帝的道德，随 
人随地而变化 •，有 一 些行为，有些民族看到了害怕得颤慄，而另一 503 
些民族则看成是神圣的和値得赞许的。有些人看见这位上帝充满 
了仁慈和溫柔;而另一些人则断言它残酷，幷且认为只有通过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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惨无人道的行动，人们才能使它高兴，从而得到好处。 

〆 

自然的遨德是明白淸楚的；它即或对于那些侵犯它的人也是 
一目了然的。宗教的道德则幷不如此；宗教的道德是与规定的那个 
神同样地曖昧不明，或不如说是与那些使神讲话或崇奉神明的人 
的情欲和气质同样地变动不居的。如杲人们相信神学家的话，那么 
道德就应被看成是一种最成问题的、最不确定的、最难于固定的科 
学了。必须有一种最精细或最深刻的天才 ，一 种最深入和最有训练 
的精神，才能发现人对于別人的种种义务的原则。这样说来，那么 
道德之眞实的泉源，难道不是只是为少数思想家和形而上学家才 
认识 的吗？ 使道德从一个任何人都只能在自己身上看见幷且只照 
自己的观念形成的上帝那里导引出来，这就等于使道德服从于各 
个人的偏私。使道德从一个世间沒有谁能夸口说对之有所认识的 
存在那里导引出来，这就等于说人们幷不知道道德是从谁哪里产 
生出来的。不管人家使自然和自然所包容的一切赖以生存的那个 
主宰是什么，不管人家假想它有着怎样一种杈威，它尽管可以使人 
存在或不存在，可是，当它一旦把人造成现在这个样子，一旦使人成 
为有感性的、爱自己的生存、在社会中生活，那么，它就不能消灭他 
或重新铸造他，使他有另外一种生存。按照他的本质、他的性质、他 
的现在的改变—所有 这一切 使他构成为属于人类的这样 一个存 
在物，他是应当有一种道德的；而且，也正由于使他趋糸避苦的同 
样的必然性，对于自我保存的欲求使他宁可要美德而不要恶行 。① 

~~①依照神学的说 Hi 行善，就需要有“起自然的恩惠” t 毫无疑问，这种学说 
对健全道德是非常有害的。人总是等着“上天的恩索”才去为善，而他们的统治者们却 
从来不用“尘世的恩惠”，即是说用一些自然的动因去鼓励他们崇尚德行。可是塔尔图 
良却对我们这 样说： “既然你有了为大家所共有的、而且是写在自然的石板上的法则， 
为什么你还要辛苦地去寻找上帝的法则呢塔尔图良:《军人的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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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沒有上帝的观念，人便丝毫不能有道德的情感——即丝毫 5 0 4 
不能分辨善恶，这就等于主张，沒有上帝的观念，人便感觉不到 
有为活着而必需吃饭的需要，也不会对自己的食物予以辨別或选 
择；这就等于主张，不知道给我们准备好一顿饭菜的那个人的名 

t 

字、性格和品质，我们便不能判断这顿饭菜对我们是可口的还是不 

f 

可 口的、是好还是坏。凡是对上帝的存在和它的道德的属性不理 
解或根本对它们加以否认的人，至少不能怀疑他自己的存在、他自 
己的性质、和他自己的感觉和判断的方式。幷且他也不能怀疑那 
些象他一样被组织起来的其它生物的存在，在这些生物身上，一切 
都给他指出他们是具有一些和他相类似的性质的，而且由于某些 
行动，他也能得到他们的爱情或惽恨、援助或虐待、尊重或轻藐， 
这种认识就足以使他能分辨道德的善恶。一句话，每一个享有健全 
的机体或能创造一些眞实经验的人，只要考察一下他自己，就能发 
现他对別人应该做些什么•，他自己的本性使他明白自己的义务，远 
比 那些他只能在自己的想象中、在自己的情欲中、或在某些狂热者 
或骟子手中的情欲中去请教的诸神，要强得多。他将会承认，要保 
存自己幷给自己提供一种持久的福利，他不得不抵抗他自己的情 
欲之经常盲目的 冲动； 幷且为要同別人善意相处，他也必须以一种 
同別人的善意相适合的方式而活动。当这样推想的时候，他便会 505 
知道什么是德行了;®如果他把这种思考付 诸实践 ，他就会成为有 

oT 直 i !〗 今天7神学还不曾给道德以一个真正的定义。照它说来，促使我们去做 
为神所喜欢的事情的，不过是神恩的结果。但是神是什 么呢？ 神恩又是什 么呢？ 它是 
怎样影响 到人？ 使上帝喜欢的又是什么？为什么这个上帝不把恩惠賜给所有的人，让 
他们去做那在它看来是可喜的事 情呢？ 这个争吵到现在还未解决。人家不断地向人们 
说要行善，“因为上帝愿意如 此”; 可是却从不对人说所谓“行善”是什么，而耳从来也没 
有能够让他们明白上帝是什么，上帝隳意人们做的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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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者；他将会由于自己的行为而被报答以自身机体的幸福的和谐、 
对于 自己的合法的尊重，自己的行为将被別人的溫情所承认 。但 
是，如杲他以一种相反的方式活动的话，那么，他的机体的紊乱和 
失常便会马上通知他，自然幷不赞许他的行为，他违反了自然，他 
伤害了自己，他将会发现自己不得不遭受恨他的、责难他的行为的 
人们所加子他的惩罚。如果他的精神的 迷误使 他连自己的不轨行 
为的最直接的后果都看不到，那么，对于人家徒然安置在天国的那 
位不可见的君主的遙远的赏罚，当然就更不会看见了。这个上帝， 
是永远不会象能够立时给他以赏罚的他自己的意识那样明白地同 
他讲 话的。 

方才所讲的一切，明显地给我们证明宗教的道鴒完全失去和 
自然的道德相平行的资格，它无时无刻不与自然的道德相矛盾。 
自然叫人爱自己、保存自己、不断增加自己幸福的总量；而宗教则 
命令人单单去爱一个可怖的和令人憎恨的上帝，让人厌恶自己，让 
人为了一个可怕的偶像而牺牲自己心中最甜蜜和最合法的快乐。 
自然吿诉人要请教自己的理性幷以理性为向导；而宗教则教诲人 
说这个理性是败坏了的，说它只是一个不忠实的向导，是被一个骗 
506人的上帝所賜与以便迷惑自己的创造物的。自然吿诉人要使自己 
淸明起来，要寻求眞理，要从自然的各种关系中教育自己；而宗教 
则吩咐人不要考察什么，要停留在无知之中，要怕眞理；它使人深 
信，除去存在于人和他所永远不会认识的那个实体二者间的各种 
关系以外，对人来说就沒有更为重要的关系了。自然吿诉珍爱自 
己的生物要节制自己的情欲，当情欲对自己有破坏性的时候，就 
要抵抗它们，要用借自经验的一些眞实的动因去平衡它们；而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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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吿诉有感性的人不要有情欲，要成为一块沒有感觉的东西，或 
者，就是用一些从想象借来的、幷且象宗教那样多变化的动因，来 
打击人的各种倾向。自然吿诉人要合群，要爱自己的同类，要公 
正、和平、宽容、慈善、要使自己的同类们享受幸福或听任他们去享 
受幸福；而宗教却劝人逃避社会，使自己与人相离，当一些人的想 
象幷不给他们提供与宗教相适合的梦想的时候，它就劝人去恨他 
们，去看在上帝的面上和他们断绝一切神圣的联系、去折磨1困苦、 

迫害、屠杀所有一切不愿象宗教那样发狂发昏的人们。自然向人 
说: 要结成社会，珍爱光荣，为使你成为可敬的而劳动，要活跃些、 
勇敢些 、做出 一番事业来；而宗教却对人说:要谦虛些、卑屈些、怯 
懦些，生活在隐遁中，从事于祈祷、默想、墨守教规、做一个对自己无 
益、也不要为別人做任何事情的人①。自然把一些具有诚恳的、高 
兴的、刚毅的灵魂、对自己的同胞们做了有益的服务的人拿来作为 
公民的模范；而宗教却拿那些为了某些可笑的见解而使帝国为之 
不宁的形形色色的卑劣的灵魂、狂热的虔诚者、癫狂的悔罪者和狂 
信之徒们，向他们夸耀。自然吿诉作丈夫的要溫存，要同自己的命507 
运的伴侶相亲相爱，要把她拥在自己的怀抱中；而宗教却把他的柔 
情当作一桩罪恶，幷常常使他把夫妇间的联系看成是一件龌龊勾 
当和缺点。自然吿诉作父亲的要疼爱自己的孩子，要把他们造就成 
为社会的有益的成员；而宗教却吿诉他要把孩子们在神的恐惧之 
中抚养成人，要把他们造就成一些盲目者，一些迷信者， 一 些不能 


①这是很容易感觉到 的:宗 教仪式，由于使时光虚度，由于它所造成的并被当作 
一种义务的闲逸和无所事事，给政治的社会带来一种真正的损害。事实上，在一年当 
中的很大一部分时间里，一些最有用的工作都被宗教给搁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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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社会服务但却很会扰乱社会的人。自然吿诉孩子们要为自己的 
父母爭光，要爱父母，听父母的话，要作自己父母老年时的支持 
者； 而宗教却叫他们宁肯听从神的^旨，当关系到神的利益的时 
候，可以置父母于不顾。自然向学 者说： 致力于一些有益的事情 
吧，把你辛辛苦苦的劳动贡献给你的祖国，为她创造一些有用的、 
能够改善她的命运的 发明； 而宗教却对 他说： 要从事于种种无用 
的梦幻、种种无尽无休的爭论、以及种种可以散播不和与屠杀的创 
作，幷且要冥顽不灵地支持那些你永远也不会弄懂的意见。自然 
劝导道德败坏的人要为自己的种种恶行、可耻的倾向和大逆不道 
的罪恶害矂；自然还给他指出，这些最隐秘的不轨行为迟早必然要 
影响他自己的幸福；而宗教却对那最堕落败坏的恶 人说: 千万不 
要招惹你所认识的那个上帝发怒；一旦违反了它的法律，那你就是 
犯了罪了。可是你 记住： 它的怒气是容易平息的；去，到它的殿堂 
里去，俯伏在它的牧师的脚下，用一些牺牲、献仪、刻苦和祈祷去赎 
你的罪恶吧！这些重要的仪式将会使你的良心平靜，使你在永恒 
的上帝的眼目中洗刷淸白。” 

公民，或者生活在社会中的人，在很大程度上是被那总是跟健 
全政治相违反的宗教所败坏的。自然对人说:你是自由的，大地上 
沒有任何权成能够合法地剝夺你的权利;而宗教却对它喊道，他是 
一个奴隶，他的上帝罚他终生要在它的代言人的铁棒之下呻吟。 
自然对生活在社会里的人说，要爱那生养他的祖国，要忠实为她服 
508务，要在利益上同她结合而反对所有企图损害她 的人； 而宗教却命 
令他无言地去脤从那些压迫这个祖国的暴君，为他们服务而反对 
祖国，要博取他们的靑睐，要把自己的同胞们束缚在他们那不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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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私之下。可是，一旦君主不够效忠于他的教士们的时候，宗教便 
立刻改变腔 调了； 它号召属下们起来反叛，它把反抗他们的主子 
当作他们的一项天职，向他们喊道与其服从人不如服从神。自然 
对王侯们说他们是人；能够决定公正或不公正的幷不是他们的幻 
想，而是公共的意志造成的法律；而宗教却时而对他们说他们是 
神，世上沒有任何人有权反抗他们，时而又把他们说成是一批暴 
君，说被惹怒了的上天愿意人们把他们杀死以平神怒。 

宗教败怀了王侯们；而这些王侯们又使法律败坏，正如他们自 
身一样，法律也变得不公正了。一切制度都在腐化;教育所培养出 
来的，不过是一些邪恶之徒,他们为成见所蒙蔽、醉心于那些只能 
通过不正当的途径获得的空虛的东西、财富和快乐。自然被蔑视， 

理性遭到轻藐，德行只不过是为了些微的利益立即被牺牲的幻影 
而已；而宗教，远不能补救它所使之产生出来的不幸，反而只能使 
这些不幸更加严重；或者，它就只能造成一些毫无结果的、很快就 
被它自己抹去和不得不被习惯、先例、癖好和娛乐的洪流所带走的 
悔恨。习惯、先例、癖好等等这些东西伙同起来，把一切不愿放弃 
自己幸福的人引向罪恶。 

请看，这就是宗教和政治如何把它们的力量联合在一起，去败 
坏、腐化和毒害人的心灵；人类的一切制度似乎就是旨在使人变得 
卑劣或邪恶。如果道德无论在哪里都只不过是一种不结果实的、人 
人在实践中都不得不与之背离的思辨，如果人人都不愿冒使自己 
成为不幸者的危险，那么让我们不要咸到惊异罢。人们，只有在 
抛弃成见、请教理性的时候，才会产生好的风尙；怛是，人的灵魂从 
一些更有力的动因那方面时时刻刻接受的不断的冲动，又使他们509 


很快忘却了自然所加于他们的法规。他们是继续不断地浮动于恶 
行与德行之间；我们看见他们经常地处于同自己的矛盾当中3如 
果他们有时也感觉到一种高尙行为的价値，可是经验又使他们很 
快看到这个行为幷不能引导他们得到什么，甚至反而可以成为他 
们的心所不断追寻的幸福之不可克服的障碍。在一些腐化的社会 
中，人必需自己先腐化了才能得到幸福。 

公民们同时被他们灵性的引导者和世俗的引导者所迷惑，旣 
不认识理性也不认识德行。他们是神的奴隶，是人的奴隶，具有同 
奴隶身分相连属的一切恶德;他们被留在一种永恒的幼稚状态中， 
旣无知识又无原则。向他们宣扬德行的好处的那些人，连自己也 
不认识德行，是不能使人从他们老早就学习着把自己的幸福寄托 
在里面的那些幻觉中醒悟过来的。人们徒然向他们喊要窒息他们 

I 

那一切都将使之恣意橫流的情欲；人们也徒然祈求诸神响动霹雳 
去吓唬那些情欲的骚动已使之成为聋子的人们。他们很快就会察 
觉： 奥林匹 山的诸神远不如地上的诸神 可怕； 地上的诸神恩赐给人 
们的安适，远比天上的诸神给予人的许诺,要可靠得多；现世的财 
富较之上天留给它的宠儿的宝藏，更値得人去追求；使自己附和于 
可见的权威们的意图较之附和于永远看不见的那些权威的意图， 
更为有利。 

总之一句话，社会，被它的领袖们所败坏幷受他们偏私的引 
导，只能产生一些腐败了的幼稚的公民。他们吝啬、野心勃勃、嫉 
妒而放荡。他们所看到的，只是幸福的罪恶，被奖励的卑劣，受表 
扬的无能，博得崇拜的财富，受人庇护的抢夺，受人尊敬的放逸；他 
510们到处碰到天才遭到失意，德行被人忽视，眞理遭受禁斥，灵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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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遭到打击，正义遭人践踏，中庸之道则在贫困之中奄奄一息而 
不得不在傲慢的不公正的重压之下痛苦呻吟。 

在这些观春的混乱和颠倒之中，道德的规条就只能是一些不 
能使任何人信服的空洞的宣言。宗教,连同它的想象的动因，这样 
一道堤防又怎能抵挡得住普遍的堕 落呢？ 当它言之成理的时候， 
人家也是不会倾听它的；它的神幷不是那样强而有力足以 抵抗得 

I 

了这种潮流;它的恐吓不能止住一切都往坏处拖引的人心;它的遙 
远的诺言不能顶替当前的利益；它那常常在准备给人冼刷罪恶的 
赎罪使人更加果敢地在罪恶中沉沦下去；它的那些无关重要的教 
规安定了人的良心;最后，它的热心、它的爭论、它的速妄，也只能 
增多和加剧社会所深受其苦的种种不幸罢了。在一些最邪恶的民 
族之中，有成群成群的虔信者，而高尙的人却非常少有。当宗教似 
乎给人的情欲以便利的时候，衰袞诸公和式微小民都听信它;一旦 
宗教想要违抗他们的时候，他们便再也不听信它了。只要这个宗 
教符合于道德，它便显得对人有些不方便，只有当它打击道德或者 
把道德完全破坏，它才得到人们的尊从。专制君主觉得宗教是美 
妙的，那是当宗教向他保证他是地上的神、他的属下都是为了崇拜 
他和为他的幻想而服务才降生于世的时候。一旦宗教叫他成为正 
直公平的人的时候，他就会否认这个宗教;他看得很淸楚，在这个 
时候宗教是自相矛盾的，向一个被神化了的凡人宣扬公正是毫无 
用场的 d 此外，他还得到这样的 保证： 只要他同意乞援于那些时时 

L 

在准备着同他和解的教士们的话，那么他的上帝对他便什么都会 
原谅。一些最卑劣的属下也同样正是在神的援助上打着算盘;’这 
样，宗教便远远木能制约他们，反而是给了他们以免受惩罚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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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它的恐吓幷不能破坏它的无耻的谄媚在王侯那里所产生的效 
果；这些同样的恐吓也不能扑灭它的赎罪在一切人心里所使之产 
生的种种希望。被纵得傲慢起来或常常确儐可以赎免自己的罪恶 
511的君主们，就再也不怕那些神了；而他们自己却变成了神，自信对 
于那些弱小的芸芸众生，他们做什么都是容许的，那些.人，在他们 
看来不过就是一些专供他们在世间消遣的玩物。 

如果在曾被种种超自然的观念如此可耻地败坏了的政治这个 
问题上请教一下人的本性的话，那么，后者就会完全纠正了君主 
和臣民对政治所一致形成的错误槪念；它将会比世界上一切宗教 
部更能有助于使社会在一种合理的权威之下变得幸福、富强和繁 
荣。这个本性会吿诉 人们： 人之营社会生活乃是为了能够享受到 
最大量的幸福；一切肚会应当以之作为恒常不变的目的的，正是它 
自己的保存和福利；沒有公正，社会所聚集起来的就只不过是一 
些仇敌;人之最残酷的仇敌，就是那欺骗他以便捆绑住他的手脚的 
人； 对人来说，最可怕的灾难就是那般牧师们，他们败坏了人民的 
领导者，他们以神的名义保 i 正后者犯罪可以不受惩罚。自然也将 
给人们证明 ：在一 些不公正的、疏忽的、富于破坏性的政府之下的 
结合，乃是一种不幸。 

这个被王侯们所询问的自然，将会吿诉他们:他们是人而不是 
神；他们的权力来自別人的同意;他们是一些受其它公民之托去照 
管大家的安全的公民；法律只能是公共意志的表词；他们永远不被 
允许去违反自然或妨碍社会的不变的目的的实现。这个自然将会 
使那些专制君主们感 到:要 想成为眞正的伟大和强有力，他们应当 
去掌握那些高贵而有德的灵魂，而不是去掌捏那些被专制制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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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信所同样损害了的人们。这个自然将会吿诉君主们：要想博得自 
己属下们的爱戴，应当给他们提供援助，使他们享受到他们的本性 
的需要对他们所要求的福利，不可侵犯地容许他们享有自己的权 
利，他们就是自己的权利的保卫者和看守者 3 这个自然也将会给 
所有不厝于向它请教的王侯们证 明：只 有由于慈善，人才能博得人 
民的爱戴和依恋。压迫只能造成一些仇敌，暴力只能产生一个不 
很可靠的权力，强力不能给人以任何合法的权利。而出于本质爱 
慕幸福的人，对于一个只使人感到种种暴力的权势，是迟早终于要 
起来反对的。那么，让我们看看这个作为万物之至上主宰、一切在 
它都是平等看待的自然，将会对一位被谄媚所神圣化了的至上的 
专制君主怎么说 的吧： 

“顽强而任性的孩子1如此骄矜于摆布一群无能之輩的低能的 
人呵1人家不是让你相信你是一位 神吗？ 人家不是对你说， 
你是超自然的什么东 西吗？ 可是你要知道，沒有什么东西能 
够超过我。看一看你的渺小，承认在我的最微小的打击面前 
你是无能为力的吧！我能粉碎你的霸权；我能剝夺你的 生命; 
我能把你的宝座化为 尘埃； 我能离散你的 百姓; 我甚至能毁灭 
你所居住的这个地球•，而你，竟以为自己是神1恢复你的本相 
吧1承认你是一个人，要象你的最微末的臣属那样遵从我的 
法则吧！要明白而且永远不要 忘记： 你是你的人民的仆人，是 
你的民族的管理员，是他们意志的代言人和执行者•，你是他们 
的同胞，你对他们有指挥之扠，那只是因为你负责、给他们提供 
福利，他们才同意对你服从。你就按照这个条件去统治吧，实 
践你的各种神圣的契约吧！要慈善，尤其要公正。如果你 !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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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自己的权力巩固，就永远不要滥用 权力； 它是被永恒正义 
的不动的界限所划定了的。要做你的人民之父，他们才会象 
你的孩子那样爱戴你。但是，如某你对他们不关心，如果你把 
自己的利益同你的大家族的利益分离开来，如果你不把你应 
该给自己属下提供的幸福给与他们，如果你要武装起来反对 
他们，那么，你就会象所有一切的暴君那样，成为忧心、惶恐和 
残酷的怀疑的俘虏。你将成为你自己的狂妄的牺牲者。你那 
513 陷于绝望的人民，就再也不会承认你的‘神圣的权利\那时， 

你就是向曾把你神化了的宗教大声呼求救援也将是徒然的。 
对于不幸已使之成为耳聋了的人民，宗教也是无能为力的；在 
你那由于无恶不作而给你造成的敌人的愤怒面前，上天抛弃 
了你。神丝毫不能反对我的不能撤回的命令。这命令 是：人 
要愤发 起来去反对自己的不幸的原因。” 

总之，一切都将使有理性的王侯们认识到：要在世间得到人们 
忠实的服从幷不需要上天；当他们是一些暴君的时候，即使 奥林西 
山的一切神力也都不能支持他们；他们的眞正朋友是那些使人民 
从自己的迷梦中醒悟过来的人；他们的眞正的敌人，则是那些用谄 
媚去麻醉他们、使他们死心場地地去犯罪、给他们铺平了上天的道 
路、用那些专门宜于使他们在自己对国民应有的关注感 情上掉 
头不管的种种的幻影去塞满他们头脑的人。① 

因此，我再说一遍，只有使人重新回到自然，人们才能给他们 


①的确，不被刀枪杀害而去见阎王的国王是很少的， 

不流血而消亡的赛君也是很少的 * 

玉外纳讽刺诗》第十五卷第 1 W 、 111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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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一些明确的槪念和可靠的知识。这些槪念和知识，在绐他们 
指出他们的眞实的关系的时候，才将会把他们放在幸福的道路上。 
人类的精神，由于受到神学的蒙蔽儿乎沒有任何进步。它的种种 
宗教体系，使它在所有种类的最明白易懂的眞理面前也迟疑不决。 
迷信影响一切幷也败坏了一切。由迷信引导的哲学，再多也不过 
是一种想象的科学而已 ;（ 它离开了眞实的世界而投身于形而上学 
的观念的世界之中；它忽视自然，而忙于同神、精神、无形的权威打 
交道；这些东西只不过使一切问题变得更曖昧更复杂。在所有的 
困难当中，人们又让神插足进来，从此以后，事情便只能是越弄越 
糊涂，沒有什么事情可以弄明白的了。神学的槪念似乎只是为了 
使人的理 性误入 歧途、使他的判断混淆不淸、使它的精神陷于错514 
误、使它在各种科学中最明哳的观念黑白颠倒，才被编造出来的。 
在神学家们的手中，逻辑或推理的艺术，只不过是一种不可理解的 
隐语，专门用来支持诡辩学和谎言，幷用来证明那些最明显的矛盾 
的。道德，如我们所见，变成了不定的和浮动的东西，因为人们把 
它建立在一个理想的存在之上，而这个理想的存在却永远不同自 
己协调一致；它的善良，它的公正、它的种种道德品质和有益的诫 
令，无时无刻不为不公正的行为和野蛮的命令所抵消。政治，如我 
们曾说过的，由于人们对于君主的权利所形成的种种错误观念而 
败坏。法学和法律，则屈从于给各民族的劳动、商业、工艺和活动 
带来各种障碍的宗教的偏私。一切都为神学家们的利益牺牲了； 
代替所有的科学，他们只教授一种曖昧晦涩的、充满爭论的形而上 
学，正是这种形而上学使很多不能理解它的民族千百次地纷爭 
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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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学，生来就是经验之敌；这种超自然的科学，乃是阻挡各种 
自然科学进步的一重无法克服的障碍，它们几乎时时刻刻在前进 
的道路上碰到它。在物 理学、 博物学 、解剖学上，只能通过迷信的 
病态的眼光去观察，其它的办法是不被许可的。 一 些最明显的事 
实，只要人家不能把它们塞进宗教假说的框框里去，便要轻藐地遭 
515到抛弃，或带着恐怖地予以禁止。①一句话，神学不断地阻碍着各 
民族的幸福、人类精神的进步、种种有益的探求和思维的自由。它 
把人束缚在愚昧无知之中，人类在它引导之下迈的每一步，都是一 
个错 i 吳。比如一种使我们感到惊异的结果、一种很少见的现象、火 
山爆发、洪水泛滥、彗星飞逝等等，如果说它们都不过是神怒的一 
些信号、或是违反自然规律的一些奇迹，难道这就是解决物理学中 
一 个问题了吗？象人们所做的那样，使各族人民相信他们所遭受 
的一切肉体的或精神的苦难都是上帝的意志的结果，或是上帝的 
威权给他们的惩罚，难道这不是阻止他们去寻求解放之道吗硏 
究事物的本性，在自然之中或在人的技艺之中寻找帮助解除人类 
所遭受的种种苦难，比把这些不幸归之于一个莫明其妙的势力，认 
为违犯了它的意旨就不能指望得到任何帮助，不是重要有益处的 
吗？ 自然的硏究、眞理的寻求，可以使人灵魂高尙，天才得到发挥， 

①萨尔茨堡的主教维尔日尔，就曾由于胆敢支持地球有两个正相对的地区的存 
在的主张而遭到敎会的惩处。伽利略由于主张太阳不是绕着地球转动而受到迫害，这 
是大家都知道的》笛卡尔也是被迫在异国死去。教士们要跟科学为敌是有原因的，因 
为知识的进步迟早要使迷信的观念归于消灭。建立在自然和真理之上的东西，不论什 
么也永远不会自行消失，而想象的和骗人的东西则迟早终于要被人推翻。 

© 在1725年，巴黎遭到饥馑的威胁，几乎引起一场 暴乱； 人们把巴黎人的保护 
神或护身女神圣，日诺维也実的神龛取下来，抬着它游行，为的是制止这场灾难 。亊 
实上,这场灾难是由于当时首相夫人为了谋利而执行的种种垄断所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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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人积极，使人勇 敢的； 而各种神学槪念，看来无非是为了使人变 
为卑下恶劣、束缚人的精神、使人心灰意懒。①不把战爭、饥馑、灾 
荒、瘟疫以及各种蹂躏人民的灾祸归之于天神的报应，而向人们指 
出这些灾祸的产生是由于他们自己的狂妄、或不如说是由于他们 
那些为了自己可怕的狂热而牺牲国家民族的王侯们的情欲、怠惰 
和暴虐，岂不是更有益些和更眞实 些吗？ 这些愚妄的人民，难道不 
应当放弃以赎免设想出来的罪过而自慰，放弃博取想象中的势力 
的垂靑，而在一种更合理的治理中去寻求正确的方法，来消除那些 
以他们为牺牲品的灾 难吗？ 自然的苦难要求自然的补救 方法； 世 
上一切民族曾如此徒然地用来抵制它们所遭受的不幸的那些超自 
然的对策、那些赎罪、祈祷、牺牲、斋戒、迎神等等，经验不是早就应 
当使人看穿这些方法是骗人 的吗？ 

因此，我们得到这样的结论 :神学 和它的槪念，远非对人类有 
益，而是使人间愁苦的不幸、使世人盲目的错误、致人心于麻木的 
偏见、陷众生于轻信的无知、折磨群众的恶行、压迫人民的政府等 
等之眞实的泉源。我们也得到这样的结 论:从 童年时期以来人家就 
启示给我们的那些超自然的和神圣的观念，乃是我们习以为常的 
胡作非为、我们的种种宗教爭端、种种教派冲突以及种种非人迫 
害的眞正原因。最后，我们也认 识到: 正是这些不祥的观念使得道 
德曖昧、政治腐败、推迟了科学的进步、消灭了人內心的幸福与和 
平。因此，让人们不要再自欺欺人，把那些使他们举着泪眼呼天的 
灾难说成是来自那些由他们的想象力放到天上的幻影吧；让他们 

①精神上的勇敢不是来自别处，而是来自美好的艺术和大自然的欣赏。见塞涅 
卡:《自然答问》第六卷第三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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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再向这些幻影哀求;让他们在自然中、在他自己的能力中去寻 
找耳聋的神祇永远不会给予他的办法吧。让他们问一问自己的心 
灵的各种要求，他们就会知道应_如何对待自己、如何对待別人; 
让他们考察社会的本质和目的，^们就会不再是奴隶;让他们请教 
经验，他们就会萁现眞理，就会认识到错误永远不会使人幸福。① 


①《智慧篇》的作者很有道理地说，对偶像崇拜这种大罪，乃是一切罪恶的从始 
至终的原因。第5卷，第拍章，诗句第27行。他没有看出，他的上帝乃是一个比所 
有其它偶像还要更有害的一个 o 似乎迷信的种种危险早已被一切当真关心人类利益 
的人所感到。请看，毫无疑问，这就是为什么作为思考之成果的哲学，几乎与作为无 
知、欺骗、狂热和抽象之成果（正如我们已经使人看到那样）的宗教常常此于公开交战 
状态的原因。 


第十章人不能从人们给他形成的 
神的观念中得到任何结论； 

人在信神方面所表现的 
行为是矛盾的和无益的 


正如方才证明的那样，如果人们在各个时代关于神所形成的 5 口 
那些错误观念对道德、政治、社会的幸福、社会成员们的幸福、以及 
人类知识的进步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话，那么，理性和我们的利益 
就该使我们感到，把那些永远只能使精神混乱和搅扰心灵的空洞 
见解从我们精神中排除出去，是必需的。人们徒然吹噓说可以修 
正那些神学漑念;它们旣然在原理上就错了，是不可能再得到改善 
的。一种谬 i 吳，不管人家以它的哪一种外貌呈示给我们，只要一朝 
在它上面附以某种非常巨大的重要性，那么它迟早将在人身上产 
生同样深远而危险的后果。在各个时代中人们对于神所做的硏究 
是无益的，神的槪念永远不过是使那些即使对神最有硏究的人也 
变得越来越发糊涂 o 这种无益，我要说，难道不该使我们相信这些 
槪念对我们是不能理解的，而这个被想象出来的实体，无论对我 
们还是对我们后代，一点也不比对我们那最野蛮和最愚昧的祖 
先更变得可认识吗？这个世世代代为人们.梦想得最深、推想得最 
多、写得最多的实体，始终总是最不为人所知；相反，时间只是 
使它成为更加不可能领悟。如果上帝果然象近代神学给我们描绘 5 以 
的那样，那么人要形成上帝的观念他自己就得是一位上帝才能办 



下 


卷 


到①1我们对人还很少认识，对自己和自己的能力也很少认识，而 
我们就想对一个我们感官不能触及的实体进行 推断！ 所以，让我 
们还是老老实实地沿着自然给我们划的路线前进，不要离开它去 
' 追逐幻影吧;让我们致力于自己的眞实的幸福；利用自然给与我们 
的种种好东西；努力使这些好东西增多起来而减少我们的错误；忍 
受那些我们不能避免的种种不幸，千万不要用一些能使我们精神 
迷乱的偏见塞满我们的头脑而使我们的不幸增多起来吧 3 当我们 
愿意对这些加以思索时 ，一 切将给我们淸楚证明，所谓关于上帝的 
这门学科，实际上不过是一种披着华丽而深奥的词旬的外衣的高 
傲的无知罢了。那么，让我们结束这些毫无结果的探求；至少，要 
承认我们自己的无可克服的愚昧无知吧。这种无知，比起一种直 
到现在只是给人间带来不和、给我们心灵带来忧伤的自命不凡的 
科学来，对我们还会更要有益些。 

在设想存在着一位统治世界的至高无上的智慧时，在设想存 
在着一位要求自己的创造物认识自己，相信自己.的存在、智慧、能 
力、幷要他们对自己致以敬礼的上帝时，那就应该同意世界上沒有 
519谁在这方面曾实践过上帝的意愿。事实上，再沒有比神学家们自己 
想对他们的神形成某些观念所处的那种不可能的境况，让人看得 
更淸楚了⑧。他们对上帝的存在提出的论据之软弱无力和晦涩不 

①一位近代诗人作了一首关于上帝的属性的诗，得到科学院的极大赞扬。人们 

特别称赞的是这样 一句： 

要说它是什么，就 f 是 f f g 。 

⑧ 岛 &二位 •主•教•普•洛•索•勃非常明确地说 枣芩， 

这乃是一种非常狂妄的-乎。更后些他又承认， 

外没有别的可说了。凡是对上帝知道得更多一垂的人，无论是敎会里的教士还是信徙 
们，能够说的只是这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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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他们深深陷入其中的种种矛盾，他们使用的各式各样的诡辩和 
毫无根据的理论，都明显地证明他们对作为自己的职业要专心去 
硏究的那个实体的本性，几乎完全沒有把握，至少常常是沒有把 
撵。就算他们认识了上帝，上帝的存在、本质和属性，他们认识得 
一淸二楚以致在思想中不存在任何疑惑，可是，別的人难道也享有 
同他们一样的好处吗7老实说，世上到底有多少人，他们有闲暇、 

有能力、有必要的钻劲，去倾听人家要在一个非物质的实体的名 
下，在一个推动物质而自己却不是物质、是自然的动力而自己却不 
包容在自然之中幷且不与自然接触的纯粹的精神的名下所给他们 
指示的东西的呢？在一些最虔信宗教的社会中，是否有很多人能 
懂得他们灵性的引导者所提出的那些烦琐的证明——关于使他们 
去崇拜的、上帝的存在的 证明？ 

毫无疑问，很少人能够坚持深邃而延续的思考;思维的锻炼对 
大部分人来说乃是一种不习惯的、艰难的苦事。人民，由于要生存 
而被迫去劳动通常是不能进行思维的。大人物、普通人、妇女和年 
靑人，被自己的事务、如何满足自己的情欲以及如何给自己提供快 
乐等等所占据，也象世俗人一样很少思维。十万人里不见得有一 520 
两个人会认眞地问问自己上帝这个字到底指的什么，至于把上帝 
的存在当作问题的人那就更难找到了。但是，正如人们所说的，信 

廉 

心以明显性为前提，只有明显性才能给精神提供确实性。可是，相 
信神存在的那些人在哪 里呢？ 对于这个臆造的眞理（这个眞理是 
如此重要），心中具有充分确实性的人，我们到哪里去 找呢？ 那些 
能够把自己关于神、神的属性和本质所形成的种种观念说得淸楚 
的，又是哪些 人呢？ 可惜，我到处看见的不过是这样一些思 辨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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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他们致力于斯，狂妄地以为在他们想象的混乱而破碎的观念 
中淸理出某种东西，他们尽力把这些东西拼凑成一个总体，尽管这 
总体是虛幻的，他们却习惯地把它看成是眞实的存在。凭着梦想 
的力量，他们有时相信曾淸楚地看见了这个总体，以至于最后使不 
曾象他们那样梦想过的別人也去相信这个东西。 

许多民族的人民崇拜他们父辈和牧师们的上帝，都不过只在 
口头上罢了。权威、信任、服从和习惯对他们来说就是代替了信念 
和确证。他们下跪和祈祷，因为他们的父辈们教他们要下跪和祈 
祷。那他们的父辈们为什么要下 跪呢？ 这是因为 •. 在久远的年代 
里，他们的立法者和引导者们把下跪祈祷定为一项义务。这些人 
说•，崇拜吧！相信你们所不能理解的神明吧！要相信我们的明智， 
矣于神明我们知道的比你们要多。”可是为什么我应当相信你的话 
呢？那是因为上帝愿意如此;如果你敢于违抗,上帝便要对你加以 
惩罚。可是，这位上帝不正是个成问题的东西吗？而人就是为了 
521这个恶性循环总是永远在付由代价；精神的惰性使他们发觉听信 
別人的判断是简便的。一切宗教槪念就是单单建立在权威上面； 
世上的一切宗教都禁止人去考察它，不要人去思考。权威要人们 
去信仰上帝，这个上帝本身也只是建立在某些人的权威之上，这些 
人自称认识上帝幷且是从它那儿来以便在世上宣扬它的。一个由 
人造出来的上帝，自然也需要人以便 使大象 认识它。① 

①人在有关宗教方面的事情上总是象小孩子那样容易轻信的。因为他们对宗教 
—窍不通，可是又因为人家对他们说最好还是去信，他们便想，同自己的牧师们的情感 
结合在一起是决不会有错的，他们相信这些牧师们能够猜得到他们自己所不能理解的 
—切。理智最清楚的人就会对自己说 :：彳 p 手 -吁 + f ? 

对他们又有什么好处呢？我将会回答他 Yi ": aVftins a '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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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关于人们所说的那个对全人类都是如此必需的上帝存 
在的信念，岂不是只保留给一些教士、默启者和形而上学家了吗。 
可是，在那些遍布在世界 f 处的各式各样的默启者或思想家们的 
神学见解中，难道我们 能&到 和谐一致吗？即使那些以崇拜同一 
个上帝为职业的人，他们对上帝的说明难道是互相协调的吗？他们 
是否对于自己的同道者提出的那些神存在的证明表示 满意？ 他们522 
是否对于他们在神的本性、神的行为、以及倾听神的所谓天启的方 
式上所表现的种种观念，一致地予以承认？在地球上，难道有一个 
国家，上帝的科学在那儿是眞正地臻于完善了？在某些地方，难道 
它也取得了我们看见人们对于人类的知识、一些最无味的艺术 、一 

些最被轻视的职业所表现的那种不变的和一致的认许？精神、非 

• • • 

物质性、创造、定命、恩惠这些字眼，不过是一大堆在神学中到处充 

♦ 畢# 螓參 ♦争 •鲁 

塞着的琐细的区別。在某些国家里，这些如此奇妙的、多少世纪以 

4 

来被思想家们相继想象出来的发明，可惜啊，只不过把事物搅得 一 
团糟；对人类最必要的科学，直到今天还沒能够取得些微的固定 
性。多少千年以来， 一 些无所事事的幻想家便不断地轮換着去推 
敲这个神，猜测它的隐秘的行径，发明出各式各样的假说来揭开这 

了骧，就是因为欺骗你们，他们可以从中得到最大的利益 》 

即使从神学家们自己所承认的话本身来看，人是没有零夺的，他们有的只是 

照这些人的说法，迷信 P 孕$$$宇參手學，空 学亨 ，•或•者，是哼了竽宇 

做$亨，。但是，世人•或•教•士•又•哪•里•会•承•认•他•的•神•是•虚•假的、他的未444岛 
南/怎_样>1定谁有理、谁没理?很明显，在这件亊情上，所有的人都错了 • 事实上，布德由 

斯在他的《无神论研究》中说 得好： “今考字了 y 宇夸孕亭枣$，呼竽 予璆字 爷亭9爷亨 

象必须 真字， 

長臺 tik 二点， kk : aA 未 i 竒汝 尚二南 iiiflr 而#学 kh : i 壶夸 口说， 

对于神他们有一种正确的观念或一种真正的认识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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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重要的谜。他们的很少成功丝毫也沒有挫伤神学的虛荣心；人 
们天天谈论上帝，彼此爭论，为上帝竟至互相残杀，而这个至高无 
上的实体，则始终是最不为人所知、最引起人们爭论不休的①。 

人们如果把自己局限在对自己有利害关系的有形的东西方. 
面，把曾经在神的探求上耗去的努力的一半用来改善他们的眞实 
的科学1法律、道德、教育，那人们可能早就十分幸福了 1如果人 
们曾经同意让他们那无所事事的引导者们去彼此爭吵、去探测那 
523能够使他们暈眩的深度而自己不参加他们的无意义的爭论，那人 
们可能早就变得更智慧、更幸运了 I 但是，把不懂得的东西说成是- 
重要的，这乃是出于无知的本质。人的虛荣心使精神硬荽与困难 
作对； 一 个东西越是逃过我们的眼睛，我们就越想抓住它，因为这 
样一来它便刺激了我们的骄傲心，引动了我们的好奇，我们觉得它 
有趣。另一方面，我们的探索越是长久、越是劳苦，我们对自己的 
眞实的或以为眞实的发现就看得越重。我们丝毫不愿丧失时间，我 
们时时准备热烈地保卫我们的判断的可取之处。因此，无知的人 
们往往对牧师们的爭论不休威到兴趣，而后者在自己的爭论中又 
往往表现出固执顽强，让我们就不要感到惊异吧。每个人，在他为 
自己的上帝而战斗的时候，实际上是在为他自己的虛荣心的利益 


①人如果肯冷静地考察事物，那么他将会承认宗教绝不是为了大多数人而创立 
的，大多数人不可能慊得宗教依之作为靠山的那些虚无缥缈的煩璜的论证。试问：能 
够从宗教的基本原理、上帝的手字、灵 魂的乎 亨零竽、以及人家成天对他谈论的种种秘 
迹之中领会出一些什么的人，呢？难迻罘很多人，他们夸口说自己对神学奥 
义中的问题了如指掌，可是却时常使许多民族困顿不解，失去了宁睁7然而，即使是妇 
女们，也认为必须参与论争，这些论争是由那些比最拙劣的艺人还要无益于社会的闲 
逸的思辨家们引起的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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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战斗。人的虛荣心，在人的所有的情欲中是最敏感的、最容易产 
生极大的狂妄的。 

假如我们一时离开神学对于任性的、其不公和专断的命令在 
决定着人类命运的那位上帝所给我们提供的种种恼人的观念，而 
只着眼于一切人——即使在上帝面前战战兢兢的人——所一致同 
意给予它的那种所谓善良上面；假如我们设想人家假借给上帝的 
那个计划即人只是为了上帝的光荣而劳动、要求有智慧的人对之 
致敬、要人们只须在上帝的创造物中去寻求人类的福利是出于上 
帝的话，那么，如何使这些目的和安排，同如此光荣和如此善良的 
上帝使大多数人所身处的那种眞正无可克服的愚眛无知，调和起 
来呢？假如上帝愿意人认识它、爱慕它、感激它，那它为什么不在 
一 些使所有它想要博得爱慕和祟拜的人喜欢的面貌之下显示自己 
呢? 它为什么不以一种毫不含糊的、远比那些似乎在指控神对它的 
某些创造物表现出令人气愤的不公平的个別天启更能说服我们的 524 
方式，在地球上到处表现自己呢？全能的上帝难道沒有比这些滑稽 
可笑的变形、这些在为此而作的种种描述中彼此也很少一致的作 
者给我们证实了的所谓降世为人的说法更具说服力的手段，把自 
己显示给人 们吗？ 除去为了证明那些受到世界上各民族尊敬的立 
法者们的神圣使命而捏造出来的那样多奇迹，精神的至上主宰难 
道就不能用一些它愿意使人去认识的事物一下子使人的精神信服 
吗7与其把一个太阳悬在高空，把一些星辰凌乱地散布在空间，不 
是倒不如用一种无可爭议的方式，把上帝的名字、属性、以及它的永 
恒不变的意志，用一些擦 不掉, 让地球上所有的居民都看得见的大 
字写出来，更符合于如此渴求光荣、如此对人类怀有善意的那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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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的意 图吗? ①要是这样，就沒有人能够怀疑上帝的存在，怀疑它 
的明昆的意志和可见的意图了。在这位如此敏感的上帝的注视之 
下，也就沒有人敢违抗它的旨令，沒有人敢惹它发怒，沒有人敢以 
它的名义进行欺骟或是按照自己的幻想去解说它的意®的了。 

神学筒直就是达娜依德的水桶。可以这样说，它用种种矛盾 
的性质和轻率荒谬的主张把自己的上帝紧紧地捆绑起来，使它不 
可能进行活动。事实上，即使我们肯定了神学的上帝的存在以及 
人们赋与它如此不调和的属性的眞实性，那我们也不能从中得出 
这样的结论，说上帝有权决定人的行为，或上帝有权决定人家指定 
要向它作的种种崇拜的。如果它是无限善良的，那我们又有什么 
理由畏惧 它呢？ 如果它是无限智慧的，那我们对自己的命运还忧 
虑什么呢？如果它知道一切，那为什么还要把我们的需要吿诉它， 
用我们的祈祷去寐 烦它？ 如果它无所不在，为什么还要为它建立 
一些 庙堂？ 如果它是万有之主，为什么还要为它獻上一些牺牲和 
祭品？ 如果它是公正的，那怎能相信，对于它曾经使之充满了缺点 
的创造物，它还会给以 惩罚？ 如果在创遺物身上什么都是出于它 
的恩惠，那它又有什么理由奖赏它 们呢？ 如果它是全能的，那又如 
何能冒犯它、抗拒 它呢？ 如果它是有理性的，那它怎么又会对它曾 
给以口出非理之言的自由的盲目者们大发 雷霆？ 如果它是不可变 
动的，那我们又有什么权力认为可以改变它的意旨？如果它是不可 

①我可以预料，神学家们会用他们的诸天在述说上帝的光荣来反对这一段话 
的。可是我们也会回答他们 :诸天 （les Cieux ) 除了证明自然的成力、自然法则的固定 
不变、引力、斥力、重力以及物质的能力之外，是什么也证明不了的。而且，诸天也丝裹 
不宣示一种非物质的原因、一种不可能的动因、一个自相矛盾的并且永远不能为所欲 
为的上帝的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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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悟的，那我们为什么还耍在它身上去费 心思？ 如果它曾经讲过 
话，那为什么全世界不曾被它 说服？ 如果关于上帝的认识是最必 
要的，那为什么这种认识不是最明白和最淸楚的呢？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神学的上帝具有两重面貌。如果它容 
易发脾气、嫉妒、好报复或心怀恶意（象神学所设想的那样，虽然它 
不愿同意这些），那我们就不会再听命去向它表示我们的心愿，也 
不会再为上帝的观念而忧思终日了。相反，我们为了自己的现实 
幸福和安宁，应该把它从我们的思想中驱逐 出去; 应该把它归于那 
类由于深究只会变得更加严重起来的必然不幸的行列之中。事实 
上，如果上帝是一个残暴的君王，那怎么能够让人去爱它呢？爱情 
和溫柔感，难道不是一些与经常 的恐惧 毫不相容的感觉吗7对于 
这样一位主人，他给自己的奴隶们以侵犯他的自由，以便发觉他们 
有缺点而处以极刑，人们怎能体会对他有着爱慕之情呢？在这种 
可厌恶的性格之上，如果再給上帝加上全能，如果它把由于它的出 
奇的残酷而造成^不幸的玩物掌握在自己手中，那么，人们能从中 
得出怎样的结 论呢？ 除了不管为摆脫我们的命运做出怎样的努力 
我们将总不能幸免这一结局而外，是什么结论也不会得出的。如 
果一个出于本性就是残酷或恶毒的上帝具有了无限的权威，它为 
自己取乐而要使我们永远陷于不幸，那就沒有什么东西能够使它 
回心转意；它的恶毒总有发挥的 地方； 它的恶意无疑会阻碍它倾听 
我们的呼声；沒有什么东西能够使它的毫无怜悯的心受到感动。 

所以，无论从哪一个观点去考察神学的上帝，我们是沒有什么 
可向它致敬，也沒有什么可向它祈求的。如果它是至高无上的善 
良、智慧、公平和贤明，那我们还有什么可以向它要求 的呢？ 如果 


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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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穷凶极恶，如果它毫无原由地残酷不仁，（正如所有的人对它所 
想的那样，不过不敢承认)那我们的不幸就无法补救了。 一 个这样 
的上帝将会嘲笑我们的祈祷，而且迟早我们将会感受它给我们注 
定的命运的严峻。 ’ 

承认了这一点，那么，凡是从关于神的那些令人忧思的观念中 
醒悟过来的人，就会比轻信的、战战兢兢的迷信者得到了更多的好 
处：他 可以在这世界上在自己心中建立一种暂时的平靜，这平靜至 
少使他在此生中感到是比较幸福的。如果对自然的研究从他心中 
驱走了迷信者所习染给他的那些幻影，他就会享受到迷信者所缺 
乏的那种安全感。在请教自然的过程中，他的恐惧逐渐消失了，他 
的眞实的或错误的意见也固定下来，在突然的恐怖和浮动的槪念 
在所有为神操心的人们心中所激起的暴风雨之后，紧接着出现了 
宁靜。如^果哲学家的坚定的灵魂敢于冷靜地考察事物，他就不会 
再看见宇宙是被一位时刻准备给人以打击的难以和解的暴君所统 
治。如果他有理性，他就会看到当他做了坏事的^候，他丝毫也沒 
有使自然陷于 紊乱； 他丝毫也沒有损坏自然的 动力； 他只是损害了 
他自己，或是损害了能够威受他的行为的后果的人们。那时，他也 
许会承认他必须履行的义务；他宁愿行善而不去为恶^>为了他自 
己的安宁、满足以及现世的长久的幸福，在他有生之日同一些有 
理智有感性、他期望从之得到幸福的人们相处的时期中，他会威到 
需要实践道德，使自己的心习于德行、远离恶习、厌弃罪恶，对自己 
527是有利的。严格遵守这些规则，他将生活得快乐而满足，得到凡是 
受他行为的影响的人们的爱戴。他将无忧无虑地等待着他的生命 
的终结，他丝毫沒有理由对在他当前所享有的生存之后继之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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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个生存表示畏惧；在他那被明显性和善良信念引导的推理中， 

他丝毫不怕自己犯了 错误； 他 懂得： 如果同他的期望相反当眞存在 
着一位善良的上帝，它也不会因为他的出于无心的、由于受到他从 
上帝那里接受的机体的 4 支配才 犯的一些错误而受到惩罚。 

眞的，如果当眞存在着一位上帝，如果这上帝是一位充满理性、 
公平、善良的神，而幷非象宗教常常喜欢显示给人的那样，是一个 
凶狠残暴、毫无头脑、心怀恶意的精灵，那么，一位有德的、在自己死 
时相信就是从此长眠的无神论者，即使发觉自己在面对着一位在 
他生时曾经不承认和忽视了的上帝，那又有什么能使他害怕 的呢？ 

他会这 样说："呵 ，上帝！你把自己弄得让自己的孩子都 
看不见的天父1你这不可领悟的、隐匿着的、我未能发现的主 
宰呵1如果在一切我觉得都是必然的自然之中，我的有限的 
悟性沒有能够承认你，那么请你原谅吧。如果我那颗敏感的 
心，沒有能够从迷信者战战兢皖地崇拜着的凶恶的暴君的面 
貌之下认出你的可敬的面目来，那么也请你原谅吧。在想象 
力赋与你的那些不可调和的性质的总体之中，我所能看见的 
不过是一个眞正的幽灵。在我的一切感官从来只能认识物质 
的实体和可以消失的形态的自然之中，我的粗俗的肉限怎能 
窺见 你呢？ 凭借这些感官，难道我能发现你那不能被感官 
经验到的灵性的本质吗？在你的创造物中，我看到它们对于 
我的同类时常有利也时常有害，又怎能找出你的善良的不变 
的证 据呢？ 我的微弱的头脑不能不按照它自己去判断事物，528 
当宇宙在我看来不过是一个秩序与混乱、善与恶、形成与毁灭 
的恒久的混合的时候，难道它能判断你的计划、贤明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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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 当我看到罪恶时常高奏凯歌而德行却陷于不幸的时候， 
难道我能对你的公正致 敬吗？ 在一些骗子手们假借你的名义 
在我刚刚离开的那个世界上到处散布的那些曖昧、矛盾、幼稚 
的天启里面，难道我能认出一个充满着智慧的神的声音吗？ 
如果我曾拒绝相信你的存在，那是因为我不知道你能是什么， 
不知道人家会把你安置在哪里，也不认识人家加于你的那些 
属性。我的无知是可原谅的，因为它是无法克服的；我的精神 
不能在某些人的权威之下屈服，这些人承认关于你的本质也 
像我一样不很明白，他们彼此永远爭论不休，只是在命令式地 
向我喊要为他们而牺牲你曾给与我的那个理性这件事上，他 
们是一致的。 

“可是，呵，上帝 t 如果你珍爱你的创造物，我也象你 
一 样地爱他们；我曾努力使他们在我生活过的那个地球上快 
乐幸福。如果你是理性的创造者，那么，我是一直听从它幷且 
跟随 它的； 如果德行使 你喜欢 ，那么，我的心一直在敬重它；我 
丝毫不曾使它受到损害；在我的力量准许我的时候，我自己曾 
实践它；我曾是溫柔的丈夫和父亲、诚挚的友人、忠实而热诚 
的公民。我曾向不幸的人伸出了我支援的手；我曾给忧伤的 
人以安慰。如果我本性中的弱点曾给我自己以损害或给他人 
以不便，至少我不曾使不幸者在我的不公正的重负下呻吟过； 
我沒有夺取过穷人的必需品；我看见寡妇落泪沒有不生怜悯 
之心的；我听见孤儿的啼哭沒有不为之心软的。如果你使自 
己成为可亲近的人，如果你愿意社会存在下去幷1幸福安宁， 
那么，我就曾是所有为利用社会上的不幸者而压迫或欺骗#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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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人们的敌人。 

“如果我曾把你想得坏了，那是因为我的悟性不能理解 
你； 如果我曾说了你的坏话，那是因为我的太富于人性的心对529 
人家给你描绘的那幅可厌的肯像感到愤怒。我的迷误，乃是 
你曾赋与我的气质、不顾我的心愿把我置于其中的环境、不管 
我愿意与否而使之进到我精神中去的种种观念的结果。如果 
你象人们确信的那样是善良和公正的，那你就不能因为我的 
想象的迷失、不能因为由于我曾从你那里接受的机体所必然 
产生的种种情欲而造成的错误 # 而惩罚我。所以，我不会怕你， 
不会为你将给我安排的那个命运担心。你的善良不会容许我 
' 由于一些不可避免的迷 误而受 惩罚。与其叫我列身于人类中 
去享受使自己陷于不幸的命定的自由，为什么当初你不拒绝 
给我生 命呢？ 如果你因为我听从了你曾经给了我的那个理性 
而严厉地沒有止境地惩罚我，如果你因为我的一些幻想而惩 
罚我，如果你因为我的弱点掉在你曾在四面八方为我设好的 
陷阱中而大发雷霆，那么，你就是暴君当中最残酷、最不公正 
的暴君，你不是上帝而是一个心怀恶意的恶魔，我将不得不屈 
从于你的法律，饱尝你的蛮橫无理，但我也会至少在某个时期 
里由于曾经动搖了你的令人无法忍受的枷锁而拍手称快， 

这就是一位自然的信徒一下子置身于想象的领域中遇到一位 
上帝时所能讲的话。所有关于这位上帝的槪念与在尘世上的智 
慧、善良、公正所提供给我们的那些槪念是完全相反的。事实 
上，神学似乎只是为了在我们精神中把一切自然的观念弄得颠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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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被发明的•，这门虛幻的科学好象曾尽力把它的上帝弄成一个和 
人的理性最相矛盾的东西，然而，在这世界上我们正是不得不根据 
这个理性去判 断事物 ^如果在另一世界中沒有什么是同这个世界 
相符合的，那么，就再沒有比去梦想那个世界或对它加以推断更为 
无益的了。再者，对于那些也只能像我们一样去判断事物的人，又 
怎能相信他们关于来世所说的那些话呢？’ 

无论如何，在设想上帝是万物的创造者时，就再沒有什么比用 
我们的行动、思想、言语去取悅它或激怒它这个想法更滑稽可笑， 
再沒有什么比设想作为上帝的创造物的人能够得到它的垂靑或见 
弃更不合理的了。很明显，人对于一个由于自己的本质就是无上幸 
福的全能者是不能有所伤害的；这也是很明显的：人不可能使把他 
造成现在这个样子的神感到不悅。他的各种情飲、欲望、倾向，都是 
他曾接受的那个帆体的必然 结果; 决定他的意志去趋向善或恶，其 
动机显然应在上帝放在他四周的事物的固有性质中去寻找。如果 
创造了我们的、给我们以器官、把我们放在我们所在的环境之中、 
幷且把一些特性给予某些影响我们、改变我们意志的事物的，乃是 
一个有智慧的实体，那我们怎能侵犯 它呢？ 如果我有一颗嫩弱的、 

t 

易感的、富于同情的心，那是因为我从上帝那里接受了一些易于感 
动的器官，从之产生了一种生动活泼的想象，教育使它得到培养。 
如果我是冷漠无情的，那是由于自然只给了我一些顽固的器官，由 
之产生了一种很少可威的想象和一颗难于触动的心。如果我信仰 
—种宗教，那是因为我从父母那里接受了它；父母生不生我，完全 

t 

不由我作主，他们在我以前就信仰它，他们的权威、榜样和教导使我 
的精神不得不与他们的相符合。如杲我不信神，那是由于对一些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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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的事物幷不感到恐惧和热狂，我的环境要我识破我儿时的梦幻。 

所以，正是由于神学家们对自己的原理缺乏思考，才对我们说 
人能见爱或见弃于曾创造了他的那位有力的上帝。凡相信能博得 
上帝的奖励或遭到它的惩处的人，都认为这个上帝是为了它曾自 
己给与他们的那个素质而对他们感到滿意，为了它曾拒绝给与他 
们的那个素质而惩罚他们的。出于这个如此毫无根据的想法，多 
情而溫柔的虔信者便吹噓说，他将会由于自己想象的热烈而受到 
奖赏。热心的信徒对上帝有朝一日会由于他的胆汁的辛辣或热血 531 
的沸腾而给他以奖赏也沒有丝毫怀疑。苦修者、狂热者、忧郁病患 
者认为上帝将要由于他们恶劣的素质或迷信促使他们干出的种种 
疯狂行为而对他们加以器重；尤其是，对于他们脾性的阴郁、举止 
的迟钝和对于快东的敌视，将会表示特別满意。虔信者、狂热者以 
及顽固的爭论者则不相信他们那以自己为模型而制造出来的上 
帝，能够看得上那种在自己素质组织中粘液最多、胆汁较少、而血 

钃 

液又不怎么热烈的人的。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素质最好、最与上 
帝的素质相合。 

这些盲目的凡人对于他们的神有着多么古怪的想头呵 I 他们 
的肉体和精神运动着，他们就以为，这会触怒万物的绝对主宰。以> 
为上帝的永恒幸福能够遭到搅扰，或是它的计划能够被它的某个 
创造物头脑中看不见的神经所感受的一时的动搖所打乱，这是多 
么矛盾的想法呵！神学给了我们关于上帝的种种极其卑劣庸俗的 
观念，尽管它不断地夸大上帝的权威、伟大和仁慈！ 

在我们的器官中如果沒有一种非常显著的变动，那么对于感 
官、经验和理性给我们淸楚证明的东西，我们的情感是很少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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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管人家把我们放在怎样的场合中，对于雪的白色、白昼的阳 
光、道德的效用，我们是沒有丝毫疑惑的。可是对于那些只有凭着 
想象才存在以及一点也不被我们威官的恒常的经验所证实的东 
西，情况就不是这样了。对于这些东西，我们是按照我们的气质以 
各种不同的方式去判断的。这些气质之所以不同，是由于我们器 
官在每一时刻从或是外在于我们或是存在于我们机体之內的无 
532 限原因那方面非自愿地接受的印象造成的^这些器官，在我们不 
知不觉之中永远在被改变着，由于空气的轻重或弹性、由于冷或 
热、干燥或潮湿、健康或疾病、血的冷热、胆汁的多少、神经系统的 

状况等等，变得松懈，或是变得紧张起来。这些不同的原因必然要 

\ 

影响人的观念、思维和一时的意见。因此他也不能不以各种不同的 
方式，去观察他那不能用经验和记忆纠正的想象所给他呈现的种 
种事物。这就是为什么，人不能不在不同的面貌之下去不断地观看 
他的上帝和他的种种宗教的幻影。当他的神经处于即将颤慄的时 
候，他将是怯懦和畏葸的，他不能不想到这位上帝而不战战兢兢。 
当他的神经比较坚强的时候，他就会以比较冷靜的心情来观照这 
个同一的上帝了。神学家或牧师把他的怯懦咸叫作亨乎、 
上天的吿诫、神秘的启示；但是，凡是对人有所理解的人，将会说这 

• •華 •擧 ♦嘛 ♦暑畢 • 

不是別的，不过是一种由于物理的或自然的原因所产生的机械的 
运动罢了。事实上，人们正是凭着这种纯粹物理的机械作用才能 
去解释在人的一些体系中、一切意见和判断中，从这个时候到另一 
个时候所产生的一切变化 o 正由于这个缘故，人们才看见他们有 
时推理正确，有时推理错谀。 

这就是为什么，对于那些即使是很有头脑的人物，当论及宗教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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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就看见他们有时陷入其中的那种把撞不定和浮动的状态，我们 
是能够予以说明的，而不必乞灵于神宠、天启、神的显现以及超自 
然的运动。有些一时的情况，时常使这些人完全不加思考，把他们 
引向儿时的偏见，而在其他场合，这些偏见在我们看来他们是完全 
摆脫了的。尤其在残废者、病人和临死的人那里，这些变化表现得 533 
特別明显。这时，他们的悟性的能力时常不得不有所 下降； 人们一 
向轻视的、或是在健康状态时曾予以正确评价的种种幻影，这时就 
变为现实了。人们战战兢兢，是因为机体衰弱了•，人们思想错乱， 

是因为大脑已经不能正确执行它的功能了。很明显，牧师们恶意 
地向不信神的人所炫耀的、他们从现实中给自己的卓越见解作为 
证据提出的这些变化，其眞实原因就正在这里。在人的观念中发 

生的那些转变或变化，常常在于人机体中某种物理的混乱，这种混 

• « 

乱是由于忧伤或某种自然的和已知的原因引起的。 

处于物理原因的不断影响之下，我们的思想也就常常随着我 

们肉体的变动而变动。当我们肉体健康和结结实实的时候，我们 

的思维是良 好的； 当肉体受到扰乱的时候，我们的思维就要错乱 

了。这时候，我们的观念是支离破碎的，我们再也不能把它们精确 

地联系起来，再也不能重新找到我们的原则，再也不能从之抽出正 

* 

确的结论了。脑子一旦受到撼动，我们就再也看不到什么处于它 
的眞正观点之下的东西。同样一个人，在大地冰封的时候和在阴 
天多雨的时候，上帝的面貌在他看来是不一样的。他之观看上帝， 

忧愁时和快乐时不同，群居时和独处时也不同。健全思想吿诉我 
们，只有当肉体健康、精神不被任何云雾蒙蔽的时候，我们才能 
准确地进行思维;这种状态能给我们提供一个一般的尺度,如果沒 




有意外的原因动搖它，是宜于衡量我们的判断甚至修正我们的观 
念的。 

如果同一个人，他对于自己的上帝的见解还是浮动的和容易 
变化的，那么在构成人类的如此各不相同的个人之中，关于上帝的 
见解又该遭受怎样的变化呵！对于一件物理的东西，沒有两个人 
能够以完完全全同样的目光去观看它，果眞如此，那么，我们就更 
有充分的道理说，在他们那对于只存在于自己想象中的事物的观 
察方式上，又该有着怎样的不同呵1为了形成一个在一生中每时 
毎刻都要改变画面的想象的实体，他们把那些有着本质不同的精 
神的观念，又该作了多少次的组合呵1想要给人规定人应该在宗 
534教和上帝上面想些什么，这将是毫无意识的事情。宗教和上$完 
全出于想象，正如我们再三说过的那样，人在这些东西上面是永远 
不会有共同的尺度的。攻击人们的宗教见解，就等于是攻击他们 
的想象、机体、以及能把他们的头脑与一些最荒谬和最缺乏根据的 
观念等同起来的习惯。人越有想象力，人就越会成为宗教狂热者， 
而理性就越发沒有力量去使他们识破自己的幻梦；这些幻梦也就 
变成他们炽热想象所需要的溫床。一句话，攻击人们的宗教观念， 
就是攻击人们对于神奇事物的情欲。 一 些赋有热烈想象的人，丝 
毫不顾理智，总是耽于习惯使之对他们成为无限珍爱的梦幻之中， 
尽管这些梦幻是令人不舒服的和恼人的；直到把这些东西修饰得 
合乎自己的心意，他们才算心安理得。这样，一个溫和的人便需要 
一 个他所喜爱的上帝；幸福的狂热者则需要—个他所感恩的上帝; 
不幸的狂热者则需要一个能分享他的痛苦的上帝；忧郁的虔信者 
需要一个使他愁苦、在他心中保持着对于他病态的机体已成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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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缺的纷扰的上帝。我说什么 好呢？ 癫狂的苦修者需要一个残 
酷的、把对自己•不人道的义务强加于他的上帝。而狂暴的迷信者 
呢，如果缺少一个命令他让別人去领会一下他那暴乱性情和激烈 
If 欲的后果的上帝时，反倒认为自己是很不幸的。 

用甜蜜的幻想满足自己的狂热者，无疑比心灵被种种可厌的 
幽灵折磨着的狂热者危险性要少些。如果一个诚实而溫和的灵魂 
不致在社会上造成任何浩劫，但一个被种种反常的情欲激动的精 
神，对自己同类们迟早总不免是个麻烦 o —个苏格拉底或一个费 
纳隆的神，能够适合于同他们一样溫柔的灵魂，但是它不能成为一 
个整个民族的不受惩罚的神，在一个整个民族中，象具有他们这种 
性情的人毕竟是少有的。神，正如我们时常说的那样，对于大多数535 
人来说永远是一个可怕的幻影，它最能扰乱他们的头脑，煽起他们 
的情欲 I 使他们有害于自己的同类。如果一些善心的人只看见他 
们的神充满仁慈，那么，一些邪恶的、顽固的、不安的和心怀不善 
的人则把他们自己的性格假借给神，幷且自己授权可以照神的榜 
样让自己的情欲自由活动。每个人只能用他自己的眼光去看他的 
幻影；把神描绘成可厌恶的、令人发愁的和残酷的人，比那些给神 
渲染上诱人色彩的人，在数目上总是要大得多和可怕得多。这个 
幻影即使能造成一个幸福的人，但却使成千的人沦为不幸。它迟 
早将是分裂、荒诞和狂暴的永不涸竭的根源。它扰乱那些永远要 
处于骗子手和狂信者权力之下的无知人们的精神；它恐吓那些由 
于自己的弱点很容易变成背信弃义和残酷无情的懦夫和胆小鬼。 
它使一些最诚实的人胆战心惊，这些人即使在实践道德时也唯恐 
失去古怪而任性的神对他们的宠爱。它不会使坏人放下屠刀，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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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人把它置诸脑后而去投身于罪恶，或甚至利用这个神圣的幻影 
为自己的滔天罪行辩解。总之，其本身就是暴君的这位神，在许多 
暴君的手中，只不过用来破坏人民的自由和不受惩罚地侵犯公平 
的法律而已。在教士们的手中，这个神就成了一道最能麻醉、蒙 
. 蔽、驾御君主和臣属们的护符；而在人民手中，这个偶像便永远无 
异于一件具有两面锋刃的武器，他们反而让这武器给自己造成最 
致命的创伤。 " 

另一方面，这位神学的上帝，象我们看到的那样，旣然不过是 
一个种种矛盾的堆积，旣然(尽#有它的不变性)时而被表现为善良 
自身、时而又被表现为诸存在中之最残酷和最不公正的，而且旣然 
又被一些其机体在感受着各种不断变动的人所观察，我要说，这位 
536上帝不可能任何时候都以同样的面貌显示给关心它的人们。那些 
对上帝形成种种最有利的观念的人，不管他们愿意与否，时常不得 
不承认他们给上帝描绘的肖像幷不常常与最初描绘的相符。最热 
心的信徒，最有成见的狂热者，都不能阻止自己不看到他们神的面 
貌在变化。如果他们还能思维，他们就会威到他们不断归之于神 
的行为是矛盾的 D 事实上，他们难道沒有看到，这个行为不是好象 
时时刻刻都在否定他们认为自己的上帝具有的那些奇妙的完善 
吗？向神祈祷，这不就是怀疑它的明智、善意、神性、全能和不变 
吗？ 难道这不是埋怨它忘记了自己的创造物，求它撤回它的判决 
的永恒的旨令，改变它自己曾固定下来的那些不变的法律吗？向 
上帝祈祷，难道这不等于向它说： 

M 可，我的上帝 1 我承认你的无限的明智、知识和善良；可 
是，你把我遗忘了，你的眼晴里沒有你的创造物。你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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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裝做不知道他缺少什么。难道你沒有看见我正在为你的明 
智的法律在宇宙中所作的奇妙的安排而受苦么？自然违反了 
你的命令，正在使我的生存成为难堪的。那么我求你，把你的 
意志曾给予一切存在物的本质改变一下吧。让各种原质此刻 
为我失去它们分明的 特性； 让重物体不要下落，火不要 燃烧； 
让我从你接受的那个脆弱的机体，不要为它无时不在感受的 
冲撞而痛苦吧。为了我的安适，靖你把你那无限的审愼从永 
恒以来就订好了的计划修改一下吧。” 

这就是差不多所有的人的 心愿； 这就是他们时刻向神所作的可笑 
的请求。他们吹嘘它的明智、智慧、神意和公平，可是对于这些神 
的完善的效果却几乎从来沒有满意过。 

在他们自信不得不向神致以感恩的敬礼方面，他们也不是更 
合乎情理的。他们会说，对神的恩惠表示感谢难道是不公平的吗 7 537 
拒绝向给了我们生命、给了使我们的生命感到偸快的一切东西的 
创造者致意，、难道这不是忘恩负义到极点了吗？可是我会对他们 
说:难 道你们的神不是按照利益行事吗？它也象人一样，即令这些 
人是最不看重利益的人，他们至少也会要求人家提供一些标志，表 
示他们的恩惠在我们身上产生了种种印象。你的神如此强大有力， 
难道它还需要你给它证明你的知恩的情 咸吗？ 再说,这种知恩又建 
立在什么上 面呢？ 难道它把自己的恩惠毫无分別地施给一切人？人 
类中的大多数人难道满意自己的 命运? 就是你自己，难道总满意你. 
的生存的吗?人们无疑会对我说，单单这个生存就是一件最大的恩 
惠了。可是，人们怎能把它看成是一个有着明显的好处的东西呢7 
这个生存难道不是处于事物的必然秩序 之中？ 难道它不是必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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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于你的神所不认识的那个计划里面？石头不是有负于建筑师一 
些吗，因为它被判定对他的建筑物是必需的？难道你比这块石头更 
认识你的神的隐秘的目的吗？如果你是一个有烕觉、能思维的人， 
难道你不时刻觉得这个奇妙的计划使你感到不便;你那些即使是 
向世界的建筑师所作的祈祷，难道不正是证明你是不满意的吗？你 
的诞生不由你自己，你的生存是靠不住的。和你的意愿相反，你在 
受苦; 你的快乐和苦难全不由你作主，你什么都管不了。对于那个 
你不断赞美、而且不管你愿意与否就把你安插进去的世界建筑师 
的计划，你什么也领会不到。你是被神化了的必然性的继续不断 
的玩物。你的神，在使你有了生命之后，又强迫你离开它，那么，你 
以为对神所有的那些如此重大的义务又在哪里呢？给你生命、供 
给你需要、幷且保持你的这同一个神，岂不是片刻之间就把这些所 

一 

538谓的好处从你那里夺走 了吗？ 如果你把生存看成是最大的幸福， 
那么照你看来，失掉这个生存岂不是最大的不幸么？如果死和痛 
苦是可怕的不幸，那么，这个死和痛苦岂不是抹煞了生存的恩惠和 
有时能够伴随着它的种种快乐么？如果你的诞生和死亡、享乐和 
困苦都同样处于神的重视之下，那么我看不出什么可以使你去感 
谢它。对于一个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就迫使你来到这个世界上、去 
玩弄一种危险的、不平等的、你能够羸得但也能够失掉一种永恒幸 
福的主人，你对他所能尽的义务又能是什么呢？ 

然则人家跟我们谈到另一个生命。在这生命中人家保证我们 
可以得到完全的幸福。但是，就假定这另一个生命是存在的话, 
(它的存在也象人们从之期待着生命的那个实体的存在一样，是 
沒有什么根据的），至少在它到来之前的这一时期，还应有所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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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予以承认。在我们所认识的这个生命中，感到不满意的人要 
远比咸到幸运的人多 得多； 如果在我们所身处的这个世界上，上 
帝尙且不能、不 E 、 也不许它所珍爱的创造物享受完全的幸福，那 
么，怎能保证它将会有权力和意志使他们在以后享受到比他们现 
在所沒有享到的更大的幸 福呢？ 人家也许会给我们引证一些天启 
和神的庄严的诺言，它答应它的宠儿们补偿今生的不幸。我们姑 
且承认这些诺言是眞实的；可是，这些天启本身不是吿诉我们，神 
的仁慈给人类的大多数人保留着永恒的刑罚 卩马？ 如果这些威胁是 
眞的，那么人们对一个不征求他们的意见就给他们以生存、只是为 
了让他们凭着自己的所谓自由去冒使自己成为永恒不幸的危险这 
样的上帝，还应该表示威激吗？对他们来说,与其享有这些如此被 
人吹噓的、能使有智慧的人走向最可怕的不幸的能力以及立功和 
受罚的特权，不是不如当初根本不存在、或是至多只象人家假定上 
帝不会对之有任何要求的那些石头和畜牲的存在一样，更要有益539 
吗？有头脑的人，当他注意到被拣选的是少数、受永罚的是大多数 
人时，假如他行为自主,难道他会同意去冒遭受永罚的危险的吗？ 

这样，无论从哪一个观点去观察神学的幽灵，人，如果有理性， 
那么，即使在他们的错误当中也不应当向神祈祷、致敬、崇拜、感谢 
神恩。可是人们在宗教这个问题上从来不肯思考，他们只是跟随 
着他们的恐惧、想象、气质、私欲、或获得支配他们的悟性之权的引 
导者们的私欲的冲动行事。恐惧创造了神；恐怖不断地与神相伴， 
当人在胆战心惊的情况下是不能进行思维的。这样，当涉及某些 
事物，这些事物的模糊曖昧的观念常常和恐怖的观念相联系的时 
候，人就永远不会去从事思维。如果诚实而溫和的虔信者只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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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上帝象一位仁慈的父亲，那么，大多数人则只看见它象一位可 
怕的、可厌恶的暴君，一个残酷的和邪恶的精灵。所以，对于人类 
来说，这个上帝永远是一个危险的、最能使人类败坏、最能使人类 
陷于致命的骚乱中的根源。如果人们能给和平的、富有人性的和 
中庸的虔信者留下按照他自己的心形成的善良的上帝，那么，人类 
的利益则要求我们去把那由恐惧所孕育、由忧郁所滋养、其观念和 
名称只能使宇宙充满屠杀和疯狂的偶像推翻。 

然而，我们也绝不要夸口说，理性能够一下子把人类从错谀中 
解放出来，这些错娛是由许许多多的原因结_起来，竭力毒害着人 
类的。最空洞的企图，就是希望把那些传染^的、代代相承的、从 
多少世纪以来就扎下了根的、而且不断被无知、情欲、习惯、利害、 
恐惧彳以及常常从各民族中再生的祸患所营养和壮大起来的错误 
在倾刻之间治好。地球的古昔的变动曾经产生了最初的神，如果 
540古昔的神被人遗忘了，那么新的变动就会产生新的。愚昧无知的、 
不幸的和战慄着的人们，永远要自己造出一些神来，不然，他们的 
轻信也会使他们接受骗子手或狂信者愿意给他们宣示的神的。 

因此，我们只 建议： 把理性指给那些能够倾听理性的人吧；把 
眞理呈示给能够保持它的光辉的 人吧； 使那些不愿用障碍去反对 
明显性、不顽固地坚持错误的人醒悟过来吧。让我们启发那些沒 
有力量和自己的幻影断绝的人以勇气。让我们使善心的人 坚信： 
他的恐惧感远比那不顾他的意见而永远顺从自己情欲的坏人还要 
可怕。让我们安慰那在自己从未加以考察的偏见的重荷之下呻吟 
的不幸者。让我们驱散那心存疑虑、诚心诚意地寻求眞理、即使在 
哲学中也只时常找到一些浮荡的、很少能使他的精神稳定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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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的人 的踌躇 不决。让我们给天才的人除去那使他虛掷时光的 
幻影。对于那胆小的、受了自己的空虛的恐吓 者的欺 骗而变成对社 
会沒有用处的人，让我们夺走他的黑暗的幽灵。给患忧郁病的人 
赶走折磨他、刺激他、只会煽动他的愤怒的神。从骗子手和暴君那 
里袪除那他们用来去恐吓、奴役和剝削人们的神。在从老实人那 
里驱走他们的可怕的观念时，万不可使坏人们——社会的敌人 

s 

——安心；別把他们打算用来补赎自己的大罪大恶的手段交给他 
们。让我们用眞实的和近在眼前的恐怖，去代替那不能制止他们 
的过分行为的不定而遙远的恐怖。让他们在看见自己的原形时感 
到羞愧；在发觉自己的阴谋被揭露时感到恐惧;在担心有朝一曰会 
看见那些受他们欺凌的人从他们用来束缚人们的错 i 吳中醒觉过来 
而发抖 o 

如果我们不能给各民族治好它们习染已深的偏见，那么至少 
要努力阻止它们不要再陷入宗教时常把它拖进的那些过分行为 
吧。让人们自己去制造一些幻影，让他们关于这些幻影爱怎么想 
就怎么想，只要他们的梦幻不致于使他们忘记他们是人，不致于使 
他们忘记一个社会的动物幷不是造来为的象一群凶恶的猛兽。让 
我们用世间的可感的利益去权衡天上的虛构的利益吧。但愿君主 
和百姓们最后终干会承认那些由眞理、正义、好的法律、开明的教 
育、与富于人性的和和平的道德所产生的好处，要远比他们如此徒 
然地期望从他们的神那里得到的好处稳固得多。但愿他们能感觉 
到如此眞实如此可贵的福利，绝不应该为一些不可靠的、时常被经 
验所否定的希望而牺牲。为了相信这些，希望一切有理性的人考 
察一下上帝的名字在世间所招致的无数滔天大罪，去读一读它的 



270 


下 卷 


可怕的历史以及关于那些可厌恶的、到处煽风点火、使人精神麻痹 
的牧师们的历史吧。希望王侯和臣属们至少要懂得，有时必须抵 
抗那些假充神的通译者们的情欲，尤其是当这些人以神的名义命 
令他们不要人道、不要宽容，而要野蛮、要堵死自然的呼声、公正 
的声音、理性的忠吿，以及在社会的利益面前闭上眼睛的时候。 
软弱的人呵！你那如此生动、如此敏于捉住神奇事物的想象， 

为了伤害你自己和同你在世上一起生活的人们，它要到宇宙之外 

* 

去寻找托词，试问到何时为止呵 I 你为什么不安靜地循着自然为 
你划好了的简便的道路前进？为什么要在生命之路上撒播荆棘？ 
为什么要把你的命运给你安排的不幸增多起来呢？从一个全人类 
联合起来的努力都不能使你认识的神那里，你能期望得到什么好 
处呢？ 对于人类精神不能理解的东西，你就安于无知吧1把你的 
幻影撇在一边致力于眞理吧1去学那如何使生活幸福的艺术吧1 
改善你们的风俗、政府和法律；在教育、农业和一些眞正有益的科 
学上动脑筋。热诚地工作吧1用你的技艺迫使自然为你们造福， 
迫使神丝毫不能反对你们的幸福。把那些探测你应该从之掉转视 
线的深渊的毫无结果的苦事，让给那些无所事事的冥想者和毫无 
用处的狂信者吧。享用那些和你现时的生存有关的好东西，增加 
它们的数量。永远不要起越到你们的界限以外。如果你需要幻影, 
那么容许你的同类们也有他们的。对于你的兄弟，当他们不能象 
542你一样地发昏时，不要绞杀他们。如果你想要一些神，那就让你的 
想象把它们生出来吧，但是千万不要让这些想象的事物把你弄得 
迷迷糊糊、醉眼朦胧，以致连对于那些同你一起生活的眞实的人所 

应做的事你都不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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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不敬;无神论者是存在的吗 

所有在本书中讲过的这些，应该足以使能够思维的人从他们542 
认为具有极大重要性的那些偏见中醒悟过来。不过，一些最明显 
不过的眞理在碰到狂热、习惯和恐惧时，是不能不失败的。当一张 
长长的处方已经把错误放到人的精神中去的时候，那就再沒有比 
除掉这个错误更困难的了。 错误 一旦得到普遍承认的支持、被教 
育所传播、习惯使它扎下根子、榜样使它增强了力量、受到权威的 
维护、而且不断地受到那些甚至视自己的错误为补救自己不幸的 
良药的人们的希望和恐惧的滋养时，它是打不倒的。正是这些联 
合起来的力量，在这世界上支持着神的帝国，使神的宝座成为不可 
动搖。 

所以，看见大多数人珍爱自己的愚昧而害怕眞理，让我们就不 
要奇怪吧。我们到处遇到一些顽固地迷恋于幽灵的人，他们从这543 
些幽灵那里期待着自己的幸福，其实这些幽灵显然正是他们一切 
不幸的根源。世俗的人，醉心于神奇的事物、轻视简单易懂的东 
西、不大知道自然的目的、习惯于不运用理性，代复一代地跪在人 
家使他崇拜的那些看不见的权威面前。他把自己热切的心愿说给 
它们；他在痛苦中向它们哀求；为了它们他用掉自己劳动的果实。 

他为了一些幷非从这些空洞的偶像得到的好处而不停地向它们表 
示咸谢，或是不断向它们要求他不可能从之得到的种种恩惠。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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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经验也好，反省也好，都不能使他摆脫因惑。他沒有看到他的神 
从来就是耳聋的；他归咎于自己，他以为这些神是过于被激怒了。 
于是他颤慄、呻吟、叹息，跪在神的面前，用礼品铺满祭台。他看不 
到这些如此强有力的神是屈服于自然的，如果不是自然给人便利 
时，它们永远不会是慈善的。就是这样，一些民族的人民就成了欺 
骗他们的那些人的同谋者，幷且也象那些把他们引入迷途的人一 
样去反对眞理。 ， 

在宗教问题上，不多少沾染上流俗意见的人是很少的。凡是 

看法与大家不同的人，一般地都被视为狂人，被视为狂妄自大，傲 

* 

慢地自以为比別人高明。一听到宗教和神的不可思议的名字 ，一 
种突如其来的恐怖便侵占了人的心灵。只要人们看到宗教和神灵 
受到攻击，社会便惶恐不安了，人人都以为看见了他们天上的专制 
魔王，正在对着那造反的自然曾在那里产生了一个敢于触犯圣怒 
的妖怪的国家，举起他复仇的手臂。即使最溫和的人，对于那胆敢 
不系认连健全理智都从来未加非议的权利是属于这个想像的主宰 
的人，也判定他狂妄、叛逆。因此，任何一个人，只要他进行破除成 
见的活动，便被看作是疯子，是危险的公民，人们就几乎异口同声 
判他有罪。狂信者和騙子手煽起的公愤，使人们不愿意去听他的 
544话。人人都认为肯听他的话自己就是有罪；人人都害怕自己如果 
不对他表示愤怒，不对那个人们假想是被激怒了的可怕的神表示 
满腔热诚，就成了他的从犯。这样，请教自己理性的人、向自然学 
习的人，就被看成是洪水猛兽；与害人的幽灵为敌的人，就被看成 
是人类公敌；而愿意在人与人之间建立一种持久和平的人，就被 
当作扰乱社会的人看待。谁要是企图打碎人们囿于成见望而生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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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偶像，安定惶恐无状的芸芸众生，就被人们众口 一词地科以极 

刑。单只是听到无神论者这个名字，迷信的人便渾身发抖，自然 

• • • • 

#论者便慌作一团，牧师便怒不可遏，暴政便准备着火刑场，而世 
俗的庸众则举手赞成毫无道理的法律强加给那个人类的眞正朋友 
的各种刑罚。 

这些，就是所有敢于把眞理呈示给自己的同类们的人必然指 
望得到的 情感； 人们看起来好象都在寻求眞理，可是全都害怕发现 

眞理，或者当人家给他们指出时，他们又加以蔑视。其实，无神论 

• • • 

者是什么 人呢？ 是一个打碎对人类有害的幻影、把人们引回到自 

然、经验和理性的人。这是一位思想家，他深思熟虑了物质、它的 

能力、特性及其活动方式，根本无需想像出种种想像的势力 （ Puis ¬ 
sances id 6 ales )、 想像的智慧 （intelligences iraaginaires ) 和纯理的 

实体，来说明宇宙现象和自然作用。所有这些东西，远不能使人更 
好地认识这个自然，而只能使自然成为任性妄为的、无法解释的、 
不可认识的、对人类的幸福毫无用处的东西。 

a 

这样，这些唯一能对自然具有简单而眞实的观念的人，反倒被 
看成是荒谬的、存心不良的空想家〗这些对宇宙的动力形成一些 
可以领会的槪念的人，反倒被指控否定了这个动力的存在！这些 
把在世界上发生的一切给建立在不变而可靠的法则上的人，反倒 

被指责宇了字于他们被宗教的狂热家们判定为盲目和 
精神错乱，而这般人，他们那长年迷失在空虛中的想像，却把自然 
的结果归之于一些只存在于他们自己脑子中的虛构的原因，归之 
于一些纯理的实体，归之于一些他们坚决认为比眞实和已知的原 
因还要重要的幻想的势力。沒有人在 理智健 全的时候会否认自然 


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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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或否认物质凭之活动和运动的那种力量的存在。只要还沒 
有失去理性，沒有人会把这种力量归之于一个置身于自然之外、与 
物质不同、和物质沒有任何共同之点的实体。主张这种力量是蕴 
藏在一个未知的、由一大堆不可思议的性质和互不相容的属性形 
成的实体之中，幷从之产生一个不可能的整体，这难道不等于说这 
个力量是不存在 的吗？ 不可毁灭的原素、伊璧鸠鲁的原子"一它 
们的运动、竞爭、配合，产生了一切事物——，无疑是一些比神学的 
上帝更为眞实的原因。所以，确切说来，正是主张存在着一个想像 
的、矛盾的、不可能领悟的、人类精神从任何角度都不能把握的实 
体的这般人，给人提供了一个人们只能完全予以杏定而丝毫不能 
予以肯定的空洞的名字；我要说，正是以同样的幻影編造出宇宙的 
创造者、推动者和保存者的人们，是沒有头脑的。不能给自己不断 
谈论着的那个原因联系上任何积极观念的那些梦想家，难道不是 
眞正的无神论 者吗？ 以纯粹虛无作为万物的泉源的那些思想家， 

拳 » * ■ 

难道不是眞正瞎了眼睛的 人吗？ 把一些抽象事物或消极观念予以 
人格化，然后在自己脑子的虛构的东西面前顶礼膜拜，这难道不是 
疯狂到极点 了吗？ 

然而，支配世间舆论、给比他们更为合理的人以嘲弄和公开报 
复的，却正是具有这种才智的人们 I 听信这些深邃的梦想家们的 
话的只有迷妄者和狂徒，他们会给自然再加上一个完全不可思议 
的动力。宁信未知的而不信已知的，这难道不是一种迷 妄吗？ 对 
546于关系最为重大而必需去认识的事物进行考察时，请教经验幷叫 
经验通过感官来证实，这难道算是一种罪 过码？ 依靠理性，宁可听 
信它的预言而不信从某些连自己也承认对于向我们宣扬的上帝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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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认识的诡辩家们的高见，难道也是一桩可怕的罪恶吗？可是，按 
照他们的意思，再沒有比给他们丝毫不认识的幻影的种种不可领 
悟的性质以及想像、无知、恐惧和欺诈爭先给它圈上的成严的装饰 
剝去幻影，更是一粧値得严惩的大罪、更是一件危及社会的大事 
了。再沒有什么比叫世人们在那个幽灵一^■单它的观念就是他 
们一切不幸的泉源——面前保持安定，更不敬和更罪过了。再沒 
有比把那些大胆的，敢于企图破坏使人类在错娛中变得麻木不仁 
的无形魅力的人给铲除掉，是更必要的了。想荽打碎人类的枷锁， 

简直等于给他割断了他的最神圣的联系 I 

由于被騙子手不断翻新和被无知者反复申说的这些叫嚣，其 
结果，在所有时代里理性想窠从错误中使之醒悟的民族，都从来 
不敢倾听它的有益的教训。人类之友的话沒人去倾听，因为这些 
人是他们的幻影的敌人。因此，人民继续战战兢兢，很少智者有 
安定他们的勇气。几乎沒有人敢于冒犯为迷信败坏了的舆论，人 
们害怕騙子手的权力和时时在寻找幻想以作凭依 的暴政 的威胁。 

高奏凯歌的无知和傲视一切的迷信的嚣嚷，淹沒了一切时代里自 
然的微弱的呼声。它不得不沉默，它的教导很快就被忘记。当它 
敢于说话时，时常也只是使用一种谜样的、在大多数人听来无法理 
解的语言。费了那么大劲才掌握了一些最浅显和最分明的眞理的 
庸众，怎能懂得自然用种种象征和断断续续的言语所表现出来的. 
秘密呵 I 

看到无神论者的意见在神学家们当中引起的激动，以及由于547 
后者的挑唆而时常加于无神论者身上的刑罚，人们难道不是有权 
可以得出结论说，这些神学博士们，要么对于自己的上帝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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幷不象他们所说的那样确信，要么就是他们把自己的对手们的意 

见幷不看成象他们认为的那样荒谬吗？使人成为残酷的，从来只 

是不信任、软弱和恐惧。我们对于自己所轻视的人不会动怒；我们 

不会把疯狂看成是一粧可惩罚的禪过。我们对否认太阳存在的儍 

子报以嘲笑，仅此而已，如果我们自己不是儍子，我们是不会惩罚 

他的。神学的愤怒，只不过证明它在道理上的软弱无力。这些重 

视利害的、以向各民族宣扬幻影为职业的人之缺乏人性，给我们证 

■ 

明了从这些无形的、他们成功地用来恫吓世人的权威身上取得利 
益的，只是他们然而，正是这些精神上的暴君，很少按照自己的 
原则办事，用一只手打击他们用另一只手举起的东西。正是他们， 
在捏造出一个充满善良、智慧和公正的神来之后，又说它残酷、任 
性、不公、专横、沾满了不幸者们的鲜血而去悱谤它、使它失去权 
势、把它完完全全地消灭掉。这样说来，眞正对神不敬的正是这般 
神学家们。 

对神丝毫沒有认识的人不可能侮辱神，因之也不能把他叫作 

对神不敬的人。伊璧鳩鲁说，亨#于枣，疗于导謦 

对神不敬，这就是轻 

侮人们信仰的上帝，载是有意地凌辱它。对神不敬，这就是承认一 
个善良的上帝同时却宣扬虐待和屠杀。对神不敬，这就是以上帝 
548之名去欺騙人们，以上帝为托词来掩蔽自己卑下的情欲。对神不 
敬，这就是说一个无上幸福而全能的上帝能够受到它的软弱的创 
遺物的侵害。对神不敬，这就是在关于一个人们设想是谎言之敌 


①吕西安设想同莫尼普发生争执的丘比特要用霹雳击死莫尼普。关于这事，哲 
学家对他说 ：“呵 I 你生气了，你要使用你的霹雳吗 T 那么你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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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上帝那方面扯谎。最后，对神不敬，这就是利用神去扰乱社会， 

去使社会受暴君的奴役；这就是使暴君们相信骟子手们的利益就 
是上帝的 利益； 这就是把可能抵消上帝的无上完善的种种罪恶归 
之于上帝。对神不敬而同时又不通达事理，这就是把人们崇拜的 
上帝弄成为一个纯粹的幻影。 

另一方面，要成为虔敬的人，这就是服务祖国，对自己的同类 
成为有用的人，为他们的福利而劳动。每个人在这方面都能尽自己 
的能力。从事思考的人能够成为有用的人，只要他有勇气宣扬眞 
理 、打 击错娛、攻击那到处与人的幸福对立的偏见。从世人手中夺 
过狂信者提供给他们的屠刀，把骗子手和暴政在一切时代、一切地 
方，为了在自由、安全和公共福利的废墟上确立自己的势力而有效 
使用的那种舆论的不祥影响除掉，这不仅是眞正有益的，而且甚至 
是一种天职。成为眞正的虔敬者，这就是缜密地观察自然的健全 
的法则，忠实履行它给我们指定的义务。成为虔敬者，这就是成为 
富有人性、公平和慈善，就是尊重人的权利。成为虔敬的和通达事 
理的，这就是把能使人轻视理性的忠吿的种种幻想，统统抛掉。 

这样，不管狂信者和骗子手们说什么，凡是看见上帝不过只是 
建立在惶乱的想像上因而否定它存在的人，凡是把一个永远与自 
己相矛盾的上帝予以摈弃的人，凡是把一个不断与自然、理性、人 
的幸福为敌的上帝从自己的精神和心灵中淸除出去的人，凡是从 
一个如此危险的幻影中醒悟过来的人，这个人，我说只要他的行为 
沒有离开自然和理性给他规定的不变的法则，都配称得起是虔敬 
的、诚实的和有德的。根据一个人拒绝承认矛盾的上帝，拒绝承认 
人们以上帝之名传布的那些晦涩难解的神谶，难道可以得出这样 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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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论，即是，这样一个人是拒绝承认自然的彰明昭著的法则的， 
尽管这个自然是他所依靠的，他体验到它的权力，它的必然义务强 
迫他在这个世界上去履行，否则就会受到 惩罚？ 的确，假如德行竟 
然在于可耻地摈弃理性，在于一种破坏性的狂信，在于对各种毫无 
益处的教规的实践，那么无神论者绝不能被认为是有德；但是，如 
果德行在于尽可能地为社会造福，那么无神论者是可以要求博得 
有德者的美名的。他的勇敢而慈善的心灵对那些掼害人类幸福的 
偏见表示合法的愤懣，绝不能算是有罪。 

可是，也让我们听听神学家们怎样诬蔑无神论者，冷靜地、毫 
不动气地看看他们对无神论者倾泻出怎样的一些辱骂吧。在他们 

a 

看来，无神论者似乎精神昏溃、心灵败坏已达极点。他们一心要给 
自己的对手脸上抹黑，指出绝对的不信神乃是罪恶或狂妄的结果。 
他们说，我们看不出落在无神论的恐怖中的人有理由希望未来的 
情况对他们会是一种幸福的情况。总之，照我们的神学家们看来， 
正是情欲的利益才促使人竭力去怀疑神的存在；对神来说，人就 
是今生罪过的统计者 3 造成无神论者的只是由于对惩罚的恐惧。 
人家不断对我们反复说着一位希伯来先知的话，这位先知认为只 
有狂妄才能使人否认神的存在。①某些其他的人也相信：“再沒有 
比一个无神论者的心更黑，再沒有比他的精神更迷妄的了。照他 
550们看来，无神论，只能是一个负咎的、企图摆脫受到纷扰的原因的 
良心的产物。达尔汉说，人们有理由把无神论者看成是理性动物 

①糊涂人在心里说没有神。这句话，如果刪去它的否定的惫义可能更真实些 • 
凡是愿意看看神学的怨恨如何把种种辱骂的言辞倾注在无神论者头上的人，只要读 — 
下本特莱博士的一部著作就够了。这部著作译成拉丁文，题目是《无神论者的愚蠢》，8 

开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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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的一个妖魔，是全人类中人们仅能遇到的一种特別的产物。 

他和所有別的人对立，他不仅背叛理性和人的本性而且甚至背叛 
了神, 

对于所有这些辱骂，我们要回 答说: 无神论的体系是否象这些 
深刻的、永远在自己头脑想出的那些不成形的、矛盾而古怪的东西 
上面爭论不休的思辨家所愿意相信的那样荒谬，那应该让读者去 
判断诚然，自然主义的体系或许直到如今还沒有得到尽可能充 
分的发展。不过，沒有成见的人至少还能够识別著作家是否思维 
得正确还是不正确，是否回避了一些最重要的难题，是否怀恶 
意，以及是否他象人类理性的敌人那样，乞援于诈术、诡辩和烦琐 
的 区分" 一这些东西永远只会使人疑惑人家是不认识呢还是害怕 
眞理。所以，应该让诚实、善意、理性去判断这些方才讲过的自然 
原则有无根据。一个自然的学生应该把自己的意见交给这些淸白 
公正的裁判者。对于出自狂热、迷信、自以为是愚昧的和別有用心 
的欺诈的判断，他有权加以拒绝。习于思维的人至少可以找到一 
些理由，对在那些从来不曾按照健全理智的法则观察事物的人看 
来似乎是无可爭辩的眞理的许许多多神奇的槪念，表示怀疑。 

我们在这一点上同意达尔汉：无神论者是少见的；迷信曾这样551 
使人轻视自然和它的 权力; 狂热曾这样眩晕了人的精神;怖曾这 
样扰乱了人的心灵；欺诈和暴政曾这样束缚了人的思想，最后，恐 
怖、无知和迷妄曾这样模糊了最明白的观念，以至于沒有什么比发 

4 

_ 

①看到神学家们这样不断诬蔑无神论者是荒谬的时候，不禁令人相崔，神学家 
们对于无神论者用来反驳他们的东西，是一无所知的。这是实在的，在这方面他们曾 
做了巧妙的 安排： 牧师们谈论并且出版他们想谈论和想出版的东西，至于他们的对手 
则永远不能表达自己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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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一些有勇气揭穿那些一切都协力使之与他们统一起来的槪念的 
人，更为不平常的了。事实上，许多神学家，尽管他们对无神论者 
倾囊倒莢地发出那么多的咒骂，似乎也时常怀疑世界上是否眞存 
在着一些无神论者，或是否有一些人寘心否认上帝的存在他们 
的怀疑，毫无疑问是建立在他们假借给自己的对手们的那些荒谬 
观念之上。他们虽不断地诬蔑后者把一切归之于偶然，归之于盲目 

鲁# ♦磨 

的原因，归之于一种自己不能够活动的僵死的物质。我想，我们已 

* • • • 

经用这些荒唐可笑的诬蔑充分地证实了自然的信徒们是正确的 Q 

我们在各方面都证明了而且我们也愿意再重说 一遍： 偶然和上帝 

• • • • 

这些字是毫无意义的字眼，它们只是表明对于眞实原因的无知。 
我们#经证明，物质幷不是僵死的东西；由于本质就是活动的而且 
必然存在的自然，有足够的能力产生它所包容的一切事物以及我 
552 们所看到的一切现象。我们曾经使人在各方面都感到，这个原因 
远比为神学所推崇的、认为就是产生它所赞美的种种伟大结果的 

L 

那个虛构的、矛盾的、不能领悟的和不可能的原因，要眞实得多，容 
易领悟得多。我们曾经表明，对于自然结果的不可思议，绝不能成 
为一个理由，去给它们指定一个比我们所能认识的一切原因还要 
不可思议的原因来。最后，如果说上帝的不可思议性不能使人否 


①觉得无神论在今天是一种如此奇特的体系的人，也承认从前能够有过无神论 
者。怪哉1难道自然给予我们的理性比从前的人少吗？或者，是否今日的上帝比起古 


代的诸神来，可能不怎么荒谬了吗？难道人类对于这个自然的隐秘的动力可能得到更 
多的知识吗 T 被瓦尼尼、霍布斯、斯宾诺莎以及其他哲学家摈弃了的那个近代神话学 


中的上帝，难道比被伊璧鸠鲁、斯特拉东、德欧道尔、底阿哥拉斯等，人摈弃的那个异教 
神话学中的诸神，更要可信一些吗 T 塔尔图良曾议为亭 f 夸宁 if ： 了# 巧宁 


零的 无知而且在基 f 考:手宁孕亨了枣。然而，塔尔圈 
is aiiiu 二忐蠢±奋，二个无神论者。参 


看本卷第六章注解①。*即第142页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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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它的存在，那么，至少这一点是确 定的： 即人们赋给它的那些属 
性的不相容性，使人有理由去否定这个把它们结在一起的实体不 
是別的，只不过是一个不可能存在的幻影而已。 

肯定了以上所说的这些，那么，我们就可以把人们加给无神论 

• • • 

者这个名字上的意义固定下来了。诚然，在一些別的场合，神学家 
们毫无分別地把这个称号乱扣在那些凡是在某些方面离开了他们 
的受到崇敬的意见的人们头上。如果人们用无神论者这个字是指 

參 • # • 

拒绝承认存在着一种固有于物质的力量、沒有它人不能理解自然、 
而正是这种动力人们给以上帝之名的人，那么，无神论者是不存在 
的，人们指示无神论者所用的那个字，只不过是指一些疯子罢了 o 

但是如果无神论者这个字人们理解是这样的人•.他们沒有狂热，受 

• « • • 

经验和感官的证据的引导，在自然中他们只看见那些如实存在的 
或他们所能认识的东西，他们只察知或只能察知物质由于自己的 
本质是主动的和易动的、被各式各样的配合起来、自己享有各种不 
同的特性而且能产生我们所见的一切事物；如果无神论者这个字 

♦ ♦♦參 

人们理解为这样一些物理 学家： 他们确信不必乞援于一个空想的 
原因，人们只凭着运动的法则、存在于事物之间的关系、它们的亲 
合力、类似、引力、斥力、比例、组合与瓦解，就能解释一切;①如果无553 


①古德沃尔兹博士在他的《知识的体系>一书第二章中，倍计在古代人当中有四 
种无神论若。第一，安那克西曼德的学生，被称为事物有情论者，他们把万物的形成归 

之李4是备觉的物质。第二，原子论者或德谟克里特的弟子们，他们把一切归因于原子 
的竞争。第三，斯多噶派的无神论者，他们承认一种盲目的自然，可是按照确定的规律 
活动。第四，物活论者或斯特拉东的弟子们，他们认为物质是有生命的。必须注意，古 
代最灵巧的物理学家 # 都是公开的或隐蔽的无神论者》可 7 監他们 的学说却往往51受世 
俗人的迷信的排挤，而且几乎让毕达哥拉斯特别是让柏拉图的富于迷信和神奇的哲学 
给完全淹 没了。 这是很真实的；空泛、晦涩、狂热，通常总是占取单纯、自然、明白的优 
势地位。参看勒 • 格勒克编的《图书选集》第二卷。 

+ * 英 译本： 自然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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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论者这个字人们理解为这样一些人：他们不知道精神是什么，而 

■ •參 .1 

且看不出有灵化的需要，看不出有把他们唯一看到在起作用的那 

* • 

些物体的、可感饷和自然的原因弄成一些不可思议的东西的需悪； 
他们幷不觉得把宇宙的动力从宇宙割裂开来、把它交给一个位于 
大的整体之外的实体、交给一个具有着全然不可领悟的本质而人 
们也不能指出居于何处的实体，是一个更好地认识宇宙动力的方 
法；如果无神论者这个字人们理解为这样的人：他们诚心同意他们. 
的精神旣是不能领悟、也不能把一些否定的属性和神学的抽象，同 
人们归之于神的那些属于人的和道德的性质调和起来的；或者理 
解为这样 的人： 他们认为从这个不相调和的联系只能得出一个纯 
理的实体来 ，一 个纯粹的精神是不具有为发挥人类的淳些性质和 
能力所必需的器官的•，如果无神论者这个字人们指的这样一 些人： 

* •♦鲁 

他们槟弃一个幻影，这幻影的种种可厌的、互不调和的性质只是最 
能扰 乱人， 最能把人类投入于一种最有害的迷宗之中，我说什么 
呢^如果这类的思想家们就是人们叫作无神论者的那些人，那么， 

# • «暑 

我们不能怀疑他们的存在；如果健全的物理学和正确的理性的知 
识传布得更广的话，就将会有更多的无神论者，那时候，他们将不 
554 会被看成是沒有头脑的儍子，也不会被看成是一些愤怒的暴徒，而 
会被看成是一些毫无成见的人。他们的意见，或者如果人们要这 
样说的话，他们的无知，将会远比长久以来就成为人的不幸之眞正 
原因的那些奧妙的科学和空洞的假设/更有益于人类。 

另一方面，如果无神论者这个字人们愿意指这样一些人 ：他们 
不得不承认关于自己崇拜的或向別人宣扬的那个幻影，连自己也 
沒有任何观念，他们对于这个被神化了的幻影旣不能说明其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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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能说明其本质，他们在对于他们上帝的存在、性质、活动方式 
的证明上彼此间意见从来不一，他们凭着种种否定作用把上帝弄 
成了一个纯粹的虛无，他们在自己的迷妄的荒谬的想像面前下跪 
或使別人下跪；如果无神论者人们指的是上面这种人，那么我就要 
说，人们将不得不同意世界上充满了无神论者，而且甚至那些最有' 
训练的神学家也可归于无神论者之列。这些人，对于自己不理解的 
东西不断地进行思维；对一个他们不能证明其存在的实体爭论不 
休；由于他们的种种矛盾说法而从根本上铲除了这个实体的存在； 

他们用加在上帝头上的无数不完善而消灭了他们的完美无缺的上 
帝，而且由于他们把上帝描绘成那种残忍凶暴的样子而背叛了这 
个上帝。最后，人们也可以把这样一些信徒们看成是不折不扣的 
无神论者：这些人，不论在言语上还是由于传统，跪在一个除去他 
们的灵性的引导者给他们灌输的那些观念之外对之就沒有任何其 
他观念的实体面前，而这些灵性的引导者连自己也承认对这个实 
体是丝毫不理解的。一个无神论者就是一个不相信上帝存在的人； 

对于一个不能领悟幷且据说是集合了种种不相容的性质的实体， 

是沒有人会确信它的存在的。 

以上讲的这些，证明即使神学家们自己，对于他们给无神论者 

« _ • 

这个字所能附上去的意义也往往幷不认识。他们把无神论者当作 

• • • • 

其情咸和原则与他们的正相对立的人而予以泛泛的辱骂和攻击。 
事实上，我们看见这些卓绝的、永远固执于自己奇怪的意见的神学 555 
博士们，时常是把对于无神论的责难胡乱加在所有他们想要中伤、 
想要俳谤、竭力使其学说成为可厌的人们头上。他们在用一种含 
糊丼辞的诬蔑和用一个使无知者容易联系到一种恐怖观念的字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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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位得愚味的世俗人惶恐不安这一点上，是满有把握的，因为后者 
幷不俺得这个字的眞实意义。由于这种策略的结果，人们时常看 
到属于同一宗教派別的人，这些对于同一上帝的崇拜者，在他们宗 
教爭吵的白热中互以无神论者相加。在这种意义上，所谓成为无 
神论者，不过就是关于宗教问题沒有同人们与之爭论的人的意见 
在每一点上都一致罢了。自古以来，世俗的人就把那些在神的问 
题上不象他们习于听从的引导者那样思考的人看作无神论者。苏 
格拉底，这个崇拜唯一的神的人，在雅典人民的眼里不过就是一个 
无神论者 D 

不仅如此，正如我们已经使人看到的那样，人们竟也时常把那 
些虽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来建立上帝的存在但幷沒有引出使人满 
意的证明的人诬为无神 论者； 旣然在这问题上提出的证明都是软 
弱无力、陈腐不堪的，他们的敌人就很容易地把他们算成无神论 
者/说他们用过于软弱地保卫神这个办法別有用心地背叛神的利 
益。在这里，我也不想制止自己使人不去感到，那个据说如此明 
显1人们如此常常企图证明但始终证明得即便那些在口头上说心 
悦诚服的人其实也幷不感到眞 JE 可信的那个眞理，是沒有什么根 
据的 3 至少这一点是确 实的： 当把曾试图证明上帝存在的那些人 
的原理加以考察的时候，人们通常总觉得它们无力或者错误，因为 
它们不可能是坚固的和眞实的。神学家们自己也不得不看到，他 
们的对手能够从这些原理中柚出一些和他们那如坚持不放是于己 
有利的槪念完全相反的推论。因此，他们时常把自己提得髙高的， 
556即使对于那些相信给他们上帝的存在找到了最有力的证据的人, 
也 K 反对。毫无疑问，他们沒有看到，把一些原理或体系明显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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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在一个毎个人都以不同方式去观看的想像的、矛盾的实体上 
而不给自己的敌人以把柄，那是不可能的。① 

总之，所有曾经最热烈地提倡神学上帝的利益的人，人们几乎 
都给加上过无神论和反宗教的 罪名； 神学上帝的最热诚的信徒被 
看成投降者和叛徒。最富于宗教信心的神学家都不能保证自己不 
受到这神责难；他们胡乱地把这种责难加给对方，而且，如果人们 
用无神论者这个字去指那对于上帝——人们一旦加以推究 它懷要 
归于消失 —— 沒有任何观念的人，那么毫无疑问 ，一 切人都是配受 
到这种责难的《 


①对于具有象巴斯喀——他在《思想》第八节中至少表示了对于上帝存在的完 
完全全的不确定——所表现的那样情感的人，人们会怎样去想呢？ 他说： “我曾寻找这 
个大家都在谈论的上帝是否留下一些关于它的标记。我到处观看，而到处只看到暧昧。 
自然提供给我的，没有一样不是怀疑和不安的材料。如果我在自然中看不见任何可以 
标志着神的东西，我就会决定自己什么都不相信。如果我到处看见一位造物主的标记， 
那么我就会心平气和地安息在信仰之中。但是看见否定的东西太多，使我确佶它的东 
西又太少，我就陷在一种可怜的垸况中了。在这种境况中，我曾千百次的 祝愿： 如果一 
位上帝在支持着自然，那么但感自然就毫不含糊地把它标志出来吧。如果自然提供的 
标志是骗人的，那么但愿自然把它们立刻抹掉吧。但愿自然是一切或什么也不是，以 
便我能看到那一方面应该遵循。”请看，这就是一个同束缚着自己的种种成见作斗争的 
善良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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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6 证明了无神论者存在以后，让我们回过头来谈谈一神论者滥 

加给他们的那些辱骂吧。照阿巴 第说： “无神论者是不能有德行 
的。德行对他不过是一个幻影，正直只是一种徒然的谨愼，善良信 
557念只是一种憨直……他除了自己的利益不认识 法律； 如果有这种 
情咸的话，那么良心不过是一种偏见，自然法则不过是一种幻景， 
权利不过是一种错误而已。善意再也沒有根据，社会的联系也就 
断绝，忠信之道也就不存在了。朋友时时准备出卖自己的朋友，公 
民准备背叛 祖国； 做儿子的只要一有机会，只要权威和缄默使他处 
于唯一能使他害怕的世俗裁判权的庇护之下的时候，便准备谋害 
自己的父亲以便享受其遗产。最不可侵犯的权利和最神圣的法 
律，不过被看成是一些梦想和幻影 。”① 

以上这些，可能幷不是一个能思维、感觉、反省、运用理性的人 
的行为，而是一个对于必然要追求彼此幸福的人们之间的自然关 
系沒有任何观念的野兽和混蛋的行为。难道人们能够设想一个能 
够取得经验、具有一些哪怕是健全理智的最微弱的光亮的人，能允 
许自己有这样的行 为吗？ 而这样的行为，正是人家在这里归之于 
无神论者，即是说归之于一个能够反思，足能使自己通过思维、从 
—切都努力当作重要而神圣的东西向其显示的那些偏见中醒悟过 
来的人的1我要说，难道人们能够设想在任何开明的社会中， 一 

① 参看阿巴第的《论基督教 的离理 h 第 1卷 ，第 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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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公民就盲目得连自己的最自然的义务、最宝贵的利益、以及那 
些由于触犯自己的同胞或由于只顺从自己一时的欲望而不遵从任 
何其它规则所招来的危险，都不认识 了吗？ 一个最不善于思维的 
人，不是也不得不感觉到社会对他是有利的/他需要別人的援助， 
他的幸福需要同胞们对他的尊重，社会的公愤对他是最可怕的，法 
律威胁着敢于违反它的任何人的么？无论是谁，凡是曾接受过良 
好的教育、在儿时感受过父亲的慈爱、接着又品尝过友谊的溫情、 
接受过恩惠.认识善意和公正的价値、感觉到同胞们的爱戴给予我 
们的甜蜜以反他们的憎恶和轻视所产生的不便的人，不是不得不558 
因为害怕失去这些了如指掌的利益、和害怕用自己的行为去冒这 
些如此明显的危险而感到战 傈么？ 每逢他反省自身，用同別人一 
样的眼光来看自己的时候，羞愧、恐惧、以及对于自己的轻藐，难 
道不扰乱他的 安宁？ 难道、他不会有象相信上帝的人感到的同样的 
悔恨？被一个最多人们对之只有一些极其模糊的观念的实体看见 
这个想法，难道会比被许多人看见、被自己看见、被迫不得不害怕、 
在想到自己的行为和这行为不免要引起的种种情咸时必然要恨自 
己、耻笑自己这个想法，更强有 力吗？ 

肯定了上面这些，我们就可以这样逐步地回答阿 巴第： 一个无 
神论者乃是一个认识自然及其法则的人。他认识自己的本性也知 
道这本性对他的要求。无神论者是具有经验的，这经验时刻给他 
证明 ：恶行 能够对他有害，他的最隐蔽的错误和最秘密的意向会自 
行泄露和自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经验也给他 证明： 社会对 
他的幸福是有益的，他的利益要求他要热爱那给他以保护、使他能 
在安全中享受自然的种种好处的祖国。一切都指示 给他： 为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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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幸福的人他应该博得別人的爱戴，他的父亲是他最可靠的朋友， 
忘恩负义会使他的施恩者远远离开，公正对于维持团结是必要的， 
而且，沒有一个人，无论他有怎样的权力，当他知道自己成了公愤 
的对象时是不会对自己满意的。 

凡是对于自己、对于自己的本性以及同一社会的人的本性、自 
己的需要、给自己提供这些需要的方法等等方面深思熟虑过的人， 
就不能不认识到一些义务，不能不发现什么是对自己应该做的，什 
么是对別人应该做的。这样，他们有了一种 道德; 也有了为使自己 
符合于这种道德的种种眞实动机。他不能不感到这些义务是必需 
的； 如果他的理性沒有被盲目的情欲或恶习所搅扰，他就将会感 
到，德行，对所有的人来说，乃是达到幸福的最可靠的道路。无神 
论者或宿命论者就是在这种必然性上建立了他们的一切体系。这 
样，他们在事物的必然性上建立起来的道德思想，至少就要比那建 
立在一个随着每个观察者的意向和情欲而改变面貌的上帝上面的 
道德思想，固定得多，不变性大得多。事物的本性和它的不变法则 
是不能常常变动的。无神论者就常常不得不把有害于自己的东西 
叫做邪恶和狂妄;把为害于他人的事物叫做罪恶;把对它们有利的 
东西或有助于他们的长久幸福的东西叫做德行。 

可见，无神论者的原则远比那把道德建立在一个想像的、其观 
念即使在自己脑中也如此多变的实体上面的狂热家们的原则，要 
更为不可动搖。如果无神论者否认上帝的存在，但他不否认自 
己的存在，也不能否认他看见自己周围那些和自己相类似的人的 
存在。他不能怀疑存在于他们和他之间的各种关系，不能怀疑从 
这些关系中产生的种种义务的必然性，因此他也丝毫不能怀疑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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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作为关于存在于社会的人之间的关系的科学的种种道德原则 o 

如果无神论者满足于对自己义务的不结果实的思辨而不把它 
应用于自己的 行为； 如果他受到自己的情欲或罪恶习惯的牵引而 
从事于可耻的恶行，成为恶劣气质的玩物，那么看来他是忘记了自 
己的道德原则，而不能说他沒有原则或他的原则是错 误的。 人们 
从此只能得出这样的 结论： 他在自己的情欲的陶醉中、在自己的理 
性的迷乱中，沒有把非常眞实的思考付诸实践，他忘记了确切的原 
则而依从了种种使他迷失正路的倾向。 

事实上，在人们当中，再沒有比在精神和心灵 —— 即是说在气560 
质、情欲、习惯、幻想、想像、与精神或是得到反思帮助的判断之间的 
那种极其显著的矛盾，更为常见的了。碰到这些东西的和谐一致， 
那是极其少有的;但正是在这时候人们才看到思辨影响实践。最可 
靠的德行是那些建立在人的气质之上的德行。事实上我们不是每 
天都看见人和他自己在矛 盾么？ 他们的判断不是不断地在非难他 
们的情欲使他们犯的那些错误么7 —句话，一切给我们证明，有比 
较好的理论的人，有时却有最糟糕的 实践； 而具有最恶劣的理论的 
人，却时常有最可尊敬的行为。在一些最盲目、最残酷、最违反理 
性的迷信中，我们会遇到一些有德行的人。他们的性格的溫和、心 
灵的敏感、气质的善良，尽管他们有着残酷激烈的思想，也还是把 
他们引向人道和他们本性的法则上去。在那些崇拜一位残忍的、 
好复仇的和嫉妒的上帝的人们中，我们也会找到一些和平的灵魂， 
他们仇视虐待、暴力和惨无人道;而在信奉一位充满着慈悲和宽仁 
的上帝的人们当中，我们却看见一些野蛮的、毫无人性的魔鬼。可 
是，这一些人和那一些人都承认他们的上帝是给他们用来作为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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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的，但是为什么他们不能使自己和它相符 合呢？ 这是因为人的 
气质常常比他的神要强而 有力； 最恶毒的神常常幷不能败坏一个 
髙尙的灵魂，而最溫和的神也不能纠正那些被罪恶激奋起来的心 
灵。机体永远比宗教强而有力；眼前的事物、一时的利益、根深蒂 
固的习惯、公共的舆论，远比那些想像的神、或本身是受着这个机 
体支配的思辨，有着更大的威力的。 

所以，问题在于考察无神论者的原则是否眞实，而不在于他 
的行为是否可称赞。一个无神论者，有了一种建立在自然、经验和 
561理性上的卓绝的理论，而从事于种种有害于自己和社会的过份行 
为，毫无疑问是一个言行不一的人；然而，和一个富有宗教信心、热 
诚、相信一个善良、公正、十全十美的上帝、而不忘以上帝之名去从 
事于种种最耸人听闻的恶事的人比较起来，他还不算是更可怕的。 
一个不信神的暴君，可能幷不比一个迷信的暴君要更可怕些 。一 
个不信神的哲学家，也不像一个在同胞中间煽动不和的狂热的牧 
师那样可怕。所以，一个无神论者即使握有大权，难道他会像一个 
迫害人的国王、一个残暴的宗教裁判所的裁判官 、一 个充满着坏脾 
气的狂热的信徒、一个阴郁不幸的迷信者同样的危 险吗？ 不消说, 
这些人的危险要大得多，因为一个无神论者的意见和恶行，对于那 
个过多的充满着偏见以致不愿倾听他的社会，是远不能发生什么 
影响的。 

一个放肆的、纵欲的无神论者，幷不比一个把邪行、放逸、风 
习的败坏与自己的宗教槪念连结在一起的迷信者更可怕。难道 
人们眞能够设想一个人因为是无神论者，或者因为他不怕神的报 
复，就天天沉溺在醉狂之中、勾引自己朋友的妻子、撬启自己邻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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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门戶、容许自己去做那些最有害于自己或最値得受到惩罚的荒 
唐事情呜？无神论者的恶行，跟信仰宗教的人所犯的恶行比起来， 
其实沒有什么更特別的地方，他们沒有什么可自责的。一个暴君， 

也许是不信神的，但是他对自己属下之是一个大的祸害，幷不比一 
个有信仰的暴君更厉 害些； 难道由于这匹猛兽信仰上帝、给它的牧 
师们以丰盈的礼品幷谦逊地俯伏在他们脚下，他统治下的人民就 

蠡 

可因此更幸福些吗？在一个无神论者的统治之下，至少人们可以 
不必害怕那些宗教的磨难、舆论的迫害、非法的放逐、或那些即使 
在最溫和的王侯的统治之下也时常以上天的利益为借口而施之于562 
人的闻所未闻的暴行。如果一个民族在一位不信神的帝王的情欲 
和狂妄下作了牺牲，但至少它不会做这位帝王对于一些连自己也 
不懂得的神学体系的盲目坚信和他的迷信的狂热的牺牲品；在一 
些帝王的所有的情欲中，这种迷信的狂热常常是最有破坏性和最 
危险的。一个为思想而进行迫害的不信神的暴君，是一个同他的 
原则相矛盾的人。这就再一次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例子说明人们所 
听从的，与其说是他们的思辨不如说是他们自己的情欲、利益和气 
质。至少，这是很明显的•.无神论者比信神的王侯要缺少一种借口 
去发挥他本性中的邪恶。 

事实上，如果人们肯冷靜地考察事物，那么就会发现，上帝这 
个名字 在世间永远不过只是用来作为人们的借口罢了。野心 、欺 
骗和暴政串通一气，共同来利用它以便蒙蔽人民，使他们就范。专 
制君主利用上帝的名字给自己罩上一层神光，给自己的权力盖 
上上天的神批，给自己的最不公正和最狂暴的幻想附以神意的色 
调。牧师们利用它使自己的各种奢求受到重视，以便不受惩处地 


满足自己的贪婪、骄傲和独立。好复仇的和愤怒的迷信者，则借口 
上帝的利益而给自己的报复、残酷、狂暴这些他娬以热诚性质的东 
西打开方便之门。总之一句话，宗教是危险的，因为它为那些它可 
以从中摘取果实的情欲和罪恶辩护，使它们成为合法的和可赞许 
的。按照宣教师们的意思，只要替神报仇一切都是被准许的；因 
此，神被捏造出来似乎就是为了容许和维护那些最有害的大罪大 

邋 

恶。无神论者，当他犯了罪的时候，至少还不会认为这是得到了上 
帝的命令和同意的;而迷信者之所以宽恕了自己的恶毒，暴君宽恕 
了自己的迫害，牧师宽恕了自己的残酷和叛逆，狂信者宽恕了自己 
的过份行为，苦修者宽恕了自己的沒有用处，给我们提出来的常常 
就正 是这个托词。 

贝 尔说： “决:定我们去行动的绝不是精神的一般意见而是情 
欲。”无神论是不会把诚实人变为坏人、也不会把坏人变为善人的 
一种体系。同一个著者 又说： “那些曾经钽护过伊壁鸠鲁学派的人 
563 幷沒 有因为采纳了伊壁鸠鲁的学说而变成放逸的人。但是，如果 
他们只是采纳了被歪曲的伊壁鸠鲁的学说，那是因为他们本来就 
是放逸的/①同样，一个道德败坏的人是会采纳无神论的。因为 
他可以指望这个体系会给他的各种情欲以充分的自由。然而他错 
了；正确理解的无神论是建立在自然和理性上面的，它永远不会象 
宗教那样，为坏人的罪恶辩解幷且宽恕他们的罪恶。 

由于人们使道德依存于上帝的存在和上帝的意志，而这个上 

①参看贝尔的《杂思》第177节。塞涅卡在他以前也曾说过 ：伊璧 鸠鲁并没有强 
迫他们去享受淫乐，而是耽于淫乐的人用哲学给自己的淫秽行为打掩护*参看塞涅 
卡：：论幸福生活》第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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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是人们主张作为人的模型的 ，毫 无疑问，结果便产生了一个很大 
的弊端。许多败坏了的灵魂，由于发现所有这些假设是多么错误、 
多么可疑，于是他们放松了对于自己一切恶行的控制，而得出结论 
说使人为善的更眞实的动机幷不存在。他们相信，道德也正像诸 
神一样，不过是一个幻影 罢了； 在这世界上幷沒有实践道德的理 

由。然而，这是很明显的 ：我们 绝不是作为上帝的创造物去尽各种 

1 

道德义务，而是作为人、作为有感性的生物 、生 活在社会中、努力使 
自己在一种幸福的生存中保存下去，道德才使我们承担义务。存 
在着一位上帝也好，不存在着一位上帝也好，我们的义务总归是 一 
样的。我们所请敎的自然也给我们证明恶行是一种恶，道德则是 
一种眞实的善①。 


①我们确实知道有这样一些哲学家和无神论者：他们否认善与恶的分别而且宣 
扬行为上的放逸和无节制。可以列为这类人之中的，在古代有阿利斯提普、号称“无神 
论者”的德欧道尔、毕翁_勒 • 鲍里斯德尼特、皮浪等〔参看《底欧贞尼•拉依尔斯 》 ）。在 
近代有《蜜蜂的寓言》的作者，不过他们似乎只是使人感觉到，在事物的现行组织中，恶 
行已同各民族溶为一体，而且对它们已成为必要的东西，正如强烈的酒之对于疲惫的 
胃一样。新近刚刚出版了《人是机器》的作者也曾把风尚作为一种真正的癍狂病思考 
过。 如果这些著作家在道德问题上也象在宗教问题上那样去请教自然的话，他们本来 
可以发现，道德远不是把人引向恶行和解体而是引向德行的。 

自然说什么，智慧就说什么。 

玉外纳:《讽刺诗》，第十四首，321 

尽管许多人相信在无神论中看见了一些所谓危险，可是古代人的评语并不是这样 
对它不利的。底欧贞尼 • 拉依尔斯就告诉我们，伊璧鸠鲁是一个具有难以令人置信的 
善良的人 I 他的祖国为他树立了许多石像，他有许多资质不平常的朋友；他的学派存在 
了很长一段时期。参考 《底 欧贞尼•拉依尔斯》第10卷第9章)。西塞罗尽管是伊璧 
鸠鲁学说的敌对者，也提出明显的证据证明伊璧鸠鲁和他弟子们的刚直不阿；这些人 
以他们彼此间的友谊而称著（参看西塞罗《论老年 〉> 第 2 卷第 25 章)。伊璧鸠鲁的哲学 
在雅典公开教授了几个世纪；拉克当斯说它的听众是最多的。伊璧鸠鲁的学说比其他 
的学说更有名（参看 <神的法制> 第3卷，第17章)。在马可•奥勒留时代，在雅典就 
有一位公开讲授伊璧鸠鲁哲学的教师，由这位佶仰斯多葛学派的皇帝发给薪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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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4 所以，如果存在着这样一些无神 论者： 他们否认善与恶的分 
別，或敢于破坏一切道德的基础，那么我们就应得出结论说，他们 
在这点上思维得太不正确了。他们丝毫沒有认识人的本性，也沒 
有认识他的义务的寘正来源。他们错误地设想道德也象神学那样 
不过是一种想像的 科学; 诸神一旦被摧毁，那么把人类联系起来的 
那些纽结也就不再存在了。然而，稍加思索就会给他们证明，道德 
是建立在那些存在于有感觉、有智慧、有社会性的人之间的不变的 
565关系上面的。沒有德行，任何社会都不能维持；不控制自己的情 
欲，则任何人也不能保存自己。人由于自己的本性不能不爱 德行； 
由于强迫他寻找幸福和逃避痛苦的达同一必然性，他也不能不害 
怕犯罪。这种本性使他不得不把那给他快乐的东西和给他损害的 
东西二者截然分开。对于一个沒有理智的以致连恶行和德行的异 
同都拒绝承认的人，问问他，如果他被殴打、偷窃、俳谤、遭遇忘恩、 
被妻子丢了脸面、被自己的孩子凌辱、被自己的朋友出卖，他是否 
会无动 于衷？ 他的回答将会给你证明，不管他对这些能说些什么， 
他会把人的种种行为加以区分，而善与恶的区別，旣不依賴于人的 
意向，也不依賴于人对神所能有的那些观念,更不依賴于神在另一 
个生命中给人准备的赏罚。 

u 

相反，一个推理正确的无神论者，对于实践德行应该远比別人 
威到更大的兴趣，因为他在世间的幸福是同德行紧密联系着的。 
如果他的视线不伸延到他现有生存的界限之外，他至少应该想要 
看见他的岁月在幸福和和平中渡过。所有当情欲平靜时省察自身 
的人，都会感到他的利益在要求他保存自己，他的幸輻要求他采取 
种种必要的手段，去平靜地享受一种沒有惶恐和悔恨的生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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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负有某种义务。如果他伤害了自己的同类，这幷非他冒犯了 
一位上帝，而是因为当他给自己的同类以伤害的时候，他就冒犯 
了一个人、侵犯了全人类利益所在的公平的法律。 

我们每天都看到这样一 些人: 他们具有广博 的才能 、知识和洞 
察力，可是却集种种可耻的恶行和一颗极其败坏的心灵于一身。 
他们的意见在某些方面可能是眞实的，而在许多其他方面却是错 
误的；他们的原则可能正确，可是他们从之抽出的推论却常常错误 

I 

和轻率。 一 个人可能具有足够的明智使他从自己的某些错误中醒 
悟过来，但同时又太缺少力量去改变自己的种种邪恶倾向。人不过 
是他那被习惯、教育、范例、政府、意见、长久或一时的环境改变了 566 
的机体组织所造成的东西。他们的宗教观念和想像的体系不得不 
屈从或适应于他们的气质、倾向和利益。如果一个无神论者创造 
的体系不能使他免除他从前所做的恶行，至少它不会使他去从事 
新的恶行；可是迷信却给它的信徒们提供了千百种借口去毫无愧 
悔地去为恶，甚至因为做了恶事而拍手称快。无神论者至少使人停 
留在原来的样子，它丝毫不会使他变得比他的气质曾经给他造成 
的那样子还要沒有节制、放逸、野心勃勃、残酷 不仁； 而迷信则放松 
了那些最可怕的情欲，任其橫流，或是给那些最见不得人的恶行提 
供容易的赎罪方法。掌玺大臣培 根说： “无神论给人留下理性、哲 
学的自然的信心、法律、名誉以及所有可以用来引向德行的一切； 
但是迷信却把所有这些东西加以破坏,在人的悟性中树立了暴政。 
这就是为什么无神论永远不会扰乱国家，而只能使人由于不去察 
看此生以外的任何事物因而对自己看得更为淸楚。”同一作者又 
说： 人们倾向于无神论的那些时代也就是最安宁的 肘代； 至子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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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则常常使精神的火焰燃烧起来，把精神带到最大的混乱中去， 
因为它用新奇事物麻醉人民，而后者则给政府的各个领域带来损 
害，造成被动局面。”① 

习于思索和以硏究学问为乐的人们，通常绝不是什么危险的 
567公民。不管他们的思想是怎样，他们的思想是永远不会在世间导致 
急剧的变革的。人民的精神，容易被神奇事物和热狂燃烧起来，顽 
强地拒绝最简单的眞理，绝不会热哀于那些要求一种长久思考和 
推理的体系。无神论的体系，只不过是一种不断的硏究 、一 种由于 
经验和推理而冷却了的想像的产物。平和宁靜的伊璧鸠鲁丝毫沒 
有扰乱了 希腊; 卢克莱修的诗篇沒有引起罗马的城邦战爭。波丹幷 

不是联盟的创造者。斯宾诺莎的著作在荷兰幷沒有引起像哥玛和 

• • 

阿尔米尼乌斯的爭论所造成的那样的骚乱。就是在宗教迷信能使 
一位国王死于断头台的那个时代的英雷，霍布斯的著作也丝毫沒 
有造成流血事件。 

总之，我们只要举出一个这样的例子，它以决定的方式证明那 

些纯粹哲学的或直接违反宗教的意见从来未在一国之中招致混 

乱，就可以窘住人类的理性的敌人了。 骚动常 常都来自神学见解， 

因为王侯们和老百姓总狂妄地想像自己应该参与这些意见。再沒 

有比这个空洞的、神学家们把它同自己的体系配合在一起的哲学 

_ 

更危险的了。煽起不和的怒火、号召人民叛乱、使鲜血在大地上横 
流，都应归咎于被牧师们败坏了的这种哲学。神学问题沒有不给 
人们造成深远的不幸的，至于所有的无神论者的著作，不管古代的 


①参看培根的《道德随笔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本论文的法译本中这一段却被 
删去。 （* 参看水天同译，培根论说文集•论迷信 》 ，商务印书馆，1958年，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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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好近代的也好，永远只是给它们的常常作了全能的骗子手的牺 
牲的作者，招来橫祸。 

无神论的原理，幷不是为通常处于牧师的保护之下的人民而 
制作的；它们不是为那些轻浮而耽于逸乐的、以自'己的恶行和无闬 
充满社会的人们而制 作的； 它们不是为那些野心家、阴谋家、在闹 
事中找到自己的利益的动乱的人们而制作的；不仅如此，它们也不568 
是为很大數目的、虽然受过教育但却很少有勇气同已接受的成见 
完全断绝的人们而制作的。 

有那么多的原因聚集在一起，使人坚持人家使他们从小就接 
受下的那些错误，因此人们毎离开这些错误一步，都要花费无穷的 
气力。连那些最开明的人，常常在某个方面也不免受普遍的成见 
的影响。当人们只依从自己的意见时，可以说是孤立的，是不说社 
会的语言的；必须有很大的勇气，才能采纳一种只有少数人赞成的 
想法。在人类的知识有了某些进步、人们大体上也享受一定的思 
想自由的地方，很容易发现许多自然神论者或不信神的人，他们满 
足于把流俗的最粗陋的偏见踩在脚下，却不敢追溯这些偏见最初 
的来源，也不敢把神本身传到理性的法庭上。如果这些思想家不 
停滞不前，思考会很快给他们证明，他们沒有勇气审察的神对于良 
知来说，是和他们已经认为无聊的一切教条、秘迹、寓言、迷信的教 
规同样有害、同样讨厌的。正如我们业已证明的那样， Y 也们会意识 
到所有这些东西不过是人们对于神的幽灵所形成的最初槪念的必 
然结果 •，人 们承认了这个幽灵，就再沒有理由拒绝想像必然从中作 
出的各种推谈了。稍加注意就会看出，这个幽灵正是社会上各种 
灾难的眞正原因；随时随地由宗教和党见引起的种种不休的爭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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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浴血的冲突，就都是人们重视一个永远只能使人陷于热狂的幻 
影的不可避免的结果。 一 句话，很容易使自己 信服： 一个总是被 
人们描绘得很可怕的想像物，必然会强烈地影响人们的想像，迟早 
要产生出爭执、狂信、热狂和疯癫的。 

很多人承认由迷信产生的种种胡作非为是非常现实的灾难； 
很多人抱怨宗教的流弊，可是很少人见到这些流弊和灾难乃是整 
个宗教的基本原则的必然后果，而宗教本身是只能建立在人们被 
迫对于神形成的那些令人不快的槪念之上的。我们天天都看到一 

些人从宗教的迷梦中醒悟过来，可是他们却硬说这个宗教是人民 

• # _ 

所需要的，沒有宗教人民便无法克制。照这样推论起来，难道不是 
等于说，毒药对人民是有用的，为防止他们滥用自己的力量最好是 
使他们中 毒吗？ 难道这不等于主张，使人民成为荒谬、沒有头脑、 
狂暴是有好处的；必须用一些令人民头脑昏乱的幽灵使他们盲目、 
使他们服从于那些狂信者和骗子手们以便利用他们的狂妄去扰乱 
世 界吗？ 而且，说宗教以一种确实有利的方式影响人民的行为， 
这说法果然是眞 实的？ 很容易看出 ：宗教 是奴役人民的，幷沒有使 
他们变得更优越些；宗教把他们造成一大群愚昧无知的奴隶，种种 
突然的恐怖把他们牢牢地捆在暴君和牧师们的桎梏之下。宗教使 
他们成为一群蠢材，除了盲目遵从各种无益的教规之外再不知有 
其他德行，他们之重视这些无益的教规远远超过了种种眞实的德 
行以及人家从来沒有使他们认识的各种道德义务。如果这个宗教 
居然制服了某些胆小的人，它所制服的决非绝大多数，多数人是要 
受他们所沾染的各种流行罪恶的引诱的。一个地方迷信势力越 
大，我们就会发现那里的风俗总是越糟。德行同无知、迷信、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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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相容的;奴隶只能用刑罚的恐惧来制服，无知的儿童只能用想 
像的恐怖慑服片刻。要培养人，要得到有德的公民，就应当教育他 
f 门，给他们指出眞理，给他们讲道理，使他们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 

教导他们要尊重自己和害怕羞愧，在他们心中引起眞正的荣誉的570 

• • 

观念，使他们认识德行的价値和追求德行的动机。这些幸福的效 
果，从使人墮落的宗教那里，从只想压服他们、分化他们、使他们常 
保卑贱的暴政那里，又如何能够期望得 到呢？ 

有那样多的人对宗教的用处抱着错 i 吳的观念，认为宗教至少 
可以约束人民•，这些观念本身是从一种可悲的偏见而来的，即认为 
有些有些眞理可能是危险的。这个原则是最能使 
世间的不幸永世长存的了。无论谁，只要有勇气考察事物，就会毫 
无因难地承认，人类的所有不幸都是由于他们的谬误造成的，而宗 
教的谬误，又是一切谬误中最有害的 谬误， 人家对它们特別重视， 
因为它们使君主狂妄自大、使臣民安于卑贱、在各族人民中间煽起 
种种癫狂行动。人们不能不得出这样的 结论： 人类的神圣的谬娛 
乃是人们的利益要求彻底加以消灭的谬误；健全的哲学应该引为 
己任的，主要的就是去消灭这些谬误。我们不必害怕这种哲学会 
产生骚乱和革命。眞理越是讲话直爽，就越显得怪诞；眞理越是筒 
单，就越不会使那些醉心于神奇事物的人咸到吸引。即使那些最 
热心地寻求眞理的人，也有一种无可抗拒的倾向，①使他们不断地 
要求调和谬误与眞理。 


①有名的贝尔如此善于怀疑的人，说得非常有道理：“只有一种好的和坚固的哲 
学，它象另一个大力神海格立斯一样，能够把牛鬼蛇神从性俗的错误中铲除出去；正是 
这种哲学使精神获得独立。”〔参看《杂思》第21节。）卢克莱修在贝尔以前也犛讲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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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这就是为什么其原理直到如今还不曾得到充分 
发展的无神论，似乎使那些即使最不受偏见束缚的人也感到惶恐 
不安。他们发现流俗的迷信和绝对的非信仰之间距离是太大了。 
他们认为，同 错误和 解乃是一种明智的折衷办法 •，他 们承认原则而 
抛弃结论;他们保留幽灵，沒有预见到迟早它必定要产生同样的结 
果，幷且越来越会在人的头脑中产生同样的狂妄。大多数非信仰 
者和宗教改革家，只是给一棵毒树删去一些枝枒，对于它的根却不 
敢用刀斧去加以砍伤，他们看不到这棵树随后仍然会产生同样的 
果实来的。神学或宗教在任何时候都是一堆易燃的东西，蕴藏在人 
的想像之中，总有一天终于会造成燎原大火。只要牧师们有权毒 
害靑年，使他们习于在一些字面前发枓，以可怕的上帝之名去使得 
各民族惶恐不安，那么狂信就将是人的精神的主宰，欺骗将任意给 
各国带来骚乱。最简单的幽灵，由于受到人的想像的不断滋养、改 
变和夸大，就会逐渐地变成一个庞然大物，足以使一切人的头脑颠 
倒，使一些帝国覆亡。自然神论乃是人类精神不能长期停留在那 
里的一种体系；它建立在一种幻影之上，人们迟早会看见它蛻化为 
—种荒诞不经和危险的迷信。 

在思想自由占统治地位的地方，就是说在政府的力量知道如 
何平衡迷信势力的国家中，人们会遇到许多无信仰者和自然神论 
者。可是在迷信受到最高权威的支持、使人感到它枷锁的重量、无 

能驱散这个恐怖，&、灵中的黑暗的， 

不是初升太阳眩目的光芒， 

也不是早晨闪亮的箭头， 

而是自然的面貌和规律》 

参看卢克莱修集，第1卷，诗行第147。 

转引自《物性论 》 ，三联，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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耻地滥用自己无限权力的民族中，人们就会找到一些无神论者 
事实上，当科学、才能、思想的萌芽在这些地方还沒有完全被窒息572 
的时候，大多数有思想的人，对于宗教的种种明目张胆的过份行 
为、对于它的层出不穷的狂妄、对于它的牧师们的腐败和暴虐以及 
它所强加于人的种种束缚，尽管感到愤慨，是有理由相信决不能太 
远地离幵宗教原则的。作为这样一种宗教之基础的上帝，对他们 
也变得同宗教本身一样令人厌恶。如果宗教压迫他们，他们便归 
咎于上帝。他们觉得一个可怕的、嫉妒的、好复仇的上帝愿意被一 
些残酷的宣教师们来 服侍； 因此，这个上帝就成了一切诚实明理的 

4 

人们僭恶的对象。在这些人的心灵中，常常有着对于公正、自由、 
人道的热爱和对于暴虐的义愤。压迫给人的心灵以力量；它迫使 
人去仔细考察他不幸的原因。不幸就是一种强有力的刺激，使精 
神转向眞理。对于谎言来说，被激怒了的理性该是多么地可 怕啊！ 

她荽撕去它的假面具；她要追击它直到它的最后一道防线；至少， 
她也要因为它的慌乱失措而感到內心的快慰。 


①据说，无神论者在英国和在一些主张放任的新教国家中，比在信奉罗马天主 
教的国家中一在那里王侯们通常是不宽容的并敌视思想自由的——要少些。在曰 
本、土耳其、意大利、特别是在罗马，人们可以遇到很多无神论者。迷信越是有势力，它 
就越要激怒一些它所不能粉碎的精神。希鲁诺、康帕涅拉、瓦尼尼等人，就正是 在意大 
利产生的。完全有理由相信，没有犹太教头子们的迫害和虐待，斯宾诺莎也许永远不 
会想出他的体系来。人们还可以推断，在英国由于迷信所产生的并断送了査理一世的. 
生命的种种恐怖，曾把霍布斯推向无神论。他那如此有利于国王之绝对权力的原理， 
说不定就是他对牧师们的权力所怀的愤恨启示给他的。他以为，对一个国家来说，有 
一个人民的唯一的专制者，同时也是宗教的最髙主宰，比有一大 群时紐 准备扰乱国家 
的灵性的暴君，治理起来要便利些。斯宾诺莎，受到霍布斯的这些观念的影响， 在他 
的《神学政治论》中，也正如在他的《论教会法》中一样，陷于同样的错误。 



第十三章导致无神论的 
一些动机;这体系能是危险的吗？ 

它能被一般人采纳吗？ 

573 有人问我们不承认上帝对人有什么 好处？ 下面这些思考和事 

实将会给我们提供用什么去回答他们。人们借上帝的名义进行的 
那些暴虐、迫害和无数暴力行动、上帝的宣教师们到处使人民深陷 
于其中的愚眛和奴性，由于这个上帝而引起的种种沭血的冲突以 
及由于它的不幸观念致使人间为之充满了的大量不幸者，所有这 
些，难道不是一些强有力的引人注意的动机，足以决定一切有感性 
而能思维的人去对这个给地球上的居民造成这么多不幸的实体， 
考察一下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么？ 

一个由于其才能而受到极大尊重的有神论者问： a 能够造成一 
些无神论者的，除了坏脾气之外，难道还有別的 原因鸣 ，①我要回 
答他，是的，还有別的原因。例如想要认识一些有趣的真理的欲望； 
574想要知道关于那个对象——人家当作对我们最关重要的东西向我 

①参看沙夫茨伯里阁下的<关于信仰狂热的书信 》 。斯宾塞博士说：“正是凭着尽 
力使神成为可憎的那种麼鬼的狡智，神才在一些令人激动的形象之下显示给我们，这 
些形象使神成了和美杜莎的头差不多一样的东西。因此，为摆脱这个垴人的魔鬼，人 
们 有时就被迫接受了无神论。，，但是，我们可以告诉斯宾塞博士，这个予宇序，亨 
憎的縻鬼，正是僧侣们的利益所在。他们在一切时代和一切国家中吓 k 乂： 又 

彳 h 的奴隶和他们 情欲的 工具。一个不使人毛骨悚然的上帝对牧师们来说是没有 
什么用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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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宣示的 —— 方面需要注意什么这种强大的兴趣；关于一个占据 
着人们的思想、其实即使被人们误解也不会因之感到疼苦的实体 
方面唯恐犯错误这种恐惧等等都是。但是，当这些动机或原因不再 

存在的时候，那末，愤怒，或者如人们愿意这样说的话，坏脾气，岂 

• • • 

不是一些合法的原因，一些崇高有力的动机，使人对这无形的、人 
家假借其名在世间犯下这么多罪恶的暴君的意图和权力，仔细考 
察一番吗？凡肯思维、有感性、灵魂中还有活力的人，对于一个穷 
凶极恶，显然是人类在各方面遭受的一切不幸的托词和来源的专 
制暴君，难道能抑制住他內心的愤 懣吗？ 这个致命的上帝，难道不 
是压在人类肩头的桎梏、人所身处的奴役地位、蒙蔽着他的愚昧无 
知，使他沦为卑贱的迷信、使他受到枸束的无理的教规、使人分裂 
的爭吵以及他所感受的种种暴力行为的原因和托 词吗？ 凡人性还 
不曾泯灭的灵魂，对于一个不论在哪里都只是被人当作任性的、不 
人道的、沒有理性的暴君来讨论着的幽灵，难道不该感到气愤吗？ 

在这些如此自然的动机以外，我们还可以加上一些对所有肯 
于思维的人更为迫切、更为个別的动机。比如，对于一位古怪的、 

如此敏感的上帝，人家的最隐秘的思想甚至也会使它激怒，人们能 
冒犯它而自己却毫无所知，人们永远沒有把握取得它的欢心，此外 
它还不受一般正义的任何规定的约束，对自己手创的作品毫不负 
责，容许自己的创造物有种种不幸的倾向，给他们以顺从这些倾向 
的自由以便从他们犯了它所容许去犯的错 i 吳而施加的惩罚中获得 
可憎的满足，——对于这样一位上帝，它的观念在一切合理的推理 
者心中必然会产生幷且不断滋长的那种不可忍受的恐惧，不就是575 
这些动机中最强的一种吗？还有什么比对于一位如此严厉、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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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逢 误者给 以无突报复的法官，要求考察其存在、本质、性质和 

权利，更为合理更为公正的 事呢？ 象大多数人所做的那样，毫无忧 

虑地肩负着上帝这副沉重的、它随时准备在自己的愤怒之下把人 

压碎的枷锁，这不是疯狂到极点 了吗？ 被那些宣扬上帝的意旨的 

骗子手们涂改了的神之种种可怕的性质，迫使一切有理性的人从 

自己心中把上帝排斥出去，摆脫它那可恨的束缚，否定那由于从人 

们假借来的行为而使其成为可惜的上帝的存在，对那由于人们到 

处传播的神话而使之成为滑稽可笑的上帝，加以轻藐。假如当眞存 

在着一位珍视自己的光荣的上帝，那么最能使它激怒的罪恶，无疑 

就是这些不断地在最使人嫌恶的形象下去描绘它的騙子手们的凟 

神行为了•，这位上帝，就应该反对它的可怕的牧师们，要比反对那 

否认它的存在的人们厉害得多。迷信者崇拜着而在心之深处却在 

咒骂的幽灵乃是一个如此可怕的 东西： 凡对它加以思考的智者不 

得不拒绝向它致敬，不得不恨它，宁愿把它消灭也不愿落在它残酷 

的手中战战惊惊。狂信者向我们喊：落在神通广大的土帝的手中 

那才孕，1；白^为了不落在它的手中，深思熟虑的人将投向自然 

只^在这里，他才会找到逃避被狂信和欺骗所编造出来的 

一切幻影的可靠的避难所；只有在这里，他才会找到一个牢靠的、 

逃避种种超自然的观念在人精神里所产生的连绵不断的风暴的 

港湾。 

自然神论者少不了要向人说:上帝绝不象迷信所描绘的那样。 
但无神论者给他这样的回答：迷信本身，以及由于逑信而产生的一 
切荒谬有害的槪念，只不过是人们由神所形成的那些曖昧的和错 
i 吳的原理中得出的结论罢了。神的不可领悟性正足以说明人们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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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所议论的正是不可领悟的荒谬和神秘。这些神秘的荒谬是从一 
个荒®的幻影中必然产生的，而这个荒谬的幻影只能孕育出一些 
被人的错乱的想象所不断繁殖的其他幻影。为了保证人的安宁，为 
了认识他自己对別人的眞正关系和义务，为了给自己提供缺少了 576 
便不能在世上享受幸福的那种灵魂的宁靜，就必需消灭这个基本 
的幻影。如果迷信者的上帝是可僧的、令人悲哀的，那么有神论者 
的上帝就将常常是一个矛盾的东西。当人愿意对这个矛盾的东西 
思考的时候，它就变成为不祥之物，骟子手少不了迟早要滥用它。 
唯有自然和自然所显示给我们的眞理，才能给精神和心灵以一种 
绝非谎言所能动搖的安宁。 

对于那些总说情感的利益只能把人引向无神论，说促使道德 
败坏的人努力去消灭他们有理由害怕的审判官的人们是出于对未 
来惩罚的恐惧——对于这些人，我们也要给予回答。人们会毫无 
困难地同意，推动人去从事各种各样的探求的，是人的热情和利 
益。沒有利益，就不会有人渴望去追求；沒有热情，也就沒有人肯 
拚命去追求了。所以，这里问题在于考察那決定某些思想家去探 
讨神的权利的热情和利益合法不合法。我们方才已经陈述了这些 
利益，幷且发现所有头脑淸醒的人都在自己的不安和恐惧中找到 
某些合理的动机，以使自己确信沒有必要在不断的危惧之中度过 
自己的一生。人们能够说，一个不幸‘的人受到不公正的惩罚，在铐 
链之下呻吟，难道他就沒有权力愿望把这铐链打碎，或设法从那每 
时每刻都在威胁着他的监狱和刑罚中求得解放吗？难道人们会认 
为，他对自由的渴望是一点也不合法的，而使自己摆脫暴政的打 
击、援助自己的难友们免于苦难，也是损害了他的难友们吗？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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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信神的人，岂不就是一个暴虐的欺诈把一切人都网罗在里面的 
那 个宇宙 大牢笼的越狱者吗？ 一 个从事于写作的无神论者，岂不 
就是一个给那些有足够的勇气追随着他的同社会的人们以种种方 
法，去逃避威胁着他们的恐怖的越狱者?① 

‘ 我们同意风习的败坏、淫逸、放荡，甚至精神的轻佻时常能使 
人导向非宗教或不 信神； 但是，人们也能是放荡不羁的、反对宗教 
的幷且干出许许多多不信神的事情来而幷不因此就是一个无神论 
者。由于思#而使人导致非宗教的人们，和因为视宗教为不祥之 
物或令人感到不舒服的束缚才抛弃或蔑视宗教的人们，毫无疑问 
二者是有所不同的。很多人放弃了已接受的成见，是由于虛荣心 
或是口头上的放弃；这些自以为精神坚强的人其实自己幷沒有什 
么眞知灼见，他们不过听信了那些他们认为对事物已作了深思熟 
虑的別人的话。因此，这类不信神的人沒有任何明确的观念；他 
们自己几乎不能推理，不过只能勉勉强强地追随着別人的思考罢 
了。他们之不信宗教与大多数人之信仰宗教其方式是相同的，这 
就是说，象世人一样，出于轻信；或象牧师一样，出于利益。一个纵 
欲者 、一 个沉缅在肉欲中的放荡之徒、一个野心家、一个阴谋家 、一 


© 牧师们老说，是骄傲、虚莬和想出人头地的欲望，决定人倾向于不信神。在这 
一点上，他们就象大人物一样把拒绝在他们面前卑躬屈膝的人，都给当作 ft # 手— 
切有头脑的人难道没有权力去问一问 牧师： 在推理这方面你比别人高明底在 
哪儿呢7我有什么理由让我的理智屈从于你的狂妄呢？另一方面，人们难道不能向牧 
师们说，正是利益使他们成为 牧师； 正是利益使他们成为神 学家； 正是他们的情欲 、骄 
傲、悭吝、盱心等等的利益，使他们抓住那只有他们才能从中得到好处的体系不放吗 r 
无论怎么样，满足于能在世俗人身上 施展影 响的牧师们，应该容许那些肯于思索的人 
不要在他们那空洞的偶像面前卑躬屈膝吧。塔尔图良曾说：谁能强迫一位哲 学家去 
祭祀呢7见塔尔图良<护教篇》第4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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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轻佻的耽于娛乐的人、一个不规矩的女人、一个追赶时髦的才 
子，难道他们善于判断那他们从未深入硏究过的宗教，能感到一个 
论证的威力， 能通 晓一个体系的 整体？ 如果他们有时在使自己盲 578 
目的情欲的云雾中瞥见一些眞理的微光，那也只是在他们心中留 
下暂时的印痕，刚刚接受马上又给抹掉。道德败坏的人是只在他 
们认为神成了他们情欲的敌人时才对神加以攻击的。①善人之攻 
击神，则是因为他发现神是道德的敌人、有害于他的幸福、扰乱他 
的安宁、对人类是不幸的。 

当我们的意志被许多隐秘的和复杂的动机推动的时候，要想 
把决定意志的那个动机找出来是很困难的。一个坏人由于某些他 
不敢明白承认的动机也可能导向非宗教或无神论。他可能错看了 
自己，自以为在追求眞理，其实只是顺从自己情欲的利益行事。对 
于好复仇的上帝的恐惧也许会决定他否定上帝的存在而无需作很 
多的考察，唯一的原因是上帝使他感到不方便。然而，有些情欲有 
时碰巧也是对头的。一种巨大的利益促使我们仔细地考察事物， 
但它有时可能使最不爱追求或只愿昏睡和自欺的人发现眞理 。一 
个道德败坏的人之碰见眞理，就象一个人为了逃避一个想象的危 
险，在他的道路上发现一条在奔跑时跺死的危险的毒蛇。他是偶 
然地，也可以说是毫无目的地完成了一个沒受到什么揽扰的人处 
心积虑所要做的事情。一个害怕自己的上帝幷想逃避它的坏人， 

①亚利安说，当人想象神是在反对他的情欲的时候，他就要诅咒神并且要推翻 
神的祭 坛了。 一 个无神论者的惜感越是大胆，在别人看来越是陌生而可疑，那么，如果 
他不愿意他的行为 f if 了他的体系，他就越应该成为自己的义务的细心的观察者。这 
个被正当地深入探美:子的体系，将会使人感到一切宗教企图使之成为有问題的或企图 
予以破坏的道德的确定性和必然性。 



308 


下 卷 


能很好地发现人家给他的那些观念是荒谬的，尽管如此，但他可 
579以看不到这同样的观念对于他的义务的明显性和必然性幷未产生 
丝毫变化。 

要正当地判断事物，人必须拋弃任何利害关系；要掌握一个巨 
大的体系人必须具有知识和恒心。考察上帝存在的证椐和一切宗 
教的原理，这乃是善人份內 的事； 用对于因果的知识去总括自然的 
体系，则是属于对自然及其法则有教养的人去做的事了。坏人和 
无知者是不可能进行诚实无欺的判断的；在一个如此重大的问题 

b 

上，正直而有德的人才是唯一有权力的判断者。我说什么呢！当 
他进行判断的时候，难道他不是满心渴望着有一个能够对人的善 
良给以酬报的上帝 的吗？ 如果他放弃他的德行使他有权希求的种 
种好处，那是因为他发觉这些好处是想象的， E 如人家向他宣示的 
那个酬报者也是想象的一样，而且当他反复思考这个上帝的性格 
的时候，不得不承认对于一个任性而为的专制暴君人们不能寄予 
任何信任，它用来做为借口的种种卑下而狂妄的行为，无限地超过 
了从它的观念所能得出的一呰微小的益处。事实上，凡肯于思考 
的人都会马上发觉到：面对着一个微弱的情欲已被上帝控制了的 
胆小的人，却有着成百万它控制不了反而激起愤怒的群众•，面对着 
它唯一给以安慰的一个人，却有着成千上万被它弄得狼狈失措、忧 
伤困苦、不得不痛苦呻吟的苍生。一句话，他会发现为了一个沒有 
道理的、被认为是这个善良的上帝使之成为幸福的狂信者，上帝在 
大片大片的土地上却带来了不和、屠杀和苦难，使整个整个的民族 
沉浸在痛苦和眼泪之中。 

无论怎样，.让我们不要去探索能支配一个人去袒护某一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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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些动机吧。让我们来考察一下这个体系，让我 们来证 实这体 
系是否眞实。如果我们发现它是建立在眞理上的，那我们就永远 
不能把它看成是危险的。谎言才常常是害人的东西；如果谬误很 
明显地是人类不幸的唯一源泉，那末理性就是医治不幸的眞正的580 
良药。让我们不耍再追查那给我们提供一种体系的人的行 为吧； 
正如人们说过的那样，他的观念可能是很健康的，尽管他的行为很 
値得责难。如果无神论的体系不可能使那由于气质幷非恶劣的人 
成为坏人，那么，它也不可能使那对于可以促使自己为善的动机丝 
毫不认识的人成为善者。至少我们已经证明，当迷信者有着强烈 
的情欲和一颗败坏的心的时候，他就会甚至在他的宗教中比无神 
论者多找到千百种借口去为害人类，后者至少沒有那掩盖他的复 
仇、狂怒、凶狠的热忱的伪装。无神论者沒有以金钱为代价或凭某 
些仪式的帮助去补赎他给社会造成的损失这种权能；他也沒有能 
和他的上帝和解幷凭着某些简便易行的教规就能安慰了不安的良 
心的悔恨这种便宜。如果罪恶还不曾熄灭他心中的一切情感，那 
他就不得不时时在自己內心带着一位严正的审判者，不断地谴责 
他的可憎的行为，使他不得不感到惭愧、自己恨自己、害怕別人的 
目光和仇恨。 

迷信者，如果是坏人，他从事于罪恶时还是带着种种悔恨的， 
可是宗教却很快給他提供了摆脫罪过的方法；他的一生通常不过 
是一条由过失和惋惜、犯罪和赎罪结成的长长的链环。更严重的 
是，象我们所见的那样，他常常为了补赎先前犯了的罪过而去犯一 
些更大的罪。他缺乏关于道德的固定的观念，习惯于只把上帝的 
牧师和宣示者们禁止他去做的事情看成是些过失；而把种种最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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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人的行动当作是美德或是消除自己罪恶的方法。这就是为什 
么我们曾看到一些狂信者用各种灭绝人性的迫害去补赎他们自己 
犯下的奸淫、醜行、不义之战和篡夺的罪，而且，为了冼刷自己的罪 
is ， 他们沐浴在那些执迷不悟使之造成的无数牺牲和殉教的迷信 
者的血泊之中。 

一个无神论者，如果他很好地思考过，如果他请教过自然，是 
581会有一些比迷信者所有的更为确实幷常常也是更为富于人性的原 
则的。迷信者的®么是阴郁的要么是激情的宗教，常常引导他不 
是走向疯狂就是走向残暴。人们永远不会使一个无神论者的想象 
麻醉到这种程度，竟至使他相信暴力、不公、迫害、暗杀等等是一些 
有德的或合法的行动。我们每天都看到宗教或上天的利益使那些 
富于人性的、公正的、幷且在任何其他问题上头脑都是淸楚的人变 
成盲目，竟至使他们把用最残酷的野蛮去虐待那些和他们思想方 
式不同的人作为一项义务。一个邪教徒，一个不信神者，在速信者 
眼里都不成其为人。所有被宗敦的毒汁浸染了的社会，都给我们 
提供了无数关于法官们无耻地，无悔疚地犯了的谋杀的例子 。一 
些在所有其他事愔上公正不阿的法宫，只要一涉及到神学的幻影 
就不再是公正的了；他们浸浴在血泊之中还以为符合于神明的意 
旨呢。几乎在任何地方，从属于迷信的法律成了神的愤怒的同谋 
者。这些法律使一些最与人权相违的残暴行为合法化或是变成了 
人的职责。①所有这些宗教的复仇者，由于虔诚，由于义务感，怀着 

①格拉蒙的审判长以一种委实況称之为食人肉者的得意的心情，报导了瓦尼尼 
受刑的详细情况。后者是在_图魯靳祓$死的。虽然他曾否认人家椐以控告他的种种理 
由，这位审判长竟至觉得，严刑的折磨遥掙这个作了残酷的宗教之不幸的牺牲者而发 
出的呼号声都是坏透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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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心的快意去杀害宗教给他们指出的那些人，他们难道不是一些 
言目 者吗？ 他们难道不是不公地侵犯了思想、愚妄地以为人能够钳 
制思想的一些暴君吗？他们难道不是一些对他们来说由于非人性 
的偏见所制订的法律必然会使人变为凶猛的野兽的狂信 者吗？ 所 
有这些替天行道的君主们，折磨和迫害自己属下的人民，而且把人 
当作他们那吃人肉的神的恶£的牺牲品，难道他们不是一些宗教 
的热忱转变成为猛虎一样的 人吗？ 这些对于灵魂的得救如此小心582 
谨愼、无礼地强占了思维的宝座以便在人的意见当中找到种种理 
由去为害于人的牧师们，难道他们不是一些可憎的騙子手，不是一 
些为宗教所景仰而为理性所厌恶的精神安宁的扰乱者吗？从人道 
的眼光来看，有什么比利用王侯^的盲目而自己享有审判敌人幷 
投之于烈火的特权的那些无耻的宗教裁判所的法官们更为可情的 
罪大恶极的 人呢？ ，然而，人民的迷信却尊敬他们，国王们也百般地 
给他们以恩宠。最后，成千上万的例子不是给我们证明，宗教在到 
处产生着最离奇的恐怖行动幷且为这些行动进行辩护吗？难道宗 

I 

教不是千百次地用杀人的七首把人的双手武装起来，放纵那比它 
想®加以控制的还要可怕得多的情欲，打碎了在凡人訂来是最为 
神圣的那些纽 结吗？ 难道它不是在义务、信仰、虔敬、热忱等等借 
口之下，给残酷、贪欲、野心、暴虐打开了方便之 门吗？ 为了上帝的 
利益，这说法不是千百次地使谋杀、不忠、背信、叛逆、弑君成为合 
法 的吗? 这些时常以上天的复仇者和宗教的保卫者自居的王侯们， 

不是也曾经上百次地成了上天和宗教的可怜的牺牲 者吗？ 总之， 
上帝的名字难道不是最可悲的狂妄和最可怖的阴谋的标志吗 ？ 一 
切神的祭坛无论在哪儿不都是浸在血泊之中，而且，不管人家在什 


312 


下 卷 


么形式下把神抬出来，难道它不是在任何时代都是最无耻地侵犯 
人权的原因或借口吗?① 

583 一个无神论者，只要还享有健全理智，他永远不会相信象这¥ 

的行动是可辩解的。他永远不会相信做这些事情的能是一个可尊 
敬的人。只有对于一个迷信者，他的盲目使他把道德、自然、理性 
的最明白不过的原则都忘得一千二淨，才能想象那些最具有破坏 
性的侵害行为是种德行。如果无神论者是一个坏人，那么他至少 
知道自己在做着坏事，旣不是他的牧师也不是他的上帝使他相信 
他在行善。无论他容许自己去犯的是些什么罪恶，这些罪恶若与 
迷信使人明目张胆地去犯 的罪恶 一 ■这些 人被迷信的狂怒所麻 
醉，或是它把这些罪恶甚至当作赎罪和功劳去向他们显示——比 
较起来，是永远不会超过的。 


所以，无神论者，不管人家把他设想得多么坏，也顶多不过是 
与受到宗教的经常鼓励而去犯那被宗教转变为德行的罪恶的虔信 
者处在同^水平上。至于说到 行为， 如果他是放肆的、纵欲的 、狂 

f 

暴的、淫逸的，那么，无神论者与那最轻信的，时常由于轻信而带来 

~~①最好注意一下，这 个自己 吹嘘给了人们以关于神的最正确的观念、这个每逢 
人家指控神是捣乱者和沾满血腥的时候便只从善良和慈悲方面显示它的上帝、这个以 
曾经把最纯洁的道德教导人们而自觉光荣、这个自以为从此在宣扬宗教的人们当中永 
远建立了亲睦与和平的基锊教，比世界上所有其他宗教总合起茱所引起的分裂、争论、 
人民的和政治的战争、以及一切种类的罪恶要多得多。人家也许要对我们说，知识的 
进步将会阻止这种迷信产生象它以前所产生的那样可恼的结果。我们这样 回答： 狂信 
永远是同样危险的，只要原因没有去掉，结果将永远是一样的。因此，只要迷佶还裤重 
视并拥有权力，就会有争论、迫害、宗教裁判、弑君，骚乱等等。只要人们还是这样没 
有头脑，把宗教看成对自己来说是最为重要的东西，宗教的牧师们就仍然是借口神的 
利益——其实永远只是他们自己的利益——而把世间的一切事物颠倒黑白的能手。基 
督教教会只有一种方法去洗刷人家指摘它专横或残酷，那就是庄严池宣告：“决不容许 
为了思想的緣故对人进行虐待或迫害。”但是，这正是它的牧师们永远不会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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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种恶行和罪恶的迷信之徒，也幷沒有什么不同•，这些恶行和罪 
恶，只要迷信者对他的牧师们的权力表示敬重，永远会得到他们的 
宽恕。如果他是在印度斯坦，他的婆罗门教的执事们便会唱着祷 
文在恒河里冼棹他的罪恶。如果他是犹太人，只要供上一些献礼 
他的罪过就去掉了。如果他在日本，朝几次圣他的罪恶便可以得 
到赦免。如果他是回教徒，他还会因为到他的先知的坟墓那儿朝 
拜过而被称为圣者。如果他是个基督教徒呢，那么他就要祈涛、就 
要守斋，就要跪在他的牧师们的脚前，向他们忏悔自己的过失。这 
些牧师便以上帝之名赦免他的罪过，把上天的仁慈出卖给他；可譽 
他对牧师们犯的那些罪牧师们是永远不会饶恕的。 

人家天天都对我们说，牧师和他们的信徒的肮脏和罪恶的行 
为，幷不证明有什么违反宗教体系的善良的地方；可是，对于一个 
即使做着不法行为也能有着一个很好很眞实的道德的无神论者, 
象我们曾经证明的那样，人家为什么又不说同样的话呢？如果应 
该根据人的行为去判断他的思想，那么硬要自圆其说的宗教又该 
是怎样的呢？因此，让我们检验一下无神论者的见解而不必赞同 
他的行为，如果他的想法我们认为眞实、有用、合遒，就让我们采 
用吧； 如果他的行为方式我们觉得是可责难的，就让我们把它抛 
弃吧。看到一件充满眞理的作品，我们是不为这件作品的作者的 
品行操心的。牛顿是淡泊的还是狂暴的，是廉洁的还是放逸的， 
这对宇宙有什么相干呢？对于我们，问题在于知道是否他推理正 
确，是否他的原则妥实可靠，是否他的学说的各个部分互相连贯， 
是否他的作品包含着的明确无娛的眞理多于偶然拼湊的观念。让 
我们用同样的标准去判断一个无神论者的原则吧。如果他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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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奇异的和有害的，那就应该对它们加以极其严格的考査。如果 
他说的是眞的，而 且也证 明了，那就让我们明白地赞同吧；如果他 
在某些方面错了，那我们就要辨別眞伪，但决不要陷在为了细节 
中的一个错娛而抛弃一大串无可辩驳的眞理这样太普遍的偏见中 
去。毫无疑问，当无神论者犯了错 i 吳的时候，他和迷信者同样有权 
把错误归咎于自己本性的脆弱。一个无神论者是能够有种种坏毛 
585 病和缺点的，他也能够推理得不正确，但至少他的错误永远不会 
有像宗教的奇谈怪论所产生的那样的后果。他的错 i 吳决不会象它 
们那样在民族內部煽起不和的火焰。无神论者不会用宗教为自己 
的恶行和迷误 辩护； 他也决不会像那些髙明的神学家那样认为自 
己绝对正确，这些神学家把神的审定和他们自己的狂妄连在一 
起，假想他们得到了上天的许可，有义务在人间传播诡辩、谎言和 

谬误！ * 

人家或许要说，拒绝相信有神，那么，在使誓言的神圣性消失 
了的同时，也使维系社会最有力的一根链条折断了。我的回答是: 
在最富于宗教信仰的民族中以及在自夸是最相信神存在的那些人 
当中，背誓弃盟决不是罕见的事。据说，狄亚哥拉斯便是因为看到 
神沒有把一个以神之名去作伪证的人用雷霹死而由迷信者转变为 
无神论者。按照这个原则，那么在我们当中该有多少人要变成无 

神论者呵 I 人们曾把一个不可见的和不认识的实体弄成为人的契 

< 

约的寄存者，从这点上，我们看不出他们那最庄严的契约和约定是 
会由于这个无益的手续而变得更加巩固起来的。我正是从你们身 
上，民族的引导者呵，得到了证实的1这个你们在描绘着幷妄想从 
之取得栺挥杈的上帝，这个你们经常引来作为你们誓言的证人，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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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你们协议的保证的上帝，这个你们确实承认害怕受其审判的上 
帝，只要一涉及到那最无足轻重的利益的时候，难道它是大大地使 
你们感到敬畏 了吗？ 对于你和自己的联盟、自己的属下缔结的那 
些如此神圣的契约，难道你是怀着宗教的虔心去看待的么？对这 
样多神圣的联系却时常给以如此之少的忠诚的王侯们呵，我看见 
眞理的力量正在沉重地压着你们 I 对于这个质问，你们无疑是要感 
到惭愧的，你们不得不承认你们在玩弄神也在玩弄人。我说什么 
呢 I 难道不是宗教自己时常使你解除自己的誓言的么？特別是涉 
及到它的神圣的利益的时候，难道它不是命令你去做不忠实的人， 

破坏你那宣誓的信心，可以不遵守你和它所惩罚的人缔结的契约 586 
的么？ 在你使你自己成为不忠的和背信的之后，难道宗教不是有 
时候就利用你和你的属下们相联系的一些誓言，僭夺了赦免他们 
的权力 的么? ①如果仔细考察事物，我们就会发现，在这样的领袖 
的领导下宗教和政治便成了眞正的背誓弃盟的学校。在最明显的 
骟局中幷且是为了最无价値的利益，只要是指上帝之名发誓作证 
的时候，那些形形 S 色的骗子手们是永远也不肯后退的。那么誓 
言又有什么用处呢彳这是只有头脑简单的人才会上当的陷肿。不 
论在哪里誓言都是一些空洞的形式；它旣不能约束坏人，也不会给 
诚实的人的契约加上些什么。诚实的人即使沒有誓言，也决不会 

①“人决不该对异端保持信仰”，这是在罗马天主教中，就是说在基督教之最迷 
信和人数最多的教派中，始终被接受的一句格言。康士坦斯宗教大会，当它不顾皇帝的 
护照而焚烧了约翰•胡斯和布拉格的哲罗姆的时候，就是这样决定了这条格言的。如 
人所知，罗马教皇有免除他的门徒的说教和祈祷之权。这同一的罗马教皇，根据效忠 

的誓言，也往往僭夺了废除国王和赦免其臣属的权力。 

非常奇怪的是：誓言是得到宣扬基督教的国家的法律的许可的，可是基督却曾正 

式地禁止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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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破坏契约的胆量的。毫无疑问， 一 个背约和不忠的迷信者沒有 

t 

什么地方比一个失信的无神论者优越些。如果一个是对于自己信 
仰的上帝不尊重，另一个是对于一切明理的人不能不相信的自己 
的理性、名誉和舆论不尊重，那么，他们当中不论哪一个都不配再 

得到自己同胞的信任，也不配得到好人的尊重。 O 

， 

人们常 常问： 是否有过一个沒有任何神的观念的民族?幷且一 
587个完全由无神论者组成的民族是否会存在？不管某些思辨家对这 
问题能说什么，看来，说我们地球上有过一个人口众多的民族，他 
们对于自己向之表示尊敬和屈从的某些不可见的势力沒有任何观一 
念，这说法是不眞实的。®人，就他是一个胆小的和无知的动物而 
言，在他的苦难中必然会变成为迷信者：要不他为自己造出一个上 
帝，要不他承认別人愿意给与他的那个上帝。因此，说人能合理地 
设想在地球上有一个完全沒有某种神的观念的民族，这话看来是 
不对的。这个人给我们看太阳、月亮和星辰；那个人又给我们看给 
他提洪生活必需品的海洋、湖沼、河流以及供给他以躲避烈风的树 
林;这个人给我们看一块外形古怪的岩石、一座高耸的大 W 、 一座时 
常给他以惊愕的火山，那个人则又给你看看他的其恶毒使他害怕 

①霍布 斯说： “一个誓言并没有在义务上添加什么东西。它只不过在发蜇的人 
的想象中，增加了唯恐破坏一个即使沒有任何誓言也一定会遵守的契约的恐怖”。 

@人们有时相信，中华民族是无神论者；但是，这个错误应归咎于基督教传教 
士，因为他们习惯于把同他们不具有相似的神的观念的人都看作无神论者。看来这想 
法是站得住脚的：即中华民族是很迷信的，但被一些一点儿也不迷信的领袖们所统治， 
中国人民并不因此也就是无神论者。如果中华帝国是象人们说的那样昌盛的话，那它 
至少给人提供了一个十分有力的证据，证明统治者们为了很好地统治迷信的人民是并 

不需要成为迷信者的。 

有人认为格陵兰岛人 ( Grcen I andois ) 是没有任何神的观念的。可是， 对于 一个如 
此野蛮和受大自然如此虐待的民族，这是难以令人相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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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鳄鱼、危险的毒蛇1和他以为与他的好运坏运有关的爬虫。总之， 

毎个人都耍怀着敬意给你看看他的膜拜物或他的家神和保护神。 

• • • 

但是，野蛮人从他的神的存在，幷沒有得出和开化的人同样的 
结论。一个野蛮民族不相信应该对自己的神做很多的 思考； 他沒 
有想象到这些神要影响他的行为，也要强烈地占据他的思想。满 
足于一种祖陋的、简单的、外在的崇拜，他不相信这些看不见的势 
力会妨碍他对自己同类们的行为。 一 句话，他沒有把他的道德和 
他的宗教联系起来。这种道德，就象一切愚昧民族所能有的那样, 
是粗俗的。它同人们的为数不多的需荽相适应。它时常是不合乎 
理性的，因为它是可以说尙处在童年时期的人的无知、无经验和很 
少有节制的情欲的结果。只有在一个人数众多、固定而文明的社会 
中，由于日益繁多和日益增长的需要和利益，人们才不得不求助于 
政府、法律、公共的祭仪以及宗教的一致的体系，以维持社会的协 
调。正是在这时候，聚居的人们才思考和组合他们的观念，提炼他 
们的槪念。正是在这时候，那些统治他们的人，才利用对于无形的 
势力的恐惧来控制他们，使他们驯服，迫 f 他们顺从和在和平中 
生活。正是这样，道德和政治才渐渐地和宗教体系发生了关联 。一 
些民族的领袖们，往往自己也是迷信者，看不淸自己的利益，不大 
懂得健全的道德，也不大淸楚人心的眞实的动力，在使自己属下的 
人民成为迷信者、用不可见的幽灵去威胁他们、把他们当做人家用 
神话和幻影去安抚的孩子们看待的时候，便相信为了自己的权威 

和社会的安宁什么事都做到了。凭着这些奇妙的发明的帮助- 

一些民族的领袖和引导者自己便常常受了它们的欺骗，把他们从 
一个种族传到另一种族去——，帝王们便不再学习什 么了； 他们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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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法律，沉迷在淫逸之中，只知顺从自己一时的兴会行事。他们把 
抑制自己臣属们的重担付托给诸神，把教育人民的责任交给牧师， 
后者便负责使人民变得服服帖帖、忠心耿耿，而且使他们很早就学 
会在可见和不可见的神的枷锁之下战战兢兢。 

正是这样，多少个民族才都由于它们的保护者的缘故而处在 
永恒的幼稚时代，受着种种空虛的幻影的束缚。正是这样，政治、 
法律、教育、道德，才都到处被迷信给沾染坏了。正是这样，人才不 
再认识除宗教以外的其他义务。正是这样，道德的观念才同騙子 
手任意使之乱说的那想象的权威的观念错娛地结合起来。正是这 
样，道德才变成是不定的和漂浮的;正是这样，人家才使人们相信， 
沒有上帝对他们就不存在什么道德；正是这样，那些在自己的眞实 
利益、自然的义务、相互的权力上同样变成盲目的王侯和臣属们， 
才都习惯于把宗教看成对于风尙是必需的，对于统治人民是必不 
可少的东西，是达到权势和幸福的最可靠的手段。 

正是根据这些屡次被我们证实是错误的假想，那么多人，尽 
管他们很有见地，也馬是认为一个由无神论者结成的社会能长久 
存在下去是不可能的。毫无疑问，一个沒有宗教、道德、政府、法律、 
教育、原则，人数众多的社会是不可能维持下去的，这个社会只是 
把一群准备互相残害的动物或是一些盲目顺从着最恼人的冲动的 
孩子聚合起来而已;但是，随着世界上有了各式各样的宗教，人类 
社会难道不是差不多还是处在这种状 态吗？ 差不多在所有的国家 
中，君主们难道不是都同他们的属下处在连续不断的战爭之中吗？ 
这些属下的人民，尽管有宗教以及宗教给他们的那些关于神的可 
怕的观念，难道不还是不断地从事于互相残杀和互相造成不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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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 宗教本身和它的种种超自然的观念，难道不是不断用来鼓舞 
帝王们的情欲和虛荣，幷在持有不同意见的同胞当中煽起不和的 
烈 火吗？ 这些穷凶极恶的权势们，人们设想他们是为害于人类的， 

• Q « • • 

难道可能在人间产生比神学所孕育出的狂信和凶暴还要更大的不590 
幸吗？一句话，集合成为社会的无神论者，不管人家设想他们多 
么不合情理，难道他们会以一种比那些充满着眞正的恶行和无稽 
的幻影、从多^世纪以来只是无情无理地互相毁灭互相残杀的迷 
信者们更为罪恶的方式去行事吗？我们是不能这样认 为的; 相反， 

我们敢于大胆地 预言： 一个沒有一切宗教、被公正的法律所统治、 
被良好的教育所陶融、由于奖赏而引人向善、由于公正的惩罚而使 
人避恶、从迷误、谎言和幻影中解放出来的无神论者的社会，和那 
些一切都协力在麻醉精神和败坏人心的宗教社会比较起来，将会 
是无限地更为高尙和更为有德的。 

当人们想要有益地从事于人类的幸福，那就非得从改革充上 
的神着手不可。排除了这些想象的、专门来恫吓无知的和处于幼 
雅时期的人们的鬼东西，人们才有可能容许自己引人类走向成 
熟。我们不能过于重复这些 话了： 不请教人的本性和他同自己同 
类的眞实关系，就沒有道德；以不公正的、任性的、恶毒的神作为行 
为的规范，行为就沒有任何固定的原则。不请教生活在社会上的 
人的本性以便满足他的需要和保证他的幸福与享受，就沒有健全 
的 政冶。 沒有任何良好的政府是可以建立在一个专制的上帝上面 
的，这往往会使它的代表者成为暴君。不请教社会的本性和目的， 
任何法律都不会是良好的；如果法学是按照被神化了的暴君的偏 
私和情欲来规定的，就不能有益于民族。如果教育不建立在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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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上而只建立在幻影和偏见之上，就不会有合理的教育。最后，在 
腐败堕落的领袖们的统治之下，在牧师们的引导之下，是不会有什 
么德行、公正和才能的。这些牧师们，使人成为他们自己和一些別 
人的仇敌，幷想方设法在人们身上堵死理性、科学和勇敢的萌芽。 

人们也许要问，人是否能够合乎理性地夸口说，有朝一日终于 
会使一个整个的民族忘却它关于神的那些宗教见解和 观念？ 我的 
回答是：事情看来是完全不可能的。而且这也幷非为我们自己树 
立的目标。这个从最稚弱的童年起就使人强行记着的上帝的观 
念，从本性上看，似乎不可能从绝大多数人的精神中根除。把上帝 
的观念强加给那些已达到某种年龄但从未听说过上帝的人，和把 
上帝的观念从那些自极幼小的年龄以来就受它的浸染的人的头脑 
中除去，也许是同样困难。因此，我们不能设想人能够使一个整个 

4 

的民族从迷信的深渊、就是说从无知和迷妄的深处，过渡到绝对 
的走神论。因为后者是以思考、硏究、知识 、一 长串的经验、观察自 
然的习惯、对于自然的各种现象、它的组合、它的法则、构成它的种 
种存在物以及它们的不同特性等等的眞实原因的知识为前提的。 
要成为无神论者，或者荽确信自然的力量，就必须对自然进行思 

A 

考； 浮光掠影的一瞥是绝不会认识 它的。 缺少训练的眼晴常会犯 
错 i 吳。对于眞实原因的无知就会假想出一些想象•的原因，而无知 
就是这样把物理学家引到一个_灵的脚下，他那受到限制的视线 
或他的懶惰,便相信在这个幽灵之中找到了一切难题的解答。 

无神论，正如哲学和一切深奥的和抽象的科学一样，幷不是为 
世俗人建立的，甚至也不是为大多数人建立的。在一切人数众多 
和开化的民族中，是那些环境使之能够从事思维的人做出了种种 



第十 HCS 无神论体系危险吗 521 

有益的探索和发明，当这些东西被认为有益和眞实的时候，迟早会 
得到推广幷结出果实。几何学家、机械师、化学家、医生、法学家、 

4 

甚至技匠，都在他们的硏究室或作坊里劳动，为在各自的领域內寻 
找出服务社会的 方法； 然而他们从事_任何科学或职业都不为世 
俗的庸众所认识，世俗人毕竟只是在后来才利用它们，幷从自己毫592 
无任何观念的工作中得到好处。天文学家劳动是为了水手，几何 
学家和机械师搞计算，也是为了水手。灵巧的建筑师画一些深奧 
的图样是为了石匠和工人。不管宗教见解的所谓用处是什么，深 
沉而巧思的神学家是不能自夸说他工作、著书、爭吵是为了人民的 

4 

利益的，虽则为了这些人民永远不会懂得幷且在任何时候对人民 
也不会有任何益处的体系和神秘，人家使他们付出了如此高昂的 
代价。 

因此，哲学家幷不是为了大多数人才去写作或思索。无神论 
的原则或自然的体系，象人们所感到的那样，同样也不是为那在其 

• 參 《 • « 

他观点上很明达但在普通的成见方面往往过于固执的大多数人建 
立的。不仅具有很多机智、知识和才能，而且还具有一种很正规的 
想象、或者具有对脑子长期受其浸染的种种习见的幻影作有效的 
攻击所必要的勇气，这样的人是很少碰到的。一种神秘而不可克 
制的倾向往往不顾推理而把精神最坚定的人引向偏见，这些偏见 
是他们看到普遍地建立起来、幷且自己从最稚弱的童年起就受到 
浸润的。不过 ，一 些最初看起来古怪或使人起反感的原则，当它对 
人们表现是有着眞理的时候，就会渐渐地深入到人的精神中去，对 
它们变得熟悉起来，向远方传播开去，而对整个社会产生有益的影 
响。随卷时间的推移，社会便熟悉了那些它起初认为是荒谬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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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观念•，至少，人们不会再把鸹些宣传这类见解——即经验使人 
看到人们可以对之存疑但它们对公众是沒有危险的——的人，看 
成是可僧恶的了。 

所以，人不应该害怕在群众中散布观念。这些观念不是有益 
的吗？ 那么它们将会逐渐地开花结果。一切从事于写作的人，决 
不应该把眼光固定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也不应该局限于他当时 
的同胞和他居住的那个地区。他应该向人类讲话，他应该预见到 
未来的种族。期待自己同时代人们的赞许是徒然的；一心想看到 
自己的成熟的原则被偏执的人热情地接受，那也是徒然的。如果 
他说出了眞理，那么未来的世纪将会对他的努力作出公正的评价。 
在目前，但愿他想到已尽可能地做了一切、或已得到世上少数眞理 
之友的私下的赞许而感到心满意足吧。眞实的作家只是在他死后 
才得到 胜利; 正是在这时候，那消损了和磨钝了的仇恨的锋芒和嫉 
妬的利箭，才让位给眞理。眞理是永恒的，它将越过世上的一切谬 
误而巍然长存。① 

_ ■ ■ ^— ■ I . ■■■_， … ♦ 

①真理是否能有害于人，这对很多人是个 难题。 一 些心怀善良的人在这 个童要 
的问题上自己也往往是没有一定的意兒的。真理只是对于那些欺骗人的人才是有害 
的； 人的最大利益在于识破骗局。真理很可能对宣扬真理的人有害；但真理决不会有 
害于人类，而且，对于那些往往并不准备去听它或 了解它 的人，真理决不可过于明确地 
去加以宣扬。如果所有从事写怍去宣扬重要真理(往往被人们看成是最危险的）的人， 
被对于公共福利的爱所充分激发起来，以致甘冒使人不悦的危险而坦率直言的话，那 
么人类或许比它现在要远为开明而幸福。用隐晦的语言写作，这就常常等于、不向任何 
人去写一样。人的精神是懶惰的，应当尽可能给它除去思想上的障碍。要推敲古代哲 
学家们那些暧昧的、其真实情感对我们几乎已完全丧失的预言之类的东西，在 今天要 
贽多少时间去研究呵 I 如果真理是对人有益的，那么从人那里把真理剝 夺了去 就是一 

种不公正。如果真理应该被承认，那么也应该承认它的结杲，这结果也同样是真理。大 
部分人是热爱真理的，但由真理引出来的结果在他们却是这样一种巨大的恐惧， 以致 
他们时常宁愿坚持谬误——习惯阻止他们去感觉其悲 惨后果 的谬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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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我们同意霍布斯这 句话： “把自己的观念推荐给人们，对 594 
他们幷无任何伤害；最糟的是让他们处在怀疑和爭论之中；他们不 
是已经处在这种境地之中了 吗？” 如果一个著作家自己错了，那是 

k 

他沒能很好的思维。他提出一些错误的原则 了鸣？ 那么问题就在 
于对这些原则加以考察。他的体系是 错误的 或可笑的呜？那么让 
眞理大白于天下，他的著作就会被人轻视。而且，著作家，如果自 
甘堕落，那么将会由于他的冒眛而遭到充分的惩罚；即使他死了， 

活着的人不会侵害他的残 S 。 沒有任何人是抱着侵害自己同类们 
的目的去写作的；他总是想要博得他们的赞扬：或是使他们得到娛 
乐，或是剌激他们的好奇心，或是把自以为有益的一些发现传达给 
他们。任何著作都不能是危险的，特別是如果它包含着眞理的话。 

即使它包含着一些显然违反经验和健全理智的原则，它也不能说 
是危险的；事实上，一部著作，在今天要是对我们说太阳幷不是发 
光的、弑父杀母是合法的、偸盜是允许的、通奸不算犯罪等等，那它 
会产生怎样的结果？稍微思考一下就会使我们咸到这些原则的错 
i 吳，而且整个人类会起来反对它们。人们会讥笑作者的妄诞，而不 
用多久他的书和他的名宇，也就被遗忘了，除去他那些原则的可笑 
的无稽。只有宗教的妄诞才是对人有害的；为 什么？ 因为往往是权 
威主张用暴力去支持这些妄诞，把它们当作眞理，幷且对想要讥笑 
或考察它们的人给以严厉的惩罚。人若是更理智一些，他就会用 
看待物理学的体系或几何学的问题的同样的眼光，•去看待宗教的 
意见和神学的体系。物理学或几何学尽管有时在学者当中引起非 
常激烈的爭论，但决不致扰乱社会的安宁。如果人们能够使那些大 
权在握的人认识到，对于那般在不断爭辩着的神奇的问题上连自 595 


己都不能取得一致的人们的爭论，应该对之予以淡漢和轻视，那 
么，神学上的种种爭论就决不会产生那么大的影响了。 

健全哲学想要逐渐引进到人间来的，至少正是这种如此公正、 
如此合理、如此有益于国家的淡漠。如果世界上那些为自己属下 
人民的福利操心的君主们，把神学上的无谓纷爭委之于迷信 ，使宗 
教服从于政治，强迫它的专橫的牧师们成为普通的公民，幷且小心 
阻止他们的爭吵影响公共的安宁，那么，人类不是会更幸福一些 
吗？ 对科学、对人类精神的进步、对道德、法学、立法、教育的完善， 
有多少好处不会从思想自由中得到呵！如今，天才到处碰到束缚; 
宗教不断地扯他的后腿。被带子缠着的人不能得到官能上的享 
受，甚至连他的精神也受到约束，人好像还被他儿时的襁褓裹^似 
的。和神权连接起来的民权，似乎只是想支配一些粗野的奴隶，这 
些奴隶被关在一间黑暗的地牟中，彼此'承受着对方的恶劣脾气的 
后果。君主们憎恶思想自由，因为他们害怕眞理;这眞理在他"门看 
来是可怕的，因为它谴责他们的暴行。这些暴行在他们是珍的， 
因为那不得不是错综复杂的眞实的利益他们幷不比自己的臣屬们 
更认识。 

但愿哲学家的勇气，不要让那么多似乎要永远把眞理从1也的 
领域中排除出去、把理性从人的精神中排除出去、把自然 从他# 权 
利中排除出去的联合起来的障碍给打消吧。为了治愈人的精神，只 
要用人们在一切时代为腐化它所耗去的心力的千分之一，就足够 
了。因此，让我们不要因为人的不幸而失望；也决不要不公正地认 
为眞理不是为他而雖立的。他的精神在不停地追寻着眞理，_的 
596心在渴求着它。他的幸福在热烈地呼喚着它。只因为宗教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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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观念弄得颠倒了，用带子长久地蒙住了他的眼睛，幷竭力使道 
德对他成为完全陌生的东西，他才害怕或不认识了眞理。 

尽管人们为了使眞理、理性和科学同人世间隔离用了种种异 
乎寻常的心计，可是时间，由于多少世纪的进步知识的帮助，总有 
一天甚至使那些王侯们也会明白过来。我们看见他们曾那样疯狂 
地反对眞理，那样仇视正义和人的自由。或许命运会在王座上扶 
起一些有教养的、公正的、勇敢而慈悲的君主，他们认识人类苦 
难的眞正来源，将会用智慧给予他们的良药去医救人们。也许， 

他们将会认识到他们以为从之借来权力的那些神，才是他们的人 
民的眞正灾星;这些神的牧师们才是他们的大敌和眞正的对手；他 
们看成是自己权力之依靠的宗教，只会削弱和动搖他们的权力；迷 
信的道德是虛伪的，它只是用来败坏自己的属下，把奴隶的恶德给 
予他们而幷不给以公民的 美德。 总之，他们将在宗教的谬娛中看 
到人类不幸丛生的 根源； 他们将会感到宗教的谬误和一切公正的 
治理是水火不相容的 P • 

在人类所渴望的这一时鈿到来之前，这期间，自然主义的原则 
将只被少数思想家所采纳；他们不能企望会有很多的赞同者或信 
徒。相反，他们将会在那些特別是在其他事物上表现很有机智和 
知识的人们当中，发现一些激烈的反对者或甚至一些表示轻藐的 
人。像我们已使人看到的那样，就是一些最有才能的人，也不能决 
然和他们的宗教观念完全 绝裂； 对于光辉的天才如此需要的想像 
力，在他们身上往往成了对于彻底摧毁成见的一种不可逾越的障 
碍；摧毁成见是靠判断多于机智的。在这个已经如此容易使他们 
产生幻想的条件上，还要加上习惯的力量，对很多人来说，把他们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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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神的观念剝掉，这就会等于把他们自己身上的一部分给挖去， 
剝夺了他们日常习用的食物，使他们沉浸在空虛之中，迫使他们不 
安的精神由于无所活动而趋于死亡。① 

所以，如果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人，每当碰到一个他们沒有勇 
气拿出他们在很多其它对象上所使用的注意去考察的对象时，固 
执地闭上眼睛或一反他们惯常的敏锐，让我们也不要感到惊奇吧。 
掌玺大臣培根认为 ， f 申 i 含 ，— f 

宗教， 如果我们愿意分析这个命题，我们将会发它^意思是 说*， 

♦ • 

一 些非常平庸的思想家是能够很迅速地蔡觉宗教的种种粗俗的荒 
谬的，可是他们不习惯沉思或缺少一些用来引导他们的可靠的原 
则，他们的想像很快又使他们重新走进神学的迷宮，尽管一种过于 
微弱的理性似乎想要把他们从那里拉出来。胆怯的人们甚至连自 
己安定自己都要害怕的；习于满足神学解答的精神，则在自然中只 
看到一个不可解释的谜、 一 个不能测度的深渊。习惯于把眼光固 
定在他们当作一切之中心的那个理想的和数学的点上，只要他们 
看不到宇宙的时候，宇宙对他们便是乱作一团了。在他们所处的 
因境当中，他们就宁愿回到好象给他们解释一切的那些儿时的偏 
见上去，而不愿漂浮在空虛之中，或离开他们认为是不可动搖的 
598 那个支点。因此，培根的这个命题好像除了下面这点之外是什么 


①莫那日曾指出，历史是很少谈论那些女无神论者或无信仰的妇女。这一点并 
不使人奇怪；因为她们的机智使她们成为胆小怕事，在她们身上，神经受着周期的变 
化，而且人家给予她们的教育也使她们易于轻信。具有温和气质和想象力的女人需要 
种种幻影去填补她们的闲暇，特别是当坻界遗弃了她们的时候。虔敬和教规对她们因 
而也就变成了一种职责或一种娱宗。 

% 参看《培根论说文集•论无神论》第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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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沒说明的 ，即： 最能干的人也不能抵抗他们想像的幻影，他们的 
想像的激越性禁得住最强有力的推理的冲击。 

然而，一种对于自然的认眞的硏究，便足以使一切能用平靜的 
眼光观察事物的人从困惑中醒悟过来。他将会看到，在宇宙中一 
切都是被链环联系着，这些链环，对于皮相的或心浮气躁的观察 
者是看不见的，对于冷靜观看事物的人则非常显著。他将会发现， 
那些最罕见的、最神奇的以及最微小和最通常的结果尽管同样都 
是不可解释，可是必然都是从自然的原因中产生出来的。而且那 
些超自然的原因，不管人家在什么名目下去表示它们，也不管人家 
给它们按上什么性质，都只不过增加困难和繁殖幻影而已。最简 
单地观察也将会无可反驳地给他 证明： 一切都是必然的；他所看到 
的结果都是物质的，因而只能来自同样性质的原因，尽管他不能借 
助于感官追溯到这些原因。所以，他的精神到处指示给他的只是 
活动的物质，这物质时而以一种他的器官容许他追踪的方式而活 
动，时而以一种他察觉不到的方式而活动。他将会看到 ，一 切存在 
物都遵循着不变的法则 ，一 切配合自行形成和自行破坏 ，一 切形态 
都在改变，而那个巨 大的整 体则永远始终如一。这样，从他早先受 
其浸染的观念中回过头来，从他习惯于和一些纯理的存在联系起 
来的那些错误的观念中醒悟过来，他将会同意对于器官不能把握 
的东西自己是无知的；他也将会承认，一些噯昧的、沒有丝毫意义 
的用语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而由于经验的引导，他将会撇开一些 
想像的假设而抓住被经验®实了的实在。 

大多数硏究自然的人，往往只是用带着傷见的眼光观察自然。 
他们在然中只是寻找那他们预先决定要在自然中寻找着的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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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9西。只要他们看到一些和他们的观念相违反的事实，他们便立刻 
把自己的视线从那里移开，以为自己看错了。或者，如果他们还回 
到那里去，那也是希望能够使这些事实同他们的精神受其浸染的 
一些槪念相调和。正是这样，我们发现一些热情的物理学家，即使 
在那些最公然与他们的意见相抵触的事物中，他们的偏见也要给 
他们指出他们所专务的体系是无可非议的。这样，我们看到那些 
从终极因、从自然的秩序、从对人的善举等等抽出来的所谓关于一 
位善良的上帝的存在的证明，便产生出来了。这同一的热忱家们 
不是也看到混乱、灾害和变革 了么？ 他们又从之抽出了他们上帝的 
贤明、智慧和善良的种种新的证明，可是所有这些事物都似乎同样 
明显地否认了前者给他们确认了的和建立了的那些性质。这些有 
成见的观察者，看见诸星体的周期的和有规则的运动、地球的产 
生、在动物中诸部分之惊人的协调，茫然若失；这时候他们忘记了 
运动的法则、引力、排拒力、重力，而把这些巨大的现象归之于一个 
连他们自己都沒有任何观念的未知的原因。最后，在他们想像的 
炽热中，他们把人放在自然的中心，假想人是所有一切存在着的东 
西的对象和目的。正是为了人，一切才形成，正是为了使人享受， 
万物才被创造。然而他们却沒有看到，时常看见的却 是:整 个自然 
似乎疯狂地在和人作对，命运执意要使人成为万物中最大的不 
幸者。 © 

无神论之所以少见，只是因为从人的最稚幼的年龄起 ，一 切便 

①健全的物理学的进步，对自然不断给以否定的迷信来说，常常是致命的《>天文 
学消灭了经法官批准的占星术；实验物理学、博物学和化学的研究，使得江湖术士、牧 
师和魔术师不可能创造奇迹。被人深入钻研过的自然，必然要使被无知放在自然宝座 
上的幽灵趋于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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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伙同起来用一种使人头脑晕眩的热忱去麻醉他，或是用一种体600 
系化了的和言之成理的愚昧去充 塞他； 这种愚昧可以说是一切愚 
昧之中最难克服和最难拔除的了。神学不过是一种字眼的科学， 

由于不断重复这 S 字，人们就习惯了把它们当作是一些事物。可 
是一旦要对它们加以分析，人们就会发现它们原来幷不表示任何 
眞实意义。在世界上，肯思维1理解自己的观念、具有锐利的眼光， 
这样的人是很少的。精神中的正确性，乃是自然给予人类的最稀 

j 

罕的禀赋之一。一种过于活跃的想像、一种急切的好奇心、和过多 
的冷漠、悟性的迟钝、精神的怠惰、思维的不习惯，同样都是发现眞 
理的强大的障碍。一切人都多少具有想像、好奇心、冷漢、胆汁、怠 
惰、能动性，而他们的精神的正确性，正是依赖自然在他们机体中 
所置放这类东西的正确的均衡的。然而，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说过 
的，人的机体是经常变化的，他的精神的判断又随着他的机体不得 
不忍受的变化而变化。这样，在人的观念中进行的几乎不间断的 
变革便产生了，特別是在这样的时候，即经验在一些对象上面不给 
他们提供任何固定的点作为依据的时候。 

要寻找和发现眞理^^一切都竭力把它给我们隐藏起来，而 
我们作了使我们误入迷途的人的从犯，也往往愿意装作无知，或 
者，我们那习以为常的恐惧也使我们害怕发现它 —— ，就需要一种 
正确的精神、一颗正直的心和对自己的信心、一种为理性所调节了 
的想像 y 有了这些条件，我们才会发现眞理。眞理永远不会把自 
己显 示给沉迷于自己的梦幻的热忱者、显示给为忧郁所养育的迷 
信者、显示给被自己的自以为了不起的愚昧所充塞的空虛的人、显 
示给无所事事和专门寻欢作乐的人、显示给只想对自己产生幻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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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居心不良的推理的人。有了这些条件，那么细心的物理学家、几 
601何学家、道德学家、政治家以及神学家本人，当他们诚心诚意地去 
寻求眞理的时候，就会发现作为一切宗教体系之基础的基石显然 
是谬误。物理学家将会在物质中，找到物质的存在、运动、配合以及 


永远被不可能改变的普遍法则规范着的活动方式的充足的原因。 
几何学家将会计算物质的各种力量；而且无需走出自然，他将会发 


现为了说明自然的现象，是不需荽求助于一个存在或是一种与一 

» « 

切已知的力量无法共约的力量的。知道了能够影响民族精神的眞 
实动力的政治家，将会感到不需要求助于一些想像的动力，而只有 
眞实的动力才能影响同胞们的意志、才能支配他们为维持社会而 
劳动；他将会承认，一种虛幻的动力只会使一个复杂得象社会这样 
的机器的活动变得缓慢甚或使它受到扰乱。热爱»理甚于神学的 
巧思的人，很快就会看出，这门空洞的科学，不过 是错误 的假设、以 
尙未证实的事实为根据的原则、诡辩、恶性循环、无益的区分、诱人 
的巧思、只能产生稚气和永无休止的爭论的居心不善的论证等等 
一 大堆不可理解的东西罢了。最后，凡是对道德、对德行、对在社 
会上于人有益的事物具有健全观念的人，不管他是为了自身的保 
存，还是为了他作为其中一员的整体的保存，都将会承认，为了发 
现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和义务，只需请教他们自己的本性就成了， 
而千万不要以一个矛盾的存在作为这些关系和义务的根据，或是 
从一个只会扰乱他们的精神、使他们对于自己的活动方式变得毫 


无主见的模型那里借来。 

这样，所有顺从理性的思想家们，在拋弃自己的偏见的时候， 
便能感到那样多抽象的体系都是无用的和错 误的。 直到如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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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不过只是用来混淆一切槪念，幷使一些最明白淸楚的眞理成为602 

I 

可疑。所有的人，当他重新回到地球上来，离开了那个只会使他的 
精神迷失的天国境界而请教于理性的时候，就将会发现他需要认 
识的东西是什么，幷将戳穿热忱、无知和谎言到处用来代替眞实原 
因和实际动力的那些虛幻的原因。这些眞实原因和实际动力是在 
自然中活动的，人类精神离开自然便永远只会迷失幷使自己成为 
不幸者。 

一神论者反其神学家们，总责备他们的对手对邪说和体系有 

# * • * 

爱好，而他们自己却把一切观念建立在想像的假说之上，形成了弃 
绝经验、轻视自然、丝毫不理会自己感官的证明、使自己的悟性屈 
从于权威的支配这样的一个原则。自然的信徒们难道不是也有权 
向他们说这样的 话么： 

“我们只确认我们看见的东西，只有明显性才使我们信 
服。如果我们有一种体系，那这体系就只能是建立在事实之 
上。我们在自身和到处所看到的，唯有物质；因此我们得出结 
论 ：物质 是能够感觉、能够思维的。在宇宙中，我们看见一切 
都是依照机槭的法则、特性、配合、物质的改变而运行的；我们 
在自然所呈现给我们的现象以外，不去寻找其他解释 P 哦们 
只体会一个单独的和唯一的世界，在这世界中一切都是联系 
着的，每一个结果都应归之于一个已知或未知的自然的原因， 
是这个原因按照一些必然的法则把它产生出来。未经证明 
的，不管是什么东西，我们都不加以肯定，而你们也不必非像 
我们一样地承认不可。作为我们出发点的那些原理是淸楚 
的、明显的，这就是一些事实。如果某种事物对我们是曖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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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不可领悟的，我们就老老实实承认它的曖味性，就是说，承 
认我们知识的有限①，我们决不想像出任何假说去解释它。 
我们同意永远不会知道它，或是期待时间、经验、人类精神的 
进步使它明哳起来。我们这种哲学态度难道不是眞实 的吗？ 
事实上，在对自然进行的一切硏究中，我们所持的态度和我们 
的对手们在处理其他科学诸如博物学、物理学、数学、化学、 
道德学、政治学时所持的态度是相同的。我们小心地把自己 
限制在由于感宫——这是自然赋予我们去发现眞理的唯一工 
具——的媒介而使我们认识的东西的范围之內。可是，我们 
的对手们是怎样 做呢？ 他们竟然想像出一些比他们想要说明 
的事物还要更为不可知的东西，去说明他们不知道的事物，而 
对于那些不可知的东西，他们自己承认是沒有任何槪念的1 
他们连从比较知道的东西着手然后再处理不太知道的东西这 
样的逻辑上的眞实原则都弃而不顾了，以为借助于这些东西 
便可解决一切困难;可是它们究竟把它们的存在建立在什么 
上 面呢？ 它们建立在人的普遍的愚昧之上、建立在人的无经 
验之上、建立在人的恐怖之上、建立在人的被扰乱了的想像之 

上、建立在一种所谓，字亨乎亨之上。这种內在的感宫，实际 
上只不过是无知、恐惧、由于人的不习于思考和习于让权威去 

引导的结果罢了。正是在一些这样破烂的基础之上，神学家 
们呵，你们建立起你们那学说的大廈。这样做了以后，你们就 
发觉,对于那些作为你们体系之基础的神、它们的属性、存在、 
在地方上的存在方式以及它们的活动方式，不可能形成任何 


①最髙的智慧就是对大部分事物的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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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的观念。因此，连你们也招认，对于你们用来作为一切存 
在物的原因的那个事物的构成原素是计么，这是非认识不可 
的，你们自己也都处在深深的无知之中了。因此，不管人家从 

r 

哪个观点去观察你们，正是你们，建立了一些悬在空中的体 
系，你们是所有创造体系的人们当中最荒谬的；因为当你们信 
赖想像去创造一个原因的时候，这个原因至少应该在一切事 
物上面撒下一些光亮，也正是在这个条件之下，人们对它的不 
可领悟性才或许有所谅解。可是，你们的这个原因究竟能用来 
说明什 么呢？ 它能使我们更好地认识世界的起源、人的本性、 
灵魂的性能、善恶的来 源吗？ 当然不能。这个想像的原因，不 
是什么东西也说明不了、就是由于它而增加了无穷的困难，或 
是在所有人家使它干预的问题上投下障碍和噯眛。不管人们 
引起的问题是什么，只要让上帝的名字参加进来，问题马上就 
复杂起来了。在一些最明白的学科中，这个名字是伴着层层 
云雾而出现的，这云雾使最明显的槪念变得复杂，变得莫明其 
妙。你们的神，即你们依照它的意志和榜样而建立一切德行 
的神，给我们提供了什么道德观 念呢？ 所有你们的一切天启， 
难道不是把神在一位暴君的形象下显示给我们坞？这暴君， 
以人类为玩物，为了作恶快活而作恶，依照它的不公正的而你 
们却让我们崇拜的偏私的规定统治着世界。所有你们那精巧 
的体系、神秘和你们发明出来的巧思，难道能把你们如此完善 
的.上帝身上为良知所不能不指责的汚点冼掉吗？最后，你们 
之抚乱世界，你们之迫害和歼灭所有拒绝承认被你们用宗教 
这个壮丽的名宇装饰起来的成体系的梦幻的人，难道不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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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借上帝的名 义吗？ 因此，神学家们，承认这一 点吧： 你们不 R 
是种种荒诞的体系的編造者，而且最终也不得不成为残忍凶 
恶之徒，由于你们的骄傲和私利，把这些站不住脚的体系说得 
比什么都重要，而正是在这些体系下面，你们旣压碎了人的理 
性，也破坏了各族人民的幸福。” 


第十四章自然法简述 

错误 的东西是不能对人有益的；经常对人有害的东西不可能605 
是建立在眞理之上的而应永远予以废除。因此要为人类精神服务 
幷为人做些工作，就须要给他提供一种援救的线索，有了这条线索 
的帮助他才能脫离那想像带着他漫游、使他东碰西撞而找不到他 
的徬徨无定的任何出路的迷宮。只有由于经验而被认识了的自 
然，才将会把这条线索给他，幷给他提供种种办法去打击那多少世 
纪以来就从受到惊吓的人们那里要求残忍的供物的牛首人身的怪 
物、幽灵和魔鬼。拿着这条线索在手，他们将永远不会迷失。只要 
稍有一刻放开了它，他们便必然会重新陷入他们先前的迷失中去； 

他们会徒然地把目光引向天上去寻找那本在他们脚下的富藏。执 
着于自己宗教见解的人，将会到一个想像的世界中去寻找他们在 
尘世上的行为的原则，而这些原则是决找不到的。只要固执地观 
赏上天，他们就将会在地上摸索前进，而他们那踌躇不定的步伐将 
永远不会遇到安适、安全和对他们的幸福是必要的安宁。 

可是，人由于偏见使他们固执地在报害着自己，就是对那些想 
要给他们提供最大好处的人也要加以防范。他们习惯于受人欺 
骗而处于经常不断的疑虑之中。他们习惯于不信任自己1害怕理 
性、视眞理为危险之物，即使对部些想要安定他们的心的人，他们也 
当作敌人看待 3 他们老早就被欺诈引起警惕，以为不得不小心地保606 
卫着欺诈用来蒙住他们眼晴的那条带子，幷且同所有企图揭去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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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带子的人作斗爭。如果说他们那习惯于黑暗的眼睛稍微睜开片 
刻光线还会刺伤它们，那么对于把一个使他们眩目的火炬呈献给 
他们的人，他们就要狂怒地猛扑过去了。因此，无神论者被看成是 
一个坏蛋，是一个公共的毒害者。敢于把世人从习惯使他们沉浸于 
其中的昏睡病中喚醒过来的人，被认为是捣乱 份子； 想要平息他们 
的狂热的激情的人，自己反被认为是狂热家。邀请自己同社会的人 
去打碎他们的枷锁的人，在那些相信自然之创造他们只是为了受 
束缚和颤抖的俘虏看来，不过是一个毫无头脑的混蛋或胆大妄为 
的疯子。根据这些不幸的成见，自然的门徒通常在他的同胞们那里 
所受的接待，就像夜间的悲哀的鸟那样，只要它一从自己的隐蔽处 
飞开，所有其他的鸟便以一种共同的怨恨和不同的叫嚣去追逐它。 

不，让恐怖弄得窗目了的人呵！自然的友人幷不是你们的敌 
人; 自然的解释者幷不是谎言的传播者。摧毁你们的幽灵的人，决 
不就是摧毁你们的幸福所必荽的眞理的人；理性的门徒也决不是 
设法毒害你们、或给你们灌输一种危险的蒙药的毫无道理的蠢汉。 
如果他从那些使你们惊愕的可怕的神的手中夺过了霹雳，这就正 
是为了不让你们在一条只有惜着闪电的光亮才能辨认的路途上在 
暴风雨中摸索前进。如果他把那些被恐惧弄成神圣不可侵犯、被 
狂信和激怒弄得混身血腥的偶像打碎，这就正是为了在它们的位 
置上放上能使你们心神得到安慰的眞理。如果他把那些如此经常 
地为泪水所浸润、为残忍的祭品所汚染、为奴隶的香火所烟熏的 
殿堂和祭台推翻，这就正是为了给和平、理性、德行竖立起一座经 
久的建筑物，在那里，你们任何时候都可找到一个抵挡你们的狂 
热、情欲，以及压迫着你们的那些有力人物的狂热与情欲的庇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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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如果他对那些被迷信奉为神明、像你们的神那样把你们压服在 
暴政之下的暴君们的野心进行战斗，这就正是为了要你们享受你607 
们的自然的 权利； 为了要你们成为自由的人而永远不再是束缚在 
苦难中的 奴隶； 为了使你们终于被这样一些人和同胞所统治—— 
他们热爱幷保护那些类似他们那样的人，也热爱和保护那些他们 
从之获得自己权力的同胞。如果他对欺诈进行攻击，那就正是为 
了使眞理恢复它那如此长久以来被谬误篡夺了的权利。如果他对 
直到如今只是眩惑你的精神而不纠正你的心灵的这个不定的或迷 
信的道德的理想基础予以摧毁，这就正是为了给这个关于风尙的 
科学以一种根据你们本性的不可动搖的基础。因此，要敢于倾听 
他的声音吧。他的声音，比騙子手用不断违反自己意志的任性的 
神的名义向你们宣扬的那些曖昧晦涩的天启要明了得多。那么， 
听听自然的声音吧，它是从来不自相矛盾的。 

自然 说道： 

你 们呵！ 遵循我给予你们的冲动，在你们生命的每一时 
刻都倾向于幸福的你们呵，千万不要违抗我的至髙无上的法 
则吧。要为你们的幸福而劳动，要毫无畏惧地去享受，作个幸 
福的人吧。你们将会在自己心中找着那写好了的如何获得幸 
福的方法。卩可，迷信的人 I 你徒然在我的手把你放在那儿的宇 
宙之外去寻找你的幸福。你徒然向你的想像要在我的永恒的 
宝座上立起来的那些严酷的幽灵要求幸福。你徒然在你的昏 
迷所创造的天国中期待幸福。你徒然信賴那些任性的神们，它 
们的善举使你憧憬，而实际上它们只是用灾难、恐吓、呻吟、幻 
影塞满了你的一生。因此，勇敢地从宗教的束缚中摆脫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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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它是我的最大的、无视我的权利的对手。摒弃那些僧夺我 
的权力的神们，重新回 到我的 法则下面来吧。正是在我的王国 
中才有自由 o 在这里，暴政和奴役是永远地被铲 除了； 公正在 
看守着我属下的人们的安全，公正在使他们保持着自己的权 
利；慈善和人道用可爱的链锁把他们联系 起来； 眞理之光照耀 
着 他们; 骗子手永远不会用他那黑暗的云雾使他们变成盲目。 

那么，回来吧，逃亡的孩子，重新回到自然中来吧 t 它将 
给你以 安慰; 它将从你心中驱走那使你心情沉重的恐惧，驱走 
使你心焦如焚的不安，驱走使你激动不宁的狂热，驱走使你同 
你应该热爱的人们分开的仇恨。返回到自然，返回到人性，返 
回到你自己，那么，在你的生命的路途上撒下鲜花吧。不要瞻 
望未来，要为你、为你的同类们活着;要沉到你的心之深处去， 
然后再考察你周围的那些有咸觉的生物，把对你的幸福丝毫 
无能为力的神丢开。享受吧，也让別人享受那些宝藏吧，这些 
东西是我为从我胎中出来的所有的人们共同准备了的；而你 
也要帮助他们分担命运使他们承受的（正如你自己也承受的） 
种种不幸。当欢乐不致损害你自己，也不致对你的兄弟们—— 
我使他们对你自己的幸福是必需的兄弟们，造成不幸的时候， 
我同意你去寻欢作乐。这些欢乐是被许可的，如果你把它们 
用在由我固定的那个正当限度之內的话。那么，人呵，成为幸 
福的人吧1自然是邀请你走向幸福的，但记住你不能单独地 
成为幸福，我要请一切人像你一样地享受幸福。只有在使他 
们幸福的时候，你自己才会幸福，这就是命运的旨令。如果违 
坑的话，那就请你想想吧：怨恨、报复和懊悔是时时准备着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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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不可撤销的旨令的违抗者予以惩罚的。 

那么，人呵，不管你处在什么地位，还是按照给你划就的 
蓝图去寻求你能企图得到的幸福吧。但愿那敏感的人性使你 
关心与你同类的人的命运。但愿你的心能为別人的不幸所感 
动; 张开你那慷慨的手去援助被命运压倒的不幸者；想一想有 
朝一日命运也会像对他那样地把你 压倒； 因此，承认一切不幸 
者有权得到你的恩惠吧。特別是要拭去那无辜的受压迫的人 
的眼泪；但愿你把那处于困厄之中的德行的泪水收在自己的609 
心里; 忠诚的友谊的溫情暖和你正直的心灵； 一 位心爱的伴侶 
的尊重使你忘却生活的艰辛;要忠于她的抚爱，但愿她也忠于 
你 的吧； 但愿你的孩子们在和睦而有德的双亲的照看下学习 
德行；®他们在占据了你的成熟之年以后，把你在他们无知的 
幼年时所付出的艰辛在你老年时还给你。 

要正直些，因为公正维系着人类。荽善良呰，因为善良 
联系一切心灵。要宽容些，因为软弱有如你这样的人，是和与 
你一样软弱的人一起生活。要溫和些，因为溫柔吸引爱情。 
耍知恩些，因为知恩养育善良。要谦虛些，因为骄傲将激怒 
热爱自己的人们。要原谅侮辱，因为报复将无限地延长着佾 
恨。要对凌辱你的人做好事，以表示你比他伟大，要把他变成 
为一位朋友。要谨愼、节制、淸廉，因为纵欲、放肆和无度将会 
摧毁你的生命幷使你成为可鄙的人。 

做个好公民吧！因为你的祖国对你的安全、快乐和幸福 
是必需的。要忠实幷服从合法的权威，因为于你自己是必需的 
那个社会需要它来维持。要遵守法律，因为它是公共意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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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你个人的意志应该从属于公共意志。要保卫你的国家， 
因为正是它使得你幸福、维护你的财产以及所有你心爱的东 
西。当你和你的同胞们的公共的母亲陷在暴政的铁蹄之下的 
时候，决不要悲伤，因为那时它对于你已不再是祖国而只是一 
座监狱。如果你的不公正的祖国拒绝给你幸福，如果它屈从 
于不公正的权力而遭受折磨，那么，你不声不响地远远离开它 
吧，千万不要去扰乱它。 

总之，你要做个人，作个有感性也有理性的人，作个忠实 
的丈夫、溫和的父亲、正直的主人、热心的公民。要用你的力 
量、才能、技艺、德行为服务于你的国家而劳动。要把自然给 
610 予你的禀賦让与你同社会的人们 分享； 要把安适 、满意 和快乐 

分散给所有与你接近的人。由于你的恩惠而变得生气勃勃的 
你的生活的圈子，将会反过来影响你自己；要确信制造幸福的 
人自己是不会成为不幸者的。在你这样行事的时候，那么不 
管你的命运使你与之一同生活的人多么不公正、多么盲目，你 
总不会完全被剝夺了应得的奖赏；世上沒有任何力量能够夺 
走你內心的、哪怕是一点点的满足，这是一切幸福之最纯洁的 
泉源。你每一回返到自我的时候都将带着快乐；在你心；深 
处你将找不到羞愧、恐怖和懊悔。你将自爱，你将在自己的眼 
目中是伟大的。你将得到一切正直的人的爱戴和尊重,这些人 
的赞同要远比无数迷失的人的赞同有价値。如果你的目光向 
外边看看，那么，许多满意的面孔将会向你表示 亲切、 关心和 
爱情。一种时时刻刻都将标志着你灵魂的和平和你周围的人 
的爱抚的生命，将会把你平靜地引向你生涯的尽头。因为你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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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是要死去的。可是在思想上你已经是长 生了； 在你的朋友 
和在你的手曾使之成为幸福的那些人的精神中你将会永远活 
着； 你的德行在他们精神中早就竖立了不朽的纪念碑。当世 
间对你的行为满意的时候，如果上天顾及到你，那么它也会 
表示满意的。 

那么，千万不要抱怨你自己的命运吧！正直些，善良些， 
有德些，你就永远不会沒有快乐。千万不要羨慕那由于强大 
的罪恶、胜利的暴虐、有利的欺骗、收买的公正、狠心的豪富而 
得来的骗人的和暂时的幸福。永远不要企图扩大那不公正的 

n 

暴君的朝廷或是他的奴隶的队伍。千万不要企图用厚脸皮、 
欺侮人和懊悔去从压迫自己的同类中捞取不祥的利益。千万 
不要作你国家里压迫者们的雇佣的从犯；只要他们碰到你的 
目光，他们是不能不感到羞愧的。 

因为，你不要弄错了，是我，比那些神更准确地惩罚世上 
的一切 罪恶； 坏人固然可以逃免人的法律，但永远逃免不了我 
的法律。是我形成了凡人的心灵和肉体；是我 定下了 统治他 
们的法律。如果你沉溺于无耻的肉欲，你那放葯的友伴们可 
能为你拍手叫好，而我，则用种种残酷的、将 W 了结你可耻和 
可卑的一生的残疾来惩罚你。如果你放荡形骸、毫无节制，人 
间的法律不会惩罚你，我将用缩短你的寿命来给你以惩罚。 

如果你是邪恶的，种种致命的习惯将会落在你的头上。那些 

* 

王侯——地上的神明们，他们的权威远在人间的法律之上，将 
不得不在我的法律之下发枓。是我惩罚他们；是我使他们充 
满疑虑、恐怖和不安；是我使他们单是听到严酷的眞理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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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要浑身颤慄。是我，使他们即使在围绕着他们的那些大人 
物的人群中，也会感到不幸和羞愧的毒针的刺痛。是我把烦 
恼散布在那些麻木不仁的灵魂中，为了惩罚他们曾滥用我给 
予他们的禀赋。我是非受造的永恒的正义；是我使过失得到 
相称的惩罚，堕落得到相称的不幸，沒有任何人可以例外。人 
间的法律只有当它符合我的法律时才是公正的；他们的判断， 
只有当我指示给他们时才是合理的。唯有我的法律是不变 
的、普遍的、不可更改的，建立这些法律，就是为了规范人类的 
命运，不管在什么地方或是什么时代。 

如果你怀疑我的权威，怀疑我对世人具有不可抵抗的权 
力，那么，就看看我在所有违抗我的意旨的人们身上施行的报 
复吧。进到那些在得意的面孔下覆盖着一颗撕裂的灵魂的各 
种罪犯的心之深处去1难道你沒有看到野心家日曰夜夜在被 
一种任什么也不能使之熄灭的热火煎熬 着吗？ 难道你沒看见 
征服者带着懊悔取得了胜利，又凄然地在一片冒着硝烟的废 
墟之上，在劫后的荒芜的荒野之上，对一些咒骂着这些景象的 
不幸的人们进行统治吗?难道你相信那暴君，那被谄媚者包围 
着，被他们的花言巧语弄得昏昏然的暴君，就丝毫意识不到他 
的压迫所引起的仇恨，他的恶行、无用、放逸给他招致来的轻蔑 
吗？难道你以为这个傲慢自大的侯臣，对他忍受的凌辱和他用 
以买到恩宠的种种卑劣行为，灵魂深处就丝毫不觉得篕愧吗？ 

你看，这些懶散的富豪们是如何为烦恼、为尽情欢乐后总 
会接踵而来的厌倦所苦吧。你看，对贫苦人家的呼声无动干衷 
的吝啬鬼，正在守着他那不惜损害自己而苦心积攒起来的•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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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宝藏发出奄奄待毙的呻吟。你看，如此活泼快乐的纵欲 
者、如此欢笑无忧的放荡者，正在偸偷地为他斲伤了的身体而 
哀伤。你看，在那些与別人通奸的夫妇之间，有着多么大的裂 
痕和仇恨。你看，撒谎者和骗子们是如何丧失了一切信任。 
你看，伪善者和欺诈者是如何躱躱闪闪地回避着你的锐利的 
目光，单是听到可怕的眞理的名字就吓破了胆。你再看看那 
眼巴巴地望着別人的幸福的羨慕者所无益损耗了的心、那任 
何善举都再不能使之溫暖的忘恩负义的人的冰冷的心、那不 
幸者的哀叹也不能使之软化的魔鬼的铁石般的心吧。看看那 
以怨恨和恶魔作为自己的营养、在愤怒中恨不得把自己也要 
给吞下去的复仇者吧。如果你敢的话，就去羨慕那自己的床 
榻都被怒火烧得灼热的杀人犯、不公的审判官、压迫者、贫汚 
者的睡眠吧……无疑，当你看到那把孤寡和穷人的口粮贪汚 
以自肥的税吏所感到的极度不安，你会不寒而慄的。当你看 
到那些受人尊敬的罪犯(世俗的庸众认为他们幸福，可是他们 
对于自己的轻蔑就是不断地给被凌辱的民族报了仇）所感到 
种种使人心碎的懊悔，你也会战栗的。一旬话，你看见满足与 
和平已从不幸者的心中排除 ，一 去不复返了，在他们眼前，我 
放上他们理所应得的轻蔑、耻辱和惩罚。但是，你的眼晴忍受 
不了我的报复造成的悲惨景象。人道使你分担他们应受的痛 
苦；看到由于错误、致命的习惯而不得不去行恶的不幸者们， 
你威到心软；你逃避他们但不僧恨他们，你甚至愿意援助他 
们。如果你把自己和他们比较，你就会以总能在自己心之深 
处找到和平而自庆。最后，你也看到命运的意旨在他们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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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在你身上都圆满完成了，因为它耍罪恶自己惩罚了自己，而 

德行则永远不会沒有奖励。” 

以上就是自然法包含的全部眞理；是自然的门徒们所能宣扬 
的一些教义。这些教义，无疑比那些永远只能有害人类的超自然 
的宗教教义可取得多。以上也是作为迷信者之轻视和凌辱的对象 
的神圣理性教人信奉的主张。迷信的人，只愿尊重人们旣不能领 
悟也不能实践的东西，把道德建立在虛构的义务之上，把德行建立 
在对社会毫无用处而且时常是有害的行动之上；由于不认识展现 
在他眼前的自然，便自以为不得不在一个理想世界中去寻找那一 
切都证实其无效的想像的动因。自然的道德幷非如此，它是以在 
一 切时代 、一 切地方 、一 切环境之內的每个人1每个社会、整个人类 
的明显的利益作为自己的动因的。它所信奉的主张是严惩恶行和 
实践眞实的德行；它的目的是人的保全、安适和和平。它的报偿 
是爱情、尊重和光荣，或者，如果得不到这些东西也会得到灵魂的 
满足和对于自己的尊重，而这是任何人永远不会从有德的人那里 
夺去的。它的惩处则是憎恨、轻视、激怒，社会把这些东西永远保 
留给那些危害社会的人,就是最大的权势也永远不能逃避。 

愿意维持一种如此贤明的道德、使人从幼年就受到它的熏陶、 
幷以法律使它巩固下来的民族，是旣不需要迷信，也不需要幻影 
614的。固执地宁要幽灵而不要自己最宝贵的利益的民族，肯定将会 
走向毁灭。如果这些民族还维持了一些时候，那是因为尽管成见 
看来要把它们引向确实无疑的毁灭，但自然的力量却有时使它们 
重新回到理性。为了毁灭人类而联合起来的迷信和暴政，自己时 
常又不得不向它们所鄙视的理性、向它们给粉碎在骗人的神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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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之下的橫遭贬抑的自然，请求援助。这个在任何时候对人都是 
个灾星的宗教，每当理性要对它进行攻击的时候，它便给自己披上 
一件 公益的外衣。它把自己的重要性和权力建立在它认为存在于 
它和道德之间的不可分解的联盟上，虽则它对道德不断进行着最 
残酷的破坏。毫无疑问，正是由于这个手法，它才诱惑了那么多聪 
明 的人； 他们由衷地相信，迷信对政治有用处，而对控制情欲则又 
属必翦。这个伪善的迷信，为了遮盖自己的丑恶面目，常常知道用 
有用处和保卫德行这样的面纱来掩饰自己。其后果是，人们相信 
应该尊重迷信幷厚待欺骗者，因为迷信成了保卫眞理的祭坛的一 
道防线。正是从这个壕沟中我们要把它揪出来，在人类眼前使它 
确认自己的罪恶和狂妄；揭下它那用来遮盖自己的诱人的假面 
具；给全世界看看它那握着沾满民族鲜血的屠刀的渎神的双手。 
这些民族不是由于它的愤怒而陷于昏乱，就是在它那不人道的情 
欲之下无情地遭到屠杀。 

自然的道德，是自然的解释者向他的同胞、向各民族、向人类、 
向那从如此常常扰乱过自己祖先的幸福的偏见中醒悟过来的未来 
种族呈献的唯一宗教。人的朋友不能是神的朋友;神，乃是一切时 
代世间的眞正 祸害。 自然的使徒决不会把自己的 器官* 借给那些 
骗人的、只是把这个世界造成幻界的幻影们。眞理的崇拜者决不会 
与谎言和解，也决不会与结果永远只能使人不幸的谬误缔结契约。 
他知道，人类的幸福要求人们把迷信的黑暗而搖搖欲坠的魔窟彻 
底摧毁，而给自然、和平、德行建立起适合于它们的殿堂。他知道， 

* Organ 。 英译本作 instrument ， 译为：自然的使徒决不做 . 幻影的工具。德 

译本作 stimme ， 译为： 自然的使徒决不支持 . 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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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把那株从多少世纪以来一直荫蔽着宇宙的毒树连根拔掉，这 

世界上居民的眼晴才会看到那专门来照耀他们、引导他们、溫暖他 

* 

们灵魂的光明。尽管他的努力白费了，如果他不能鼓起那些过于习 
惯于战栗的人们的勇气，他也会因这样努力过而自豪。但是，也不 
能断定他的努力是沒有用的，如果他能使单独的一个人得到了幸 
福，如果他的原则曾给单独的一个正直的灵魂带来平靜，如果他的 
推理曾安定了某些有德的人心。至少，他将得到曾经给迷信者除 
去他精神上的讨厌的恐怖、曾经从他心中驱走那使其热忱激化的 
苦恼、曾经把俗人受其折磨的幻影踏在脚下这样的收益。这样， 
他逃过了风暴，他站在他的岩石的高处，俯瞰着由神在世间激起的 
狂风暴雨；他把一支援救的手伸给那愿意接受它的人。他用声音 
去鼓舞他们，用他的心愿去帮助他们，而在他的灵魂被感动得达于 
极点的时候，他喊道： 

自然呵1 一 切存在物的主宰呵！而你们，德行、理性、眞 
理，自然的可赞美的女儿呵，永远作为我们仅有的神吧。应该 
得到世间的熏香和敬礼的，正是你们。呵，自然1指给我们， 
人要得到你使他追求的幸福该做些什么事吧。德行呵！用你 
那慈善的火使他重新得到溫暖吧。理性呵1在生命的路逯上 
引导他那不稳定的步伐吧。眞理呵！但愿你的火炬照耀着他 
吧。拯救人们的神呵 t 把你们安定人心的能力联合起来。把 
谬误、恶意、不安从我们精神中排除出去，让位给科学、善良和 
宁靜。但愿混淆是非的骗子永远不再出头露面。把我们那这 
样长期以来被弄得眩晕或盲目了的眼晴，盯在我们应该追寻 
的目标上。永远赶开那些只能使我们迷失方向的丑恶的幽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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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诱人的幻影。把我们从迷信使我们陷进的深渊中拉出来。 
把幻术和谎言的不吉祥的帝国推翻。把它们从你那里僭取的 
权力夺过来。请你全权地指挥世上的人们；打断那困压着他 
们的锁链；撕破那蒙蔽着他们的面幕；和缓那使他们迷醉的< 
愤怒； 把那握在暴君的血腥的手中用来压迫他们的权杖折 
断；把那些使他们在想像的异域中受苦而恐惧又使他从那里 
走出来的神放逐出去。启发有智慧的人的勇气;给他以毅力； 
最后希望他敢于自爱、自重，感觉到自己的尊严；愿他敢于解 
放自己，成为幸福和自由的人；愿他永远成为你的法则的奴 
仆，改善自己的命运，爱护自己的同类，自己享乐也让別人享 
乐。对于自然的孩子，请你用智慧容许他去领略的快乐去安 
慰那命运使他不得不忍受的种种不幸吧。愿他知道服从必然； 
引导他平平靜靜地走向一切生物的极限；吿诉他，对于这个极 
限他旣不能避免，也用不着害怕。 




« 食然的体系》的眞实意义 

(本书提纲） 


• 下卷部分 • 



第 一章# 我们关于神的观念的产生 

I 

(第十七章） 

恶是人所必需的，因为沒有恶他就不知道善是什么。沒有恶， 
他就旣不会有比较、选择，不会有意志、有烕情，也不会有爱好。他 
不会有爱和恨的动机。于是他成了自动机，而不再是人。 

人在宇宙中看到的恶，使他产生神的观念。无数的灾难，例如 
瘟疫、饥饿、地震、洪水和水灾，使他感到恐怖。可是，对于产生这 
种种结果的原因，他又形成了什么观念呢？他从未想到自然本身 
就是这些折磨它自己的灾难的原因。他在世上找不出什么能产生 
这样的结果的动因，就注意到天上，他想象中不怀好意的，毁了他 
在这个世界上的幸福的那些生存物的居处。 

恐怖经常让人联想到强有力的众神。 

人是根据已知客体判断未知客体的^他主观地把跟他自己的 
作意志、智慧和感情相仿的一种意志、智慧和感情，强加于每一个 
作用于他的未知原因。他自己受到恭顺和奉献的影响，又利用这 
些来邀得神宠。 

有关那些献祭的事务托付给长者经办，办理祭献时使用了许 
多仪式。仪式传下去，于是相沿成习。宗教和祭司的法术就这样 
引进了世界。 

* 这本小册子是原书的提纲，结构上，不分上下卷，章次一贯到底，不过，并非逐 
章都有撮要。中译分附各卷之后，章次照原书，小册子的编次附于章目后，以便査对。 
本卷只包括下卷 部分； 上卷部分当然将于本书上卷再版时附上。 

1933年译文，经校订，据罗宾逊英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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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思维不久就修改那些体系。思维的本质是孜孜不倦致力 
于未知客体；开始，它把重要性附于这些客体，后来，又不敢冷靜 
考察。 

由于这些意见的一个必然结果，自然的全部力量很快被剝夺 
了。人不能设想，如果自然本身不是受到一种敌视人的幸福，喜欢 
惩罚人，折磨 A 的力量所支配，自然怎么可能让人受 苦呢？ 




第二章论神话和神学 

(第十八章） 


人最初崇拜自然。人们谈论一切事物都采取寓言形式，把自 
然的每一部分都人格化了。于是就有了萨尔杜那、丘比特、阿波 
罗等等。俗人不知道这就是自然以及这样地成了寓言的自然各部 
分。人们很快忘掉了神仙们的由来。自然的力量被形成为一个不 
可理解的存在，被称为自然的推动者。就这样，自然被与其自身割 
裂开来，被看成一个不能活动的无生命的巨物。 

接着必须赋予这个推动力一些品质。这个存在体，或后来所 
谓精神、智慧、无形体的存在，这就是说，一个不同于我们所见 
过的任何东西的实体，是谁也看不见的。人们只能以他自己的品 
质赋予这个实体。他们称之为人类的完善性者就是神的完善性的 
缩影。 

但是，另一方面，考虑到世界这样屡遭灾难，迭呈混乱，我们何 
不把恶意 ，鲁莽 、任性视为神的属 性呢？ 这个困难被认为只要给他 
创造些敌人就能解决了。这就是那些叛逆的天使的起源。尽管他 
有威力，却制服不了他们。他被理解为所处境地和那些冒犯他的 
人是一样的。 

人们按照自己的见解圆满地解释了人类遭受苦难的原因之 
后，又出现了另一个困难。不能否认，正直的人有时也受到上帝的 
惩罚。 

于是又说，因为人有罪，所以上帝可以报复于无辜者。像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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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恶的王侯给人定罪，更多地是根据被冒犯者的贵贱等次和权势， 
而不是根据冒犯本身的严重程度和实际情况。最邪恶的人成为上 
帝的模型，最暴虐的政府成为神圣统治的模型。 



第三章荒谬而反常的神学见解 

(第十九章） 

据说，上帝善良，可是，什么事都是他一手做的。当然,所有那 
些折磨人类的祸患也必须归罪于他。善恶想必是两个根源，如果 
只有一个根源，必是他时而慈善时而邪恶。 

神学家们说，上帝公正，不幸是对于人损害上帝所施行的惩 
罚。要冒犯任何人，必须有冒犯者与受冒犯者之间的接触。冒犯 
就是造成 痛苦； 然而人这样一个生命受赐于上帝的柔弱生物，怎能 
反抗从不容许犯罪和骚乱的无上权威呢？ 

公正意味着予毎一个人以所应得的意向；我们听说，上帝对我 
们沒有丝毫责任；听说上帝可以把他的亲手所造投入苦难深渊而 
无损于其公道。据说恶只不过是暂时的一这么说来，在一定阶 
段，恶就一定是不公遨的了。上帝惩罚自己的教友，是促他们从 
善。但是，上帝果眞善良，他忍心叫他们受煎 熬吗？ 即使仅只短暂一 
瞬。上帝果眞全知，为什么要考验那些他明知对他们无庸畏惧的教 
友呢？ 果眞全能，对于反对自己的小阴谋，为什么要惶惑不 安呢？ 

4 

有哪个善良人不希望自己的同类得到幸 福呢？ 上帝为何不使 
人 幸福？ 人谁也沒有理由满意自己的命运。这一切，该怎样说呢? 
上帝的判断是无从参悟的。旣如此，人又怎么能推断上 帝呢？ 旣 
然是不可探究的，在什么基础上又能把任何一种美德归诸于他呢? 
我们能够形成一种什么样的与人的正义观念不同的正义观念呢？ 

据说上帝的正义是与他的仁慈平衡的。然而他的仁慈却背离 



了他的正义。如果他是不能改变的，他能偶尔改动一下自己的计 
划吗？ . 

神甫们说，上帝创造世界是为了自己的荣耀。但是，旣已高于 
万物，他的荣耀还须锦上添 花吗？ 对于荣耀的爱乃是想要出人头 
地的欲望。如果他有这种欲望，他为何允许任何人滥用他的恩惠 
呢？ 或者，为什么他那些恩惠不足以使我们按照他的愿望行事？因 
为，他把我造成了一个自由动作者。可是，他明知我会滥用自由， 
又为何要授予以这样的自由呢？ 

I 

有了这种自由，结果，人们因为这一世犯下的错误，就要在另 
一世界永劫不复。但是，为什么以永恒的刑罚惩治一时的罪 过呢？ 
如有人因为一时酒醉，冒犯了国王，倒也沒有让国王受到什么眞正 
的损伤，特別是，正是国王本人先把他灌醉的，可是国王对这个臣 
民竟课以永恒的刑罚，我们怎么看这国 王呢？ 有个君主让他的子 
民（除了少数忠臣以外)都蔑视他的法律，甚至蔑视他本人，处处反 
对他，我们会把这个君主看做是全能的吗？ 

据说，上帝的特质跟人的品质大不相同，而且非常卓越，这两 
者之间毫无相似之处。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怎能构成上帝的品质 
的观念呢？神学又为什么擅自宣扬这些品质呢？ 

然而，据说，上帝讲过活，使人得以了解他 3 什么时候 讲的？ 对 
谁 讲的？ 他那些神圣的神谕在 哪里？ 噢，在矛盾荒谬的神谕集里， 
在那里面，智慧的上帝说着一种含糊、狡诈而愚蠢的话语；在那里 
面，慈善的上帝残酷而暴虐；在那里面，公正的上帝不公正、偏心， 
幷制定着罪恶；在那里面，仁爱的上帝对触怒他的人判处极度骇人 
刑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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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意义 


上帝和人之间存在的关系只能建立在道德品质上。然而，旣 
然这些品质不为人所知，怎么能成为人行动的楷模呢，人又怎么可 
能去仿 效呢？ 

上帝和人之间沒有比例，而沒有比例就不会有关系，如果上帝 
无形体，他怎能作用于 人体？ 人又怎能作用于他，冒犯他，扰其淸 
兴，激其圣 怒呢？ 如果陶工讨厌他自己所做的陶罐式样难看，他不 
怪自己，又能怪 谁呢？ 

如果上帝对人沒有责任，人对于他也谈不上有什么义务。关 
系必是相互的，义务建立在相互需要上。如果这些对上帝毫无用 
处，他不会向他们承担任何东西，反之，人对他也一样。上帝的权 
威只能建立在他施于人的善行之上，而人们的义务也一定仅只建 
立在人们希望从上帝那里得到的恩惠上。如果上帝幷不须赐福于 
人，二者之间的任何关系就都消失了。 

怎样才能把我们赋予上帝的品质符合于他的形而上 学属性 

呢？纯粹精神怎能象人——这个有形存在体-样活动呢？纯 

粹精神旣听不见我们的祷吿，也不会因我们受苦受难而发慈悲。如 
果他是不可改变的，他不会改变主意。如果所有自然旣不是上帝 
而又能与上帝共存，上帝就不可能是无限的。如果他在忍受或者 
无法防止世间的不幸和混乱，他就不能是全能的。如果人犯罪时， 
上帝不在这人之中，或者在人犯罪时他离开这个人，上帝就不是无 
所不在的。 

天启就可以证明神的刁恶。天启假定上帝曾经长久地拒绝给 
人以对于人的幸福所必需的知识。如果天启只昭示于少数人，这 
正是一种偏心，与他的公正相矛盾。天启打破了上帝的不可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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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因为天启假定上帝已经在某一个时期做了他不愿在另一个时 
期做的事。不能被理解的天启是什么天 启呢？ 哪怕只有一个人不 
能理解它，就足以证明上帝不公正。 



第四章检验克拉克所提出 

上帝存在的证明 

(第二十章） 

据说，人都相信有个神，自然的呼声仅在于确认神。而神是一 
个天赋观念。 

然而，这个观念是获得的。时代不同，民族不同，意见就发生 
变化。意见的这个本性就证明这一点。人一直在改进毎一种有眞 
实对象的学问；而关于上帝的学问几乎至今原封不动。这显然证 
明神的观念毫无根据。只有这门学问众说纷纭以至如此。 

承认每个民族有一套礼拜形式绝不证明上帝就存在。一种意 
见普遍存在，幷不证明其眞理性。不是所有民族都相信巫术、幻象 
的吗？ 哥白尼以前，又谁不相信 地不动 ，太阳绕地球转呢？ 

有上帝，上帝有各种性质,这个观念只是建立在我们先辈的意 
见之上，是教育和孩提时代养成的习惯所灌输给我们的，又因先例 
和权威而得到加强。于是，就有一种意见说，神的观念是与生俱来 
的。其实，我们保持这些观念，却从未曾细想。 

克拉克博士提出空前强硬的论点来证明有个神存在。他的命 
题可归纳 如下： 

一、 “某种东西永恒存在”。不错，但是，那是什么 东西？ 怎么 
那不是物质而是精神呢？ 一 个东西存在，这时，存在就是它的本 
质。不能消衣的，就必然存在，物质就如此 =) 因此，物质永远存在。 

二、 “一个独立不变的存在体永远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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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这个存在体是 什么？ 它独立于其本 质吗？ 不能;旣赋予 
存在体若干性质，又让它们不照所给定的性质活动，这样创造存在 
体是不行的。 一 个物体只是这样依存于另一物体，一方的存在及 
其活动方式归因于另一方。物质只能是在这一点上是有所依属 
的。可是，物质旣然是永远存在的，其存在就不能受惠于另一存在 
体，再者，物质旣然是永恒的，是自我存在的，显然，这些性质就决 
定了，物质自身具备着凡运动所需要者。物质旣是永恒的，就不需 
要一个创造者。 

这个存在体是不能变化 的吗？ 是的，不能变化，这样的存在体 
旣不会有意志也不能产生一贯的行动。如果它创造了物质，一定 
过去有个时期，它认为物质不必存在，又一个时期则认为应该存 
在。所以，这个存在体不可能是不变化的。 

三、 “这个永恒、不变、独立的存在体是自我存在的' 但是， 
旣然物质是永恒的，为什么物质不能是自我存在的呢？ 

四、 a 自我存在的存在体，其本质是不能理解的”。对，那么， 
这也是物质的本质。 

五、 “一个必然自我存在的存在体必然是永恒的”。旣然它会 
有这个属性而和物质相同，又为什么把它与宇宙分离开来呢？ 

六、 “这个自我存在的存在体必是无限的，充斥各处”。无限! 
是如此；可是，我们幷无理由就认为物质有限;不然，物质肯定占据 

钃 

空间的一部分，而至少在这一部分，物质把神排斥于外。 

七、 “必然自我存在的存在体必是太 一”。 不错，如果任何东 
西都不能存在于其外。然而，谁能否认宇宙的存在呢？ 

八、 “自我存在的存在体是必然具有智慧的”。但是，智慧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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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属性 o 要有智_，必须有思想和感官。有感官的生物是物质 
的，不可能是纯粹精神。不过，这个生物，这个整体具有一个特殊 
的智慧来使它运动；自然界包含有智慧的生物，旣然如此，为什么 
就剝夺她的智慧呢？ 

九、“自我存在的存在体是一个自由的动因”。但是，上帝实 
行他自己的计划不是遇到障 碍吗？ 是他愿意邪恶仍然存在呢还是 
因为他制止不了。看来，他是赞成邪恶的，否则他就不是自由的。 
他只能按照他的本质的规律行事。他不是自由的。他的意志决定 
于他所赋有的智慧和目的。 

十、“所有东西的至上原因是具有无限权力的”。然则，旣然 
人随便犯罪，上帝的无限权力成了 什么？ 

十一、“所有东西的造物者必然是智者' 旣然他是所有东西 
的造物者，他就也是我们眼中那些蠢事劣物的造物者。 

十二、“至上原因必然具有道德完善性 全部' 关于完善性的 
观念是柚象的。这和我们的感觉方式有关，而这又看展示着完善 
性的某个东西是怎样的。上帝是完善的，然则，他的创造物伤害我 
们，我们埋怨我们遭到的不幸，这时，我们想到上帝那完善性吗？混 
乱与秩序杂在一起，随处如此，他就是这样处理自己的创造物吗？ 
我们认识不了上帝，关于上帝，说不出什么明确的，人们要我 
们安于此，如果这样，我们就有理由可以怀疑他的存在。如果他是 
不能理解的，怎能 怪我们 不理解他呢？ 

据说，常识和理性就足够证实上帝的存在，但是，又说，在这一 
类事情上，理性是不可靠的向导。此外，信念永远只 是分明 和证实 
的结果。 



第五章检验神存在的证据 

(第二十一章） 

据说，变化不可能由盲然的物理必然性所引起，它必须是始终 
统一的；我们所看到周遭的变化，只能由一个必然存在的神的意志 
及各种观念所引发出来。 

自然原因，自身活动的物质，其运动把不同元素和相似元素连 
接、化合起来，上述的变化怎会不由这自然原因，自身活动的物质 
所引 起呢？ 难道面包不是面粉、酵母和水化合 成的？ 至于盲目的 
必然，这不过是一 个名字 ，我们用来指一种未知能量的力量。 

但是，据说，宇宙间的规律运动和完美秩序，以及人所日夜蒙 
受的恩惠都宣示智慧的存在。运动是自然法则的必然结果。它们 
作用于我们，我们就说好呀坏呀，善呀恶呀！ 

据称，动物足以证明有创造它们的强大原因。对自然力量是 
不容怀疑的。动物的各部分是协调的，因此，是否动物就是不可见 
的上帝所 造的？ 动物还在变，最后要灭亡。如果上帝只能这么做， 
他就不是自由的，也是沒力量的；如果他的想法变了，那么他就不 
是不会 变的； 如果他把机器造成有感觉的，他又让这机器咸到悲 
痛，他就是缺乏仁爱；如果他不能使得造物更经久，他就还不够巧。 

人以自然的杰作自居，可是，他证明了他那自命造物主者之 
无能而刁恶。他的机器比其他实体更易于受到扰乱。一旦失去爱 
侣，谁不宁愿作走兽或石头而还甘愿当人？与其做个教徒，在上帝 
的择梏下发抖，预知来世还受更大的折磨，不如做个无知无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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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头。 

神学家们说，宇宙而沒有个创造者，守护着他自己的杰作，这 
简直不可想像。试拿一尊雕像或一只表给沒有见过这种东西的野 
蛮人看，他势必当即断定这是能工巧匠做的。 

1. 自然是勤奋而非常有力 量的； 我们不知道自然怎样形成石 
头、矿石，正如不知道怎样形成牛顿那样的脑袋。自然万能，每一 
件东西的存在都 i 正明那是他所创造的一件东西。我们万勿凡叹为 
观止就断其为非自然产物。 

2. 野蛮人看见表幷不一定就对于人的勤奋有想法。如果他 
有个想法，他当即会认为这是跟他同种类的生物做的，否则，他永 
远不会认为是象他那样的生物做的。结果他归诸天才和神灵，归 
诸未知的力量，他设想只有这种力量能做出超乎人类 的土果 。这 
样，野蛮人就证明他根本不知道人会做什么，如此而已。 

3. 打开表仔细瞧瞧，野蛮人就会看出这是人造物。他当即会 
看出表不同于自然的直接产物，他从未见过自然生产磨光的金属 
齿轮。但是，他不会去设想一个非物质的存在体会制造出一件物 
质产品。仔细观察世界，我们就看到，世界的现象有物质原因，这 
就是自然，谁硏究自然，谁就认识自然的能力。 

別来说我们凡事都归诸盲目原因，归诸原子偶然集聚，我们说 
那些原因是盲目的，因为我们对它们无知，有些结果，我们归诸偶 
然，是由于我们还沒有看到事物的原因和结果间的联结。自然旣 
不是盲目原因，也不是偶然任意活动的。自然产品都是必然的，始 
终是确定的规律的结果。诚然，我们还有无知，毕竟精神、上帝、智 
慧这一类字眼徒增无知而已，无补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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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反对者喋噪不休，说自然的崇拜者们把一切归诸偶然，这 
里有有力的答复。偶然是个空洞的字眼，谁用这个字，不过显出 
谁无知。据说，偶然的结合不可能形成正规的 产品； 还说，像《伊利 
亚特》这样的史诗随随便便是怎么也拚凑不成的。当然不成。是 
自然按照确定的规律组成一个有机的脑子，使得能产生这样一部 
作品。自然把个脑子造成有一种气质 ，一 种构造，于是也象荷马这 
样的脑袋，如果安排在同样条件下，就一定能创作出《伊利亚特> 
般的诗，除非否定了同样原因产生同样结果。 

万事万物都是物质组合的结果。我们所看到令人叹为观止的 
物质产品不过是物质各部分不同组合的自然结果。 



第七章*论自然神论， 

乐观主义和目的因 

(第二十二章） 

承认存在上帝，甚至假定他有观点和智慧。对于人，结果怎 
样？ 我们跟这个上帝之间会有什么 联系？ 他的全能和天意所引起 
的结果（好也罢，坏也罢）会不同于他的智慧、公正和永恒命令所引 
起的结 果吗？ 我们能假定他会为我们改变计 划蚂？ 他会不会受到 
我们祷吿的影响，不让火还烧下去，不让房子場下来砸 死人？ 他对 
他所安排下的事情旣然只能放任，我们又能何求于 他呢？ 我们® 
去反对就是沒道理。 

幸运的宗教狂会说，上帝宠爱我，我把他看作是仁慈的君主， 
他不断照顾我，为什么你要叫我失去我的上 帝呢？ 不幸的人说， 
上帝劝慰顾怜，使我不再伤心涕零，你为什么要叫我失去我的上帝 
呢？ 

我反问他们，他们根据什么把善归诸上帝。谁不见有一个幸 
福者，就有好多不 幸者？ 难道上帝遍爱 众人？ 他听不豇我们祷告， 
哪一天不是多灾多难的？因此，人人应当根据自己感受判断神。 

看来，乐观主义不耍自己感觉的检验，他们就是这样在世界上 
寻找善，尽管世界上善必与恶相伴。对于他们，善是统一体的目 
的。然而，统一体不能有目的，如果统一体有目的，就再不成其为 

* 小册子的作者跳过了第六章。 




统一体了。 


有些人说，上帝旣允许我们这一辈 子忍受 不幸，他是懂得怎样 

♦ 

使我们受益于此的。但是，他们怎会知道这一点 的呢？ 现世他虐 
待我们，我们有什么把握来世会得到善瘟疫、饥荒造成遍地荒 
凉，什么益处能从此而 来呢？ 神旣让我们现世受苦，就需要创造另 
一个世界以免备受责难。 

有些人设想，上帝从无创造出物质，给了物质以最初的推动， 
再也不管了。这些人只要上帝来产生物质，设想他对于自己的造 
物听之任之，自己根本无动于衷。这样的上帝是无益于人的。 

又一些人想像人对造物主承担有某些义务。另一些人设想上 
帝公正，因此必有赏有罚。他们把自己的上帝造成一个人。然而， 
这些属性互相 矛盾； 因为，设想他是万事万物的造物主，那么，世间 
善恶祸福必都是他制造的。我们还是相信他就是万事万物的创造 
王为宜。 

人家要问我们，难道你宁肯依赖盲然的自然而不依賴一个仁 
慈、贤明又智慧的上 帝吗？ . 

但是 ，一 ，我们的利益幷不影响事物的实在性。二 ，这+ 上帝， 
尽管至贤至善，对我们却是个愚蠢的暴君，人与其仰赖干谇个上帝 
不如依靠盲然的自然。三，我们硏究了自然，自然就指示我们增 
进幸福之道，尽我们的本质所许可。自然吿诉我们寻求幸福的专 
门道路。 



第八章考察神的概念对人的所谓 
益处，其影响于道德、政治、 
科学、民族幸 福&个 人幸福 


(第二十 三章） 

道德原本只有自己的目的，即人要保护自己，维护社会福利， 
而与宗教体系毫不相干。人从內心产生动机要节制情欲，抵制恶 
劣倾向，使得自己旣有益也见重于那些为他所经常需要的人们。 

有些体系把上帝说成是暴君，这些体系是沒法把上帝变为楷 

. • 

模供人仿效的。他们描绘他嫉妒、记仇、贪利。宗教就这样分裂人 
类。他们爭来吵去，互相迫害，却从不责备自己在上帝名下所犯 
罪行 D 

这种精神浸透了宗教。宗教只讲牺牲，基督徒的纯粹精神甚 
至须杀亲子来平息上帝的暴怒。 

人需要建立在自然和经验上的道德。 • 

可曾见教士有眞 德行？ 这些人这么信上帝，是否就不那么淫 
荡 放肆？ 从他们的所作所为看来，可以相信，他们自己倒根本不曾 
迷惑于自己对于上帝的意见。 

王侯自称神授其权。上帝赏罚挟仇，这个观念对他们有影响 

I 

吗7 —些邪恶不悔的君主制造毁灭，他们是在无神论者包围中的 
吗？ 他们要背誓弃约，就请神做见证。 

宗教体系使人道德风尙淳 化吗？ 他们认为宗教高于一切。宗 
教界的导师满足于拥护教义和礼拜，这些东西有利于他们用权，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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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力致繁文缛节，使得他们的奴隶违章犯规，他们自己则由之获利 
得益。请看宗教和教士在上天恩宠下所干的买卖勾当！废话、不 
敬神灵、亵渎神明、汚秽圣物、异端，这都是教士发明的；莫须有的 
罪行受到严酷惩处。 

靑年人在这种人教导下会成为什 么呢？ 头脑从小受不可理解 
的槪念毒害，精神受幽灵搅扰，才智受死板礼拜拘束，一个人就彻 
头彻尾反对理性和眞理了。 

宗教培养人做好公民、好父亲、好丈夫吗？宗教高于一切。人 
都说狂信者应顺从上帝而不是顺从人；于是，他想他在为上天而行 
动，他就会弃家叛国。 

如果教育对准有用的目标，人类将受益无穷。尽管有宗教教 
育，多少人养成可耻习惯无以自拔。尽管有地狱，说得那么可怕， 
无法无天者，成■群大队充斥我们都市 f 谁对上帝的存在表示一点 
怀疑，这些人还会吓跑了。上了供，念了神谕，诅咒了罪恶 ，一 旦走 
出庙宇，人人都重蹈旧恶。 

判刑的强盗、凶犯，是无神论者还是不信教者？——这些不幸 
者可是相信上帝的。他们一直听到说起上帝；他想去犯的罪会受 
什么罚，他们不是不知道。然而，现在的惩罚1 一定的惩罚总是防 
止不了的罪行，隐匿的上帝、日后的处罚是更难以制止罪行的。 

谁当着世人面前一点小罪也慑于去犯，这种人到了只有上帝 
还看得见他，他可幷不踌躇片刻。神的观念一旦不合人的情欲是 
软弱无力以极的。 

宗教信仰深的父亲规劝起儿子，提到有个惩罚者的上帝吗? 
不，他不过提到放荡毁身体，赌博破家产，提到会丢人——他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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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劝诫儿子。 

上帝的观念对于健全的道德旣毫无用处还与之背道而 驰：不 
促进社会，也不造福个人。让幽灵控制的人活在无尽的恐怖中。 
他们否定与自己关系最密切的事，叹息、祷吿、赎罪以过一辈子悲 
惨岁月。他们想像自己沉湎于一桩又一桩罪恶就能满足上帝。这 
些虔诚的疯子，他们的阴郁观念能给社会结什么 果呢？ 他们要不 

是无益于社会和个人的庆世者，就是扰乱国泰民安的狂信者。宗 

+ 

教观念如果安抚了有限的胆怯平和的狂信者，这些观念必使得另 
外成千成万人不幸。一个人在可怕的上帝下而能心平气靜，必是 
缺乏理性 O 



第九章神学意见不能做道德的基 
础。宗教道德和自然道德的比较。 
宗教有害于人类精神的进步 

(第二十四章） 

专断无理的见解，矛盾的槪念，抽象不可理解的思辨，这些东 
西是不能做道德基础的；道德必须安放在从人本性推导出来，建立 
在经验和理性上的原则，淸晰明白的原则上。道德是始终如一的, 
道德绝不听凭人的想像、情欲和利益支配。道德应当对所有又都 
是不变而平等的，不因时因地而变化。道德是关于营社会生活的 
人的义务的科学，必须建立在我们本性固有感情上。一句话，道德 
的基础必须是必然性。 

神学错误地假定相互的需®、幸福的欲求、社会的明显利益、 
个人的明显利益，说这些动机是不足以影响人的。宗教导师们把 
人类情欲说成是上帝的流溢，把道德隶属于人类情欲。他们把道 
德立基于幻影，这就把它立基于虛无之上。 

我们所持关于上帝的观念，有赖于对他自己所具的不同观点 
有什么认识，我们的观念因而随着各人想像力不同而变化，随着年 
事、国家不同而变化。 

试比较宗教道德和自然道德就会发现本质不同。自然引导人 
爱別人，保存自己，增进幸福。宗教命令人爱可怕的上帝，恨自己， 
为自己所害怕的偶像而牺牲灵魂的最珍贵的快乐。自然嘱咐人请 
教自己的 理性； 宗教吿诉他理性是邪路的引导。自然嘱咐人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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眞理;宗教禁止所有硏究。自然嘱咐人要乐与人交，爱邻人；宗教 
命令他避开社交活动，与世隔绝。 

自然叫做丈夫的要溫和 钟情； 宗教把婚姻视为龌龊败坏的事 
态。自然嘱咐恶人反抗自己可耻癖好，把它看作有害于幸福；宗教 
禁止他犯罪，同时却许他用卑屈于 ，其牧 师脚前，以牺牲、贡献、教规 
和祷吿求赎罪。 

人类精神给宗教引入歧途后，再也难以前进一步。逻辑给用 
来证明最明显可知的荒谬。神学以关于王权的错误观念纵恿国 
王，什么他们从上帝取得权力。法律屈从于宗教的反复无常。物 

籲 

理学、解剖学和博物学只许以迷信的眼睛观察。再淸晰的事实如 
和宗教假说不一致就受批驳。 

火山爆发，洪水泛滥，这些现象说是神怒所致，物理学上这一 
类问题能这样予以解 答吗？ 与其把战爭和饥荒归诸神怒，难道吿 
诉人，战爭和饥荒是由于人们本身的愚蠢，由于王侯的暴政，不是 
更有 益吗？ 人于是会寻求到在更好的政府下祛除弊病的办法。经 
验会使人确信斋戒、祷吿、牺牲、迎神，这些不产生好结果者是不灵 
验的。 





第十章从所获得关于神的观念， 

人们推断不出什么结论，这些 
观念的荒谬性和无用性 

(第二十五章） 

神学提出存在一个智慧者。我们假设有这个存在，这样就须 
承认至今还无人符合天意的希望。上帝希望人能认识他，然而连 
神学家也对他毫无印象。据说上帝的存在和属性对神学家可是显 
然的，旣使他们确乎如此，难道其他人就分享到同样益处。 

能深思熟虑者为数幷不多。一般人苦于劳碌求生，他们幷不 
思考。上流人士，妇女，靑年都寻欢作乐，跟俗物一样从少思考。 

. 很少人把上帝的存在当作问题，更少有人严格诘问对上帝这个字 
所理解到的东西。可是，明确的信念是以明显性为前提的，唯明显 
性产生确实性。相信上帝的存在的人是谁？全民族都是随着祖先 
和牧师崇拜上帝。信任、权力和习惯代替了确信和证明。一切都 
靠权力，理性与探究普遍受禁止 Q 

上帝对人人都是十分重要的。那么，确信这样一个上帝存在， 
难道仅只是限于牧师和受启 示者？ 我们能在他们那里找到意见一 
致吗？因为，人们硏究有益技艺的知识，相互之间可是一致的。如 
果上帝希望人人认识他，为什么他不換一个方式，不那么曖眛，但 
更有说服力的方式向全世界显示，而不是现在这样，显示于天启 
中，而天启看来就指责着他偏心。他所能运用的手段仅是寓言和 
变 形吗？ 他的名字、属性和意志为什么至今不用通浴易晓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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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意义 


写下呢7 

神学把矛盾的属性归诸于上帝，把神学的上帝置于无法活动 
的境地。承认他具有这样非常矛盾的属性而存在着，我们 k 难干 
使指定要对他践履的行为和对他表示的崇拜符合于健全思想或 
理性。 

如果上帝无限善，为什么要 怕他？ 如果他无限贤明，为什么我 
们要关心自己的命 运呢？ 如果他全知，为什么我们要把自己的愿 
望吿诉 他呢？ 为什么要用祷吿纠缠 他呢？ 如果他无所不在，为什 
么要给他建庙 堂呢？ 如果他是万有之主，为什么他要牺牲和祭品 
呢？ 如果他公正，他旣把人造成意志薄弱又虛弱无力，他会惩罚人 
这个信条又是从何而来的？如果他是合情合理的，他为什么对于 
人这样无识別能力的创迤物动_呢？如果他是不变的，为什么我 
们要求改变他的意 旨呢？ 如果他是不可思议的，为什么我们想要/ 
形成关于他的观 念呢？ 

另一方面，如果他是暴躁的、记仇的、恶毒的，我们就不必一定 
要以我们的涛词向他祷吿。如果他是暴君，我们怎能爱 他呢？ 一 

个主人，准许奴隶去冒犯他以便他惩罚这奴隶，借机取乐，这样的 

% 

主人，他的奴隶怎会爱他呢？如果他是全能的，人怎能躱避神谴 
呢？ 如果他是不能改变的，人怎样逃脫自己命运呢？ 

可见，我们从哪一种观点考虑上帝，我们也不该祈祷他 
崇拜他。 

旣使承认存在一个神，非常公道，富有理性，十分仁慈,即使如 
此，有德行的无神论者意外见到自己生前误解而否认的这个存在， 
他有什么可怕的呢？ 



他 要说: 上 帝呀！ 不可思议的存在，我沒发现你，请原谅我，你 
只给了我以有限的悟性，不足以发现你1我仅借助于感官岂能发 
现你的灵性的本质呢？有些人，他们无疑幷不比我更有见识，他们 
一致命令我把你给我的連性牺牲掉，我可不能让我的精神受这些 
人束缚 I 但是，嗳，上帝，如果你爱你的创造物，我也是爱他们的 I 
如果你喜欢德行，我的心也始终尊重德行。我安慰过受折磨者;我 
从不曾侵吞穷人财物。我一直是公正，慷慨，悯人的。 

t 

尽管有理性，人常常被疾病抛回到童稚时代的偏见里。病人 

p 

最常有这种情形，濒临死亡时，他们发抖，因为机器衰弱了，脑子不 

能发挥作用了，他们自然昏迷不悟。我们的体系经历着我们肉体 

_ 

的这种变化。 



第十一章为本书种种意见辩护 

(第二十六章） ' 

人们一听到无神论者的名字就发抖。然而，无神论者是怎样 
的 人呢？ 他摧毁有害于人们幸福的偏见，使人类恢复理性和经验， 
他解释自然现象不需要求助于超自然力量。 

神学家说，假想自然有不可理解的运动，这是狂妄。宁要已知 
的，不要未知的，这难道是狂妄？请教经验和我们感官的证明，这 
难道是 狂妄？ 使自己诉诸理性，宁要理性的预言，不要诡辩派的决 
定，诡辩派他们自己‘承认对自己所宣吿的上帝毫无所知，峩们这 
样做，这难道是狂妄? 

牧师对于无神论者的意见十分生气，当我们看到这种情形能 
不怀疑牧师的动机的公正性。精神的暴 君呀！ 你们以不幸者的血 
玷汚上帝，正是你破坏了神。你们才是眞正的不敬神者。所谓不 
虔诚就在于侮辱它所信仰的神明。谁不相信，他当然无从侮辱上 
帝，当然他也就无所谓不虔诚。 

另一方面，如果虔诚在于为我们祖国服务，做得有益于我们同 

% 

类，观察自然规律，那么，一个无神论者遵循理性和德行所指示于 
他的法则而行动，他就是虔诚，正直，有德行。 

有人说，人而有理性>指望来世的幸福，他就绝不会堕入无神 
论。情欲的趣味和对惩罚的恐惧，唯此造成无神论者。但是，人而 
尽力启发理性(理性铭刻每一个有关德行的观念），他们是不会因 
为领悟到来世的惩罚而打算拒绝承认来世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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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然，无神论者是不多见的。因为，狂热迷惑了人的精神，而 
® 误取得如此长足的扩展，很少有人敢于硏究眞理。如果无神论 
者是指受经验指导，受他们的感官的证明指导，他们在自然界只注 
示眞实存 在者； 如果无神论者是指自然哲学家，他们认为任何事物 
都可以用运动的规律说明原因而无需求助于幻想的力量；如果无 
神论者是指这种人，他对于一个所谓精神者根本不知道是 什么他 
抛弃幽灵，幽灵的对立属性不过扰乱人类而已；如果这样理解，无 
疑，无神论者很多，他们的数目还会大些，只要物理学知识和健全 
理性更广为传播。 

无神论者幷不相信上帝的存在。一个不可思议的存在，据说, 
矛盾的属性在他那里是统一的，谁也不能肯定有这种存在。在这 
个意义上，神学家都会是无神论者，正如那些轻信者都会是无神论 
者一样。这些轻信者，他们匍伏于一个存在之前，而对于这个存在 
的观念，他们只是得自別人，而这些別人，他们又是公开承认自己 
对上帝是不理解的。 ^ 




第十二章无神论思想 
适合健全道德吗？ 

(第二十七章） 

无神论者否定上帝的存在，不过，他旣不否定他 i 己，也不否 
定別人的 存在； 他不能否定维系着人与人相互关系的存在，以及由 
此关系必然产生的义务。他不能怀疑道德的存在，即生活于社会 
的人们其间所存在的关系的科学 D 可能他有时忘掉这些道德原 
则，但不能由此而得出结论说这些道德原则根本不存在。可能，他 
做得不符合他的原则，然而哲学上的不信教者幷不就比狂热的牧 
师更令人担心。固然，无神论者不相信有个上帝存在着，难道这就 
能说他甘冒危险，愿受 惩罚？ 

一个是信教的暴君，不断向牧师馈赠献礼，一个是无神论的王 
侯，在他们谁的统治下，人们更能幸 福些？ 难道我们不总是怕前者 
发出宗教指 责吗？ 上帝的名义不是往往由君主借用，成为暴虐迫 
害的借 口吗？ 他不是想在宗教中至少找到一张免罪 符吗？ 

使道德依存于上帝的存在是会有许多不便的。堕落者一旦发 
现那些假设的谬 i 吳性，他们就会以为德行本身也跟神一样不过是 
幻影，沒有理由在生活中付诸实践。可是，我们旣然生活在社会 
中，就受到道德的 约束。 无论上帝存在与否，我们的义务始终 
不变。 

如桌有些无神论者否认存在善恶，那不过说明他们自己无知。 
天然的感情引导人喜爱欢乐厌恶痛苦。否认善行和恶德的人，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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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遭劫、 受谤、 上当1蒙辱，你问他，这种时候，他是否觉得无所谓 
呢？他的答话一定证明他对別人的行为是区別对待的，证明区別 
善恶不依赖于人的意向或关于±帝的 观念; 也不依賴于来世赏罚。 

只相信现实生活的无神论者，无论如何，希望生活得幸福。培 
根说，无神论使人变得审愼，因为无神论 k 人着眼于现世生活。好 
硏究好沉思的人绝不是坏公民。 


有些在宗教问题上醒悟过来者，他们还诡称宗教对人民有益， 
因为，沒有宗教，人民就不好统治。然则，宗教对一般人的举止可 
曾起过有益影 响吗？ 宗教不形成服从而实行压制，宗教培养白痴， 
其唯一德行是肓目遵守无益又无聊的教规，认为这些东西比眞正 


的德行和纯洁的道德重要得多：儿童对于想像的恐怖也只恐惧一 
时。只要给人指出眞理来，他们是会意识到眞理的价値，看到道德 
的目的以培养道德。 

在一些国家，迷信在权威的助长下，使其压迫令人觉得十分沉 

重，又滥施淫威，正是主要在这种国家，无神论者才多。压迫激发 

■ 

冲劲，推动深入硏究压迫的罪恶的原因。灾难是一根有力的策鞭， 
激发人站到眞理一边。 





第十三章导致无神论的动机 
无神论体系危险吗？能为 

俗众所采纳吗？ 


(第二十八章） 

% 

人们问道，人根本不伺意上帝存在，这有什么好处？上帝给世 
界造成了这么多危害，要考察他配不配称至尊，单是以上帝名义施 
行的暴政，使人受牧师压迫的奴隶制，这些动机不是足够的吗？上 
帝对我们非常隐蔽的思想动怒，我们不知不觉就触怒了他，他一点 
不喜欢我们，他使人倾向邪恶以便藉此惩办我们，他对一时的罪过 
永恒处以惩罚，要相信有这样一个上帝，而这种信念又使人产生无 
休无止的恐惧，还有比这更有力的动 机吗？ 

自然神论者吿诉我们说我们说的是 迷信; 然而，这个假设幷不 
能证明神就存在。如果迷信的上帝是可厌的存在，有神论的上帝 

P 

就始终是自相矛盾而不可能的。一个墮落的信徒为自己变邪，在 
宗教里找到千万个托词。无神论者沒有以热忱做外衣用来掩盖自 
己的报仇和暴怒。 

皆 

沒有一个明理的无神论者会认为宗教所引起的残暴行动能证 

明是正当的。如果无神论者是一个恶人，他知道他是在做恶，上帝 

_ * 

也罢，他的牧师也罢，这时候都不能使他相信他做得正当。 

有的人说，他的牧师所搞的下流犯罪行为幷不证明违反宗教。 
对于一个无神论者，我们不也可以说有同样情形吗7他的原则是 
好的，他的实践是坏的。据说，无神论者破坏盟誓的力量。.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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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民族自夸是最虔信的，伪证背誓也普遍盛行，富于宗教信仰的 
国王就遵盟守誓 了吗？ 难道宗教不是有时是亲自给他们豁免，特 
別遇到伪证有利于神的利益时。罪犯为自己辩护时，可曾忍住不 
发誓。誓约不过是愚蠢的形式，旣不影响恶棍也丝毫无补于善人 
的契约。 

有人问道， 沒有丝 毫关于神的观念的民族有过 沒有？ 无神论 
者民族能存在吗7 * 

象人这样胆怯无知的动物，苦难必使他趋于迷信，他或者自己 
制造个上帝或者接受別人所提出的上帝。可是，野蛮人从他的众 
神的存在所做出的结论幷不同于开化的公民所做出的。野蛮民族 
满足于粗俗的礼拜而 从未对 上帝做推论。只有在文明的国家，人 
们把这些观念精致化。 

一个人口众多的社会沒有宗教、道德、政府、法律或原则，无疑 
是无法存在的。因为，这社会必会是有意要自相残害的人的聚集 
而已。然而，尽管世界上到处都有宗教，难道整个人类社会不是接 
近于这种状态 的吗？ 一个无神论者社会，受到完善的法律统治，法 
律奖赏德行，惩办抑制罪犯，这社会要比宗教社会有道德得多而宗 

t 

教社会事事扰乱精神，败坏心术。因为人的童年时代就受到宗教 
观念的反复灌输，我们不能指望整个民族取消其宗教观念，但是， 
俗众现在虽無对无神论毫无观念，他们终究能得到人们种种努力 
的益处。无神论旣站在眞理一边，将使自己逐渐浸入人心，普及 
于人。 


$ 




第十四章自然法简述 

(第二十九章） 


自然说 :啊， 你呀，我推动你时刻向往幸福。你就別违抗我的 
无上法则，要谋求美满幸运，要毫无畏惧地享受，要快活。 

喂，神的崇拜者，回到自然来！自然要祛除你心中的恐怖，那 
个震慑着你的恐怖。別再默想来世。要为自己，为同类而生存。 

4 

我赞成你享乐，只要无害于己，无掼他人。他人是你的幸福所 
必需者，我是这样安排下的。 

要本着人道关心同伴的命运。要设想，象他一样，你有朝一日 
也许会遭到不幸。拭干无罪受屈者和有德受苦者的眼泪。让友谊 
的火热柔情和爱侣的敬重，使你忘却生命的苦楚。 * 

要公正，因为公平维系着人类。要和善，因为慷槪暖人心窝。 

4 

要宽厚，因为你周围的人跟你一样脆弱。要谦逊，因为傲慢伤害每 
个人的自爱心。原谅侮辱人者，因为报复延续着情恨。对侮辱你 
的人，要以德报怨，就能表明你比他伟大，幷赢得他的友谊。 

要谦逊、克己、朴实，因为纵欲，无节制和放荡，斲丧自身，流于 

卓劣。 ^ . 

是我惩治世间的罪行，邪恶者可能躱过人间律法，我的法律他 
可绝对逃脫不了。你沉缅于纵欲无度，別人不惩治你，我却要惩治 

V 

严 

你，杂短你的寿命。如果你耽溺于恶行，你会毁于致命的习性 I 
王侯，他凌驾于人的律法之上，却在我的法律下战粟。我惩治 
他们，叫他们心滋疑虑和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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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析罪犯们的心，他们面容的偸悦插饰着灵魂的烦恼。且看 
看垂诞的悭吝人，痩削又憔悴，呻吟于他牺牲自己才掙得的财产 
下。眼看得意的纵欲者，暗地里苦恼于搞垮了身体。再看看双双 
私通的夫妇，互相只有怀恨和 鄙视！ 

说谎者丧失了任何信任，他那忘恩负义的冷酷心情，善行是无 
法使它溶化的。残忍者'，他那顽固的灵魂，惨睹当前而心肠不化， 
报复者，他的胸膺滋养着蛇蝎，蛇蝎毁灭着他。 

是有种的，你就羨慕杀人犯、不公正的法庭和压迫者的沉睡 
PEi 他们的床就在复仇的火焰包围中。 

但是， 且慢！ 人道要你分尝他们应受的惨痛。比比他们，你就 
发觉你胸中常有和平，値得为此庆幸。 

最后，请看，命运的裁决到处有效1命运要让美德永远有得到 
报偿，而罪犯必将受到应有的惩罚。 


霍尔巴赫生平和著作年表 

(J723—178T) 

编者： 陈兆福 

m3 年 

▲ 1 月：霍尔巴赫男爵 (Ba/wi d’Holbacb)， 原名保尔 •亨利 希•梯德里希 (Paul Hein 
' , rich Dietrich)。 生于德国巴伐利亚的帕拉蒂内特的埃德森姆小村子 ，一 个信奉 

罗马天主教的商人 家庭， 


1729年六岁 

• 无神论者让 • 梅叶去世。这位乡村神甫的《遗书》于六十年代摘要发表，直接促进了 
霍尔巴赫无神论思想的形成。 

1730年七岁 

▲母亲去世。 , 

• 三十 年代： 法国封建的土地关系呈现动摇，农村土地的兼并加剧；各地棉纺业（诺曼 
底、卢昂）、手工业(土伦、布罗瓦)开始得到发展，资本主义关系进展较前迅速。 

1735年十二岁 

▲受伯父的邀请，随父亲移居法国，在巴黎就学。 

1740年十七岁 

• 四十年代:资本主义农场经营有所发展。 

•法国卷入奥国王位继承战争 （1740— 1748)，和普鲁士共同反对英奥同盟。 

1744年二一岁 
▲到荷兰来顿大学学习。 、 

1748年二五岁 

▲大学毕业，回巴黎。 

▲和表妹苏珊 r 达尼 （Basele-Genevidve Suzanne d’Aine) 结婚。 

•奥国王位继承战争结束，缔结亚琛和约，条款对法国不利。人民群众对国王路易十 
五的专制统治十分不满。国王逮捕反抗者，投入巴士底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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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9年二六岁 

▲8 月： 取得法国籍。姓名按法语拼写为保尔 * 昂利 • 梯也利 (Paul Henri Thiry )。 

▲一度在索尔朋神学院教神学、哲学。 

b 

• 积极支持百科全书 • 

• 撰写翻译科学论文 • 

1750年二七岁 * 

▲支持达兰贝、狄德罗等主编的 《 亨9令 f ，枣吁 f 韦、； fif 哼哼哼》的筹备工作。 
这项工作，一开始就得到二+‘莅箬名 A ± 备同\ •宫® 鈿 i & fe 、 •数学家欧拉、科 
学院秘书杜克洛、瑞士医生特罗琴、文人卢梭、皇家植物园园长布封、索尔朋修道 
院名誉副院长杜尔阁、戏剧家马蒙帖儿等等答应撰写有关的条目。皇家史官、法 
兰西科学院院士伏尔泰更 表示： 当我身上还保留着生命的火花的时候，我是会为 
《百科 全书& 光荣的作者们效劳的。如果我能够将自己微末贡献投到这个最伟大 
最美丽的民族和文化的纪念物中去，我将引以为自己崇髙的 荣燿。 

▲11 月：《百科全书》编者发表狄德罗执笔的“说明书”八千份，宣布出版目的和计划(全 
八卷，定十年内出齐），并征求预订。耶稣会士、冉森教派立即宣判《百科全书》必 
是“魔鬼的新巴比伦塔”。但是，社会进步人士却普遍欢迎。 ' 

★“法国的唯物主义者沒有把他们的批评局限于宗教信仰问题：他们把批评扩大到他 
们所遇到的毎一个科学传统或政治设施：而为了证明他们的学说可以普 a 应用， 
他们选择了最简價的道路：在他们因以得名的巨著《百科全书》中，他们大胆地把 
这一学说应用于所有的知识对象。这样，唯物主义就以其两种形式中的这种或那 
种形式——公开的唯物主义或自然砷论，成了法国一切有教养的靑年的信条”。① 
•五十 年代： 封建社会基 本矛盾 进一步 激化， 诺曼底 等地燃起农民起义的烽火，仅仅 
1752至1768 年向 就发生六次。 ^ 


1751年二八岁 

▲读者争先恐后预定： 4月，1002户； 7月，1431户。预定计1625部，实际印数后达 
2075 部， 

▲6月：《百科全书》第一卷出版于巴黎。宗教势力恶毒攻击，挑起论战。耶稣会士未被 
邀参加撰写神学条目，恼羞成怒，首先发起攻击。参加撰写神学条目的普拉神甫 


•①恩 格斯：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 
集》第3卷第394—5页。 

* 威尔逊，狄 德罗： 考验的年代， 1713— 1759 》 ，1957年，第 128— 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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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已因持自然神论观点受迫害，第一卷上他所写条目更成耶稣会士之“的”，这时 
被迫逃往柏林。 

▲10 月；霍尔巴赫和狄德罗交往趋于密切，两人迅速成为亲密战友。 

. • 

1752年.二九岁 

▲1 月：《百科全书》第二卷出版。霍尔巴赫积极编写《全书》自然科学，特别是化学和旷 
物学部分的条目，自本卷起陆续发表。 

▲在本卷词头 B , C 字母条目中，他写石灰石、樟脑、苍锆等48个条目。狄德罗写 
论美， 

▲发表兮亨等，宁亨专夺巧停>，参加当时音乐艺术界在歌剧问题上发生的 
争论•，百科全书派启蒙思想家卢梭、狄德罗竞相 
投入，他们支持了论战中比较民主的流派，对启蒙思想在艺术领域、美学领域的胜 
利准备了条件。 

▲翻译出版德国内里、塞尔雷特和孔克尔的 ' 

* 里昂工人罢工，直到1786年，前后六次。 . 

1753年三 O 岁 

▲伯父死，继承其财产和男爵称号，称为保尔 • 昂利 • 霍尔巴赫男爵 （Paul Henri 
d ’ Holbach )。 “ 在法国，唯物主义最初也完全是贵族的学说，但是不久，它的革命 
性就呈现出来了。”①贵族的社会地位，承继的产业财富，为霍尔巴赫进行社会活 
动提供了某种方便条件。他在公开活动中，巧妙利用合法形式掩护他的一些反抗 
封建专制政府和反动教会的隐蔽活动。 

▲ 11 月：尽 管狄德罗住寓受政府搜査，稿件、印样一部分被没收，《百科全书>编篡者和 
出版者利用宫廷和耶稣会的矛盾，使得第三卷还是与读者见面。 

▲在本卷词头 C 字母条目中，霍尔巴赫写黄铜旷、硅孔雀石等24个条目。 

▲发表 牛 亨观$ f 甲两$夺观令 f 端起诉 f 的’ 

▲翻译瓦 •勒 .留•的 .《 r + f •年 ■出 •版 •)_ • • • 

. 格里姆创办《文毒、•哲•学範侖向各国宫廷,贵族提供欧洲文坛、社会消息 6 杂 
志由雷纳尔等协助编辑出版，热烈支持《百科全书》，直办至1790年。 

1754年三一岁 

▲7 月： 霍尔巴赫对自然史的研究，特别是他把法国的科学成就及时写进《百科全书》, 

+ 全名 ：美之 根源及性质的哲学的研究。中译见《文艺理论译丛》，人民文学出版 
社，1958年，第一期第1 一 32页。 ’ 

①恩 格斯：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 
集》第3卷第3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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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德国的科学著作翻译为法文，引起各国的重视；受柏林科学院聘为国外会员。 
以后，他还当选为巴黎学士院、俄国科学院的成员。 

▲ 10月：《百科全书》第四卷出版。 

▲在本卷词头 C ， D 条目中，霍尔巴赫写铅粉、铜、帝国议会等18个条目。 

▲妻子去世。 

▲ 12 月〗9日：《百科全书》主编达兰贝以所写 s 百科全书*前言》(长达四十五页）获得法 

兰西学士院院士荣誉。 

1755年三二岁 

•2 月16日：启蒙运动思想家孟德斯鸠去世。狄德罗参加葬礼。孟德斯鸠为 < ( 百科全 
书》第七卷留下了条目“鉴赏” + 。 

▲ n 月 ，百 科全书》第五卷出版。 

▲在本卷词头 D , E 条目中，霍尔巴赫写选侯、皇帝等16个条目。卢梭写“政治经 
济学。” ++ 

_ 11月1日 ：葡萄 牙里斯本发生大地震和震后大火，反对莱布尼兹先定和谐论的伏尔 
泰、正在研究自然科学的康德先后发表诗、论文《里斯本的灾难里斯本地震记 
坚持唯心主义的卢梭对于伏尔泰等人企图唯物地解释自然现象表示不同意。 

1756年三三岁 
▲《百科全书 > 第六卷出版。 

▲在本卷词头 E ， F 条目中，霍尔巴赫写锡、铁、矿脉等18个条目。 另有： 杜尔阁，词源 
学; 魁奈，农业经 营者； 伏尔泰，15个条目。狄德罗写的《蜡画法>则以书名《蜡画秘 
诀》出单行本以打击社会上恶劣的经营者垄断这项工艺，妄图影响《全书》质量的 
卑劣做法。 

▲翻译兴克尔的物宁入，并写序言。 

▲和另 一表妹 夏洛特_苏珊 ， 达尼 (Charlotte Suzanned ’ Aine ) 结婚。 

-法国卷入七年战争 （1756 —1763)。法国和奥地利结盟反对依靠英国所援助的普鲁 
士。法国财政受到战争的严重影响。 

1757年三四岁 

▲4 月：路 易十六进一步限制言论自由，全面禁止攻击教会和反对朝政的书籍出版，违 
者处死。“在十八世纪的法国……法国人同一切官方科学，同 教会， 常常也同国家 
进行公开的 斗爭； 他们的著作要拿到国外，拿到荷兰或英国去印刷，而他们 本人则 

+ 全名： 论自然和艺术作品的鉴赏。中译见< ( 罗马盛衰原因论，附录：论趣味》， 
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 137—164 页。 

++ 中 椅：王 运成译《论政治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6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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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时准备兼进巴士底狱/① 路易十六对进步舆论所采取的箝制政策迫使启蒙思 
想家们开始把著作大部分送出国外印刷，然后秘密输运入境 d 

▲10 月： 《百科全书》第七卷出版。 

▲在本卷词头 F , G 条目中，霍尔巴赫写陶土、花岗岩、石膏等20个条目。 另有： 杜尔 
阁，市集;魁奈，谷物；达兰贝，几何学、日 内瓦； 等等。 

1758年三五岁 

▲百科全书派这个社会进步活动派别社会成分复杂、思想观点矛盾、活动范围宽泛。 
第七卷条目，达兰贝所写的“日内瓦”，成为瑞士官方和加尔文教会挑剔的借端，法 
国反动文人也推波助澜，趁机起哄。斗争结果，卢梭和《百科全书》相当一部分人 
的矛盾激发了，他们之间的哲学观点本就有分歧，现在，他们相互间的争论和他们 
向封建反动势力的斗争交炽了起来，引起一个时期阵线的混乱;不久，1752年受封 
为贵族的魁奈，出身宦家又身居官职的杜尔阁，戏剧家马蒙帖儿，科学院秘书杜克 
洛等相率脱身，达兰贝身为主编也由动摇终至于离开编纂 工作； 霍尔巴赫则支持 
狄德罗、德 * 若古等坚持下去，另外，格里姆等帮同看第八卷校样0 

▲翻 译出版德国革勒特的《冶金化学》于巴黎 o 

« ••擊 

1759年三六岁 

▲翻译累曼的《论物寧^串_半、5^，^0亨学宁》 

▲2 月： 总检察省 k -杀 . 箬利) 在 g 铴 kw 科全书派启蒙运动者们是一个有组 
织的团体，旨在“宣传唯物主义，消灭宗教，鼓吹独立精神，促使道德败坏。” 

▲5 月： 杜尔阁、达兰贝、摩雷勒等劝狄德罗离开巴黎避风。霍尔巴赫亲自陪伴一程，送 


他出走。 

. 9 月： 罗马教皇克里门特十三世其出专门诏令，谴责《百科全书> 〉 ，勒令焚毁。耶稣会 
士主持的《特勒沃杂志》更是大肆围剿这枇“不做弥撒”的启蒙思想家，“异教徒以 
及神和国王与教会的敌人的大集合1” 

• “当基督教思想在十八世纪被启蒙思想击畋的时候，封建社会正在同当时革命的资 
产阶级进行殊死的斗爭。”③围绕 《 百科全书》而进行的论战是这场斗争的思想战 
线中规模较大、持续较久、反复较多的一个战役。封建蒙昧势力集中通过反动政权 
凡尔赛宮廷猖狂反扑百科全书》编纂工作受到政府正面干涉、阻挠，出版被迫 
停止。*耶稣会一时得意忘形，铸造奖牌以志所谓“光荣的胜利”，牌上以十字架象 
征教会，以地球仪和书籍表示科学，公然题着“被蹂躪的天神论者的假智曾”字样， 

~~ * 摩莱， 狄德罗和百科全书派 》( 两卷），1891年〔第一版1878年〕，1:164 6 

. @恩格斯：《路德 维希， 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马 克思恩格斯选 
集》第4卷第210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畀恩格斯选集 》第1 卷第2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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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以为一时的压力取得了永久的胜利。 

▲翻译英国马克 a 艾肯赛德 （1721 — 1770) 的诗《想像的乐趣》，出版于阿姆斯特丹和 
伦敦。 

▲友人，无神论者，工程师布朗热(生于 H 22 年）去他/ 

• 联系社会斗爭批判基督教 • 

• 结交进步人士交流思想扩大影响 • 

1760年三七岁 

▲翻译兴克尔的《黄铁矿学，或黄铁矿的自然史》和奥斯査尔的< ( 冶金学全集^并为后 

_» 争# * * • * • 

者写序言。 

▲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家加里亚尼（】？28—1797)在法期间 （1760—1769) 与霍尔巴赫相 
过从，以后并保持通信联系。 

▲10 月：和 狄德罗一起接待苏格兰籍荷兰旅行家霍姆，详询海外风土人情，特别是中国 


的情况。 

▲11 月： 友人戴斯考从加拿大回采，介绍北美社会状况。 

P 

▲整理出版布朗热遗著《东方专制起源考》 

、六十 年代： 人民群众，尤其是农民的起义的频繁，资本主义因素的迅速增长，激发了 
启蒙思想家们顶着风浪配合人民群众风起云涌的抗议和起义。“在法国为行将到 
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①。他们坚持编 
纂出版《百科全书》,以之为中心工作，展开广泛的联络活动，进行多样的联系宣 
传。霍尔巴赫、爱尔维修、杜尔阁等人充分利用“沙龙 ( Salon ， 法文： 客厅）定期聚 
会，许多启蒙思想家，巴黎的和外省的，法国的和各国路过巴黎的进步活动家经常 
交流思想、讨论问题、传播消息、私传禁书、扩大影响。巴黎这一批启蒙思想家逐 
渐获得“哲人党” (parti des phi losophes ) 的称号。〜 

•i 

1761年三八岁 

▲《掲穿了的基督教，对基督教的原则和后果的考察 》 假托布朗热所作，出版于南锡，封 
面署“1756,伦敦”。 


1762年三九岁 

• 8 月： 在各咨广泛抗议所形成的浪潮长期颃强冲击之下，巴黎最高法院通过决定，解 
散耶稣会教团。耶稣会士转入地下，负隅顽抗，继续为非作歹。 

卢梭: 《忏悔录\中&«卢骚忏悔录 》 ，上海自力出版社，1946年。 

①恩格斯： 《社 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 

404页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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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科全书 ☆的 编纂者们利用宫廷内部矛盾，利用议会、法院和王室的矛盾，继续艰苦 
的工作。今节學呀 》 突破重重阻力，得以首先在巴黎公开分卷出版。本年出 
版第一卷。•反•映•的社会技术、生产程序得到关心社会生产发展的社会人士 
广泛欢迎。 


▲俄国国王彼得三世的妻子叶卡德琳娜二世登基 （1762 —1796)。法国启蒙思想家从 
唯心主义历史观和改良主义的政治观出发，幻想“开明君主。”霍尔巴赫等人对于 
叶卡德琳娜二世的虚伪政论，寄予了希望。霍尔巴赫并亲自替她制定政治、教育 
改革方案。 


1763年四 O 岁 

▲和狄德罗等人欢迎英国演员大卫.加里克 （1717 — 1779) 开始大陆旅行表演。 

▲《图 册》 第二、第三卷出版。 

1764年四一岁 
A 翻译 f ^» 

A 《 ㈣ 钟》•出.版： ’ 

▲耐二 Alb ), 狄德罗的门生，开始和霍尔巴赫接近，并逐渐成为霍尔巴赫的助 
手和 战友* —— 唯物主义哲学家。霍尔巴赫和狄德罗的著作，.不少都由他出面到荷 

I 

兰、英国安排。他们为了斗争的需要，在书名和作者名字等方面布置下的迷阵，唯 
独他知悉。 

▲接待资产阶级激进派政治家约翰 * 威尔克斯 (1727-1797), 轰动一时的英国“成尔 
克斯案件”主角。这位英国议会议员是霍尔巴赫在荷兰时代的同学，他在自己主办 
的《北方不列颠人》杂志上著文批判英王的讲演，主张资产阶级打破贵族的政治垄 
断，直接参与改权，遂受到国王追究，来法避风 （ 1764—1768 夂 
• 11 月：国 王不得不批准最高法院对于耶稣会教团的禁令。 

b 

1765年四二岁 
▲夏 季： 到伦敦做短期旅行。 

▲和耐冗合写《窄亨 f ，假托尼古莱弗烈尔所作，出版于伦敦。 
▲翻译出版英家 kkV 特卓出版的《安妮女王朝代最后四年的历史》（改 

名$岑》) 

▲《百科•经•狄•德•罗 ’、 iA 巴赫等人艰苦奋斗，惨淡经营，第八至第+七卷终于全部 
编成，并在瑞士的纳沙特尔秘密印刷，后十卷同时发行。订户增至4250户，国内遍 
- 及各省，在中央，甚 至巴黎 、凡尔赛也不少订户，国外则瑞士、意大利、德国、英国， 
甚至远及瑞典、土耳其。 

▲在后十卷，霍尔巴赫写下列条目：在第八卷词头 H 至 J 条目中，写风信子、水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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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石等34个 条目； 第九卷词头 J 至 L 条目中，陶土、象牙、熔岩等34个；第十卷， M 
条目，锰、金属、矿物学等56 个； 第十一卷， N 至 P 条目，猫眼石、黄金等49 个； 第 
十二卷， P 条目，白金、铅等15 个； 第十三卷 JPQ 条目，迦太基、石英等13个；第十 
四卷， RS 条目，红宝石、盐等13 个； 十五卷， S，T 条目，焊接、滑石粉等14 个； 十 
六卷， T 条目，地球、地震等19 个; 十七卷,V至 Z 条目，硫酸、火山等6个。霍尔 
巴赫为《百科全书》总共写下近四百个条目。 

▲ 《 图册 》 第四卷 出版。 


1766年四三岁 

百科全书》再度遭到封建反动专制统治政权的摧残，国王命令巴黎和凡尔赛所有购 
置者全部呈缴。 

写成，假托弗烈尔所作，出版于伦敦。 

▲整¥“热•的会十而去奂》，出版于阿姆斯特丹。 

▲翻 译德国化学家 k 塔尔（1660—17.34)的《¥零$»，并写序言。 

▲会见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英国哲学 kkk* 休谟。有一次讨论自然宗教，休 
谟表示从未见过无神抡者，霍尔巴赫 指出： 你倒霉了，你在这里第一次跟十七位无 
神论者一块儿吃 饭。* 


1767年四四岁 

▲《神珍神学，或简明基督教辞典》，假托神甫贝尔尼埃所作，出版。封面署 "1768, 
伦敦”。+ 

▲《神 $者的出版。 

▲和•耐•冗•合•写•的 •《 平七亨，字宇夸印霍尔巴赫写最后一章 〕 出版。 

▲翻译英国反教会•著•作•家•戴•维邊岛和特伦査德的 《 孕 〒甲 $亨等 》 出版 

于阿姆斯特逊。 . . 

▲ 《 孽學手 f 假托译自英文，出版于伦敦 • 

▲《-癍》•第•五•卷•出侖。 . 


1768年四五岁 

▲气申 宇竽，宇穿早字了零宇》假托翻译特伦査德所作出版于 

•阿 •姆 •斯•恃•丹。 ... 

▲《致欧仁妮信，或论对偏见的防止》假托斯托卡乌克斯地方某伊壁鸠鲁主义者所作 

• • • • • 

出版。 

* 克卢: 《狄德罗，英国思想的追随者》，简称《狄德罗和英国思想》，1913年，第106 
页。狄德罗把聚餐漫谈经过介绍给罗米里，克卢引自罗米里的《回忆录 》 。 

+中译本 :单志 澄译，商务印书馆，I 97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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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册》第六卷出版。 ^ 

，亨 七巧琴_ 》 假托译自英文，出版于伦敦。 
a ^ ^Vm if ^i fp 7 ^ ? 7 ? ^ 假托 

w 英•文•出 .版: . 

▲翻译加里克所作 《 枣哿，枣秘考芎噌，号螂埤吟憨- 》 出版。 

▲翻译荷兰 人范- 赫•伦•听在《•泳•人•生彳>。 . 

▲译自德文的出版。 

▲《图册》第七卷 hk : 

▲翻译出版卢克莱修的《物性论》和约翰_托兰德的《致塞伦娜书》(改名为《哲学 

«參« « * • • » • • 

书信 》) 

▲所译俄国学者罗蒙诺索夫所著德文本 ，出 埃托斯转译为法文。 

• 一名青年读者携带《揭穿了的基#鈇》•，芫羞局査获，受到酷刑，并充军九年处分。 

1769年四六岁 . 

了的假托译 S 英文出版。 

▲ 《 今:♦卓，•亨•亨气口+字 f 亨 ㊉ ― 》 假托杜马萨斯所作出版。 

▲翻 V 出1坂 i 6 e 尜&砉 w ^> ( 两卷） 

▲翻译英国人克列留所作，•$•«_• 自•由 •>> 出版于 伦敦。 

• 进行唯物主义理论槪括 • 

• 撰写无神论的系统著作 • 

j 

1770年四七岁 

▲« 自然的体系，或 物,® 吟,” 》 经狄德罗整理，包栝添写若干注文，假 
•托•密•拉•波殖手 h 鑪一 4 rf ，¥®‘“ i 76 9 伦敦，’。 8 月： 巴黎法院判处公开 

销毁。11 月：罗 马教皇将之列入《禁书目录》 

★“在费尔 巴赭的 《自然的体系 》 中，论述物理学的那一郵分，也是法国唯物主义和英国 
唯物主义的结合，而论述道徳的部分实质上则是以爱尔维修的道德论为依据。”① 
▲整理布朗热遗著 《 对圣徒保罗生平著述批判考察。附:论圣彼得 》 出版于伦敦。 

▲ 《 犹太教精爷巧暫 ，巧弓 守,- 》 出版。 

•出 .版: . 

▲《批判的耶稣基督教史，或福音的推理分析》出版。 


①马克思恩格斯 5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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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狄德罗等参加编写专两卷本工作， 

主持者是历史学家、教士雷纳尔 （1713—1796) 

▲« 揭穿了的蕋督教》，巴黎法院判决公开销毁之。 

»• ««》假4 m S 滅 m € hMt S 鏃 。 . 

▲«$ Y 岑•，奉：導_考吝亨》出版于伦敦。 

▲《螽氣》•第•八•第头 im ®。. 

_七十年代：农民暴动、城市贫民风潮急剧加强，封建社会统治阶级“上层”内部也发生 
严重倾轧。国王以及他的宠姬、甚至大臣经常诉诸四十年代开始利用的“密封御 
札”，不经过法院、检察厅，不宣布惩治原因和刑期，任意监禁稍有“触犯”者。这一 
来，进一步引起各阶层人民的愤懑，加剧了“上层”的分崩离析^ 

J 771 年四八岁 

* 启蒙思想家爱尔维修（生于1715年）去世。他的“沙龙”由夫人继续维持下去，接待进 
步人士。 # 

▲《图册》 第+第 + — 卷出版。 


1772年四九岁 

▲《百科全书图册》全部出齐。至此，庞大的《百科全书 》 整套28卷，全部出齐。总共文 
字十七卷，16,288页，图册十一卷 ，2.888 幅图，文字说明923 页。 ^整个工作，受 
到伏尔泰、孟德斯鸠、毕封等老一代启蒙思想家的支持，得到卢梭、爱尔维修、马布 
里、摩莱里、杜尔阁、雷纳尔、孔狄亚克一批当代思想家的协力合作，许多领域（政 
治思想、哲学、经济、科学、医务、工程、航海、军事、艺术、手工业）广泛行业的人员， 
前前后后，多达百数十人，都投入了这项工作。 

▲ 《 陡全的号雩，,吁咢弓殍哪今吁芩咢殍夸》题以“《自然的体系》的作者”所作 

m kk hk *, ; * * * * 

神迹考》题以“ 《 对基督教辩护士的批判考察 》 的作者”所作出版。 

• • • 


1773年五 O 岁 

哼芎， 枣垮咚 哼呤芎丐咢^假托一位退休官员所作出版。 

▲<44 瘃紊，邊自然原则 。 附: 对于政府影响风俗的考察》（三卷）， 

• * « • •鲁 ♦■嬸 暑 ♦擊 《♦» ■畢 • ••**•♦*•••• 

题以、自然的体系》的作者”所作出版。 


* 莫 里斯： 《1789—1793年法国革命日记》两卷，1939年，2:235注2。 
** 《大英百科全书^^十一版〔1910年〕9:376,条目“百科全书”。 

+ 中 译本： 王荫庭译，商务印书馆，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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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科全书》的一些条目译为英文，编为《百科全书文选》出版于伧敦。 

• 7月 ：欧洲 各国反对宗教和教会的进步阶层持续进行声势浩大的抗议运动，迫于这个 

广泛的反抗运动，罗马教皇克里门特十四世签署诏书，裁撒耶稣会教团。 

1774年五一岁 

▲1 月4 日： 《健全的思想》被巴黎法院诬为有碍社会伦理和宗教道德，将之与爱尔维修 
的《论人》判处公开销毁。 

▲《欧洲人……哲学政治史》经扩充为七卷，出版于海牙。 

假托爱尔维修所作，出版于伦敦。本书是《自然的体系》 
* mmm 0 _伏^泰示《体系》作为宣 f 专品，篇幅嫌大，若能紧缩要好些（见1770年 
7月10日从费尔尼致格里姆信）。霍尔巴赫亦有见于此，写出概要以广传播 9 
* 路易十六世在位 （1774 — 1792) 

•启蒙思想象、经济理论家、重农主义者杜尔阁对于路易十六寄予幻想，初任海军大 
臣，旋改任财玫大臣。他借机施行若干改革，企图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扫清道路 
而又尽可能少触动封建专制统治本身。霍尔巴赫支持他，对于可能进行的改革寄 
予幻想，随后就觉得他个人软弱。 

• 12月26 曰： 魁奈(生于1694年)去世。 

1775年五二岁 

• “十八世纪老无神论者所写的那些锋利的、生动的、有才华的政论，机智地公开地打 

击了当时盛行的僧侶主义。”①《健全的思想》就是这样一部著作。罗马教皇恼羞 
成怒，列入《禁书目录》 

• 斯维登堡的信徒、神秘主义者圣 • 马尔旦出版《关于真理的谬误的书——服从科学 
的普遍原则的人们 》 ，攻击霍尔巴赫。 

. “面汾战争”爆发，粮食发生恐慌，城市居民纷纷抗议。 

、 

1776年五三岁 

▲«道德咚苧，枣 g 導咢芩苓呼咤哼哼 》 出版于阿姆斯特丹。 

•呼冬％》 出版于阿姆斯特丹。 

▲结\只 # 美_国 # 独*^运 # 动 # 方"面'代 # 表'富_兰 # 克 # 沐^ 70#5 一 1790 )。富兰克林来法联络，利用英法 
矛盾，争取法国人民和玫府的支援。驻节法国期间，（ 1776 — 1785 )，多次参加霍尔 

* 本书德译本题 《 唯物论二十九个命题 》 (Neumindzwanig Thesen des Materi - 
alismus )1873 年出版干哈勒。见《朗格唯物主义史》上卷第486页注33。 

@ 列宁： 《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 «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 
第606页。 





作者年表 


393 


巴赫的星期日、三的社交聚餐会。霍尔巴赫热诚接待他。霍尔巴赫一贯关心各国 
进步运动，广泛结交进步人士，给予国内受^封建统治和教会神扠迫害的人们提供 
可能的方便。 ' 

• 5月 ：杜尔 阁的改革措施触动了少数大贵族的利益，不得不退职〗这位主张“开明专 

制”的经济学家大臣是怀着一个离奇的观点和天真的想法上台的。 他说： "给我五 
年专制主义，法国将成为自由的1”事实是上台不到五年的一半，就下台，他所推行 
的改革剎那间都给取消了^ 

▲ 《 百科全书 • 补篇》第一第二卷出卷于阿姆斯特丹和巴黎。哈勒（生理学家）和孔多 
塞（哲学家）等参加补篇的工作。 

1777年五四岁 

▲« 自然的体系》作为爱尔维修的著作，收入法文《爱尔维修全集列入第四卷，出版于 
伦敦。 

▲《补篇》第三第四卷和《图册 * 补篇》—卷出版。补篇全部五卷，3874页，224幅图。 

1778年五五岁 

▲拜访年迈的伏尔泰（生于1694年)。伏尔泰是法国启蒙运动早期的活动家。多年 
来，受到封建反动专制政府的迫害，流离国外——德国、瑞士。尽管如此，他仍参 • 
加了《百科 全书* 的工作，特别给予可能的思想、政治方面的支持。霍尔巴赫持无 
神论观点，这使他跟自然神论者伏尔泰有分歧。但他们作为启蒙运动的两代战士 
仍然愉快会见了。不久，5月30日，伏尔泰去世。 

▲翻译《哲学家塞涅卡全集》并附注释，假托拉 • 格朗得之名，出版于巴黎 9 

* 7月2日 ：卢梭 (生于1712年)去世。 - 

1779年五六岁 

▲《欧洲人……哲学政治史》遭到政府禁止。 


1780年五七岁 

▲《百科全书 • 索引》两卷 （1852 页）出版。至此，《百科全书》就扩充成为35 卷: 文字部 
分，正篇十七卷，补篇四卷；图册部分，正篇十一卷，补篇一卷；外加索引 二卷， 
▲不顾反动当局阻扰和禁止，霍尔巴赫和狄德罗等再次增订《欧洲人……哲学政治史》 

• 8月3 日：孔 狄亚克（生于1715年）去世。 

_ - _ . _ - , 

* 整套35卷，文字部分，耐冗曾把狄德罗所写大部分编集出版，后来又有人把历 
* 史学部分条目集刊 出版； 图册部分，美国 m 版去一个选本。1966年，西德斯图加特一个 
出版社缩印了全套35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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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 年代: 资本主义生产得到进一步发展，工场手工业生产逐渐转向机械工业生产， 
个别生产部门生产过程开始机械化，巴黎工人超过十万。 

1781年五八岁 

欧洲人……哲学政治史》扩充为十卷，出版于日内瓦，当即遭到禁止。 

• 3月20 日： 杜尔阁（生于1727年）去世。 


1783年六 O 岁 

_ 10月29 日： 达兰贝（生于1717年）去世。 

1784年六一岁 • 

. 7月31 日： 狄德罗（生于1713年）去世。 ’ 

▲狄德罗为《百科全书》写的部分条目由耐冗编为《古代和近代哲学 々（三 卷）出版，连其 
他涉及语法、历史、伦理、文学、艺术、手工艺等，全部多达〗139个条目，在后十卷 
共601条。 


1785年六二岁 

▲《公民的教理问答》出版于巴黎。 


1787年六四岁 

▲翻译霍布斯的，把它和沙比尔所译另一篇论文，取名 

作集》出版。‘ * | . 

• 农收，财政发生危机，工商业危叽变本加厉，人民处境极度恶化。 


1789年六六岁 

▲1 月21 日： 去世。2月9 日： 耐冗在<巴黎日报》上发讣告 
▲翌年 ， 《 普遍伦理学入门 》 出版于巴黎。 






译者后记 


鲁 


《自然的体系》的中译本上卷，早在1964年即已出版。现在， 
<下卷>也即将付印发行。至此，霍尔巴赫最主要的哲学箸作<自然 
的体系*的完整的中译本与读者见面了。我想，读者也会象译者一 
样感到高兴。 

译者在《上卷》译后记中曾经说明，这个中译本是根据1777年 
俭敦出版的法文版本而不是根据资料较多的1822年巴黎多墨尔 
书店印行的新刊本翻译的。这次<下卷》出版，为了弥补资料方面 
的缺欠，特 附上： 

一、 <霍尔巴赫的生平与著作年表 

二、 《<自然的体系>的眞实意义》，陈兆福同志译，根据 
1846年 H*D • 罗宾逊的英译本幷参考杨伯恺的旧译本译 


出； 

三、 《人物索引》，包括希腊罗马神话中的诸神和古代哲学家 
的名字； 

四、 《主题索引》； 

此外，幷在本书正文旁注上原书页码，以便查对。这样，这个中译 
本在资料方面就比较充实一些，给读者和专业工作者提供了一定 


的 便利。 

在出版过程中，译者仍象对待《上卷》那样，对译稿做了比较认 
眞细致的校阅工作。但由于水平有限，译文中难免存在缺点和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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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希望读者不吝批评指出，以便再版时校正。 

译者 
1976年7月 



人物索引 


范围： 包括历史人物、神话人物等。 名字： 主名排黑体，斜 
线后是异释；法文名后，附其它文名。生卒年份两侧是生卒地点。 
页码指原书页码，标于栏外。 


• A _ 

阿尔明尼 （ Arminius ， 拉 Jacobus Ar - 
minius , 本名 Jacob Harmensen , 荷 
兰南部 1560—1609 来登 ） 567 

——荷兰新教神学家.坚持宗教洁仰上的 
宽容态度。 

阿巴第/阿巴迪 (Jacques Abadie / Ab - 
badie , 法国 1654/57 ? — 1727伦敦) 
390 

——法国神学家，新教徒。在柏林、英格 
兰、爱尔兰传教，反对无神论、自然神 
论。著《论基督教的真理 》 (Traite de 
la verite de la religion chretienne ， 
1684) 0 

阿比莱 （ Apul ^ e , 拉 Lucius Apuleius » 
努米底亚〔今阿尔及利亚境内〕 U 5 —?） 
对自然的称呼318注。 

——罗马讽刺诗人，修辞学家^著小说《金 
驴记》 ( l’Ane d ’ or ) 等。 

阿波罗 ( Appollon , 希 ’ AttiJWwiO 
315 

——希腊神话人物，太阳神，光明神，文 
艺保护神。宙斯和勒托的儿子，月神阿 
耳忒弥斯的双生姊弟。 

阿多尼斯 （ Adonis , 希 315 

——希腊神话人物，爱神阿弗洛狄特所锺 


情的青年猎人。有人认为是东方的自然 
神。 

阿伐洛斯 (Fernando Francesco d 5 Ava¬ 
los , 1489—1525)480 注 

——意大利拿波里公国军人，在西班牙宫 
廷服务。 

大阿拉伯尔/阿尔培脱 • 马格能斯 (Albert 
le Grand , 拉 Albertus Magnus ， 斯 
瓦本的劳林根 1193/1206—1280 普鲁 
士的科隆）摈弃无证的诡辩370注 

——德国经院哲学家，神学家，自然科学 
家。博尔什帖特伯爵。 

阿利斯提普/阿里斯底波 （ Arist 】 ppe ， 希 
^ Apidrc ^ or , 非洲居勒尼，前 435?— 
350) 宣扬放逸的无神抡者563注 

——非洲居勒尼哲学家，居勒尼学派。苏 
格拉底的学生。 

阿里马诺 （ Arimane ) 324 

——神话人物，恶神。波斯恶神阿利曼 
( Ahriman ) 的别称。统辖黑暗和死亡， 
反对阿胡拉•玛兹达。 

阿斯塔尔特/阿什塔尔特/阿思塔尔塔 
( Astarte / Ashtoreth ) 315 

——腓尼基（今黎巴嫩、巴勒斯基）神话人 
物，月神，女性。与日神巴尔相对。 

爱斯居拉 （Esculape / Ascl ^ pios , 希 

304注 



398 


人物索引 


——希腊神话人物，医神。 

安那芑西曼德/亚诺芝曼德 （ Anaximan - 
dre ， 希纟 tVcu ^ oos ; 米利都，前 
610—546) 552注 

—希腊哲学家，伊奥尼亚学派，唯物主 
义者，数学家，天文学家。泰勒土的学 
生。 

奧尔菲/奧耳南斯 （ Orph 鉍 s , 希 ^ Op ^ vs ) 
313,317 * 

——希腊神话人物，歌手。善弹竖琴，鸟 
兽木石为之动。后世以神秘宗教诗附会 
之。 

奥尔木斯 （ Ormus/Ormazd /Ormuzd) 
316 

— 波斯神话人物，火神，光明神，智慧 
神。 

• B • 

巴尔格 （ Parques， 拉 Parcae 命运〉317 
—希腊神话人物，命运女神（克罗托、拉 
杰斯、阿特洛波斯）三姊姝总称。罗马 
诗人对希腊三命运女神的称呼。 

巴达夫 （ Batave ) 482 

—— 因宗教信仰被南方之魔菲力浦杀害 
者。 

巴库斯/巴克斯 （ Bacchus , 拉 Bacchus) 
313 

——罗乌神话人物，酒神，欢乐之神。会 

种葡荀、敏制萄葡酒。 

巴拉斯 （Pallas， 希 XlcxXAtw ) 地方神 

323注 

-希腊神话人物，特里同的女儿。和雅 

典娜比武嬉戏，受误伤而亡。雅典娜遂 
取名巴拉斯 * 雅典娜以志不忘。后来巴 
拉斯径直成为雅典娜的别名。 

布列兹 W 斯喀/巴斯噶/的斯卡尔 (Blaise 


Pascal , 克勒蒙菲朗 1623—1662) 被 
诬为无神论者。369注 
—— 法国数学家，哲学家。认为信仰高干 
一切，支持冉森派，反对耶稣会。著《思 
想录》 (Pens^es) 《致外省人书》 (Let- 
tres ^ un provincial, 1656— 57) 等 0 
白斯克尔侯爵 （Marquis de Pescaire ) 

480注。见阿伐洛斯 
拜林格/比尔芬格尔 （Georg Bernhard 
Bilfinger/BUlfinger, 1693—1750) 443 

注 

——德国数学家，哲学家，莱布尼兹•吴尔 
芙学派。著《论神、生命与世界》 (Deo, 
anima et mundo) 0 
保罗 （St, Paul, 一世纪 ）392 注 
——基督教福音文学故事人物，布道者。 
把基督教向犹太民族地区以外扩大宣 
传。 

比埃尔 • 贝尔/培尔 （Pierr Bayle , 法国 
卡拉1647 — 1706荷兰鹿特丹）562, 
570注 

——法国哲学家，思想家，怀疑论者,新教雨 
格诺教徒。受天主教迫害，长期居荷兰^ 
编写著名的《历史批判 辞典》 (Diction- 
naire historiquc et critique , 三卷， 
1697) 《杂思》 (Pensees diverses) 等。 
贝魯斯 （ Belus) 315 
——巴比伦神话人物，天神，太阳神。巴 
比伦称巴尔(君主），神话描绘为巴比伦 
国家逋立者。罗马称为贝鲁斯 
庇蒂爱斯/皮蒂娅/皮提亚 (Pythies, & 
Puthia 〔皮提地方的女人〕 ） 304注 
——希腊宗教迷信人物，德尔斐阿波罗神 
庙女祭司。诡称能通神，向迷信者传授 
阿波罗神示。 

毕翁 * 勒 • 鲍里斯德尼特/波吕斯泰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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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翁 （Bion le Borystdnite ， 希 BtW ; 
前 325?—255) 563注 

——希腊哲学家,智者派。奴隶。获释后，到 
雅典 学习； 周游各地，教演说术以谋生。 
毕达哥拉斯 （ Pythagore ， 希 Uv0ayopas; 

萨莫岛，前 5347-497 意大利梅达彭提 
翁）神学家387注，富于迷佶和神奇的 
哲学552注 

—希腊数学家，哲学家，神秘主义若。 
让•波丹 (Jean Bodin ， 拉 Bodinus , 

法国翁热 1530—1596 法国朗城 ） 567 

——法国政治思想家。著《国家论六篇》 
(Six livres de la republique , 1576)。 

波菲利 / 波尔费留 / 波尔非里 （ Porphyre ， 
拉 Porphyrius , 巴勒斯担的推罗 233— ? 
304) 狂信者461注 

—叙利亚哲学家，新柏拉图主义者。著 
《哲学史》 (Ot\o5oyoos iaropia ) 等。 

波里来特/波利克拉泰斯 （ PolycRte ， 希 
IToAi ^ etTos ， 拉 Polyclitus , 生于科林 

斯的西库翁或阿各斯，前五世纪后半叶) 
322注 

——希腊雕刻家。 

柏拉图 （ Platon ， 希 nAccTOJu , 前427— 
347) 不敢和多神论断绝关系323注，幻 
影创造大师386,和基督教神学的关系 
387注，暧眛的概念422注，以神秘 
色彩粉饰苏格拉底的一神论461注，富 
于迷信、神奇的哲学552注 
——希腊哲学家，客观唯心主义者。雅典 
城邦贵族家庭出身，撰写卷帙浩繁的《对 
话集》，野心勃勃精巧构造庞大的唯心主 

义思想体系，流毒深广^ 

柏罗丁 （ Plotin ， 拉 Plotinus , 埃及 

205—? 269/270/意大利）和神学关系 
387注，狂信者461注 


——罗马哲学家，新柏拉图主义者。著 
《九章集 》 ( Enneads ) 0 

埃利 • 博诺斯特 （Elie Benoist / Bcncit , 
1640—1728) 316注 

——法国神学家，历史学家。著《对托兰 
德的批判的说明》 (les r^marques 
critiques contre Toland ) 

鲍曼博士 （Docteur Baumann ) 369 注。 
见莫佩都依 

理査 • 本特莱 （Richard Bentley , 约克 
郡的奥顿1662 — 1742) 549注 

——英国牧师，古典学者。著《无神论者 
的愚蠢 》 (De Slultitia Atheismi )。 另 

有同姓名（伦敦1794—1871肯特）者， 

乃出版家。 

布德由期 (Johann Franz Buddeus , 
1667-1729) 论灵迹469注，引言521注 

一一 德国路德派神学家。著《无神论研究》 
( Trait ? de l ’ Ath 6 isme ) 0 

托玛斯•布莱克韦尔 （Thomas Black - 
we 】】， 英国阿贝丁 17 GJ — 】757) 318注 

——英国古典学者。研究荷马生平和著 
作，匿名出版《关于神话的书信》 ( Let ¬ 
ters concerning Mythology )。 

布里尼/普利尼 （ Pline ， 拉 Gaius Pli - 
nius Secundus , 23—79) 316 注 

——罗马博物学家^ 

乔尔丹诺 • 布魯诺 （Jordano Bruno , 意 
Giordano Bruno ， 意大利诺拉 1548? 
—1600. 2. 17罗马 ） 571 注 

——意大利思想家，哲学家，唯物主义者, 
无神论者。经过七年监禁，被罗马教廷 
焚死。 

• C • 

査理一世 (Charles l er ，英 Charles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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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Stuart , 苏格兰 1600—1649. 1. 3伦 | 
敦，1625/49在位）567, 572注 

—英国斯图亚特朝 (1603-49； 1660— 
94) 第二代国王。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胜 
利宜布共和国髙潮中，革命人民在王宫 
前广场把他处 死了。 

査理五世 ( Charles - Quint/Charles V ， 
佛兰德斯的根特 1500-1558 西班牙， 
1516/58西班牙査浬一世，1519/58神 
圣罗马帝国皇帝査理五世 ） 480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西班牙国王。妄 
图建立“全世界基督教帝国”，不断踉法、 
德各国新教诸侯作战。 

• D • 

达尔汉/德勒姆 （William Derham , 
1657-1735) 诬蔑无神论者为妖魔550 

—英国神学家。 

达娜依徳/丹瑙诸女 （ Danai ’ des ， 希 Aa - 
vcufes) 524 

——希腊神话人物，五十个妇女总称。迖 
娜依士的女儿，她们四十八位被罚在下 
界用无底桶汲水，我国所谓竹篮打水; 一 

说罚她们装满筛底水缸。 

圣•旦尼期/丢尼修 （ St . Denis l Are - 
opagite , 拉 Dionysius A ^ reopagiticus , 
一世纪 ）392 注 

——希腊雅典城邦大法官。五设纪，一个 
匿名作者伪托他的名字，发表新柏位图 
主义观点。伪书对中世纪思想有所影 
响。 

约翰•邓斯•司备特（拉 Johannes Puns 
Scotus ， 英国 1265—1308 德国科隆） 
370注 

——英国经院哲学家，唯名论者。迫使神 
学本身来宣扬唯物主义。 


德读克里特 （ JD ^ roocrite ， 希 AvApltos 
0 AfiSripa ; 生于阿布得剌〔今希腊东北 
克散锡附近沿海城市〕，前 460—370) 
552注 

—■希腊哲学家，唯物主义者，原子论者^ 
徳莫高尔贡 （ D & nogorgon ， 希 石 m - 
ivopyos 精灵 -h yopyos 可怕 
的〕 ）317 

——希腊神话人物，神秘的精灵。此名首 
创于五坻纪注释家拉克唐斯 （ Lactan - 
tius Placidus ) 0 薄伽丘描写为至髙神。 

德欧道尔/狄奥多罗/德奥多洛 ( Theo - 
dore ， 希 © co 5 ct >/ oos ； 居勒尼，前460? 

- ) 551注，无神论者563注 
——希腊数学家，哲学家，居勒尼学派。 

否定神灵的存在，被逐出雅典。 

狄亚哥拉斯/第阿戈拉 ( Diagoras , 希 

Atayopas , 生于罗得岛附近的米罗斯岛， 
鼎盛 年：前 466年，死于科林斯 ） 551 
注，由迷信者转变为无神论者585 
——希腊诗人，哲学家。以无神论者著称。 
阿里斯多芬在剧本 《 云》 《鸟 > 中描写了 
他。霍尔巴赫所引事见塞克斯杜 * 恩皮 
里柯书第九卷第五三节。 

底欧贞尼 • 拉依尔斯/第欧根尼 • 拉尔修 
(Diogene Laerce/de La # rte , 希 Ato - 

yeuTts AaeprtccdTjs ; 生于今土耳其梅尔辛 

以东的拉尔德，三世纪上半纪 ） 563注 

—希腊哲学传记作家:。编写《哲学家列 

传 》 (De clarorum philosophorum 

vitis , 十卷）。 

笛卡尔 (Rene Descarte , 拉 Renatus 
Cartesius , 法国莱耳 1596—1650 瑞典) 
被诬为无神论者369注，提出上帝存在 
的证明398—401，客死异国514注 
— 法国数学家，哲学家，二元论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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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论者。著 《 哲学原理》 〔Principia 
Philosophiae, 1644) 等。 

笛风 （ Typhon ， 希 Tv < p ^ v ) 欧西里斯的 
对立面324 

——埃及神话人物，黑暗神，夜神，罪恶 
神。好战，杀死哥哥欧西里斯。埃及名 
塞特 （ Set )。 霍尔巴赫以希腊名称之。 

.F - 

菲利/孚里 （ Furies ， 拉 Fudae 孚里厄〔愤 
怒、凶恶女神〕）304注，悔恨之神319 注 

——罗马神话人物，地狱三女神提西福涅、 
阿勒克托、麦格拉总称。相当于希腊的 
依埋逆司。住在大地底层塔耳塔洛斯， 
专惩办犯罪行为，尤严办杀亲血仇。追 
逐凶手逼其疯狂而后已。 

菲力蒲/腓力二世 （ Philippe II ， 绰号： le 
Demon du Midi 南方之魔， 1556/98 
在位 ）482 

——西班牙国王，同时在意大利、美洲有 
领地。建立侵略用的“无敌舰队”，后败 
于英国。国内宗教裁判所林立，火刑烧 
死成百成千人。 

费纳隆/费奈龙 (Francois de Salignac 
de La Mothe Fenelon , 费纳隆堡〔今 
多尔多涅省内〕 1651— 1715〕534 

——法国作家，冈布莱大主教。支持寂静 
主义思想，受到罗马教廷谴责。著《神 
的存在和属性》等。 

费底阿斯/菲狄亚斯 （ Phidias ， 希 似， 
前 490?—431) 322注 

——希腊雕刻家。 

• G . 

高尔登 （Thomas Gordon ，1684—1750) 
487注 


——英国政论家。在苏格兰受教育。晚年， 
与特伦査德友善，支持辉格党华尔波尔 
集团。霍尔巴赫翻译了他所著《为原始基 
督教辩护》 （ A . Defence of Primitive 

Christianiry ). 另有同名者 (1788 - 
1841), 是军人。 

哥白尼 （ Copernic ， 波 Mikotaj Kope 卜 
nik , 波兰的托伦 1473— 1543东普鲁士 
的弗劳恩堡 ） 365 
—— 波兰天文学家。 

哥玛/戈马尔 （Franpois Gomar ， 拉 

Franciscus Gomarus , 本名 Gommer , 
布鲁塞尔 1563— 1641) 567 
—佛来米新教神学家，喀尔文主义的极 
端派领袖。在荷兰、德国一带活动，反对 
阿尔明尼派。 

古德沃尔茲/卡德沃思 （Ralph Cud - 
worth , 索默塞特郡的阿勒尔 1617— 
1688) 古代有四种无神论552注 
——英国神学家，伦理学家，哲学家。站 
在柏拉图观点，为内在观念辩护；提出 
建立神学的必 要性； 反对机械论。著《知 
识的体系 》 (Systema intellectuale , 

1678) 全名《关于宇宙的真正知识体 

系 》 (The True Intellectual System 
of the Universe )。 

.H • 

赫拉克里特 （ H 6 racl ite ， 希’ 

爱非斯，前 540/5357-480/475 爱非 
斯 ）392 注 

——希腊哲学家，辩证沦者。 

海尔麦/海尔梅斯/赫耳墨斯 （ Hermfcs , 希 
丑即命）319注 

——希腊神话人物，宙斯和众神的使者。 
捷足善行，多才多艺，发明字母、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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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格立斯 （Hercule， 希㈣570注 

——希腊神话传说人物，英雄。宙斯神和 
凡人阿尔克墨涅所生。力大无比，杀死 
九头的水蛇，掐死怪狮，活捉大野猪等。 

托马斯•瞿 布斯 （Hobbes， 英 Thomas 
Hobbes, 英国玛姆兹伯利 1588-1679 
英 国哈德威克）“无限”词解336注， 
利益和 《几 何学原本》的 确实性 390注， 
世界是冇形的413注； 567; 政枚和神 
权合一 571注，关于替言585注 ，最糟 
糕的 是让别 人处于怀疑和争论中594 

——英国政治思想象:，哲学家，唯物主义 
者。著《利维坦》 (Leviathan, 1651) 
《检教会法》 （Traits de Jure Bede- 
siasticorum) 等 0 

荷马 （ Hom 6 r € ，希 ’ O 网 po 9 , 约公元前九 
世纪 ） 4以 

——希腊传说人物，育诗人。相传写作《伊 
里亚特》 （l’lliade) 《奥德赛》 （l’Odys- 
s^e) 等。 

约翰 • 胡斯 （Jean Hus， 捷 Jan Hus, 
捷克的胡 斯因奈 [Husinec] 1369/70- 
1415. 7. 6) 585注 

——捷克宗教改革家。 

* j * 

吉洁斯 （Gyg&s， 希 Vvyrji , 前七世纪， 
前 685?—? 657在位）342 

——小亚细亚吕底亚（今土耳其西部）围壘 
那塔朝建立者。受宠于前王康铎勒 
(Candaules)， 后杀芏自立。史称第一位 
自称 “僭主 ”者。相传，篡位时窃得隐身 
戒指。 

加斯特勒尔 （Francis GastreH, 1662?— 
H25) 350注 

——英国神学家 。 著《保卫宗教 —— 无论 


是自然宗教还是神启宗教》 (Defense 
de la Religion , taut naturelle que 
rev ^ lee ) 0 

麦西阿•加奴斯 （Melchior Cano / Ca - 
nus , 塔朗孔 1509—1560 托勒多） 392 
注 

——西班牙神学家，加纳尼斯主教，奉卡 
洛斯五世命参加特伦特宗教会议。著 
«耶稣会的危机》等。 

伽利略 • 伽利莱 （ GaliWe , 意 Galileo 
Galilei , 比萨 1564— 1642意大利阿切 
特里）受迫害514注 

— 意大利物理学家，天文学家。1633年 
遭到罗马教廷圣职部判罪，受管制。 

布拉格的哲罗姆 （ J 6 r 6 me de Praque , 
拉 Hieronymus Pragensis , 布拉格 
1365?—1416. 5. 30 德国巴登的康斯坦 
斯 ）58 S 注 

——捷克定教改革家。胡斯的战友。 

• K • 

康士坦丁 /君士坦提努斯大帝 （ Constan - 
tin le Grand , 2747 -337 , 306 / 
337) 482 

——罗马帝国皇帝。联合基督教势力以统 
一帝国，颁布宽容基督教的米兰敕令，召 
开第一次尼西亚主教会议。 

亨利•科文特垦/考文垂 （ Henry Coven ¬ 
try , 1752死 ） 298注 

——英国作家。著 <菲勒蒙和希达斯帕》 
(Philemon et Hydaspe ) 0 

撒米尔•克拉克 (Samuel Clark / Clarke , 
诺里契1675—1729伦敦）被诬为无神 
论者369注，370,他引证加奴斯392注 

——英国神学家，哲学家，持半阿里乌斯 
观点，当时被称为自由思想家。反对无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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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自然神沦。威尔士公主（后来的卡 
罗琳女王）介绍他和莱布尼兹讨论时间、 
空间及其与上帝的关系。著《论上帝的 
存在及其属性 》 (Traite de [existence 
et des attributs de Dieu ，1204 — 05) 

等反对霍布士，斯宾锘莎等。 

格拉蕺 （ Gabriel-Barthdlemy Gram - 
monU 1590? —1654) 581 注 

—法国宗教裁判所法官，历史学家。 

• L • 

拉 • 英特•勒 • 瓦耶 (Franfois de La 
Mothe le Vayer , 巴黎 1588—1672) 
322 注 

——法国哲学家，怀疑论者。著《怀疑派 
的盛宴 》 (le Banquest sceptique ) 《怀 
疑派的独白 》 (Solxoques sceptiques ， 
1670) 等。 

拉美特里 （Julien Offroy de La Met - 
trie , 法国西北的圣马洛 1709—1751 德 
国 ） 563注 

—— 法国哲学家，唯物主义者，医生。著《人 
是机器》 （ L ’ homme - machine ，1747) 等。 

拉克当斯/拉克唐提乌斯 （ Lactance ， 拉 
Caecilius Firmianus qui et Lactan - 
tius , 250?—? 317) 564 注 

——罗马帝国基督教著作家。阿非利加省 
人。著《论迫害者之死亡沦神的 法规％ 
等。 

勒•格勒克 (Jean Le Clerc / Leclerc , 
拉 Johannes Clericus , 日内瓦 1657— 
1736 荷兰 ）552 注 

——瑞士学者，神学家，新教徒。大半生 

在阿姆斯特丹。写、编《福音书的一致 
性> (Harmonia evangelica , 1699) 

《图书选集/文苑英华 》 (Bibliotheque 


choisie , 1703—13) 等。 

莱布尼茲/莱博尼茨 （Gottfried Wil - 

helm Leibniz , 莱比锡 1646—17 i 6 汉 

诺威）人们无法懂得他所提供神存在的 
证明369 

—德国哲学家，唯心主义者，有神论者。 
埃德曼•劳 （Edmund Law , 兰开夏郡 
1703 — 1787) 370注 

——英国神学家。著《关于空间、时间，无 
限等等观念的 研究 》 (An enquiry into 
the ideas of space ， time , immensity 
etc ,，1734) 等。 

李维 （Tite Live , 拉 Titus Livius ， 前 
59 —公元 17) 483 注 
—罗马历史学家 o 

卢克莱修 （ Lncrfec 6， 拉 Titus Cams 
Lucretius ; 罗马，前99? -55) 卷首语， 

他的无神论诗篇不引起战争567,引言 
570注 . 

——罗马诗人，哲学家，唯物主义者，无 
神论者。著长诗《物性论 》 (Os natura 
rerum ) 0 

约翰 • 洛克 (John Locke , 英国布里斯 
托尔附近的灵顿1632—1704英国奥 
茨 ） 390 

—英国政治思想家，哲学家，唯物主义 
者。著《人类理解论》 （ l’Essaisur l ’ en - 
tendement humain ) 《家书 》 (Lettres 
familieres ) 等。 

呂西安 / 路奇亚努斯 / 琉善 （ Luden ， 希 

拉 Lucianus ; 叙利亚的萨 
摩萨嗒城， 120—180) 547注 
——罗马讽刺诗人，“古典古代的伏尔泰”。 
早年是诡辩派演说家，中年到雅典，晚 
年成为国家宵吏。著《死者对话 >( Dia - 
loques des morte ) 《写历史的风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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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iere d'ecrire L ’ histoire ) 等 0 

.M • 

马勒布朗士 （Nicole Malebranche ， 巴 
黎 1638-1715 巴黎）他论证上帝存在 
朐原则是矛盾的 401-402; 398 

——法国哲学家，笛卡尔学派，有神论者。 

马基雅维里 （Niccolo Machiavel ，佛罗 
棱斯 1469—1527 佛罗棱斯）迷信有用 
论483注 

——意大利政治家，政治思想家。佛罗棱斯 
共和国官员，反对意大利政治分裂，主张 
君主专制。著《关干李维著罗马史的政治 
t 寸论 》 (Discours politiques sur Tite - 

Live ) 

马可 • 奧勒留 / 玛尔库斯•奥列里乌斯 

I 

Marc Aur 61 e ， 拉 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 , 罗马 121—180 维也纳， 
161/180 .在位 ） 563注 
——罗马安托尼乌斯王朝 （96 — 192) 第 
五位皇帝。斯多葛学派哲学家。反对基 
督教。著《道德的思考集> des refle ¬ 
xions morales ) ,此书通称《沉思集》。 
上卷译为马可•安多南。 

马克辛姆•德 • 马多尔/马多尔的马克辛 
姆 （Maxime de Madaure , 北非努米 

底亚的马多尔〔今阿尔及利亚〕，四世纪） 
318注 

——拉丁语语法学家。 

战神玛尔斯 （Dieu Mars , 拉 Mars ) 

480注 

——罗马神话人物，战神。相当于希腊的 
亚力司 ( Ares ) ( 

麦居儿/莫考莱 （ Mercure ， 拉 Mer - 

curius ) 319注 

—罗马神话人物，商业神，交通神。相 


当于希腊的海尔麦。 

伯納特 • 曼德维尔 （Bernard Mande - 
ville , 荷兰的托特 1670?— 1733伦敦） 
563注 

——英囯伦理学家。职业是医生。反对巴 
克莱。著《蜜蜂寓言 》 （la Fable des 
Abeilles , 1705 作， 1714 出版，1723 

第二版 

美社莎/墨杜萨 （ M 6 duse , 希 Meffortra ) 

比喻： 牧师手中的神好象美杜莎的头 
479、 573注 

——希腊神话人物，戈耳工三女妖之一。 
众怪之父福耳库斯和刻托所生。雅典娜 
把她变为最丑恶 女妖： 有双翅、利爪、尖 
齿，头发根根是毒蛇，面目狰狞，两眼 
发光，见之者当即变石头。 

米歇尔 * 蒙台涅/蒙田/孟戴业 （Michel 

Eyquem de Montaigne , 法国多尔多 
涅附近蒙台涅堡 1533—4592) 322注 
——法国散文家，思想家，怀疑论者。不 
相信宗敦权成。著《论文集> 

米奈娃/米涅尔瓦/弥涅耳瓦 （ Minerve ， 

拉 Menerva ) 318注 
——罗马神话人物，技艺智慧女神。与丘 
比特、朱诺并列为三大神，在卡庇托里乌 
姆山大庙受奉祀。相当于希腊的雅典娜 
米特拉斯 （ Mitbras / Mithras ) 315 

——波斯太阳神，光明神。统辖众界。 
摩罗克/莫洛赫/摩洛 （ Moloch/Molech 
权力 ） 477 

—腓尼基神话人物，太阳神。祭祀时要 
用活人怍祭品。 

摩西/梅瑟 （ Mo ’ fse ， 希(命，伊斯兰 
教称： 姆萨）313, 461注 
——优太神话人物，“先知”（宗教政治传 
道人），游牧时代以色列人领袖。所谓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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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立法，出现于前七世纪宋奴隶制时期， 
由约西亚王施行。 

莫佩都依 /穆伯杜依 （Pierre Louis Mo¬ 
reau de Maupertuis ， 法国圣马罗 

1698—1759 瑞士巴塞尔 ）369 注 
——法国数学家，天文学家。霍尔巴赫指 

他以鲍曼之名发表的一部书。 

莫那日 （Gilles de M 如 age , 拉 Aegi- 
dius Menagius ， 1613—1692) 597 注 

—— 法国辞典编纂者，批评家。 

莫尼普 （ Menippe) 547 注 


人物。 

穆罕默徳 （ Mahomet ， 麦加 570?—? 632 
麦地那 ） 461注 

——宗教史人物，伊斯兰教创始人。麦加 
的商人，出身于考利希特部落哈希姆氏 
族，宣传严格的一神论，武力统一阿拉 
伯半岛，建立奴隶制阿拉伯国家。 

• N • 

耐普土那/涅普顿 （ Neptune ， 拉 Neptu - 
nus ) 316 

——罗马神话人物，海神，男性，相当于 
希腊的波赛东。 

尼罗 （ N 6 ron ， 拉 Nero Claudius Caesar 
Augustus Germanicus , 意大利安蒂乌 
姆 37—68 罗马附近，54/68在位）杀 
死亲生母482 

——罗马皇帝。 

宁芙仙女们 〔 Nymhes ， 希 Mm 私) 317, 
326 

——希腊神话人物，山林水泽一群女仙。 
品级介于神人之间的小神。古希腊多神 
教把山山水水都附会一个小神。她们虽 
有死，但寿命很长。 


依撒克 * 牛顿 （Issac Newton , 英国伍 
尔兹索普 1642—1727 英国肯辛顿）398； 
偏见的奴隶 402-408, 判断牛顿的标 
准584 

—英国物理学家，数学家，有神论者。 
霍尔巴赫把他比作小孩子（第402页〕， 
后来的傅利叶把他比作光荣的盲人以傅 
利叶选集》 4:247) 

奴玛斯 （ Numas ， 拉 Numa Pompil - 
lius 努玛 • 彭庇里乌斯 ） 313 

——罗马神话传说人物，罗马王政时期第 
二位国王。建立木匠、陶器匠、铜匠等手 
工业行会，宗教迷信制度。 

- o. 

欧西里斯/奧西里斯 （ Osiris ， 希 OiTipcs ) 
315,毪神325 

―■埃及神话人物，死去的国王（法老）的 
神，后演变为全埃及的死人的神。农业 
神，尼罗河神。为弟弟塞特（笛风）所 
杀/碎尸拼合复合后，成为阴司神。 

欧落马茲 （ Ororaaze ) 316 

—— 波斯神话人物，火神。 

欧几里得 （ EucIMe ， 希 EvrcXeidys 6 < rrot - 

Xeiwrv ^ 《几何原本》作者欧几里得，前 
300年左右 ） 390注 

——希腊几何学家。著 《 几何原本> ( s 丁 0 卜 
xela , 十三卷） C 光学》 （0? r T */ cd ) 等。 

欧洛斯马德 （ Orosmaie ) 324 

—神话人物，善神。波斯天神阿胡拉* 
玛兹达 （A hura Mazda / Ormazd / 

Ormuzh ) 的别称。代表光明、真理，向 

阿利曼做斗争。 

• p • 

潘多拉 （ Pandore ， 希 Tlavddjpa ) 潘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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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的箱子464 

—希腊神话人物，青铜（第三)时代第一 
位妇女。宙斯把她嫁给厄庇米修斯，池随 
带一箱子嫁妆，装满善善恶恶一切东西。 
她违禁打开箱子，后赶忙篕上时，罪恶已 
都飞出箱子到人间。雹尔巴赫、马布利都 
喜欢用这比喻神学（见《健全的思想^ 
《袖珍神学 >) 私有制（见 c 论公民的杈利 
和义务 W 

培根 （Bacon de Verulam , 味如南男爵 
培根；伦敦1561—1626伦敦）论无神 
论566, <道德随笔> 法译本566注，关 
于哲学、无神论、宗教的命题597 
——英国思想家，散文家，哲学家，唯物主 
义者。著《道德随笔》 Ges Essais de 
Morale , 中译本《培根论说文集 W 等。 
培因/潘 （ Pan , 希 Uav ) 317 

——希腊神话人物，牧神。人头人身，羊 
角羊腿怪物《> 

皮浪/皮罗 （ Pyrrhon ， 希 Uvpp ^ v \ 希腊 
伊里斯，前365?— 275) 563注 
——希腊哲学家，怀疑论者。 

普洛克魯斯•狄亚多赫〔继业者〕 （ Pro - 
clus Diadochus , 君士坦丁堡 410?— 
485雅典）和神学关系387注，狂信 
者461注 

一拜占庭哲学家，新柏拉图主义者。著 
《柏拉图神学\ 

普洛索勃/普洛科波乌斯 （ Procope , 拉 
Procopius , 恺撒利亚 500?—?) 519注 

——拜占庭历史学家。 

整洛米修斯 （ Prom 6 th 6 e ， 希 Tlpo^&evs 

预思、预见)在天界犯罪464 
——希腊神话人物，提坦巨神。按照神形 
象造人，还盗天火、传技艺给人类，这 
一切在天界构成大罪状，受到宙斯严厉 


惩办。 

普罗米黛斯 ( Prophetesses 〔女预言家〕） 
304注 

——宗教迷信 人物。 

• Q . R . 

丘比特/丘皮恃/朱必特 （ JupHer ， 拉 
Jupiter ) 304注，火神315,323注， 
提坦们的对立面324, 421, 422注，淫 
秽怪物 476, 用霹雳击死莫尼普547注 

-罗马神话人物，天神，司雷电执雨。 

撒杜尔那和俄普斯所生。随身带霹雳棒。 
和一些女神生了好些神，得“众神之父” 

之祢。相当于希腊的宙斯。 

虽 • 日诺维也芙 （ Sainte - Genevifeve , 拉 

Genovefa ，4227-512 巴黎 ） 515注 
——法国传说人物，女英雄。451年，奋起 
保护巴黎城免受阿提拉所统率侵入离卢 
的匈奴部众洗劫。后衍为巴黎诚保护神。 

• S • 

第三代沙夫茨伯里伯爵 （the third Earl 
of Shaftesbury , Anthony Ashley 
Cooper , 伦敦 1671 — 1713 那不勒斯） 
自然神论者472注，有神论者573 

——英国哲学家，伦理学家。著《矣于信 
仰狂热的书信 》 （la Lettre sur I ’ en - 
thousiasme , 1708) 等。 

托玛斯 • 舍洛克 (Thomas Sherlock ， 伦 
敦 1678-1761) “无限”解336注 
——英国神学家，伦敦主教 （1748), 狂热 
的托利党人，反对自然神论。著《耶稣 
复活的见证之检证 》 (Trial of the 
Witnesses of the Resurrection of 
* Jesus ) 三位一体辩 》 (Vindication of 
trinity )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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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涅卡 （ S 5 nfcque le Philosophe ， 拉 
Lucius Annaeus Seneca ; 西班牙科多 
巴，公元前4—公元65罗马附近 ）4 i 2 
注，515注，563注 

——罗马哲学家，斯多葛学派。著《论幸 
福生活> (de Vita Beat 幻 《自然 答问》 
(Quaestiones Naturaies ) 等。称哲学 
家塞涅卡或小塞涅卡以与修锌学家塞涅 
卡（前55—公元 40) 相区别。 

塞拉比斯 （ Serapis / Sarapis ， 希 ZepaTr ^) 
316 

- —埃及神话人物，火神。 

塞拉比勇 （ Sirapion ， 拉 Serapion Sido - 

nites 死于362后 ） 422注 
—— 埃及教士。阿塔那修的友人=> 反对阿 
里乌斯派和摩尼教。晚年在沙漠隐修。 
色诺芬 （ X 6 nophanes ， 希曰印。 ㈣ ^，讲；科 
洛封，前565?— 473) 322注 

——希腊诗人，哲学家。 

撒杜尔那/沙特恩 （ Saturne ， 拉 Satur - 

nus 萨图恩努斯〔播种者〕）时间神315, 
丘比特之父422注 

——罗马神话人物，农神^杀父刻路斯，夺 
得统治权。和妻子丰饶女神俄普斯 
(Ops) 生下孩子丘比特、涅普顿等。相 
当于希腊的提坦巨神克洛诺斯 （Kpk 
pos, Cronus )， 称为时间神（狀心仍， 
chronos 时间），乃字批所致。 

撤莫尔囲斯 （ Zamolxis / Zalmoxis / Sal - 
moxis ， 希 313 

——盖达神话人物，死神。福细阿斯 (Pho 
tins ) 写作 Zamolxis , 据称穆纳夏推 

断为克洛锘斯之 异名。 

撒旦 ( Satan ) 324 

-犹太神话人物，恶魔。 

让•司各特 （Jean Sco < ，全 名 ： Jean Dims 


Scot ) 见邓斯 • 司各特 

斯宾塞博士 （Docteur Spencer ，英 John * 
Spencer , 1630—1693) 573 注 

——英国神学家。 

浪柏沙可的斯特拉东 (Straton de Lamp - 
saque ， 希 ^ Tparcop , 公元前 269 年左 
右 ） 552注 

—希腊物理学家，哲学家，逍遥学派。继 
德奥弗拉斯主持吕克昂学院。 

斯宾诺莎 (Baruch Spinoza ， 阿姆斯特 
丹 1632—1677 海牙）除了上帝，没有 
其他实体336,笛卡尔和斯宾诺莎主义 
400,马勒布朗士的原则导向斯宾诺莎主 
义401和注，神学家打不倒他526注， 
他摈弃近代神话学的上帝551注，跟 
着霍布斯犯错误571注； 402注，567 

—荷兰哲学家，唯物主义者 。著 《神学 
政治 i 仑 》 (Tractatus Theologico Poli - 

ticus ，1670) 等。 

苏格拉底 （ Socrate ， 希 ^ CwkpAttjv , 雅典， 
前 4707—399 雅典）雅典人把他这个 
一神论者当作无神论者323注，555, 
相信神的感召461注 

——希腊哲学家，唯心主义者。柏拉图的 
老师/ 

•T • 

培西德/塔西佗 （ Taeite ， 拉 Cornelius 
Tacitus , 56? —? 120) 304注 

——罗马历史学家。著《 历史》 ( His - 
toires ) 等 0 

塔尔图良/德尔图良/忒滔良 （ Tertullien ， 
拉 Tertullianus , 迦太基 150/160?_ 
220) 反对物质的永恒性 426 注，《军人 
的荣誉》引言503注 

—北非基督教拉丁教会教父，神学家。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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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信仰，贬低理性。著《军人的荣誉> 
(Corona militis ) 等。 

汤普斯 （ Temps ) 422注 
——罗马神话人物农神撒杜尔那的法语义 
译： 时间神，此乃讹称，撒杜尔那并非 
时间神。 

特里托:策姆 （ Triptolemes ， 希 
Xe/ios) 313 

——希腊神话人物，农业守护神，犁的发 
明者。德米特的锺 爱者。 

提坦/狄旦巨神们 （ TKans ， 希 Ui /«) 
丘比特的对立面324，叛乱的天神们 
327 注。 

——希腊神话人物，六个男巨神（克洛诺 
斯等）六个女巨神（瑞亚等）总称。天 
神乌剌诺斯和地神盖娅所生。提坦们推 
翻乌剌诺斯的统治，克洛诺斯、瑞亚的 
儿子丘比特又率众兄弟姊妹报翻拟 M 们 
的统治。 

托马斯•阿奎那 （Thomas d ’ Aquin ， 拉 

Thomas Aquinas; 意大利阿奎結附近 
1225?—1274 法国） 摈弃无证的诡辩 
370注，存在和矛盾443注 
——意大利经院哲学家，神学家，思想家。 

天主教思想的绝对权威。 

约翰•托兰德 (John Toland , 爱尔兰 
1670—1722) 316注 

— 英国哲学家， 无神论者,唯物主义者。 
当时称为自由思想家 （ Freethinker ) 。 

• w • 

留奇略•亙尼尼 （ Vaniui ， 意 Lucilio 
Vanini, 意大利东南的陶里萨错，今莱 




尔朋神学院焚毁，个人被图鲁斯法院残 
酷拔掉舌头处以火刑。 

瓦龙 ( Varron ， 拉 Marcus Terentius 

Varro 马可 • 武伦底乌斯 • 瓦 龙:；意大 
利萨尔宾，前 116—27) 认为上帝是宇 
宙的灵魂注 

——罗马著述家，哲学家，折衷主义者。 
编蓽百科全书。著《古代记 》 宣扬柏拉 
图观点 a 

维尔日尔 （ Virgile , 784年死 ） 514注 
——萨尔茨堡 ( Saltzbourg ) 的主教。主 
张地摭的存在，$持地圆说。 Saltz ¬ 
bourg , 今奥地利的萨尔斯堡 （ Salz - 
burg ) 

维斯达/威斯塔 （ Vesta ) 316 

——罗马神话人物， 灶神。 

维吉尔/味琪尔 （ Vergil , 拉 Publius 

VergUius Maro ， 前70 — 19) 418注 

——罗马诗人。仿荷马著 s 埃涅伊特/伊尼 
特》 （ I / En 6 ide )， 讲述埃涅阿斯（伊尼亚 

斯)在特洛伊战后飘海七年故事。 

维纳斯 （ Wnus ， 拉 Venus ) 315，自然 

318注，女创造主323注 
——罗马神话人物，爱与美之神,丰收女 
神，园艺女神。 

维勒干/武尔坎 （ Vulcain , 拉 Vulcanus / 
Volcanus ) 316 

——罗马神话人物，火神，匠神。相当于 
希腊的赫斐斯塔司。 

韦尔斯 （ NoSlAlbertdeVers 6, 1650?— 
1715) 400注，402注，426注 
——法国出版家。著《被说服的反宗教者, 

I 或反对斯宾诺莎的论文》 ( l^mpie con - 


注，581注 

一盘大利哲学家，无神论者。著作被索 


vaincu ou dissertation contre Spi - 
nosa ， 1685)。 

克利斯坦 • 吳尔芙 / 伏尔夫 （Christ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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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lff / Wolf , 布勒斯蒂 1679—1754) 
443注 

——德国哲学家。创造德国哲学术语，把 
莱布尼兹哲学系统化，形成哲学史上莱 
布尼兹 • 吴尔芙学派。 

* • X . 

西塞罗 （ Cic ^ ron , 拉 Marcus Tullius 
Cicero ; 意大利阿 尔皮诺 ，前 106—43 
意大利福尔米亚）神和自然316注， 
342 注； 把神当作事物的作者是愚蠢的 
437注，不调和的东西和真实443注， 
伊璧鸠鲁派刚直不阿563注 

——罗马政治家，著述家。著 e 神的本性》 
《论卜》《论老年》等。 

西莱丝/刻瑞斯/赛丽斯 （ C ⑽ s , 拉 Ce 
res ) 318注 

——罗马神话人物，谷神，丰收女神。撒 
杜尔那和俄普斯的女儿。相当于希腊的 
得墨忒耳/德米特。 

西比勒/西维拉 （ SibyHes ， 拉 SibyHa) 
304注 

——罗马宗教迷信人物，神庙女祭司。 

西贝尔 （ Cybele ， 希 又称 Rhea 
瑞亚 ） 315 

—希腊神话人物，众神的伟大母亲。克 
洛诺斯（萨杜那尔）的妻子，生奥林帕斯 
山诸神。 

徐阿来 （Francisco Suarez ,西班牙格 
拉那达 1548—1617) 370 注 

——西班牙神学家，经院哲学家，天主教 
耶稣会士。 

. Y . 

亚利安/阿里安 （ Arrien ， 拉 Flavius Ar - 
rianus , 比提尼亚的尼科墨太 100?— ? 1 


H 0) 578注 

——罗马历史学家。著《亜历山大远征记》 
( Anabasis ) 《爱比克泰德的谈话》 
(Aiarpt Boi Ettiktt 介 rov) 等。 

亚当 （ Adam ) 464 

——基督教神话人物，所谓‘‘人类始租”。 
亚伯拉罕 （ Abraham 群众之父；伊斯兰 
教 称：易 卜拉欣 ） 461注 
——犹太神话人物，民族祖先。远古时期 
犹太民族游牧时代，一个氏族部落侵入 
迦南地区，传说他们起源于亚伯拉罕。 
神话称耶和华与之立约。 

杨帘里可 （ Jamblique ， 拉 Iamblichus , 

叙利亚250?—？ 325埃及亚历山大城） 
晦涩的哲学家、富幻想的教士 367注， 
和神学关系387注，狂信者461注 

——叙利亚哲学家，新柏拉图主义者。著 
《抢祌秘 》 （de Mystcriis ) ,全名《论逻 
各斯的神秘》 （ ne/H M - Va - Tiipi^v A 070 s ) 0 
耶稣•基督 ( Jesus - Christ ) 426 注，一 
神论者46!注，480注，禁止宣誓586注 
——宗教神话人物，基督教创始人。基督 
教文学描绘为马利亚无垢怀胎所生。长 
大受洗后，自称上帝之子，救世主弥赛 
亚，受到优太祭司迫害，钉死于十 字架。 
耶鍊 • 西拉赫 ( Jesus , fils de Sirach , 

前三世纪末至前二世纪上半叶）316注， 
516注 

——宗教传说人物，耶路撒冷的犹太著述 
家。以希伯采文编写 《智 慧书》 ( Si - 
gesse ) ,讲述道德规则和实践。希腊文 
译本称《西拉赫的智慧夕收于 《 旧约 
我国天主教译本称《德训篇新教视为 
“外经”。 

耶和华 ( Jehovah ) 324 

犹太神话人物，主神。以色列人移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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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境内初期，整个部落联盟共同 
奉 m 的神。随着以色列国家建立，公社 
发展巩固，尤经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建立 
耶和华神庙，主神的地位终千确立。 

伊斯马伊尔 （ IsmaH ) 461注 

——犹太神话人物，亚伯拉罕之子。 

伊甓鸠魯 ( Epicure ; 萨莫岛，前 342?—? 
270雅典）塞涅卡为之辩白390注，原 
子545, “对神不敬”解547; 551注， 
563注；态度平和宁静567 

—古代真正激进的启蒙者”。希腊哲学 
家，唯物主义者，原子论者，伊璧鸠鲁 
派创立者。 

伊巴谷/喜帕卡斯 （ Hipparque , 希 i - 


■napxon 比提尼亚，前 161?—? 126) 
314注 

——希腊天文学家。 

玉外纳/周文诺/优维那里斯 （ 

拉 Decimus Junius Juvenalis , 60? — 

140) 你1 注，513注，563注 
——罗马讽剌诗人。著《讽刺诗》 ( Satires ) 
等。 


朱诺/约诺 （ Junon ， 拉 Juno ) 空气女 
神315 

——罗马神话人物，天后。丘比特的妻子。 
相当于希腊的赫拉 # 


主题索引 

• 术语对照 • 

条目以下列各项 为主： 基本槪念、重要术语、箸名命题。以 
汉语拼音音顺排列。 

术语对照供理解原义参考。对一词数译、数饲一译者，请特 
別注意查对。 


* A • B * 

安全感 ( s & urit ^): 研究然能享受〜526 
拜神者 （ D^icoles) 365 注， 420 , 602 
本质 （ essence) : 374,388 ， 397 ， 443 ， 〜 
是我们对事物形成的第一个槪念443注 
•物质 的〜： 我们不认识〜 

必然性，必然 （ n & essi ⑹ 

• 无神论者或宿命论者在其上建立一切 
体系559 

• 事 物的〜559,义务的~ 579 
•人格化的〜325,神化了的〜537 
•〔应当〕服从〜616 
比喻 

• 宗教和毒药569，人和石头的关系 
349,地主的妄想395注，盲人和颜 
色392,395,骰子417注，泥泞349, 
谜395,微虫349,人们的桎梏423、 
569, 人被当作玩具330、353,野蛮人 
和表416,陶工和陶器 348— 349,某 
种生物390,人和镜中影359 
变动、改变 ( modification ) : 387,上帝 
是人的改变377 

变化 （ changement ) : 385,人通过〜认 
识自然424 


不安 ( inquietude ) : ^使人崇拜上帝332 
不变的 （ immuable ) 〔事物的属性〕337, 
373 

〔词解〕本性不变，而非不改变存在方 
式、活动方式372, 397 

•〜和不动的，无用的373；-东西 
(etre immuable ) 385 

不动的 ( immuable ) 〔上 帝〕： 354,373 
不动性，不可变动性 ( immutability ) : 

神、上帝的~ 344, 468,神的不变性 
( i . divine ) 355,373 

不可思议性，不可领悟 （ incomprdhen - 
sibilite ): 上帝的〜374; 388; 575 

不信神者 （ incrddule ): 561,581;〜不 

敢把神传到浬性法庭上568 
不幸、苦难 ( mal , maux , malheur ) : 
350,364,379,381,456 
•〜和幸、混乱 （ ddscrdres ) 是必 
然的331,378,407,上帝不能反对〜 
378 

•〜产生刺激，使人向真理572 
• 人们不知〜的原因349,572 

• C • 

崇拜 1 ( cultes ): ~的原因333,觖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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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的〜 （ c . dSraisonnable ) 521 注。 

崇拜 2 (动词： adorer ) :人们不知〜的 
对象362,神学家不知自己〜的是什 
么368 

暴君 （ tyran ) 329 

• 〜以人类为玩物 Ml , 〜是 大祸害561 
• 〔上帝〕604,暴君中的暴君529,天 
上的〜358,神化了的〜590 
• 不信神的和迷信的〜561 

暴政 （ tyrannie ) 479 

•〜在自然王国中永远被铲除607 

存在 1 ( fere ): 542 

•抽 象的〜 〔神学的 上帝〕 337,孤立 
的〜〔神学的 上帝〕 383,全能的〜 
〔创造主〕344 

• 不可思议的〜324,326,337 

存在 2 ( existence ) 368,371 

错误 ( faute ) 

• 不研究自然，就要犯〜321 
• 祖先 的〜： 整个人类为〜受罚329 

. D - 

淡漠 （ indifference ) :不为上帝事操心 
375 

地球 （ globe ): 〜 包含改变自身的原因 
314注 

东西 （6 tre ): 311，320, 344, 372, 373, 
377, 385' 

•无限变化的〜组成自然308,〜 
未作用于器官就是不存在374 ，〜的 
本性和性质368,物质的〜给我们 
印象389 

• 有形的〜〔人〕354 
•专制、空想古怪的〜〔上帝〕380, 
与物质有所不同的〜〔上帝的四个特 
点〕374 


动因 1 ( motif ) : 445 

• 自然的〜504,真 实的〜 借自经 
验506 

• 希望和恐惧的~ 291 
动因 2 ( agent ) :遭受痛苦的人假设〜对 
他发怒306 

.• 统管各种原素的〜303 
多神论、多神教 （ Polyth ^ isme ) 316注, 
323注，起源324 

多神鉸的神学 ( Th 6 ologie Payenne )318 注 
多神教徒 （ Payens ) 318注，323注 

• E • F • 

I 

恩惠\神恩、神宠 （ grace ): 331注，345, 
372,505注，525,532,537 
• 上天的〜 （ g . d ’ en - haut ) 504，尘 
世的〜 （ g . d’en bas ) 504，起自然 
的〜 （ g . surnaturelles ) 503注 
恩惠 2 ( bienfaits ) : 333,537 
法律 （ loi ) 

I 

•〜应是公共意志的表词 ( expres ¬ 

sions ) 511 

• 王侯使〜畋钚508 
• 从属于速信的〜581 
• 人类的 〜 （loix humaines ) 343, 
上帝的 〜 （loix d’un Dieu ) 343 
法庭 （ tribunal ): 理 性的〜 568 
法官 （ juge , juridique ): 〜犯谋杀案 
581 

凡人，世俗的人 （ mortels ) 341，355, 
531，541 

• 说见过神的~ 366,迷恋于幽灵的 
人543 

• G • 

1 槪念 ( no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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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堤炼〜588,精神产生~ 336 
• 明显的〜 （ n . evidente ) : 上帝的 

名字使〜变得莫明其妙604 
•最初的〜 （premieres ns .): 神的 
〜出自无知297 

• 跋得的〜 （ n . acquise ) (上帝的观 
念） 〔因时因 地而〕变化361 
• 空洞的〜 （ n . vague ) (上帝） ：人 
类猜神产生〜336 
•可笑的〜（江 ridicules ) 是迷信的 
基拙328 

* 神的〜 ( n . de la Divinity ) 483, 

是普遍谬误，不反映存在364 
• 字申学@ 〜 ( n . theoiogiques ) : 325, 

〜使明确观念颠倒514，对人类无 
益516 

•宗教的〜 ( n . religleuses ): 491,— 
建立在扠威上521 
• 上帝的〜360 
感官 （ sens ): 377,387,598 

•我们有五种〜394,构造良奸的〜 
做出的报告产生明显性、确实性442 
•〜是发现真理的唯一工具603，经 
验通过〜证实事物365,546，事物 
作用于人的〜，人因而有真实观念 
361，〜对于非物质的东西不能把握 
任何方面389，~不能使我们认识 
的东西就是什么也不是388 
•内在的〜 (sens intime ) 〔神学家 
用语〕394注，603 
观念 ( idee ) 

•〜只能来自感官377, 388,人对作 
用千他感官的事物具有真实的〜361 
• 人们组合 〜 533, 588,人们修正 
( rectifier ) ^ 533 

• 牧师把〜颠倒487,暧昧的字被想 


象出来就得给它附上〜321 
〜的起涼，〜的缺少 （absence d ’- 
idies ) 388,〜的真实性292，〜和 
思维、感官377 

• 悲慘 的〜： 上帝的名字唤起〜356 

•必要的神的观念对于无知者是 
〜305 

• 神的〜 （ i , de la Divinity ) :不是 
自然陚与的366，〜建立在谬误上 
361，〜和恐怖的观念联在一起356 
•太阳的〜和上帝的〔前者〕为 
感宫所证实，〔后者〕没人看见365 
观察 ( observation ) :些微的〜使无知 
者更迷信300 

关系 ( rapport ) :以某种类似性为前提 
383 

• 人和上帝的〜349,其 间无〜 383 

• 上帝和我们所认识的东西不发生〜 
383 

广延 ( etendue ) : 374,388,400 

•〜是物质的本质395，物质的属性 
376, 是物质的存在所派生425 
•物质具有〜 443.1, 神 没有〜 323 

• H • 

幻影 （ chimdre ): (神）337,(上帝）365, 
386 

• 真实和〜的唯一差别在于存在不存 
在365 

•〜是人类分裂的根源536,应把〜 
撇在一边，而致力于真理541,应把 
〜 踩脚下615 

• 想象用〜满足缺乏经验者320,世 
俗人受~折磨615 

i 

•狂热者追踪〜431，迷信者以之传 
播干人526,神学充满〜363,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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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以宣杨〜为业547 
•对人类有害 的〜： 无神论者打碎~ 
544;使人陷于热狂的〜568 
谎言 （ mensonge ) 怕被激怒了的真理572 
祸害 （ f ^ au ): 暴君是大祸害561,真正 
的 〜 （vrais f .) (众神）614,可怕的 
〜（牧师 ） 511 

• J • 

健全思想、良知 (bon sens ) : 368, 384, 
388,533,543,557 

… 的光辉与 _ t 帝对立465 
•上帝的崇拜者不能倾听良知353 
祭坛、神坛 （ auteli : 303注，359,神的 
〜在血泊中465,582 
教义 ( dogme ) : 324,355,387注，487 
• 关千来世和灵魂不死的〜456 
教育 ( Education ) :合理的〜建立在理 
性上而不在幻影、偏见上590 
教会 （ clerg 幻：〜 保留解释上帝旨令的 
权利 434 
结果 （ effet ) 

•原因 产生〜 378, 602,同样的〜 
产生于相似的原因417,582注 
在人机体中起作用292 
•物质的〜来自物质的原因311,389 
•不能明了的〜：人将之归于神304注 
•必然的〜 ( e . necessaire ) (生、死) 
308，必然结果 (suites necessaires ) 

(幸福、痛苦 ） 308 
经验 （ experience ) 

•人的器官提供〜292，~使人熟悉 
自然294,人的需要强迫人开动官能 
形成〜293 

• ~通过感官证实事物 （ chose ) 546, 
应请教〜426,436,492,546,人缺乏 


〜就向想象求救320, 一神论者弃绝 
〜602 

•〜看穿宗教仪式331，世世代代的 
〜证明上帝的名字散播惶恐，产生纷 
扰357 

精神 ( esprit ) : 321, 340, 361, 443注， 

C 神学溉念〕303 

•〜凭经验的帮助发现自然的秘密 
424，〜如果走出自然，是折磨自己 
468 

• 人的 〜 ( e . humain ): 368，383, 
386, 387;上帝存心使~困惑348, 
人类精神 （ e . humain ) 336,338 

•纯粹〜 （ pure .) 〔神学用语〕： 371， 
383, 385, 403,不与自然接触的~ 
338, 519, (pur e _) ~ 不能看、听 
354,人决不是〜377 

君主 1 ( Scuverains ) : 343,484, 510, 541 

•教士宣称〜的权力天授说485注， 
〜成为猛虎一样的人581 

• 没有百姓的国家的〜（牛顿的上帝） 
403 

君主 2 ( Despote ) :傲 慢的〜 335 

• K • 

科学、学科 （ science ): 321, 361，363, 

439,513,514,518,522,604 

客沬 ( objet ) 

•物质的〜 （ os . mat ^ ricls ): 能触动 
人的器官，使人具有观念361,是粗 
野民族的上帝362 

• 自然的〜 （ os . naturels ) 361，物 
理的〜 （ o , physique ) 361,395,有 
形的〜 ( os . visibles ) 522 

• 空虚的 〜 （vains os .) 508 

•能认识的和不知道的〜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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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惧，恐惧感 ( crainte ): 540 

•〜创造神297,298, 447, 539, 616, 
支配神的形成356,使幽灵从 无知、 
灾难中产生359 

• 思想家、立法者、教士从人们的〜中 
取得利益364 

•〜使人害怕真理600,使人成为残酷 
的 547, 要幸福，须不〜493 
•〜 将被自然驱走608 
恐怖 （ terreur ): 311，463注，〜使人 
崇拜上帝332 
空间 （ espace ) 396 

• L • 

理性 （ raison ) : 338,539，614 

•〜是自然的女儿615,〜是自然给 
与人的551注，〜是自然呼声的忠实 


流溢 （ dmanation ) 〔马尔布朗士语〕401 

• M • 

盲人、盲目者 （ aveugle ): 319,390,423 

• 一个~被众盲人包围395,颜色之 
于〜，犹如上帝之于人392 

• 牛顿甘心作 〜406 
迷信 （ superstition 〕 ： 295,387,614 

的基础是可笑和矛盾的概念328 

• ~蛊惑人的精神488注，影响一切， 
败坯一切513,是协助世人犯罪的同 
谋者497 

• 马基雅弗利指出〜的用处483注 
述信者 ( superstitieux ) 

• 无知和软弱使人成为~ 295 

矗 

• 〜予人幻影526 

• 狄亚哥拉斯变为无神论者的经过585 


翻译440 

• ~规范行动和观念354,〔应〕依靠 
〜而不信从诡辩家546,重视谬误使 
人没有~ 473,偏见和无经验使人不 
请教〜314 

• ~遭蔑视508,神学要人以之做祭献 
335,神学家禁止我们使用〜354, 
上帝使〜喑哑502 

•被激怒了的〜 （ r . irritee ) 465,572 

〜的法则和上帝的特权350，〜的忠 
告541，〜的法庭传讯神568，~ 
的门徒606，〜的眼 S 352,355 
灵魂 （& me ) 

•人 的〜 从更有力的动因接受冲动 
( impulsions ) 509 

〜的性能 (facultes) 604, 〜的非物 
质性 522 注，〜不死 242 
炅性 （ spirituality): 422 注，〜 是有形 

性的纯粹否定385 


民族 （ nation ， people ) : 299, 315, 351, 
362,364,369,588,612,613 

• 败坏了的首领 败坏〜 483 
明显性 ( evidence ) : 442,520,只有 〜 

才使自然的信徒信服602 
谬误，错误 （ erreur ) 518 

•〜是人类不幸的真实根源492,思想 
家、立法者、教士从人们的〜中取得 
利益364 

神的观念建立在〜上 36 i 
要离开〜须化气力568 
宗教的〜 ( es . religiuses ) :产生 

的弊害最可怕最广泛473,是最有害 
的〜 5*70 






•普遍〜 （ e ， gin ^ raie ) (神、上帝的 
槪念）364， （ e . universelle ) 472— 
473,神化 了的〜 ( e . 473 

魔鬼 1 ( D ^ mon ) 


• 上帝是〜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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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恶的〜 （ D . malfaisant ) 327, 

心怀恶意的恶魔（上帝）529,可怕的 
〜 ( D . redouts ) 333 

魔鬼 2 ( Diable ) 比天神有更多附和者 
327注 

牧师 S 教士 ( Pretre ) : 364, 375, 387, 
497,541,582 

•〜 是骗子手582,最奸诈者479,可 
怕的灾星511 

• 教士自称是上帝的通译者496,从帝 
王接受任务588,宣扬君权天授485注 
需要神秘色彩 （ ton ) 434.1, 对 
罪过采取不同态度584 
牧师 2 ( Ministres ) : 479，485注 
•宗教~是颠倒黑白的能手582注， 
〜 要人们屈从其意志375 
• 上帝的〜580,上帝的辅佐大员327 

• N • O • 

奴仆、奴隶 ( esclaves ) : 335,358,507 
•宗教造成愚眛无知的〜569,牛顿 
是偏见的〜402,君主成了教士的 
〜487 

奴役 ( esclavage ) 在自然王国中永远被 
铲除607 

偶然 ( hasard ) : 416,417,544 
•〜不产生宇宙420 
•〜是无意义的字眼551，~掩饰无 
知420 

偶像教 （ Paganisme ) 316注，387注 

.P • Q . 

判断 （ jugement ) 343,381,596,600 

•经验固定〜292 
偏见 ( prejuges ); 306，314，329,518 

•宗教〜388 


•〜的来源568 

验子手 1 ( imposture , imposteur ) : 440, 
502,544,612,615 
•〜散布神託528 
骗子手 2 ( fourbe ) : 488 
•可憎的~ (牧师 ） 582 
婆罗门教 （ Bramines ) 327注，583 
奇迹 （ miracles ) 380 

契约 （ pacte ): 真理崇拜者不与谬误缔结 
- 615 

器官 ( organes ) : 598,615 

• 有形的〜 （ o . corporels ) (人的） 
338 

•物质客体能触动我们的〜361，人 
的〜有能力提供经验292,我们依 
照〜的个别情况判断物质374 
• 没有〜 的上帝338,354,465 
• 自然的使徒的〜（喉舌 ） 614 
情感 （ sentiment ): 自然的现象在人身上 
产生〜305 

•自然的〜 （ s . naturels ) 388，内在 
的〜 （ s . interieur ) (神学家的怯懦 
感 ） 532 

•怕 （ s . de la crainte ) 322,爱332, 
仁慈334 

情欲、热情 （ passion ) 319注，345 
•〜受气质 （ temperament ) 支配346 
权利 、杈力 （ droit ) : 343,352, 480, 513, 
589 • 

•自然权力 （ d . naturels ) 480,合法 
的权利 （ d * legitimes ) 440，人权 
( d . de rhumanite ) 582 
• 神的杈力 （ Dieux 〜< L ) 330，君主 
的权力 （ Souverains ... autoritd 〉 488 
注， （ S . … d ) 514 

杈、权力 （ pouvoir ): 333,349,353,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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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权力和上帝的庶民的权力381 

• R • S • 

人 1 ( homme , hommes ) : 299,311,325, 
352注，508;(世人 ） 521 注，539 

是各种实体总和形成的整体一部 
分306,是普遍的自然一个微小部分 
307,没有感觉的整体的一些有感性的 
部分439,是创造的终极原因452 
* 〜生来有感觉能力，〜初不认识对 
他发生作用的原因292 
• ~在自己的上帝里看到人322 
• 〔人变成恶徒的过程〕359 
• 被拣选的人 （ h . choisis ) 355，神化 
了的人 （ h . divinise ) 368 
人的本性329, 345, 590,人的机体375, 
530,人的肉体和精神的能力293,人 
的行动，381，人的模型 (models ^ des 
hommes ) 348，人的道德性质383 
人类 （ esp 6 ce humaine ): 上帝以〜为 
儿戒339 

人神说 （ ThSantrophie ) 322注 
认识 ( connaissance , 古法语 conncis 
sance , connoftre ) 336 
• 获 得的〜 361，真 正的〜 521注 
上帝 （ Dieu ) 

•形而上学者、神学家以之指自然原动 
力320 

•〜 是人造出来的521，古怪东西 
( dtre ) 380,凑成整体的一堆性质 
346,毫无用处的东西378,383 
•〜 是宗教基础572,专制君主355 
嫉妒自然326，使理性嶒哑502, 
跟健全思想的光辉对立465,喜欢陡 
自己孩子忧伤339,玩弄自己创造物 
330注 


•如果•〜统治自然，必服从必然372, 
服从加诸其身的规律341, 〜 本着自 
己的生存法则活动379 
〜的存在： 519,是盖然性的442 
〜的属性 （ attribut ): 354,442,无限、 
永恒、不变、非物质336 
〜 的性质 （ qualms ): 442,互相矛盾 
338,341,(品质 ：善恶 ） 357 
〜 的本性 （ nature ): 357,渗透~的 

本性是狂妄的冒眛〔普洛索洛用语〕 
519注 . 

~的 自由： 神学家们唯恐约束上帝的自 
由380 

〜的 名字： 366,是狂妄和阴谋标志 
582,使问题复杂604 
〜 的崇拜者不倾听自然353 
〜的肖像因画者性格而异356,可厌的 
肖像529 

〜的形成 ( formation ) 受恐惧支配356 
•今日的〜和古代诸神551注 
•粗野民族的~是物质的客体，开化 
民族的〜是灵性的〜 3 S .2 
• 灵性的〜是思想家头脑的产物362, 
供老爷消遣的363,新近时期的产物 
422注 

• 牛顿的〜是没有百姓的国君403 
神\ 神灵、神明，天神，群神 ( DivinitS ， 
Divinites ) :神灵543,神明294,299, 
520,群神319,325 

是人类不能认识的541, 

•一神沦 者把〜 人性化 （ humaniser ) 
462,关于〜的两种矛盾的观念332 
•〜是侵犯人权 的借口 582,耳聋的 
543,时常言行不一 351 
•〜的 观念： 297,不是自然赋与的 
366,建立在谬误上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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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祭坛： 578,浸在血泊中582 

〜的 名字： 使人战傈356,令人恐怖 
543 

神 2 、诸神、众神 〈 Dieu ， Dieux) 

•〜是恐惧和无知所创造的298,305, 
310,447,539,616,生于对自然的无 
. 知，毁于对自然的认识310 ^ 

•〜是灵性的 ( spirituel ) 323，非物 
质的338，缺乏有形器官 (organes 
corporets ) 338,465,耳聋516, 543 
•〜是道德的敌人578,象暴君330, 
可怕的幻影538, 337,真正的祸害 
614 

•〜是人类不能认识的541，自然号 
召摒弃〜607,〔应当〕放逐出去616 
•天上的神 （ D . duCiel ): 改革应从 
此着手590, ~和地上的神 （ D . 扣 
la terre ) 联合〔统治人民〕487 
•民族的神 （ D . des nations ) 在恐惧 
中孕育298;最初的神产生于地球古 
代变动539;神的肖像各人〔画得〕不 
一致356,常不和符536 
神学 ( theolcgie ) 

〔定义〕组织幻影的艺术334 
•〜是充满幻影的学科363,超自然 
的学科514,精炼的毒汁 （ venin ) 
352.1, 无底桶524 
•〜加给上帝一些性质335，给人的 
观念是有害于人类安宁的356 
神学家 （ thiologien ) 

•〜：是以宣扬幻影为业者547,对自 

己所关心的充西(上帝)无真实观念 
368 

• ~未能使神免遭攻击 369 
•〜骂霍布士 

神 学博士 （ Docteur): 315，388 ，〜是 


精神上的暴君547 
社会 （ sociitS ) 

• 腐败的〜509,虔信宗教的〜519, 
宗教毒汁所浸染的〜581 
• 无神论者〜590 - 
实体 1 (substance) 

•〜有相类似的和相反对的307 
• 无形的〜 ( s . incorporelle ) 321， 
387,422.1； 非物质的388, 422.1; 不 
能见，不能蝕而存在的~ 385;没 
有广延的〜388 

实体 2 ( are ): 〜的本性519,〜而不 
能触动我们感官者就是不存在的388 
• 物质 的〜： 感官能认识的527; 
•有智慧的〜440,530,有机的、有感 
觉的、能思维的〜428 
• 真实的〜320 

•无形的〜321，非物质的〜389, 
519,纯理的〜344,389,544,想象 
的〜533,空想的〜380,被想象 
出来的〜518,545,灵性的〜389, 
古怪的〜380 ; 永恒的〜 3 K ， 至 
高无 上的 〜 (Etre sublime ) 〔上帝〕 
522,感官不能触及的〜518,置身 
自然之外的〜545 
时间 （ Temps ) 315 
势力 （ puissances ): 想象的 ~ ( p . 

ideales ) 544，两个 〜 (deux p .) 324 
世界 ( monde ) 

•〜是不幸出现的场所 ( theatre ) 326, 
迷信者视之力泪之谷 （vallie de lar - 
mes ) 458 

• 精神〜 （ m, intellectuel ) 428, 智 
慧的〜 387, 精神〜 （ m. moral) 
298 注，想 象的〜 （ m. id^al ), 理想 
的〜 （ m. ideal) 513, 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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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万物 ( choses ) : 310注，344,469, 
579 

•〜本性559,-的本质351, 378, 
〜的固有本质530，〜的不变的本 
质310,-的必然性499, 559，〜 
的根源307,-的形成305,真实 
的〜 361 ，〜 的外壳 （Scorce de 
chose ) 390，〜的永恒的锁链 309 

• ~的完善与否 382 ， 〜的有用有害 
382 

• 神的事物390，成问题的事物 (chose 
en question ) 〔上帝〕394 
事物 2 ( etres ) : 

•〜构成自然306，〜包容于自然 
304 

•〜的本性是互相类似的，〜互相联 
合成整体，又自行解体，产生新〜 
308, ~按本质和特性活动 307, 〜 
没有善恶之分 3G7 
展性 1 (attribut): 372 

• 想象的〜435,消极的〜336，宏 
伟不可领悟的〜335,超自然的〜 
354 

•神的〜443,奇妙而可怕的〜（神 
的属性）319,上帝 （ IDieu ) 的〜442 
属性 2 、性质、特性 （ quality ) 

• 〔神学家把一些性质伸延扩张以造神〕 
337,上帝是凑成整体的一堆性质346 
• 物质的〜（广延）376,我们对〜 
有所认识397 

思辨 （ speculation): 不结果的〜 489, 
空 洞的〜 356 

思辨家： （ contemplateur) 358, 520, 
522 注， 587, 无知的〜 320, 〔指一神 
论者〕 463; (raisonneur) 363 
宿命 (fatality) :上帝的同义语 438 


宿命 i 仑、宿命挖者 （ Fatalisme，Fata 

liste ) 559 

• T • 

体系、学说 （ systSmes ) 

• 自然主义的~ 550,关于自由的学 
说346 

• 巨大的〜579，幻 想的〜 499,未 
必确实的学说335,最荒谬的〜458 
•关于上帝所编造的〜441，关于灵 
性的〜 321注，神学家建立的〜 
603, 一神论者编造的〜463 
天、上天、天上、诸天 〔 Ciel ， Cieux ) 

• ~发出天启438,替天行道581;成 
为诸神 （ Dieux ) 中第一位神315 

• 诸天证明自然 t 524 注 
• 天上 的神： 改^应从此着手590 
• 上天的利益 （la cause du Ciel ) 581 
• 上天的复仇者 582 
• 天的儿子 一 时间315 
天启、感召 （ rSvdlation ， inspiration ) 
443注，607 

• ~〔的内容是〕寓言，谜，启示355 
•〜冒 称上帝的意志354,发自上天 

438,向人显示神604,使人认识上帝 
384 

• 神的〜 347,神秘的感召532 
•上天的感召 （L celestes ) 388，超自 
然的天启 （ r . suraaturelles ) 496 
天国 （regions celestes ) :昏迷 （ ddlire ) 
所创造的〜607 

天人合 一 学 （ Thgosophie ) 387注 
痛苦 （ mal ) 

• 肉体上的〜是必然的331,人的第 
一〜是需要292 

•〜和神明294，一时的〜293，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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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上的〜332 

• W . 

王侯、王公大人 （ Prince ): 343,346,347, 
510,582 

• ~是弛上的神明611,-的不公正 
使人痛苦332,最败坏的〜〔上帝〕 
335 

无神论 （ Ath 占 sme ) 578，597 

建立在自然和理性上563 
的原理不是为受牧师保护的人民 
而作的567 

•〜的原则或自然体系592 
•〜体系566 

•绝对的〜 （ A . absolu ) 591,不可 
能整个民族过渡到〜591 
• 培裉论〜566 
无神论者 （ AthSe ) 

〔词解〕544,552 

•〜在必然性上建立一切体系559 
•〜是有德者549，〔享受不到出版自 
由〕550注 

* 〜回答自然神论575 

的见解和行为584, ~如果是坏 
人583 

•〜社会 590—592 
• 亚利安论〜578,培根论〜时代566 
• 达尔 汉诬〜 为妖魔550,阿巴第诬 
蔑〜 556 

• 说中华民族是〜，这是错误的587注 
或宿命论者 ( fataliste ) 559 
无限 ( infini ) 322,376,霍布斯解336注 
无形的 ( incorporel ) 〔上帝〕348 
无知 （ ignorance ) 

•〜和恐惧创造了神447，恐惧使幽灵 
从〜中产生359，〜满足于神话 


434,对自然原因和自然力 量的〜 
305,立法者利用人们的〜控制~ 
366 

• 高奏凯歌的~ 546,不可克 服的〜 
335注，336 

• 对人类精神不能理解的东西，〔要〕安 
于〜541 

无证的诡辩〔又译丐词 〕 （petition de 
principe ) 370 
物质 （ matures ) 

•〜 在自然中424,是必然的东西 
(etre necessaire ) 427,不是僵死的东 
西 ( morte ) 435,551,能活动 ( inerte ) 
551,有不可感觉的分子、原子和可感 
觉的部分427,能感觉、思维 （ sentir ， 
penser ) 602 

• ~给人真实的观念427,〜给我们 
知觉、感觉，观念374 
• 构成人的躯体、心灵的〜375 
• 缺乏感觉的〜552注，不相协调的 
〜308 

•〜的一般法则407,-的威力398, 
〜 的能力398 
物体 （ corps ) 401 

•〜变坏、消灭而自然没有丧失427, 
事物 （6 tres ) 在〜 上发生作用307 
悟性 ( entendements ) 386,528,602 

. X • 

现象 （ ph 6 nomdnes ) :自 然的〜 295, 
304,寻 常的〜 296,常见的〜304, 
〔分类〕424 

• 〔有的人〕相信〜出于秘密的动因 
360 

想象、想象力 ( imagination ) 357, 387, 
388, 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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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人呈现幻影359,-以幻影满 
足人320,-把神秘的东西美化434 
• 很正规的〜592,病态的〜292, 
迷乱的〜361,软弱的人的〜541 
形而上学 （ mdtaphysique ) 

•思想家创造了〜362,不可理解的 
〜387,〜的烦琐性387注 
形式\形态 ( formes ) 

•〜有开始和完成397,物质 的〜由 
物质的存在所派生425,感官能认识 
可以消失的形态527 
形式 2 ( figure ) 427 

幸、幸福 （ bien ): 〜和不幸是必然的结 
果407,最大的幸福340 
性质 （ proprides ) : 376 

•最初的〜 （ P . primitives ) :物质的 
〜发出运动、广延395 
• 物质的〜我们有所认识397 
需要 （ besoin ) 349 

•〜是一时的痛苦的别称293,人所 
感受的第一痛苦292 
•〜强迫人思维、愿欲、行动293 
•〜和义务383 

虚无 （ n 6 ant ); 385,-的引伸426 

.Y • 

妖怪、妖魔 （ monstre ) 

•〜触犯圣怒543，~产生于叛逆的 
自然543 

• 达尔汉以之速称无神论者550 
庆世者 （ Misanthrope ) 357 
意向 ( dispositions ) :上 帝的〜 354 
意志 ( volont ^) : 333，381,〜和自由 
379 

•〜决定于四周事物的固定性质530, 
公共〜造成法律508, 511 


• 上帝的〜〔天启〕354,暧昧不明的 
〜〔神〕330 

一神论 、一 神设者 （ Thdisme , Th ^ istes ) 
440, 456, 457注，459, 461 注，463, 
556, 602,〔词解〕461 
野蛮人 （ sauvages ): 295,312,360,588, 
〜和上帝363,-和表416 
把原因“神化” 300 

异教、异教人 （ Paganisme ， Payens ) 
316注，330,422注，476 
义务 1 ( obligation ): 501 

•〜的真实基础500,〜的前提383, 
不存在对神的〜537 
义务 2 、义务感 （ devoir ): 581 

•道德是关于〜的科学351，〜和 
需要349,〜与上帝无关563 
幽炅 （ fantdme ) 

• 想象创造〜（神）298,想象把〜 
立于自然宝座上607,〜是恐惧使之 
产生于无知、灾难的359 
•〜是人类不幸的根源543 
•〜决不是人们苦难的制造者〔苦难是 
不良制度的必然产物〕332 
•神的〜 ( f . de la Divinites ) 336, 

( f . divin )* 568,害人的〜 544, 真 
正的〜388,不可能解释的〜337 
有用，有用的 ( utilite , utile ) 487 
一 是迷信的面纱614 
•马基雅弗利指出迷信的用处483注， 
〔有人认为〕镠误 〜 (erreurs utiles ) 
570 

有神论，有神论者 （ ThSisme ， Theiste ) 
573,576 

宇宙 （ univers ): 373 

•〜是自然的舞台 （ thS 4 tre ) 424 
• ~由于自身而存在420，~必然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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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存在420 

• 神学家认为上帝从混沌中提出〜，可 
以毁灭〜350,可以〔任意处置〕 
350 

原因，因 ( cause , causes ) 

•〜作用于人，使人愜意或烦恼299, 
〜产生结果300,311,389,417,424, 
582注 

• 野蛮人把〜“神化”了 300,人追溯 
〜，最后放上了神303 
•物质的〜就是自然416 
•精祌应抓住自 然的〜 307,精神不 
应杜撰虚构的〜307 
•盲目的〜〔词解〕416,未 知的〜 
〔词解〕294 

原子 ( at 6 me ) : 545,553注，〜的竞争 
(au ccncours des a .) 552 注，胆汁中 
的〜339,不可感觉的〜 （ a . insen - 
sibles ) 427 

原子抢者 （ Atdmiste ) 552.1 

原素 ( Elements ) 

•〜不可毁灭426 

• 原始人 设想〜 受支配于隐蔽的动因 
301，〜成为最初的神学所盎拜的对 
象303 

原动者、推动者 （ Moteur *): 323 , 340, 
423,545 

• 自然的动力 （ m . de la nature ) : 
519,形而上学者把自然的动力人格 
化，以乏称呼上帝320 
•被激怒了的〜 3 Gi 
•物质世界的原动力〔神学用语〕338 

运动 （ mouvement ) : 385 

•〜是物质的本质395，物质固有的 
424,从物质的存在所派生425,与 
物质同其悠久396 


• 特殊的〜产生一般的~ 396，特 
定的〜 375,机械的〜532,自然 
的〜323,地球的〜314注 
•超自 然的〜 532 

• Z • 

灾难 （ maux ): 社会的〜，其原因是幽 
灵568 

哲学 （ Philosophie ) 

•〜是对自然的认识387,〜和宗教 
交战517 

• 健全 〜 (saine Philosophic ) 295, 
570, 595,好的〜〔贝尔的看法〕 
570注 

•空想的~〔柏拉图〜〕387,富于迷 
信和神奇的〜〔毕达哥拉斯、柏拉图 
〜〕552注，由迷信引导的〜513 

哲学家 ( Philosophe ) : 369, 526,古代 
〜387注，经 院派〜 320注，近代〜 
370 

• 不信神的〜和作恶的牧师比较561 
•伟大的~〔批判牛顿时用的称呼〕 
403 

眞理 （ v 6 rit 6): 441，514注，593 , 600 
• 无经验和偏见使人不倾听〜314,有 
些~危险570 ~不会有害于人类 
593注 

真实性 （ r 6 ali 1 i ): 292 

•〜 和一致承认、普遍接受无关365 

整体 （ tout ) 或事物的总体 (rensemble 
des choses ) 316,318,454,545 
•〜由实体的总和形成 306-307 
•〜和部分间有联系424，〜和部分 
表示必然的原因和结果424 
•伟大的 ~〔自然〕： 318, 377, 395, 
427，~吞噬自己的孩子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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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堆性质凑成的〜 〔上 帝〕346 
智慧 （ intelligence ): 321,387,444 

• 〜是物质的一 1 神存在方式，不是本质 
特性397，~是人的一种性质377 

• 至髙无上的〜〔神学槪念〕303,518, 

上帝是名叫〜而人格化了的东西 
377 

主体 （ sujet ) 386,442,443,452 
主犯 ( auteur ) :创造主是人犯罪的真正 

主犯344,346 - , 

主宰\ 最髙主宰 ( Souverain ): 301,325, 

354,381,543 

•万物的至上主宰〔自然〕512 
主宰 2 ( Agent ) 371 

主人 ( maitre ) : 330,333,335,338,352, 

423,531 

• 虚构的〜〔神〕335 
字眼 ( mot ) . 

• 最初的~ (上帝的名字）366,空无 
意义的〜292,(上帝、偶然）551, 
空洞的~ (精神、无形实体、神)321， 
(无限、广大、灵性、全知）337,想象 
出来的〜（上帝、偶然）420,暧昧 
的〜321 

•可理解的~ (物质、自然、可动性、必 
然性 ） 321 
自然 ( nature ) 

•〜是物质的集合体437,由事物 
⑦ tres ) 构成306,其外不存在任何 
东西438 

•〜照自己本质活动372,从没违反 
自然法则497，一切部分都在运动 
292 , 处干不断变动 3 M 注，其中形成 
的一切亊物都属必然308, 372，〜 
产生没有感觉和思维的东西，有机的、 
有感觉、能思维的东西428,〜是〔自 


然灾变的〕作者、同谋者297，〜平 

等看待一切,512 〜 给道德提供基础 
( base ) 502 

•〜被蔑视508 , 602,宗教是~的 
对手 ( rival ) 607,号召摒弃神607 
呈示现象304,是我们看得见、感 
得到、能认识的439,对于有成见者 
是神秘的，对于不带偏见者，是简单 
的424,研究〜能享受安全感526, 
〔不然〕要犯错误321 
•〜是聋子 （ sourde ) 310注，439 
•〜 的话： 对王侯511,对君主511, 
对专制君主512 

• ~的命令、指令要人反对不幸的原因 
513,其作品和工具是人和生物424 
•〜的现象在人身上产生情感305 
•〜的王位被形而上学的上帝所篡 
427,-的王国中有自由和公正607 
•〜的女儿是德行、理性、真理615 
•〜的 门徒： 544,551,606,-宣扬自 
然法613,对上帝讲话529,某个自 
然门徒不信神的原因530，自然的使 
徒不做幻想的工具614 
- -的 道德： 484,495,503,505,614 
•〜的宗教： 466注，〔词解] 456 
自然神论、自然神论者 Deists ) 
440,456,466注， 49 i ,544,571,575,〔词 
解〕461，〜不敢把神传到理性法庭568 
自由 ( liberte ) :〔词解〕379，〜学说 
346,意志和〜379，〜和必然379, 
命定的〜529 

自由的东西 (Stre libre ) 379 
宗教 ( religion ) 

•〜是自然的最大对手607,〜是危 
险的562 

•〜是一种行为的体系，被想象和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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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发明出来302,以专制上帝为基础 
349,建立在存在于人与上帝的关系 
上349 

•〜是人间悲剧的根源353，奴役人 
民 569 , 消灭道德，分裂人476,败 
坏王侯508,〜毁灭自己建立的东西 
381，维持对自己利益有用的教义487 


•〜给迷信者提供摆脱罪过的方法 
580, 有 人说〜 是 人民所 需要的 569 
•〜体系 （ syst 6 me religieux ) : 501， 
513, 恐惧使道德、政治和〜关联 588, 
〜 之基础的基石是谬误 601，〜放 
在粗陋基础上 302,对人极 其有害 302 
• ~的基础是易怒不可和解的神 302 


